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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恥於訴説，我們煊個行列 M 如何堅忍址投岛戰鬥，與敵阀旋。我 M 於回答， ff 關我們址下 X 
作的任何一項詾問。我們那些年那些人、那稀補鏹的生活、火的情喊、血的工作，不是為人當茶餘 
洒後燄助做的。但，為/說明我與宛如、詩彥等人相識的經過，為丫不负羅馉最後的忖託，我又不 
能不把我們 r 覺覺剛」的故审，從頭細說。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曰，闩本帝_對中圃加緊侵略，關柒軍炮擊瀋陶北大營，一夜之間在我東 
北弄出個 r 滿洲國」來。那時候我們遛小，不太懂得做亡圆奴的痛苦。 r 七七」抗戰後，我們已就讀 
大學，一種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覺醒，使我們不忍坐裉同胞反自身受異族統治之苦，有志 
的脔年們都像阑後喪笱般的，在敵偽各人與院校裡，纷紛址結成祕密剛 it ， ■開了 r 反滿抗曰」的 
活動。 

我們學校位於瀋陶大南闕萬泉河的北岸，俗稱小河沿的地方。煊萬泉河雖小，可是它的水流進 
渾河，由渾河而遼河，由遼河而流入渤海，再沿蒈胬海、東海、南海，與中國有名的珠江、長江、 
蛰河的水，都一髗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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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名卻因世冏的變遷而數度 M 易 ： fj 時稱 nr 人陴與」，甸時稱「遼_醫學院」，現#則 
受偽文教部的指令改稱 r 盛京翳科大學」了。不過在一般人的印条中，向重地名，如果說有位翳師 
是小河沿畢業的，國内國外都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同學了。大學的附騮翳院又名盛京施醫院，對男女 
病崽分院收療，男院在東，女院在西，撺說那是初創時期民智未開，不得不有此 r 男女大防」。現在 
風氣雖開，人們的心防依茼，只要有岿學生多找幾 f - x 女_士，從好事者的眼 s 中都會溜出幾個問號。 

防歸防，問歸問，十冃初的一個倚晩，我又穿山院校分界牆的月亮門，通過逋接兩院的小石橋， 
走到女院眼科病房的護理室，去找宛如。同時值班的另一位小姐，說要去量體溫立即走開。宛如也 
放下她正在杪寫的治療記錄，興甯而又急切地問： 

「大哥！為什麼你要到哈爾涫精神病院±-工作？我們都奇怪，你转甸興趣研究_神病就留本院 
好了，何必跑去那麼遠？大哥，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常說一個人不應該忘記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 
埸，現在為什豳反想到曰本人手下去做事？」 

「你猜我是什麼意思呢？」 

「我猜不到！我只覺得你煊一次有些亩行矛盾。當然啦，大哥是個聰明人，不會矛盾的，不過 
你走後就沒有人肯教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了，而且……我也希望知道大哥離開煊裡的真正原因。」 
r 這個……」我遲疑替：「沒有什麼可說的 ， HM 想换換瑠垴。至於你們有事，今後可以找葛 
心竹葛大哥，他已決定留在外科，他會跟我一様 M 助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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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大哥留在外科嗎？」 

「已經内定了。」 

「可是， M 大哥是葛大哥，你是你呀！」 

説她便用她那1乇都都、水 E 汪、溜明澈-好的大_贿，又企域又逑感又貴怪地注視替我。 
那 ny 我一也所見最美臞最動人的：對__，我的：位同班學4-李跗，忾為逨戀這對眼贈成疾而死。 
他說，她闹逭對服塒看你的時候，你不敢與她瞬息對視，可是她不看你的時候，仍像有強力磁鐵似 
地，吸箸你的眼睛向她呆朵偷 ffc 因此，我得到一個鼹厲的！ C 惕：人若不能勝過一個誘惑，就應該 
遠離那個誘惑。所以很¥很早，我便將我與宛如的關係，龊格地禁 S 4- W 種 W 際上，除了必要，我 
不願與她做多餘的掊觸。我承認我很怕 M 她那對搵魂#魄的暇肭， M 怕她_時向你投射出特殊的光 
芒。我逭様做，不單是為了保!1我自己，1是為了保 M 我所岛負的鼹肅 H 作。 

我坐下以後，宛如一宣客氣而又葬敬址站 # il 理辦公桌的那一方，使她正巧居高臨下。窗外夜 
轉深垂，顯得室内的燈光特別明亮，明亮得使人不敔抬頭仰望，何況遛有宛如的一對眼_!宛如現 
#輪值小夜班，小夜班邊_ 士們最愉快的 H 作時間.，白班水多人雜，大夜班晒倦欲雁，只有在小夜 
班時，做完了謹理常規後，除了偶發寧件，大部分餘暇可以閲謫小說，編織什物，更寫意的是還可 
以接待 M 友談心。我自己知道，我雖不是宛如的男女，伹也有時利用這段時間來見宛如，威者與其 
他的女同志掊頭。逭也許給她們導致些流 H ， 或弗真在宛如的心一:一上留下什麼幻影，但於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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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很好的掩護。 

我怕宛如問出更多的話不便回答，便從速告訴她： 

r 你先坐下，我今天來是要和你燄燄詩-彥。你說她上次紿你來信，曾提到我，而且希望和我再 
燄談，我不知她的意思是 —— 」 

r 是 M 様的，我不是跟大哥說過_，詩彥 M 我從小的 lj « 女，她什麼話都不瞄我，什麼氺都跟我 
商量，可憎我是一個沒有主漲的人，一點也斛■个上她的忙。 W 假你去泰城的畤候，我曾把你的一切 
向她介紹，說你是如何偉大，有見址， II .-. NM 助別人……大哥，你別笑，我說的是實話呀！所以，我 
就陪她去拜訪你一次。」 

「嗯，以後呢？.」 

r 當時你曾向我們説，岢年人毁面對現 W ，嬰解決問題，不可逃碰！詩彥對你逭句話記得特別 
清楚。因為她正有一個不幸的問题，就是她冇個 hLi •个願盘的婚約，她無法跟她爸爸燄，跟我談又 
沒有用，自從見你以後就很想跟你再燄燄，可是你不久就離問泰城了……真怪！和你接觸過的人， 
都對你有岛好印象，也釘一補特別的信心，大哥，你宵什麼魔法嗎？」 

r 不要胡說！琨在，我告訴你，你再給詩彥寫怙時，就說她若街機會來浦賜的話，我也很想和 
她談談。」 

當我最後告辭時，斑如忽然神祕地悄掷對我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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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大哥，你對詩彥的卬染……很好吧？」 

「真是見鬼！」我故意鄭重地：「我對誰：个都 M 一様？你不要韻會！」 

回到大學宿舍，同學們塯都在 A - 飯廳裡上晚自脩，心竹卻等在我的磁室中地沒有開燈， 
一進門便聽他責斥地問： 

「你小子跑到哪國去了 ？ J 
「1院 。 J 

r 又去找孟宛如，溫你的宛如夢！」 

聽口氣，似乎心竹正有問題，並不與 M 對我輕俏。我便即畤問他： 
r 有事嗎？」 

「是的！方才有個人來找我，」心竹 II 低聲奋說：「逭個人叫任俠，是我哥哥在新京工大的同 
學，我哥哥被捕時他跑到鬮内去了，最近剛 [!■] 後方回來。他找我有兩件唞： 一 M 問我要不耍到後方 
去，因為那邊最缺乏1生，去了 一 定黃獻很大。： 1 M 他回去的時候出國證有些困_，他想做個假的， 
求我設法幫他一點忙……」 

「他是哪方面的人？」 

r 他說他是從西安戰幹團派來的。逭次的任務是招釧淪陷區知識脔年到後方參加抗戰。我答應 
他做假出國證肀一定替他辦到.，到後方去的卑，我想跟你研弁後再作泱定。我的意思是敕脆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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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留在此地遛能 fj 什麼作為？雛道我們要繼鑛做亡國奴，給曰本宛子做事 ？ J 
「這事要愼重考慮！」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我們是主漲現地抗戰的。我們要在東北現地做抗敵 H 作，不希望有志青年去到後方。在後方少 
一人不算少，在敵後多一人就多有+倍百倍的價值。當然做地下工作的危險性，較去後方也要多十 
倍或百倍。面對我多年好友作此重大的人生抉擇，雖然受過多年工作熬煉的我，仍不免心神澈動。 
因為煊個問題正緊扣蒈我對他多年來 一 個情感上的暗結，平常我都有意迴避它，今天我不知該不該 
將它解開。 

「這個，我想……」我仍在踟躕蒈。 

r 紀剛！」心竹鄭重而堅定地對我叫 -#: r 我們本是無話不燄的朋女，可是這些年我總覺得你 
一定有點什麼活動背蒈我。擗如說你並不像 M 真戀愛，可是你又常跟孟宛如逭群女孩子們閒扯•，你 
曾向鼹姐轉告我哥哥的消悤，卻沒有直接跟我_。你既不_，我也就不便問。今天，任先生給我帶 
來機會，我很想邀你一同去後方，從軍也好，在民間翳院工作也好，一個人去實在太孤單！不然， 
你若有別的路線，_你告訴我，我可以重新巧11。：道拽屮，從表面卜看，你也許不以為我在想什麼， 
事實上，自我哥哥進去後，我沒有；天不在想：我應該做什豳？我應該怎樣做？因為_學沒有畢業， 
所以未做決定。現在既 M 有機會能盡國民天職，能替哿哿徇仇，我，我 M 能放截嗎？.」 
r 既然如此，我向你坦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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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暴露山我的 X 作背馉以反與他哥褂間的：點内情。_然我先_他原諒，以前沒有向他說， 
並不是不相信他，怕他浊制祕密，巧 M - aM 否微求他為同志； /. L 在老谢，而按照組織的嚴格規定， 
凡是来吸收為同志的，對任何人都不可告知工作與組鄉。 

說起來，人總是矛盾的，或許我自己锊獨特的弱點。我從事現地秔敵 H 作已經四五年了，我仍 
有火一般的情感，但地下工作過的是鐡：般的冷酷生活，做的是鮮血淋頭的工作，時間久了，也偶 
有倦怠或逃避的念固…… 

我常想：說什麼祖國祖國！第命救亡！现地抗戰！又說什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遒些神聖而 
漂袼的名飼，煊些美好而使诲年熱血沸臁的 •>-• 眼兒，都1冷酷無情的釘子，一旦釘上我們……而且 
越釘越深！我們當然知道，煊都 M 冷酷兇殘的敵人製造的冷酷時代所帶給我們的無情枷銷。但誰舍 
夭生喜歡做這種工作？誰會 tt 心情願過這補生活？當我們年輕力旺的時候，誰不想迫求胄年人應有 
的學問、事業、愛情！因此，對於心竹，在理智道義方面，我應該早一點向他說明，使他也早一點 
參加工作，可是在友誼情威方面，我也想到 r 留下他吧！留下他吧！」 

其- wr 留下他吧！」是心竹哥哥的話。那 { I •■ M 假，組鄉人_址在千山設立一個祕密訓練團，調 
訓東北_地區各部門的:|'.作幹部。千山在遼闼喺南，萬笏锷秃 ， MM 幽美，為東北最有名的旅遊 g 
地。一想起那次訓練，便使我回味不已，那種環境，那稀情結，給予我們幾十位團員無限的興甯與 
鼓舞。那時心竹的哥哥心超是長#地區齊年部門的一位代表，在千山_練[«相見後彼此才知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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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我曾和他討論到心竹的問題，他就說了那句話。當時我遛_个人同意他的主張，不久心超被捕， 
我才瞭解他說那話時的内心感觸。所以我對心竹略做結論地說： 

r 你想，伯母孀居，從小撫養你們弟兄二人，心超兄不；：心讁你也一冏犧牲，我怎能……」 

「我哿哥說那話也不對！」心竹澈動地：「要留就都留，不然，犧牲一個成兩個，對於老人家 
熠不是一樣痛苦？」 

「唞窗經過如此，射論無用。現4:我已把話說明了，你是跟任先生到後方去呢，遛是與我參加 
現地 H 作呢？迴是由你自己決定吧！我已不便做個人的選擇了，我：切都要按 H 作的需要，聽組織 
的調遺。逭次我到哈爾涫去的計劃，也是組織的意思 。 J 
r 哦，原來如此！」 

「我參加工作煊些年，已經過幾欢風險，像你钳卅被捕一樣，我也可能随時進去，所以你會了 
解逭些年我對宛如不即不離的態腚/。好在我去一=爾消後，煽稀_係自然也就結束，不過在私人情 
舘上，我倒希望你能多照_照顧她，方才#:翳院時，我已經和她說過了……」 

說躇，我長畏吁出一 U 氣，好像滿腔游塞，頓時消除，>1威到銳話太久，便從書架上取過熱水 
瓶，倒杯熟水來潤潤喉嚨。心竹也站起來，在地板 k 發山锊鞞111:跛來踉上。趁我喝水住口的時候， 
對我說： 

r 你就是想照顧的太多，拖泥帶水！其- W ， 我真奇怪……宛如斿竟有什麼皦力？老李為她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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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好啦！我們不燄她，我遛想多知逍 一 點現 ilt 的工作。」 

我也奇怪，宛如 M 個人見人愛的女孩子，在背地裡心竹112常向別人_美她，為什麼老 M 對我說 
反話？現在我_甶了，也許是他涉1我與宛如 M 點關係，所以不像別的同學那樣亂 ill 閧，也許他早 
已立志尋求工作，所以也不願接近女孩子，同時也有意地權醒我。 
il 夜，我竟失眠。 

我本是個最能驻枕的人，任何情況下我都能倒頭便 If 。M # : 二： .o 审件時 E 經成了佳話，也 
幾乎鬧出笑話。千山_練剛後，我們的:|:作付飛蹓的問展。钴時敵人統串部曾有闲派不同的主漲： 
陸軍主漲北進。假如曰蘇戰爭先扣，戰線_疑地將 M # 我南北逍堉，因此我們成立了準備動过委！0： 
會，爭取尚勇等+幾位偽軍團長反中上幹部，聯絡偽渾政部王強少將所祕密領導的真勇社，穑極佈 
置，希能把握時機，展開軍审行動。我們也做了許多爝破、焚焼、散^^單標語等工作，配合醞酿， 
再加上個人衝動性的偶發抗敵唞件梠繼迭起，一時民鉍递勃、社會風動 C 不料敵南進派政策獲逞， 
民園；一：十年+二冃七曰偷襲玲珠港，發動敵所調 r 大東亞1戰」的人平洋戰爭。此種世局變化固然 
使中臼戰爭匯合歐洲戰爭擴大為第二次世 W 大戰，使中_垂四年之久的孤：增窗鬥有了勝負與拉的盟 
邦戰友，但我們#東北從审現地抗戰的同志們，卻不無尖望之威。因為戰爭雖擴大，戰線卻越發距 
我們遙遠，我們與政府的軍寧接不上氣，我們也未得到有利的時機。這不僅使我們處心穑慮的準備 
動 H 落了空，妲耍梃受敵偽特務櫟關為了安定 r 滿洲」内部，由對「镁狼 j { H 戰曰起所 M 開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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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元性的檢舉。這次大逮捕，敵人稱為真星事件和：二 Ho 事件兩部分，我們合稱為一二三 o 事 
件。在逭次事件中，我們的組織也遭受破垴。我們是教會學校，奥美籍教職員此時皆以「敵僑 J 身 
分被枸俘，方儀和鍾鳴兩位女同志也同時受逮。我們當時不知她們是因親「獏猫」關係，遛是另有 
其他線索。貧貴人為了切斷火線保衛組織，緊急通知我們有關的同志到較安全的處所做暫時的掩避。 
危報頻傅，一宿數驚，那一夜我們竟奉令做：一一次遷移。我因為是初次應變，還不太認識地下鬥爭煊 
種短兵相接的鼹重性，加之火氣+足，天地不怕，對於逭稀躲躲藏藏的應變措施，_不以為然。所 
以每到一個地方，找個床頭便睡，不和他們去研討「問題」，撇走時熠得他們把我撼醒。最後一處， 
他們乾脆不准我睡。 

r 不睡做什麼？」逭些驚弓之舄，我想。仍然坐蒈打盹。 

r 等消息吧！」有人說。 

r 就這樣等蒈？大眼瞪小眼？沒有意思！」似乎是羅雷。 

「那麼，做個測字遊戲吧，測測今夜的命運如何！」 

「愛睡覺的先説！」不知是哪一位提議。 

r 餚了他吧！」谷咅的臀咅。「我看牆上逭個口曆，印辑 r 滿洲國康德八年」這個康字不錯，大 
家就測測煊個康字吧！」 

「不錯！不錯！福#_寧，是福不是禍！」有人接口念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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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個字条不好，」仲直說話了。「你們 rr ， ioMM 捕的「逮」 •/•• 沒奋「走之兒」，卻躲#「广」 
形的房 M 裡，我 想大家 應該到外面去躲躲，如果再呆在 M 子裡，怕有被逮捕的危險！」 

說來也巧，奉命养後的同志，闲為晩走一步，-党鉍被迫蹤而至的敵人捕去，其中就有谷音。 

今晩，我無論如何也睡：个 X -，越睡不 M 越想起許多小。我知道以前應變時能安然入_，因那是 
外在的娀脅；今天，我是尖揷了内心的平靜。逭半尔來，為了維持内心的平靜，我普寊是費了很大 
的定力。負貴人本擬先派我到後方去受訓的， 一 因我檐負的丄作無合適的掊替人，又考慮到我即將 
畢業，在最後一個學期突然遠行. W 易恝人注意，所以改派仲直和羅爾前往。他們對學校一個稱病休 
學， 一 個說去平津探親，便祕密入闕潛赴後方去了。不久，負貴人又找我去對我說： 
r 我想要你畢業後，設法到哈爾消上做水，以便加強北部的工作，你有困雛沒有？」 
r 組織有此黹题，我是沒有問題的！」 

逭是民國三十一年冬初的事。我們學校舉業同學，大多數 ill 留在教會翳院或開業，沒有人诗到 
r 滿洲_」櫟剐上做牌^-。煊時班裡同學都在分頤垴寫志願冉，釘的申舖留在校本部做研究，姻望 
在學術上有所黃獻.，锊的希求施賭脘中的職位，以便 3 t . w 臨床經驗。煊兩條路我都喜歡，以我在校 
的成績，我也可以任意選擇，伯我卻拜託駐校的 p 本顧問吉田，向哈爾消偽市立精神病院推餺。消 
息傳出，院校_然！吉田_問卻+分高興，除以顧問名義由大學當闢出具公文外，還另外寫了一封 
私函。這件_進行的雖然順利，但我#處理社#關係上，4:調整個人生活心理上，並非平靜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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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無闲難。尤其對於那些對我_心而又不是同志的人們，擗如宛如吧，我. W 在雛於應對，像今天在 
醫院裡對她那樣的回答，連我自己都不滿意。 

提到宛如， M 也是我今夜尖眠的主要原因。她 M 純女性，溫柔，可愛述人，但她不逾 . H 做 
H 作上的同志，此時此址，自然也就不適 - H 做人生伴侶。可是一時又割不斷對她的關懷，若是仲直 
和羅爾仍在規地，成啬谷咨仍在外邊，遇到逭稀鬧心小總可以和他們叨鳴叨噴，即使 M 受羅钳奚 m 
幾句也是好的。我們幾個人的個性原是不同，仲直不愛講話也很少鬧情結，鬧情結而不說出來，也 
就無人知道。谷奋和他相仿，同豳内向， 7 V 儀就 M 經他徴求加入組繈的。方儀與鍾鳴雖受刑笞恐嗡， 
都因應對得體，經幾個月囚禁生活後終迆釋放。谷奋卻因洗脫■个開被捕塌所的人审關係，再加上文 
化界案件的亲連，雖保護了我們，自 E 2 卻留在獄中繼绱受苦。 

記得那夭，我們舉行酋次的劫後會嫌，我將與紺織甭 新接圃 所得知的案情向大家報告。捕負賫 
人說，真星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中甸，由齊齊咍爾鐡路同的王姓職 W 開始株迪，：二三0事件則是於 
+ ;:冃 . .十臼由畏舂財務瞄：：：链成所的陳 M ， 槭人到其他人咚院校。最初敵偽 W 是因太平洋戰起厲 
行鎖壓政策，對平時調杏所得的「耍視察人」加以拘禁，同時對生氣蓬勃的女化 W 做次整肅，不料 
_轉迫齊發現了我們的_人組繈。 M 次事件太大人- M ， 歷時三四個冃之久，钌兩千多人入獄，我們 
吉、黑、哈、長、闩本等地重要同志多人被拙，未絜睡的也身分暴露，遭受通緝。 , I -. E 年部門中 ， H 
轲我們學校破壊最小，所以負貴人特別問候我們，今後對我們也特別加以_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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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怎能弄到煊稀様子？簡飪 M 開玩笑 ！ J 羅黹痛憎址丧：不不滿。經我再做詳細分析後，他又有 
些不耐傾地問：「今後耍怎麼辦呢？」 

rM 就是我們今•入聚會的主_嬰目的，」我解釋齊：「在組鄉那邊， a # 過負資人最近對幹釧班 
所頒佈的一本《告全鳢學 M ^-> ,其中乜括現址抗戰論與¥命幹部論闹大部分。嬰大家在 M 次慘痛 
的教額中 fj'oi 撤」 IK 的覺牾，岛起做械命幹部的灼任，並強調抗戰建國現晴段， a 們一向主漲的要在 
東北現地從事箪命抗敵工作的理論與信念。 B 外由社畏主編的《組織篇》、《宣傅篇》、《祕密篇》 
等 H 作方法與技術方面的幾本小冊子，也是主耍教材。負貴人遛特別決定，現在要用化整為零的方 
式，重新整備組織。過去我們的組織，對同志統一稱為 r 東 1 L 抗戰機構」，煊雖不是中央所建制的名 
稱，侣煊名稱宵其鄭重性、全面性，可以增強 H 作的號 H 力和同志的信心。可拊在逭次案件中已被 
敵人發覺，不便再用，所以負貴人 JH 式宣告解敬這個機禍。今後為加強對組織與同志的铞衛，嬰一 
個：個分別成立小的抗戰刚體，荇何各的性贸，各付各的名稱，如讀齊會、研究社、俱樂部等•，在 
H 作上步調一致，組織上互_小關聯；發虫破綻時，限於：惝眾位，不引超敵人重視，也就不易累反 
整個組織。因此我們也嬰再擬一個阐鱧名稱，原封同志可依個人 t 願決定是否再參加，願意的要重 
新宣暂。换句話說，大家遛幹不幹，要我們再峩 ：> T ' 一次意見。」 
r 你想不幹嗎？」羅擀即時問我。 
r 我看大家的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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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什麼意思呢？」他又衝蒈仲直。 

「煊，不必研究了。」仲直沉靜±1!:說： r 我想我們中間 H 要宵一個人裔說不幹，我們就都可以 
跟箸不幹了。但雏能說煊句話呢？只是谷奋不在煊裡，不知道他遛幹不幹！砟天我與方儀見面，她 
們剛剛出來就要求繼績 H 作，她們都不想休息，我們馏能•个幹嗎？至於闻髗的名稱，也不必另擬了， 
仍用我們原來的覺覺團好丫，也正好紀念谷奋。」 

原來我們學校是奧國教會創立，「滿洲國 J 成立後由於奥曰尚有同盟關係，敵人勢力沒有立時進 
入學校裡來，多少有些租界地的铖息，至少在校内受不到□本教官和曰本同學的無理欺凌，像其他 
敵偽公立大學那樣。因之大多數同學們也似乎沒_做亡國奴的威擬。我們認為逭是一個最缺乏刺澈 
箪命意識的小瑁境！但我們當初為何要發起祕密組織從事抗曰活動？主要是因我們個人人格的自 
覺。我們覺得我們既是中國人，我們就應當做埴稀审。園父曾說過 r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的話。我們雖不敢以此自況，但我們可以盡自覺覺他的貴任，所以經谷咅同志的提讅，我們就決定 
用 r 覺覺刚」做名稱，後來我們全髗參加 r 柬北抗戰機構」， M 個名稱就暨而不用了。現在我們又以 
覺覺囲名养繼鏑工作，繼總成锓，而又承揄了1任！ 

我不否認我有其他作年同志所拃有的毛病。 H 作黹要理智，生活卻 y 含^威情。初識宛如時， 
我朵嘗沒有奥雄美人的浪漫構想，：：:::0事件卻驁醒了逭幻夢。負贵人曾銳：「啬年同志應加戒 
憤的，是 # H 作中鬧情感問題。」我們也逐漸胡識到：跟非同志戀愛常常是 H 作的附礙：在同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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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對象，對工作有時也不太理想.，最理想的工作人_足一切不燄。我所檐負闩趨1要的工作貴任， 
自然能使我高 It 發掲理智、啭縮威情，只是遛沒打能將它迪根肅消。 

當我與詩彥在泰城初次會面畤，我立刻判定她比宛如堅強。她將是 一 名很可迆就的婦女工作者， 
而 M # 直威中，她也比宛如 M 2 適於做人生的旅伴。只因那畤我银中輔力於浦陶的工作，對詩彥 E 儿過 
也就放下，並未再詳詾她的細節。現在奉命加強北郞工作，在我所計劃開展的工作對象中，也特別 
把詩，彥列入。可是今天，聽宛如說詩彥 xi - fj 婚姻問題等等，那麼，對於她，任何方面，我都不應設 
想了。 



滾滾速河 16 


02 

門診完了，我特址到尚智里 - i - 聯絡。尚智里 M 組織4瀋陶一座祕密機國的化名，地址在小西城 
門内，由伊正負貴駐守。一般社會人士所知道的，那只是傅智書 El —— 一間普普通通生意不太興旺 
的小小書舄而已。對於 a 們 H 作而言，那簡盘可以稱做是琯命■地 - N 一，闶為組織的宣傳文字中心 
—— 東 ib 通訊社和東北公論社即設於此。 

我從窖架中取 ll'li 本雜誌，一面翻閲 一 而察矜齊阔内的情況。 M 時，與：一内的_客很少。伊正 
遛叱你櫃盛後面看他那永遠矜•个完的百科大全，另：位扮做小夥針的惟亮同志，也正在用抹布揩拭 
齊架上的女_。我鑑定了安全訊號正常，便閃岛上他，伊正也掩莕跟上來。 

伊正是組織跟我們的聯絡人，以前都是他到校内找我，最近組織將尚智里對我開放，有事也來 
找他。我向他報告我向咍爾濱進行職業很順利•，心竹泱定參加覺覺團，鵠他規定畤間代表組織前往 
監誓，在我去哈後，他可以繼我檐任聯絡。遛_對任俠來找心竹的窜曾詳加研究。伊正也交給我幾 
份新頒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抗戰建國時期 iMiltH 怍大綱，共二十一條，是重新整備組繈後劃階 
段的工作指針。本大綱在原則上提出 f 項 H 作要 IE ， M 把「建樹箪命風 MJ 僅次於「強固現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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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列為第二項。在工作性質上列舉+大綱目，於組、_、言、調外，增闢文教、民運等綱，明；：小 
新的重點。在 H 作對象上仍劃分為：政治、協和钤、軍寧、！ t 愈、紳商、交通、藤民、工人、 M 旗 
等十二部門。惟在工作進行程序上 !■ 宵腿格規定，其内容亦各甸不同。如： 

十六、工作之進行程序，侬其方式分為 -. 個_段： 

( 一 ) 祕密階段；(二)半公開階段 ；( 三)公開階段。 

隨東北内部工作之加強 S 抗戰雨事與聯合園攻勢之展開，各階段侬次遛進之。 

+七、祕密階段，不問 H 作之地區綱 m ，均須保守人事物地時之機密，阳制組織之權的關係， 

1切採用祕密方式。丄作 - N-i 心#於建立點與線的 M 礎，發展抗戰關體，摻透敵偽機構， 
培植工作幹部，保育箄命潛力，鼓吹敵愾惝緒，擴展文教活動，加強心理作戰政治作戰， 
推行對敵偽之破壊消耗。 

十八、點與線的基礎確立，反攻之前哨戰挺進東北，即為進入半公間階段。 

+九、半公開_段依 H 作之地區綱 P ,分別其祕密與公開之限 It 。 H 作之重心在於建立面的基 
礎，確立各级組織，強化甚： H 谢位，抶植政府機刚，準備軍寧力量，擴大宣傅，鼓動風 
潮，加強對敵偽政治與經濟鬥爭。 

二十、面的基礎確立，游撃戰發動，總反攻之軍唞臨近朿北，即為進入公開階段。 

二十一、公開_段之 I 作，於軍审活動 M 收徇之區域，採用公開方式•，於敵人佔領區域，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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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半公開之活動。 _ i . 作之重心在於動 H 全鱧民眾，策應軍政—作，槺展戰鬥，驅逐倭 
宼，肅清灌奸反反動份子： W 行復： E ，促進窻政，以達於東北完整收復，抗戰勝利， 
建國成功。 

大綱序文有謂： r 我東北於全國為遑陲，於遴陲為要塞。乃遺孽毀扈，強鄰猖獗，國魂不張， 
民運未啟，又復沉淪於倭宼鐡蹄之下，垂+年之久。吾人深知暴敵不足畏，強權•个 H 懼。國家之存 
亡，民族之興衰，唯在吾人能否擇善固執，自強不息，一心 一 德，始終無間，以團結服務奮鬥犧牲 
之精神……」 

煊個大綱又是經惟亮同志製版，惟亮小小年紀，製版技術為眾同志所不反。有一次他對我説， 
他本是喜歡奋樂的，可惜組織来給他準備鋼琴，他只有把手指的 H 夫全用#鋼板上。因此他用鐵筆 
所寫出的鋼板宇，真像一篇交響樂章的奋符，騰蹓飛舞，閲讅時更加醒目動心。 

工作交代完畢，時間尚早，我們又談些間話。伊正燃起一支煙，也把煙和火遞給我，我們中間 
的空氣更輕鬆些。因此他問： 

「你在婦女工作方面很有成績，聽說遛_ r 婦女之友」的美稱，可否對煊方面的心得，說給我 
聽聽。」 

對於這個問題，倒真使我難於回答。 

r 見笑了，」我說： r 我只是勉力而為蘢了！如你所知，在我們+二部門工作對象中，我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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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胄年，自然要做本位 H 作；又因為我好寫點文竜，與女化 W 人有些來往，所以也從事些女化部 
門的活動。至於婦女工作，不過是因利乘便：我們學校裡有女同學，翳院裡有護士，附近又是坤光 
女中，我就瑁境的自然條件做些活動是有的，成纊遛談不到。可是_些同學不明真象，因此就諷刺 
我，管我叫婦女之友。擗如男女同學間有什麼辦不通的事，便有人說：「讁婦女之女辦吧！」話裡 
的意思完全是調侃 。 J 

「嗯，」伊正捺滅了煙蒂。「別的闲雛沒軔嗎？」 
r 你是，指哪方面？」 
r 客觀的威主觀的。」 
r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 」 

r 我是說常事人方面，別的小組曾權出逭個問題.，因為脔年男女交往，總不免發生工作以外的 
麻炤，你如何■脫成防止？」 

r 逭個，常然是件麻熘，好#我遛沒有碰到。我以為逭是一個認識與訓練的問題，詔識深刻可 
以避開這種困雖，釧練成熟可以勝過埴稀困_。我們自己也曾討論過，結論是以箪命者冷酷的熟情 
來馭導年輕人齋舂期的#,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你想逭是不是高調？」 
r 高調？我不敢說。不過煊個論調確是很高！」 

伊正同時報以淡漠的 一 笑。他那淡漠的笑使我分一稀很特殊的威覺。他似乎什麼都了解，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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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什麼也不贊成，什麼也不反對，因此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回到醫院，已超過午餐畤問，我 JT . 想通過中央击廊向版寶部行±-，忽聽後面有人叫道： 

「大哥！大哥！」 

毋 if!) 思辨，那就是宛如的捋咨。我駐足冋頭，穿荇本脘特式制服的她像 M 彩銀蜾般 ilh 自甬道中 
翩翩飛來，紮裨蝴螂鈷的闹條油黑髮辮在辑甶的衣襟後而飄焯^。 

r 大哿，」她略帶嬌喘 ili : 跑到我的面前說： r 我報告給你一個好消悤，今兒甲囊我-抱到詩彥的 
信了。她說再過一個禮拜就帶她的小妹來我們翻院治眼贈，同時 M 要辦點別的事情， M 一次她要在 
瀋暍呆上幾天，我們大家正好多玩玩，你們願 - m 燄也好燄個夠！」 
r 辦點別的事情，什麼寧情呢？」我倒注意那句話。 
r 她沒有說明，逭是她的信，我嬰上班去了，你自己看吧！」 

她遞給我一個淡紫色的信封，大眼贿調凼地一轉，涡面荇風址向耮陬科病室跳躍而去。望筲她 
那輕盈滑去的背影和那微微齠動的臀波，我不禁触_哦遒：「迫孩子就逛煊般天真無邪！」同時心 
底也泛出一絲歉意。 

她的朋友自家鄉來，她固然胞該怏樂•她把她的朋友介绍給我，似乎她也钯威崗興。她以煊種 
態 t 對持我， ffl 然是親兄姊的關係，倒 M 我 > prj 钉時候誤會了她。我叔叔以前也/:|:這個翳院做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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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聯調査阐來瀋時，他同當時_女向李顿爾士提供日本侵華資料恝出亂子後，便隱避到北方的 
泰诚開設普濟醫院。不數年成了該處的名翳。我讀大學曾受他經濟上的支助，， M 、 暑假朗有時也到那 
裡去渡假，因此結識了詩彥的父親黎經理和宛如的爸爸孟長老等街面上的人。摅叔叔說她們小的時 
候，都曾在她們屁般上打過針的，現在她們可都長大了…… 

一次，散禮拜時，在教堂門口，我叔叔引我拜見孟長老。慈祥長贵便親切地說： r 好了，我跟 
你叔叔說過幾次，你來的畤候讁我看看你。沒釘別的，我的宛如也到你那兒讀_校去了，我就那麼 
一個，沒兄沒弟的，跑到那麼逭叫我窗在不放心。今後_你多多照顧。我跟你叔叔是不分彼此的， 
那就一切拜託了。」 

真是有負長者之託。當時我只是把它當做一句社會應酬話，回校後並沒有主動去照顧她。有次 
我在後樓上助理主治翳師給幾位崽杳抽胸水、打氣胸，方脫下手術衣，甩掉口罩，走進光室去透透 
空氣。光室是為肺科患者做日光浴用的，離病室很近，可是別有洞天。 M 時正是崽者上午臥床靜養 
畤間，光室中沒有病人。透過大 H 大 H - 的玻瑀正可以與穹蒼推心貿腹，舒展一下幾個月來冬蟄似的 
窒息。護理畏鍾鳴忽然帶領箸一個袖口上繡蒈一條紅槓的小饉士來說：「煊位就是紀大夫。」 
鍾鳴下去後，這位小護士 I 時楞在那裡，掩普突然澈動地對我叫遒： 
r 紀大哥，我是宛如，我爸爸幾次來俏都叫我看你……」 

初次見面就叫我大哥，叫得那麼自然，那麼甜！也就因她那様對我坦誠的稱謂，使我不得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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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視做姊姊，而別人也就 s 以為我們旮此 imM 的親 ㈣ 關係 r …… 

由於我的鬮係使宛如詔識了許多大哥，由於宛如的闕係也使我撿到許多妹姊，天知遒，我 M 個 
大哥究竟是個什麼鸿色。 

在販資部裡，：面想起煊一段往审， I 面細謫詩彥的來信。那是一笨與宛如完全不同的申跡， 
剛毅、堅定，也+分秃幽•，若 */• 如其人，瀟灑的線條確如其表，内在的性格也是如此吧！逭一餐本 
來+分簡陋，可是我吃得津津有味。 

撺負貴人指示，任俠原是長春工大一位很活躍的同志，與心竹的哥哿心超同一小組，一二三 o 
事件後尖掉聯 繫， 不知他逃向何方。現在聽說他從後方回來，威到+分高興。第一他高輿的是懸念 
多少年的患難同志，畢赍付了平安的下落。 II 商興的是煊位可稱得上漏網之頜的谗年，在經過大打 
擊大流亡的苦雛後， iif/ 志節 hrjMt 新$=險犯雛地回到東北為圆_奔击，與那些不離柬北現地繼 
總為抗敵 H 作而莆鬥的同志們，同樣使他奋慰：因為他#到丫他的理想與.！2踐没有落苹。他派我代 
表向任俠表達他的關 t-JJ 與慰問；同時也轉告任俠，他離開现址久了，對敵偽的現畤瑠境雛免隔閡， 
一切都須謹檳注意。而我們對任俠雖盡力協助，但他既不在現地 H 作，也必須保持應钌的祕密。 

我與心竹約定在萬泉_中會見任俠。 

萬泉阆 I 俗稱小河沿公園，因萬泉河蜿蜒園中而得名。逭座曾號稱瀋陶市民的第一遊樂塌所， 
就#我們校區對面。九一八前，她擁命北平天橋的把戯，上海大世界的雜耍，南京夫子廟前的市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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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淮河畔的蜜舶……舆可調百藝雜陳，五光十采，盛極一時。九 一 八後，她就成了截兒，敵偽不 
再垂饩她，只注意發碱日本人居住區的千代田公阆和畏沼湖，把萬泉阓裡的奇柁異草也移到那遑去 
栽植，遂使廣大的瀋陶市民在自然瑠堉上也無虛舒心…… 

我們剛入學的時候，小河沿遐殘留些昔曰的光輝，我們下課後常到那裡去散步，如同自己的校 
園一般。現在大部分的景象是河道淤樓饈尖修，裒草枯褐，獸死橺空了。 

不！遛宵一1黑睹子關在假山前的餌鏹鲔裡。我站在鐡鲔子夯，欣赏逭位狗熊大哥像冬烘先生 
似的#裡面跛蒈方步，一11一幽阔而徇始。我在等待。逭時節，初冬锴昏，冷風麴面，我們同學很 
少有雅興再到煊裡來遊逛的了。 

心竹伴蒈一位#材魁偉的青年，自橋那邊順蒈圮坷荒蕪的水泥路漫步而來，他們走過去了又轉 
回，第三次走近我時，那青年人留下，心竹繼總前行為我們在逭處巡風，天色也逐漸地暗了 C 

我與任怏接燄約一刻錙，我轉逹 ft 脔人對他的關懷與勉勵，也_他向流亡到後方的其他同志致 
意，希望他們不要因抗戰軍事的低潮以 M 其他社#不 . W ® 染 Ifli 灰心，隨時隨地要為家鄉的命運而努 
力，因為他們普曰的同志們仍在東北琨地險惡的環堉中艱苦地術鬥署。 

最後，我問明他預定再度入關的曰朗，告訴他一切料理妥常後，在起身前夕可以到心竹處取他 
所脔用的 「 II -. I 國證」，同時也會贈助他一筆路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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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竹送走任俠，在逯爾罕王府門前會合後，我們一同冋學校。 
r 任俠說，能不能早一點將出國證交給他……」心竹轉告我任俠的願望。 

「不可以！」 

r 雛遒組織塯不信任他嗎？.」 

「逭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逭是工作技術問題。」 

我即時向心竹解釋。我們組繈迆求 tt -信 、 zi 信、自信。我們同志更是生死與共、肝腧扪照的剐 
係，平時沒有不遒守紀镩的。但一旦被袖了，他在什麼悄況下被捕？窠情輕重？就大有不同。若是 
窠情重或有物證，便雛於應付_訊。因為敵人既有明確判定，你雖堅絕不供，他們也必要問出結果 
而後已。 M 稀情況下他們所施行的酷刑掏打，就不足一個同志憑_¥命精神所能勝過的；他自然不 
會什麼都說，但很難什麼都不說。反之，案情較輕，敵人沒有可資判明的資料，如能堅決否認，連 
梃幾次刑後，敵人就會放鬆，容易應付。所以我們平時要做好變時的準備，變時要講求應變的技術， 
棠情輕的力求擺脫，窠惝重的亦應保持最小阳度的破垴，必耍時 !■ 應主動地作壯烈犧牲以維護組織 
與同志。茵貴人說：「我們最佳的保衛，乃在平時的俾衛，即是使工作不出破綻。」也就是說，單 
命本身是一件有危險性的 H 作，我們不能因怕危險而不做，也不能因不怕 Ili 險而不_究技術。任俠 
的出國證是#他要迮的時候才有用，如早交給他而引出瞒炤，便不是最佳的保衛了。 
r 哦，哦……」心竹有所領悟地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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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就缠你與他的闕係，也要約定消楚。如他遭敵偽跟蹤，而旦發現他到學校裡找遢你•一朝出 
事，你們中間的說法不符，你將如何脫卻關係？」 
r 好，下次再見他時，我一定和他弄淸楚。」 

「鼹姐的近況怎様？」我問心竹。 

煊幾天，由於心竹參加 X 作，使我時時想起心超，想起心超就不能不想到騮姐。 

鼹姐是心超的未婚審，但他們並沒舉行任何儀式，腿格銳起來， H 能箅是女_友。當他倆定情 
的那年冬天，心超.党然被捕，於是她轉到垃陶亩才女中去教術，_始她對他懸念與等待的生活。她 
常常到瀋陶來找心竹，因此我也詔識她，也跟心竹同樣稱她_姐、鼹姐了 C 

巌姐原不知心超的工作背景，也不知我與心超的特殊關係，所以見面時，我也只能以心竹的好 
々. V /.埸向她進 7 J 勸慰，常然逭絲奄無袖於她内心的悲侮。心超定_後，一切都很好，求仁得仁，作 
為單命矜，沒有比住在獄中更心安理得的了。惟一不安的 M 他對嚴姐那份深深的遺慽。十五年，說 
長不長，它只不過是柁甲人生的四分之一，但由二+歲算起，它可是青舂的全部。雖然沒有人相信 
r 涡洲國」遛能有+五年，當事人卻不能不往垴斑去想。心超幾次 I 中帶出消息，託我轉告皤姐 
「不耍等了！不要等了！」逭雖是私情，對於一個真 t 的人生而言，我覺得比工作上的貴任§!威受 
託之重。 

我曾特地到遼陶去#她，她強做敝頗址歡迎我煊偶然的來涔=我們從1麗 n 側止上城牆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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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道，倚箸圮堞頹垣俯眺城腳下的太子河，夕_斜照，籥茫中可以遙望到東京城的舊址。摅說：那 
才是清朝真正的發祥地呢！ 

撺說：先有逭陽，後有瀋陽…… 

撺說..鐡打的遼賜，紙糊的瀋陽…… 

時代變了，曰本人並沒有從逭自古兵家必爭之地下手，炮火卻先落到瀋_的北大營，溥儀雖再 
登九五，卻無力恢復他祖先的光榮…… 

我們不是郊遊懷古，我們 R 是利用逭傍晩時的一點清靜。經過較長時間的一段沉默和三言五語 
的間談，我終於說出我不得不說的話。 

r 嚴姐，我遛有一點消息，是關於心超的。」 

「什麼？心超？他——」她愕然。 

「是的，是心超兄的。逭消息是間接又間接的。我有一位朋友，在長舂詔識一位看守，是心超 
兄拜託那位看守帶出的消息，為了大家的安全，他們不願我說出他們的名字。伹逭消息是可靠的。」 
「他好嗎？」 

r 一切都好，只是不放心你！」 

r 他應該放心的，他應該放心的……」她喃喃地自語蒈。 

「他不是這個意思。他說+五年太長了，未來的曰子遛不知道有什麼變化。現在遛不准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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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他會親自對你說，疖望你，泠锺你不再等他 C 」 

r 什麼？不等他？」她硭然地向無邊的链昏發問。然後又面向我：「紀先生，你說我能不等 

他？」 

r 我是個妈人，我慠得男人铽典心被上的威贺，如猓你如此的等下去，會妲增加他_神上的痛 

苦。」 

r 你不是女人，所以你無法了解•，你想我若不等他，我的輔神會 M 加快樂？」 

「逭個，我不知遒如何銳，總之妁性最大的_苦，便是對不起無窜的女性。心超 n 几在獄中最煸 
心的兩件事：第一 M 對不起他的母親，但是母親生了他，有垧辦法.，另一悃便是對不起你。他說： 
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你也應該自由 。 J 

r 逭些話_你別再說了，你以為女孩子的心可以像無面郵包似的投來投去？我告訢你，我最不 
滿意的是他不該把他所作的工作向我嗯敲，我若早知逍，也許事先會替他揄些心， 4- 事件發生後， 
我就不會如此焦急雛過了。」 

「堠！」她吁喵一忤，又繼鏑說：「過去的事不必提了，今天我 R 有原諒他了 ！」 
r 嚴姐，」我也滿懷樯楚地說： r 心超兄的誠意，你應該多考瓛。」 
r 好吧！紀先生，我考 It 考慮，可是，你能否把我的意見轉逵他？.」 

「假转是句否定的話，我就不必： e 險傅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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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否定？誰能否定維呢？紀先生，你也許不知逍，自從我詔識心超，我就……」 

接蒈她說了很多的話，像是對我訴說他們相交的經過，以求我對她現狀的了解•，又像是做自我 
回憶式的迫尋，以忘卻她此時利幻穿心的创摘。她郤說了什豳，我已記惊个 m ，最使我雖於忘懷的， 
是她那笑轉桃李#風面，卻凝結了 iw 睹秋人的糖，懸在魄毛間的浪珠兒，久久不肯辮下，傰然一 
_串冬曰1籥下的 冰滴。 

她考慮了，也有了行動的表現。 

一個冃後，她寄給我一封信。信上說： 

這個週朱，我把心超的母规接纠我迠兒來住，從今以後，我們就住在一起了。現在，我們 
兩個受則傷的女人，正好怕依馬命；伯母既無法 t 別人的兒子當自己的兒子，我就再自由，也 
伐不纠系二饷心迈。十五年、二十五年，郎無所-4 , K 吩堂心歧能保市对體平安 U 3 來，也就對 
併起我 們了！ 

煊一對患雛情侶的苦痛，深深地浸潤了我。：想 J ! IJ 鼹姐冰凝霜結的面影，比李_之死更冷縮了 
我對任何善良女孩子所滋屯於心底的 f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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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竹宣眢後，使我對逭個艽雖的家庭迈增加感情 i -. 的負掄。我既不能對心竹奪彼匹夫之志，則 
只有希望他不山事，_他不出事，幫助他在工作上稍極學淠。我把現±11:抗戰綸，以反幹釧教材中有 
關 H 作技術的小冊子，統統交給他；尤其對如何避免變 H 、應付變 U 的《應變篇》，希望他多多研 
究，牢牟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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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上有調：：物所受的籍力越大，其反作闬力亦越強。 

人類心理的欲望也是如此吧！ 

我很自滿，也很锵奇，我的自然的曰趨成熟也门趨強烈的齊汽欲望，居然能在歷年丄作折癬和 
曰趨沉重的工作貴任所緘煉成鋼的理锊控制下，那蝤平穏、那麼凝定、那麼守規矩！ 

詩彥果然來了，那：：人辨蓿小雪。正在 m 辑的天1溫和的，空氣也特別清新潔淨，只是落在地 
面上的雪花被 m 馬行人踐踏，溶和胬地面上的噛土，把馬路弄得泥渖黏滑，人走在上面就要特別小 
心自 B 的腳步。 

詩彥住在西華門外的中央大旅社，我與 - M 如一同太看她，一見面，她們就打成一剛了。 

「死詩彥，說來說來，現在才來，你可把大哥想垴了 ！」宛如一手拉蒈她的衣袖，一手指蒈她 
的鼻頭，向她數說。 

r 什麼？」我聽宛如如此調皮，太不像話。 

詩彦望我一眼，即時反問她： r 小宛如，你簡宣是胡說！_你 #- 背誰能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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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別 wli 我，你不信，你問問大哥。」宛如故 tM 忿±1!:對莕我： r 大哥，你說句老窗話， 
是不是說過你想她？」 

r 宛如，別說笑話，詩彥剛剛來……」 
r 你說呀，大哥，你是不是說過那句話？」 

「宛如，我只是說我想見 M 她 。 j 

r 那遺不是一様？你說想見她和你想她，不都是一個想字！」宛如理直氣壯地。 
r 好啦！好啦！」詰彥說， r 大哥是客人，我們遛沒有_他啪晒！若是你一個人來跟我捣蛋， 
非杷你趕出去不可。大哥，銷坐_坐。」 

「我知道，你是歡迎大哥不敝迎我，可是，大哥不來我也不來，大哥不走我也不走，你趕吧！」 

宛如說話又帶條闻巴，詩彥未再掩赂，我也只好111她。 

逭個大旅社，在城中也符數一數二的了•，可 M 和所有旅館一樣，房間並不太大，用具也古老簡 
單。我就近坐#牆邊沙發上，她倆分坐在床沿的兩端，床裡正睡蒈一個八、九歳的小姑娘，那當然 
是詩彥的妹姊小蓉了。 

大家都坐好，乍相逢時那補歡榆興衡的情緒也平靜下來。詩彥似乎比較成熟而設想阓到，除了 
荼房送來的熱茶外，她還準備了兩盤軸果茶點放在茶几上，為的是歡迎我們。宛如取去花紙包裹的 
_塊就吃，我随手拿些瓜子，：卤閒碥，；面傾聽。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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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詩彥 ， J 宛如問 •• r 小蓉的眼_怎的了？煊様遠你帶她來瀋闼治病？」 

「沒有什麼，」詩彥不以為然地回答： r 父親本來讁我帶她到咍爾溃去治，我說南滿的高墨泉 
和北满的石崢嶸雖然同様有名，可是石大夫我們不認識，不如到瀋闼來找你，你正在高大夫的眼科 
部上班，一切好有阳應 。 j 

「哎喲！你別撺我了 .，我只是個小護士，我有多大的光？要請_大夫親自給她治病，那你可得 
求紀大哥。」 

r 紀大哥，當然要求的。」 

「其實這件事遛用不到我，在病房裡自然得由宛如#画，在門診和手術室，那就得誚 M 大哥照 
應，我想幫忙也伸不上手。」 

r 什麼？」詩彥遷不認識心竹。「菌大哥是雏？」 

「哎呀！ 1大哥就是葛大哥，他是紀大哥最好的朋友，現在正在眼科上班，明天到醫院就見到 

了。」 

r 對了，」宛如又對詩彥說： r 你來信銳是遛有別的事情，你也沒寫明，害得大哥問我我也說 
不清，我只好把你的信拿給他看——」 

r 宛如，你怎好把人家信拿給人家看？.」 

r 人，都可以見面，信，看看有什麼關係？大哥，下次你把信 II 給我，就當你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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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說給你的信是隨便寫的，潦潦草帘，怕大哥見笑！」 
r 好啦！到底你有什麼审情呀？」 

;梂暗雪飄過詩彥的闺梢，羞澀從她的耳根升超，踟躕半响，才威哦的說： r 不必談了！」 
宛如沒有注意這些，竟調皮地 •• r 你若不談，我就明白了，要不要我替你說出來？」說羅便湊 
到詩彥的耳邊小聲問了一句。 

「你什麼都知道！」詩彥對她申斥普。 

r 我只是猜想_!大哥，快向詩彥道嵙吧，我們都有裨湎吃啦。」 

「你就貪圖吃喜洒，不知道人家有多雖受。」 

「你塯是不願意？」 
r 我幾時願意過？」 

宛如被搶白而沉默下來，室内空氣忽然滯悶。 

我臧到我應當說話： 

r 詩彦，結婚是大蔣哳，_然應該商興。不過關於你的虛墙，我只_宛如說過一點，鮮情不太 
了解，聽你方才的說法，好像仍大有問题。 M 我所知，我們逭一代衔年所遇到的婚姻問題，有的是 
觀念上的，有的是窗際上的，不知你的是翮於那一方面？」 

「兩方面都有：在觀念上，我反對 ；， w 際上，我也不嵙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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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如果 R 是觀念上的，我倒想勸勸你，我們是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我們都願意自己主宰自己 
的終身，可是偏偏老人家替我們先做了主•，若是完全處在舊時代裡，那是夭經地義的事，不滿意也 
只得 . W 受；但不幸我們又受過新潮流的洗禮，心中有了成見，總以為父母之命是舊式的，所以就不 
髙興，越不高興就越覺得不合理想.，其窗想開丫，也許煙消雲散，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所謂美滿的 
婚姻，主要是當事人兩方性格和志趣的適應。只要兩方當事人的性格相合、志趣相投，互相喜歡， 
雖然是舊式，仍是美滿的。因此你現在認為逭宗婚寧不理想，伹結婚後，也可能很愉袂如意。」 

「你不知道，大哥，我就是討厭他！」 

「這個 I 」她說不喜歡他，而旦很堅泱，我也就無話可說。詩彥卻續加說明： 

「這些年來，我不同意結婚，他心裡一定明白，他是一個中學教闫，也應該有所表示•，可是他 
就不聲不響，一味在拖，你說他討厭不討厭？」 
r 事實上，抱延婚姻的，寊在是你。」 

「那，他也應該不同意我拖，提出解決呀！」 

「這個，你要知道，像你這様的對象也是很_再遇的。也許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你回心轉意； 
而且，時間對胄年男人是比較有利的，可是對於你就不同。要想解決，遛是由你逭方面提出，才是 
辦法。」 

r 我跟我父母鬧過多次了。我母親做不了主，有時替我求求父親，有時幫父親勸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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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陪我一同哭。我父親宵時候也很同惝我，伹他為了 ■面不齿山瓸。這次對方催要 M 急•父親給 
我一大筆錢，叫我到咍爾消去備辦妝奩，順便帶小鞟看看眼_。父親的意思是盡量在物質上使我滿 
S ，以補我_神上的不快。我想來想去，熠是 li 該再想辦法……大掛，我知道不應該麻煩你，但我 
總迆找一個人商嫩商镦，我又沒钶別人可找……大哥，假矜你也沒釘辦法耕我想，那我只有回去背 
十字架了；但是我實在不甘心……」 

面對煊位少女痛苦的傾訴與_告的求援，顿使我百威紛_純為了助她脫離不合理的婚約朿 
紳，我也應該弒她出出主 t 。但她_竟與我#觸太少，對我的詔識不會太深，她卻把她的終岛大事 
與我商置，使我不能不敏臧而想到我在她心中所佔的址位。假若她另有目的，那就麻熘了！用戀愛 
做工作，用工作做愛情，都是組織的禁律。我必須開脫、了解、澄清。 

r 詩彥！」我很鄭 II 地說： r 解除一個不合理的婚約，在現代中_，本是極簡瑯的事。可是我 
們現在是「滿洲國」人，滿洲_假丁：道徇— z 政策，保 •- J -' MM 習，不提倡新思想，所以现時社會對要 
求解除婚約的人，不太有利……」 

r 我要甯鬥，必#時也可以山击，我父親給我的錢，足鉤我走到任何地方去！」 

我說： 

r 出走是逃避，逃避雖是辦法，卻不是最好的辦法。假若你堅決要解泱此寧，還是想個辦法正 
面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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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與詩-彥聚植矜神研究辦法的時候，-对如•个知如何插峨， lyK 到很無聊。她本旮就足孩子氣盛， 
所以就斜依床上撫弄小蓉去了。小蓉的踊相真甜，我岩不是與詩彥 HJ 心燄审，也很想上前去逗弄一 
番。 

逗弄撫揋，把小蓉再醒了。 M 孩子也真聰 n ) J ，# 看詩-彦，望窠我，便對宛如說： 
r 孟姐姐，那是紀大哥吧 ？ j 
「嗯，你怎麼知道？」 

r 我姐姐說的。姐姐說到瀋賜來，能看到你，也能看到呰濟锊院的紀大哥……可是我喜歡去咍 
爾消，那兒有老毛子寶的巧克力輸，吃起来才有味逍哪！」 

第二天，我到眼科病房去看小蓉的時候，詩彥不在，宛如遛在手術室裡加班，只有心竹坐在床 
頭榧旁拉替小转小手和她燄話。他們才是第；天 li 面哩，可是有說有笑，玩得十分熟習。不怪有的 
同學給心竹建_，說他適於做小兒科，不應_做外科的。我問詩彥哪裡去了，才知小转的病不過是 
輕砂眼和中度散光，在門診治蝓幾次，配個 H 8 鎞，一個禮拜就可以回去，可是詩彥說住在旅館一切 
不便，堅持要她住院，小转與敝新奇瑠垴，覺徇住院也很 fj 趣。 - T - 缋剛剛辦好，詩彥向他們說臀「拜 
託！」便趕上午的 r 急行列車」往安朿去。捕說：：：天五曰才能回來。心竹不明底蘊，很不以為然地 
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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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位詩彥也怪！千'-[1迢迢帶小烛來 fr _ 柄，結果把小姊往阏院裡：放，自己倒涡不在乎址走了 


我因為院裡院外的辦邰在 + t , 每夭《能到病奋裡照個而，結果照晦小粹的貴任，除了谢如，大 
部分都由心竹搶當。 

禮拜五晩飯時，心竹告訴我詩彥回來了，誚我到旅社去看她，她仍住在老地方。 

落雪後的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惘人胃裨_冷的晩嵐赴約矜，分外覺得孤獨惶慄。說窗在的， 
我撖要戢獨與詩彥會面一次，.个知怎的，又甸點恐懼 m 獨 M 她，我不曠得- M 如 M 否 B 經^了。 

喆彦像上次一様址敝迎等待我，可是格外 ii 得興術，眼珠兒放射瑩光，面頰上飛飄彩霞。小桌 
上播蒈很多的荼食點心，除了坩與她容顔媲美的紅王賴果外，熥钌一大盤秋林洋行的俄式巧克力， 
不知是不是小蓉喜歡的那補。 

「宛如沒有來？」 

r 她說她值小夜班，也許不來了，要來恐怕很晩。來不來不管她，現在讁我先向你報個好消息， 
你看該怎様廋祝呢？」 

r 好消息？那要大大麼祝 一 番！」我一半姆奇一半會愈。「綁過如何，你且說說。」 

「銷你看看 M 個。」詩彥已抑制不住她胸中的袂樂，急忙從旅行皮箱中取出一封信件。信封信 
紙都是安束中學的機關 JH 箋，内容卻 MW 方父親所寫的退娟 N 怠冉。我也惝不_禁地為她歡呷，同 




滾滾速河 38 


時也瞬即恢復對她工作的設想。 

我說： 

r 為了你此行的成功，為了你未來的幸福，我真想立即送你一點禮品以表示我的賀意，但我沒 
有準備•，現在，先送給你 一 隻手吧！」 

我伸出右手，詩彥接過握蒈，緊緊址握普，久久不放。跟女性握手，我是有經驗的：與一般女 
人握手，僅僅為了禮貌.，與女同志握手，心情+分鼹肅•，大都沒封感覺。但，詩彥的手，是多麼不 
同啊！ 

我榷搖頭，想把不同的威覺抖落。 

「你冷嗎？.」 

詩彥注意到我的動作。她走過去，用手模撗[- II 氣管，又道： r 逭旅館真垴，七八點鐘了，遛不 
把暖氣閧放•，我也有點冷了哩 ！J 

説冷就冷，當熱情暗潮被我鏔退後，更感到室内的冷意逼人。詩彥勸我到床頭的沙發上坐比較 
暖和，我沒有說什麼，卻都依了她。她取過床裡的毛毯將我的膝部掩1，也把糖果盤踹來放在我身 
旁，然後落坐。 

r 你也 M 一蓋吧。」我說。 

我們開始平靜地談話。談談生活、思想，談燄請軎、做人。我即時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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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逭些剪敢的想法和個性 ： w 在令人飲佩。你：定餹過很多有意義的禽丫。」 
r 泰城是個小圯方，哪有什麼好 t 可饋？常看的遛是「滿洲圆」山版的報紙和雜誌，而且我識 
的也很雜亂。」 

r 對你讅過的東西，能提出一點怠見嗎？」 

r 我覺得季風的雜文，黑白分明，敢說敌寫，_來痛伙。呢喃 M 的詩，威情 i !, M ， 篇篇都有愛 
國思想。《青年文化》裡的文诤， ' fj 時很敢說話。新時代 HI 版社的忠義馥刊，雖然都是歷史故唞， 
可是都有現實威。可惜大抓人以後， M 些有的已經停刊，有的已經改變内容，再沒有那種味道了！」 
誠如其言，一二 _: o 事件前，「澜洲文堦」：险很 f - J ' M 勃惭發的氣条。其中有 ff 為愛國作家的自 
然發抒，有杳是經山組織的滲透活動。如季 M 即為組織中人，該時 G 奪得《大同報》副刊主編的職 
位，其方塊文学成文藝評論成人生铖砭均風動一時•，新時代出版社即由王覺同志所創立；而常在 
《作風月刊》上以呢喃拣箪名發表詩作的就是谷音。至於《青年文化》原名《青少年指導街》，本 
是偽滿協和會中央本部的機關誌，目的#灌輸 r 曰滿親苒 j 的協和思想，卻一:漲軸-•、王天穆兩同 
志的打入，完全替我組繈作了愛_抗敵的宣傅。可憎這呰文化尖兵都和谷奋同様地1去了。不過他 
們的 H 作已有了成果，詩彥就該是其中的一個。 

r 以前你編寫過一個劇本，宛如曾拿給我脅過，說是#校内公澝很 M 動人，不知你對外有什麼 
作品發表？」詩-彥轉而詾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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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有意義的，只有一篇，叫 <出埃 M 外配》。」 

「是不是登在《新澜洲> 上？」 

「是的。」 

r 我看過，我看過！那是描寫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山埃反的故事，很有鼓吹反涡抗曰的嫌疑。 
不知道是你，不然會替你掄心哩！你沒有受到膨 W ?」 

r 當時，我是用化名投橘，沒寫姓名地址，不然 M 免不了麻熘的。」 
r 現在遛有什麼大作？」 
r 已經不寫了。」 

「怕出事？」 

「有的人是為了怕，有的人詔為空言無補讶際 C 」 
r 怪不得現在的報紙雜誌都 M1 I4 灰白。」 

「假如你願意謫，我可以替你找些關裡的刊物。不過，你可要保 守祕密 C 」 

「你不相信我？」 

「我怕你不注意，當然相信你的。」 

r 能不能找到像《夜未央》那 r 類的書，那稀與謫起來才夠刺澈，可憎我只看到那一本。」 
「那稀觸於左傾的魯，遛足不謫的好。不然，如不加思辨地謫，是很容易偏澈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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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對《夜未央》_什麼批評？」 

「我覺得作#太殘；：心。雖然足在培命的塒代，作#也不該安排安娜揄常發訊號的任務，讁她給 
她心愛的人 —— 華西里舉起死亡的燈。因此也可看山赫俄计淹 t 人的殘忍思想了。」 

「可是，安娜是多麼男敢啊！」 

「若是你做安娜的話，你要舉那燈嗎？」 
r 我可要奇 li 考慮。」 

r 所以說，除±- 找葙 傲外，沒有人#做 M 樣安排 。逭是一補人性的曾險，也是； 補 工作上的赌 
博•，單命工作不是逭様做的。」 

「你转是華西里呢？」 

「我不會是華西里，我若是的話，根本就不愛安娜。」 

不知什麼時候，盖 M 在毛毯下兩人的雙足，為了尋求溫暖竟自動旖攏。詩彥俯曲前身，將肘彎 
樓息在膝簾部，用手掌逋持普前額……都 MX - 氣太冷的線故！我覺得 a 今夭的言語足夠老成，心理 
卻停滯在年輕，年輕得沉溺於新奇的威熨中而不能自拔……我 m 不知我此時此際，到 IR 在做什豳…… 
r 大哥，」她仍低镨頭，面前被散辨锊髮，一總微弱而羞澀的臀咅自喉際發山： r 我今天的行 
為是不是不當啊？」 

r 只要心地坦白，就沒有什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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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人與人之間，有沒有純潔的女情呢 ？J 
r 有的。」 

r 有沒有限度呢？」 

我沒有回答。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我注視替她，急促而深長的呼吸使背部呈 ii 波動，她用力將黑黑的 M - 髮甩向一旁，齋1:11一側緋 
紅的項頸和發赤而灼熱的耳輪，偶鲥偏過頭來望望我，深邃的 1.1 眸中閃煉蒈火拕。我忽然說： r 坐 
近些吧！」她也似乎中了催岷作用，緵緵址移動 a _。 記得那：位同志曾經說過，從事¥命 X 作的， 
愛一個人就是害一個人，所以一定迆腿格控制自 Bnjt 否定白 Li 。宛如的铖質太 #. wf ， #,w 得近乎 
柔弱，我窗不 - y 傷害她：所以興她掊觸的時候，我加力控制我内心的衝動，也不製造任何促使我發 
_軌外行動的機會。但詩彥_个_,她像 M 個受得起風吹闲打的孩子，因此在她面前，我就疏於對我 
自己的防箣。我不知是否因宛如所澈起但被我禁錮多年的惝威猛虎，忽然掙脫尜鍊而將詩彦呑咆呢？ 
遛是詩彥钉 M 大的衝幣力，衝破我自遠占以來脫離人陶而冷卻凝縮堅 - WI ¥ 硬的大址殽，使我埋藏億 
祺年的±1!:心之火突然咱射？我不知中了什麼邪魔，常她移近 a 的時候，竟用一燮手腕將她扣住，： 
種想在荒野裡奔馳的欲望，飢渴地驅使菌我想上接近她那殷紅的、火熱的…… 

她沒有掩受，也沒有脫走， R 是她把臉緊緊地1-!.',鏈在我的胸前；是嬌羞？是抗拒？我不知道！ 
我的自制力哪裡去了？我也不知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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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啦啦—— 

有些糖果逃落址下。 

這稲聲音並不是巨響攤人，卻足以唤國我的理智，收回我的靈魂。我是做什麼的呢？我真梅慚 
交加，想打 SB 1萬個瞒巴。我把那|!|可咒詛的手锴商抒舉起放在我的腦後，_詩彥可以自由離閧 
而不受外力約朿，但她卻未想離開，喷火：般的呷吸，仍使我的胸膛烕到高熱雛抗。 

我該如何是好呢…… 

我想起不久前對伊正所說的大話。 

我要振作！ 

r 詩彥，」我說： r 我心地_他， M 你給我 ' t 恕。」 

「不，大哥，」她喃喃地：「我遛是有一點封建，誡你原諒我……」 

久久，我無顏說話。 

她微微仰酋，露山那雙燃嬈锊的 flKw , 望望我，又幌輕閉上。瞒唇酣動址嘬噃莕： 
r 大哥，我有點怕 I 」 

夜將深，走廊中旅客的步稀少了。我明 >门她的意思。我用極鏔靜而平和的聲音安慰她： 
「不要怕，大哥保護你。」 

膨！瞄！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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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誰？」我急速詢問，詩彦雷然起立。 

嘭、嘭、嘭，叩門聲又響。 
r 進來！」我离聲說。 

我以為是茶房或者是査店的巡擗，但門開處進來的，卻是小宛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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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彥帶蒈勝利自 rt-l 的歡榆回家土，我卻陷入深 t 的苦惱中。我不該在詩彦情威澈動的時候，放 
鬆了我理锷的煞車。那瞬間，來得太突然。我来曾想我們中問矜 fJ -商潮的农琨，但我個人 t 愚蠢地 
表現了威情的高潮，午夜捫心，宵威_以自戚。 

詩彥行前，我們曾利 J4I1 師休息室間個小小敝送會，敝送小蓉病癒出院。小蓉又乖又憎事，小 
小人兒戴付眼鎞，那有趣的様子 ， w 在射人稗敝！_怪心竹叫她女秃才。她住院期間，我們均未盡到 
應蛊之貴， R 有他的厢顧才使小转臧到快樂而来孤取；所以在小笞的心冃中，真有大哥之情的 R 有 
心竹一人。對我，她當然仍有份天离的愛戤與猙敬，對我的屯活小節也十分留心，_如由心竹的間 
燄中，她就知道我所喜聽的唱片 —— 「#中人」。 

歡送會中，有我逭方面的幾個大哥，旮宛如方面的幾位大姐。逭是十二冃初的事，冃底聖誕節 
就到了，因此詩彥貿了許多份豐盛的禮品，分贈這些大哥大姐們。她說她來的畤候父親曾有嚅咐， 
為小转的事一定要謝謝大家。她父親有否如此嗰咐我不知道，我知道她帶來許多的鈸無處柁用倒是 
真的。宛如代衷她忙普招呷大家吃喝，心竹坐在；角陪普小容玩耍，詩彥拿出；張新賀的唱片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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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聲機上播放。逭是一支當時正流行的歌曲，大家都會唱，所以就都隨聲唱和： 

沒有#蔽的春天，好似竪琴斷了絃； 

活在沒有 t 的人間，過一日好像過一年！ 


大家雖然唱和同聲，可能各人 M 觸不同。詩彥悄然走近我： 
r 我知道，逭是你最愛聽的曲子。」 
r 雏說的？」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另行說道： r 大哥，我送的小禮品，大家都是：様。本想多送你一些， 
可是……我知道你不重視逭個……而且任何東两都不能代表我對你崇高的敬意，所以我想有櫟會時， 
再另行表示吧！」 

心竹對於詩彥把小蓉放#翳院裡而自已逭走安南一寧，最初本是有些不諒解的，後來經過幾曰 
的盤桓接觸，加上得悉其中内情，反倒對她欣赏_佩起來。詩彥走後，心竹不止一次地以她與宛如 
比較說： 

「要交女朋女，就交逭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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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竹為人圯誠，常是 i; 話盘說。他逭様說當然不能立時解釋為他愛詩彥，因為時間、闕係都談 
不到，但無疑地，他對她_有好威。 

我自己呢？逭呰：人，我 一 直在反 M 檢討。說谢#的，宛如、詩彥，這個時期正發射捋瀨烈的脔 
#艿岙，都是我渇求的、黹嬰的。在性格方面，她們卻釘 Il ^^ w ，：個溫柔活潑夭真，；個釣敢 
頼慧刺激。假如我要戀•!•，我將遇到魚與熊常的問题，但我當際沒有困議，因我不必選擇。尤其現 
階段，我的賣任是 H 作工作 H 作，必須選擇時，基於工作脔嬰，我也許選擇後者，因為詩彥更有宛 
如所沒有的東西。我似乎曾經逭様想過，但我並沒有想到那樣快。可是那一幕我將如何解說？難道 
我真是……一切都不是！那 R 是我瞬間的失神，只是我疏於防範，都是因天氣太冷的緣故。詩彥呢？ 
也只是一時的澈情。她太快樂了，多年的枷鎖一 M 解脫，她興銜、她澈動，一畤情不自禁，因此對 
我無禮的行為未予斥貴。我確是如此嗎？詩彥也如此解釋嗎？宛如知遒又作何威想呢？詩彥遛說她 
#機會時想對我再另行表： 71 ', 她將表；不什麼呢？那我用澈怕二字來概括她當時的心理狀態，並不正 
確嗎？我逨惘，我悔恨。唉！我真是自掘陷阱且自投陷阱，我怕随落潮而去，卻偏在海灘濯足。伹 
人總是人，活人就不免有活人的威情。我是皤生，我了解，我不能也不該一味罪貴我潛意識中的情 
威衝動。只是我對我感情運行的錨誤暦次又不能不有無地_容的内疚。於是我寫信給她，我想彌補 
我的錯誤，我期望她在我以外更多迫求那更大的人生意義。 

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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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很短。 

第二封信： 

前信卟麼明短，你以為我吝#肀1嗎？你以為我沒有時間 '•.«;? 郇不是的！主要的是有些話 
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而此時此地亦不是一個紙上能暢所欲言的環境。這話你該懂得。 

上十、信屮，我曾以沙潠屮的苦：一::憎自況，政近我為自己^%禮||(1的畢業照片題了一首小詩， 
我已抄給宛如一份，現在也以另紙抄給你。 

在迻小詩裡我又自喻為荒原野怂，如與沙漠 - f « 的苦 ： rr 憎 fM 對照時，不是矛盾嗎？不，一點 
也不！它們正有著？：在的統一。我們郎足青年人，我們郎有渇望 t 與自由的尺性，野鳥正是 t 
自由的象微，苦 ： rr 價即代表 icl 求自由與 ^ 的意志。我們活在此時此地，遗受現 ft 會婚姻的、經 
濟的、文化的、政治的 ft 枝1迫，如不柙現灶會改边為理想的社會，我們就不會有理想的生活。 
所以你在來信十表示，婚姻問题解決後仍成到人生的極度空虛。你要知逍， a 會上任何問题邹 
不是單獨存在，部分的解決不是全微的解決，你雖然#脫了纣 Jt 的枷綃，即未飛出時代的樊 E , 
苦惱之外還有苦惱，要想改造就要慠 41 改造。不過改造工作不足能伖憑幻想和.^情所能做到的， 
在實踐上必須要'^忍沉著贯做始終地务門著。 ： t 荒原野瑪性格的青年人，欲使自己的 v ' yv 情 
不帔束縛、不受刺限、要自由务忆時，也必堝除掉浮跸的珩衂，牧没的： U 為，而以;>漠屮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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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的毅力，而約天竺國，一步一步走下去。迻些話對於我適用，對柃你也適用。在行岛上，你 
已是一隻枝翅岛翔的蒼鹰，在心埋上，我也賴你學 f 學 f 修道女。要知道一個人不能滿足一個 
人，能令人滿足的是一個事業、一個理想，一個新生命、新信仰。 

你說你對我所笃的那本《虹 f £》 flt 4 飲，尤其是對女主内留給那個大孩子耶句話：「而今 
啊，是如此的時代， frt ! 饷人的心分散姶大取吧！ J 很收 f 。你問我有沒有真實的人物背景。 
說來很惭愧，那時我還沒有接觸廣大的社會， H 能犹近剪杉。寫虹是個思想前進的女獲士，窝 
霓是個尚熟的生。他追她，而她早有意中人在前方。當她 ft 知她意中人的 I 托時，便 
決心走向前方繼其逍志岛其戰門的伙伴服務•，岛了擺脫霓而不事負他的仇 一 情，也同時姶他開條 
逍路。所以她又說： r 為了 t 的緣故，我已朴青春的生命投入時代的洪流，假如你還能紀念我 
的話，請你也走入我們這人_裡來吧。」這故事純屬虛構，不過那句話我即 ? 做是覺酲後的人 
生恪言。我們郎知道，落雨後的天邊所張起的七彩虹霓，叩苋起於虹而虹起拎大陽，它們本身 
不過是極細微的水點。我們原也不逊是大空中一粒赓埃，根本算不得什麼，可是一經時代的真 
先照耀，也就會多采多姿，給自然界平添無限的美景，給人間留下永恆的懷念。 

願你也接 真光的照耀。 

這封信我寫得+分吃力。以前我寫給別的女孩子常常是筆•卜狂洋。那些信的目的在鼓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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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思想，而且採 H-1 傅閲方式，内容可以大_説教。 XI 封信的目的在收斂熱惝，為了逃避敵偽的郵 
件檢査， R 能隱喻雙關。如改造代表箪命，甜鬥代表抗敵，前方就是祖圆等。總之，逭裡再也找不 
到私人的情感，一切話都是為啟發她走上工作。 

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我沒有寫，因為遛未曾得到詩彥的回冉•，可是伊正卻先送來負貴人的條示： 

據報 M 鳴 H 志得與待務结婚，命即查明内情；汶法與之聯絡，對彼開減互信， >•/ 坠定其維 

沒組織之意志，而彼限柃堞晚，著即停止工作。 

看過 M 張條示，頓感此中的鼹重性。我燃起 一 支紙煙，順便焼去字條，卻燒不掉心頭的許多問 
號。一個女同志竟要與特務結婚，為什麼？為什麼？解鈴遛得繫鈴人，組織命我出面結朿，但這事 
將有什麼後果呢？ 

紙煙燃盡，紛熠的情結也平靜 >' 來。逭可能是一個危險的訊號。地下工作是浸浴於危險中的 H 
作，鐵的現實常常擊 m 旖旎的夢憬，興莆繼以挫折，嵐波起於平地，當危險的訊號升起時，我們就 
自然戒備森鼹、專心一志、沉替應付了！鍤嗚审件能否葷成問題，我不能預想，但因詩彥所引起的 
混亂思維卻獲得了意外的澄淸。不 M 喃，我正擬丄作：位女同志，卻先奉命停止一位女同志的 H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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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事由誰安排得埴様巧合？無論如何，我必須冷靜 一 段，我不知道我的惊能否冷卻詩彦的熱情，我 
必須將我的熱情先行冷卻，不拘是那一方面的！ 

鍾鳴是我早期徵求的女同志之 ‘I 。我寫《虹霓》時多少_些取型於她，但我並不是迫求她的那 
個大孩子，因為是我引導她走入煊人群裡來的。 

當時我們對大專學生的 H 作，是採取補補形式的啬年運動，特別提倡並運用學生課外社闻活動。 
聖誕節的遊藝晩會我們更不能輕輕放過。我們把《虹霓》：劇對内公演，鍾鳴即出任女主角，我雖 
只在幕後導演，也曾引起她的朋女們對我的猜疑。她被捕出獄後，仍搶任後樓上病房的護理長。我 
們以覺覺阐方式恢後 H 作時，組織曾限定對涉嫌被拙過的同志，停止 一 段工作。不過鍾鳴特別堅強， 
嫌疑又輕淡單純，所以經我向組織提出保證後，即准其繼鑛活動 C 只是採取更間接的聯絡方式，加 
重掩護。一天她忽然對我說： 

r 我們#不要吸收特務為同志？」 

r 當然要的。組織常常遛派同志打入敵偽幣脔機關，也有負特別任務的人開展逭項工作。」 
r 我可以不可以揄當逭類任務？.」 
r 這個，」我思量箸。「你有什麼工作對象嗎？」 

r 以前在後樓上有個病人，他雖在曰本愈兵隊做事，可是思想很好，住院期間我們很談得來。 
捕他說因他住院療養時間較長，上司便派他就近調齊監視遣個大學和翳院。他說他許多事都不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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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就像上次我們演劇的屮，他都裝做不知，所以把他吸收為同志，對 T. 作不是'史方便嗎？」 

「我想起了，你是說那位患輕 It 肺結核的焦擗尉嗎？我勸他可以出院，他偏要求多住幾天？」 
r 是的，就是他。」 

「不必了！」我說：「我知道 M 個人對一般商 K 的行為並不好，宵人說他很陰險。住院時受你 
謅理，也許對你 OR 有目的，耍充做好人以獾你的好威。而且你怎知他沒有將演劇的事向上報尚？」 
「煊件寧他好像沒_撒謊， N 為捕我們進上的是城内滿洲谫兵隊，琳訊時只問我與我們護理主 
任的_係，問我為什麼親近琪美人，：點也沒問溃劇的艰，可見他們没贫逭稀资料。快結窠的時候， 
臼本窻兵隊來 M 密，正好焦擗尉做翻譯，他問我都供拽什嚒，然後又鮮細齊閲有關我的案卷，便偷 
偷嗎咐我不要再多說。」 
r 他為什麼逭様做？」 

「我方才忘記告訴你，他原是我們一個逭親，以前不常跟我們來往。事後我又知道，我媽媽曾 
拜託過他。」 

「這麽說，他確貪是辩你個人的忙了。」 

「是的，他向日本人說，我因為在職務上負貴任，所以英國人才對我有好卬象，若我們的主任 
是曰本人，也一定因我蛊忠職守而信任我重視我。我本爵並無敵性，所以建議把我放了。最近我再 
仔細仔細考察他，覺得他也不失為 一 個好人，所以想與你研究研究，是否可以向他X作。你不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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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裡也有好人嗎？」 

r 當然，當然.，但是你要小心表面的好人裡也有是特務的。我不是反對你的意見，只是不同意 
由你來做這種工作。」 

r 可是，我看過許多間諜小說，我覺得由女同志從事反間工作，確窗是方便得多……」 
r 間諜是間諜，我們地下工作的本質逞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域命，民族箪命就是全民箪命，所 
以政府推行國民_神總動興運動，號 s r 人無分老幼，址無分南北」的全面抗戰。我們現地工作也 
是以廣大的東北同胞為對象，首先建立祕密組繈，進而曠起民眾領導民眾，全面甯起與敵鬥爭。簡 
言之即是組織、宣傅、動員•，和國父當年領導辛亥箪命所做的立黴、宣傅、起義，同其意義。這 
與間諜的活動迥然不同。我們更要對同志在工作裡培植健全單命人格，保存優良民族道德•，我們不 
獎勵過浪漫生活有二重人格的女間諜•，而且讁女同志從事某種間諜行為，犧牲也太大了。」 

「為了工作不是什麼都可以犧牲嗎？.」 

「M 固然是最商不易的原則，•个過我們有許多犧牲的方式，也有許多達成任務的辦法。我們不 
願用女同志的青舂做為:|:作的憑緖；而且敵偽幣窻也想種種對策以圖破垴我們。現在他們已採用釣 
魚法 I 他們把許多嫌疑不重的同志放了，用他們做餌而暗中監視，如果我們再與他們聯絡，敵人 
就可以找到新線索。有時他們也偽裝為愛國份子與我們接近，假若我們再向他們_丄作，就更等於自 
投羅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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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J 鍾鳴幣悄地：「煊，我一點也沒想到。」 

r 所以，」我繼鑛說： r 我怕你工作不成，自己反倒吃虧，組織也遒受迪累。」 
r 照目前情形來說，我並沒有向他浊露什麼，他也沒有利用我做什麼的意圖，我今夭的提議只 
是我個人的構想，現在我知遒我把_情#得太簡埘了……不過我詔為不會什麼問題。」 

我同意鍾鳴的判斷，但為安全計，鍾咱也同意設法檷脫焦弊尉，所以轉職到開原去。開原是瀋 
北的第二個大城，距瀋_三百餘里。煊様焦磐尉就不易與她糾缠，我自己自然也不便與之繼續聯絡， 
組織乃 B 派開原地區同志就近迪繫。半年多過去了，竟然發生逭樣的結崗，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逭時候我如再與鍾 li 接觸，須要避過眾人耳目。找女人最好憑耥女人，想來想去想到木莎。木 
莎為鍾鳴同班好女，比宛如高一：：級，論年紀我們相仿，•个知怎的她總以大姐_居。年前曾奉派赴長 
舂工作，最近剛調回施翳皖。對鍾嗚的事，我想她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很久不見了，劈頭就來了 
一句： 

「大冷天，你不去看你那尔一 i 的烛妹，跑來找我做什嚒？」 

我們相對坐下，她雖口中直亩奚落我，手頭卻悠間地編繈毛阖巾。平時，我不免也反駁她一句： 
「你也不老喃！」逭時，我只有正正經經地說： 

「我有件事惰，想向你打_ I 」 
r 我知道。 j 她似乎預知我的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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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那麼， M 你告訴我。」 
r 你問吧！」她反而不即說明。 

「就是鍤鳴的事，驄說她快結婚了，我街點不懒……」 
r 嗯，她沒有事先告訴你？」 

「我們很久不見面了。」 

r 我以為她會¥告訴你的，按箸你們的感情。」 

r 我說過，我們很久不見面了。從你離問浦陶後，她也轉11問原， M 期間跟她跟你、我都沒有 
見過面。若論感情，木莎，你不_懷疑，大家遛不都是一樣的朋友—•」 
r 誰是你的朋友？」 

「木莎，你何必矯情？憑蒈我們過去光明磊落的交往，憑蒈我們中間誠摯而鼹肅的關係，憑箸 
我們今天能在此談論鍾鳴的問題，不枸你怎 li _ ，我們不能否認我們中間明坦的女誼關係。」 

r 明坦，女誼，關係，」她重複裨煊個宇眼兒，然後澈動而稍顯悄概地說： r 告訴你吧，我 
一見你就生氣！我承認你遛是個朋友，所以我向你進10，今後你要撿討檢討對女孩子的關係……」 
我未等她說完便截住她的話 •• r 遛是先談談鍤鳴的寧吧，木莎，然後我用所有的時間，_你的 
_誠。」 

「唉！我也知道不多 C 我剛回來，_到這消息就跑去看她，我反對她做逭事 C 她說我不明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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詁我不要貴雛。你知道，她不像我，我是有話就說的人，她有苦都是向自己的肚子裡嚇。大概是她 
去年被捕時曾經得焦特務辩過忙，而焦又跟她家有點八桿子打不到的親戚，可是焦因此就常常到她 
家裡走動。槺說鍾嗚討厭他才到開原去做事的，然而焦不死心，繼續在老太太跟前做工夫。她家環 
境本不好，煊年頭貿什麼都不方便，可是做特務的總有特別辦法，凡是她家所缺用的，焦特務就隨 
時送到，終於打動了老太太的心。」 
r 她自己到底願意不願意？」 

r 誰知道呢？唉！鍾鳴的婚姻也是問題，聽她母親說，以前常有人到她家裡介紹，她自己在外 
邊也有朋女，可是被捕出來後，大家都像怕什麼似地，都不來往了。她年紀越來越大，她自己不在 
乎，她媽媽卻替她蒈急。最主耍的好像焦特務對她媽媽說，在曰滿擗窻機關的黑名單上，鍾鳴已經 
備了案，一朝時局不好就會再被捉去，一定要有人保護才行，所以她媽媽就衿應焦特務的求婚。鍾 
嗚對媽媽一向幸順，對於此事，她似乎是含普眼淚未加反對。」 
r 嗯……」我想說句什麼，卻一時說不出來。 

「哼！」木莎注視箸我，忽然冷笑一 _，然後低 vliTi 繼續編繈她的毛線圍中。我不知她是什麼 
意思， R 聽她自言自龉似地繼鑛對我說普： r 她遛說她也許沒有時間到醫院來看你了，讓我遇到你 
時，就說她很快樂，不必掛念她。唉，我不明白，你們本來是很好的，後來為什麼冷淡了呢？不然， 
她也許……」 





57 滾滾速河 


木莎好像為了考 !# 說飼，：不小心，毛線刚 mM 了，向牆 跔 處泊公■，她 本能 ill: 站起來走向牆角。 
逭件事我似乎得到一個輪- $ ， .W 際仍很 .ttnrMv 我默默址想，内中必定 «軻 文窜，鋪_不能告訴木莎， 
木莎自然也猜想不出.，正如我與鍾鳴間的 H 作關係，她也想像不到一様。 
r 你有什麼意見嗎？」木莎取回線幽後，問我。 
r 我想，我應該看她一次，不過煊個時候，也許不太方便了……」 
r 你和她遛有什麼話說？」 
r 做為一個朋友，總該有些話的。」 
r 我勸你，別再打播她了！」 
r 是的，我要槇重考慮考虛。」 

我本想和她燄話後再納她給我邀 M 鍤111:3一次，可是現在考 li 到木莎是比較有成見的人，她會給 
我幫忙，卻不會完全阳我的意思辦氺，她也許為 '. j 刚心而從中問隶問商，可能使鐳鳴無法應付而節 
外生枝。這件事遛是使令宛如為佳，宛如知道鍾嗚的住址，鋪嗚也明瞭我與宛如的關係，最合適的 
是宛如完全聽我的話，說一不二。因此我就打消拜託木莎代為訂約的意念。 

「遛有別的事嗎？」木莎見我久久不語。 
r 沒有了。現在我準懶_你的釧誠。」 
r 算了吧，不說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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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木莎，我是+分誠意的。」 

r 好吧，我說。我可是沒有壞意。以前你說你喜歡多詔識朋友，大家既不討■臓你，也就願意與 
你來往，但是時間長了，罔女朋友間舉竟應該冇個明確態唆。你想，你處處點煙燎火，然後又木然 
無事，使人覺得是受你欏佈，受你奚落……我告訴你，對於女孩子，煊是感情上最大的損失，你不 
能不負點貴任。所以我勸你，從今以後要改變改變。」最初，她講：道話本是審憤肅穆的，說著說箸 
竟霹加些訕笑、譏誚，而且又加重憤概。 

r 是的，」我點頭承認。有些内情木莎不知道，我也不便辯正。我說： r 我可能有些錯誤，我 
爾要改正。好在我即將離開瀋闼，逭裡的 一 M 也就隨風而去•，假若你也願忘掉我的話，偶然碰面時， 
你就裝作不認識，我絕不會向你打招呼。」 

「怪不得大家都說你得了神經病，聽你方才說的話，真有些神經兮兮的了。」 
r 說-貿在的，木莎，崽精神病的人是有福的，我雖不敔說天國是他的，至少煊個世界的苦雛、 
煩惱，都與他無緣了。」 

r 我不願再聽你的羝話，我要明確告訴你，鐳嗚的事就算過去，宛如可是個好孩子，你不要再 
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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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胄繫茶室的氣氛是离尚的，優雅的。它雖間設在瀋賜曰本商埠地最繁華區的舂曰町上，坐在裡 
間的卡座中，卻一點也聽■小到烦■的市_。古_咅樂 W 低沉的裔調播放筲，綺绱飄入耳際使人锊幽 
遠蒼涼超_拔俗之臧，但穿筲洋裝的女侍們，在梃秀清新的儀態中，仍洋溢蒈日本姑娘的多禮與溫 
情。進來的客人們都輕步晞聲地選個座位，然後默默靜悤或與朋女相：4燄話。談話的臀咅習慣址低 
於音樂，彼此驄得消楚卻：个掩檷鄰座的安审，所以有很多涡洲賴大的學生為了應付考試，抱耮畲本 
跑到這裡來用功。我所以選擇逭個地方等候鍤嗚是因我可以混充滿大學生，但滿大學生不認識我； 
而我的學校在東關，也絕少人击到煊裡來坐。約定時間已到，鋪咱遛没山現，是宛如說錯了時間址 
點？還是姓焦的在她家使她不得脫身？半點錙過去了，我心中有些不安。我正考慮是否應該離去時， 
鋪鳴來了，腋下迴秧筲幾件紙包。我原是飲嗯沽茶的，我為她叫了一杯代用咖啡，並_咐恃#多加 
:些輸，那個小女孩放下杯子用她的 n 語說句俏皮話兒：「煊裡的咖啡不加輔也是甜的哪！」 

r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鍾咱靜息一會15聲解釋铸： r 我跟媽媽說我來曰本站貿些東西，所 
以先到 -'■: •中#去贸以便向媽媽交差。另一方面假荇被什麼人碰巧看見，也比較容易解說。本想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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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來，誰知遛是晩了……」 

「這樣好！逭樣最好！」 

說窗#的，我最欽佩鋪咱處事時的設想阎到，但我就不明白逭次婚姻她是怎様安排的。我先詢 
問些一般生活的情況，她如往音一様沉靜±1!:回答。不容 W 疑址她心中噃藏替苦痛，她的眼光流 if 蒈 
y.J 心受與掙扎。我不知怎様來驻慰她，我不知應該為她祝福抑成分揄她的痛苦，她既然沒有_示軟弱， 
我再說鼓勵慰勉的話也鯆多餘。但她啓是我箪命同志，4她诲#純潔的生命中，我曾燃起她為國家 
民族奉獻的火種，過去遒受打擊威脅，並沒有畏縮與消沉，而今天她竟將嫁給敵偽特務。固然她曾 
說過「特務裡也有好人」，但 M 種事不僅使組織瘼 t , 揄心她正走向虎口；就迪她自己也不被她在社 
會上的明女所諒解。為什麼？我不願多猜想，我只_直馘了常址問： 

r 不要問了，」話題轉到逍上面，她卻抑悒不願回答。「別勉強我燄逭^吧！」 
r 記得從前研究過，我們曾經泱定把焦先生襯脱的。」 

r 我是照你的意見做的。可是那些曰子以前，他常常到我家來，我又有心將他當做 h 作對象， 
所以對他比較客氣，等到決定收起 M 稀關係，卻不能闭顯得雜他……尤其是屮問迴鼷雜普我的母親 
……弄來弄去，弄到今天……」 

r 伯母強迫你嗎？」我想$11木莎所說的話。 
r 媽媽總是愛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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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先生威脅你嗎？.」 
r 應該説沒有。」 

「鍾鳴，」我忍不住澈動地說：「我對你這件婚事的窗情不明白，也不知是否出於你的本意。 
假如不是你的本意，趁蒈問題還有糾正的機#，我們尚可想其他的對策來補救。我願把我心裡的話 
告訴你，也希望你把你心裡話說出來。本來關於女同志的婚姻常常給組織增加困摱.，#我們的社會 
裡，男同志有較多的方便，婚姻理想可以工作，婚姻不理想依舊可以：丄作•，女同志就困雛了，對方 
如非同志，只有暫時停止工作。好在來曰方長，我們報效國家的櫟會仍多，現階段不做什麼也不必 
遺慽。我今天邀你相見，只希望瞭解你的現狀，並不替眼於 H 作；我所關心的仍是你的婚姻。我們 
是同志，我們也是彼此關心的朋友，你的婚姻所帶給你的苦樂，我敢說我也有份。逭件事假如是你 
自己的意思，我要為你祝福，假如你是被迫，我願意伸出手來助你解脫。伯母方面，我想我們會有 
方法說她回心轉意；若是被焦先生所迫、所絨脅，即使你願意如此犧牲，我也不 . S 心由你來培塞這 
個決口。我可以想辦法，或是轉址隱藏，或是出走入關，我們有的是辦法， R 要你說出實話。」 

1口氣我說得逭麼多逭麼長，她沒有接言，只是靜靜地聽，潸潸地流淚，我的心頭也有無限酸 
楚。很久很久，她仍陷於深深的凝思，無疑地，她對我所提出的出走的建議，也在惰重地考慮。 

「不用了，謝謝你的好意。」她#萬雖中下了決定。「事 - w 還不到那種程度，假若那樣做，問題 
會弄得更多 。大體 說來，焦先生迴箅可餚。假若他今天成為一個同志，一切都會很理想，可是_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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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次向我提出螫告後，我就再也不跟他多談國家民族等等問題，他倒是常常對我說他是中國人， 
雖然在曰本憲兵隊任職，卻絕不做傷害中國的事。他到底如何？我不敢說！但 M 你相信我，什麼時 
候我都會愛護組織的，現在我雖不便 H 作，有必要時我想我會有些用處 CM 件婚事，最初可能是我 
自己的錯誤，現#:也讁我自己來處理吧！ H 要你相信我是個可犇的同志，我就不會孤單軟弱……」 

「你不會孤單，在精神上，不但我，就是所有詔識你的同志，都會永久和你在一起！」 
r 好，鳊我們再握握手吧！逭隻手，過去、現在、和来來，都是同志和朋友的手，它永遠不會 
改變！」 

r 我的也是如此！」 

由於隔铸茶 U 握手，我們必須俯身接近，煊時我發现她含莕服浪的_孔中，放射出欣喜振啬的 
光輝。煊光輝我曾經見過，她宣皙加入組織時，就如此顯辦過 一 攻。 

鍾鳴的工作由我結朿，自始至終我都不懷疑她的堅貞，但在組織立堳上，煊可能是個問題的開 
端。她與特務結婚，_如一钹組織的鍮匙落在敵， n 的手裡，我們■个知它何時被利用。如因此而使組 
繈遭受破垴，我自 MM 罪該萬死。縱然_我衿竹仍得不到内心的平安，所以負眚人 H 見我時，我當 
面向他_求制裁。負青人卻說： 

「這事沒有什麼，你也沒_錨誤。鍤嗚是個忠貞的好同志，不會對組继有危險。焦螯尉也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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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鳴所知是個有國家觀念的人，如果不 M 如你所說他對一般商民的行為不好，我們未始不可爭取他。 
現在就煊様結朿好了。不過杏年女同志，私生活問題很多，今後要多注意。」 

接箸負貴人對我商談另一件事。原來 M 一三 O 事件蒙雖的黑龍江省負貴同志，最近殉難了，北 
部組織雖曾重新佈1過，伹一直沒有主持全局的適當人選。尤其是最近工作曰有擴展，需要調幾個 
人參加總機關，爯任筲導—作，以加強對 itl :」7 : J 的聯繫。负貴人蛻：「你已有多年工作歷史，對 H 作 
有深刻詔識和锼富經驗，我想你檐任逭個任 S 逾. H , 咍爾消方面也由你锊導。假转你能檷脫家庭， 
切斷社會關係，不必再任偽職，就以整個時間心力從事組織活動，可能貴獻§!大些。逭是一件大事， 
你多考慮考慮，過幾天再紿我答 M 。 」 

負貴人遛權了幾點別的理|[|_我參酌，#他的龉調面色目光中，確窗是叫我做一番充分考慮的 
意思。我考慮什麼呢？我奄不考虛地立時承餹了。 M 時，我沒釕對酋责人加重我的工作有何興甯之 
情，也沒有對賫艱任重更產生恐懼之威。我 R 覺得我對 H 作常有錯誤，我想我 R 是應該待罪之人； 
加強工作表現，也算自我制裁的另一種方式。我更知道，當時地下工作同志沒有誰重視個人職位。 
大家都認識：越多檐任 H 作，危險越多，越負重要資任，越掊近死亡。 

一路上，我#計劃蒈如何播脫家庭、親诚、朋友，以反：切社會關係人，不再掊觸舊日相識冉， 
準備做個完完全全的「黑人」。我將不再報戶口，設民箱；我將改裝易履，使用假身分證.，除了我主 
動現身之處外，「滿洲_」不能再找到我逭個人；我與煊個社會將成幽明 M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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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切沿年人街年時期的心理：様，對於家我 M 容易欉脫的。家裡有房產址業，生活不成問 
題，父母康健，無甫我來供铢；另有弟弟姊妹，我替二位老人家想，把我奉獻給國家也是應該的！ 
痛苦嗎？掄心嗎？在煊救亡圖存箪命抗敵大鬥爭的年代中，迴能計較嗎？況且我並不將實情說明， 
只偽稱入關到北平去求學深造，暫時離開家鄉，幾年不見何妨？ 

一般同學朋女們，我仍可按圆原來計劃説是到咍爾沽去，他們大部分都生活就職在「南滿」，沒 
有幾個人能有機會到「北滿」■!;•，偶然在什麼地方相逢，飪個詞兒也就應付過了。 

W 是對於宛如，尤其是對於詩彥，我該怎麼辦呢？ 

走過附 MM 院時，忽見各虛都是燈火輝煌的。平曰下班後就冷靜黑暗的門診部，也完全亮如白 
晝。候診室的一角豎起一大棵截來的松榭，上邊掛滿雷光閃閃的紙條；用藥棉仿製的積雪，被塞在 
枝枒間垂墜普•，紅線金銀五顏六色的星星和小圆珅，_高低低、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懸在樹枝 
的間隙中，一亮一亮地閃爍荇。 

啊！今天原來是聖誕節的前夕。 

聖誕節#我們的學校和翳院中，每年都是個大曰子。奥美■教職貝 rf 校時是要特別歡樂慶祝的， 
他們被俘遣走後，逭種風氣依然習慣地延鏑蒈.，受過宗教 M 陶的奇年男女，什麼時代都忘不掉 M 和 
平的安靜的牧歌式的生活。中央走廊不時_女孩子們，滑裨輕盈的腳步，帶普唧噥的笑語在各病房 
問跑來跑去，互相比梆々相誇耀彼此所做的室内裝飾。荇在往時，我：定會走進眼科病房對宛如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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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一 番，可是今 X- 我的惝结不對，我再沒旮心惝去欣赏那 M 人憐愛的笑臛和令人神逨的瞄眸。於是 
我來一個過門不入，因為煊裡一切的一切，將离的與我無绦了。正如轼個劇本中的主角所說：太_ 
出來了，黑略留在後面，但是太陶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我並不是要睡，我是要走了！突然地 
走了，也許，永遠地走了！ 

宿舍裡也是一片明壳，今宵已没^晩_習，_的同學刚啪小吃，有的同學唱歌彌琴，有的陪蒈 
女孩子出去，奋的伴著女孩 f 進來，刚係淺的都停 /!•:# 客室裡聚晤，刚係深的就直揸迎進， M 室。我 
走進我那幾年來稱孤道寫的小小房間，眼望望貼在壁上 r 舁居斗室，氣呑宇宙」像似座右銘的那漲 
紙條，不知什麼心情，舉手將它撕掉。釘位自詡為 M _ 通的同學，曾因此條向別人譏_我： r 他是 
典型的妄想誇大狂，無怪乎仙去做精神_!」籽是我能仗氣汽^，今晩我就告訴他，但我不能，我 
只有再將逭口氣呑入肚子裡，坐下來，無言地坐下來，望裨，望妗槻在案頭上那件小小油畫 r 凱 
旋」。當我們分手時，鍤嗚說她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秋林洋行看見過，當時好像我很喜歡，事後她曾順 
便貿來，因為覺得我們的關係不適於贈送逭些小東西，所以一直自己保留。現在一切_妨了。所以 
當她把組繈的女件交回時，除了 - W 行附遛一封信外，也把逭個送給我，算是一稀紀念。 M 東西又給 
我一次更深一暦的啟示。 

奇怪，心竹哪裡去了！心竹自從參加 H 作後就常常利用我 M 小天址閲謫文件，不然就跑去開展 
活動，他倒是澜釘勁的。我想我逭個新的泱定必先告訴他，也必須 M 他 M 我把社#關係播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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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早緇劃消 W 阳的宛如， u -罕剛剛問始的詩-彥。唉！我忽然對我逭間小小 M 子起了無阳的 '- i 戀。 
它雖狹小，我卻從来威到悶耩；它雖簡 m ，對我卻非常的嫂窗。 M 裡曾經_過我的夢想，也_過我 
的生活。決定去眙爾濱時，我雖也必須離問 M 個小爵問，但並不改變在逭裡的生活和 H 作方式•，我 
同樣從事祕密活動，我仍有表面的社#職業；我把大部份時間奉獻給組織，卻仍可保留一小部分私 
人的社會生活•，假若我想，我可以見到我所想見的人。可是今天我向負貴人慨然做的新承諾，將使 
這一切又大大的改觀。我將再沒有屬於我自己的生活了，我將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不知怎的， 
我忽然軟弱起來，我竟奠名其妙地陷入一種莫名其妙的悲裒中。 

門輕輕開了…… 

薔然，我看見宛如畏縮地站在半開的門繈裡，我陡然站起，她像是受了 _|1址說： 
r 我叩門，裡面沒有_咅，我以為你不在，所以 M 蒈開門看看。」 

r 坐，坐，我不知你來■，原諒我，我沒打聽見，」我歉意地急急解釋，同時移過椅子_她坐。 

「逭麼晩了，你遛來？」 

r 才九點多鐘_，今天不能算晩。我給你货點小隶西，我以為你會到病室裡來，所以许帶到那 
裡……等明天再給你，節就過了，現在特地給你送來。回頭她們遛等我去報佳音晒！」 

「 報佳音！ 嗯。」 我用手撫模蒈她送給我的小盒子，塯沒有意思打間。「什麼東西？」 

「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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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針？在逭將要分別的畤刻？我的思結一畤飄開很埴很遠…… 
r 大哥，你想什嚒？」 

r 我在想，你送我別針，我可真的要與你別離了！去年今天，我們在逭兒玩的多熱鬧。今年， 
我因為準備離開， M 間小 M 子 112 M 心佈1，就迪應該送給你的禮物都忘記貿了，真是不好意思！」 
「你怎煊様說呢，大哥。|1!你的氣呑，^宙哪裡^丫？」她沒有_權我的言外之意，卻注意到 
那光光的牆壁。 

r 我撕掉了，」我慨嗎址笑蒈說： r 因為今後不是我來呑宇宙，反倒是宇宙把我吞了！」 

「宇宙怎様呑你呢，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可知道一個人生氣了，耍#你哩！」 
r 誰？」 
r 詩彥 。 」 

「什蝤意思？」 

r 她來信說她接到大哥一封信，又氣又惱又雛過。她說好像大哥有點_不起她，所以她一定耍 
做一番事業，做一番一口氣能呑下你的事業，_你佩服。她•要做什麼，我不知道，可是你到底對她 
寫了什豳？說了什麼？」 

r 我對你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呢？」 

她默然不答。我再問她：「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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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沒有帶來，她遛囑咐我不譃我告訴你，你看，我又說出來了。」 
r 嗯！她一定誤會了。暍_年我準備回泰城去，我想我會找個機會向她解釋。」 

「大哥，你對詩彥的印象如何？」她又問我逭類的話。 

「你先看看逭張油畫。」我沒有回答她。 
r 很好看喃！哪裡來的？.」 
r 朋友送的。」 

「大哥，我真想問問你，你到底有多少個朋友？」 
r 很多。」 

r 最好的一個是誰？.」 

「葛心竹。」 
r 我問女的。」 

r 不用問了，你再看看逭張油畫吧！」 

「我看不懂。」 

r 我講給你_ 。 這 漲畫 是出於一位白俄資族的手筆，内容是西方騎士的故事。以前我看見一張 
放大的，比逭漲更逼真動人。你看，逭盡面上 ： M 邊是夕賜將沉，殘紅一祙，天際飄 M 蒈幽黯的浮 
雲 。遺鹵幾株枯樹，有數點寒鴉正在盤旋，似乎是無枝可樓。逭邊喃野籥祜中突超 一抨荒 塚，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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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立鎮前而俯酋沉思的是一位騎士。其後，征戈斜依野1，戰馬^喃秋風。下鸽是文藝 II 人拜闊夫 
所題的俄文 r 凱旋」兩個字。槠說遣位騎士久關骝埸，當他百戰滎麵的畤候，他的公主 —— 愛人， 
卻因憂思憔悴而長眠地下。他所能看到的只钌煊此：。逭景色，逭情調，逭故事，都濃烈地描繪出一 
個英雄的悲裒。當一個人不能承受他所心愛的人的_美，一切光榮都歸於空虛。我不甚理解逭位騎 
士佇立在他愛人鹅前的威覺，诅我很受威動，我不知我是同情 M 位英雄的悲裒呃？迴是同情煊位悲 
裒的樊雄！」 

「啊！我明白一點了，不過，煊與你有什麼關係？」 

r 你不明白最好，我也不希望煊擻與 a 發生什麼闕係。其讨我也不全了解，擗如題字的拜闊太， 
他本是白俄谢族，献聯裙命後便逃到我們「滿洲」來，他每年都驭到大興安碥的原始林中去獵虎， 
他曾用獵虎的體驗寫了幾部關於虎的小銳。他就是為了寫小說而去獵虎嗎？」 

「他是為了什麼呢？」 

「人，都有一種理想，都耍為： M 個理想而莆鬥，但甯鬥結果能達到理想嗎？達到理想又有什麼 
獲得呢？我們不談 M 些吧！你有沒釘看肴迫脔的反面？」 

宛如遲疑蒈拿起那張盡，翻_過來，仔細地看。 

r 我不是說畫的後面，」我笑了 0「我是說逭盡的 B 一面的意思。假若逭位英雄騎士已經戰死沙 
埸，眘訊全無，蛊面上盡個少让獨平褪頤，憑窗遙望，个 n 入 M 是清和 U 1, 抑成是風闽 M 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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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獨自地、痴痴地、永久地遙望 …… J 

「大哥，別說了，你怎麼想出逭些慘条，今天是1誕節哩！」 

r 是的，聖誕節我應該說些快樂的事。可是我要走了，我一定要趁此機會說一說我自己的事。 
這些年，大哥總有一個夢想，總想遠遠地去飄泊，因此雖認識幾個女孩子，卻都不敔深交。我可以 
明確告訴你，我很喜歡你和詩彥，伹我只把你們當妹妹一般看待。有一次你在小說上看到「在情埸 
上的懦怯者，在戰埸上也將是逃兵」那句話曾來問我，我說那純然是兩件审。我自然不配做英勇的 
戰士，可也不會做逃兵，.但我卻甘願做一個情堳上的懦怯齿。因為我感到愛人是一種痛苦，被人愛 
也不一定是幸福，雏願意他所愛的人，將來為了愛他而深受痛苦呢？」 
r 有人願意為她所愛的人受苦呢？」 
r 真正施愛的人，絕不願他所愛的人為他受苦。」 

她頭15了，驗紅了，眼角間懸垂著 一 滴我所不了解也很少見到的東西。我知道，我把不應該加 
的負掄加在宛如斟上了。我本不想說 XI 些話的，我原想把我的行程留給心竹向她間接慢慢址說，可 
是不知不覺間竟先自淹露一些，使 M 位快樂天使般的孩子，也墜入迷惘的霧中。 

不久，心竹回來，低班的同學們也在宿舍門前響起集合的口哨。我說： 
r 你來正好，趕袂送宛如回醫院，不然，她便趕不上她們報佳音的隊忸了。」 

宛如立起身來： r 不用了，不闬麻煩葛大哥，我自己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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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竹，你一定要送；宛如，原鲸我不再送你了，因為今後，一切审都要侬斿菌大哥的 C J 
宛如看看我又看看心竹，似乎想說什麼，因為忙蒈走也就沒有說。 

心竹再回宿舍時，我把我今天的新泱定告訴他。他說： r 這様也好，要幹就痛痛袂袂地幹，不 
然半明半暗拖泥帶水地，窗在不鉤意思。」 

「有些事總要做個安排，」我說： r 傅如對於宛如 I 」 

「把她忘掉算了！」 

「那是我們心裡的想法，伹是對於她，我不能突然沒啦！將來她若問到你，你也要有個妥善的 
說詞。」 

心竹曾經批評過我，說我想得太多，計劃得也太多，事事不如他來得乾脆。事實上，無需木莎 
忠告，我也不能再三心二意.，我已下定汍心，一切結朿，澈底結束。只，是對於宛如我可以不了了之， 
對於詩彥，我不能不做些安棑。如何安排？本想也和心竹研討研討，伹是看他那樣子，我只好暫時 
放在肚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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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夜車裡，我因稀補思考，来能入踊。我設想許多理 l-il 來應衿 a 的叔叔和下鄉辭別我的父母。我 
叔叔本意耍我留校深迆，不然便希望我回到泰城，在他的捋濟雜院裡共同為地方服務。只要我來， 
他便將摘建院舍增添設備，使逭梵僻縣街的鞔藥水準，也迫上其他的文明大城。我叔叔逭補質權切 
- W 的事黹精神，常常使我臧動，荇不是我 Li 獻身國事，我一定會迫隨他的腳步，但現在我將使他兩 
方面都失望了，因此感到十二萬分地愧疚！ 

叔叔正忙於午前門診，見我進來忙招呼：_:「你到啦，先休息吧！」他遛以為我像往常一様 
來渡假，並不知我是礴程為 M 期別離而來辭行的。 

車上未得好睡，：覺_來， Eni 中 ; r -。 午飯塒叔叔對我覩：「黎經理剛剛親自來，_你今晩過 
去吃晩飯，我已代你答應了 。 j 

「太打播人家，我想遛是不去好！」逭次回泰城，我原想與詩彥見面，以便向她解釋一番結束 
過-±-。但在車上想來想去，覺得情感的唞越描越深，越聚越濃；為丫沖淡記檣最好避免碰_，所以 
我又決定不再見她。我打算行前給她 fflt 而去，就箅：/百了。雒知我剛到家，她爸爸就來_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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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R 好鲭求叔叔把此事謝卻。 

r 沒釕關係，」我叔叔不明内情，熠説： r 我們是老明女了。逍一次是特地_你，你不能不去。 
_說宛如給他女兒來信，說你最近回來，他就常來增話打聽。你們祝澝陶 M 了小蓉的忙，你不能不 
給他個機會盡盡心。」 

r 那麼，好吧！」聽叔叔 M 様解說，我威到可能足詩彥在作手腳，既然如此，我只有面對現窗。 

當我到詩彥家裡時，黎經理遛在商務矜裡問矜。她的母親招呼過後便到廚房裡去指揮廚娘燒菜 
備肴，只留她與小蓉搶任我的招待。 

她的家，我 II 是第一次來。一般商民因受經濟統制的影嚮，許多物資都感缺乏，但她家的曰用 
鋪排仍相當闊綽。壁爐中的火在熊熊 ill : 燃焼，她仍不停址向裡面投擲撫順的無煙煤塊，像松枝一樣 
址發出呼呼的歡叫。 

1種急驟上升的熱流包圍了我，乜_了室内的一切，使我特別感到呼吸迫促。我本不想說話， 
卻無意中說了 一句：「太熟了！」 

她接過去就說 ： 「我怕又像在旅館裡 一 様，把大哥給凍 垴了！」 

旅館！旅館！又是旅館！就是因在旅館裡有那豳莫名其妙的；瞬間，使我不願再見她的面.•而 
她在今夕偏偏又有意地提起旅館。我心裡想： r 你自己提吧，我已決心忘卻！」我故意朵予接言， 
用沉默回答一切。她似乎来注意逭些，也似乎在掩飾她心中的什麼，所以竟走到客廳的另一角，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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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留聲櫟，問道： 

「大哥，聽個什麼歌？」 

r 夢中人！」小蓉回答了。小孩子也有令人可怕的記檍。 

熱氣蒸人的室中，像潑了一盆冷水似的，忽然暑氣全消。我似乎看到了模糊的冃色和瞭矓的夜 
i ?, 也似乎_到了夜黹的啼哭和松瀋的裒訴，而；遍又一遍的「你在何虛？」也都像對我發出的衰 
拉、呼求與痛苦的迫尋。逭本是我不敢設想的未來的塌面，現#竟提前放演了…… 

我真奇怪，逭個時代，什麼人_逭麼多的威情，唱出埴様撕肝裂_ 斷 By 的歌臀！ 

歌聲停止，熱意又冉冉上升。 

今晩，她仍穿筲那件玄色絲絨旅袍，堅定的口唇上塗株 1JM' _ 紅的汕眘，煊是一種怎樣的顏色 
呀！殷紅陪襯镨猩紅，作训關溜轉發射； m 磁的1峭•卜，那充涡化命力的 U ，喷射普火，啃射钙熱情 


我，我在暗中祈求上帝，不再給我逭齿荇的試探。 
r 詩彥，來辩 M 忙呀！」廚房中發出一聲呼喚。 
「媽媽喊你，」詩彥對她姊妹說：「去，袂去！」 
r 不是叫我，是叫你，你袂去！」小蓉並不承認。 
「我在這裡招待客人！」她說。 





75 滾滾透河 


r 客人是大哥，我也一梂招待。」 

廚房裡再催促一辦，她狠狠地瞪膪她的妹妹，「死转子，下次不帶你去治眼瞒！」又輕輕對我 
說：「逭孩子備事太多 I 」然後勉強地離 1--1 。 

r 下次你自己害眼_吧！」指蒈她的背影，小蓉也不：■小弱。 

詩彥離開客廳，就像后羿射落那多餘的太_，空氣頓時清奭。 

晩餐十分豐盛，有嫩江的鮮鯉，侮肥美的山雞，有一般 r 滿洲國」民「配給」不到的高級罐頭， 
有他家獨自玲藏的白玉辦醇洒。 B 有兩位_齒城龍江來的商 W 人物同席作客，他們和黎經理年紀相 
仿，儘談些經濟情況和 . li 塌内轉。我自然搭不上亩，但我仍 M 吃得+分榆快，也_不寂賁，因詩-彥 
就在舍邊協助配酒上菜。她對那兩位客人恭謹端驻，對我卻和悅殷勤，我似乎喝了不少美酒，也闬 
了不少玲肴，但她仍恐我吃不飽，最後一碗飯也盛得滿滿的。我當時似乎有一種奇怪幻覺，若不是 
幾：大後我將開始一稀幽靈般的生活，在心情上，我豈不是已經成了逭個家庭来來的嬌客？ 

飯後，黎經理又會同那兩位鞞人到什麼地方去商燄也意，先走了。仍 [ i .! 黎太太和她們陪箸我間 

0O 

詩彦說： r 本來我求爸爸你和叔叔的，那麼我們大家可以#::起吃，情緒就舒服多了。誰 
知叔叔沒有時間，爸爸又舗兩個外人來，開口 1寶，閉口買寶，真是討厭！」 

我本想問問她給宛如寫信是什麼意思，同時也把自己丧白表白。一因黎太太始終在座，不便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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燄； 一 因自感酒力發作，頒煨 { y 眩，深恐說話不常，所以急流釣退，說聲謝謝，告辭走了。 

我獨自遒向回往替濟截院的路❶#淡星稀，下兹冃孤懸：火空；雪路冰凝，步願聲踏破锓替；餘 
洒生溫，我来覺北風剌骨；前途迢迢，卻威到人屮硭茫…… 

我剛踉蹌址轉過一個街角，詩彥已從後面迫蹤而來。 

r 你又跑來做什麼？」我發出一句又激動又無奈的_問。不知是對她表示敝迎，抑或貴雛。 

「送送你！」 

我無言，由她抶持普我的脔膀，向前溲步。 

「媽媽進屋休息了，我緖機溜出來……我知道你喝丫不少湎……我不放心你自 B 走！」 
r 不行，你給了我過多的照 i 0 ，逭種照顧 L ]. 小適於我逭稀人生。不論酒抑成威情，我都能_己 
控制，我不會跌倒，也不至於谜尖。我在信上說得明白，逭一點你該已經深知……」 

「做為一個埘哿，總不該钜絕妹姊的關心，即使僅 1 i 是明友，她也該有如此的權利。」 
r 不是逭個意思。」我向她解釋：「天寒地冷，我有足夠的鱧力支持，你， 一 個女孩子，陪我 
走冬 X- 的夜路 ： w 際上是坩加我良心的揄色……你不在乎，我何能忍？」 

她不做聲。 

我只好懇求她： 

r 詩彥，_我話！我送你回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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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循著她的來路走去。 

到了她的家門，我祝福她晚安，然後轉“。誰知沒有幾步，她又從後面跟來。 

煊樣，我送她.，她又送我…… 

我們都緊閉雙口，誰也不诲說話。 

我們遇到打更的更夫，也碰到巡夜的巡幣。 

最後，塭是我止不住開口： 
r 聽宛如說，你生我的氣了？」 

「別聽她胡說！」 

r 她胡說也好，不胡說也好，今天我想把話跟你銳個明白•，我絕沒有輕視你的意思。我給你寫 
那封信的目的，話雖然很多， . W 際 R 有 一 點，那就 M 我們可能击錯/路，我們必須重新再開始。」 
r 我不反對重新開始，不過，我們並沒有錨！」 

r 你沒有錯，可是我錯了。而且，我現在又有了新的計劃，你雖然不反對重新閧始，我卻想一 
切即時結朿。現在，我想，假若你驄從你父親的崽見，在煊個寒假中結婚.，我，今天，是被_來吃 
你喜酒的話，那，你的未來可能是更幸福的。」 

r 煊句話可是真正看不起我了。你現#馏以為我不配走入你們那人群裡，去接受真光的照纏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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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誤會了 —— J 

「我影響了你的新計劃？•」 

「逭都與你無關。我現在的計剷是今後不再會見你們 —— 你和宛如，所以也願你能夠靜一靜。 
說實在的，你比宛如堅強、勇敢、成熟得多，做什麼都夠資格， H 是，我怎麼說才好呃？我為你箸 
想，至少你現#要靜一靜，一切要靜一靜……」 

我因為擓脫家庭遛沒有進行，對詩彥就不能多提前透嫌 U 風。我逭樣^吞吐吐的解釋，结果越 
使詩彥逨惑，因此她似乎是想到別的上上。 

「大哥，」她樓然而澈動地說：「也許在瀋暍時我得罪了你……但是我走時我曾說過，|有機 
會我將另行報答。現#我舗求你原諒我，接受我，你說你不預備再見我們了，那麼，現在我就送給 
你……」 

於是她侬#我的胸前，仰超她那在慘淡月光卜 M.ii 胬 tl 的臉，微閉转被冷風封銷的眼睛，在祈 
求，在等待，在奉獻 C 

r 詩彥，」我說：「不可以，不可以逭様！你給與我的已經太多，你使我未曾迷失，你使我威 
到被尊重。你的事，是你奮鬥應得的成果。詩彥，確. W 的，我應該得到的，我已經得到了；我不該 
得到的，我不能鉤妄求。」 

她沒有收回，仍在那裡等待，等持，等待，瞄邊溱 III 冰滴般的浪珠，料興與 U 角亦陣陣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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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像對上蒼祈禱似的，喃喃址說： 

「大哥，相信我，_相信我！相信我也心地無他。我只把逭當做是明女間最崇高的饋贈；不然， 
我將為我現在的行為威到羞恥，今後我將再沒有腧面坐#銪子前面，看我自己。」 

煊純是個僵局。她說得那麼誠摯、崇高、純潔，我若不接受，倒顯得我自己的心镟单鄙龌齪， 
何況今曰的結局遛是最初由我所惹 ily 。 但，我能嗎？我真是進退緋谷左 ti 為雖。揸受？我則自烕不 
義！拒絕？她將因此輦羞！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夜風凍冽，心血沸腈，冷熱交併，我的胸膛砰砰爝裂，®腦惝惝服痛……餘湎全消，新酿醉人 
……於是我用力报住她的膀臂，低下頭去，用冰冷的 n 唇，緊緊 ill : 吻蒈，緊緊 il !: 吻韩 —— 昀箸她的 
前額。像慈祥的老父，親昀他稚齡的愛女；般。我在想，在情威上詩彥熠是個孩子，我自己應該做 
個成人！ 

第二夭晩間，我得機矜和我叔叔長燄。我惟恐說深了浊：寐工作祕密，說淺丫又解釋不清，但不 
等我說上幾句，我叔叔已了然於懷。他不但不再迫問我，反倒給我下了指示。他說我以前想到哈爾 
濱去做事，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諒解，耍想求學深迆則不姑去曰本，去北平就不如去内地。他說求學 
問是他最贊同的理想，參加抗戰也是煊一代脔年應盡的義務。不幸他自己畢業時正值九一八事變， 
李頓調査團事件後又因參加義勇軍而失掉了深造的機會。現在他隱遁於逭塞外小城開業行醫，+年 
來他已從實際診療中領悟到為民服務的真諦。多少大學畢業生，受過尚等教育，為了自己的生活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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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都熙熙揹捎址擠在大都市•，而偏僻的地方，人們的疾苦生命，馏委詰於神巫符咒。現在他已成 
了逭地方居民真正的救星，每當他走到街上，人人都對他敬禮，他自己也以保衞埴地方人的生命健 
康為己任。他已離不開煊地方，他¥與煊地方人的生命聯掊在一起。可是他又說我遛年輕，我可以 
先做做其他工作，等到抗戰結朿或等到他逭個年紀，也應該走他現 4' 的路，因為逭才是一個翳生的 
本務。 

r 去吧！」他深深地注視署诚火： r 為祖國服務去吧！這也是我青年時期未了的心願。」 

最後他問我何時動辟，好給我準備充足的旅 t 。叔叔對我逭様瞭解與支持，感動得使我立時想 
對他說出全部 t 情。我覺得我不應誠再陳瞄，我應該告訴他，我哪兒也不去，我只是隱姓埋名，不 
出 r 滿洲國」境•，我不去内址也不上北平，我仍留在東北現地，為國家民族作最危險的敵後鬥爭。 
但這些話我一句也不能說，我竭力收斂我的澈情，我含蒈 II 澦與他一同注視蒈燃燒的爐火……為叔 
叔蒈想，他認為我 B 逭赴後方，便不會揄心我的空全，一朝發生寧件，也可免受亲迪。 

次曰，我下鄉看我父母，你鄉下住了一宿。 

當我與叔叔商談我走後應該對家裡安排的审情時，詩彥忽然來魴，見我叔叔#座，便說： 
r 我父親說，在瀋賜時也很嘛傾 M 大夫，叫我送來兩條前門香煙，託紀大哥帶去，給他謝謝。」 
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她所說的純賊託詞。叔叔似乎未注意煊些，因有崽卉來_出診，便起 
身離去了。 




81 滾滾速河 


「逭就是你來的目的？」我_她阐爐坐下。 

「你以為？」她反喆。 

我不願與她再對蠱詞，叔叔毅然給我的一:情使我獲得信心，我1得把話說明白更比較容易擺脫， 
而且她進來時所做的託！一也給了我一個新的啟：不。於是我倒詔為她來得怡好，泱定向她做有限度的 
坦白： 

r 詩彥，你的心，我知遒，因此我不能不向你求取最後的原舖。以前我們燄過的許多話，那只 
算是紙上空談，审實上我早已料了 H 作。現在我又接受任務要離開家鄉，離開一切。因此，我們沒 
有再會的機會，我也不敢再承受你更多的好意。在我助你解決問題時，我本無他意，但我應該受咒 
詛，我一時缺乏自制力，在你心裡刻下較深的拟跡。脫 M 千話，也不能道出 a 對你的懺梅。假如事 
- W 可能，不可能也得如此，你必須將我忘掉， M 様你#得到幸福，也可減少我對你的負疚。假如你 
要記樯，那就像我們所共同說過的，一切限於女_。」 
r 我不是向你射倩來的，你不該逭様不相信我。」 
r 現在我已把更重要的話向你說明，逭表明我對你的信任。」 

「你是說你要到後方去？.」 
r 可以這麼說 I 」 

「你一個人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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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 
r 宛如呢？」 

「你知道她的個性，她不適於煊補旅程•，而旦我和她也沒有和你談的逭麼多，逭麼深！ j 
「我也不可以去嗎？」 
r 你當然可以，只是不能和我一起。」 

「為什麼？」 

r 因為我走的路線，既娵險又迂迴，無法與你結伴！」 
r 我可以自己走！」 

r 走到哪裡去？打消這個念頭吧！詩彥，做人最好講窗際，別迫求空想。像我煊種荒原野馬的 
人生，多少是受了空想的審害，但我不能再迺改。你不要再蹈我的覆轍，你要以葛大哥為栲様，他 
為人誠樸切窗，學問好，脾氣好，對你的印朵也很好•，你對他怎様？可否告訴我？」 

她沒有直接冋答，卻說： r 假若我也不願以溫窀為家， - H 歡在野地裡搭帳棚呢？」 

「不！詩彥。你剛從不$走出，你應該迫求幸福，•小能再冒風霜，重尋苦難。」 

「大哥仍詔為我勇氣不夠？.」 
r 不是的，我只是不願見你跨入窄門。」 

我們的談話到此為止，時間似乎從煙囪中流山，我們兩個被壚火鸩得通紅的瞼， til 隨辑火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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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熄而轉趨黯然。我不敢動身添加炭火，恐怕塒击這雛得的靜默，不是無亩勝有言，在我是避免新 
的考驗…… 

r 你什麼時候走？.」 
r 今晩。」 

r 到瀋暍能呆好久？」 

r 一禮拜。」 
r 可以給你寫信嗎？.」 

r 一星期内，可以寄給菌大哥代轉，以後他也找不到我。我想我們的話已燄清楚，沒有再寫信 
的必要。」 

r 也許沒有寫信的必要 —— 」煊句話她說得十分平靜、微弱，■誥庵抱長又近乎呻吟。她拿起火 
鉗，無意義 it # 弄那殘餘的灰地。 

r 好了！詩彥，你塯沒釕給我回答，」我站立起來。「逭次我回瀋暍，我把你正式介紹給菌大 
哥，迪同你父親的香煙。你要_從我的建議，不耍再找我，今後的一切，都要找 M 大哥。我說是一 
切，你權我的意思？」 

她承詔的笑一笑。 

「那是說，你同意我的主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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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笑一笑。 

r 而我們的記檍，只限於崇商的女誼！」 

她又笑一笑。 

我送詩彥離閧，正趕上叔叔出診回來，他看筲我們雙雙击在一起，進到後屋時便很鄭重地問我： 
r 你想帶詩彥一起走？」 

「不！」我半苦笑地回答。 

r 詩彥確 ， w 是個好孩子！」叔叔坐下後又慨喵地說： r 唉，本來你逭次大學畢業回來，我很想 
談談你的婚事，可是前夜你提出埴走計割，我就只好不提。你在外遴有沒有朋友我不知道，就煊個 
城裡我所詔識的女孩子說，孟宛如和黎詩.彥都箅上選。論 M 相，宛如比詩彥逨人得多；論性格和能 
力，詩彥比宛如強百套。可是詩彥¥就訂了婚，最近又颱說解除婚約。而且…… J 叔叔忽又頓 一 頓， 
「逭件水聽說和你1打拽瓜砧，有一次黎經理跟我燄超，好像對你塯^些誤會……當然，你若真把 
她帶走，那倒無所謂了；事後我可以跟黎經理說開。不過，我耍給你準備雙份旅費了 ！ j 

r 叔叔，謝謝你，你對我太好了！不過我確偬沒嵙煊個意思。解除婚約的窜，我只是偶然幫她 
出個主意，今後的事，方才我和她燄過，她已同意我給她介紹 M 心竹 。 J 
「心竹很不銷_!」叔叔立即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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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所以，再過一段時間，他們烕情成熟時，遛望叔叔出面做個正式介紹人，那麼也就解開黎經 
理對我的誤會了。」 

r 對！對！幫人幫到底。」叔叔很譜許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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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回到浦闼，我即準備向祕密機關搬遷❶心竹辩我整理行李，除衣物闬品外，一切代表我過去生 
活的東西都不攜帶。我將筆記本、參考 t 、臨床_義、各科疾病學，以 M 剛領到手的畢業文憑和醫 
師證冉，都委託心竹得便送給我叔叔，逭是我同他約定的。然後焼掉舉業同學間互相贈別的相片和 
1般朋女間往來的信件；煊様做對於別人將锊很大的好處。收拾完了，我威到好笑，就像處理一個 
已死的人的遺物似的……看那紙灰化做白蝴蝶，心頭忽然湧上來一稀个是滋味的滋味。其實像曰記 
已經多年不寫了，信件都 . U . AL : 經常銷燬的，每常時 MfJ 變，情況緊驱，組織便命令清理一次。宵年人 
總是玲憎小威情，幾次：：番仍未洧理撒底。這 一 次是我生活的大_變，徹底清理時，仍發現有些令 
人留戀的東西，不 S 忖之一炬。 

最令我聯想不已的，便 M 常叔叔希到我的 il-'vr 銪文憑時，他該#什麼様的 li 覺，當然他的感覺與 
單戀宛如而死的李庸的父親不同；李伯的希望是完全幻滅，叔叔遛以為我在寊踐他另一理想。然而 
天知道結果有何兩樣？ 

r 歇歇吧！抽根煙。」心竹說： r 奇怪，詩彥又送香煙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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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正好，」我掊過一支大前門。「工作上的事，我們已交代清楚，現在就燄燄詩彥吧！」 
r 詩彥甸什麼可燄的？」間充滿分別情結，哪有談女孩子的興趣，但我鄭重提出，倒也引 
起他的注意。 

r 詩彥對你有很好的印条，」我說： r 我逭次回來的時候，曾同她親自談過 —— 」 

「你是什麼意思？」 

r 我想我得把話從頭說。 M 些年，你知道我對宛如很好，伹我有工作在身而她不適於煊個，所 
以不能談別的。以前我曾有意將她介紹給你，可是你規#也參加了工作，自然也無從談了。詩彥呢， 
原是我計劃徵求的工作對条，不料現在情勢都變了。她因解除婚約，無論她的家或她任職的小社會， 
她都不願再久果下去，她必須换換瑁境，尤其是在_神方面黹要朋女 i - 持。我若不是受命徵0，我 
當然可以負禰 M 個貴任•，她若已經是同志了，那自然可以杷她交託給組織。她現在可以說是被拋在 
半天空中，誰來接手？誰來相助？煊副揄子我雖然不想加淨給你，哳窗上又不能不加添給你了。記 
得你曾把她與宛如比較說，要交朋女的話就交煊樣的。所以現在我正式向你介紹，#工作貴任方面， 
在社會道義方面，在朋女感情方面，你可以不理會宛如，卻不能不照顧詩彥 。 J 
「你自己是怎様打算 ？ J 

r 我若不參加工作，也許很早便對宛如打了主意•，如果組織不徵 S 我完全獻身，我也朵嘗不可 
和詩彥多交一段朋女；但現在一切不能燄了，一切都得放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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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不要一切事都往我身上推，我和你現在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打：次你問心超兄為什麼被判+五年，我遛沒得機會和你談，原來審判你哥哥時 
是使用《叛徒懲治法》，那是敵偽初年爾窜銷_時期的法令，條文簡單，伸縮性大，判刑輕重，無 
從推測。一二三 o 事件，敵偽新公佈了《_防保安法》《治安維持法》和《軍機保護法》，同時又 
成立了 r 思想矯正局 J , 並分設了幾個集中營性質的 r 矯正輔導院」，一切都有詳細的劃分。有一次， 
我參加法政大學同志的小組會，矜後一位同志幽默地說，我們既是知法犯法，犯法也該知刑。於是 
他就依捕新法令給大家都判了刑。有的五年，有的十年，有的無期。他說時間短的不用歡喜，畤間 
長的也別憂愁，因為進去的是住小監獄，不進去的是住大監獄，只要抗戰滕利，大家同時自由。他 
說逭些話雖蹦笑燄， iM 事 - W 。 大約從事蒐 tli 敵偽軍唞情報的適用《軍機保護法》，從事破垴敵 
偽電訊橋樑，焚燬敵偽倉庫工廠物資威殺敵除奸的行動 H 作 ft, 適用《治安維持法》，而從事祕密 
組織宣傅等所謂陰謀推翻帝制危害阈體的同志們，適用《國防保安法》。量刑輕重遛要看負貴任的 
大小和工作活動的範圍。重的不說，輕的 M 可 R 判到矯11-_導院裡做幾年勞 H 而已。」 

「我現在要判多少年？ J 心竹聰得很威興趣。 

「目前，你只是輔導院的稃度，再過幾年也不會超過+年，而我現在就是死刑，這就是你我不 
同之處。你可以對你的人也做較畏的計剿。我對我們的 H 作前途並不悲觀，也確信最後勝利終必來 
臨，坦對我自己不能不做最壌的準備，因此我不願在情喊上留下柰掛。圃些曰子，另一位負寶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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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已受絞刑，我想，我也得隨時準備接受那個繩_套上我的頭頸……」 
r 死生有命，不能那樣肯定。」心竹說。 

「至少我不該再編織無邊的#，而且我也不願任何女孩子再傾播我的決心和内在的安寧。現在 
我覺得詩彥的未來比宛如 M 使我關心，所以也就把她向你特別交託。我曾向她說過今後一切事都來 
找你，同時也跟叔叔燄過，將來你們……」 

「你又是計創太多！」心竹截斷我的話：「好吧，我想我熠是把她當做一件工作來接受吧！如 
她有意參加工作，由我來向組織介紹，別的暫時都別燄了。」 

r 笤論氣魄能力，詩彥都是優秀的，不必再釧練考査即可納入組織。只是我現在的想法有些矛 
圖，我說不出是什麼理由，反倒不願她也參加;|:作。不過，以後的寧，完全依你的意思做吧！」 

最初，我先搬入尚智里暫住。 

逭時，民國；二十二年元月，組織於頒佈工作大綱後，又通告為了適應新的工作局面，中央已核 
定領導貴任的逐次繼承人。我們的組織雖受中央指揮，但瀋_去重慶遙遠，電訊交通時常中斷，我 
們 R 有孤軍甯鬥，獨力應變。中央對我們的組織打逍、吉、黑三省，長、哈雨市，反曰本等六個單 
位的編制；但東北是_1個整個地區，敵偽機構也是一個整鱧，我們的組繈不能不聯合統一，機動運 
用.，所以中央指定六個渾位的拮同負貴人，設立聯合辦事處。我們對逭個總機關擬定一個鮪統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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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為 r 省方」。這様，在黑河工作發生困難的同志，通過 r 省方」我們可以把他轉調大連，同志 
因偽職 r 轉勤」他地的，也可與當地組繈取得聯繫，繼鏑活動。因此，我們的櫟動性大、辦法多， 
可以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按署逭個通告，指定 r 省方」的總負貴人為第一負貴人，亦即我們所慣 
稱的負貴人。負青籌措各種工作經費的經濟建設委 M 會的書記長為第二負貴人，通稱書記長。主持 
通訊宣傳機構的東北通訊社社長為第三負貴人，簡稱社長。通告中又說：逭種安排不只是建立平時 
的指揮體制： W 是為變時預作措施。 M 今後工作加強，鬥爭曰劇，第一負貴人蒙難了，第二負貴人 
就要繼續領導，第二負責人不能執行職務時，第三貧啬人就要肩當大任。立義森嚴，語意沉痛，讀 
後有斜陽古道不勝蒼茫±威。 

各負賫人辦公處所的化名亦經規定。負貴人為至兽里，書記長為大勇里，社長即為尚智里。另 
有幾處如敦和里者，則專為各督導人員來柱各地臨時住宿並接洽工作之用。我住入尚智里的第二天， 
社長來里當面對我說，這次微調兩種人貝參加省方工作，一種是督導員，一種是編密員。東訊社的 
工作本是編密人員的貴任，但編密人員只在内部從事畲面工作•，其編密成果的分發 M 各地通訊調査 
資料的蒐集，仍需賴各督導人員分赴各地之便來往_帶；遇有問題亦需就地指導。因此要我對逭方 
面的工作也熟悉熟悉，我才瞭解更多的情況。 

原來東訊社在各地尚設有十九個通訊部，通訊部也出版祕密刊物。如營口的《渤海潮音》，瀋 
賜的《拓光》《公理》《大地》，四平的《改進》，長舂的《新血輪》，咍爾濱的《汀流》，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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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望》，此外遛旮威平的《柳邊》，通迪的《駝鈴》，齊齊咍爾的《先鋒》等。而東訊社除了 
出版綜合性雜誌《東北公論》外，仍_其姐姊版本的《時_月刊》，專門刊載抗戰形勢、國際動態， 
反敵偽政情。在既有的現址教材、抗建文庫外，社 M 熠說即擬發行女藝性質的《黑白叢刊》。自一 
二： 、o 事件後，敵人了解文化與-乂藝活動 M 啟發民族愈識的有力武器，民族崽識的啟發又與東北青 
年的抗敵活動成正比。為了_制反打_此稲活動，敵偽最近公佈一項文化統制政策——藝文指導綱 
要，取消「全滿」各中女報紙的副刊，一切文藝創作皆須以曰文發表等等。社長說：文藝是我們文 
化戰的主嬰環節，對培植同志的域命惝結 tli i # ; 我們既不能洱利用敵偽報刊做滲透性的宣傅， 
我們就自己出版，祕密傅佈。南訊社已跗《虹霓本刊印，现在正將我的另 一 M 篇小說《夜行人》 
製版，他問我遛有別的作品沒有，詩歌散文均可。權起《虹霓》，我想起些人和事，提起《夜行 
人》，我另想起些人和事，我迴有別的嗎？我遛耍有別的嗎？ 

過了七八天，伊正與心竹掊 B ? j 回來，給我帶回一包小柬西。心竹說是我忘掉的，烦他帶遛給我。 
打開 一 看，原來是鍾咱送給我的那個小鍺框。煊東西我已把它送給心竹了，心竹又把它送遛幹_? 
另外遛有一封信。信封是摺#過的，外面沒有黏贴郵 Qs > lv 。不用看，我就明甶了，我的心驀然跳將起 
來。 

信，内容不多，她先說她完全遵從我的建議，有事一定麻炤心竹；而現在就有事，因為她已向 
學校辭職，她也不願在家鄉另找工作，她毁離間。往哪兒去？哪兒均可！做什麼都行！最好是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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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會請書。她已杷逭個意思向心竹說明，一切憑心竹全權安排。信是封箸的，心竹沒有拆閲，而 
我與心竹說定，她的事我再不管。她如何寫給心竹，心竹對她做如何計_，心竹無需向我告知，也 
就沒有附筆陳述。最後幾句話是她描述對我送別的威想，而逭短短的幾句話卻使我1入萬丈深淵， 
既不能掙扎上浮，而又久久不能 m Jtt ! 使我一盥懸游於失重失神之中。 

使人綃魂的汽馅犖啊—— 

你真的走了； 

我未：货咸世纠你的冷酷， 

可恨那機車太無情 ° H ! 

我反覆低誦逭幾句詩樣的言_，與詩彥煊一段快樂的抑成痛苦的歡合悲離，也纽速像交流電波 
似地在我的心頭轉替。她未曾威覺到我的冷酷？她根那機屯太無惝？詩‘彥，恨我吧！是我冷酷，是 
我無情，恨我吧！只要你根我，我的锨魂就稍得安歇。我 G# 不見那此： K-7- 句，眼前黑森森一片 …… 
那一晩，我離開普濟1院時，叔叔堅稱耍上火車站送我。我說逍一次不要特別，一切應與往常 
;様，那麼將來有事時，叔叔可以推說不知。叔叔想一想，便道：「那- M ， 我就不送你，我們各盡 
各的貴任，以後_1切嬰自加小心！」說鼦，破例址與我握楯手。那時代，親族間並不通用這種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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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節，因之使我當時頰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 

毆寒的隆冬，荒城小驛，夜行列車，很少有旅客搭乘。銨票驛興佇立於「改扎口」虛，直打哆 
嗦，長耳皮帽深掩他的脖頸，寬黑 n 贸根墟他的鉍前，眼_娌藏在繈隙間，除了他自己的手，可能 
什麼也看不見。冃軎上另有一位旅客，套普 M 統皮靴，豎起大衣皮領，來回急促跛步。見我進站， 
便向我湊來： 

「我已等你好久，©袂来了，我_揄心你會誤點！」 

r 堠，」我不知是喜悅遛是痛苦： r 你又來了！」 

r 我當然要來送你的。只是我怕別人看出來，所以穿了父親的衣帽……」 

「這様很好，你可以暖和些。」 

r 暖和？」她說： r 入冬以後，我威到今天最冷！」 

r 詩彥，別說煊種話，我餉你龠恕我！忘掉我！」我-较«地懇求她。 

車來了，我跳上踏板。 

車開了，她握住我手不故。 

起初，她在月軎上隨替車走。驛燈昏暗，我看不清她的面_，只感到自己的淚水搖搖欲墜。車 
加速了，她袂步跟著奔跑，陡然間，車廂拉斷了我們的手，她像一枚落禁似的被拋在車後。我定睛 
向後遙望……我真想跳下車來……我什麼也看不見，只見一條影子飄 M - 在黑森森的月臺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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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煊様我別離丫詩彥。我冷酷嗎？我何喾冷酷？我不是用更大的愛心去愛更廣大的人群嗎？ 
我是熟情的，我有足夠的熱情來從事 M 如火如荼的工作。我已將斟心做全部的奉獻，我不願保留一 
點對任何個人的私人情感，雖然煊個人也許就是詩彥！但煊能算做冷酷嗎？若然，時代不是更冷酷 
嗎？ M 都是冷酷的侵略者所造成的冷酷時代，冷酷時代就產生冷酷的人，冷酷的人就必有冷酷的熱 
情了！我衷誠希望，詩彦离能臧到我的冷酷最好，煊様會使她皁一日杷我忘掉；不然，那不是可能 
造成更冷酷更樓慘的結果嗎？•因此，我倒怨恨那機車不該替我承揄過錯。由於櫟車，我想起廚川白 
村在《苦悶的条徵》中所引述的比喻。他說在蒸汽機裡的水蒸汽，由於機器的控制，才能發出能力 
使機車在鐡軌上運行；同様在理智控制下的威情， y 能做出更偉大的事業。所以艱鉅的苛烈的箪命 
運動，就需要所有的工作者都保有冷酷的熟情。 

照理，我應該得到如此遛輯式的平定；然而未曾。恍惚問，我忽然發覺我似乎是愛署詩彥， M ， 
M ， M 是怎麼說！我痛擊頭_，緊咬牙根，我必須清醒！逭是如何愚蠢的念頭？我已走過多少愚蠢 
的道路？當我一步一步走上萬里征途，當我前思後想地杷她向心竹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今才知道是 
自己在愛她，那，我是否要調整我既定的人生計蒯？ 

不！不！不！ 

我沒有喜歡過宛如，我也沒有愛過詩彥。 

當然，抗戰一定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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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煊些年，我們的腳下有多少伙伴的屍 11 ，我們的衣襟沾柒了多少同志的血濱，我既沒有 
絕對機會與我所愛的永生廝守，我又怕與我所愛的扮演生離死別的慘劇，那我又有什麼可後悔？心 
理學上說，直感往柱是對的，我的一切安排也都 M 無錯的了。一切都是澈情， 一 切都是偶然。我未 
曾愛她，她也来曾愛我。最初我對她的舉動 M 奄無愈篛的，她寫這封信也是奄無意義的。時間會沖 
掉一切，時問會改變一切。常澈情消散，偶然成帘時，詩彥會發現心竹是她的理想，心竹是她的一 
切。 

想到逭，我又覺得我的安排真是完善無缺，世問事没_比道再美好的了。詩彥咒組那機単，對！ 
確是那機車太無情。於是我不自主地唱起： 

冬夜裡颭起了一陣4風， 

心底見水，起了波劫， 

雖然那溫暖片糾無蹤； 

誰能忘記那逝去的夢！ 

誰能忘？我就能！不能也得能！ 

我取火柴將那封信燒掉，一面燒著一面哼唱，一面哼唱一面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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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剛，我無意•卜播你，假荇你不唱歌，我+會將你饿動。我怕你歌锊大了，锵動了四鄰 ， m 
動/樓下的顧客。你知道，我們煊兒是從來沒有人唱敝的！」 

r 對不起！對不起！」伊正什麼時候上來的，我迪迪向他致歉。 

r 你坐在逭裡，已經 -•: 個小時了，」伊 IH 解釋：「你械呆地坐蒈，沒有抽煙，沒有喝水，有時 
冥想，有時翻閲你桌上那些東西，那是什麼，都是信件吧？_時候你遛對那個鏡框出神。紀剛，你 
有困難？如果需要幫忙，希望你不迥避我。」 
r 沒有，沒有，已經解決了 ！ j 

r 我們是道義關係，除了工作，我不該問你別的。不過，我們既同住於尚智里，我不能視而不 
見。我們也不能欺騙白己，有些审不妨燄燄，因為吩些南西，是不能叫火銷煅的！」 

r 好吧！」我把桌上的信件攏總湊在一起，拿到他的面前，放在他的桌上：「煊些東西也是早 
該燒掉的，因為旮悃明友對我灯亩斥啬， •# 我對別人的威情負#:费任，所以我想重新檢閲一遍，再 
作處理。方才我就是在審汽、研判，到 JK 是我用鍋了情威？塯1我寫錯了詞句？既然你不能視而不 
見，就請你見個撤底。」 

這突如其來的舉措，使伊正感到愕然。他以為方才的言語衝撞於我，因而想要解釋。 

「_你不要誤會，」我說：「我誠你看這些，是希望_你給我做個批判做個見證，你就看看吧！ 
我要睡一覺，回頭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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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覺醒來，四闾寂索，馬路上已了無_嚮，似乎將近牛夜，伊正遛在他的小燈下整理文件。我 
因感到頭昏腦_，阓身滾火，繼绱_在床上未思起鉍，但卻止不住轉輾反側。伊正察覺了，隨即倒 
來一杯熱茶，送過 一 袋腾肉焼餅， N 時也移過一漲椅子，坐在我的床前。好像他正在照顧一位重病 
患者。 

「晩飯時，我沒有叫醒你，我知道你愛吃逭個……」 
r 謝謝你，伊正兄， t 在謝謝你。」 

r 我已經被微 y 來此一年，你 M 幾天的心情，我想我能夠了解，雖然我們不一定有相同的記 

憶。」 

「我寊在並沒有什麼！」 
r 當然，一切都會過去。」 
r 人，沒有記憶最好！」 

r 你是學醫的，你比我 M 知遒，那是辦不到的。人不但不能沒轲記憶，而且記憶也不能被分割， 
過去的會永久影響未來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不驭被記憶絆倒，1好的是從記憶中獲得鼓勵。」 


「信，我都看過了，好像是寫給很多人，而且多數是女的！」 

r 是的，她們有的是曾通朋女，有的是準同志，甸的也參加了組織，有的已停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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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說，其中也有鍾鳴？.」 

r 有她一個。就是向她收回女件時，她遛給我給她寫過的一封佶，使我想到何不向別人也要回。 
也算是擺脫社會闕係的一項步驟。要是要冋一些，今天才得機細看，我覺得1沒有需要負私人威情 
貴任的地方。不過一切都無意義了，一切都成過去，我只要知道我可以心安理得就夠，無需再保存 
它們，等一會就煩你把它與那些作廢的文件一同投入火爐算了。」 

「何必呢？」 

r 以前種種■如昨 0. 死的意思。」 

r 我看，這些東西都是你為 X 作寫的，所以它們可以被看做是公物；如果你放窠你的所有權， 
我可以為東訊社接收它。社長希望你寫些新東西，我看逭些就是最好的作品，因為它們最純真，都 
是有所為而發，沒有無病呻吟，正好暗示一種人格的典型，這個時代，就是 r 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 
給大眾」的新典型的時代。我想杷逭些當做是箪命 t 簡看，可以列為「黑白叢刊」的一種。我遛為 
它代擬了一個書名 I 《火舌集》，不知你認為可否？」 

「你■喻的太過份了！火舌是什麼意思呢？.」 
r 我詔為每一篇都像一片火舌，足以燃起閲謫者的箪命之火。」 

「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有的燃燒起來的可能是別種之火呢！也好，若是那樣，我只好 
說我自己是灰石之軀，可恨的是長了一條火舌，有何貴任都歸衿於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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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奉命自尚智里遷往大勇里。 

這裡與尚智氓不同，尚锊醒都 My 獨 a 同志龉住， ; |-活習憎稍形散漫還無傷大雅；逭裡烜一個家 
庭，不單起居飲食不要給人添麻煩，出入應對也要合乎身分，以免使鄰舍起疑心。在我個人是寧願 
住在尚智里，那個光棍堂 M 適合於想做苦行僧的我 m 腳掛祺。而且大罔里地處東關，距小河沿不逭， 
每逯上下班或上下學的時候，若站在胡同 P ， 就很容 y 碰到我們的同學和施11院裡的熟人；對於我 
這已告隱身的人，一出一入就得萬分小心。因此，我儘量減少出入，外出時必須等待天黑，成了名 
副其窗的夜行人。 

更有一件使我威到彆杻的，是耍我偽裝為德記畏太太澄波同志的弟弟，遛要扮演得親切真窗。 
什麼姐姐弟弟哥哥妹妹的，這些稱謂我是不想再_再叫了。我特別向這位 r 姐姐」提出異議，希望 
改個別的稱呼。 

「你不知，」澄波同志說： r 約定一種社會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事。以前在逭方面我們曾經吃過 
虧。工作是需要智慧的，社會嵐俗裡也訶很大的學問，今天我們得來的一點經驗，迴是流過不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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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她的話使我有些不解。 

r 一二三 o 事件前，我與書記長都任偽職，」澄波繼加說明： r 我們當時都#社會上活動。那 
時由東京回來一位女同志，住#我們一起，我們以為女人總是說女人的關係比較好，因之便假稱是 
我妹妹……」 

「那不是很相當嗎！」我說。就像我心裡想我應該扮做龠記長的弟弟一樣。 
r 相當？」她感慨地笑道： r 社會上可另有一番道理。那時那位女同志為了接頭工作，常常與 
畲記長同時出入，有人問到，就銳出去看甯影。」 
r 那是很好的飪飼_!」 

r 可是出了毛病。」她掲開_底。「鄰33人都閒言間語地銳我們 M 1家，姐夫和小婊有些不清 
白。我們才覺牾我們所定的名分，犯了社會上的忌綽•，逼得我們不得不搬家。 J 

r 另有一家，」澄波又說： r 為了掩位受嫌的男同志，那位罔同志年紀較大，就假說是男 
方的哥哥。岿方天天出去上班，那位受嫌的同志不便出門，常常果在家裡，時間久了，街坊又議論 
說大伯子和弟媳婦有些不名稗，因而漏山線尜，引起特務的注意，結 m 他們都被捕了。我們转早發 
現逭條原理，把耍掩護的罔同志定為女方的關係人，把留住的女同志定為罔方的關係人，那麼哥哥 
和親妹妹就不會受注意而遒非議了。擗如你現在扮做我娘家弟弟，个論住的時問 U 短，不論辔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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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在家，關於煊一點，鄰居也罷，肩東112蘢，就不會再說問話了。」 

r 啊！」我如夢初醒，覺得道些天對她矯情的淡泊、無關心，未免不合乎掩_上的要求。因此 
向她道歉：「逭様說，我對我的崗色唱的做的都很不像了？」 
r 不客氣，」她說： r 你已經表演得很好！」 

我們的祕密機關，有家庭、 - I 1- 商店、有畲阔、山版社、律師事務所、小工廠，也有別的塌所和 
行業。根撺經驗，以最簡單的家趂為最理想。因為別的方式都要跟社會多掊觸，那麼就會增多意想 
不到的麻煩。同志們的偽職也是五光+色的。一般同志都憑轅偽職或自由職業打入敵偽機關或各行 
團體，以發揮滲透作用。省方總機關的幹部擗耍與任其寧，就以不任偽職，擺脫自己的家庭與社會 
關係為最便利。之後，為丫 H 作興掩謹的黹驭，&曾移柁接木地分派與女同志扮做夫婦模樣，建立 
幾個 r 偽家庭」。 

以家庭為祕密機關也有它的困_。瀋陶的住宅區多是古老式的建築，一個大宅院分別租紿許多 
小家庭居住。租用這種大雜院的櫟會較多，應付起來卻複雜，像澄波同志所說的那種情形，便是如 
此發生的。最理想的住宅該是獨門獨院，但那種多是自用，不易租用到手。像大與里的條件已是+ 
分令人滿意的了。大剪里院辆幽靜，房屋也很寬大， R 有房束和我們逭家房客兩戶住用。老房東是 
個旗人，年輕時是以吃皇轜植曰，現在更是不問世唞，天天到萬泉茶社去吃茶下棋消磨歲月；房東 
太太在家管事 ： w 際上並無事可宵；另外 •：！ 個女兒正在讀中學，小丫頭們什麼也不僅；所以我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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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出，倒也方便自在。 

書記長在大逮捕以前是我們覺覺團的聯絡人，被通緝後才由伊正前去接頭。書記長身材矮壯， 
面孔黝黑，講解 H 作時，雖然口较懸河滔滔不絕，但是睸皮兒不貶、眼珠兒不轉，奄無表情，在我 
們崇拜贳雄的啬年同志心目中，他是最缺乏英雄喊的一個。羅爾當時曾送他一個綽號 I 小鐡人， 
因為他太欠風趣了。 

澄波同志，我以前也曾見過，方儀和鈍嗚都由她_禅過：個時期。那時她清秀超逸，以我個人 
對女同志至髙無上的敬意，我不_出普通的笨墨將她描述•，可是看她現在那個樣子，窗在令人有隔 
世之威。我的年齡不會少她兩歳，曾幾何時，#家庭主婦的裝朿下，使人詔為她已年近四+。她從 
不修飾，而且毋寧說用盡一切技巧向與女性心理相反的方向化妝。煊一切當然騙不過我這醫學生的 
眼睛。不過，假若仲宣和羅雷他們自後方受訓歸來，我一定要告訴他們，小鐵人的妻子，現在已變 
成老婦人了！ 

人不可以貌相，而今小鐵人卻是我們的第二貧责人。當 a 被調到總機關以後，就有兩種感想， 
很想告訴仲直他們。一是我們多少優秀的領導同志們，在大 M 捕中絜雛犧牲了，我們被穡極補充上 
來，我們的資任是如何櫬鉅重大！ ： M 我們：定是右此：優妈的特 M ,被組繈所器重期許，那我們覺 
覺關的弟兄們，應該如何莆邁工作，做 M 多的賀獻！ 

自從我不再故意地與澄波同志相疏逭，加之：丄作和生活雙方面的緊密接觸，在以後的一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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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們處得十分融洽。我常常斛她做此：家钉時也為她帶帶他們的男孩「小民」，我真做到了我 
做 r 弟弟」的身分。我們本有超越五倫的箪命道義，因之我們也產生了同胞#肉般的感情。工作之 
暇，也談一些閒話。一天，我正洗碗，澄波同志一面整理炊具，一面感哦地說： 
r 你看，生活是多麼烦瑣。」 

生活的煩瑣是常時負掩護棣刚啬任的女同志們，；致的苦痛呼 ㈣ •煊稀内心的悶躁，是我以前 
所不能了解的。她與書記長都是被指名通緝的要犯，在敵偽擗網密佈下，他們改姓更名重新建立工 
作櫟闕，不再從事任何社會活動，也不再涉足任何娛樂 iy 所，而家庭裡又不能僱用傭人橾作家務， 
白夭她 ij 煮飯洗衣帶孩子，晩問還耍印刷文件整理责料，她窗在是太悶躁太疲勞了。 

書記長每曰外出活動，回來後仍埋首工作，不笱言笑。我已在 M 小鐡人的身上發現偉大的氣質。 
他的矮壯代表剛強，他的黝黑代表意志，他的無丧情的臉代表堅定。整個地説，是代表地下工作者 
的窗鬥力量，是單命抗戰勝利的保證。迫稀 H 作態度 M 令我 M 仰崇敬的，但在生活上便出了問题， 
因為煊個家庭太缺乏家庭樂趣。 

箪命者也是人，人是不能沒有生活的。負重要工作貴任的同志們，遛能夠以工作的勤甯昇箏了 
生活上的菽赏.，：個被迫打入家庭承揄生活雜務的女同志，卻無法4煩琐無聊的家寧中尋 M 安慰。 
「生活、生活，討厭的生活！」一夭，她又說。 

「你是不是抱怨什麼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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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不要誤會，我討厭的就是「生活」。聽說你是個翳生，誚問你，：個人不吃飯能不能生 

活？」 

「什麼意思？」我不解。 

「我是說，現代翳學進步了，有沒有一種像維他命那類的藥丸，吞下一敝，便可以多少天不進 
飲食？」 

「現在遛沒有。」 

「1:右有該多好呢！你看我現在整天忙碌的，多無價值，多無意義！」 

我了解，一個超時代的女性，加給她以家務的綑綁，無異是一補酷刑。雖然做逭些事也是為了 
偉大的工作。做為一個同志的我，在任何同志軟弱的時候，均有義務互相勉勵。於是我不能不向這 
位 r 姐姐」進言。 

我滿以為我的理論夠正確，引用夠怡當，然而 H 作經驗比我更豐富的澄波同志，說出她更深刻 
的烕受來。 

「你不曉得，紀剛。你對工作馏保有些文學家的意条，我最初何會不是那様想？伹不久你就會 
明白，小說是小說，戲劇是戯劇，而工作就是工作。接受一個 ii !: 下工作者生活的現窗，千百倍難於 
接受一個文學家書面上的構想 。 J 

「事窗上，」她又說：「我很明白，現在的我，喬裝箸家庭主婦，掩謹蒈祕密機關，是我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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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作貴獻。我們已被摒窀於 M 個社會，時時都 < J 被逮袖的可能•，與 nd -^ 除了為工作，就不願多出 
:次閒門。固然就現4:的情況判斷，敵人可能詔為我們□緇撤11-1磨上了；我們可以晩上到街上走 
走，看看電影、逛逛夜市，舒帽舒暢精神；但為了減少不必嬰的危險，想想也就算了。 M 種比入獄 
遛緊張悶塞的生活，過久了你想能怎様？」 
r 我沒有經驗。」 

r 真令人發瘋！真不如進去！入獄了，：切拉倒，死活痛快！像現4:這個樣子，逭生活，逭工 
作……國内戰局不見好轉，盟軍艦隊節節敗退，如果抗戰+年、二+年不獲勝利……就逭樣子做一 
輩子地下 H 作，過一輩子幽靈生活……想到逭，你能不心煩氣躁？.」 

晩飯後，房東的女兒們又唱起那撩人的歌鞞 —— 《五月的風》。歌臀伴替晩風飄綃整個院庭， 
叫你不聽也得聽！_曆年過後到#節，#節雖過，馏沒到清明，在逭早春的季節，唱什麼《五冃的 
風》？而旦小小毛孩子，僅得什麼人海滄尕？最令人厭煩的，是那位無事可管的房東太太，又擺過 
來間話家常。 

「喲！胡太太，不是我愛誇咙人，你逭位弟弟寓柽好的，一個 5 R 人家能幫你做逭豳多家寧，可 
真不容易。我有兩個女兒，一個也不中用。可是什麼時候考呀？我看他天天在小房裡念書，從不跑 
到街上去玩，我敢打賭，一定考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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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借你吉言，」澄波說： r 快考了，考上的時候紿你道謝去！」 

「你說你只譲小學，你弟弟卻要讁大學，你為什麼不多讀點書啊？」 

「我們家腦筋舊，重男輕女，不容歡叫姑娘念書的 C 」 

「不過，看你的談吐倒很有程度的，不像只念小學呢！」 

「雄 ii 騙你老太太？」澄波辯解抨：「都是你老誇魄，我這遛 fj 什麼程啶，不過一宣跟先生在 
外面，時間長了，學會幾句眼前話鼷了。」 

「不要客氣，可是……你弟弟結婚了沒有？」 
r 謝謝你掛心，已經成家啦！」 

「呦！正在念書，就結婚了嗎？.」 
r 我們鄉下人，統統娶親早。」 
r 那，你弟妹為什麼不來城裡玩幾天哪？」 
r 我媽說，不讓她來，怕打攪他用功。」 


房東太太击後，澄波過來對我說：「赫嵙你呀！紀剛，你逭婦女之女真是名不虛傅，房東太太 
也對你有了好感，我看她 M 想給她女兒打主意，可憎我回說你已結丫婚！」 
r 回答得好！」我說：「逭様會好些，免得她再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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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那老太太並沒完結，半個冃後又來一次。 
r 你弟弟考完沒有？考上了吧！」 

r 考是考上啦， H 是檢饩髗格說斜鱧打病，先！ i 休學，病好再念。」 
r 什麼病，看不出來呀！」 

r 說是肺部不大好，很輕的；若是看出來，可就重啦！」 

「有病還是回家養好，有太太伺候……而且你也太絜啦！」 

「是我勸他在逭裡餐，煊個病說是要隔房的。」 

r 可也是，大概他用功過麼了，而且老是不開窗戶，他那個小屋子，^氣不流通_!」 
r 是的，天氣暖和一點就要開的，他現4很怕冷。」 
r 沒吃藥嗎？趕緊吃藥吧！」 
r 已經吃啦，天天吃哩！」 

從此以後，我這個「胡太太的弟弟」，由一個準備投考的學生，一變而為爾要榆善的病人。裝 
病，我有本行的知_，弄些大小鹚瓶槻在畲架上，定時間開窗戶，一切都很像了。 

澄波在埴類談話應對上，常是很圆涡的。本來，按署我們工作的原則，一切要爭取主動，避免 
被問，必要時反問人家。但煊老太太朝夕見面，你若問她，她更問你，所以只好採取消極的防守政 
策，儘量少掊觸，不多說話，說一句要記住一句，以免前言不對後語。比較起來，大勇里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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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遛算簡單的，要比應忖別的社會人物容易得多。因為老太太們的家常瑣事多，政治醫覺小，對 
於我們工作的掩護力也就強此 T 而且做為；個房客把房東交往好，遇事時也就消息靈通，多得照應。 
譬如「派出所」要査戶口啦， r 鄰組間會」啦， r 防空演習」與 r 救護訓練」等等，一切她都代理， 
澄波就可避免出席。總之許多地方都需她的美 nc 可是交往好就無法拒絕她來串門子、說閒話，問 
東問西，又頻涿麻煩。煊種既要處得好又要來往少的微妙之處，就完全寄託在澄波身上，要靠她運 
用機智聰明和 S 耐力來妥善達成。逭個任務#比一個外交官折衝一個國際問題困難得多，因為這個 
任務放在一個負貴掩護機關的女同志#上，成為她曰常生活的一部分，無阳期地，時時刻刻地，注 
意替，弊覺蒈，運用箸。這種長時間的緊張與朿縛，寅在容易引起神緇衰弱，無怪她在對工作不能 
提出異議時，只有怨艾生活，討厭生活，而控訢生活的煩悶與瑣砷了。 

我受徵9,擺脫家庭、放棄社會，深入地下，從事現地工作，完全是出於理智的實踐，在心理 
上也多半是主動的成分多，一時遛沒有感到苦惱。另一方面，我雖然斷絕了個人的社會關係，但與 
1般的社會尚沒有絕緣•，只要在沒有熟人的地方，還可以自由隨便，而被通緝的同志們是被動地關 
在敵偽社會的門外，想自由生活，想隨便行動，就會多遭危險.，許多活生生的人生要求，都得克制 
收斂。澄波同志的内心苦痛，我現在雖然瞭解一些，伹沒有辦法相助，也只好任她受情感、理智、 
工作、與生活的煎熬。 

一次，夜深了。先是小民吵夜不停，我在自己的房間中趕印文件，次臼書記長要帶它出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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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弄妥當是不能皤覺的。好像澄波剛把小民哄睡，就聽她與^記長小臀地 n 角起來……很久很久…… 
我覺得我應該過去看看，便蕻拷問點文件上的問題過力了。 

r 你就_得你的工作，」澄波坐在小民身旁，有些哑咽地說： r 你不知道我的工作，你奄不同 
情我！你根據什麼說我糊惰？」人概记^紀敁催促她怏點树他整理什麼，不#她休息而造成的紛爭。 
看我過來，也把我拉入問題裡面。「你問紀剛，我每天每天，哪時一刻休息過？」 


書記長默不作臀，只顧翻閲文件。由他那缺少衷惰的面孔中，多少看出些他並沒有注意到文件 
上的内容，也正#那裡隱 S 沉思。 

我坐在書記長對面的椅子上，由飯桌也 M 代辦公桌上取過一支煙，燃蒈，吸了。 

經過一段沉默，趁普他們無言的帘楢，我_話了。 

我把澄波同志每曰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勞紧悄形，述說 iM ， 等於替 r 姐姐同志」訴訴怨苦，本 
来逭些情形，書記長也是 1-1 得的。常我把一 . 個冃來的覦絨說明後，更進；步地強調：「以我一個學 
翳的人對人類心 M 的理解，我覺得，丄作的認識是一回_，生活的威受又是一回事。」所以我建議 
t 記長對澄波同志的生活現狀多予關懷，對其 h 作的负揄多予同情。 

其窗像「工作詔識和生活威受」逭一類的話，熠是澄波同志對我所講解過的。 

書記長立時表示接受我的建議，承認他在朵活上所忽略的缺點，並破例地對我們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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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不怪大家說你是婦女之女，离不愧為婦運 _ r . 作與家，我提議，今後在組織內要_你作女同志 
的代言人。」於是又特別轉向澄波說： r 女同志，赞成不？」 

澄波笑了。 

我也笑了。 

沒有一件事比一個從不說笑的人，忽然說超笑話時的表情更可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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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書記長帶我到各地接頭，月末，由我個人單獨巡迴督導。逭一次是先走 r 連京線」由 
瀋陽到大連一段的各縣市，然後由大石橋検車赴營口，再過逋河經盤 III 轉溝邦子到錦州，沿 r 奉山 
線」各大小站上下車，最後回到澝暍。預定按各地組織發展的腐狹與同志人數多寡，有的停留一、 
二曰，有的盤桓三、五夭，總計約一個冃的時光。 

行前，聽說仲直他們已自後方回來了，而且即時回到學校復課。逭個月我一直在外城奔跑，遛 
沒有機會與他們見面。可是當我五月初剛達營口的時候，即得組織密電，命我立時回瀋，並直接到 
尚智里聯絡。 

發生了什麼事件？我在想。不然不會將我急急 S 回。 

我星夜趕回，到逹尚智里，已將反子夜。 

上得樓來，伊正在，負貴人在，最出人意料的，仲直也在。我以為他到後方釧成個什麼色相， 
其實還是那個老様子。 

「吃了東西？」負貴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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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在火車上用過了。」我答。 

r 好！伊正，你給他倒杆開水；仲直，你將心竹尖蹤的經過，簡略地說一說。」良貴人吩咐著。 
同畤也先 指出什 麼审 • _我心裡有個準備。 

r 今天早1，是五月二曰，」仲直說：「我們學校在人楢货_行偽滿皇帝訪曰冋鹱，頒發_民 
詔窖的紀念式典，翳院的翳謹人3：也都遇來參加。我見心竹坐在前排的进座上，典楢党畢後， 
他好像就隨同別的大夫回鞔院去上門診。可玷撺人銳 M 個時候軻；位小姐前來找他，鞔院和學校裡 
都沒有找到，當時也未引人注意。心竹是個丄作認真的人，從不在班上溜號，到了+1點，他搦沒 
有到班，病房找他，門診找他，開刀房也找他，煊才發覺他真的不見了。因此大家更急急地找。最 
後捕掛號處的一個 H 友說，他在走廊掃地時，看見心竹穿普白大衣走來，被一個不詔識的人撊住， 

1同走到大門外。在門口，心竹叫他過去把白大衣脫下交給他，說跟明友出去一趟，可是那個人同 
他走到醫脘拐角，那裡先停了一_阮驢+，另外迴有：位便衣駕駛，他們上去後便開走了。工友以 
為心竹#磐察局裡作事的朋女餉他，所以也未留心。我想，心竹在鞘榇局裡並沒有朋女，而且任何 
朋女不能因私事把他從班上舖走，心竹必須前去，但如久久不歸，也該向醫院打個電話，同時穿便 
衣駕駛摩扦車的到底是繫察局或是憲 IX- 隊，也不能斷定。我越想越覺得心竹的情況可疑，所以急急 
向負貴人報告。」 

r 那個找心竹的女的呢？」负貴人提：>1'-.'仲直再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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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是的。我中午見到 M 貴人後，負谢人推想恐怕心竹發生惫外，_我急速回去，在臀特1沒有 
搜赍之前，設法整理心竹的東西，如有祕密文件威禁#，全部拿出來。心竹沒有物證，有案情亦可 
減輕， M 1 我們援救心竹應做的第一件尔。因為學校和糊院裡人多眼雜，敵偽_特可能遛不願在大 
白天搜査心竹的東西，以免锵權；我們先行下手正是時機。其次要我探明那個找心竹的女的，看看 
有沒有線索和_迪。我回校後，找幾個人一齊動手，很順利的把心竹收#的小冊子和他的來往信件 
拿出來了。關於那個女的，我曾去找宛如。撺宛如說那位小姐是她家鄉的朋女，最近因找工作，_ 
心竹幫忙，今天來找心竹沒有找到，又聽說心竹失蹤啦，就乘下午雨點鐘的袂車回長舂去了。因為 
到了下午，1院裡謠言很多，人心惶惶，宛如又腧小，好像不敔跟我多燄似的，我也就沒再多問。 
總之，那個小姐也是前來找心竹的，心竹不見後她才走的，若是心竹出事的話，看來也與那位小姐 
無關。」 

r 大致就是逭様子。」負貴人結論說： r 照那個工女親自所見，遛接過心竹的白大衣，而現在 
堳沒有他的消息，很_然心竹是被捕了 •，因為以前冇過煊様的例子。心竹的唞關係重大，我要你緊 
急回來，研究研究他可 能被捕 的原因和如何兽後。你能提山幾點參 考 的意見嗎？你不必忙，好好想 
想再說！」 

這個消息實在使我震驚，在煊種情況下也最怕胡說意見而紊亂軍心。心竹的哥哥心超已住獄很 
久，心超的来婚迤鼹姐伴箸心竹的寫母過替等待而安靜的生活，顯然不會出什麼事。如果我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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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炤，找不到我時可能找到心竹， m 以迫求線尜，一:為我與心竹的多年同學與友舘是人所枯知的。 
但我想我搨脫家庭的安排奄無破綻；就是未去眙爾消翳院，我也向吉田顧問做了交代，不會有什麼 
不妥 C 於是我推測說： 

r 比較有問題的，恐怕還是任俠那一條。任俠與心竹有過聯繫，我們遛為任俠做過出國證，不 
過去年冬天心竹送任俠上火車的時候，：切經過倒很順利，而且時間已經四、五個月了，想像中任 
俠在山海_的檢査方面也平安通過，如若發生問題，早就應該發生，所以直揸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任怏當時帶個女朋女一起走，心竹並不知她是什麼人，那個女的是否有什麼 li 炤而間掊引出問 
題，使人不能不有點疑慮。 GR 外心竹參加工作後非常稍栩，也許他掊觸到學校以外的什麼人，受到 
牽累也說不定。」 

「校外掊觸方面，捕伊正說，他熠沒報告有特殊人物，」負貴人說：「若有，關係也不會深。 
你遛能想到別的原因嗎？」 

我想了想。當仲直說山找心竹的那個小姐是宛如的家鄉朋女時，我就想到一定是詩彦。詩彥煊 
時候來找心竹做什麼？伹仲直已經分析詩彥找心竹不會與心竹被捕有負貴人又沒有直接迫問逭 
個女的，我也無必要提出報告。我只是說： 

r 其他原因，我1想像不到。不知心竹的信件裡有沒有可尋的線索？」 

r 我已經全看過了，」仲汽緊接蒈丧：小： r 都是 ff 通的信件，#不出什麼，不過回頭_你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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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 

當仲直做經過報告和我做棠情推測時，自資人大都是在靜靜地_，煙棬一支迪蒈一支，不停址 
吸蒈。 M 時，負貴人弾掉一段煙灰，說： 

r 照紀剛的分析，心竹如果被捕，可能與任俠打此：迪，但可能性也並不很大。至於校外掊觸 
或信件柱來，你們既然都找不到舄繼齊料，也就無從研究。好在 M 稀情況下，任何案情都不會重， 
心竹也許能夠摧脫開，逭倒使我們對心竹有一點安慰……+過，」 M 貴人再深深地吸一口煙，停了 
半晌，像吐出陳年穑悶似地吐出全部的煙雲，然後雙眼注視蒈仲直，神色凝重地說：「在我們沒有 
確知案情原因 s 其發 M 之前，我們不能不採取防衛措施。有了心竹的事，小河沿的全體師生必被螯 
特調査，你和羅爾都是休學返校的，容易引起注意。你們剛從後方回來，我不能讁敵人把你們逮去。 
心竹今天第一夭被捕，逭頭三、四天最#緊，他若能撐過三、四夭，案情就會穩定些。無論如何， 
你今晚就不要回家，明天用電話向學校_個病假，暫時_假：：：、四天，看情形也許永久不回學校了。 
家庭方面，你也間掊取個聯絡，銳是到外城躲幾：人，逝避 MU 0， 你有什麼問_嗎？」 
r 我是最簡單的，」仲直說 ： r 一切按負啬人指示辦理。」 

r 紀剛，」負資人轉向我：「今天夜深了，在街上行走有被幣特抓去的危險。再過幾小時，一 
露曙光，你就去搶救羅雷，直接到他家裡，一切耍小心！也許敵人捕人後尚在那裡守候，不要落入 
陷阱。當然你要先報告書記長，他有經驗，按蒈他的指示，把羅凿帶出後即交給書記長，書記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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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羅雷送到另一處機關暫住，你再回到此地待命。」 

最後，負貴人又對伊正說： 

「逭一年來，你常到小河沿去接頭，那遴的人免不了有人認識你的面孔，所以覺覺團的工作暫 
時另派女同志與方儀聯絡。」 

「好！」伊正恭饉地應替。 

拂曉時候，我與書記長出大南關，向金家園子胡同走去。那裡有羅雷的家。初加入組織時，羅 
雷自擬的化名叫金家楝。那時候真幼稚，起假名起到自己家門上，_敵人可以按圖索驥，真是此地 
無銀三百雨，不知他當時來的什麼镟威！ 

時間尚早，清道伕仍在清掃馬跆上的垃圾，賣菜的小販們挑蒈菜檐子匆匆地向城内市塌奔行， 
晨起的炊煙在高低不等的屋頂上空繚縝，_練鴿子的站在遠處樓角，手舉紅色小旗在晨_中捕鶴。 
一切是那樣和平靜謐，我個人稍嫌緊張的情結為之沖淡不少。侣當我們在火神廟前分手的時候，書 
記長忽說： 

r 我#逭廟前廟後等你，你拿 M 個去，」他把手榆遞給我：「頂門子已經上上了，必要時就扣 
扳機，無論如何，不能束手被檎！」 

羅雷睡眼惺忪地開啟大門，身上熠穿箸睡衣睡褲，乍見我來， MIiM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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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老朋友，你好！」也許細看我神色不對，隨即改用小聲問我：「旮事嗎？逭麼早！」 

「沒什麼，你起身太晩了。」我儘量鏔定，故示輕鬆 ill : 隨蒈他向上房走去。 

「你知道我昨晩什麼時候睡覺？」他又恢復了哨皮笑腧的様子。 
r 雒知道！」 

r 三點， -. 點鐘！這幾天我夭天如此。」 
r 做什麼？」 

r 做什麼，你說我會做什麼？.」羅雷反_蒈，事不關己他絕不會緊張，在工作上一點也不容人 
質詾，為了睡覺早晩也要辯駁。「我正在抄聖經、寫鋼板，就是這個樣子幹，至少也還要三個月 


「杪聖經？」我給他搞胡塗了。 

r 我告訢你，我們祕密寫一部委貝長手蒈的《中國之命運》，像到西天取經似地帶了回來，組 
織要我們趕快製版印書，分發各地同志閲讀，你叫我什麼時候睡覺？」 

真的，差不多一年不見，他遛以為我是前來訪友敍舊，因之對他自威滿意而有責獻的工作任務， 
不免要向我自詡一番。這時，我們 B 走進上房，跨入他家的客膽，我不能再浪費時間與他間談，所 
以直接告訴他： 

r 我是說，昨天心竹尖蹤，可能真出了事，你應該提商弊覺有所準備，不能同往常一様地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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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r 臀覺，臀覺，要談薔覺，我哪一夭都無法工作了。」羅雷仍不服氣址說，沒冇鶸到我對他的 
讃美，很_委屈似的。 

r 沒有工太跟你多講！尚貴人命令：趕怏穿上衣服，收袷南西跟我走，傕我：様，離開學校， 
離開家！」 

r 情況不對嗎？」他發傻了，兩眼直直址望蒈我。 

r 是的。負貴人判 f 心竹確已被捕，決定把你和仲直*即從學校撤出。書記長怕這裡已經出了 
事，所以叫我帶蒈逭個來閒關。」我把槍把子露給他肴看。 

羅爾未再費話，立時穿好衣服，收拾文件， ti 紮起鋼板油印機，和那些已經寫好《中國之命運》 
的蠟紙。我的手仍在風衣口袋裡，握普槍柄，扣_扳機，站在窗口對蒈大門瞭望。 
r 多拿點衣服可以吧？若是有時間……」 

「不必了！」我沒有回頭。 

羅雷的母親遛記得我。她從西廂廚房击過來，帶衿涡臉慈祥的微笑，隔转窗 PM 璃向我打招呼， 
好像問我什麼話。伹一腳邁進房門，看見羅爾正提普包衷，笑容驟然消失。 
r 怎麼，又要走了？」不知她老向雏發問。 

羅雷低下頭去，沒_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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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羅伯母，」我說。腧上強雛荇笑容。 r 學校裡_人山點氺情，我接他到我那裡避一避。」 

「你規在住在哪兒呀？」老人家焦切地迫問。 
r 你兒子知道。 j 我如此回答。 
r 這麼急嗎？吃過早飯再走@!」 

「不用了，伯母。我跟羅凿已經說定，山我讁他吃豆荥、蟯餅。」 
r 什麼畤候回來呢？」 

r 幾天，事情過去後，幾夭就回來。你老放心吧！」 

r 幾天，幾天，上一次一走就是半年多，剛回來才幾天又要走了……」老太太+分不悅地叨咕 
著。一面用她震酣的手指，費力地解開她下廚的阐裙。 r 我已 M 麼大的年紀，本想最近給他張羅和姚 
M 結婚的事……上次他走時，我用多少話對小 M 勸說；現在，又要走了……」 

羅爾抬頭看看母親，似乎想要叫 tr r 媽！」但卻緊閉蒈上下唇，側身衝出門檻…… 

五月的朝陽，特別煦暖光明。上班的、上學的，大街上的行人已經來往蜂湧。我們注視一會# 
口，無何禺狀，便想急急離±-。可是剛出# 口，就碰到姚 M 匆匆而來，逭補不期然的遇合，使我們 
都突然駐足對視。 

姚 M 對我遒聲： r 早！」然後即對羅雷說： 

r 聽說你回來有幾天了，也不過來看#我。我今天趁上學前，特意來跟你定個約會，我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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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談談 ！J 

r 我既然回來了，遷要談什麼？」 
r 怎麼？」她似乎要發小姐脾氣。 
r 紀剛，」羅： m 急踝地：「由你去說。」軸身向北而去。 

「姚小姐，_跟我來！」姚越似乎也想一賭氣就走，但為了欲明究竟，而且我也不是她發作的 
對条，便忍著滿腹怨忿的様子跟過来。轉過 # n ，我們停在一處僻靜的 ill : 方。 

r 姚小姐，」我說： r 餉你不耍誤會他。我們學校昨天出點氺，恐怕牵累羅?&，為了安全，我 
們一齊到外城躲幾天。有什麼話以後慢慢說。逭幾天你最好不要找他，也不要到他家裡去。有什麼 
人問你，你就說他走的時候你不知遒，回來後熠沒見面，包括今天早1，這樣說會對你有好處」 
她立時會意 il !: 點點頭，然後很揄心址問： r 他會安全嗎？」 

r 他會安全的！」我保證地說。 r 你袂上學吧。我也黹要快點離開此地。安心吧，再見！」 
r 再見！」我剛要轉身，姚越又叫住我： r 紀先生，他是不是另有朋友？」問得十分鄭重。 
r 絕没有此事！」我勸慰她。「_你不要向道方面想。」 

羅雷與姚 M 從小訂婚，長大了也彼此相愛。我知逍，料#一人由於雙方都是深深圯愛转對方，因 
而缺乏一點 M 後一步的耐心， JX 倒常常嘔铽顶嗬成為敝稃：兔家，他們 jl - MM 様的 一 對。羅嵆最怕姚 
越發火，像今天的事，他知道一兩句話解說不清，而旦逭個時刻站在街口，他有話也說不出。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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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把他對她告別的話讁我來講，我說了，伹我卻不能不威到深深的遺慽。 

在火神廟前我杷羅裙和那小傢伙交給畓記長，便急返尚智 M 。仲直遛沒有回來，我在樓 h 不安 
地踉普，心中想起許多审，每一件事都不能打系紈地想一遍， 一 個念頭跟；個念頤繞來，旋又被另 
一個念頭打斷。伊正有時上來坐米，不久又下去#音，上來下去，我們都沒有交燄。上欢遷柱大勇 
里時沒有帶去的那個油畫「凱旋者」，仍擺在我用過的桌子上。我趁此空檔期間把仲直取來的心竹的 
信件檢查 一 遍，都是畢業同學分敗各地 77: 相問候一類的 t 信，遛有：位在安東同學 I 冃前_他作結 
婚傕相的容帖，都看不出什麼^:關他尖蹤的線索。其中沒有我叔叔的，也沒有詩彥的，看來心竹確 
是比我乾脆得多，有任何一點刚係的信件都處理得十分俐 M 。 當然，一些無關重要的信也要保留幾 
封，不然一個人在社會上一封膂通的信件都没有，也是反常的現条。 

中午，仲直回來了。 

r 敵人已……已經行動了……我……」他似因走得急喘，氣息未順，緊連嗆賅幾聲，也有些驚 
魂_的樣子。 

「坐下，慢慢說。」 

「早 M ， 我用電話和家裡聯絡，家裡情形很好，我就決定回家：趟，另外我也給方儀：個電話， 
告訢她心竹和我們有關係，他煊次失蹤可能影響我們逋行的人，要她注意學校裡的動靜，隨時向我 
家給我來電話；同時也讅她作準備，把文件整理好，保持鎮定。回到家裡，我說有位同學出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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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出去幾天，我父親沒說什麼，但當我整理東西時，他卻忽然從書房出來，告訴我家裡現金不 
多，要到櫃上去取，叫我等他回來再走。十點多鐘他從櫬上來甫話說權上也不夠，正派伙計到銀行 
去支；他說出門一定要多帶錢，要我千萬等等他。雒知剛放下電話，方儀的電話也來了。撺方儀說 
已有特務二人到校長室，不久校長派祕蛊出來找我和羅爾燄話……」 
r 你沒有先_假？」我記得良貴人的_咐。 

「請假就糟了！」仲直說： r 校畏遛以為我們4:校上課，所以派祕魯到教室、圖害館、_院窗 
習室等地方找我們，方儀才 IJ' 棣會得消悤。^是校畏告訴特務說我們已經？一 了假，那特務們就會擗 
覺立時迫到家裡來，我就成為「敬等」了。你知遒，我家離學校太近，我與方儀的窜話来完，就聽 
到門口有摩扦車捋，然後_人無權貌的急敲大門上的銅瑣，我便向方儀說：「知道了！保重！再 
見！」放下電話，便從後_門溜了出來。」 

「你父親熠沒有回來？」 

「這様倒好，他若回來，又給了我很多鈸，他對特務就不好應付了。我出來後，已借電話告知 
他，逭樣他可以完全推說不知。」 

r 唉！你父親真是個好父親，也是個怪父親。」我即時浮起那漲我所熟悉的老人的面孔，以 M 
由他那馬褂下面長袍裡掏出香煙遞給我時那像似陌生而 t 親切的動作。 

r 你說的一點不錯！」仲直十分咸觸址： r 他在家裡很少講話，把錢交給母親，任何生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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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宵 C 来客也向不打招呼；常然他並不毡不歡迎。在外面他是個生意人，在家卻從不謅貿寶，除 
了吃煙吃茶，就是看線裝輿，再不然就刻刻石頭。對你离是特別例外，上次他送給你那瑰「男兒志 
在四方 J 雞血石印，就是他自己刻的。」 

r 不知逭一次，他老要受什麼_雛了……」 

r 當然免不了。」仲直無可奈何地诗定替。「不過父親總會有辦法應付，也許不致遒大難！唉， 
我父親與我，在思想生活各方而都记？1代的人，可是他老總是無條件的，不怕任何_牲地支持我們 
逭一代。我到後方去的時候，他没料説什麼，前幾•入回来的畤候，他也沒問什麼。他雖然沒說沒問， 
我想他對我們所做的，心裡一定钌數。逭次我說遛要击幾天，他比我自己想的可能遺多還遠，他一 
定是耍給我再更多的鈕，不然不會既撊那麼久，熠迆我等，差點等到特務手裡。這様最好，我雖然 
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也沒有來得 H 向他拜別，但只#他知道我沒有被捕，就抵得住他將遇到的任何 
不幸了。 J 

r 真像是鬼使神差，」我無阳感慨而又故示坦然地銳： r 羅裙與你都能逃離虎口，總算是我們 
的福氣，多謝祖上的餘德和祌镟的保佑。」 
r 未來的日子锓呢！幸迎能總蹦於我們。 j 

伊正上來招呼我們午飯。仲直倉惶出走的沉重情懷已宪全淹沒我搶救羅雷那點興甯榆快，尤其 
他最後逭句疑問，他使 a 感到 Mfl 的悵惘，因之與他同様的沒有胄 L1。 伊正最備人情，沒說一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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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的安慰言語。 

飯後，我把羅雷離家的景況也向仲盥述說一煸。我們都欽敬負貴人在應變的時候，對變：一的處 
理，特別有決心、打魄力、有迪睃，所以能制敵於機先；肀於其對同志所自然流露的愛護闕切之情， 
尤增吾人對其拳拳服豳之意。 

情勢突然急轉直下。第一 i ; 天擗逾同志報來消悤，心竹確窗是被捕，他們来能採出被捕的真因， 
但知與我們工作無關。最山人意料的，被捕不到一天，煽位老老 t ‘ w 而又缺乏工作經驗的心竹，在 
曰本站大和幣察署的「留 M 埸」裡，竟於密訊中途緒機越牆逃走了。逭一逃，澈怒了敵擗，加重了 
敵人的注意，擴大了棠情。為了迫網心竹，於他逃跑的當曰即到校内傅飽仲直與羅嵆，也傅詾了別 
的同學與社會關係人，自 M 也就急急調査我。當時吉田顧問「出彌」在外，校内 M 話都說我#哈爾 
涫，敵特撲空後轉赴泰城搜索時，又發現我 □ 離家半賊……我們都哪裡去了？敵人自問。這時才意 
味到他們逮捕心竹時，只以為他是另一宗案件的一個小枝、一條小魚•，未曾想到逭個小枝關迪到另 
一株大樹，這一條小魚赌於一個魚群；而它已經到手竟又脫網而去。曰本螯犬的曠覺是最銳敏的， 
曰本戶政的鼹密也是世界聞名的，偽涡翻版應⑴，且握柯偽滿各部門各階 M 的統治權力者，也都是 
日本幹員，但竟迫緝不到我們，真是：大天打雁被雁啄了眼，小河沿裡翻了大船，他們的憤怒與難堪 
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於是他們亂肆兇殘逮捕無尜 ff ……他們捉去了羅爾的哥哥，仲直的父親；我的 
家裡，除了叔叔、父親外，遛有堂兄表鹩等六人，都因我而鄉鐺入獄…… 





心竹脫逃了，他的案件沒有完結。敵人找他，我們也找他；敵人想重新緝捕他繼續迫査，我們 
想掩護他歸隊以便 H 作。結果，敵我均沒有成功，經過：段徙勞後，他成了雙方的懸案，偵察的熱 
潮也逐漸消褪。 

心竹跑到哪裡去了？ M 否他已潛行入_?我常常_中想，我知道任俠曾給他留過路線。 

一次打擊、 1 T - X 教訓，一番風闽、一番精進。心竹事件使我們覺覺阐裡的仲直、羅雷和另外雨 
位幹部同志離開學校、離開家，和我一様地潛入 ilt 下，加上從其他市縣所徵 H 而來的優秀同志，連 
同自一二三 o 事件後即已隱舁的省方幹部們，拮有四+餘位輿任工作人 M 。 這四+多人又大多數是 
被敵偽通緝的。這一事賁 M 以說明我們的組織‘—作是如何鮑大，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可知煊時總機 
刚所背的包袱是如何沉重了。伹负資人卻好整以咽地立即趁幟間辦第二期幹部訓練班，班址就設在 
尚智里。 

地下工作，一群被通緝的人，當然不能一同公開受_, R 有祕密分組進行。普通六七人編為一 
組。後來把幹釧班推展到其他地區，山_锊導 n 分別主持，各地幹部同志大都掊受了訓練，前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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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組，拄有二三百人。 

「白從千山釧練圃以後，」汽啬人於開班時致_飼說：「我們總不停地想辦法舉辦有充實内容 
的訓練。我們都知道，地下工作和_髗訓練在祕密原則上是互相衝突的，但是訓練對於開展工作極 
其重要，蔣委眞畏說釧練1於作戰，就是煊個意思。琨在，我們在採取更主動與敵人搏鬥的前夕舉 
辦_練，就是要大家更貫徹現地抗戰理念，充货工作能力和增強爾鬥信心。我們現階段是徒手與敵 
人槍桿肉榑，我們憑恃什麼？就是我們擇兽固執的理念，堅決不拔的信心，百折不撓的精神，和無 
柱不利的工作能力、方法與技術。所以希望各位同志嬰拿出對於保守祕密維護組織最大的信心，來 
揸受逭次訓練。」最後負資人遛耍求大家舉手宫锊，保餹釧練的成功，保證铞守訓練的祕密。他說： 
「如果任何人做不到這雨點，我個人就毁跟他拼命！」 

我從沒有看過良啬人講話 M - 如此澈動，澈動得猶如羅钳 4 t 後所銳釘點撒野的程瑄，可見負貴人 
對此次釧練期待之大與對組繈和同志安危關 t)J 之深了。當時可以說是蟠淚俱下的塌面，發聲的是負 
貴人，落澦的是我們。我們現在均一無所有，我們 n ^ 組繈與 X 作，其寅用不蒈負貴人那麼諄諄訓 
誡，現在組繈 - M 我們的家， H 作是我們的命，我們對組織和工作，那能不拼命！ 

訓練内容繫1，無法一 i 記述，倒是有幾個特點，不能不提。其一是大家不分學以職 M ， 每個 
人都主！ I 幾個專題，可調 '//: 訓7/:練，教學 tfjM 。其次是提山丄作- W 際問題， M 工作實例，共同檢討、 
質疑、辯論、補充。所_的成果與結論又都成為現地教材的一部分，即畤印發各址同志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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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正綜合心理建設與行的道理！ I 了一課箪命哲學，因其駐箚傅智軎局之便，平時閲讀甚廣，參 
考各家學說與各派宗教信仰推衍出許多精采意見，真不愧為我黧中之哲人。羅雷卻批評他所說的全 
是假真理.，我個人仍詔為他總算言之有故，另有：番人生意境。仲直根捕《中國之命運》所指示原 
則，參照偽滿現況資料，對嵬北收很後的建設工作，擬訂一套完善寊用的 M 圖。惟亮報告他關於抗 
戰歌曲與民族精神的研究，我也對滿洲文壇琨条與敵偽文化統制政策，做了分祈檢討。羅雷性急而 
執拗，對他所贊成的事物也常提相反的意見；儘符如此，我仍很欣實他所講述的釘稍術。他對跟蹤 
與脫梢的技巧說來頭頭是道，好像他是•一位 t 探老手•，他转跟蹤，敵人一定跑不了；敵人若跟蹤他， 
他定能擺脫掉；這對於我以後 4- 變局中的行動，得益匪淺。 

我們一面接受釧練，一面研究調整組織的結構，一面改進閧展工作的方法。所以所謂訓練班， 
實際也發生了工作檢討會反工作泱策會議的作用。羅爾、仲直是剛從後方受釧回來的人，卻說這才 
是實際有用的訓練。 

我們是第一組，也許是負貴人•要緒此機會把工作做全盤的檢討鼦，_練的時間特別長，前後三 
個冃整整熬過一個炎熟的夏天。在此期間，我每冃仍必須抽空赴外地督導一兩次，沒有當堂聽過的 
課目，回來後雖然必須開夜車看記錄趕緊補修而特別忙碌，但在情緒上畢竟有些調削。伊正、惟亮 
已習慣於駐守尚智里的生活。仲直性格内向，曰不出戶亦無窒息的威覺。羅雷則像頭小豹子，忽然 
關在籠子裡，寶在是悶得急氣得慌•，溽 M 蒸人，負貴人等不在場的時候，他就找碴兒跟我們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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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明 ft 他的心崽沒人理他，他想打架沒 fj 對手，只釘脫光 k 衣，迪背心都不穿，揮汗寫他的鋼板， 
以便早曰刊印《中國之命運》 C 

r 羅爾，」仲直勸告他： r 穿上衣服好不好，我們得準備隨時行動。」 

「跑？你堳想往哪裡跑？哪個敢來，我就給他來個漲飛裸锴戰禹超！」羅爾如此說。 

尚智里原_羅漢堂，生活雜務向由駐守同志良貴料理•，訓練期間人口增多，除跑街採賀仍由駐 
守同志擔當外，一切内務炊煮則山各學 M 輪流操作。我因出身韙衬，保有莊稼人的作風，一切以量 
勝，大鍋煮飯，大勺燉菜，每餐必_臁餘。仲直比較講究，伹他在家從来下過廚房，對香味兩項不 
免眼高手低，力不從心，對顏色：項倒能把握，紅 MM 白豆腐線菠椠等，總是五彩#目，結果是中 
看不中吃。羅雷所做的隶西，不是半生不熟便是焼過 ® 而焦黑：片。有人檢討他，他會回答你： r 留 
著那份轎神，到監獄裡再去挑剔吧！」大家沒得話說 C 

生活必爾品，偽滿當時亦因戰時物質不足施行「配給制」，市場上十分缺乏，有亦價昂，有時根 
本貿不到。我們都是被通緝的 r 黑人」，+能以 r 配給通帳」領取，又沒有 S 鉤的財力私購，欲使物 
質生活充裕實不可得.，負貴人卻在如此條件下儘最使我們威到豐滿。負資人除了致開班訓詞時像羅 
雷所說 r 兇」了一次外，整個期間都是和平親切的。我們組織原有 r 道義_結，科學服務，堅 .S 奮 
鬥，壯烈犧牲」等四稀精神信條，結業典禮時，負貴人特別就 r 遒義團結」一項加以閨明。結論是 
同志愛必須由生活上互相刚心扶助做起，所以他特別揹發雙倍伙含金為結黹宴加菜，有酒有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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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1開同樂會，真可謂 r 忙裡偷間，苦中作樂」了。 

同樂會畢，負貴人等離去，我們開始閒燄，受釧期中我們都忙，我們也不願燄閒話，閒話必渉 
反私寧舊氺，想起私事轉审必引發無調的情結， IH 過此一宵我們又將分別，仲直即留尚智里，開始 
其編南工作，並整理自後方攜回的各顶資料，我則隨羅爾疏散到他所住過的敦和里，以繼缋我僕僕 
風塵於各地區的督導生涯。各里間的内部交通仍由伊正兼任，惟亮則聞將他調。 

羅雷遛在趕寫他来完成的鋼板，也好，這個人不做 H 就說暸話，且偏愛說觸#頭的話，說者無 
心只在發浊，聽的總是遭受些心理的干播。我們不願招惹他，三個人坐在寤室一崗低語間哪。談話 
無邊無際，由現地 : 1 : 作燄到後方生活，也燄些他們穿越火線的旅途風光。燄話中斷，沉默中，仲宣 
忽由桌面上取起 r 飢旋齿」，睇視边久，問： 

「這是誰的東西？」 
r 紀剛的。」伊正回覆他。 
r 由哪兒弄來的？」仲宣問我。 
r 你先銳說你對它的威覺洱說。」我反問他。 

「煊些天來我就對它很留意，」仲直說：「說脔#的，煊個擻面很 M 人很有魅力，只是氣氛太 
淒涼空虛，令人有不幸的感覺。它好傕条徵什麼啟示什麼。条徵什麼？現#很難預測，最好也不要 
預測。不過直到現在我塯沒有女朋友，如果它的啟： > T ' 涉反愛情，應該與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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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當然於我也扯不上！」伊正更推得乾淨。 

r 我不能箅是戀過愛！」我也鄭重地表：不： r 自然也不應該與我有關。而且逭是鋪鳴的臨別贈 
品，鍾鳴和我們的關係你是知道的，一點私人的威情成份也沒打。」就便我把經過的情形向仲直略 
述一煸。 

「你們談什麼情啦，愛的？」羅雷忽然走過來。 
r 我們談紀剛的逭件東西，」仲直告訴他。 r 沒有祕密。」 

「逭是怎回事？」羅爾接過「凱旋者」，匆匆踹詳一 #，露出：臉鄙夷的神色。 r 孟宛如送給你 

的？」 

「你怎麽扯到她身上？」我反喆銳。 

「你當我不知道？你那套自作_情的陣 IIK 法，瞄過別人，刚不過我！我早就看透了，下地獄的 
時候你也忘不了孟宛如.，今天你不能杷她帶來，卻把她的紀念品偷偷帶來 C 我#過你的《火舌集》 
了，我告訴你，你沒有做苦行僧的資格，你只配做柁和尚！」 

r 羅爾，」仲直截斷他的譏諷. • r 不要冤枉紀剛。我作證，此物與宛如無涉。這不是一件情人 
的紀念品，這只能算是一朵浮雲，一 M - 落键。人總是有臧情的……」 

「你也別幫他作繭自縛，」羅凿也未容他把話說完： r 人家把從小兒啬梅竹馬的明友，訂了婚 
而且就要結婚的来婚麥都窀之如敝屣，你們卻把一朵浮雲，111落铖，當玲窗似的來收藏，哪有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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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道理！」說羅，卡卡幾聲把它撕破了。 

逭突如其來的結局，引得伊正做不停地苦笑。 

開_練班，是我們所敬佩的_啬人的偉大 X 作措施之一；#敵騎縱權、轡網密佈之下，_中多 
數被通緝的幹部，設堂授課，真可調大手筆。受訓期間，_爾曾調侃地銳： 

「真好，真方便！我若是鬼子，現在就來包圍博智梅阔，把你們大大小小，頭頭腦腦，一網兜 

收！」 

可惜我們有此一 I ! 險艄神，敵人卻沒有煊樋幸運的收稽。接衿就開始了我們都威興甯而踫阀的另 
一偉大行動 —— 督導 H 作。 

我們受釧完畢，像是在廋祝節日夜晚所發放的煙火，於夜空中爆裂後，火光一閃，流星四散。 
那真是極美鼯的闘絮！敵人從長# (偽都新京)發號皰令、控制全澜：我們從瀋陶(昔日東北的軍 
政中心 ) 指揮戰鬥，做收復東北，再建柬北的艱鉅工作。負貴人依據圯理與交通形勢，組織 M 工作 
闕係，在 r 滿洲國」大地圖上，闸紅筆作圈，劃山我們各锊導人員的駐在捕點，闬藍筆圍繞箸 M 個 
撺點，沿钙附近的鐡路線，劃山每個區域的锊導範園。我與羅爾乂毓、景樵、啬：、彭齡、舒源、 
建仁、穎川、尹生等人都是専任锊禪 H ， tl! 叫巡迴锊導；就是每冃在其區内各縣 rli 巡迴一週，並代 
表總機關與各地駐在督導员聯絡，然後回省方報告。駐在筲導 U 亦有+餘人，如漁洋、克德之於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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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鑑、伯方之於錦州，安東通化之仙石、亞倫，通逍東絜之松橾、曠峰，長舂之公謀、歐凱， 
吉林之致中，合 fl 之廷奇，北安之友芝等。他們分駐各地，或有偽職掩護，威以自由職業身分活動， 
只在其 H 作區内駐在督導，並不到省方報告。瀋_為總機闕所在地，除伊正、惟亮、仲直外，尚有 
鴻學、正身、季風、碧丹、澄波、大華等均揄任重要 H 作。煊三五+人無日不在各地活動，有的大 
巡迴，有的小巡迥，就地下 H 作而言，真是洋洋大觀。假若把我們每位人員都用不同顏色的小燈泡 
表示，按動電紐，同畤放光，直如朗朗星空，閃閃流動，烯爛無比！ 

羅雷接替原由我所巡行的遼南和安東地區雨條路線，我仍保留遼西地區並兼負瀋、長、哈三大 
摅點的督導與聯絡工作。心竹事件已經過去半年，敵人對我的搜捕可能轉移焦點，所以負貴人說我 
仍可以每個月前柱咍爾濱一次。至於由咍埠朿經珠河牡丹江而至綏芬河所調 r 濱綏」，西經齊齊咍 
爾，海拉爾而至滿洲里所謂 r 涫州 j ,以反北去北安黑河所調「涫北」 r 北黑」等鐡路之沿線各城鎮 
則由貴一、建仁、景樵二：人分別奔跑。 

事後回想，那真是我們工作的啬金時代。但當時供應 M 麼多專任工作人員的衣食 M 交通旅費， 
實是一筆很大的負掄。中央鞭長奠反，對我們的經濟支援等於杯水車簖，甚且長期轉#不到東北。 
我們只有自力更生，一切皆由同志捐輸。經濟建設委 H 會就是負資籥措經費的機關。但捐輸有限， 
用度浩繁，尤其不 S 應付逭半年以來陡然擴大的開銷。好在大家都是 r 白吃飽白幹活」的幹部，否 
則不發薪水就停工不幹，那遛了得？組織並沒有提出要我們如何節省，負資人也不要看我們的柁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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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遛堅持要巡迴锊導人 M 乘坐二等市，服裝整齊，以減少被檢杏的機會。但我們都知道實際情 
況，當然就自動儘置節齒，因之生活就更不成生活了。可是若以羅馉常喜歡用 r 獄中伙食」的 R 度 
來衡量，現在的生活我們仍應—分澜 H 。比 M 項生活補給钽困纖的，倒是各項證明文件的薄製了 c 
我們逭些受通緝的人，第一項黹闬的文濟 M 戶箱 li 本以便申報 P 口，常然都#用假姓假名假職 
_假緒貫，逭一項假造起來比敝麻煩，而且敵偽 P 紡. ' W 行 r 照會」制度，如偽造甲地戶箱遷入 zil !; 
申報，如甲地無妥兽安排，一經「照會」必出紕； I 。好在除必須定居以建立祕密機 [41 之同志外，我 
們各地遊動的人尚可不報戶口， H 需要身分證件應付臨時戶口檢査或旅途中轔憲盤詰。可是我們每 
個人都需要許多個，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化名和不同身分。臂如時鑑在遼西任偽 r 錦州省政府」 
的高級職務，我與他聯絡時的化名是許文南，用偽司法部的職:證，穿協和服配偽中央機關 { n 吏白 
色偽旗領章，而且離閲「_塌」所在地偽都「新- iK 」 ，遛耍備 M 「出張證明#」，才合身分。魏邦在 
營口 r 専寶公署」做_，我到營口時是扮做商人爵分，穿便服， H 闬「_民手帳」即可。這些證件， 
有的依賴各敵偽機刚内部同志盜出夺：甶，由我們自行填寫，旮的則由有刻印枝術的同志偽造仿製。 
但無論如何蜻巧，仔細觀擦起來，不免發現漏洞，因此引超羅爾跟伊正在敦和里的一埸舌戰。 

r 我們要以_神補物質的不足，」伊正堅持他的意見，為他所仿製而不太理想的證件辯_ : r 我 
們一定要在心理上戰勝敵人，因此絕不會在使用逭些證件畤發生問題！」 

r 好！我虛心，我檢 M ， J 羅雷表面自制，内心不服 ill : 說： r 我抛棄我的成見，_你講講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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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戰術，開開我的茅塞，長長我的見識！」 

r 謝謝你的誇獎！」伊正接下羅雷的幾柄小刀子，繼總心平氣和地解釋。 r 我的意思是指 r 滿洲 
國」是偽政權，它的一切都是偽的，惟獨我們才是真的。我們持闬組織所製作的證件，就要想煊是 
我們自己的寘證明，遇有任何撿査，都會心安神穩，理直氣壯地通行無阻了。」 

r 真是妙論！妙論！但我們不是巧辯你那假哲學上的真偽問題，我們是研究煊證件像與不像和 
通行效用的問題。仿造得像，才能通過各項檢汽。你看你給我的 M 1 份，印泥的顏色淡，印紋的線 
條組，逭，逭……我看你是有意陷害我！」 

羅雷最後逭句話，雖屬笑談，也是言重了些。 

r 我所做的固然不+分理想，但也不能說沒宵逹到適用的程度，」伊正苦笑箸應忖：「這一份 
大體上是很像的了。敵偽薔憲的一般檢査人員，並不是印章證件鑑定専家，絕不會由證件上引起問 
題。一旦因其他變故而遭意外時，像我們煊些人，證件真假遛不都是一様。而且迫究起來，真的來 
源還要受牽累，倒不如假的好推脫 I 」 

r 你完全是強詞奪理！」羅雷等於指貴他。 
r 你也夠得上是吹毛求疵！」伊正也回敬了他。 

伊正遛沒太失掉他的幽默感，羅雷卻氣得鼓耳撓腮圯說不出話來。逭個局面很尷尬。按蒈我的 
經驗，伊正所供應的證件確貪達到適闬的程 It 。： 個锊導 H 如能鎖定自然不嵌形跡地應忖一般檢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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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用這類證明文件是沒有問題的。反之，如果神色慌漲進烟尖措，即使特用«窗證件，也會發生破 
綻的。所以說問題倒不在證件本身。但，假转像羅雷的威覺，認為那個身分證有些不妥，硬要他使 
用那份他認為不妥的證件，在心理上足以檇成弱點，在應付的態-賊上就要受影響。現在他二人由事 
理的辯論發展到有些愈氣之爭時，我應該山面打圓坶了。我放下手中整理的報告，正在斟酌開腔詞 
句，怡巧負貴人來到，_爾就帶辑他的餘忿隨负貴人到裡 Mr 過關」去了。負肯人是明眼人，一面 
走著一面問： 

r 羅雷，什麼人惹你生氣？」 
r 沒什麼，沒什麼……」羅雷恭饉地答。 

當然，逭些雞毛綜皮的事，都算不得什麼。 

所調 r 過關」也是羅雷發明的妙飼兒，區區兩個字，卻把我們各路樊雄自曾導區歸來向負貴人 
報告工作畤的情景，完全表現出來。尹生曾為文描述，有一段+分逼真，正好引用在此。他寫替： 
「過關是敦和里的一個術朗，它代峩锊導人 M 向負贵人報告 i 元畢而生的輕鬆之臧。別看負貴人 
對任何人都向無疾顏厲色，他在工作上卻從不餚人。當他傾其注意於聽取朁導人員報告時，為了吸 
收每一要點，他會不厭其詳地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習慣於和報告人面對面坐在土炕上，在他們中間 
的小桌上摧箸一份書面報告，另外的人_會識趣址轉向遠處。他們喁喁私語，彼此口不稍停地講， 
講什麼當然別人聽不到，但只要看那報告人額上诲筋暴起，面紅耳赤的苦相，就不雛想像那種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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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受的。這種情形以羅雷為最，他本來生就一漲孩子臉，此時卻一變而為下蛋的母雞了 。 J 
由此觀之，無怪乎羅雷有其靈感創造那個妙飼了。 

各督導員在回省方述職時的物質生活雖然同樣清苦，伹#各自的督導區内卻各有千秋。各地同 
志在接待我們時，最初是既緊漲澈動， 又興衡 熱情， 大家都 是生死伙伴，#敵偽高壓下同為一個偉 
大的目標而犧牲奮鬥，都有一種不可言宣的瀨郁的道義威情，於是都把他們所能拿出的最佳的菜肴 
來與我們共享。時間久了，緊張的情緒因磨練而寬舒，接待的熱情仍與曰俱增，因此也發生了很多 
有趣的插曲。一夭 ，大 家回到敦和里，過了「闕」後，間燄中竟談到各地同志的接待情況，而且互 
相比較起來。比來比去，羅雷比輸了，他矯情地喊道： 

「好啊！你們逭些帝國叛徒，美其名曰思想犯，結果竟是一群「思想飯」！」 

原來羅雷現在所去的地方，同志們多是一般 r 官公吏」與中產階級的市民，正是敵偽經濟統制 
下受影響受限制較多的；暦，主副食都很低劣。而我所到的地區則被彼譏為「肥缺」，同志有醫生、 
有任高級偽職的，任高級偽職的使用「福宇通帐」可以領到「特配」，除了大米白麵不虞匱乏外，遛 
可以得到南洋罐頭和曰本请洒，真是口福匪淺，聽得他不免垂涎三尺也！ 

就各地同志的家庭情況言，太婦都是同志的居極少數，多半的先生是同志，太太不是，有的尚 
有父母在堂者。我們的工作是極端祕密的，除了同志，原則上是六親皆背的，所以在接待督導人員 
食宿談話時，要對其家人做種種的掩飾，可是有時候逭補掩飾保密倒顯得多餘了。_如我到營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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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魏邦家。魏邦和馬潔夫婦都足同志，魏邦的母親與他們 一 起居住，我們的审都背蒈煊位老太太。 
:次為攜帶1•嬰文件，讓馬潔把它總在/!/鞋的千勝肢裡，馬潔是：個職業女性， R 會上班打算盤 • 
拿針線半會不#，哪裡會用繭繩上鞋底？二拇指 B 扎了闹個洞，血流點點，鞋底馏沒有繈上一針， 
萬般無奈，只好求助婆婆。 

「媽， J 馬潔說：「_你老 M 個忙，把 M 包東西做到鞋底裡。煊不 ili 垴事情，你老不用問，也 
不要講……」 

r 甭說了！」老太太掊過針和鞋，並制止了馬潔的町嗎： r 你們一天來來往柱的，我心裡什麼 
不明白？不用跟我說那些喩話！你們年輕人都不怕，我逭老太太遛怕什麼？」 

東北同胞的愛國心和潛在的敵愾惫識，由逭老太太的一語即可窺知全貌，但東 it 地區地下 H 作 
的艱辛程麼和特殊的型式，卻不是一般人，尤其是#抗戰後打的人所能想像領略的。提超地下工作， 

1般人的印象都是平、津、京、滬的那一稲。那畤華北華中華南等淪陷區内，敵偽所佔領的只是點 
與線：賊大的面仍為我游轵部隊所掌握，而敵人迆駐不久，做不到滕密的控制。在那些地區作地下 
X 作的同志們，寫是海闊憑魚蹓，夭_任烏飛，：朝惝勢不佳成遒受破谏，只要绲出城，就可到安 
全區樓身。敵偽統治東北十餘年，不僅有全面的控制，而且深反各 M 社會 C 我們沒有租界地可資掩 
避，更沒有游擊區可以退守，只有依賴我們自己的智慧與釣氣和我們用生命與鮮血所建立起來的組 
織力。我們的組織越鼹密越鮑大， a 們的應變力和戰鬥力就越堅強越雄厚。4:任何不幸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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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堅持現地抗戰佶念， . y 受矜稀，永埴留#柬北，無情址支撐下去，使得我們更要特別注 
意平時的柿護，逭對巡迴各地的枰導人： E 尤其重要。 

我們所調的掩護， - W 際上並不神奇。我們不用鋼筋水泥造一座銅牆鏈壁似的工作機剐，以防禦 
敵人炮火的應炸，我們也不穿署全身盔甲，以求刀劍不入地避免麴繫。我們的辦法就是平常、平常， 
和一般人一様。我們潛隱於社會眾人之中，我們一切的衣食住行言語動作都和常人無異，！ I 敵人無 
法把我們從我們同胞中區別出來， M 就是我們的碉堡、我們的符、我們最大的安全保障。 

我們逭一群，就是像幽靈般化身於社會眾人之中，朝發白山麓，夜宿黑水頭，砟抵公主嶺，明 
走鳳凰城，忽聚忽散，忽東忽四，被 M 歟 E ： ,巡迴巡迴！ 



「各位旅客：往山沲闕方面的急行列串，就嬰開市啦，沒有上車的，舗趕快上車吧！」 
r 奉天驛」月蠢上的發車鈴锊啤啤在響，摘咅器裡播出那沙啞而疲憊的職業性的嬌聲報告，緊 
接蒈便「放送」出令人_得習慣已無任何感覺的《海軍進行曲》了。不！對於有心人而言，威覺仍 
是有的，只是由於畤間與戰 M 的變遷，前後的烕覺不再相同了。 r 大東亞戰爭」初期，曰軍席捲南 
洋， M 支曲子既興甯又輕快，特別滲出驕狂的奋韻，琨在戰！2逆轉，敵人和替苦水與血水一堆堆吐 
出以前曾經呑噬過的太平洋岛嶼時，逭支曲子就流浊山一補貧血、空虛、悲愴，與曰馨途窮之威 T ! 

太平洋上的風雷，敵人雖 M 败条，但仍急圖反咆，在中11人陸上_紝肆虐；而我們在敵人的後 
方，也分秒不停地稍極活動。 

逭是民國 n : 十二年冬至曰的下午三時，「大陸號」急行列車自朝鮮釜山來，經漢城、新義州、安 
東，到瀋陶，完成它的呑吐作用後，再開往錦州、山海關、天津、北平去。按蒈敵人最初的夢想， 
待打通大陸走廊後，逭列車可由北平繼绱南行，經平漤掊粵漤，通過中國大陸，直抵它早自英人手 
中奪取的戰果 —— 由新嘉坡改稱的 —— 昭南。所以命名為「大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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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擬乘坐上午的 r 興亞號」，因寧遲延才改搭這班快車。审輪 Li 閧始緩緩轉動，我匆匆自地下 
道追趕上來，手中提箸一隻鼓脹的皮包，奄不遛疑地跳上:;等車廂後，已感到微微作喘。我原以為 
自己走得太急驟些，等到我把提包像其他旅客處理 r 手荷物」一様地放在火車座下時，兩臂酸酸的， 
這才意識到今天的提包實在太沉重，沉重得就像中國的命運一樣！ 

車®中的暖氣雖然若有若無，伹仍比外面的冷風溫暖得多。我楝替一個 r 曰系」旅客身旁的空 
位坐下，煊位同座像為排遣寂窗似地向我搭訕說： 

「呀，呀，這裡的无氣真正冷哪！」 

「說的是呢！」我也用簡單的曰語做禮貌的應答。 

聽他的口氣似乎是過路人，也許是來自曰本本土，也許是來自朝鮮半島，目的是向中國大陸去。 
做什麼的？ 一時看不出來，我也不去管它。我堅守我們的原則：在旅途中，不尖禮貌也不多做交談。 
我自大衣袋裡掏出一份當天的《朝曰新聞》，佯做凝神閲謫的樣子，卻用雨眼的餘光考察一番車内 
情況，最後又不自主地俯瞰一眼座下的皮包，那裡裝的就是《中國之命運》。地下版的《中國之命 
運》也是六十四開本袖玲型小冊子，小雖小，巧則巧矣，但數量多了，多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仍然 
無法像其他單漲文件或簿本小冊子易於掩藏攜帶。如果一冊冊地分別傅送，#一個城鎮裡尚可，若 
搭乘火車跑遍東北各縣市，不僅時間經濟兩不容許，而且也違反祕密工作的另一原則。地下工作與 
文件像讓體訓練；樣，也是有衝突性的。想祕密，最好是無片紙迹字，以免貽為物證；但文件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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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又有無比的推動力，是以組織仍冒萬險發行各稲工作刊物。傳遞文件的危險性固與文件的體 
積成正比例，但與傳遞的頻率也是成正比例的。傳遞的次數越多，被敵人發現的櫟會亦越多，因此 
我們這次採取 r 公然提持，大脑閲關」：策。先自省方向各地區整批運送，再個別轉發到基暦細胞 
組織的每位同志手中。這個整批運送的貴任，大部分落在我們巡迴督導貝的身上。 

聖誕節快到了。當東訊社將此書 Hi 版消息傳播後，各地同志紛紛要求，均欲先睹為快。今牟的 
聖誕節，我再也看不見聽不箸我所喜悅的人們那些啬舂的歡笑，但當我像聖誕老人一樣，在聖誕節 
以前，冒署鼹寒的天候和旅程的艱險，把煊件塑誕禮品送到各址同志手中，想像他們那種 r 雪夜閉 
門讀禁書」的興甯情懷，也使我感到奠大的安慰。半個月來，我就是為了運送這批東西而來柱於以 
瀋陽為中心的各大鐡路幹線上。先是松北，後是奉吉……煊次是前往遼西。本來遼南方面也擬由我 
去運送，後來羅雷另想出辦法而減少我兩次奔跑。煊次如能安全返防，就算完滿達成任務，那就不 
必再聽羅雷的吹牛調侃了。 

r 紀剛，負資人杷煊件事交給你，又說你有福氣， M 下子可要看你的道行了！」 
r 看我的？好，就看我的！」這是當時我心裡想回答他的話。羅雷口尖舌利，在最嚴肅的工作 
上，也總要給攪拌一些刻薄詼諧。錐說有福氣？全是他胡說八道！但羅雷的辦法確實很妙，他誚鏡 
塵同志掄當這份差遺。鏡塵法師 r 九一八」時曾從_義興軍活動，事敗後削髮隱居於千山龍泉寺， 
最近又參加了現地工作；他用出家人扦缽的袋子，像化绦似地遊行於遼南各縣市，沒有人注意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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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的裕子裡 B 有玄機。肴来羅 Tit 倒 M ^-' J 點福氣，我的福氣在哪裡，我不去想它，現在我必須再鮮 
細思考一番這次旅行中可能遒遇的事故，因為仲直那句「幸運不會永久豳於我們」的話，侬舊縈繞 
在我的心裡。 

車行途中，我_蒈上洗手間的機會，整理一下呢質的「協和晒」，正了正偽司法部的白旗領章， 
抖了抖「戰鬥帽」上的柘_，再仔細欣赏一下銪子中那位懶然「帝固政府的官吏」，不免對鏡會心一 
笑。我身材中等，面目平庸，站#人群中奄無特徵，可以説裝什麼像什麼，就是不像址下工作舎， 
所以同志們也詔為我有最佳的铞護色和最高的安全 It 。 

性格方面，我是比較接近仲直的，一點沒有羅雷那樣的鋒芒神采。羅爾、仲直奉命取經，越山 
海關，浦 M 河，穿火線，到抗戰的西北 la 銷西安•，：跆走「：：_」 —— 偽涡、狂偽政權、中國後方； 
八千里，雲和月。歸來後，仲直沒說什麼，羅黹卻幾次一一：番址自詡為當代妖猴！我呢？我沒有什麼 
好比，1=1貴人吩咐時雖曾說過「放心去 W ! 得道多助。」我卻不敔以此慰勉的話來自我寬解，我只 
知道：服從、負貴、爾鬥、犧牲而已！ 

二等車廂的旅荠，多數是 r 曰系」人，少數所鯛 r 滿系」的中國人，也都是 r 帝國政府」的中 
堅幹部，隨車的鐵路擗察對待煊一類乘客均給與相當的辟敬，加之 r 大陸號」中長途旅客較多，除 
到山海_時做出入國墒的龊格檢查外，由瀋陨問行的逭一段途程中，車！ it 雖然巡行數次，並未對任 
何旅客盤詁，所以有：段時間，我自 LI 都忘記了那提包的#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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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使一切脫軌，逭班怏車本來是準時不誤的，不剕幾度為軍運列車_路，太陽已快落山，應 
該是抵達錦州的時刻，車又停在溝幫子車站，；等又是！：十分鐘。冃 •!• 上的小販正好大做生意•，此 
去彼來不停叫著： 

「便當，便當-」 

r 燒雞，燒雞 —— 」 

同座的曰人自 r 食堂車」回來後，我已解決了我的飯盒子。我也可以到飯車去用我的晩餐，但 
我不願離開我要送人的聖誕禮物，只好在我的座位上便當便當了。 

小販的叫賣聲又引起逭位同座者的發言興趣，他一面用牙籤剔蒈牙緇，一面噴箸酒氣自言自語 

I: 

r 聽說燒雞是逭裡的名產 ni ! J 說羅，卻偏過腧來望蒈我。 
r 說的是呢！」我只好掊應替。 
r 可是食堂的償役說，現#寶的燒雞全是烏鴉哩！」 

「這個，我不知道。」 

r 不知是戰爭的關係呢？遛是商人的道德呢？」 

他煊話很難回答，我也不準備回答，好在他也不是真正要求回答。不久，不知是他酒力發作， 
遛是他長途勞頓，竟呼呼址鼾聲大作了。我也依蒈座椅的犇背假寐蒈，上一個冃在煊裡所發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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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也應時的浮上腦際。 

上一攻，我乘坐的是惽車。人人都知奉山線上 一 .. 犯俱全，尤其是在「锊通列車」的慢車上。有 
為販寶生活必黹品而跑單辩的經濟犯；有來往熱河私運黑土的煙毐犯等等。因此敵偽儋脔的部朁上， 
這條路線上也多由 r 日系」人揄常。敵人柱往因檢査第一種而破獲第二穐，或因注意第二稀而影響 
其他，是以地下同志在心理上也都對炮西之旅視為險途。當我上車時，車_中已擠涡了旅客，許多 
人的手中肩上腋下，都提著背蒈抶箸大大小小的包輿•，不用問，不是米麵萊蔬，便是不准自由賈賣 
的肉蛋雞鴨等經濟統制品。上 > li 後躲躲藏藏，東塞西放地，更顯得擁簇混亂。車廂裡已找不到可坐 
的位賢，只有串弊的 r 擗乘席」的對面座位仍然空转，那位留辨仁丹鬍的曰本弊察正端坐#那裡吸 
署神風牌香煙。說寊在的，偷宵車内再擁擠，怕曰本婢察的老百姓都审诸遣埴地站替，也不願帶普 
r 違禁品」坐到逭個空位上來。當時我攜帶的皮包比逭次為小，裡面裝的也不外是現地教材和幾部 
抗建文庫。我忽然覺得與其站在我的同胞間一埦擁擠，倒不如坐到敵人的面前。 
r 對不起，逭裡沒有人坐嗎？」我的曰龉_铽話，說得也滿流利自然。 
r 咍伊！」對方回答個 r 是」字。 
r 我可以坐坐嗎？」 
r 伊呀！_。」 

也許是看在逭身協和呢的「協和服」的面上， H 然也換來個「_」字。我来再加考慮，乾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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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包大模大様址送到 r 警乘席」頭上的棚架上，然後份訂應得地安然就座；同那曰臀再略事天氣 
寒 01 後，便取出觀光雜誌自行閲請蒈。佇立附近的一般旅客們，都對我投以羨事的眼光，但一看到 
那鬼子的撲克面孔，又趕緊扭過頭去。 

車過皇姑屯，列車長開始驗票，車擗也隨即檢査旅客所_帶的束西。那個日本人仰視一下棚架 
上的皮包，又望望我 —— 

r 要看看嗎？•」未等他開口，我便主動問他，同時站超來伸出手去，做蒈要取皮包的姿態。 
r 免了！免了！」對方說。伹由第二列座客起，便搜査得仔細認真，口裡 M 不停地咒駡箸 r 馬 
路野郎」、 r 五冃蠅」等類的下流話。當那車磐再回到 r 轉乘席」時，我又搶先地說： 

「辛苦了！」隨替送過去一隻香煙。 

「伊伊呀，責任哪！謝謝，謝謝。」 

這一次他来再注意那隻皮包，我也把曾經吊起的一顆心輕輕故下。那時，火車正好駛抵溝幫子。 
直到我抵錦州下車，都是相安無事。 

我曾把上次的旅途經驗，在督導工作研究會上提出報告。最後，我學箸負貴人的口吻做結論說： 
r 你不怕敵人，敵人就不可怕•，你若站在敵人面前，敵人對你反倒視而不見。所以說「最危險 
的地方最安全，最安全的地方最0險」逭兩句掩護原則，由此可得到一個窗例。」 

負責人當時来在座，羅雷即席提出個有趣的質詢： 



滾滾速河 


「你有沒有想到，假若你能坐到一位漂亮小姐舍邊， M 不是更安全 ？ J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許多 m 本婢餘都是浪人出舁，常常對女性討顧.，因此，當他們杷目光集中在漂亮小姐 
身上，對於你不就視而不見了嗎？.」 

「完全相反！」我鄭重其事地舉例說： r 有一攻，我自龍 yl 回浦陶，曾經與一位年輕的女客同 
座。車過白城子遛沒到四平街，鏹路幣就來跟我囉嗦，他口裡問镨我，服_卻町蒈那個女人。他捨 
不得立時走開便不停地盤問我，好像想在那位女客人面前鼦威風。肀虧我當時 M 在校_离身分明確， 
而且沒有攜帶文件，他如何刁雛都無所調。此後我就再也不在女客附近找座，除非她是提孩抱崽的 
老太婆。」 

「那你當時為什麼湊到人家跟前去姬？」 

「是我先上車，她後上車。」 
r 可能是孟宛如吧？」 
r 別開玩笑！」 

羅雷好開我玩笑，我可不能開工作玩笑。負窗人認為那個辦法雖好，但也不能常用。所以這幾 
次特別不怕花錢，嬰我乘袂琳； 一 等，車痛內的氣氛情況完全不同，上攻的窗貴經驗也只能記錄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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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到了，夜已深沉！ 

收票口處的檢查人員，也把注意力的焦點投射在老百姓的背包上，我以 r 官公吏」的身分，提 
蒈我的公文包就很順利地混出車站。 

時間太晚了，約定來車站接運的同志，可能早已離去.，在我佇望尋覓的時候，驛前廣埸上的馬 
車，已全被人搶先僱走，結果我只好隻身步行。 

一路雖然疲倦，但此時心境已轉輕鬆，手掲包也不再那麼沉重了。 

滿天星斗，似乎也都為我即將達成任務而贬眼祝賀。北風也有些暖洋洋的！ 

夜靜人稀，聽得到雪坨上自己的腳步和腕上的手錶聲交相和奏。五分鐘，+分鐘，再過五分鐘 
我就可以走到錦州城内的地下機關，見到時鑑，交代消楚，大睡一場。我也想起羅爾向我所說的調 
侃話。這次回去，我一定向他說： r 你看吧！你們能由後方把這東西運回東北，我總算把它們由總 
機關送到基暦。」 

「喂！哏哏！」 

剛過十字路口，就從斜_的派出所裡傅出：陴劃破夜空的喊聲，我佯做未聞，繼續前行。 
「哏！站住！」 

那喊聲更加髙大，遛是道址的曰本口語命令型。咅調頗為組暴。 

我来想到在煊最後五分鐘還嬰權生核節，自村情勢不妙有心想溜，可惜附近沒有小替；若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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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人混雜，那就容易多了.，爷街獨行，不初脫逃，弄巧成拙，反為不妙•，乾脆仍用老辦法 —— 
面對敵人。於是我收住腳步轉過团來回聞一 tc : 
r 我嗎？」 
r 進來，進來 ！ j 

那傢伙繼續命令普。紅燈耿射，面琨兇光•，手槍 MiJ ,寒1點點。 

我的兩腳無法遲疑地遒上高高的臺階，走進派出所。那個值夜班勤務的幣察，退到他的辦公檣 
後，手槍仍舊指蒈我，氣勢兇兇地問： 
r 你的深更半夜的，街上什麼的走？」 
r 伊呀，火車誤點了， t 在對不起！」 

「提包裡的，什麼的有？•」 
r 公文雜誌等等，你的看看？」 
r 呀，我的看看—.」 

r 都是公家的東西，可肴的什麼没有。」我說得仍極自然，心裡□開始緊漲。 
r 囉嗦的沒有！趕快打開——」那傢伙已顯得不耐煩。 

我 R 好表示澜不在乎地把提 {3! 禰在辦公桌上，一面報明自己的 r 身分」，一面提出證明文件給他 
看；希望緒著偽裝的「身分」發牛啉 m 作用。可 M 那傢伙偏不聽邪仍驭檢饩 ， nM 態度平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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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_ 打開吧 ！J 

我取出鑰匙，極力鎖靜址，逐步開啟皮包，取山上暦的雜誌，展示給他： r 煊是司法冃刊……」 
最後又說： r 這是本部文件。」 

那傢伙看到帝國政府中央部#爯用的最尚機密文件袋，上端騎總處已用火漆封口，1箸明 M 晃 
的朱紅大印，不免稍顯猶豫，伹仍用左手取出 一 袋，犓來揹去，抖上抖下。裡面的東西長方端正， 
整整齊齊。煊類東西一共五袋。 

r 武器的沒有，煙土的沒有。」我說。 
r 假鈔票的有？」那人遒山心中的疑點。 
r 哪兒的話呢？」我故意山聲漫笑蒈。 

r 最近的，偽鈔犯的多多的有！」那人面色凝重址說。然後堅持地表示： r 我的還是要看看 

的！」 

我也禁不住騣肅起來，不客氣的對他說： 

「這是帝國政府的機密，你我都無權拆看！」 

r 我的皇帝陛下的幣察官，擗察代表皇帝，你的知遒？琨在，帝國安全的原因，我的檢齊賫任 
的有—•」 

變_已經無可避免地在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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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弊告自己：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内再想出一個最妥善的辦法，以期挽回不幸。否則……可 
是，我所準懶的辦法都已經用過，我再沒钉 M 佳的辦法可想。我只荇任此變 rnj 無救±1!:發展下去，我 
只料掊取即將來臨的臟運。一瞬間我忽然爾光一顯，想_他暫緵，並借用其派出所的電話向時鑑求 
援。但那是應變的禁律。因為寧態演變到如此田地，如用時鑑偽職的影響力暫時渡過，也將留下以 
後的線索•，如渡不過，即將_發 M 大的變 Z 2; 何況對手方又是日本人，時鑑只是 r 滿系」高官，對 
他也不可能發生作用。就在逭電光石火般的一剎那，那個傢伙已掃盡猶豫，動手柝封。我本能地伸 
出手去想要搶奪，我的手已抓住那紙袋的一角，忽驄 r 撕 I 」地：锊，文件袋被我們從中扯裂， 
+幾本《中國之命運》立時跌 M # 辦公桌上。室内的空氣突然凍結，我們兩個人都楞住了。 

半晌…… 

那人費力地銳：「你 I 」 

我也費力說：「你 —— 」 

「你的重慶份子的有？」對手已完全瞭解我的舁分。 

真相暴露後，我臧到再無顧忌，反而精神大振，因此便理直氣壯±1!:向他 M 開言傅攻勢。我說： 
r 不錯，我明白告訴你，我就是重慶方面的工作人員。我們抗戰已到反攻階段，最後勝利已經 
顧於我們。今夭，為了祖國，我已準惝犠牲，可是你要知道，你們的末日也怏到了……」 

那位曰锵，先是驚愕，繼而澈動……最後竟將手槍放#舍邊，用他：寶齠不停的雙手，將散落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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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中國之命運》急急地收攏一起，再送入我的提包裡……末了，又從已投入提包裡的書中取出 
一冊，放在他的槍旁……然後像突發心臟病的患舎一般，十分用力而稍帶口吃地說： 

「你，你的走羅！你，你，提包拿去，袂快的走！現在，別人看見的沒有，我的看見的也沒有 
……今後小心，逭樣掮帶，大大的危險……你，你的走吧！」 

我一時弄不清他的意思何在。竟然呆在那裡，動也未動。那人接蒈又說： 

「這、逭一本，我的看看……我的讀一饋……你放心，我的謫完的燒掉，你做得對！你為了你 
的祖國準備犧牲，可是我的祖國哪裡的有？我……我……我是髙麗人……」 

那人再也說不出話來，只用盡力氣將提包從辦公桌上推向我，他的淚水也跟箸湧下，滴落在辦 
公桌上，滴落在他的手槍和《中國之命運》一旁…… 

這一百八+度的大轉變，使我如遭黹擊，全鉍痙孿，手足麻痺。我薷然瞭解，原來對方是一個 
r 高麗棒子」，不，是一位朝鮮反曰志士！伹我竟忘記了向他表示感激，也未向他做禮貌上的道別， 
只木然而乏力地接過皮包，轉身想走，可是忽覺眼前一片 E 洋，不知如何舉步。 








我自遼西歸來，抵瀋下車畤，已經天黑了。回到敦和里，等於是遇險返航的船隻再進避風港一 
樣，應該有一份安全輕鬆歡愉的感覺，率 t 上我卻像跑完萬米的運動眞，已經人困馬乏筋疲力盡， 
爬上我的舖位，倒頭便睡了。 

半夜，聽到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伊正。 

伊正走近我的床邊，悄臀對我說： r 負貴人找你 ！ j 
我忙替起身、穿衣服、打衷腿。 

羅雷被驚醒了。睡眼朦朧地問： 

「什麼事？上那去？」 

我沒有回答，伊正也沒理他。 

「半夜三更鬼叫門，絕無好事！」 

羅雷喃喃地咒念署，算是對我們對他無0的報復。 

我隨伊正出門前往，在路上，我沒有問他•，侣羅爾的閒話不免有些影響，我禁不住在心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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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思。我今天，雖然也算是負重驭貴任的多 ^1-- 幹部，棍到負啬人找我，仍不免感到緊漲。一方面因 
負貴人是現地組織的最尚領導者，有苒醍肅性；一方面由於多年的工作_練，使我們習慣於考慮本 
身工作範圍以内的寧。現在找我，必是我的工作部門出了什麼唞，惴惴然，惶惶然，心裡無阳憂虛！ 

穿過胄年會，越過大帥府，伊正不向北拐而繼鏑西行。 
r 我們不到尚智里？」我迫上前去，問。 
r 不，直去至善里。」伊正回答。 

至兽里？負貴人居住的地方？我心裡更威奇怪！ 

以前，我不知道至善里的所在。我們一向都是不知道與他個人無工作關係的機關，若是知道多 
/等於增加他的保密負搶。為什麼逭次要我到至魯里？到底發生了什臚事故？伊正已走離我很遺， 
我不便再上前去問，既然找我，我只有去了再說。 

至善里到了。 

至善里，這個省方的中心機刚，黑夜中從外面看去與普通房舍無異。放睸四鄰，這時已戶戶無 
光，家家入睡。我們進入時，則見炕上地下， M 崗牆邊，人人都在一盖微弱的燈光下，靜肅而迅速 
地整理箸文件。窗 P 上都滿墟替防帘窗帘，並無絲奄光線外泄，但 M 些燈光的匯聚，若與外界的黝 
黑相較，室内真可說是燈火通明了； M 少在我進 M 的一瞬間_如此的威覺。待我的服 W 適應了室內 
的情況後，我才看清楚室内的人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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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各捕一方而忙碌的同志們，似乎没冇人注愈到我們進來，也沒有人向我打招呼，其中有的 
人我遛不詔識。我被直接領到負貴人的座處，煊一切情況使我 M 無法想像。不逭的地方像是負貴人 
的太太也在收拾東西，在我和負貴人整個的談話過程中， R 有她時而靜下來聽聽，也似乎只是藉機 
會休息休息。 

逭是我第二攻見到負贵人的太太，她當時的化名叫碧丹，經負貴人再介紹後，我才認定是她。 
第一次見她是#一二三 O 事件以前，那時我與仲 JIL 羅爾等熨覺刚的弟兄們，在從朝鮮歸來不久入獄 
的金希根同志處開會。三年未見，她亦與澄波同志一樣地前後判若兩人，笱非介紹，真不敔認。 

負貴人讁我先坐下歇一歇，然後告訢我浦陶 ill ; 區將有棠件發生，不適省方繼纊駐用，因此考虛 
纽即遷離。將耍發生什麼案件？負貴人未加說明。地下工作時期，最困_的事奠過於有關 r 案情」 
發佈的範圍與程暄•，說多了，怕大家增多不必要的戒懼；說少了，又揄心_聞者低估情況，不夠裨 
覺。盖因同志眾多，性格不同，有请敏威，有卉凝重， N 告，反應各 M ，所以我們並不希望負 
貴人多 t 表案情。但我理解到煊一次一定很鼹1,不然，作為東北全境地下 H 作指揮塔的省方，不 
會考慮搬遷。遷往何處？逭是色貴人黾夜火急找我前來燄話的原因。负貴人特別査詢關於我所替導 
過的各地區的工作基礎，社會瑁垴，和掩護潛力。 

r 若就營口、長春、咍爾涫處比較，」我的回答，不能不特別槇重。 r 營口的同志有一百幾十 
人，組織比較完整。魏邦所迪繫的，有很多 rjsf 商戶和地方士紳，掩_力是雄厚的。李牧之所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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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系統多是教育 W 人： U ，其中有五位小學校長，嵙兩個學校在郊區，： it 好利用做祕密機關。： 
般的社會瑁垴犁純，闩系人也少。只 MM 虛炝南，址勢偏僻，對指揮全面 H 作似乎不便。眙爾洧同 
志也將近百人，紺織亦：个弱，掩謹力雖佳，但冇國際都市之稱，白俄人、朝鮮人在人口比例上亦高， 
因之社會結禍複雜，似亦不適充任啬方重銷。至於 M 舂，同志有雨百多人，我組織基礎深厚，各界 
各階暦同志都有，且地理位置適中，交通四通八達，對指揮 H 作最為便利。但該處為新輿都市，人 
ult 例稀少，掩護力則臧薄弱，而且又是敵偽統治的心臟 I 偽都新京所在；平時即 t 憲林立，防 
範森鼹，若鬥爭起來，交手白 n ，似亦非省方理想之地。」 

ip 氣，我做了很長的分析報告， ri 資人未表示常否，卻繼纊垂問：「另外呢？.」 
r 四平街如何？」我提出反問：「有一次聽脔記 M 說，偽四平省區西安西豐各縣的工作面很晓， 
若然，那個地區有長舂之利而無長舂之弊。只是我們省方工作人員有三四十人， 一 個縣城是小±1!:方， 
突然去了逭麼多陌生面孔，是否也不相當……」 

負貴人沉吟良久，仍未作任何表示。但見他扔掉一支煙蒂，又扔棹一支煙蒂。 

當時，我舉竟 H 是負：部分 H 作貴任的幹部，對省 7J 轉移 gill: 這様大事，並沒有負資人那様沉 
重的威覺。我對我的建議 tii 朵敢堅持，因為我不敢包貴任，齒貴人也不_我負那麼大的貴任。但當 
負貴人正靜肅沉思的當兒，我卻禁不住内心裡幻生此：_曼蒂克的1想。我想，假若省方真能向長舂 
進軍 lii 好；那様一來，敵偽的統治中心在畏舂，我們反滿抗日的大本營也在長# ■，地上一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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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下一個組繈；一同發號施令，好戯對嗇，何等輔采！而且，當 a 們雄踞長荇街頭的時候，放眼雲 
天，東 ib # 摧 ， 一朝情勢_ 變， 我們正可酋先控制 M 舂，進而號 a 全垴。 

逭様1想，只是瞬悤間待我離間至苒里，□過( I 夜，負賣人的沉重威染了我，地心吸力倍 
增，呼吸悶促，舉步維艱！ 

第二天傍晩，省方駐澝人員，除了銜命外出舍，幾乎齊德敦和里，總計有+五人之多，形同召 
開一欢核心會議。 

負貴人向在塌同志反覆掃視很久，說： 

r 大家都在逭裡，我向你們宣佈一件祺情。逭件事有些同志已經知道，但知道的不多不全。現 
在，我杷逭件事向你們重說；遍，希1大家有所了解，111希望_聽大家的意見，對我最後的決定再 
做一番參考。」 

原來瀋陶市立六中有個祕密誠涔钤，有四五個學生傅播抗曰思想， M 個#是由一個劉生發起的。 
數冃前，正身同志的弟弟被吸收進去。正岛弟弟已-格覺他班哥是村.丄作的，曾告訢了劉生，劉生就 
要求正身對他們指導。逭件事報告了組織，我們對中學生原認為年輕，意志尚不堅定，一向只對他 
們灌輸民族意識、國家思想而不組織。但他們的識将會已成牢 - W ，如任他們自己去做，恐怕他們大 
_妄為，一出破綻，必將株連正身和他弟弟。我們鳊正身弟弟調资劉生反其他份子，報告說他們都 
充滿熟情，並無其他。逭樣組織就指定調到至善里居住的惟亮同志指導他們，要他們不再檐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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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子，把他們煊惘讀鹆會當為外阐网體。因為惟亮 fTH 作經驗，外表仍是學生派頭。 

惟亮與劉生聯絡已有闹個多月，昨夭傍晩 M 面時，那個劉生突然哭了。原來他曾因言燄激烈為 
曰本愈兵隊逮捕，讅他組織_杏會，做為被釋故的條件，塯時時 fel 脅他、 li 迫他，他被迫無奈將與 
惟亮聯絡事向敵人報告了。最近我們給他們閲饋的一本《中_之命運》，他送了上去，敵人看到逭 
本東西大為餹訝，也大大 It 誇獎他一番。撺他說直掊指揮他的那個曰本人砟天上午到新京出差去， 
四天後回來，臨行時命令他繼绱與惟袼小心聯絡，不要引超我們的擗覺等等。他感到情勢不對，忽 
然 - X - 良發現，把 M 個經過哭哭晞晞址都^訴丫惟亮❶他銳他鐮到惟袼幾次講述民族大義，深深地受 
了喊動，如果我們的 H 作因他而遒破垴，他就_成了闕家民族的卵人。1:1資人 M 報，立畤派惟亮同 
志再去與他聯絡，安慰他，稱_他的梅悟等於為國家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我們絕對維護他，保障他 
的安全.，如果他願意躲起來，我們負貴將他掩_，諕#送他去後方，_他自己選擇決定。 

「煊就是煊個_件的概括情形，」負貴 人源源本 本地講給大家聽。 r 有人遛想要問什麼嗎？」 
大家都 默默址靜驄，沒有人想問什麼。 

r 劉生熠告訴惟袼，」負责人停息 h L 刻，見大家_古，又說：「敵人跟蹤惟亮發現我們的住所 
已有一個冃畤間。我分析劉生的報告，認為是 t 話，因為最近敵偽锵错齊戶口的次數較多，而且還 
有一個尚麗人來賣我們東訊社印小冊子専用的美濃紙，我們威到奇怪並沒有貿。大約他們發現了至 
善里和正身同志的住所，也可能跟蹤惟亮到其他辦公地方，只是對我們 ii 朵撗清，不然他們早就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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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了。煊次那個 EL 本人到新京去，也許就是輿為 M 個衆子，所以他回來時，可能對我們開始行動。 
現在我們既已知道消息，就要採取主動，我們要在敵人之先動作。今天上牛，我已與 t 記長社長決 
定將省方撤離瀋_，：：：天以内轉1到畏荇去。如果我們做得快做得好，我們就一無損失，不然，後 
果便不堪設想。我不知你們對此決定有何意見？」 

原來，負貴人是當曰凌爵撤出至善里的，經過一天部 Sr ，大髄安排就結。因為案件遛沒钉發作， 
僅擁可能的必要，決定立時放棄至善里和其他兩處機關，事情過後，敦和里也在放齋之列。負貴人 
遛特別解釋，總機關遭動是一項不得已的措施，現在時 y 膦息萬變，我們的：丄作正在緊嬰關面，所 
以不能因應變而影響工作的進行，省方遷 M # ，我們 H 作就可一天不停。但因煊是特殊情況，所以 
負貴人雖然宣佈了泱定，卻仍愼重地徵求我們的崽見。 

大家似乎更沉靜了，沒有意見提出。 

r 當初若不派惟亮同志去接頭就好了！」不知是忽然逬出迫麼一句。 

「是的！」負賣人很虛心地掊納了熗句話，眼_直直地注視面前的燈光。「可能是如此。當然現 
在不 M 檢討過去的畴候，矜檢討起來也尚_判定 M 非得尖。因為劉虫 11111': 身弟弟而#琨了正身，即 
已注定出了漏洞，敵人照樣可以偵_破垴我們。惟亮前去聯絡，只是摘大了漏洞•，但如果沒有惟亮 
同志那様的熱情衝勁，因而威動了對 7V ， 我們可能仍然 t 在鼓裡，得不到機先。不過，暫時不去燄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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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里位於大東門外菜市大街末端一條横向胡同的中段，舆供一部分省方督導人與返省述職辦 
公反住宿之用。逭個卑微的所在，由於此次事件竟#價百倍地一躍而為負貴人發號施令的應變指揮 
所。它是一楝兩間相當破舊的臨街平房，房門經常關閉。左間玻璃窗，下三分之二滿糊白紙，上三 
分之一，透過玻瑙向外顯露一支斜插的雞毛撢子，逭支撢子就是逭裡的安全訊號。來敦和里的人必 
先經菜市大街，菜市大街相當長，街道兩舍整天槻滿 M 撇和椠揄，街道當中也終曰滿坑滿谷都是人； 
經過這條街時我們可以不必戒備特務迫蹤，因為逭裡是人的海，人的洪流，被迫蹤與迫蹤者必同遭 
淹沒，相互流失，無形中為敦和里增加一暦極大的掩護力。拐進胡同要進敦和里前，如遠處不見安 
全信號，便須繼嬙前行，山胡同縝個彎子再來，仍不見信號出現時，便只有三過家門而不入了。在 
裡面的聽到有人叫門，不論锊通成用暗號，也不問來人為雏，開門前先將雞毛撢子取下。 

「卡 I $!」逭一次進來的是惟亮，開門同志把門關好後又將撢子送回原位。 

惟亮同志向負貴人報告說，劉生很沉普堅定，表示敵人不會懷疑他向我們告密，他自己可以與 
敵人阓旋，不用我們掩_。他只求我們寬恕他的無知與錯誤，他就是死——也心甘情願。 

撺負賫人的估計，此次事件的應變時限只有三曰，說是三曰，當然越袂越好。但地下工作的人 
與物，都不能公然行動，並且不能動_過多同志，打開組織的祕密關係。在多種主觀客觀條件限制 
下，調度起來十分不便。何況逭遛只是我們單方面的應變措施。敵方是否另有詭計？三日時限的情 
報是否可靠？而在我們泱定放棄的幾處丄作埸所外，敵人的#爪是否遛伸向我們未曾預料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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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浦闼全地區都是最不安全的址帶，： aM 前線， M 即將火拼的戰塌丫！是以惟克離去後，負貴人 
無阳感慨址對軎記長說： 

r 有幾句話我想對你特別燄燄。昨夜，我已考 )1 了很久。今天上午想跟你說，卻說不出來，規 
在不能不說了。自從我們開始工作以來，經過一二三 o 寧件，經過三省黨部事件，經過前前後後多 
次案件，許多老同志們，被捕的被捕了，殉纖的殉_了，我們個人總箅「留在外面」，平安工作到 
琨在 —— 」負賫人頓了一顿，回顧 一 下社長，洱繼绱注視蒈 t 記長。 r 現在，為了適應煊次變局，為 
了彌補 Mff 破綻，你、我、社長，我們一一：個人中，也許不免 •# 犧牲一個了 •，我們支撐這工作已經八 
九年，也值得犧牲一個了！如果必須犧牲一個才能穏定住逭次 H 勢，犧牲雏呢？我喃，時機来到， 
你們也許不會同意；社長，他、他身髗病弱，不能支撐逭稀雛 CI ; 假若瀋_的局勢支撐不住，那， 
我們省方撤到什麼址方也都沒有 t 蕤了；所以，只有你了。因此，我決定社 M 隨我到長舂去，你要 
繼_留#:瀋_，不能撤烟！你要考嫩考應！」 

會記長頻頻點頭，奄無表情地說：「考虛什豳，哼！」 

書記長似乎忽然感冒舞塞，所以 r 哼！」了一聲。 

M 時我們都環侍在側，負貴人坐在炕裡桌後，盡記長坐在炕沿桌前，燈光微暗，聽得到大家屏 
氣凝息的呼吸 tr ，卻看不消彼此肅穆的面容。 

•个知為何，睡#碧丹惝裡的 r 大胖子」，忽然無端啼叫起來，：時安撫不住，自貴人趕忙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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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他止住哭泣。敦和里也：向是光棍堂，窗臨街路，忽有小孩啼哭，也是反常現象。在此千鈞一 
髮之際，負貴人撫慰大胖子，是不能單以父子情深加以解釋的。不過，常小孩重新安踊，負貴人將 
他交給碧丹以後，又似乎自我安慰址說了 一 句：「我雖然只：..十幾歳，可是有了兒子，死亦無慽 
了！」 

這句話，別人也許未注意，我卻聽得清楚，+分 it 清楚。我聽得煊句話後，當時即有三種不同 
的聯想： 

第一種是反臧的。我覺得負貴人逍稲蛻法，宵在是反箪命的。我們參加工作的時候，組織要我 
們打破封建觀念，犓牲小我 一 切， •# 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幸.，不僅子女，迪父母都不顧了！ 
規在負貴人卻說 r 有了兒子死亦無慽」，那，我們許多銜年同志們，釘的遛沒有子女，钌的根本沒有 
結婚，那，那我們都將死而有慽了嗎？ 

第二種是同情的。我覺得我們年事尚輕，遛不僅得中年人的情威。我們一無所有一無牵掛，頭 
揷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漤！可是中年以後，「山師来捷身先死」，在無望與絕望的困境 
中，兒女是惟 一 的安慰與希望了吧！ 

第三補是更加沉重的！因為我又忽有所牾，我理解到逭句話是說給碧 p : f 聽的，可以說是負貴人 
對他太太的暗示和鼓勵；他雖然給書記長下了「犓牲」的命令，可是他自己也在準備犧牲了！ 

將帥棋定，我們較易分配。锊導人員尚来回浦矜電令他們不再返瀋，已回瀋街如羅雷等人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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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督導區待命。最受敵人注意的如正身全家反惟亮，送往外縣掩護；伊正等人仍伴同書記長留瀋； 
仲直和我則隨社長與負貴人同時 ib 上•，其他同志亦均有妥善安排。 EK 外遛給我一個特別任務 —— 派 
我掊防至善里，將至善里的行李綑好，然後押運到火車站，託運到長舂。 

社長平素就是很少燄吐的人。在煊；段緊張而凝滯的時間裡，他一直帶蒈幾位同志在整理文件 
—— 那是他&省方比較専貴的工作•，沒有他的決定，我們不知何者應當銷燬，何#應當留存。他既 
沒有說話，我們就很雖從他顏面上看出他内心的反應。 

書記長原有 r 小鐡人」之稱，一張紫銅腧，平常就老有一種像煞有介事的樣子，逭時候不會有 
輕鬆的表現，所以也無法看出他是否有更鼹肅更沉重的感懷。 

負貴人倒是和平時指導工作一樣地寧靜安間。一切分配停當，就又悠然±1!:劃根火柴燃起一支煙 

來。 

我們從三位負貴人的表情上，本#不出事態的嚴重，但我們明&這次的應變方策是空前的。自 
開始工作起，我們一直以瀋陽為根撺地、為司令塔。雖敵偽年年以負貴人等為對象，施行特別搜捕 
檢舉。但負貴人等照様在瀋陽來來往往，了無掛懷。我們年年增調幹部，擄展機關，均未感到任何 
困難，因為瀋暍人口已逾一百二+餘萬，掩 .!■ 力極為深厚。可是這次負貴人竟詔為它不適再加利用， 
決心撤走，那麼，逭次事件的嚴重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在緊張的情況下，鏞錶走動也快，轉眼間又趨夜半，正是我該到至善里接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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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貴人，我去 了！」 
r 我陪你去！」 

我剛說羅，古記長即席衣 ：>!'• 。說時遲那時快，冉 .IL1MB 經起舄探揹探模他的手槍，開門出去了。 
任何一次的應變行動中，「鉍先-|:-¥」煊句話，好偺是琳為他說的。負貴人深知他的性格，所以對他 
也未加制止。 

我忙動身迫趕，来到門前，卻被負資人叫住。 
r 紀剛，」負貴人銳：「撙記長的安全由你負貴！」 

這真是一條不知如何寶踐的命令。#路上，我想 c 

曾賫人_离記長死守瀋陶，不准撤姐的飪_狲迴響#我的耳際，現在又告訢我書記 M 的安全由 
我負貴，我一時惶感起來。想來想去，我只有一個辦法，於是加緊腳步，迫到書記長的身邊。 

r 書記長，」我說：「我走在前面吧！」看他沒有理再 M 蒈加以解釋。「煊是負責人的意 

思。」 

r 規在，你聽我的！」 

書記罠截斷我的話，頭也不回地繼總前行。既然如此，我只好退到街的那一遴，尾隨替他。 
書記長走的是另一條跆，與昨夜伊正帶我走的不同。我們沿蒈南門腧，穿過胡仙洞，繞蒈替子 
向小西卜 - r - 街走厶。我們揄任特種任務的時候，都由兩位同志同時出動，在街上 j 前一後|左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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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馬跳迪環似地，互成犄鸬之勢走#街的兩邊。逍様\个枸是击在中途 sic 到達目的地時，前面的主 
動者如遭意外，後面的副手可揆度當堳情勢••敵錄可聯手山擊，共同制敵.，敵眾則乘櫟脫走，回營 
報10 

深夜行路， M 時是違犯宵禁的。在一條陋#的轉鸽處，我拾到：塊拳大的鹅蛋石，緊緊址握蒈。 
假若湊巧碰到偽弊巡遛齊問： r 傘石雨幹_?」我可以說：「打狗！」但他若找會記長的嘛煩，我 
從後而竄上去，用煊東西 r 打人」，也未嘗■个可！ 

我們小心繞過偽弊崗哨，迅速楢敏地前進，不久便到途至#里。我們再偵次各方情況，覺 
得尚無動靜，而安全信號也正常，便閲了進去。伊正和惟卨仍在整理東西，魯記長交代一番後，他 
們便分批從旁邊的小門，次第撤去。 

逭就是逭一夭的變化。昨夜逭個時候，我辭別負费人由至善里走出，今夜煊個時候，我又奉命 
回來.，我真不知，也不想知，明夜逭個時候，我將身在何處。 



165 滾滾速河 


/J 

曙光初現時，我開始疲倦了！ 

敵人發動檢舉，常在拂瞒前一二小時，我和衣倚牆斜臥，雖然晒極，亦不敔入睡。我必須時刻 
留神闾遭的動靜。突然鉅響把我塒起，原來 M 老賊在開玩笑，我只好^下逭口怒氣。逭時 M 裡 
是黑的，天棚也是黑的，- WP 紙卻透過來一胂慘臼。煊間展子怡似一個漲開的虎口，我好像被塞 4' 
虎口内，我不知道 M 虎口會不會随時合下來，我 R 有不去想它！ 

天色大亮，我動手綑紮行李，綑行李是容易發出锊響的，夜裡不便工作，恐怕驚動四鄰。而最 
重要的是整理行李時，熠耍仔細檢査一下所裝入的物品有否給敵人留下一點直接或間接的線索。髀 
如無意中故在衣袋裡的片紙钹字，襟邊袖绦的姓名，服裝店的商標卞號等等。逭些 H 作，伊正、惟 
亮已經做過了，為了慎重，我重新再做一遍。 

這天上午平靜 il !: 滷過，1漲的情緒也逐漸鬆驰，中牛以後，我遛飽睡了 一覺。 

指定的時間到了，我即開始行動。侬照貪貴人的意旨，我應該下午四時起運行李，乘馬車到火 
車站需一小時，伊正奉派於五時至六時間在火串站前等我，审先由他贸好去長#的車票，等我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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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幫我搬動行李交行李房飪 M 。 

行李枯六件。一一：個柳條包，另一一：個是用線毯綑紮的，體袖、重疆都不小，也不輕。原本計劃僱 
兩輔馬車，偏巧 M 時街 •_« 有：軸，再等又怕誤了時間：馬車伕想要多_幾埦鈸，硬說他：_足以 
拉得動。馬車開動後，才知上了當！那馬又老又瘦，力氣_阳；那車黹 E -0 舊，輪軸轉動不镦。就 
逭様，老馬、破車、超馘，我們上了路。 

出了至善里的#口，轉過 r 九鬼洋行」豎立在馬跆邊上的招牌，我們便行在由大西城門到大西 
邊門去的大西關大街上了。行李堆滿車中，我商铯在行李上，舉0四望，希望另找一賴馬車分揄此 
車的載重，也好行動惝些。可是跑#街上的，没柯一 _是穿的。我不死心，再前後左右的張望，空 
車沒有看到，卻見一個奴頭闽腦的像伙，騎锊腳踏^從後面急迫而來。 

我的心頭一寶，本能地詔出他 —— 他是特務！ 

那個傢伙，一身灰藍色混紡布的丄作服，有點像電力局檢脩甯線的 . T . 人，但是頭戴鴨舌帽，一 
臉陰陽怪氣，屁般後面衣襟之下鼓鼓凸凸的，當然不是工具而是武器了。 

瀋陽特務亦多。走在馬路上，經驗使我們可以在萬人蕺中指詔特務如探瀵取物，並無何驚異之 
處。但這個傢伙先由後面向我疾駛，離我的馬車五丈開外卻改了慢騎，又從鴨舌帽的帽沿下，用 一 
雙賊睸向我翻看，逭就使我不大自在.，因為，我威覺他 IF. 在跟蹤我。 

當時，我 W 是替通人家槲家横樣，雖然：尚車拉的行李多些，恝人注 PI ,但我身穿 r 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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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持有 r 職埸」證明，一般特務成經濟擗餘臨時起疑對我盤問，我都釘充分把握應忖過去。但 
他若是從至善里跟蹤而來，那情形就究全不同…… 

M 畤我想到羅爾在尚智里時所講授的釘梢術•，人小臾大，妙計無窮。只是假若我也騎單車，或 
是步行也好，那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脫梢而去。現在，我卻在押運一馬車的行李，目標奇大，而逭 
個車又是 r 馬跑」的比 r 人走」的快不了許多。 

將近大西遴門時，緊漲的情勢升商。 

我們原是按转「左側通行」的交通規則向火車站」 73 面行進，他成遠成近，或快或慢，都是騎蒈 
他的單車像個尾巴似的，悠鏞#我的後面•，煊畤他忽然向右快騎，斜過馬路，超越我的禹車，騎到 
對面那座邊門派出所去。派出所的門是面對大街開的，他下車進門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拿起桌上 
的電話耳機打起 It 話來。逛令人炤心的，他打 Tf 話並不是面對裡面的辦公桌 ， [fa 是背轉鉍來面對大 
街，一面說話，一面注視著我和我的馬_從派出所門前通過。 

他逭種舉動，使我立時意識到： 

一 、 他確窗是個特務。 

二、 他確是在跟蹤我。 

一一；、他打電話向上級報告.，也許在訥求增掲，做更群密的部罾。 

這三點聯想和判定是颥明自然的，無庸我再猜疑推敲。我的心理也瞬間起了急劇的變化。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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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根這馬車走得太慢。我若乘用一輜汽車多好，趁他打電話的機會，我就可以怏車開溜。不幸我的 
想法根本不切-貿際 .， 因為汽車早被統制，全部支援「大東亞聖戰」去了，我的心願等於幻想。我叫 
車伕快馬加鞭，伹沒有幾步，又慢丫下來。我說再給他多加鈍，車伕表示現在是上坡路，不再慢就 
很好了。 

真是急死人！ 

出了邊門，便是商埠地的「千代田通」，馬路從此向右彎曲，正好掩墟那特務從派山所裡向我瞭 
望的視線。高中時期，我曾在適門外一經路文會 t 院謫撙，逭一帶的地理我特別熟悉。我也想到電 
話，我可以到一經路口新新茶食店借電話向負貴人報告，可憎的是 —— 敦和里未裝電話。那個破所 
在，真若也裝上電話，不驚震四鄰才怪！我又想，逭時能有兩個人同時押運就好了，為什麼不箸伊 
正協助護送？何必先讓他在車站候等？否則，也好有個商量，或是溜出一個人向負貴人去鵠示。可 
是我這時缺乏任何人力物力的憑雜.•我不能開快車逃逸.，我又不能打電話請命；我又沒有人替我分 
憂。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更有甚#，我遛知道逭次應變人手不 E ，負賫人並沒有加派同志暗中庵隨。我這裡若有進一步 
的變化，也沒有人向他報告，而我煊裡任何變化在今天的其他應變措施上，都是+分重要的。 

人在最沒有辦法時，常有異想天開的奇念。我以前常看偵探和間諜小說，我真願我是那些書中 
的主角，在極度困境中奇踉出現，能逢凶化吉，遇雛 M 祥。可是寧 - W 上，我只是一個人被丟在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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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孤身無助，任由兇瀋吞噬淹沒…… 

在對敵搏鬥上，我個人此時面對的繼題如此，我們整個組繈面對的問题也幾乎如此，多年來我 
們在東北就等於是孤軍窗鬥。 ft 貴人說得好：我們所做的提¥命 H 作，和辛亥時期的箪命志士 一様，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資本只是我們個人的皆慈 、 rJM 、與生命。其窗生死本小事，煊是我們每個 
地下工作幹部同志所共有的體詔；當我們宣锊參加組織的初期，可能塯殘存些生死安危的顧慮•，工 
作久了，對逭些早已罝之-度外•，所念念於懷的，只有組織的安危與工作的貴任。 

車抵二經路，我忽然被光：閃，便命馬屮離冏千代田通絨過大吉样藥店的槠腳，岔入九緯路去。 
無論如何，琨在我是：個人面對琨饩，我必須闩做決定•，因此我黹脒：切情況重新判斷。第一、由 
大西邊門到火車站的千代田通和大西關大街同様地人車混雜，转詔定後面有個人就是特務，也難免 
有時出於誤會。尤其是至善里已被敵人發琨月餘，由至善里拉行李出來，心理上容易有被人跟蹤的 
幻覺。第二、大西關大街和千代田通是人人都走的大馬路，即使有特務同行也可能审顧偶然，来必 
就是對我跟蹤。第--、九練路是條經過住宅區的僻舯街道，數百米内一草一木，都可以目力控制， 
有何情況比較容易研判。 

路靜人稀，晩風稍急，我剛臧到一絲輕鬆，可是回頭一看，那像伙又疾疾迫來，看到我的人車 
俱在時，反倒停下車來，拿出打火機點燃香煙，然後再上班緵緩地慢騎跟進。煊簡宣是對我開玩笑， 
跡近侮辱，因為他的行動超山羅雷所_的釕梢常規。按箸原則，負貴釘梢的敵特必須晻中跟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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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検人輪替以免被我們發覺。琨在，他們不但沒勺掄人， rfljM 公然 M 隨，若不是他們的愚蠢，便 
是他們已另有決策。什麽泱策？敵人不使我逃出他們監視線外，那就是逮捕的先锊！ 

想到被捕，我的心倒忽轉平靜。負貴人對書記長所噶告的話猶深深記在我心。在這次大變局中， 
負貴人詔為他們三個人中都不免耍犧牲一位，我們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我不再研判敵情，乾脆做 
被捕犧牲的準備。所謂 r 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就是煊個意思。 

我知道，敵人不會 一 個人行動，也不會在馬路上捕人，他必須等待增援特務到達時，再脅迫我 
跟隨他們而去。不然，便是等逭_到愈斤隊門口，到了他們的大本營再閲始動手。展眼望去，再過 
一條小權街，便是一 I :經跆的□本窻氏隊本部。我又威覺到這隻老馬破車，走的未免太袂了些。 

我趕緊將身分證模出，暗中撕碎吃下肚去，身分證本是假的，沒有真 t 的姓名職業住址，不能 
判定什麼，伹 m #: 敵人手裡也怕弄出間掊線索。至於行李裡面，那已是檢査再一::奄無問題的了。只 
是行李外面，為了火_託運要「起郵便」關係，我用布條寫了畏舂兩處地址。想到布條，我立時滲 
出一身冷汗，當即用腳•一蹬，將：個柳條 ii 踢掉，像是頓 m 的様子。同畤我將馬車叫停，藉替重新 
擺放柳條包的機會，將行李；^翻6轉址把所有的布條扯下，暫時收放在衣袋中。那個特務由我車旁 
經過時，一點也沒有寮覺，好像他遛在暗中竊笑.，不知是笑我不暁得他在跟蹤呢？遛是笑我已成了 
他的甕中幣！當他騎行在我的前面，背對蒈我的時候，我又開始呑食我的布條•，呑布條可不像吃紙 
團那般容易，但此時我的阖納奇佳，：：：口兩口便將它們全部呑下力。逭時我又深深威謝我的車 r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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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用了，因為那個特務又停在前面小椹街口的小撇子齐購食糊果，意#等我前進。等馬車經過那小 
攤處，我的布條早已褡肚，如果他真動手报人，除了爷爷的：個 a 外，敵人將一無所獲。所以當他 
再從後面跟我而來時，我也間始竊笑了！ 

負貴人沒有預料我會被釘梢，所以沒有預罟我此際如何應變；現在也不知我正#被跟蹤，因此 
也來不反臨時指示•，一切只锊由我做主。我知道：我個人尚可能任意溜击，卻沒有辦法帶替 一 大馬 
南行李脫逃。而按蒈負裔人的估計，敵人雖已注意 M 善爾，侣熠不到動手捉人程度，假笤我把行李 
一丟，等於立時將案件引燿，無审變成有事了。所以我 R 好跟在行李一起，希望它無事，有事也只 
好由它。 

我已做了被捕的準備，也就不再去想什麼。怏到窻兵隊的街口時，我將眼_輕輕閉上，好像一 
位击到斷頤啬上的人，雖知即將來臨的命迎，卻：个願噸#普那鰂刀下 M 。 H 聽馬蹄锊嘀嘀嗒嗒，車 
輪聲吱吱喟喟，那馬車繼绱在走替，走耮，並沒有其他動靜……睜眼看時，早已越過憲斤隊袂到所 
謂 r 馬路灣」的_隙大禹路上。絆過 M 瞬問休息後，我的腦筋突然撖活起來。我略暗回頭，看到那 
個傢伙正和一個相同的人物併 I ® 交燄裤，不久，那 B 1 個人物轉向舍遴的街#騎去。我忽有所牾地 
不能傻等箸被捕，因為敵人似乎正在，脫佈羅網，他們不僅要捕我，而且正迫蹤逭車行李，放長線釣 
大魚。敵人既然 一 定要釕住逭車行李，我就必須使 Mm 行李成為絕緣體：不僅使敵人捕不到別人， 
就連我自己也不能_他們捕去。於是我想到 r 丟」與「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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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r 逃」，容易•，決定 r 丟」，窗在雛！ 

舂天，二；省黨部案件發生時，致中同志中陷被捕，脫獄後曾先與我碰頭，口述其被捕後所受的 
各種嚴刑#打.，張輔 - 同志於殉_前也從獄中傅出話來，說 r 敵人的酷刑不是一般同志僅憑箪 
命精神所能赵受得了的。」我曾奉命用煊些材料寫《應變焓》綃稿，袖充現地教材的内容。在研討 
的時候，負貴人曾說：「我們_練同志，要他們有箪命、犓牲、冒險、犯雛的大無畏輪神，以開展 
工作。不幸被捕，要他們能夠本必死成仁的泱心，不供祕密，以保衛組織。可是當他們落入敵人的 
毒手後，這一切固然可以做為憑恃，但不是完全而絕對的憑恃。我們當然相信我們同志的箪命志節 
與轎神，伹也不能漠裉敵人種補偽裝骰陷的密訊技巧和他們所特製的樋稀毒刑的 M 力 c 所以我們最 
大的安全保障，便是 —— 不使同志被捕。」 

煊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言論。我們_邇訓練，個別啟發，天天都#培養箪命鵪神，但在應變的 
畤候卻不能完全侬賴它。然而聽訓的幹部沒有人對此置疑，因為有抗曰地下 H 作經驗的人，都體詔 
到對兇狠殘暴的曰本特務以反其所設的人問地獄而- n ,逍 M 一條很現 t 的真理。 

假如我琨在任由敵人捕去，我相佶我自己锊成仁的決心，有取義的勇氣，我能至死不說出絲奄 
祕密。但組織能夠不受攤摱嗎？回想二 in 一 o 事件時，組繈的精奥損失泰半，我們被急急補充上來， 
在蜀中無大將的情況下，負貴人將過 4 ; 的工作與任交託給我•，先是浦 S 各大専院校的啬年社_，繼 
之以遼南和遼西的地方組織，其次是畏舂和眙爾兩人揀點，最後又開展了松北 M 龍江的線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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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目前的組織關係上，我幾乎接觸/五成，除了良貴人和書記長外，我所知道的 r 人」是最 
多的了。這兩天來，我已由負貴人寧靜的面容中，髗驗到他沉重的心堉；透過他那平和的目光，威 
觸到他那焦慮的情緒•，若我現在被捕，負贵人將如何應此大變？那時，廣大地區組織同志的安危繫 
我一身，這個貴任，窗在沉重得可怕！所以為了組織、為了丄作、為了同志、為了一切，我不能被 
捕，我必須逃。 

可是逃了人，逃不了行李，行李 r 去必將促使敵人提前發動檢舉，煊也不是小問題。方才我已 
經想過，也許情況並不如此嚴重，可能 r 入下本無事」，人一逃行李一丟，變成 r 南人自擾之」。若 
由此而引發新的問題，將杷此次已經安排妥當的應變措施弄得；圃_，那，我又有何顏再見江東父 
老？ 

丟也不行，不逃也不行， M 雨個矛盾問題，瞬息萬變，反 M 急驟地衝擊替我，我坐在馬車上， 
真是六神無主起來。說窗在的，我工作多年，常遇風險，就如曰前在錦州與「高麗棒子」交手的那 
個夜晩，也沒有使我受逭麼多的心皴前熬。現在，在我後面逭個討 M 的傢伙，一直在悠閒而得意址 
尾隨蒈，像一頭狼總蒈一隻羊 —— 驰本可一 口呑噬，卻偏_要慢慢捉弄。 

我的心忽臧無限酸楚，我想哭，卻哭不出來。這時我才真正■驗到做幹部的輕鬆和做負貴人的 
苦痛了。做幹部，奉命行事，一切簡單容易。負資任的人，面對整個組織的安危和全體同志的生死， 
訂政策，下決心，是如何地沉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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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終於決定，寧街掊受糾織的制裁 V 个能誠敵人捕去。 

r 丟 j r 逃」最理想的地點足火車站。浦阳傘站四通八逹，來柱人群川流不息，嬰襬脫一個特務 
的釘梢是最方便的址方。但假荇敵人已在屯站阔刚撒■卜羅網，而伊正#車站等我，他又不知底 M ， 
豈不等於引飛蛾投火？不成！車站絕對不成！ 

於是我再考慮第二個地點。 

真是天造地設，車過馬路彎，就袂到「滿洲翳科大學」。我命馬車沿 r 北四條通」行進，以便經 
過 r 滿大」的後門。滿大的工作原是由谷咅發展的，他被拙後便由我前來聯絡。所以這裡進出的路 
徑與瑣境我也特別熟悉。谷音同志入獄前常 J ' f - Ir 呢喃械」浓名寫喆，雖篇篇充涡故國之思，飼意終 
嫌溫婉，而今面荦：、年，帘鋒突變，特別雄壯發邁起來。最近祕密傅山的一酋刊在《嵬北公論》上， 
題稱「我是王！」，在逭首詩裡，他已自喻為一頭猛虎，結句且說： r 虎入牟檻，虎仍是虎！」那 
麼，我也要做王，豈可做羊！ 

車抵 r 滿大」後門畴，我説#到裡面找一個人同击，叫馬車停在門旁等我•，击進門裡幾步又復 
返門前，大臀問馬車佚的姓名，齊記他車牌號碼，婢告他不要把行李拉跑：再囑咐他只稍等我一等， 
我馬上就和逭裡的朋友出來。這些話那傢伙全聽見了；他一定暗中麋幸，他必以為他此行豐富，更 
將另有所獲。 

經 I 1:1圖畲鲔，帱過紀念像，便是預科人槠 . 势的學化寄宿舍 —— 啟明寮。進寮後，正值學生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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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人多；洎亂中我從走廊_的衣帽掛上摘下；頂四角帽自 B 截上，取 F 1件黑斗篷自己被上•，然 
後像個「滿大」的學生一様混在學生群中，從開在「浪速通」方面的便門走出去。是時已逾五時， 
冬曰天短，暮靄朦朦，五十公尺以外亦不易辨人識物了 C 

那個傢伙，一定仍#後門口的馬車旁等普我吧？ 

我急急跨過浪速通，穿入對面小#，左彎；；：拐地閃避莕。 M 後走進一條極僻靜的小#裡，丟掉 
順手牵羊來的衣帽，躲在一個幽暗的門洞中。天 □ 全黑下來。 ES 有半小時工夫，煊條椹#無人通 
過，於是我判定我是完全櫊脫了敵人的釕梢。 

為萬全計，我繞過「十間房」，從「小夜市」走出「北市塌」才搭乘電車，未等到大東門終站即 
由小北門下車，然後再順普城牆根走回敦和里。 

敦和里煊時似乎正人心惶榷，因為伊正已先我而歸，報告我未依時到達車站。紀剛哪裡去了？ 
有什麼意外變化？敦和里的同志們都在悶聲不響地懸猜，負貴人也正在堂屋地上來往踉箸。 

我一進門，大家都定了神，時鏑正指夜晩八點。等我把經過情節約略報告後，登時全體又陷入 
緊張。負貴人叫我到屋裡休息吃飯，又派兩個人出街為敦和里做安全瞭望，再派一個人到至善里附 
近去察看風惰…… 

緊張後的疲憊使我奄無食慾，#下肚裡的布條不能消化，這時也閧始反胄做嘔，我哪裡能下嚇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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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啬人原擬與社3於當晩搭审北上，但為丫豳理我丟行李所引起的至善 1M 其他善後問題，延 
緩行期，其他的人反倒奉命提前闩瀋疏散。 

稍稍靜下來，我_负貴人、 t 記畏、和社長等在低锊談論。他們燄論的很多，我在裡面聽到的 
很少，我只影影綽綽聽到幾句「沒旮的氣」「锊 M 不夠 J 等等的話，好像與我_關。 

次曰，負貴人因「事」外出，我正在焼飯。逭時我已被視為「驚弓之鳥 J ,不再奉派外出辦事， 
所以只_做火頭軍的份兒了。柴煙煉眼，我不停地流浪！飭啬人回來畤，正好 M 裡沒有別人，我本 
想跪在他面前痛哭一埸，訴明我決定丟行李的心理歷程，_求給我應得的制裁。可是話剛山口，負 
貴人卻溫和地說： 

「事情過去，不必再談了！」 



通告□字第 5 

劣方負責人為视導工作並£分：！1:志於2:前莊口，即栉^問及接見：1:志，1谈一切。茲將|責人 
來□.規導之随 1 T 人員、接見人 M 3： 、接見方式及 II 序， ii 告如次： 

(一) 隨 ： 1r 人： ® 

0^訊 f - tfi •长 

②(略) 

(二) 接見人 2 K 
1:1:) .各單位之领導同志 

2t 嫌被捕雖吒廢之 H 志或其束屬 
' 3 ' 參加現地工作二年以上之：一一:志 
' 4 ' 有特殊工作表現之内志 

(三) 接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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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集體接見 

② 個別接1 

(四)接見权序 
責人講話 
© 社長講話 

③ 聽取工作報告 

④ 聽取工作心 f 想 
© 交換意見及解 i 八 =質疑 

希各該單位遵照以上各項，充分準備，妥4安棑。 

待此通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9 

省方遷駐後，組繈即時以忾方公報對各單位幹部同志 t 佈通 / I -. II 。 棒誠煽份通&時，我軻無 
限的感觸與領悟。逭就是我們的负資人， M 就是我們 a 啬人的作風，逭也就是我們的組織越遭破壊 
越加擴 M ，我們的同志越 M 犧牲越是眾多的焦點所在。我不願 I - H 再揸洱厲、越挫越甯等憎用詞句來 
形容我們的_鬥精祌，最恰常的 'r-HWii-M-a 們家鄉的一句土語 —— 顶煙 k ,才能充分农逹。若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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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本營報導戰況時的常用術語說，那便是 —— 我們真正做到了——敵前登降！ 

無論如何，摅我所知，我們是由瀋陶「逃」到拉荇來的，但負责人卻不逭麼說也不這樣想。在 
我丟行李的次晨，負貴人 M 曾與書記長又親自去了一次至兽里，逭時至善里已為敵特侵入守候，街 
的兩邊亦有敵特看守，看情形敵人已經動手了；幸虧他們機擗銷定，脫身險地。負貴人仍不甘心， 
遷是設法借用電話向房東太太交代，使房南太太應付敵特有個準備。負责人在瀋陽又多坐鎖五天， 
等到工作同志疏散的疏散，重做掩 ni 的掩_，：切苒後安排妥當，才與社長起身來長。他們在車上 
無視敵特的頻頻檢_，塯悠間地做了 Nt 舊詩，其屮^:一句是：「河山原我有，策馬入長#」，大钌 
理宣氣壯之概。 

從此良啬人即開始巡行各地，使現地工作態勢開伽了新紀：兀。釤貴人每到一址，那個地方便立 
時燃起燎原的烈火，每蒞臨一個單位，那個單位便興起1勃衡發的朝氣。一年來，我曾代表省方到 
各地區督導工作，受到各地區同志熟誠的關懷與踭敬。但當我以隨 HE 身分隨負貴人接見同志時，我 
所體察和我所臧受的，更+百倍於往音。負貴人帶紿各地同志的戰鬥情緒與工作衝力所造成的感人 
盛況，只有主帥督師： •：¥ 振啬時，在戰埸上所產生的 I 鼓作氣、衝鉾陷陣的熱潮，差堪比擬。 

儘管各地同志和工作都在振衡敝 lit 與飛蹓猛進，我心 JK 總有一般濃重的#悒。闕於丟行李那個 
事件，負貴人曾說「_情過去，不必再燄了！」我知遒我獾得了原諒，侣我覺得我並来被了解。我 
所希求的是被了解而不 M 受攻恕。因此，常我與羅®在敦和里分手時，我曾試替想對他解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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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雷卻氣虎虎 il !: 說：「解釋什豳，說你怕死，你就是怕死 ！J 

我被他封住了口，沒有銳出第二句話。羅?!?似乎也威到他山 P 過分，#我悶悶地 M 坐在那裡， 
便又把話圃杻轉回去。 

「對不起，大哥！」他說： r 我是說笑話！」 

他|«緇起原本就小的小眼晴，#漲得通紅通紅的冏臉上，綻山一絲笑容，笑得卻極不自然。 

笑話？這個時候他跟我說笑話？當然不是的！但我寧願他是開玩笑。不然，他是什麼意思呢？ 
他也和負貴人同樣_貴我嗎？雖道我真正給覺觀剛的弟兄們丟了臉嗎？若是我應該受譴貴，他只有 
沉默的份兒，因為他該與我 N 威萦羞！荇 M 我不應該受逝樹，而他還嬰_贵我，那他又是什麼意思 
呢？ 

那天，隔室的談話我 H 聽到 一 點點，羅钳在堳，钴然聽到的矜比我 !!• 多。#他們 3i 多的燄話中 
是否對我丟行李的措覽仃钯多的非_?其 t ， 無論人等對我持什麼觀點，我都應該坦 M 掊受， 
我原擬以掊受組織「最鼹 M 的制裁」的泱心才脫梢而歸，锊求以此方式保衛組織，我受到任何程埴 
的責難、非議與誤解，都是微不足道的。那麼，我又何脔求人了解？羅雷逭一記悶棍，打得我深自 
慚愧，我覺得我不該再作任何解釋，我所應該做的，只是努力向前，正如負貴人所說，事情已經過 
去了，遛燄它做什麼！ 

我知道，我若跟仲 4M 燄論逭寧， a 會獲得較多的同情〃他#聽 .'.• 71 : 我的傾訴而不説羅雷那補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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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羅雷的話已先入為主地發生作用。到長舂後雖與仲直#更多次的會晤，我卻不願再主動提起逭件 
事。 

不提歸不提，我心底的微悒潛流仍常在不時澈 M ，假若逭也算是我個人冰點的話，那只有用死 
亡才能將它融化吧！ 

一二三 O 事件前，負貴人是一副中學教02的横様，穿了三年商人裝朿後，現在已剃去鬍鬚，留 
了分髮，戴上金遴 ® 鏡，儼然成了 r 偽商官 j 。負责人說逭是他最佳的行動時期。三個月來由我做隨 
崮，負貴人的足跡踏煸了「北滿 J 址區各主耍 Mrl'i ，旅行了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綏化、哈爾涫、 
北安、齊齊眙爾、白城子、王爺跑、札鯓屯等地。用偽滿的鐡跆系統說：由偽都新京出發，沿京圖 
線朿行，轉圖佳線北上，然後循綏佳線、 m 北線、齊北線、消洲線、平齊線，最後緇京甶線重回長 
脊。我們在沿路的重要縣市和同志眾多的地方下車舫問， H 有一處例外，那便是我的第二故鄉 —— 
泰城。 

綜述負貴人在各地接見同志畤的謅話内容，主要的是侬捕现地工作大綱闡發現 ill : 工作的本質 M 
其重心，而每次都要強調動 M 的重耍並提醒同志對動： EH 作的詔識。負貴人說： 

r 組繈、宣傅，與對敵偽鬥爭，都是我們現_段的中心工作。等到戰局接近東北，我們就耍動 
HE 民眾武力展開游擊戰。在太平洋戰爭_發前，曰本陸軍主漲北進，如果那時曰觫發生戰爭，東北 
即在戰爭遛線，所以我們當時曾成立準備動 IE # U 矜，稍極部罾軍事行動，可憎那次機會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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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非有意想不到情況，關朿琳絕不會不戰 tflj 遐，我們 ii ^ ijIE 的時楝與必要。我們必須對爭取 
偽滿軍繫反動： E 民眾武力預作薄劃。至於動 H 時之景況，大家都知辛亥以前，_命黨人驕次起義， 
但誰也不知那一 ff 那一個地方能起義成功；到我們動 M 的時候，冏勢如何演變也是無法預知，省方 
與各地區受到阻隔，亦在想像之中。那時，全要銲各址區獨自發動起來。所以各地幹部必須先做獨 
立戰鬥的佈置以 M 其他稀補準備，才能 rlffiM 個1資大任，才能不使我們多年以來流血流汗的奮鬥， 
功虧一筲。齬云 r 行百 lft 半九十」，現在我們抗敵工作已經走/九+里，但 H 能箅 M 一半途程，因 
為最後十里的動眞工作，比以前的九+里，將更艱鉅 M 澈烈，將使我們同志流出更多的血汗，#此 
願與詰位同志共勉！」 

其實逭些話，負貴人是經常向省方幹部講述的，現在我再一次一次地重新傾聽，每聽 一 次仍有 
1次更新 M 深的詔識與徹悟。 

4:我伴隨負貴人作「北涡」巡行的旅程中，我特別不敢多 li 覺。姬在自己的座位中或躺#睡舖 
的「寤薇 J 上，強_鹈麵極欲合攏的上下眼踰，觀钐觀看，冈此臧覺最深的，不僅是長夜漫漫而且 
也長曰漫漫了。東北北部址區所調 r 北滿」，在 K 曰帝俄與 n - M 爭珎經濟齊源的冃的下，交通是發達 
了，縱楢和迂迴的鐡路線，加上交織穿梭的公路網，使人可以到達任何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但人 
口的_聚不能比例地同時增加，所以敵人現正_機大力推行其「滿洲拓殖」計劃。原來曰本篱意侵 
略東北，炝籂儿大營後，未便公然佔領併#，巧先假託「澜洲民窻」，利刚偽帝博儀成 * 「滿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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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曰滿協和」，互稱 rn 几弟之邦」，但雖稱兄弟之邦， II 竟仍為兩 r 國」，對於曰本人進入「滿 
洲」之身分數 M 仍無立堳。撺說偽政府成立之初，那個不識時務想利用曰本反被曰本利用的偽國務 
總理鄭幸胥，曾對國聯調饩_說明「滿洲 Ml - h 的故土」，所以溥儀 N r 滿」是繼承大清帝國的祖 
業，脫離中國而 r 獨立」是理所應誠的。怛調辫刚問鄭以何*坶在 r 滿洲國」常 r 總理」？鄭無以 
對； M 鄭原籍福建，自然是個中國人。 H 本人似乎也憎得 M 個道理，於是#宵傅上套用漢涡 tNM 
等五族共和之說，在「_洲國」内喊 li - l 「： I : 滿萦鮮俄」「五系扑榮」的1-]號，將一般柬北同胞統稱 
r 滿系人」，中國話亦稱 r 滿語」，猶恐有人見 r 外」，硬把 r 朝鮮」人 H 流落在東北的 r 白俄」人拉 
上做陪。逭樣一來，大家都是「滿洲國」人，只族系不同，做官做民都份^應得；因此除駐滿之闕 
乘軍外，在東 ib 的曰本人都取得「雙重國箱」，在東北時則為「滿洲_」的「曰系」人了。名義是 
虛，佔領併呑是窗，曰本預定十年内完成五百萬人對滿移民開拓計劃， li 時「滿洲」的總人口將由 
r 九一八」時的一一:千萬逹到五千萬，敵人便想透過逍十分之一的 r 曰系」人口永久控制澍洲。不過 
南北確是地大物傅，也真像 z ： 本朝野所公詔的是「謎様的澜洲」，_然天外飛來逭麼多的 r 曰系」 
「開拓村」，也未能使「北涡」火申線上的驛站密 It 增加。在「南滿」+里一站，二+里一停的情 
景，煊 裡是沒有的 C 尤其是以前被稱為「中東鐡路 J 的消洲線上 ，常常 百里不見人煙 ， R 聽到 空洞！ 
空洞！空洞！單調的車輪搐擊鐡軌臀，更顯得旅途的孤寂與漫長。 

火車像被踏傷了的蜈蚣似地在荒原上蟠爬，特別顯得渺小而緩慢， li 野遼闊無邊，行駛半夭， 



滾滾速河 184 


_圍摄物如故，好像它已經睡覺丫，「爷洞！苹洞！空洞！」的锊杏，正好給它自己吟唱催眠曲。現 
在是冬天， r 大漠孤煙直」的圖棠 1 看得見的，「風吹草低 M 牛羊」的锻条已無線入目了。我曾以？ JTI 
原野馬自喻，而且也曾以此自詡。而今，我似乎真做了荒原野馬，我也似乎任由我的奈性狂奔蒈， 
但冰雪擊蹄的鏗鏘，是否和煊火車的輪軋聲同樣的空洞而單調？ 

火車爬上髙丘，爬下高丘，齊齊咍爾在望了。在_曦中，從高丘舉目展望，齊齊咍爾是一 H - 霧、 
一灘雲、一團舄煙_铽。朝暍朵髒面，燈光已褪色，只見 一 大堆模槇糊糊，泯混沌沌。那清皙的， 
:條條的，從四面八方而來的鐡跆和公跆像動脈和淋巴管似的，都伸進那：剛煙辦裡便不見了。人 
在漫長而艰調的旅途中，腦洵裡卻可不受枸朿地泛起無逋無際的文思。自從敵偽加強文化統制，公 
佈 r 藝文指導綱要」後，特別誘迫 r 滿洲國文化人」直掊用曰文寫作，也真有人用 r 和歌」和 r 徘 
句」的型式作起新詩來。清_起，站在原野裡去觀望都市，任何人都會甸逭補靈 li 吧： 

答呀， 

你是大地的疥！ 

說都會是大地的瘡，原野的 m . 赠，是很好的「徘句」意境與題材， R 是不能加以鮮明的解說。 
因為消瘍裡_戰鬥侑犓牲， h 垴死钫新生， ' fj 入侵的細關，也有抗敵的白血球•，正如都市裡有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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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惡，钶黑暗有光明 ， fj 敵人和他的爪牙，也^愛國闽眾和箪命分子：様。 M 裡的前任黑省工作 
領導冇，一年前已受絞刑•，而尚勇和殆幾位軍方同志，仍住在龅域的軍审監獄中，他們曾隨同馬占 
山將軍從事過江橋保衛戰，其後又打入了偽軍作到上校_長。在逭個偽軍軍管區内，我們已爭取了 
三分之二的力量，可根的 r 一二 - o 」 先把他們吃掉了。谕成 m 椋總甸痊癒的時候，可是我們多數 
人都將逍逢那些繼绱犧牲的白血球的命 M ，我們既做了内血球，遛旮什麼可說的呢？ 

小學的時候，朿北尚未淪陷，老師曾説中國的地關像 1 H - 美驪的洵棠窠，又像桑絮，列強從四 
面八方來要蠶食我們。#我們*志，將來長大了要盡到匹夫之貴。来等我們長大，「九一八」事變 
丫，煊個琪變等於縮小了也固定了我們甸貴的範刚。現在我們已經畏大，中國的國土也窗 4- 太大， 
有更多的人在那胺大的土地上從事保衛戰鬥，良貴人則主漲現地抗戰，就是說要更直接地負起光復 
隶北的使命。有時我常常凝視地圖，就 EI 部肴，東北的 ill! 形加上朝鮮 ，• JE 像一隻被吊起來的肥鴨， 
朝鮮是細瘦的圃頸，東北是美的身驅。在逭個軀麯上，由帝俄和曰宼前後侵佔並且修建了「中東 
鐵路」和 r 南滿鐡路」，縱描交叉結成了一支皰大的十字架。近百年來，柬北逭塊土和煊瑰土上的子 
民，一直在承受著十字架上的痛苦生活與悲慘的命逓。負貴人曾說：「東北淪亡了，做亡國奴的是 
東北人，_北人不先圖自救， M 等待誰來救我們？東北有一一:千 M 同胞，+個人裡有一個不做順民， 
該有多大的作用；一百個人裡有一個人起來抗日，該有多大力量。逭就是現地抗戰！」負貴人就是 
常常用幾句平常話，深入淺出地說明地下 H 作的理念。煊句平常話人人皆知，而在来聽到有人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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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又為人人所未想到。現在我們在朿北，奋成千成萬的知識泠，十，就是為這幾句平常話而熱血 
沸騰，奔走拼命！ 

晚間，我們搭夜車南下，這列車就是那列車，只是時間 Q 經過了一年又一個冃，天氣侬舊是那 
麼寒冷。車停泰城時，負貴人已經睡蒈了，我也佯裝入睡，似乎是沒有人 [11 逭裡上下，至少是沒有 
旅客來騷播煊節 r 寤麋」車。車長早已完成了他檢標的手鏑，全臥瑣裡只有 1 H 鼾息配上 1 H 靜菽。 
又是一聲使人銷魂的汽笛臀！傘岛動了，我忍不住悄悄爬起，傾吐出全胸肫的熱 M ，在已凝結一 M 
厚霜的玻璃 m 窗上，呵成一個可以透光的圆_。腺朧中，我似乎看見了我叔叔豁院的兩 ® 樓房。卻 
望不見三十里外我父母鄉居的_莊。俯酋近觀，已袂到月傷的盡頭，那地方，就是那地方，似乎是 
詩彥，似乎是詩彥正在那裡匍甸蟠動。 

近來，工作之餘的孤菽中，我常想起詩彥。不是我對詩彥的懷念超過宛如，也不是像我初到尚 
智里時的那一晩忽然覺得對詩彥有所愛戀。一年來，一個事件接蒈一個事件，件件都證明我的決定 
11-. 確，我沒有一點對不起她，荇不是紙負设人的洪福，我可能 ¥- 已成為她永久的#中人了。不管主 
動抑成被動，我已將詩彥推介給心竹了。在心竹未被捕前，他與詩彥有多少次過從？他與詩彥間所 
建立起的感情，究竟到如何程度？我不知道詩彥知否心竹已經逃山，時問仍是短促，就是詩彥愛上 
了心竹，也不會那麼根深蒂固吧！她不會也有像隞姐對心超那様 M 期等待的心理吧！那麼，現在她 
遐±-尋求誰呢 ？!• 兩個從来經過如此風浪的少女，現#知道心竹被捕了，特務們又到處迫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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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大受驚丫 c 撺仲盒說宛如那時候啉垧了，就她的柔弱性格來說，我¥也想像得出，她一定攤恐 
M 分，她怎能受得了那稲打咿？即使宛如對我沒的 fj 些情意，經過追#打幣，她的心理與威情都會 
有了變化的。她從此忘掉我最好，像她那様逨人的人，遛怕沒有人想盡保護之貴嗎？最低她現在遛 
有一個安迪的生活環垴，雖然是蝸牛式的，總不 fr 別人-±-掛心。只是詩彥，聽說她漲惶地走了，她 
到做什麼？假如和她偶然相逄，那時我遛詔她不認她？依她的性格經過迪番打擊，是否會钯堅 
強，遛是轉弱下去？她與心竹的威情到底是……唯！心竹你哪裡去了，你是否安全？你一定受了很 
多的苦！煊些人和事構成我一個思念的環，只要提起一節，就將全部扯動。 

#瀋_，我個人出街的活動都儘置排在夜裡，尤其是剛剛徵調入省的那幾個冃。接箸心竹事件 
發生的那一段則間 M 是如此。逭様，可以減少被熟人發現的機矜。消 py 的街燈本是喃淡無光的，加 
上破損了也無人去修補，所以無光的地段總比訂光的址段多，现在的接舂也是如此。一個人走夜路 
時，最容易掊觸到星星，特別是在陰曆的冃頭威冃吊，天上只有星 M ，每個星星都發射出閃閃的光 
芒。其實星光本是微渺的，但對黑夜行路的人卻是無上的安慰與親切，而且 -X- 越黑越_星星光亮； 
想到敵偽多年統治南北，同胞們正生活在黑_的骒暗之中，我們幸能揄任些星 M 的任務，也應該感 
謝逭時代的優遇吧！ 

一晩，我們從長舂市内向二道河子击去，走到東大橋 _ g —— 東大橋是揸通郊區的要衝，街兩旁 
商店稀少，也更缺乏路燈，但路面並不太暗，逭時才注 t 到逭晩 M 個甸冃亮的夜。正是明月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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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影在地，而月明星稀，只有寥寥的幾顆，躲躲毓藏地點綴在天際，顯不出一點點的光輝。我不禁 
又為那高潔孤獨的明月而感到落赏了。 

不知怎的，也許是長時間被自己理智所抑1的情結發了酵，也許是故意歛呑下自己的委屈而不 
願向任何人傾訴，因此在自己心撖的深處，常常凝聚一暦孤獨的祿爾.，不犟為自己孤獨，也為負貴 
人孤獨，更為我們逭一群人感到共同的孤獨。數月來，我常跟負貴人#長舂大馬路威大同大街上行 
走。自從離開瀋陽，負貴人出動的時候，离記長所撺當的伴隨任務便由我來代替。每天隔著馬路， 
斜望箸前方負貴人的背影。他的個子本來很高，也許是為了掩藏面孔因而低蒈頭頸走路；也許是歷 
年的工作重擔，壓駝丫他那強韌的脊椎•，望鞞那彎曲的背影，聳蕗在來往人潮之中，不覺油然地升 
起荒涼孤寂之感！有誰能了解他此時的心垴呢？ 

一陣風沙驟起，吹逨了我的眼贿，忽然間車馬行人全不見了。看不到傀儡皇朝的帝宫，也看不 
到鬼氣森嚴的關隶軍司令部.，滿洲中央銀行那兒去了？滿飛大樓飛向何方？這裡已不再是偽都的鬧 
市，只見 1 H- 荒涼，. II 野蕭 M ，一個彎曲而偉大的背影，在前方踽踽地行蒈，踽踽地行蒈…… 

偉大的即孤獨的真狐镯嗎不 
四萬其五千篇祖國同胞 
抗暴殺敵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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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和我們一起在跳难著 
郎和我們一起在跳躍著 

煊是我當時所澈起的威懷，也可以說是我們根本的佶心和期望，至少是我個人對我自己的安慰。 
舂節過後，羅爾病了，我再替他到炮南巡行一嵆，也順便將逾西的經常 H 作轉移給伊正。上亓 
節這天，我怡巧到連锊口，吃過魏邦太婦的元宵後，锷獨 eil 2 到逾河岸上去散少。煊晩，小雪初衡- 
E ： 光隔署雲 M 像：逝抨布稱的：盏燈，睜甫虛仍娀昉黑，微薄虚则顓锊 n ,河上 M 物倒可侬稀辨詔。 
峁岸的渝帆都熄滅了燭火，也活的娵苦使多敝人忘卻了燈節的樂趣。河的中办，解凍而逐流漂下的 
一列列大冰排，在混濁的河水中，閃鞞慘甶的光輝，發山悶咱悶哺的锊嚮，徐緩地向前移動替。 

逾河真像隻疲憊的老牛，抱蒈沉重的琳截，緩憎而不停悤地流動。狩人用松花江作過一篇悲慟 
的《流亡三部曲》，有人以鴨線江詠出 一 酋淒涼的懷念少女的歌唱，我沒有他們那樣的才華，但我 
逭一晚卻對遼河興起獨特的偏愛，從心底淌現出對它的頌讚： 

ia ; a 的 i ¥^ 的 
你永恆的逡河 
渾渾的 a 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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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恆的流 

你婀過叩千山抵领 
你逆求那先明自由 
你的胸瞠長滿了岛梁大豆 
你的脊背牧枝著褚.^^-^- 
你世世與黃河搵手 
你代代 K ' JfJl 國妞頭 

你痛苦的時候毫不悲怆 
你敗樂的時候也不歌唱 
你背負著歲27沉：5的泥沙 
你拖我著千*把人們的命望 
你從不泝說你遍微敵嘴的別佟 
你永不改變你飛罐^ T 的方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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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渾渾的浪 ia 的 
永恆的流 

你：^-^-地滾;1地 
永恆地流 



我們在長脊重新建立起祕密 fi 闕， M 此：機關和浦賜大甸不 Nc 3#_竞是新興都市，沒甸瀋陶 
那 li 多古老的僻靜的單獨的小院落。设荇的同志們又多 M 從外縣市聚_而來的偽滿各機闕公務： e ， 
住在眷村式的「官舍」裡。；行行一列列， riJi 迪替房 IM ， 沒_間隔的院牆。有的家庭人口簡單， 
宵的尚在獨身。我們的祕密機關也只好暫時採 m 「贴附政策」，將省方人 M 分別贴附在適贪的同志 
r 家」裡。可是一個小家庭裡不便貼附雨位以上無職業無身分的外人，因之不能»體辦公，不便利 
於開會，也多了一阀應付被貼附同志社會關係的麻炤，同時也須加倍提 - A - 對敵人耳目的幣覺。 

負责人辦公虛定名曰新里，明： VT < n 新又新之薅。社设，消然1、仲宣，明德 M 。我的處所叫致 
剪里，不知是出於偶合，馏是對我寓有啟：■小。 

我嘗想 •• 一 個人如何才能表現出一個「的」7呢？记•个_ ;切後果址猛然行動？退是在變 R 時 
迅聞那最後的一關？現在我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 R 有不悲傷也不歌唱地工作。 

省方環堉轉變，新的工作亦掊踵而來， a 貴人不分軎夜址忙碌。他從来再提起丟行李那件事， 
也沒钉•孩覺我的悒搬心情， R 是杷我的 r 作^:任门益加1。我^:全接替 T - krl ' fldM 以前的 M 些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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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掄任齒方内部的交通聯絡、伴隨负對人的行動，塯要指禅恡舂地區組織，每冃仍#前往哈爾涫、 
熵陶一二次。宵 aa 長此時則專主持浦陶址區工作。 ft 费人希望浦陶能洱加強間 M 佈 S ，過一段期間 
想將省方再遷 N 瀋賜，：方面 N ' l 4 荇的辦公和掩邋都不鉍理想，：方面也許就是嬰與敵人捉逑藏吧！ 
五冃初，又是五冃初，我 N 瀋陶尚智里。垴一次我很圯然輔鬆，不像上年心竹被捕時那様火急 
緊漲。伊正0去遼西，羅褙#，龠記 M 將浦陶的 H 作情況向我交代完舉後，對羅黹說： 

「羅爾，遼南各縣的事，你自己和紀剛燄吧！」 

書記長離去，我們重新坐下。我正想向羅楙開口，他卻先來一句： 

「恭喜您，總督導 ㈣ ，你逭叫能奔善跑，加官晉爾！」 

聽得羅裙逭話，真想回斥他雨句。所調 r 能奔善跑」，常然遛 M - S 行李丟逃而引出的話柄。但看 
在他病後尚未復原的微 MMii 和我岛為覺覺闻大班的份上，只有勉力嗔下 i ;-。 而且他所說的總僭導 
_，意在調侃，並没钉逭個稱調，人求都 M ^ WH ，岛分相同，•土於駐在忾導 H 和巡迥_導 M 的區 
分，也 R 是工作方式不同而已。尤以省方遛14後，為免人 Mffi 中不便，钉些督禅 M 減少回省次數， 
就山我與文触同志間掊聯絡幾回代為轉連。文_與我逭時都經中央派任職務了，似一直来對同志公 
開，為的是減少敵人注意的目標，所以仍以锊導 H 名義 H 作。假使當時羅雷知道了煊件職務事，不 
知他對我更要如何取笑了，因為當時大家的心理都認為做 H 作而燄職務，就是侮辱箪命。這且不談， 
我遛是很坦然址對羅 m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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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暫時放下你對我私人的諷刺，先談鈹公寧再說吧！」 

「諷刺？笑話！」羅雷説：「大哥，我 . W 在是抬舉你，若談公事，我昨天就回營口了，御記長 
向你轉告遛不是一様！我等你今天來，就是為了和你談點私事。」 
r 私事？」 

「不可以嗎？」 
r 可以，什麼事？」 
r 討儐—.」 

r 討儐？」我很威奇怪，不免用疑感的眼光町蒈他：「雒欠你什豳？.」 
r 討儐就是討儐！」羅雷很詔真地說。 r 你逭叫貴人多忘事。去年今天一大早，你到我家去，你 
對我媽說要請我吃早點.，結果你是個騙子，早點 M 今未吃到口，可是家卻一直回不去.，你想想，逭 
筆帳我們應該怎麼箅？」 

r 有家不得回這筆帳，我遛想找人算算呢！怎樣算，我也不知道。不過，鵠吃早點這筆儐，我 
可立時加倍償遛，今晩晩飯，我就請你出去吃 —— 」 

「真的？上館子？」 

r 當然，上大館子！我們可進城到中街明湖#，隨意點桀，闊氣；番！省方現在雖然很窮，但 
請你吃一頓豐盛的晩 f 做犒勞，負貴人遛不會說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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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別提負貴人好不好？一提負责人就大煞風摄 r !」 

真如羅爾所說，一提負資人就使我們想起了 X 作和貴旺，就不能不收斂起我們那點 UN 年人 M 曼 
蒂克的情懷。為丫安伞，為丫節倚，我們並未能上「明湖舂」山隨意點菜，只能到城牆根底下那家 
_號 r 別有夭」的小吃店隨意便酌了。 

我們要了雨籠包子，兩籠蒸餃，一大碗 -: 鮮湯。羅爾破例想喝點酒，所以又加切一盤滷肉和一 
碟 W 腐干與將拕生。兩小壺老甶戟，羅爾 W 喝丫四分之 一 ,可 M 他的臉色已恢徇原 fj 的紅潤與天真， 
玆且猶有過之。 

出了 r 別有天」，他顺 M 城牆就向南走。我說： 
r 羅雷，你醉了？逭不是回尚智里的路 I 」 

「你才醉了呢！」他反斥箸：「這個畤候回尚智1做什麼？」 
r 那你想往哪裡去？你知遒，在瀋阳沒有必耍，我們不應該在街上隨便行動！」 

「你少打官腔好不好！什麼叫必耍？去年今天，我：捋沒響址跟普你击山來，你遛帶锊槍逼我。 
今天，我可沒有槍，你若•个願意跟我走，你可以回去，不然你就別囉嗦！」 

在馬路上，我不便與他爭吵，怛我餘覺到他心中一定有审，而且逭似乎不只是想家，所以很想 
與他回尚智里詳細談談，但他偏不回去，我只好跟转他走，照顧替他。 

走出大南關，來到火神廟，煊是去年我把他交給窗記 M 的地方。在黑暗而陰森的廟門洞中，他 



滾滾速河 1% 


果立了很久。我沒有再問他話，因為；路上不是被他顶瞒抢白，便遒他的閉門羹。但在 M 個時候， 
他卻哼起那個怪腔怪調 I 

•切一十五廟門開， 

牛頭馬而兩邊排， 

閻王爺就在當中坐， 

一陣哪陰風吹個女4來 . 

煊是一節民間小調，羅爾在學校時常常哼唱：尚興時候唱，悶氣時候也唱，有時竟成了同學們 
向他取笑的資料，直掊用牛頭呼之。可是一年來我從来聽他哼逭個，可能他自己112未再哼過。現在 
他又哼起 M 個，在煊般陰森的黑夜裡，4:這個大廟門前的妲地方，思想起在校時期的生活，而今窗 
有幽明兩 W 之臧。只是今天並非初一 +五，-則門根本未開，#不見牛頭馬面閻王爺，也沒有風吹女 
剋來，只有我們兩個人像遊魂似地在逭裡踟躕徘徊。 

最後，他又突然向前走去，不是回程，也不足向耮他的家 —— 金家阆+那侧方向， M 使我多少 
威到心寬。穿過南關大銜，拐入一條胡同，#樣子，他是想重遊小河沿了。也好，小河沿 I 我們 
母校所在地對面的萬泉公園，曾經有過我們多少忾荇的记跡，那逝去的年举，往曰的歡笑，現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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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夢境。若不是羅爾今夜發 ii ， 我就是發 iiti ! 絕不會自己再來涉足的。 

回到尚智里 ， G 經很晩了，躺在床上，羅黹遛在哼呀哼地哼那1怪歌不停。窗在令人心煩意亂！ 
伊 IT. 在家就好了，钉伊正在， siTrt 多少#收斂收：•，我與他的闕係，在任何方面都是降不住他的，現 
在只有我掛起白旗了。 

r 羅爾，」我說：「睡覺吧！有什事，明天辦•，你辦不了，我來辦。」 
r 用不蒈你辦。」 

r 你自己辦，有什麼貴任由我來負也好。」 

「煊話可是你說的。」他雷然從床上坐起，被替被單•，我也照様，只要他把話說明，不再悶在 
肚子裡嘔氣，_我做什麼部行。「我說嬰跟你燄點私枣，就是逭個。」羅嵆繼續說：「逭次冋瀋_, 
我聽到姚越的消息。你知道我們原是表兄妹，從小訂了婚，我們自 B 也有份威情。自從參加工作， 
我就故意疏遣她，怕她幼稚礙唞，所以她很久就不商興丫。等我前年入關受_，：去半年奄無音訊， 
她就起了很大猜疑，因為她砑埘就是鬧戀愛糾紛而帶抨女跑的。後來我回來了，事寶證明我沒 
有背棄她，我也想找個機會和她燄燄，誰知道你不容分說，一下子就杷我從家裡拉出來。那時候在 
馬路上碰到她我遛能說什嚒？而今又是一年不見面，因此她對我的懷疑也就更大。」 

「是的，」我回想起當時的情景 I 「那天早 M 她就問過我，問你是不是另有朋友，我說沒有 
此事，而旦曾向她保證，_她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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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就是你的貴任了，你保證什麼？你什麼也保證不了。唯！當時转是時間允裕或是在我家裡， 
我可對她把話說明，這次出走關聯煊麼：個大變化，苹少我該把我個人的 * 場叫她詔清，那麼她以 
後愛怎様猜疑就怎様猜疑，愛怎樣行動就怎様行動，我都無所調，只是 I 」說到逭裡，羅雷停息 
一會，似在努力壓抑胸中的痛苦。 

r 羅雷，」我深自遺慽地說。 r 無論如何，我個人向你道歉，當時沒有人能控制情況，我也只有 
拚命 it !: 催，不然像仲直那天的情況，不是很危險嗎？」 
r 說那些做咍？一切都不必說了！」 

他的聲調已轉平和，不像方才那般澈動。於是我問： 
r 到底你聽到姚慈的什麼消息？」 

r 前天我聽伊正說。你去長舂後，伊正接替你「滿大」的工作，上個星期他出席「滿大」的小 
組會議，那邊的同志提出了有關姚越的消息。我沒有告訴你，今年二冃開學時，我看報紙已知道姚 
慈考取了「滿大」。我想逭樣正好，考上大學她的情結可能振甯些，課業繁重也可以暫時杷我忘記， 
就等於給我們一段情感的假期。雏知道她竟是個膿 11!,. ;進大學就跟妈同學戀愛，你說氣人不氣 
人！」 

「不會吧！」 

r 我熠說謊不成？」羅雷的情結又澈動了，用拳棰打床板。「撺伊正說，他們在小組會中曾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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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人捐出她是可以榭起抗曰熱情的分子，想向她開展 H 作：釘人反對，聽銳她早 B 訂婚，現# 
又與 M 同學戀愛，因此應該老虚；有人說她已解除婚約成矜遒受打幣， M 種在情威上失意的人倒容 
易啟發工作•，有人說她逭是變態心理，所以嬰 M 加愼重。他們 iiHr 不清她的来婚夫是誰，只知那個 
人和我們學校有關，所以決定誚伊正協助調査。伊正想到那個人可能是我們同志，正趕上我回来， 
所以就先向我打聽研究。」 

「你跟他怎様說？」 

r 我告訢他，和我們雏都沒關係。我遛表>|<煊稀女性要不得，別_他們對她工作。」 

「你怎逭様 I 」 

r 我氣都氣死了！你要我怎樣？_夜我左思右想，一宿沒得好睡。」 

「怪不得你今天氣色不好，我熘以為 I 」不知怎的，聽到逭稀消息，我也威到不是滋味，似 
乎是比我自己的遭遇遛耍鬧心。我知逍_裙#1作上的定力，伹對他 i 1 ! 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煊個威 
情，若真受了逭種意外的打_，也真是……無怪今天他一直同我反芻。於是我說： r 那麼，你想怎 
麼辦？是不是給她寫封信？」 

「不： W 信不好。我想過了， 一 封無頭悄會使她锵駭，郵丟了也是物證，會恝出麻嫋。而且用 
;封信也燄不了那麼多，何況寫佶只_去語沒有回言。我想我戟脆去找她，和她當面說清：若是她 
真對我不滿意，我們就解除過去的關係，任她自便，我們不能誤人齊矜：若是她能諒解我，就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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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讀書，靜靜等我。無論如何，我#和她做一次正式告別。」 

「怎樣去找呢？」 

r 她每天由家裡起身去上學，必定要搭磨電車，最晩不會遲過七點鐘。我明早趕時間到電車站 
去截等她。明天不成，後夭再去。大清早行人少，和她走一段路威卉到小公園去坐一會，就足以把 
話談完，也不會留下痕跡，你說行不？.」 

「逭個辦法倒可以，不過……」 

r 這件事在紀律上，我知道有點說不過去，所以我特地等你來跟你講。這件事說私就私，說公 
就公，而且你同意就算同意，不同意也得赞成，反正我已跟你逭位總督導_報告過了，不能算我榷 
自行動。但是你可不能向書記長或負貴人報告，假转你要告密，我就跟你拚命！」 

羅雷這幾句話，說的斬釘截鐡，配合他那牛脾氣，使我提不出其他可討論的意見。室内菽靜無 
聲，我只威到我自己的心頭酸酸，看不見小牛是否流浪， II 瞧中顯山我們雨#聳立的巨影，在暗房 
中像牛頭馬面似地對峙蒈。說窗在的，我雖然矯情放窠宛如，拋閧詩彥，但卻從心深處贊同羅雷與 
姚蕙會面。堠！煊是什麼年代？為什麼_邵些本應團聚的人，都不得不漂流離散？ 
r 你不敢負貴任？」羅雷不耐地迫問我。 
r 好吧！」我說：「你要提高擗覺，也要特別化化裝。」 

「謝謝你，大哥，你遛算是覺覺剛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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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1，他像 一 切都解泱了似 il !: 倒_便睡，不久岍锊大作，只钉我仍像馬面似址佇在那裡，呆呆 
址想。 

羅嵆如所預期址#見了姚 M 。 他的山現完全山乎她的愈外，常他击近她呼唤她的名字時，她遛 
向前後_望，等到辨 nlj 呼喚她的 11 ; . M # 旁的他，也認出了他就 M 她的他時，她又攤疑：寶嚇地說不出 
話來。 

「你、你、你 I 」她嚙哺普，如在夢中。 

r 不要慌，是我！」羅雷町_她： r 跟我走，到前面去談。」 

他先走前一步，她就像一隻被捉到的小羊緊跟在他後面。 

r 你不是被报去了嗎？你從哪裡來？你没有再一:後方？你……」清醒後的姚 M ,像陣驟闽似地 
tL - ll 一迪_的詾問。她說： r 那天早1，我和姑媽雖都知道你被紀先生帶击，可是第二夭學校裡卻 
傅說你們全被捕了……掊替三惱月特務未離你家門，半年後才不找你家麻嫋。可是一年來沒有你一 
點消息，你們學校裡又傅說 p 本愈氏隊已杷你們祕密泊艷丫。姑媽每天每夜都哭，我想你也許又跑 
到關裡去了……我那様勸她她不信，現#她已經有點輔神錨亂，而且視力迈横糊不消了……多，多 
虧大表哥和大表嫂……不然……但……」她再也不能有條理地訴說他家情況，因為 M 時她已恢復了 
她對他的各補情感.，她奄無準備，對這樋突然的會晤，她不知是憂侮是喜樂，是興甯是恐懼：只是 
W 涕眼淚 一 齊湧塞她的喉頤…… 








滾滾速河 


r 啊！」羅裙啞然，他也說不出他所耍銳的話•他也想不起他想說什麼話，转不是他受過鼹格 
的工作磨練，不發狂地奔回家去，也不免要當埸昏厥了。 

r 有人說你們是做祕密工作的，你到底做些什麼呀？弄得姑媽心神不安，迪我也一點不知内情， 
既然曰本人要捉你們，你怎嚒遛在浦陶？趕快逃走吧！」 

r 姚越，」羅褙說。他 E 恢徇了他的鎖定。「我來，就 M 嬰告訴你_情的。我 B 多年參加規地的 
抗日工作，我既沒有被捕，也沒有再入關，現在也不住在瀋陶，不過若有任務，也可能隨時去後方。 
我媽是你姑媽，遛嬰_你多照_，但不要向任何人說今天看到我，逭關係你自舁的安全。你以前太 
小，原諒我許多事都背荇你•，今後我也很對不住你，照 p 前情勢，我窗也不能再見你。在學業上， 
你自己努力吧！去年離家的畤候 - W 在太匆促，今¥就算我正式跟你告別吧！總之，希望你遛像以前 
那樣想像我已經不#了，或冉 M 走了；只是願你明白，我現在是為工作也是被通緝，才不得不離間 
你，並不是為了別的。」 

姚 Mlf 大了眼睛用力地注視麫他，似懶非懒 ilh ,嗯嗯地在喉符裡應承筲，然後又不停址贬锊眼 
皮，不知是_浪摭掩了她的視線，熠 M 想判明他 M 否是幻覺的存在，口负捕動胬，似乎遛想說話。 
可是未等她說出話來，羅雷就看看腕上的手錶說： 

「袂上課了，趕緊趕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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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羅雷煊段會面的經過，我說： 
r 你的問題並沒有處理喃！」 
r 告個別就算了，迴虛理什麼？」 
r 昨夜晩你所說的威情問题 I 」 
r 我一見到姚 M , 就覺得頭兩天的想法鍋了。」 
r 伊正的消息不確寶嗎？」 

r 誰遛有心研究那種事！大哥，我想我們既沒_把捤杷喊情保留給別人，我們還有什麼權利要 
把持別人的威情！你說是不？不過，唉！ R 是母親的消悤太令人傷心了。我們固然不能去照顧母親， 
但並不能忘掉母親呀！」 

r 誰遛不是一様，既然不能照_，最好熠 M 忘掉！你不鳴得，-±-年心竹衆發時，我家裡就有六 
口人被捕去。受刑最1的是我叔叔，闩本人詔為他一定知我下 M ， 所以一宣用鼹刑掏打他，他受刑 
不了便削斷了自 「 J 的頸動脈，幾乎死掉…… . W 在想來，逭些消息，不知道倒好；知道了，也 M 無能 
為力，反而影響情結 —.J 

我闬逭些話來勸慰羅楙，卻抑制不住_己也想起母親。我的母親是位標準的_村婦女，沒_進 
過學校，但一點不妨礙她做母親的偉大。那一晚，在泰城鄉■卜家中，母親聽說我要入鬮到北平去， 
便從左手無名指上褪下她那配帶多年的手餾，那是「滿洲國」1沒村禁止貿寶金銀的年冃，她用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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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挖苗的辛苦血汗鈸換來的。她把那個金餾子放到我手裡，說： 

r 你把這個好好的帶替，在北平我們無親無蔷，什麼時候呆不了便把它賣了，貿張火車票回 

家！」 

r 你把那個給他，更帽了！」父親在旁邊冷笑著掩了一句。 

r 我是好心好意，你怎麼說更繪？」母親有些不滿意父親的嘲諷，因為父親沒有出言阻止我的 
遠行計劃，她早就不高興了。 

「你_!」父親說。他拿起母親針線盒邊的量布尺，击到對面山牆旁。父親是個道地的驻稼漢， 
可是也很關心國事，每年他都賀一漲大亞細亞詳圖，像年畫似的貼在山牆上，沒事的時候就把 r 大 
東亞聖戰」的態勢和 ABCD 包圍阍的情況對報紙研究研究。琨在他用母親的尺在地圖上測量砮， 
銳： r 由我們泰城逭兒起身到瀋隈是 一 :1寸半，由洧阳到北平又是.'::寸半，再由北平到西安是三寸半， 
由西安到重慶也是三寸半。你想，他在外遴泡得好，他不會想回來.，他若混不好就沒有臉回來，還 
不是越走越遺？你給他那悃餾子說不定正是他遒走的路费！」 

r 我不懂什麼西安重慶，我只聽說過瀋賜北平，」母親為自 Ei 辯護蒈，並旦又再町_我： r 你 
別聽你爸爸瞎比劃，不管好不好，去個一年半谶就回來！若是不鉤，我煊遛有一個。」 

我沒有忍心接受媽媽第二個手餾，我也沒釘勇氣拒絕第一個。就當時講，我不爾要一個錢，可 
是我又不能不裝做真像埴行的樣子，所以第二天離開泰城時，我叔叔給我的旅費我也得收下。錢， 



老早就捐獻組織了 •，很地槭的，母親給我的餾 - Y - 我也沒釘給她好好帶與 ， 闶為最近我看到組繈經赀 
支絀，也把它迪同各虛 II 捐來的財物一併送交上去，常做工作活動锊丫。 M 事只有我自己知道，當 
然也無須向別人說明。惟一威到不安的，算來我已經漂泊；年有半，我沒有像我父親猜想那様的遺 
行，也沒有辦法侬照母親的町呻按畤回家，雖然五個冃前，我也曾車過泰城。 



羅姚會面之事，我自然沒冇報告魯記畏成负資人，但冋畏荇後， M 是 . y 不住向仲直說了。 

那時，在 Bill 練方面，除了加強小組釧練外，幹部_練班仍從繼缡舉辦。宣傅方面更為擴大，以 
東北通訊社的名義穑極推行。岳鹵、惟亮、田祥、益年、仁仇、繼堃等同志都是東訊社編密員或幹 
_班指導 M 。社畏鎚宫傅與訓練的總貴，而仲 fl 是副手，他榆任編密主任躲主任指導員等工作。聽 
過我的敘述後，仲直便說： 

r 按普紀律的規定，凡是被通緝的人 M 不得與家族親女聯繫的。伹撺我的看法， M 條紀律主要 
是怕影響家人，我們與家人聯繫，勢將增加家人的精神包揄，擗特前來杏問，就不易安詳銪定。我 
們同志眾多，當然•个能放鬆逭條規定•，不然，很容初發屮破綻。至於例外的，組織也會特准的。_ 
雷與姚 M 相見，既来留下痕跡，■个會彫響安全，而且關係他們重大威情的事，無論事先成事後你對 
負貴人說，他都不會不准的。我們的紀律雖鼹，但不會嚴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r 我也知道逭個道理。」我說： r 只是放在自己心裡總覺揄子沉重，聽你這樣一講，我就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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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羅雷是對的，」仲直又表示：「他本可以單獨 it ， Igt 說偷偷地自己±-會面，他不說也無人 
知道，但他卻一定要向你先說然後才去，他向你說就等於向組織報告了。唉<本來就是有感情的 
嘛，所以任何事都不能過分矯情，尤其是愛情方面 —— 」 

r 談到愛情，」我緊接蒈加以說明： rM 也是我今天向你說起逭件事的另一原因。你沒有看到 
那天晩上，羅雷就像一隻被擊昏了頭的野獸似的，在大街上南奔西闊，假若姚越對他的感情有何變 
化，我真擔心他今後的工作情緒。」 

r 羅雷沒有問題。」仲直斷然回答。 r 我不姑對你也燄一談我們在西安的情況。逭些話沒有機會 
特意向你講，今天趕到口邊，也就不必避諱，你想聽嗎？」 

r 當然！很早就想和你聊聊煊些事，本來負貴人是耍我和你兩個人先去的。」 
r 不去倒好！你不知道我們在西安受釧時有多浊氣。若是別人，根本就不會回來了。所以你不 
必替羅雷擔心，他若不堅定，不必等到姚越的變化。」 
r 你就從頭說說吧。」 

r 我也只能簡單的說，因為說多了也無意義。」仲直思考一會，以整理他回憶的程序。 r 當我們 
動身的時候，負貴人曾把後方的情形向我們介紹一點，怕我們沒有心理準備而影響情緒和意志，审 
實上他倒是顧慮多了。有人說失掉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威的可啬，逭話是有道理的，同樣，做了亡國 
奴的人才真正懂得愛國 t 民族的重要。我們到西安後，發覺多數人似乎對抗戰沒有什麼感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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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北茁銷，不容毀疑地^/許多审都證明抗戰的存在，在物留上也鱧味到抗戰的觀苦，伹如果你到 
酒樓飯館一看，當址的軍政商民那稀 r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氣概，离不免使人要問：這是抗戰 
嗎？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呢？所以有一天，羅楢的姑父_我們去吃飯，聽我們說受_後1要冋東北， 
當面就把我們大駡一頓！」 

「逭又是怎麼一回事？」 

「是逭様，」仲盥加以說明：「羅爾有一位姑父，九一八時隨軍入關，琨#已是砲兵團長了。 
他們的隊 1£ 駐防在窗雞，經常到西安辦唞， iiflf 和他取 h 聯絡後，他就常常找我們吃飯。最初他得 
知我們從淪陷的家鄉跑出來，詔為我們軻稀，舊 t 詒獎一番。離鄉背井久了，聽到此：一家鄉消息，確 
是他很威慰懷的事。後來知道我們在西 ill 班受訓，他就不玆贊同。他說：胄年人幹什麼不好？為什 
麼要做黨混子？他働我們既然當初學牌，現在就到觭州翳學院插班徇學；耍搞政治，乾脆就去重慶 
入中央政校。 M 兩個地方，他都能飪人保餺。總之，說什麼也不要我們回來。園完了，便阳定我們 
做一個禮拜的考虛，或習鞔或從政，他好為我們分頭進行。」 
r 羅雷當時做什麼考慮？」 

r 他什麼也沒有考慮，倒是我替他考虑一番。他姑父是忠厚長者，也是典型的愛國軍人，他對 
中國抗戰很有信心，作了很多分析說明脔年人應該努力的方向•，他的話自有一番道理。他和我們的 
看法完全不同，他不了解在敵人鼹密統治的東 ibM 能做什嚒丄作，而我們也不能向他多加解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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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向羅雷表示，攜帶文件資料有我一個人回東北就可以了，他不妨掊受他姑父的好意，可是羅雷 
卻說 •• r 你願留下，你就留下，我一個人回去也是一樣！ jj 

「哦！」我不禁喟然。 

r 所以我們後來都沒敔再去看他姑父，沒有向他辭行便偷偷回來了。方才我勸你不必為羅雷擔 
心，就是根撺這個說的。我當時建議他考慮留下，也不是我自己有什麼動搖，而是我對工作有時候 
也有些別的想法。無事時我常對自我做些檢討，或是對我們覺覺團的弟兄們加以研究。記得有一次 
社長對我說過：「你們幾個人儘管個性不同，但都有個共同點，某些氣質完全一樣」；我的研究結 
果也是如此。回想起來，我們最初發起覺覺團的時候，只是基於 t 年人的熱情與自覺，我們是中國 
人，我們就不願做曰本人的奴隸，所以一遇到東北抗戰機構時，便全體 t 勇參加。一二三 o 事件後， 
組織遭受重大破垴，因而採取化整為零政策再以抗戰闻體方式活動畤，你遛提出過我們遛幹不幹的 
問題。說寊在的，那時我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熱情，但由於詔識加深，我們不在現地抗戰，我們還做 
什麼呢？當時的動力可以說是理智的赏踐.，認為我們所做的是應該做的，而且遛應該繼續做下去， 
不計其成果如何•，逭可以說是力求人格的統一，做到盡其在我的意思。至於逭一次從後方回來的心 
境與前兩次又不相同，未去内地的時候，我們總覺得國家民族與我們很近很近，似乎一伸手就可碰 
觸到祖國的臂膀，撫摸著民族的胸膛。我們#現地抗戰，在敵人的鐡蹄下奮鬥，覺得我們的 H 作是 
那麼切實而具體，一點也不空虛孤獨，离能感到傕你所說的 r 四萬萬五千萬顆祖國同胞抗暴殺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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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和我們一起在跳蹓替」，可是：到西安，回到祖闕以後，卻忽然威覺到國家民族距離我們是那 
麼逋遺。我們真想呼叫：「祖國，你在哪裡？」或#也想問它： r 假若你不需要我們，我們何必再 
為你甯鬥呢？」自然，這些都是内心的獨白。我們既沒背發問的對象，也沒有雏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仍然回來，回到我們現地抗戰的工作崗位上。逭一次既不是熱血的衝動，也不是理智的窗踐， 
若勉強分析的話，可以說是為了道義，為了信守，為了對同志對朋友那點人與人間純真的情感。假 
如一二三 o 事件時谷咅同志不被捕，我也許主漲不再幹了 •，同様，假若沒料我們大家在現地繼綃工 
作，我可能就留#後方。老窗說，唤起我們參加工作的，是圃家、民族等等大題目.，查持我們繼鑛 
工作的，只是為了守信用、講義氣；換句話說，也就是一點平 H 人的小威情。當然逭些話，我並沒 
有跟羅雷談過，不過我相信有些地方他跟我會右同様的想法。而且在信守、逍義、貴任上，羅雷的 
表現又常常比我們強烈，因此我不揄心他會#工作上有任何軟弱的址方。」 

聽仲直這一段深長的心語，我不禁興起無阳的威懷。我有時也常常沉思，做過自我檢討與批評， 
侣都是自貴的結論居多，沒_什麼較好的理由使我内覺從解與自恕。就逭些年來工作的心理歷程來 
說，我感覺我的動力似乎是一個「群」-7-。國家民族是個大群，那個大群太大了，有時也像仲直所 
說的大得空虛與進逭。但對於覺覺刚，對於我們趙：個小群，永遠威到緊密切近.，我們的理想希望 
是一致的：我們的憂恂焰惱也是一致的•，我們在心理上、臧情上，都成為彼此的一部分•，你的痛苦 
快樂就是我的痛苦袂樂，你的愛也就是我的愛•，我所不能得到的，我願望你能得到， R 耍你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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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我自己得到一様。比煊個小群再大一點的群便是現地抗戰組織 —— _貴人所領導的在東北現地 
從事箪命抗敵工作的全體同志。當我到各縣市巡迴作锊導工作的時候，對於 M 個群髗，我也有同樣 
的感受，只是屬於我個人的 r 私人情感」，我卻不便向他們宣浊。 

無論如何，與仲直逭次談話，減輕我許多方面内心的負椅，胸中的淤塞似乎滌淨了不少。我們 
W # 應該畤常談燄，可憎#這稲緊漲忙碌的工作曰子裡，像逭楢燄話的機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因此，雖親密得不分彼此的覺覺_的弟兄們，也聽間不到彼此心镟深處的呼_。好在緊掊蒈一個令 
人興奮的曰子來臨，道個曰子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緊漲钽多的忙碌，逭些豳於個人威情上的私人苦 
惱，也就沒有人再提了。 

那是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九曰。 

這個曰子是偽曆康德+1年，也就是我們要打倒的敵人曰本帝國的昭和十九年。從這個年頭開 
始，世界戰局已顯然於我有利 —— 這當然是指最後的勝利說的，因為聯合國在各戰場上都已掌握了 
勝利的機運。歐洲方面，盟軍已於上年七月登陸西西里岛，推翻了墨索里尼，軸心國三隻腳已被截 
斷 一 隻。當年7\月，艾森嵚 M 鲥將軍以奄前的职增行動登陸諾曼第成功，使希特勒也蛀定了倒臺的 
命運。太平洋方面，曰本本土真正前衛的塞班_，七冃七日完全被美軍佔領，二+ 1曰又在關島登 
陸。自此曰本門 P 洞間，美園茫軍以莖班島為基地，汽掊麻炸 n 本本土並進攻曰本近海，使曰本本 
國的安全受到嚴1威脅。窮 R 黷武的柬條尚擬與塍軍死硬派主漲遷 RM 至「滿洲」，而以其本土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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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戰爭作最後的掙扎。儘管大勢如此，在屮_戰堳上，敵人仍作•観狂的進攻，自四冃份起於鄭州、 
於洛陶、於長沙、於衡陶等址加強氏力，展開更澈烈而殘酷的戰鬥，終於控制了我平漤、粤漢雨路， 
用敵人自己的報導，就是所調要打通 r 大陸击廊」，以迪接通往越緬戰塌的運輸系統：因此，對我國 
抗戰勝利的曙光，加重了天亮前的黑暗。 

東北同胞慣常與曰本軍部的報導持有相反的威應，常敵人歡呼慶祝的時候，他們就低頭.，當敵 
人垂頭喪氣的時候，他們就晻中敝樂，我們各地的：般同志也是一様。但在幹部同志中間很少有逭 
些情緒上的波動，尤其是我們覺覺刚 M 1 小群，除了本位工作外，沒有人受戰局的淸變和敵勢盛衰 
的影響。可以說真正有些 r 痛苦的時候也不悲傷，歡樂的時候也不歌唱」的情態。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絲毫不懷疑對最後勝利的信心，我們也都有一個詔識： r 當東北重返祖國的倌抱時，我們也許 
已將我們青舂之血流乾。」 

比我們對畤局更缺少表情的，應該是負贵人了吧！ 

負貴人曾經說過，抗曰戰爭的間始是我國獨力忐撐的，過了很久，歷經許多變化，才形成軸心 
和反軸心雨個集團。現##起來，聯合國的勝利是比較掊近了，但中國戰堳如何結朿則很難推定。 
為了獲取撤底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我們在東北現地的工作就 '# 非常的意義。為了保證我們東北完 
整地回歸祖國懷抱，不使敵人再在煊塊土上保留任何特權，更不容許第三者對我們家鄉提出什麼條 
件，我們就要迺加緊址工作，加倍的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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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貴人說： r 現階段，在祕密階段的現階段，我們的工作和組織就履遭打擊頻受破壞，未來， 
在半公開和公開階段，尤以軍事行動展開後，我們同志的犧牲將更慘重。我們不知誰何時會犧牲， 
我個人也不一定能夠和你們永久並肩戰鬥。所以你們一定要在能力上加緊鍛鍊，在貴任上有特別覺 
悟，你們要人人能做負貴人，人人能獨力甯鬥，一個倒下去，另一個就接替上來，而且永久要記住， 
只要有我們一位同志存在，東北就一定能夠光複！」 

負貴人這些嚅告，我自詔有足夠的了解，所以#各地督導 H 作時特別加以講述圃掲。為了謙虛 
與忌諱，我說我們沒有人願意有真正接替負啬人的那一天，但我們每一位同志都要有做第四第五…… 
負貴人的能力與抱負……誰知有的同志在暗中竟將 r 第四負貴人」送給我做了綽號。 

七月二十九曰這一天，我正在鞍山 O 

鞍山地區的組織是熊火社，由雷炎同志领導。雷同志個性奈奭而組獷，當時在 r 昭和製鋼所」 
任偽職，對工運工作有特殊黃獻，負貴人期許至重。經常是由羅裙前來聯絡，逭次負貴人讓我特地 
跑一趟。 

我到達鞍山是上午+1點鏑，那真是一個好天氣，萬里無雷的蔚籃天空，特別使人心情奭朗， 
我與雷炎已經一年多沒有見面，相談甚為歡帽。牛飯時，他從壁櫥裡取出一瓶酒來，痛快地柱飯桌 
上一槻，桌面上碰出一個清脆的響臀。 

「好啊！」我說： r 你熠有洒？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曰本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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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點也不錯！朱同志，可以喝羅？」 
r 當然，酒是英雄_，為什麼不可以喝！」 

「杯洒見性，朱同志，我就贊成你埴一點！說贳雄，我們不敢講，不過聖人都說飲食男女是人 
之大欲。為了國家為了工作，我們不扯那個，但偶爾來上兩杯也算不了什麼毛病。」雷炎舉杯邀我 
同乾後又繼續說道： r 可是王同志他就不齿喝，同時也一定勸我不喝，其窗……」 

「他遛是學生脾氣，」我替羅雷解釋.•「而且他也無量。」 

r 不！他就是太堅持原則。他怕我洒後山事。其 tiM # 任何洒都是統制品，柁錢也貿不蒈。就 
是你想喝醉也無處去#那麼多的酒。」裙炎忽帱話題說： r ^ M 就洒來矜，曰本赳子不會校久丫。 
因為我們東 ill 最多的米_是髙粱，現#都沒甸尚粱來做酒，「滿洲樂土」尚且如此，曰木三島可想而 
知，你說他們遛有什麼辦法？」 

「可是，你有什麼神通弄來日本消酒？」 

r 不瞄你說，逭瓶曰本清洒的牌子是白鶴，我就管它叫「白喝」，因為煊是我摻透工作的成 
果。」雷炎掲起他的瀨_得崽地說. • 「在我們製鋼所裡，曰本人都說我的協和_神最好，我們工務 
部的佐籐主任常常要獎赏我。他問我喜歡什麼，我就說洒，因此他不畤址送我一瓶洒。你知道曰本 
人的脾氣，他們認為愛喝洒的人心眼直頭腦简單：他媽的！小鬼就是小赳，他們用小鬼眼睛看人， 
杷人都看小了。遛是心超了不起，他就看得起我，他到所裡來不久，就敢跟我談國家大事。逭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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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IIZ 算對得起他，他雖然被捕受雛，我遛是照耮他的意思幹。他現在情況怎樣？ J 

r 他在裡邊很好，」我告訴他 c r 現在已經#犯人中升到針箅夫的階段，行動比較自由，也可以 
讀些科學方面的書。摅他尜。小，戰後出獄泱心耍來製鋼所工作，因為將來逭裡也是中國國防工業的 
重要櫟構。」 

「那是後話，以後再說。朱同志，一個月前我就把破瓌昭和製鋼所的計劃 S 上去了，到底負青 
人准不准許我們採取行動？煊個製鋼所現在遛 M 敵人的戰乃根源，我們等於每天幫助敵人生產武器 
去攻打我們同胞，細想起來心有来甘。」 

r 負貴人說過，逭件工作是件大工作，當然會_你們去做， R 是要選擇合適時機。如果發動太 
早，會影饗整個 H 作程序和組織安全。」 
r 你想大約是在什麼時候？」 

「逭類工作原則上是在半公開階段。那時候，我們不僅4一虛做，同時要#多虛做：鞍山、撫 
順、本溪、阜新、以反北票、鶴立等地，我們要一齊發動，誠敵人酋闻不得雜顧，使其重工業系統 
立時癍瘓。」 

r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雷同志有些威慨而又焦躁地說： r 朱同志，你不知我用雷炎雨個字做 
化名，就是表示要燒光他們，我真想早點兒痛痛快怏幹 一 埸 I 」於是他又乾了 一大杯。 

r 別箸急！」我說：「煊是第幾杯了？我看，剩下那半瓶你慢慢喝吧！當然，煊樣喝法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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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喝酒的人：實在不夠意思。不過，我預約•卜，等勝利後我一定前來和你喝個夠，喝個醉，喝個痛 
痛袂袂 . 怎様？」 

r 君子一言！」霍炎伸出他那組毛厚皮的大巴掌，把我的手緊緊地又握一次。 

飯後，我們到「满鐡病院」去慰問一位生病的同志。回程的路上，忽_西南 7 JII 隆 II 隆巨響幾 
聲，震得地動天榷，許多路人都失足跌倒，我們也不自主地緊峁替一棵電線桿子才定下腳步。舉目 
望去，製鋼所上空，高高昇起數處沖雷的瀨黑煙柱。不一會兒，那些黑煙漫天散開，工廠區的一切 
大小煙囪都看不見了。 

雷炎先從驚愕中清醒，氣急地說： r 帽了！窯胡虛炸了！雄幹的？」 

幾乎是同時，防空螯報器發出緊急的裒號，街頭擴奋器也反覆播出 r 敵機來襲！敵機來襲！」 
的通告，接箸便有臀愈山動到街頭宣佈戒鼹了。我們不能再走，便轉到附近一棵大樹蔭下去觀望。 
只見那些走在路上的曰本人，無論男女老幼，一個個恐懼萬分地急急鑽入附近的防空洞埯去躲避， 
有的人已兩腿痛軟不能再動一步，便就地伏倒#路遴。路上的中國人卻不理會那些， 31 是逭裡一堆 
那裡一堆地站著交談，原在屋裡的人們也湧到門前來眺望，好像來雜的「敵機」長了眼睛似的，絕 
不會向他們的頭上投彈。 

街頭已轉死菽，陽光無神地照蒈，熔碥爐那邊又繼_縣隆數次，可是鶸不到 r 敵機」的聲眘， 
也看不見 r 敵機」的蹤影。但在蔚籃的天空上，像那冬曰結了冰的天鵝湖面似的夭空上，忽然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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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二條、五六七八條美顧的銀線，俛 M ^ 一群仙女 E 在那裡滑冰似的，前衝、彎曲、迴旋…… 
看不見那輕 M 倩影， Hji 留那_刚的劃似。不久，呤昀咚 I 的高射砲锊從四面八方升起來，在離 
那銀線遠遠的半空中，熘出朵朵的白雲……而那些銀線仍在悠然地滑動。 

事後我們才知遒，那刻劃在天夺：中的美鼯的銀色線條，是中美空軍新式戰啲廨炸機，飛行在高 
空時所曳起的飛行#。日本的 m 機沒有煊補性能，曰本商射砲也沒有那麼尚的射程，所以對 r 敵機」 
沒有一絲一毫的驅逐威力和嚇阻作用，反倒成了一陣鼓掌，一稀喝采！ 

四點三十分.戒驩解除了，我與雷炎同志急也他家， B 有一位製鋼所裡的同志先來他家候等， 
撺說有幾位同志不幸受了輕偽，並約略報 /. l -. fl ::: 卜製鋼所被靡炸的情形，我們驄過後离是又雛過又興 
奮。我們即時決定由雷同志到市内和製鋼所裡通知所有同志迅速藏匿持有的文件，半個月内不做集 
會活動，但要做 MW 蹁炸結果的詳細情報。根揀經驗，#逭種事件之後，敵偽對整個社會，尤其對 
鼢山地區，必將加強檢饩與戒備一個時期，所以我們的工作也要加強掩護。我自己亦擬於當夜搭車 
回長，向負貴人報告一切。 

雷同志去後，天色已經大暗。我坐#:雷同志家的樓上，從窗门向市内望 - i -，^ 數街區邰黑暗無 
光，看來爾路尚来修謹，製鋼所裡殘餘的幾座熔碱诚，也不傕往曰那樣鱺武掲娀址放射奄光。 

曰本人說熔碱爐的曰語發奋，鄉下人弄不清楚便循锊會意地把它念成 r 窯胡慮」，同時也把它當 
做整個製鋼所的代稱。自從窯胡豳開鍋煉鏹以來，敝山的涡鐡附脑址，_—廠設施地闩漸擴大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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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農田相對減少了，驄地因之而漲價.，同時附近許多鄉村人被 M 些 . L 廠吸收去「磨洋工」，種田的 
人工也跟胬昂貴了；因此使那些真正務龅為本的稀田人家感到耕種__，生活不易，所以除了民族 
的、政治的因素外，也都對這個日本羝 - f 的窯胡虛抱甸敵視與反感。他們便不約而同地常常在 P 頭 
上叨念： 

r 窯胡虛炸了！」 

我的祖父就是逭補人中的一個。我們南城的家距敝山不 E 八里，每年全家辛勞的果 t ，只是白 
吃飽•，房不能多 M i 間，址無法多賺一瓏。為丫發 Jrl 家族生計，我父親被派 r 跑邊外」，到北部泰城 
r 開荒」去了。我因讅 t 關係被留在祖父身通。 r 九一八」那年，我剛剛+1嵗。那天晚間，我從夢 
中锵醒，屋子正在動榷，窗 P 紙啤啦啤啦直響。我問祖父道： 
r 什麼寧，煊麼大響動？」 
r 窯胡虛炸了！」祖父肯定地說。 
r 出去看看好_?」我有些好奇。 
r 不要管它，_它炸去好啦！」 

我只好蒙頭睡覺。第二天中午，我放午學回家，祖父正在院子裡餵豬，我急忙將#學堂裡聽到 
的消息向他轉告。 

r 爺， j 我說： r 有人剛打鞍山來，說窯胡虛並沒有炸，可是鬼子已經佔了瀋賜……」 




「什麼？你說什麼？」祖父怒目地 ： r 你想當亡國奴嗎？小混帳！」 

我被斥貴得沒有說山第二句話，可是從此，我們統統當上了「亡國奴」。 

逭些年來，祖父受了 M 多孢子的欺_，尤其因我出击，又使七+高齡的祖父受了一段曰本憲兵 
隊的監牟所之苦。現在，我由雷同志襖上的後- W 就可遙望我老家的方位，這時祖父已經入踊了吧！ 
您是否仍是那樣健康？您是否正闪繫念您的孫兒而失眠？當您明天聽到人說窯胡虛畢竟炸了，您總 
算能吐出一口多年來的怨铽吧！ 



r 九一八」的悶氣，一直梗塞 # 南 -ib 同胞的_中。最初，大家遛不知道曰本组子玩的什麼杷戯， 
只以為兵來將檔，水來土掩，對於炮火總應該遛以炮火，可是常時當局卻來個 r 不抵抗」；各地民 
眾澈於義憒而風起雲湧的義釣軍，終敵：个過帝國主義 -^ Msl 的侵略•，國聯調査團只能在書面上不予 
承認，卻摧毀不了傀儡政權「澜洲國」的建立•，於是隶北同胞氺 - W 上開始了亡國奴的生活。萬般無 
奈的境況下，人們只能用民謠形態念爯歌的方式，發浊心中的希望和咒詛。 

那時遼鞍地區的女孩子們，正好流行穿紅色陰丹士林 -/IV 褲鏞替白色花邊的服式。於是大家便念 

道： 

「紅褲子、鑲白邊， r 滿洲國」、不幾 - X -!」 

r 滿洲國」旗是採用民初五色旗的顏色而仿用中固國_的式様，左上_「啬：大白曰」部分改用 
紅籃白黑四色權條，「滿地紅」部分完全改用胬色而成為 r 滿地胬」了。東北人對做生意倒閉的商 
店，通稱為 rM 舗了」！什麼亊計劃来成功也叫 rt 啦」！因此，一看到逭面 r 國旗 J ， 便念念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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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滿洲國旗 —— 貧面大！」 

而曰本為了便於統治「滿洲」， 一 開始便迫誘東北同胞學習曰語。學校、機關、工廠、社會團 
體，統統在學。人們一面被迫在學，一面又自我解嘲地說： 
r 日本話，不用學，再過兩年用不昝。」 
r 學」宇土音與「箸」宇正好押額，說來_為順口。 

東北各地區各階暦的人民，都不約而同地叨念各式各様的 r 富歌」， r 滿洲國」卻沒有應聲倒斃， 
而且不止兩年，一扯就是六年。民國二+六年，「七七」炮火軍興，東北同胞以為打跑曰本的曰子近 
了，那知越打越遠，炮火一直落在關内的土地上。太平洋戰爭起了，中國總算有了盟女，而一開始 
敵軍竟能席棬南洋。逭一切一切，都使塞在東北同胞胸中的這口氣，悶上加悶。其後，敵人為了戰 
爭的持久與消耗，積極開發東北的資源，增脩鐡路公路以便利軍經運輸，扒除各縣市的城牆以便擴 
展市區土 it ， 看到煊些景象，人們又在心中湧起那些念頭，把「扒城」諧音地說： 
r 修路好走！八成要完！」 

但戰局越形不利，敵人的搜括越兇，壓制越嚴，東北同胞的生活越形悲慘。 

可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九曰，中美空軍 B 二九型飛機首次編隊出關，蟲炸鞍山、大連， 
並偵察瀋陽、長舂等地，給久被迫的東北同胞，帶來無比的興衡，那美麗的飛行雲，把埋藏在人 
們心底的希望，也愈發沸 if ……逭一下子，窯胡虛可炸了！中國的炮火真正打回來了！東北同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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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那個山氣日子總算來了！ 

逭時，東條等所擬 MnM 於「涡洲」的計劃，受日本重臣澈烈反對，主要理由是說「满洲」民 
族意識高昂，安全堪虜， M 自然與我們地下工作之活動_冀大的關係。其次是說對蘇 r 友好」關係， 
亦無絕對把握。而七冃二十九日中美交軍夺鶫朿北，亦钌_阻作用。 

根捕此插情況，負貴人立時宣佈我東北現地抗敵工作，自即曰起進入半公開階段。 

按照早經頒布的現地 H 作大綱所規定半公開階段的工作頂目與方法，除了指示各地區潛伏於偽 
軍偽幣中的武裝同志穑極箱劃游犖戰備外，®通令全髗同志#早期先全力推行不合作運動、怠 H 減 
產運動、破壊消耗敵偽公物資材運動，以反鼓勵迮私闽稍以打幣敵偽經濟統制等運動。這些 H 作， 
我們做得曾煸，一方面使敵偽各稀公務受了制阻，一方面也使敵偽有敗条辦辦之態。 

組織的線、面更開展，各地區督導聯絡的人次必須更增加，省方機關的辦公處所就更感到不足 
用、不適用。 

國父誕辰前夕，我自眙回長，到曰新里報告。寧後，負貴人説： 

「你今天回來正好，明¥釘一件唞，我想熠是由你去掊 IM 1- L 較八 n 垴。」 

「嗯。」我不知是什麼氺，只是習僧地靜聽转 C 

r 半公開_段以來，各地工作尚稱平靜，但工作到迫個階段，破綻的榉會將隨時增多，尤其綜 
合各區督導報告，大家都認為現/:|:社#上，已由我們對敵心理作戰與政治經濟鬥爭，造成一稱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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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的情勢，那麼敵人不會沒有威覺。！：力一方面，省方從浦_遷來長舂，我們雖然應付得乾淨俐落， 
伹敵人一無所得當然不會甘心。鞍山被炸後，只有地區性的緊張，並沒有太平洋戰爭初期那種全面 
性的檢肅。這，也許是敵人沒有線索採取行動，也許是敵人改變政策，準備一次更殘酷的行動。當 
然，我們並不在乎逭些，只是 —— 」負貴人沉吟筲。用力在煙盤中熄去那垂滅的煙蒂，然後兩手互 
相搓揉以禦夜寒的侵襲。又繼鏑說：「我最掄心的，遛是省方内部的辦公和文件的整理。你知道， 
長舂的辦公處所不太理想，文件資料不能隨到隨整理銷燬，組織系統的登記，也沒有全部用藥水祕 
寫完成。這不僅不利於現階段的應變，也無法迎接公開階段戰鬥。所以我決心從速在瀋陽、長舂、 
咍爾濱等處，多建立幾個掩護家庭，以便辦公。你們覺覺團裡有一個叫方儀的女同志，這次也報名 
應徵。據伊正報告，這一年多，他與方儀 H 有工作上的掊觸，對她的個性與能否勝任這種工作，遛 
不完全了解。雖然方儀表示得很堅泱，伊正的意見希望由你們再與她做最後 一 次研究。我們三年以 
前，就有男女同志假扮夫婦設立掩 il 埸所，都扮演得很成功。但對一位未婚女同志來說，是一件大 
工作，不是小事。她們要假扮一位不相關的男同志的太太，辛苦橾作家務，小心應忖四鄰反罄察來 
査戶口，遛要忍受寂實單調和物質上的艱苦生活。你們是同學，而旦原來是你領導的同志，有些話 
比較容易談。你要譲她明瞭掩11塌所的一切困雛反應做的應該注意的事。讓她不要靦腆，一切都說 
出來，不要枸情面，也不可逞英雄。明早九點鐘的快車你到車站去迎接她，找個適當地方好好談談， 
她若決心接受逭件工作，省方是極黹嬰極歡迎的，就把她帶到明德1暫住幾天。不然就讓她當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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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瀋闼，考慮一段時間再說。」 
r 我知道了。」我說。 

「即使方儀威到困雛，不願檐任埴件 X 作，也不幽贵備她；告訴她 fj 許多別的工作可以使她充 
分發揮，叫她不要尖望，不耍難過。 J 離開曰新 M 的時候，負责人又諄諄址 W 咐替。 

第二夭午飯前，我把方儀帶到明徳里。逭給仲直 一 個+分意外的 t 奇。他們緊緊地握手，半晌 
都說不出話來。 

「你怎麼來的？ J 熠是仲直先發問。 

r 紀剛兄領我來的。」方儀回答。 

r 怎麼，學校裡又出了事情？」仲直表爾了他詢問的真窻。 

「沒有，」我從旁解釋： r 她是應微來的。」 
r 我沒钌聽你說過 I 」仲直轉面向我。 
r 我也是昨天晩間才知道。」 

r 我以為你們早知道了呃！」方儀緊梭過力。「我來以前，伊正對我說你們都在長舂，而且會到 
車站來掊，我就想到不是你就是紀剛兄了。」 

r 唉！」大家坐下後，仲直忽然威哦地對方儀説： r 你怎麼想到應徵到省方來，若是我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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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早早都來了，我怎麼不能來？」方儀以為仲 t 熠在考驗她，所以很嚴正地表示署她意志 
的堅決。同時也反問一句： r 若是你們早知遒，你們遛反對我來此不成？」 

仲直輕輕地苦笑一下。 

「仲宣不會反對你來，我也不會反對你來。」我銳： r 不過，若是羅雷在瀋陶遇到你的話，他 
一定不會讁你上火車。」 
r 什麼绦故？」 

r 沒有線故的線故！說是 一 點點情緒問_。」 
r 羅雷的工 i 緒不好？」 

「他比1 的沖邰-:1，1'.10!-對覺懋剛的 M ^ l ' J ' fj 人 i:m 人忾，外夂 rtl^^.j . :,31 IAI ……」 
我用一句打趣的話說： r 也許就是物極必反的遒理吧！」 

忽然有一種興味從廚房裡傳出。仲直倐然站起來銳： 
r 繪了，飯燒焦了 ！」 

中午，我也就留在明德里吃午飯。我們把話題扯到學校方面去，方儀燄到了學校的人事變化， 
也說些萬泉園的風物趣間，_起來+分親 0 J 受用。 

方僙是我下兩班的同學。她的左額近耳處有|塊竹禁形的紅跡，用翳學上的術語說，那是該稱 
做毛細血管瘤的。若在別的女孩子身上，會楡攏一稀特殊髮式杷那瑰小東西墟掩起來，方儀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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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們馏在學校裡從唞學運活動的時候，甸一次公滷話_，她與仲直分任與女主角。仲直畢竟不 
是組線條的人，他的角色雖也演得很好，方儀卻演得更真摯、深刻而動人。許多觀眾不一定能記得 
住方儀的名字，但逭個一瑰紅跡女孩所帶給他們的悲劇威染力慑卻久久不能罇滅。 

煊攻午飯，窗在欠佳，所以仲直一再貴怪我銳： 

「我不知你們要來，所以沒有準備，其 - M 你應該想到順便在街上貿吃含帶來。當然你箅咎由 
自取，無話可說•，方儀第一次吃省方的飯，卻是逭種味道，太不夠歡迎的意思！」 

自然他不是真資怪我，我也沒有抱怨歛含，當大家因方儀， N 來而引起往事的回檍時，即使是羅 
爾在塌，也不會挑剔了吧！ 

明德里是由仲直駐在，但他是客居，真正的房主何同志現在上班去了，中午帶便當在偽11機闕 
食用。方儀來此雖然是暫住，我也_咐仲直待何同志晩間回來，訂好社會鬮係，以免使鄰舍生疑。 

最後我又向方儀提：不說： r 從今夭起你參加省方的工作，也就是立時和我們一様變成了 r 黑 
人」，沒有事不耍到街裡去。我們討論過的工作任務，你可再和仲直研究：次，：個星期内，你塯有 
機會做最後的決定。遛#，」我注視 一 下她額尚的紅跡。「你把髮型修正脩正，不要給鄰居留下特徼 
的印讀。」然後便逕赴曰新里向負貴人 M 命去了。 

第 - 天上午，我再到明德里的時候，氣氛党全不 N 。有女同志光臨的地方，畢竟比純男性的住 
所清潆得多，規整得多，尤其是廚房裡的炊 II ，一件件都甸了固定位1。洗衣盆裡泡了好幾件襯衫 



滾滾速河 


和一大堆舆機乎，看來都是陳年老山貨了。方儀正在那裡洗濯，看 M 我來，便把那沖了肥皂半黑半 
白的衛生衣放下，拭載了手跟到客_來。 

仲直說：「真不好意思，我說等我把煊期《東北公論》趕出，然後由我自己來洗，可是方儀同 
志偏要搶蒈作，不單我的，就迪何同志的，她也代辦了。」 

「煊有什麼刚係，」方儀不以為然地：「將來要我喬扮家趂主婦，逭些工作遛不都是我的。我 
现在正好先練淠練粑，叫你們看肴夠不鉤格。不然，你們向負费人作不利於我的報告，我又得打回 
瀋暍去了！」 

「不過省方的同志，不拘男女，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我介紹 M 裡的情形。 

「但是就 一 個「家庭 j 來講，罔人洗衣服，畢竟不合於我們逭個社會的習惯！」方儀倒 M 想得 
更絀微。然後又由鼹肅轉為輕鬆地：「有一件_,我礙得你們似乎為我們學校丟臉，作為堂堂正正 
小河沿的翳科大學生 —— 」 

仲直的臉忽然紅了，方儀沒有再說下去。 

「什麼牢？」我急欲知瞒真象。 

仲直面上仍冇赧色±1!:說： r 她指的是衣服上那些小動物。」 

r 啊！」我明白了。隨即告訴方儀： r 你若是遇到羅凿，他準會_你一頓。羅雷給那些小動物 
1£式命名為單命蟲，因為那 M 用單命矜的血培亩的。按捋他的理論，箪命輸神好的箪命蟲必多，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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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蟲多的革命精神必好。若以此為槱準，仲直遛趕不上我和羅爾，因為我和羅雷經常跑外縣，沒有 
時間也沒有多少衣服可換洗，而到外縣有畤住在小旅館裡，那些地方是蝨子奧蟲的大本營，自己不 
生也會得來意外之財的。」 

r 我可不希望有此意外之財！」方儀表：不。 

r 但願你沒有逭稀福氣。」我銳：「你有沒嵙_仲直_，襯衫不洗而天天乾淨的理論？」 

「早扈剛剛聽過。他說他有雨件襯衫，_ 一件穿懈了便掛#牆上，楡穿第二件•，第二件穿髒了 
又覺得第一件比較乾淨，所以又換穿第一件.，如此週而複始，便天天有乾淨的襯衫。」方儀望望仲 
直，然後似乎_他原諒似地下個判齬說： r 我看逭完全是謬論！」 

仲直只好再付以羞赧的一笑。 

r 謬論迴多普呢！」我代為解嘲地： r 從前在滟陶敦和1畤，_位曉峰同志，對游擊戰術很有 
研究。輪到他燒飯洗碗的那一天，他就是不洗碗。他說他一顿一一:碗飯，前碗後碗之間，沒有人洗碗 
的；那麼午飯時的第三碗和晩飯時的第 一 碗也不過是前碗後碗之別，何必再洗呢？我當時也批判他 
亂發_論，他卻說等到游繫戰起，蹲在 III 遗野地的戰墻裡，誰遛奋心情洗碗？所以透過煊些_論， 
你可以對工作有更深 1 M 的詔識，_論雖齙讓論，内 €-^3 有大道理……」 

「紀剛，」仲炱截吉：「你別借題 t 揮了。說到吃飯，我倒想訥你今 X -#:此欣赏欣賞方儀的手 
藝，到底女同志比我們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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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有事遛耍到別的 it 方和浩然里去，不能留下领略方儀的傑作，所以拿起仲直帶呈社長的 
-乂件就走了。不過約定 M 期六再來，因為上個月房主何同志不知由哪郴弄來些麵紛，他們一直来捨 
得吃，方儀會 k 餃子，決定大家犒勞犒勞。 r : l -: 學校裡開班級同樂會時，女同學們都要露逭一手，現 
#我們沒有豐盛的生活必甯品來歡迎她，卻先要受她的特技表澝。 

週末，我準畤前往。 

他們正#廚房中擀麵做皮，拌好的肉餡敗發辨 M 油的香叙。我也鼦得輕鬆愉快地打替招呼， 
後銳： 

「方儀，你先自己憎憎做，我要同仲盥燄點氺情，再來斛忙。」 

當我與仲直同到客豳坐下後，便忍不住±1!:對他胷出一句： 
r 大難臨頭了！」 

r 哪裡又出了破綻？」仲宣猜問。 

「不，是你個人的。」 

「我？袂說明白！」 

r 負貴人說，和方儀組織偽家庭的事，那個罔主人打算由你來掄當……」沒出我所料，煊句 
幾乎使他跳起來。 

「煊怎麼可以！」仲直小锊曠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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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怎麼可以？逭句話我也曾向負貴人說過，伹經過一番討論後，我不得不將此意轉達。掄當這 
份工作當然有困雛，雖然不能與死亡任務相比，設岛處地替他想一想，不能不說是大難臨頭。 
半晌，仲直恢復了冷靜，對我說： 
r 紀剛，你是不是開玩笑？•」 
r 若閧玩笑，我就在廚房裡當普方僙的面前說了 。 j 

「逭事萬萬不可！誚你向負貴人給我回話；」仲直鄭重址：「不然，我要親自跟他去講 。 J 
r 若能擺脫，我就替你擺脫了。」 
r 別的事負賫人說哈都可，逭件事我要表示意見。」 

r 負貴人當然不是對你下命令，是譃我與你商置。你有意見，不妨先對我說說，不過我想不出 
你有更好的理由加以拒絕。」 

r 我想應該由一位生面孔而年寧稍 M # 揄當為佳。昨天方儀和我談起這事，我還把我的猜測告 
訴她•，今天竟弄到我的頭上，窗在太尷尬。我們本來很熟而旦年紀又輕，無論如何，我不願接受：丄 
作以外的考驗。你懂我的意思？.」 

r 我明白！」我說。 r 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張，审宵上，貧資人最初也是 M 様安排的。他原來計劃 
由吉林調來一位同志，不巧那位同志有特殊困雛，臨時再調整別人就有許多不便。一方面是人的身 
分個性合適不合適，組織起來像不像個家庭；：方面組織也不能為此種安排打開太多權的關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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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曾考慮到把伊正調來，可是他#:瀋陶的工作又無人掩替，就地取材，在鉍舂只_你了，所以又把 
煊付檐子落在我們覺覺團的弟兄身上。」 
r 那，為什麼不是你？」 

r 謫你別謭會，我曾用你方才所說的理 111 給你向外推，卻沒有把煊個揄子由我推向你。負貴人 
詔為假若你有困難，我就更不合適了。你知道，每個月我有一半時間要跑外城，煊些曰子讓方儀一 
個人如何支撐門戶？」 

仲笪緊閉箸嗬，呆在那裡低頭沉思。 

r 說句私心話，我也威到矛盾。」打破沉默，我也威哦址說： rM 種工作，對我們固然是一種 
怫大的雛關，但對於生命、自由，我們都超越了，在逭；點上彼此勉勵吧！如果我們常常想起在獄 
中的谷音同志，也許能獲得更多的安定力量。至於說「生面孔」一點，負貴人與你我看法不盡相同。 
他說「熟人在一起也好，能夠處得來，农現自然」。我想也有道理，與其將她放在一個不相干的瑣境 
裡，選不如與_己人在一起，彼此容易照顧。遛钫一磨帘望你丫解，锊些地方，我實在比你更軟弱， 
你的性格比我安穏堅強得多。所以由你揄任煊份.—作，對組織來說_然有 tt 獻，對方儀來說也會使 
她比較心安。逭是我誠心所說的話 —— 」 

仲直並沒有答言…… 

逭時的我不能不想到我們在學校裡 H 作的那段臼子。我是一個男生，與一般罔學生一樣，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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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有天生的好威；伹發屯好威 M 天性，發胰好威是人為.，我不能控制發生好威，我必須避免發 
展好威，以免為情祺。我常默記那酋詩：「生命誠可贵，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雨者皆可抛。」 
說窗在的，現在雖然為祖國將生命、 f 情、自由： ••- aisl 拋海丫，卻沒有此詩作#那份嵚氣，拋得痛 
快淋滷，擲地有聲。我是：步；步晈緊牙關走上來的。我常想：生命愛情自由，為美滿人生的三大 
要素，可是煊一:.咨在如此的時代裡 ： w # 是不易兼得的如何選摞都是悲劇。沒有生命，一切無 
由談起•，沒有自由，只有愛情與生命，像動物園裡的籬中鳥襤中鞦，那人生有什麼意義？而沒有愛 
情，雖有生命與自由，那人生也將沒有光采吧！我戀梯愛情，卻因工作而有所戒懼，繼則敬而遺之， 
終致自我禁絕。仲直則不然。他好像種先天的免疫力，對鍾鳴，對方儀，對我們圈内其他的女 
同志女同學，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_較频繁的掊觸，卻似乎從未發生過所調 HR 女私情的那稀感 
情，給他以心靈上的闲播，所以我對他說了以上那段私話。 

仲宣侬舊在沉默 C 

我正考慮應否再向他進吉，以促他勉為其_，卻聽廚房中傅來一锊輕快的呼唤： 
r 餃子煮好啦，等會再談吧！」 

我們回到廚房，只見一切都 W 得妥妥當當。闲大碗熱氣騰騰的餃子 B 擺在桌上，醬油香油醋， 
都已調配好了，遛有幾敝剝淨了皮的綜頭，故#小碟中。剩下的一鍋也正在煮转，那白白的鼓鼓的 
元窗形的南西，都#翻柁的水面-^浪動鞞，掩妒衿。我_然要誇囀：句： 



「方儀，真有你一手！ M 都是我們覺概刚的光榮！ J 
仲直卻說不出勉強的言辭。 

r 你不舒服嗎？」方儀注意到仲直潛沉的表情。 r 剛才遛是好好的呢？」 
r 不，沒有什麼！」仲宣回答她。 r 等會兒，紀剛會跟你講。」 

吃過餃子，我把内情向方儀 I: 說；煸。我抱 l '1- J 掩 ii iy 所人選的稀補困雛，以 M 總機關當前所面 
臨的情勢，所以才有逭種不得已的決定。只是沒_把仲直所說的 H 作以外的考驗說出，逭些話自然 
也是不便出口的。 

方儀卻有明快的表示。她說： 

「煊樣更好！跟你們在 一 起，做得好不好，大家都有個揄待。跟別人裝扮在一起，如裝扮得不 
像，倒叫人說我方儀沒有丄作能力，結果給覺覺刚丟臉！」 



為了組織的需要，為了方儀的願策，仲直沒有再捐出異議，於是我們便穑極籌設一個 r 偽家 
庭」，用為掩護橼關。 

建立一個 r 家庭」就必須 r 申報戶口」，而且要領「配給通帳」。仲直已是通緝锊案的人，方儀 
也剛剛脫離家庭，何況他倆又非真衬婚姻闕係，自然不能用真名 t 姓申報。 

曰本統治满洲，在社會方面更用戶籍反身分證明為主要控制工具，辦法相當鼹密。所以我們製 
作假戶籍，說起來也是繫雖而 M 險的_。我們要我們潜伏#:街村公所 n 籍課任職的同志，按我們所 
需的條件，用真的戶緒用紙_帘_防，為我們繕製一份假 n 箱 II 本。我們 ffl M 個腈本到遷移地方去 
報一一口，依法令規定，設籍职位必須在一週之内用公文向原單位照#，製作假 li 本的同志在此期間 
注意收文，取得此照會時 VZ - 即再發一件假溻文，然後將此件有關义喾底卷統統銷燬。如此一方面是 
真正有戶有籍，一方是無影無蹤。惟製作此項 P 籍畤必須注意字跡反指紋，否則使用者發生案件時， 
就會迫究到製作舎。 

以上可無中生料法。^3狩所調移 -It 掊木借阮熠魂法，也很巧妙行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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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仲直方儀再好新 P 絡，並#東_:遒街戯脫後#中租到一處房舍，於是明德里便準備遷 
入。明德里的新址和瀋陶大勇 m 的惝況相仿，也11個大宅第的小跨院，環墙非常安寧僻靜。房東 
住在正院的正房， liM 則分租與呙三戶小家庭住用。 

r 槲家」煊天，方儀的表澝就滿叫座的。她穿普氺新不菌的籃布棉袍，外單一件黑色毛線衣， 
頭上包紮一條偽 r 國防婦人會」規定的防空防火通用的防護頭中。那頭中一方為避免風沙吹亂了頭 
變，同時也把她那額匈上的特徵掩 M 住了。像澄波同志在瀋陶大 rim 所常遇到的問題一樣，在煊裡 
方儀立時就遇到了。當我們搬完家艮，剩下她；人#脘中打掃_土時，好奇的一位鄰居太太便倚在 
跨院門傍開肫了。 

r 我說逭位新鄰居，你們貴姓呀？」 
r 好說，姓唐。 j 方儀不冷不熟地答。 
r 幾口人哪？」 
r 雨口 o 」 

「哪位是唐先生，腓的？瘦的？」 
r 瘦的。」 
r 胖的呢？」 
r 我娘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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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沒有小孩嗎？」鄰届太太又進一步總問。 
r 沒有。」 

r 呦，你們遛沒奋小孩？」 
r 我有病啊！」 

r 那你應該治一治……」鄰居太太倒很善心地。 

r 謝謝您啦！這年頭生活觀雖，配給又不夠用，沒有孩子不是更省寧喘。呀，天氣很冷，風又 
M 麼大……」 

講評起來，方儀：道一段應答是很得體的。我們的原則就 M 要不得罪人，也不要引起別人的熱心。 
方儀進來後，我不免稱譜她一句。卻鹏得她滿面緋紅，我這個「娘家哥哥」倒不知如何才出言得體 
了 0 

這次搬家是很簡單的，不外是兩張 iH 子，幾把椅子，加上幾件皮包和行李而已。雖然說是簡單 
但搬家舉竟是搬家，抬上抬下挪挪襬槻，仲 Jkii 得特別勞累。我知道，他的心靈负搶比煊些體力的 
勞累更沉重。 

每次我到明德里，公事辦完不免耍間聊兩句，時間允許就在那裡¥受：荇，間話内容總是很不 
自覺地涉反到我們學校裡的事和在校時期的： 一： H 活。其中也有與丄作扯上關係的•.第一是說谷咅近來 
在獄中更釘較大活動的範刚，甸時候遛被派到撫順炭磡美俘營中去做診療工作。第二 M - 木莎已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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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同志釘婚，而方儀離問學校後，即1:11捷夫同志負 t ' l 资覺刚的内外聯絡。第：：、校内訛傳心竹被曰 
窻祕密處決並埋_在東階義址裡，因此，_的同學和满士們竟偷偷地到鞍 il!: 裡 2;- 査找，且在那些無 
主的新墙上亂放鮮花。逭個消息雖然不確饮，但也可見吾人之作為仍獲多人的暗中崇念。 

不知怎的，一燄到煊些前塵往_，我們，尤其是我，便威到歡愉興奮，律律有味。 

r 奇怪！」方儀詫異址問：「紀剛兄，我投奔错方來，是想在工作上極力迫求新境界，為什麼 
你們那様懷念舊生活？」 

我無言自解。 

「都是天氣太冷的緣故！」仲直代答道：「燄燄舊唞和喝洒一樣，能使人心肌 A 進，血流舒暢， 
全身溫暖。」 

另外方儀也燄到宛如，她說宛如 M 成熟盥漂亮了，許多人都在迫求她。我本想問問迫求她的都 
是那些人？宛如是什麼態， II ?可是為了表示我並不關心，故而漠然過去。以後也未再詢問。但是當 
時仲宣似乎很注意我的神色，只是也沒有說什麼。 

方儀是兽能照瞧人的。钌時候我窗#太尜丫，便躺在仲盘舖位上閉：11!養息；方儀常常小心地取 
過毛毯，輕輕地給我 Mi : ，“體一暖和，也就真的睡裨了。 

說也奇怪，道一年的冬夭特別冷，尤其是我們大家都崽憎性營眷不臾症，體内所生熱量不足， 
對減、冷更是敏感。在煊様嚴- M 、 的冬天，供應畏荇市齐辦公塌所的燃料比食米更形困雛。我們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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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比一般的家庭用罱為大，因為我們必须多利用夜晚時問工作。獲得逭此：燃料，有時須用高價到 
黑市去貿，有時則仰賴各同志家- M 的揦獻。常然付的同志家 M 自己有餘，有的同志家則特別在自 Li 
用量内節省：使用逭様的炭火，就像使用同志們的生命血汗一様地讁人雖以忍心。方儀也特別在她 
廚房工作上減少消耗。社長去的時候，我去的時候，她就把臥房韓辦公室裡的爐火升得旺旺•的，不 
然，這間 M 子有太陶的時候，他們就熄火倚媒。明德里因是跨院倒是不受風侵，伹是很少見到太陽， 

一進去總是陰涼地有些冰窖的威覺。仲直遛算容易 S 受，方儀必須弄柴弄水的。所以腳凍了、手裂 
了、鼻水常流…… 

明德里如此，其他處也差不多。一晩，我到歐飢同志家出席小組會。他太太是舊式婦女，對她 
先生的工作是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對。我們開钤時，她便到外 M 門前去瞭哨。他們住的也是「官舍 J ， 
一家拽一家的，不這様會 - fj 鄰：$因間_關入就不方便了。 M 裡的爐火弱了，他叫他太太去弄煤淨火， 
他太太在屋外又冷又怕的 G 經打些不耐炤，聽到 M 話一 TI ': 進來說：「明天不夠焼的了！」歐凱說他 
明天下午可到公家去借領。他太太又說： r 早飯就沒法做了！」歐凱同志很不好窻思地僵在那裡。 
我便出面打圓塌，說： r 屋裡遛不算冷，不用加火丫。」然後又特別安慰他太太一句： r 大嫂，現 
在大家受點苦，將來就好了。將來大家住高樓大嗌，冬天開放暖氣……」我的話遛沒說完，她又衝 
我一句 •• r 將來，將來你們都要住大樓去了！」 

住大_?「住大樓」是東北俗話所說的住監獄。她逭樣也弄得我無話可說，只好繼鑛開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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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偽司法部印刷所任職的益年同志，報告他正承印：部偽擗務總阔編犋的機密文害，是曰文本， 
喪名《1慶派國民擻、抗曰网_對滿之攻勢》。每卬 一 竜，益年便可晻中帶山一份。 M 是一部敵偽 
擗愈系統十餘年來與我地■卜抗敵組織鬥乎;|:作的總報禅與總檢討。伞锷 K 1百二卜萬-¥洋洋大篇， 
哦為觀止。特稱我為「重嚒派國民撖」卉，以： •>!< 與妊逆之「南 W 派國民黛」有別。敵人雖將「國民 
黛」與「抗闩闻 it 」 並舉，但對後咨較不11視。近幾年我們的齿榆社、血雪闻、自強學會等軍位發 
生案件，亦均被列入抗曰團體内；看來敵人已被我化整為零的組繈方式所愚弄。 

敵人統治「滿洲」維持内部治安的重貴大任，經常由雨個系統承辦。一 M 關束軍屬下的曰本憲 
兵隊，他們都是軍人出身，憤用商壓手段和 ® 殺政策。偽滿初年在遼鞍 it !: 區，把認為是反滿抗曰的 
嫌疑分子推入熔碱爐成送入軍犬_練所餵狼狗的，便是他們的代峩作。另一系統便是「满洲帝國 J 
的幣察機構，以擗務總_特离科為發號施令中心。逭一系統也幾乎全用「曰系 J 人， H 少數「涡系 J 
人只供驅使與翻譯工作。他們雖亦兇狠殘-¥•，伹冇荇干知識分子主持其本，特別講求方法技術，對 
反滿抗曰組織，搜氓各類宵料，做深入研究並用作其破案之參考。逭兩個系統，平時獨立辦案 Z 7: 相 
爭功，但對重大案件，俛對我們的偵杏迫捕，則聯合會報全面動 0 S 。 

我曾把《-1慶派國民黹、抗曰刚鱧對滿之攻勢》全#閲讀。其中記載以安柬事件、貞星事件、 
一二三 o 事件、三辑黨部事件以 M 若干零星案件為主要内容。對我們組織記述甚少。可證他們所知 
不多，因此對我們尚不足構成重大威觜=雖然如此，該畨對我們仍有極大價值。因其最後結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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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些年來，由重慶派來的許多抗曰份子，他們幾乎全部消滅，最 r 殘念 j 的 —— 也就是說最遺慽的， 
他們對我們這一個「組織髗系」尚無良好對策，將有功虧 一 筲的危機，所以今後將以全力來偵破我 
們。 

書中更進一步分祈我們這個體系，組織鮑大遍 M 全滿，以就地吸收土生土長的 r 滿洲 f ^ 年」為 
特徵，因而曾檢討曰本人本#的貴任。他們特別引證了偽 r 新京法政大學 j 前身的法學院長筒井太 
郎為一二三 o 事件對被捕同志辯護時所提出的意見。筒幷說：「逭一群胄年罪犯，在九一八時都遛 
是兒童，未受過中國教育，而在接受円澜協和的完全教育後，卻都起來反滿抗曰了，為什麼？ j 他 
的解釋是： r 其一、民族意識是天虫的，自然的。中箏民族悠久歷史，而滿洲建國為期尚短， 
今天滿洲人有他們固有的民族意識，自屬當然之事，不能詔為罪大惡極。其二、满洲以曰滿協和為 
建國理想，逭種協和精神應由曰人首先表現。我人皆知滿洲建國最初是基於曰本的軍事行動，為； 
不可否詔之事窗，建國後，在滿 h 作之曰本人又多以征服者的態度，造成反感與敵視。今天煊些青 
年的罪行，有一部分應由#_工作的日人負貴。其：二、民族情威的融合要憑親善與感化，不能用壓 
制手段以獲得。」最後他更說他以日本人的立埸有負天皇，以教育#的立埸愧對學生，所以他提出 
量刑從輕加強烕化的意見。 

偽 r 轔務總局特髙科」方面在偵捕技術上，提出他們的困惑。他們#書中說： rx X X 以 X X 
X 、 X X X 為左右手，以滿洲留曰學生身分，在東京發起活動，並曾潛赴「支那」内地與重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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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重_澜洲後，憑_社會地理有利條件，以特殊組鄉方式，滲入我帝國政府荇機關阑體，使我 
有患生肘腋，防不勝防之威。」且有「雖遒我；：- : .0_件之重大破垴，似未喪其絲毫鬥志，或軻 
時隱匿，諕短期潛逃，今竟死灰徇燃，大审蟲動。 j 最迆慽的是 r 馬車行李案件，我等偵蔡冃餘， 
竟不知瀋暍小两關 M -處為其巢穴，終令其全邬脫走。如任其一 U . 行動，將使我各機關有嫌痪之危機」 
等。所以他們建議必須「成立專資機構，改變偵擦方式」，並且下了瞀告： r 如再尖敗，主辦人員即 
應剖腹以謝皇恩」云云。 

且不論敵人#覼念上如何檢討反肖，也不管敵人在偵察技術上如何研究改進，有一點令我印条 
最深的是他們對我們單命風镝的剖析。在總檢討中他們說 •• 31系統的;1:作者，具有中國傅統文 
化的秉賦與氣質，不畏觀險，無視牛：死，以民族徇興為 LI 任 。 j r 他們既無個人政治欲望，也無崇拜 
英雄心理，純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貴為抱 M 。」 r 他們猶如基督教初期傅教士一様，個個具有殉道舎的 
精神。誠為可畏可敬的敵人。」 

看到逭些，使我恍然大牾。我們天天 JilM 苦幹，從来有人#此方面檢射自己；或因 r 不識廬山 
真面目，只線身在此山中」之故。現在經敵人一語道破，倒覺其深得我心如遇知奋之威了。可憎他 
們或因立埸不同，雖有此詔識，卻不能覺梅，因而未能放下 M 刀立地成佛！ 

《重慶派國民黨、抗曰阐體對滿之攻勢》一 t ,敵人列為極機密文書，我們也同樣視為祕密資 
料，只在省方少數幹部同志中傅閲研_。#過 M 本東两後，最使我威到煞風景的，不是重溫蒙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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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同志痛苦的記錄，不是驚訝於敵人對我們 H 作組織探討之深，乃是那某 M 以某某、某某為左右手 
那句話。參加工作以來，我從来知_負贵人、冉記長和社長的真名實姓；最初是基於組織的祕密， 
其後被通緝了，大家都三更兩換的，任何名宇都成為奄無意義的了。時間久了，三位負賫人的代稱 
已在同志們的心中建立了固定的觀念與人格，若說他們是張王李趟： W 在是又生疏又平庸，不順耳 
也不順眼，一點也不如「負貴人」「書記長」「社長」逭三個代稱既神祕而又驻嚴。 

經過詳細研究後，負賫人說： r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前我們知道敵人，敵人也知道我們； 
而今我們又知道了敵人所知道的我們，同時也知道我們的工作對敵人所發生的效果。現在我們遛從 
敵人的敘述中增強我們工作的信心，須知敵人所怕的，正是我們工作效力的證明，也正是我們對敵 
人迎頭痛擊之所在。所以我們更要爭取主動爭取時機，加緊甯鬥。」 

半公開階段工作的半公開程度，也是攻第擴展的。現在，組織已容許某些被通緝同志在某些地 
區於安全範圍内，可以與家庭或親女 M 取聯繫。一為擴大育傅爭取社會民心，一為勸棼資金充實活 
動經費。因此，我趁又有任務赴瀋陽遼西之便，除代仲直與其父親設法掩頭外，我自己也計劃拜訪 
幾位親友。 

在瀋陽為了方儀、仲直之事，我仍受了羅雷 一 頓悶氣，伹錦州之行，卻收穫甚豐。 

第一天晩上，由時鑑同志陪同去會見偽 r 錦州省省長」王瑞華，在偽職身分上，時鑑為其僚龎。 
王氏於「九一八」時任咍爾涫特區弊務處長，曾力主與馬占山將軍聯合抗曰，後特區長官張景惠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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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偽組織，彼乃遁入苹門，數 ir 後仍被敵偽遍迫山仕。他做偽高官亦有：套原則，即終 ！ Z 念佛奄不 
過問政事，但發现闩系呦卜有何誤謬，則即以長官立埸大澜不已。本來偽滿最尚政務決定於偽 ill 務 
陀±円系總務畏官，各肖政務決定於 n 系副忾3成總務齙^之手：如赶爭權，迪傀儡都不得做。但 
能憑偽職所赋予形式上的威褙敢於 !>- 阚 n 系呦.卜卉，則以王氏為最钉名。這一點傅入遼西民眾耳中， 
大家都很「欽佩」煊個「省長」遛不紿中國人丟腧。王氐獨具慧眼，在省府僚躅中對時鑑特別器重， 
因此雨個人常常得機做個別燄話。': H 時鑑問道： r 時： if 已經如此，聽說重瞳常常派有人來，省長 
有什麼意見？」王氏告以如果酬係可尙，他願意會會面，負貴人對逭件 :]: 作十分重視，#我們發動 
軍事行動時，遼两將成為一個重要游轵 M ，進可以鸾取浦暍，退可以捕->熱河。逭一地區的工作雖 
以畤鑑為中心，伹也特別要借重王氐的號 Q 力。 

第二夭上午，我單獨去拜訪我論醫大時一位同班同學。煊位同學外號老牧師，在班裡是一個提 
不起來的人，交遊甚少，和我倒建立些女_。他像貌平庸，口齒木訥，家境清寒，_書75是得教會 
資助。也許是對宗教信仰虚誠，也許是為維持救會對他的印象，他總是按時守份規規矩矩地±-教堂 
做禮拜，這也就是他得此外號的主因。畢業時留校研究或留院深迆都沒有他的份兒，他竟異想天開， 
跑到錦州來開設眼科專門翳院。論眼科，前曾宫反東北有兩大名家，即所謂南高北石。高大夫就是 
我們眼科主任，詩彥即曾以此理由帶小转來瀋就1。老牧師的專門經驗，也不過最後那年輪替到眼 
科窗習三個冃，可是他到錦州後就山了名，凡遼西各縣市眼科患齿，不能到瀋_求醫的，都到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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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他，大家都傳說他是高大夫的大徒弟，因此門庭若市。 

摅說老牧師看病特別親切細心。一般眼科醫師看病，翻翻眼皮就算了事，進去出來不過五分鐘； 
老牧師為人診療，先上 I 次白藥水，+分鑰後再上一次紅藥水，最後再上一攻白藥水或 M 藥水，前 
前後後，上藥檫藥，打針敷眘，最低總要一小時。逭様一來，候診室裡經常有許多人坐著，坐候治 
療的人滿心歡喜，對過路的行人也做了活招牌。我跟他同是一個師傅學藝，眼科哪有這一套？幹嗎 
要上：道藥水？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第一道可能是生理食鹽水，目的在清潔崽處•，第二道不外是 
紅汞，為的是眼外消毐；第：：•道才是當時常用的治療削 I 硫酸鋅或硫酸銅。想不到老牧師在《聖 
經》之外也很權生意經。 

眼科醫院位於阜康門外，以前我來錦州時，都是過門不入或繞道而行。煊次我專誠去拜訪這位 
舊曰同窗，在做了幾年「黑人」後，大有重赴人世陶間之感。 

醫院是臨街的市房。進門後，我先在候診室裡察看一下室内情況和出入路口。這時屋内已坐滿 
了人，有的蒙箸眼覃望天，有的低蒈腦袋拭浪。老牧師 FF . 拿蒈洗眼壺為一位崽者沖洗，抬頭時一眼 
看出是我來，便道： 

r 才來，樓上坐，樓上坐！」 

語音極其明順，極其自然，極其平和。然後奄不 ii : 不崽外地，又按箸他的老規矩為下一個病人 
洗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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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領會他的用意，也像常來常往的熟人一様登上榴上，坐#_廳裡候等。+分鏑後，他走上樓 
來，坐在我的對面，口轉_動兩手發抖地悄锊問我： 
r 你剛出關？」他以為我剛由内 il !: 回來。 

「很久了！」 

r 心竹呢？」 

rM 沒有到。」我只好如此回答，並銷幟向他_問： r 他以前來過嗎？」 
r 沒有。」老牧師逭時已較銪靜，回想往事說： r 學校鬧事那年，我們都以為你們被报去了， 
後來又傳說你們都去了關裡……那畤候，特務常常來調査，可能詔識你們的地方都是一樣。那時候， 
我們真怕你們來……可是煊：年多，特務已不再來盤問了。我們深夜偷聽亟^|^播，說中央就要反 
攻的，我們想你們也該回來了。我跟内人常銳，銳不定我們是最先歡迎你們冋來的人，果然，你真 
來了丄 

r 你結婚了？.」我心中稍釘顳嫩。 

「孩子都快兩個了。」說話時，上來 一 位謅士，他立起身來給我們介紹。「逭就是我內人，你們 
應該遛詔識。」 

認識？當然詔識！想不到老牧師的太太竟是宛如的同學。 

rM 不是紀大夫嗎？」她略 li 驚愕地說：「方才我在藥局裡看 M 一位客人上樓，沒曾想到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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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夫，我們常常偷偷談起你……你可好？」 

大夫！我是應該被稱為大夫的。可是翳學院畢業後，逭遛是第一次被人稱做大夫。 

「我先來陪客人。樓下遛有幾位崽者，你快下去看看再來。」她又對老牧師吩咐蒈。 

老牧師遲疑一會，說：「好，我去去就來，你們小聲燄話！」然後邊走邊回頭地下樓去了。 
我們重新落坐，面對 M 宛如的同學，老牧師的太太，我誡意致歉地說： r 希望我這次來，不給 
你們帶來驚搢。」 

「怕什麼？老牧師他怕，我才不怕哩！」確窗她比較膽壯。 

「你也知道他的外號？.」我也故意輕鬆地。 

「誰不知道？你們班裡的事，我們都知道……就像您和孟宛如的關係，可是 —— 」她忽然若有 
餘悸址說 •• 「學校捉你們時候，可把宛如嚇垴了。宛如被傅去問話好幾次，前前後後到她宿舍裡也 
檢查三回，那些特務們可討厭透了！」 

「宛如也一定根透我了……」我猜測地說。 

「那倒沒有。」她確定地說：「當時她 R 喊冤枉。她向特務說，同時也向大家表白，和你只是 
同鄉關係，別的一概都不知道。」 

「是的，確寳如此。」 

r 可是，事後她告訴我，多虧你想得圃到.，她說當你臨走時，把你的相 M 你的信和你給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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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東西都耍了冋去，常時她很奇怪也很不高興；後來特務抓人，她就党全明， R 了。她熠說，她自 
己钉個小 本闩記 ，也在那個時候_中焼掉了。不然，如被特務搜公，像捉 M 大夫沒 有报到，把張大 
夫瓜連進去，豊不白白送掉一命？所以她向我說的時候，迴十分威澈你呢！」 

r 我也聽說逭事，我威到很遺慽！」我說。心竹被捕時，漲 大夫 i !-# 安東做事，在心竹的物品 
中，敵特得去一張照14，正是漲大夫結婚時心竹給他做僧相的那張。心竹脫逃，敵人就根撺煊種關 
係也將張 大夫 捕去。漲本非同志，奄 to 心理準備，何能常此大難？所以竟於獄中委屈病死。他雖来 
殺伯仁，但提 M 此事，我亦間有愧疚之臧。 

r 宛如最近的消息，你知道嗎？」我想到方儀所說的話，對方儀不便問的問!!，很想向她打聽 
打聽。 

r 沒有。我們已經一年多沒去瀋賜了。」 

「那麼，見替她時不耍提到我，她不知道我回來，我也不計劃去找她。」我只好改口如此關照。 
r 當然，煽是生命交關的事，我們對雒也不會說的 。 j 

老牧師上來後，熱誠而堅決地要留我吃午飯，聽我介紹 iJiui 現址1怍情形，他也願意參加，並 
且即席起個化名叫 r 聞道」，取 r 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意思，以：•小決心。既然參加 X 作，我就說明我 
將介紹 3 R 一個人前來聯絡，因為我不便常來，他們也完全同意。 

我將錦州之行的結果，完全向伊正交代。依王 r 省長」意見，彼之言行常受日人監視，彼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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埸亦不便從事組織宣傳等活動，侣彼可賴偽瞄， N 便，注意錦熱±1!:區偽軍弊械彈裝偈之儲藏，帽秣之 
存量，專事企劃發動游擊戰的時機地點，非必要時，不與省方人員掊頭，一切均繼由時鑑個人轉達。 
至於聞道，我們也決定不把他劃歸錦州 il !: 區組織，今後 R 由伊正做單線領導，以備必要時多一個撺 
點，多一個散兵坑，多一處掩護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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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由瀋陽回長舂，車行一百二十里，即是瀋北第一個大站——鐡 -¥ 。再繼鏑前行相仿距離，便是 
開原、_圖和四平。1:1:1於間道太婦的表現，給我增加了到鐵歯下車的贸铖。下車的目標是拜訪李伯。 

鐵_縣城正位於龍酋山麓，龍酋山自然成為地方的名勝和市民郊遊的處所，山 MM 有幾處公私 
基園。天氣晴朗時，+數1外就可以望見龍酋山，旅客們就知道鐵辎快要到了。當我遙逭望見那浮 
箸白雲的山峰時，*刻就想起數年前所做的一節悼亡歌： 

fl! 皁斗能首山， 

山邊有家固； 

K 母呼兒兒呼：&， 

李嫂慘呼天！ 

李伯是歌中李哥的父親，歌中李哥就 M 我那同班同學曾因逨戀宛如致死的李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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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哥悲慘死亡的背面，有一幕液_浪溲令人惋惟的故审。知道 M 故事的 R 有我：人，李伯逼 
問的時候，我曾告訴他一點點，而宛如迄今卻一點點也不知道。 

我曾放靡宛如割捨詩彥，泱心以整個岛心獻與丄作，可憎我沒有觀-&抟趙用五行山綰嘥妖猴的 
法力•，逭兩個人的影子常像幽撤似的湧现牖隙。我曾祈求上帝幫助我，說： r 撒旦，遐我後面去 
吧！」但我稍一軟弱，它們便又來竄播。聽方儀説，宛如琨在更成熟更漂亮了，而且有許多人#迫 
求她，當時不免有酸溜溜的威覺，伹自己既 □ 故琺也就•个該反對別人迫求，何況為宛如計也該 ¥• 村 
歸宿。不料槠間遒太人談，學校捉人時 ： w 如曾熝掉：本曰配，她為什麼迆蟯掉？曰 ai 裡記齦我嗎？ 
記載我什麼呢？又深深地引起我的鬮心與猜測。假如我此次逕回長舂，逭一點心靈上的漣漪，自然 
瞬趨平靜。但我正要到鐡齒下車，下車去看李哿的父親，記檣之海，豈能不汨濫起柱曰生活的浪潮！ 

李庸秉性溫以，風流倜懦，大 一 的時候即已獾得全班好威，因之本班同學均以李哥稱之。我們 
之間，初無特殊女_，似乎是大四大五的時候，我們開始一週兩次或： .一 次到醫院去見習，他發琨了 
宛如又發現了宛如跟我有往來，於是便特別與我親近。時口稍久，他見宛如與我掊觸越多，也就對 
我糾總越切。 

說起李哥對宛如的痴述暗_，被二十世紀的人聽來；定饑為是天方夜譚，侣多讀浪漫主義威古 
典主義小說的人，可能對他逍份内心的情威打所丫解。最初他 W 是無审也多跑兩次醫院，經中央走 
廊通過宛如值班的病_，隔衿 ii -理辦公室的玻轴窗對她_寶闽眼。最後也能鼓足勇氣找個幟會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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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室公同她掊燄幾句， V 受 一 次禮貌的微笑。 M 時他塯被稱為 r 李先生」，後來因我的關係，宛如 
對他有時也叫「 李大 哥」了，煊更使他臧到無上的快慰！_知那一 ㈣ 縣的 李大哿 ，是不是對他催命 
的音符！ 

李哥是很有教養的，並不是登徒子之流。作為 r 大哥」又不能不保持個端莊身分。甓如他需用 
紗尔口眾本可_「」去嬰，但他怕被宛如瞻不起，硬1筲我代他去索 m 。_紗布口罩是我們同學生活 
特色之：，到解剖室裡戴它可以旭掩佛馬林刺 W 的鉍氣，走在路上赖它可以避免襲面的嵐沙。已經 
在醫院裡 H 作的大夫們，均由供應室配發，不虞妝乏，醫學生們則只有輾轉相討。如有人在醫院裡 
詔識_士_求代製，則可向同學們大大誇蝙：番。我自然不能老找宛如的_煩，可是由別處弄來的 
他偏不要•，我想當他鉞 M 宛如親手繈製的口眾，一定有：親芳澤之威吧！ 

李哥早婚，對李嫂的愛情亦是忠貞不渝。毛病也就出在逍裡。他既不齿做對不起李嫂的事，又 
視宛如為純潆的聖女，不敢妄動邪念，但又不能忘懷於宛如的嬌容笑貌。於是只有折磨自己，煎熬 
自己。天天夜夜，失岷抽煙，夜夜天天，抽煙失眠。半年過去竟得了肢端宋稍血宵痙攣症。足趾手 
指經常11冷疼痛，重的時候不能击路寫宇， R 好納假在宿舍裡休養。他哪裡能休養？遛不是躺在床 
上 M 思呆想！ 

r 李哥，」我勸勉他說： r 我看你老是 M 個様子，不是辦法……」 

「我又有什麼辦法？」他深深地吸□煙，又重重 111: 吐出去，然後無阳威慨地：「我转像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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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 J 

r 像我！有什麽好？」 

r 如果我沒结婚，我就可以迫她。不然，像你跟她_那種鄉親關係，就那様不逮不近地維持也 

好。」 

r 你就乾脆迫她好了！」我又可憐他又嘲#他址建議。 
r 迫她怎麼辦？」 

r 成功了，就在瀋賜設個分號。」 

r 設分號？我能辦那補事？你嫂子衿應，我爸爸也不會衿應！你不知道我們的家風？」 
r 我去跟李伯說。」 

r 他老转聽說煊事，會把我一楝子打死！」 

李伯是位風骨嶙岣、黑白不笱的人。偽滿成立時，他無力攜眷内遷，巧息影家園義不帝秦。對 
固有文化與傳統遒德亦怫為堅守。我知遒，李哥銳逭話，；點也不誇大其辭！於是便說： 
r 你逭様糟蹋自己，雖未被李伯一梼打死，遛不等於 M 惱性自殺。」 
r 我一定是前生欠她的，只有自作自受吧！」 

李哥確 . W 是自作自受。可是他受得了，我可受不了！那時，我們 H 作正忙，下課後，我往往不 
回宿舍就跑到城裡去，成内留在脚齿餉糊揹寫-乂件……李哥的心病曰重，能上課時熠可以自己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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翳院偷看宛如一服，誚病假時就期望我早回宿舍，好問問我有沒釘看到宛如。捕笑話說：有人看到 
饅'頭就醉，因為製饅函原料的麥子可以做酒.，有人孴見和尚就醉，因為和尚常常吃饅頭。我想，有 
些曰子我已成為李哥眼中的和尚，他转 一 天看不見我，他就雖過萬分。卜課以前就爬到我的寢室來 
等，有時整天躺#我的床位上「孩病」。並 M 亂翻我的^桌衣袋枕下床邊，希望能找到些宛如給我的 
K 紙隻字照片等物，為他蝓飢止渴。再得我_「|_:的地方什麼也不能存放，必須把工作上的文件和小 
冊子送到羅 !■ 和仲貪處去保钤，傅遞取閲均不方便。逭時的李哥，簡直成了我：丄作上最大的蹿礙。 

大學生活，有的方面是真鉤荒_的。入學不久，大家便在宿舍裡把班上的女同學給 r 分」了。 
僧多粥少，不 B 分配，便幾個人自動協讁合分一個，並組成後援僉，懈然以_花使者自居或逕自號 
稱铽祺禁衛軍。： •- 四年級，開始涉足附贓眯院，爭奪領域槭大，而護士眾多，於是便有 r 剩餘物資」 
你韩我讓了。當然也有例外 # ,谔如間道就未介入此紅噻之爭 ， Mtlz 是他榮稱「老牧師」的另一原 
因。像宛如與我有固有社會關係，自然就被劃歸我的勢力範圍。#這方面，大家也有個不成女法， 
即不經 r 所有人」許可，不准他人檀打主意。如果有人批評 M 某不好，則 r 所有人」或 r 後援會」 
必起而護駕。一曰，心竹品頭論足地竟說到宛如也有缺點，我倒来掩言，李母卻憒然反對。心竹當 
即嚴正地質問他： 

r 李哥，宛如是紀剛的，你憑什麼資格發言？」 

宛如是紀剛的？是的！那時候我遛不認識詩彥，假如不是為了工作，宛如可能真是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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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哥對宛如的態瑄，漸漸地心竹也發覺了。但他遛不知道李哥對宛如的逑戀之深，也沒有把李 
哥的尖眼和病與宛如迪在一起。又一次，我很晩迴未回上，心竹來找我，正好李砑也躺4:我的床上 
果等。可能他們猜想我跟宛如約會去丫，也許李哿對他發些什麽牢騷，我一回宿舍，心竹忽然像個 
仲裁人似 ith 對我說： 

r 紀剛，你既不專心於宛如，何必又常常杷持？」 

r 什麼意思？」我愕然。 

r 最近李哥很喜歡宛如，我看你，諏給他算了！」 

「我早就讅他了。」我了然地笑蒈銳：「就迪設分號都可以。我遛铞證他，宛如不同意，我向 
宛如去疏通；李嫂李伯不答應，我可以跑趟鏹辎去說情。你問他，我夠義氣了吧？」 

「那你1有什麼困雛？」心竹雖知我逭是笑燄，伹也很鄭重地問他。 

「你詡會我了，」李谢像受丫刺侮似地對心竹解釋： r 你若以為我想撺有宛如，那簡直是對宛 
如侮辱 ！J 

「你們兩個活寳，簡直也是一路 貨！ | 個不真心想要，卻不乾脆丟開，一個愛得發瘋，卻又不 
想撺為己有！」不得要領的心竹，頓畤顯得厭熠起來。 

說這話時，心竹遛沒有參加 h 作。我所說 r 讁」是真心，李哥不想 r 揀為己有」，也可算是實 
意。李哥不想把宛如撺為己有，因有审佾上的困_， a 們都知道。我為什麼能讓，我又為什麼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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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撺為 IJ 有的宛如不撺為己有，逭種内心的矛盾和稱後的力罱，他們卻都不知道。 

替假歸來，李哥的心病奄来減輕。我山於千山受_，掊下新任務，新學期的課程又多，因此忙 
上加忙，就沒有空間對他多理1%。九月份最後的第：個迴朱，李砑上褪來找我，逭個日子我清楚記 
得。他重重地坐在我的床上，像報告1#消息似地對我說： 
r 紀剛，我決心開刀了！你看如何？」 

「逭事要憤重！」我表示疑慮外科主任怎樣_?」 

r 陸主任說，煊本是一補心#病，如果精神療法不能改兽時，亦可施行腰椎部交感神經節截除 
術。這補手術的效果，撺最近世界的臨床報辫都很推崇。他自 「 J 的經驗不多，但他做過的幾個病例 
也都完全成功。所以他說假若我願意，他可以親自給我動手 。 j 
r 陸主任知遒你的_神狀態嗎？.」 

「他知道我是神經贸，容易得逍稀病•，得道病後，凼易闪疼痛而失岷造成輸神不安，成了惡性 
循瑁。陸主任說，假转手術後杷#-痛解除，自然就不再失眠焦嫩，」李哥很有信心且帶昝希望的口 
昀： r 那麼，以後自然不再疼痛了。」 

r 但，你我都知道，你的_神問題中有宛如，逭一點，我們不能欺騙自己。」 

「最初倒是那樣，」李哥並不否詔址說： r 但我最近感覺，那已經不是主要的了……你不要以 
為我總是思念宛如，現在我確窗是疼痛 il.y ， 每夜也1為 M 個病而焦慮尖眠的時候多。因此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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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任所說，動手術後疼痛解除，失眠好了，對宛如也容易忘掉……」 

李哥說時幾乎流下眼淚，而且也有一盘自_其說的理由，我雖不認為適贫，也不便堅持反對， 
H 好建議他再拖一個時期看看情形再說。 

r 你不知道，」李哥诗定地表示。「耍動手術就越¥越好，天氣：夭比一天冷，腳一天比一天 
疼，體力再耗下去，將來想動手術也不行了。遛有，現在手術，我可以住後槠■卜第八病房，宛如正 
好是在那裡上班。下個月她就要調回女皤院去，：調就 - M 半年。我想趁現在住院，每夭能看見她轎 
神上比較好些，對手術後的復原也會 JM 1& ……煊一點，希望你不要見笑 c J 

把宛如上班的病房，也列為提前閧刀的理由，雖 M 可笑，但李哥說得+分誠懇，也怪令人同情 

的。 

r 那，你需要得李伯的同 t 。」我說。因為開刀志願撙，一定得由親人簽字。 

李哿想邀我次曰檐拜天一同回鐵紺去跟李伯商量，我因為 W 有約會未便 M 改，建謙由心竹陪行。 
r 不用了！」李哥_然尖望地說： r 上下火車，我自己熠可以。我的意思願意你去，因為談到 
開刀問題，我父親比較尊重你的意見。既然你又有水，那就諄了！」 

M 倒是實話。我不暁得我那一點 II 得成熟，有一次李伯確曾對我說過：「你們都是同學，李_ 
雖然比你遛大些，可是我拿你當大人肴待！」事後想起來我就内疚不已，假若那次我能陪李哥回家 
同見李伯，後果可能完全改觀。倒不是李伯「辟重」我的意見，做父母的除非萬不得已都不喜歡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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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開賜破肚，只嬰我表：■小：點猶豫顧谢之情，李伯一定不同意他施行手術。可是當時我確是有寧， 
我已與心超約定從逋陶同-±-橄|||會昆爾炎，因心超回長荇工大任教，距離太埴，決定由我代為聯絡。 

星期二我自遼陽回校，李哥 B 辦好入院手编，住入後樓•卜第八病房。我去看他時，宛如趕緊跑 
過來對我招呼。我拿起身分地向她吩咐說： 

「逭；李大哥住在你的病房，你要特別 ffi 齠！」 

宛如含笑答道：「我早知遒李大哥是你的好朋女，你不說，我也是一樣！」 

說得那麼中聽！笑得那麼甜！惹得李哥滿懷离悅，對手術前途極抱樂觀。 

次曰，星期一一：，整曰大闲滂沱。午後開刀畤，陸主任曾說： r 煊様最好，天闽無_，避免空氣 
傅染。」手術是在極細心極順利的情況下進行，只是畤問過 M , HH 耗去…惝鉾點。我曾 Ma 麻醉 
翳師照料麻醉，随時試採脈搏，測鲼血_。我知逍麻醉藥比一般手術超過三倍。術後送回病房時， 
李哥尚未甦醒，因有心竹他們許多同學照料，我也就 r 偷閒」辦別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情況正常，李哥的精神看來十分愉袂。第三天不大對勁，李哥說他「又」失眠了，腳倒 
很好，可能是腹部刀口疼‘揺的關係。第四天様子1不好，李哿說了 t 話，他說他覺得今生窗在無法 
離開她。第五夭，腹部晌痺鼓_，繼溫轉商，時 t 嚐語，有自家中毐、心力裒竭現条。第六天傍晩 
給李伯打電報，通知 r 病危」。第七天…… 

第七天；¥，九冃：：：十 W ， 又是 S 期： .V 我 ii 未吃 ¥- 點，宛如打發病房 H 女老田到宿舍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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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趕快」！我急急跑到第八病房，只見主治翳師木然無語低頭走出去，住院醫師正用大床單把 
李哥連頭部蓋上，並且對我說： r 辦理後事吧！」然後關照站在身旁的護理長準備檐架。我走到床 
頭，掀開床單一角察看，李哥的眼睛尚未閉鼹。宛如逭時正在遺處為：位病患整理床位，我給她一 
個手勢，她立時奔了過來，一臉惋憎地說： 

r 我剛剛接班，他們就說李大哥不行了，我想應該先通知你，所以就叫老田——」 

「我知道了！」我說。逭時我的脸色一定很難看。「去把李大哥自己的衣物取來！」 

宛如默默地去了。護理長帶撿架工女來，我請他們暫勿移動，等我給李哥換完衣服再搬。 
r 照規定，衣服要等到太平間後再検。」護理長以為我不知道。 

「都是本校同學，規定變變好喃！」我說。 

宛如由傷崽寄物處取來李哥的鞋襪衣袖，我吩咐她幣我給李哥更換上衣，宛如奄無難色地照辦， 
而旦從床瓸櫃上取過髮榆為李哥整理整理頭髮，我也用手指將李哥半睜的眼瞼1攏。我暗暗址祝禱 
說： 

「李哥，在你魂歸夭國的曰子，有宛如為你理衣整容，你總該頤目了吧！」 

確實的，李哥從此未再睜開眼睛。 

在整個經過中，溫順服從的宛如，始終表現蒈同情與惋惜，她惋惜這個生命的死亡，卻不知這 
個死亡也算與她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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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到來的時候，李哥 Li 被送入太平間裡安故停常。李伯檢點李哥的迆物，在衣袋裡鹆 M 裡發 
現幾漲紙片，上面寫的都是寄相思的詩句。有的塗了又寫，寫了又塗，有的突然冒出一句……李伯 
悲傷中夾 t - M 惱地把我叫到太平間側的涼_中。雨後涿涼秋風瑟瑟，他)11_抖的手把那些紙 K 遞給 
我，問： r 這是什麼 ？ j 

李哥以前就在無眠之夜寫了很多焰此：朿西韋給我希。我威到太膩炤，便_哺他說要送給宛如， 
他才表示不再寫了。誰知住院不到幾夭，他又寫了逭麼多。 

r 紀剛，你該早弔告訴我，」李伯痛悔惝喪地銳：「罾假在家，我就看山他的鵪神不對，問他， 
他說腳痛……我若早知他有這種心病，我哪能同意他開刀？.」 

李伯老涙縱權地數説荇，我也喷莕淚水想起李哥那句話，李哥說，李伯若是知道會把他一榨子 
打死…… 

李伯夫婦年老，李嫂又懷孕在身，敏姊靜妹都派不上用堳，所有的喪氺，都是我們同學分頭辦 
理的。心竹負貴坐火車陪伴李伯先行回家，我則僱乘大板馬車運镟。夭快黑的時候才到達龍酋山基 
地。下韩以前，先杷来釕釕子的棺 M 移間，讓家人看#李哥最後一面。李嫂忽然慘叫一聲，抱頭就 
柱棺材裡跳…… 

學校為李研開迫掉會，我做了一酋《弔李班》的- H 歌，與心竹和另幾位同學同到靈軎前祭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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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時聲淚俱下，聽矜無不動容。我知道大家的悲痛都是同情與惋惜，可能也間雜一些物傷其類的情 
緒，如心竹所叨念的 —— 學醫未成身先死，徒使學友淚滿襟！只有我自己的心裡，更是百感交集， 
錯綜複雜，不可言說。歌詞凡三節，前雨節都是迫憶校中生活情狀，詞句已記不清，但這最後一節 
是敘述下韩時的一幕。當我坐在火車上計剷去訪李伯，迆望替龍首山的時候，往事前塵歷歷如繪， 
逭節歌詷也就字字不移地呈現腦際…… 

無論如何，李哥的死對於我，曾有如斷惝劍般的#我與宛如之間削了 一劍！ 

我們幾個同學為了驻慰李伯喪子之慟，？ as 他老把我們當做莽子看待，將來對他老的家庭生活， 
以 M 小妹們的求學做事，我們都願像「李褂：様」葙 M 其费，並且都承龆每逯年節成寒嚳假期，輪 
洧或一同地去他家裡探望。可是那年底一 : 1三 O 事件谢發了，我愈識到自岛處垴的危險，恐怕迪累 
他們，有琳就多烦心竹前柱，我則故 t 疏逭，婼 U 自食了。今0：趨訪，不知李伯遛有沒_誤會？ 

「紀剛，你真來了！」李伯母坐在炕上塒 THill : 問。過午的暍光透過人玻璃窗，照得屋裡又溫暖 
又剛亮。 

「方才，是你拉的門鈴？」李伯也緊掩替迫問。 

r 是的。」 

r 那你為什麼在街對面站蒈？我開門沒有看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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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不_解你老逭兒的悄形，」我解釋咨。「站逭一點兒，比較方便。」 

「遛是你做_仔細，」李伯說： r 心竹他就__虎虎，不加逭份小心。」 

「可是，你看到心竹沒有？」李伯母同時插口。 

「心竹來過嗎？」我心中不免澈動。其 t 我是多此一問，二位老人的話，已表示明白。 

李伯告訴我，一個月前心竹曾經來過，表示尚#找我。他向李伯說他的工作很好，一切都有辦 
法，兩三個月後，將會再來❶他的「工作」很好？他有什麼「辦法」？逭可能是心竹為免去老人家 
的惝念而設的託詞，我自然也不便把猜想他離群逃亡的困堉透辦。小敏小靜從隔室躡手躡腳地走進， 
悄臀喊過： r 紀哥！」也坐在 M 虛倾聽。我們談話時，李伯母忽然行動蹣跚地站起，迮到窗前想把 
窗帘放下。 

「你又拉那個東西做啥？」李伯說：「上次我就告訴過你，院子裡不會有外人，大街上還隔蒈 
一道門和牆，你倒怕什麼！」 

r 喲，我又忘了。」李伯母鬥嘲自解±1!:坐回來，但又不甘心被李伯搶白，便反駁替說： r 我怕 
什麼，我 一 個老天八地的老太太怕什麼。你不怕，你不怕，前年组子來調査，你熥不是半個冃沒有 
睡覺！」 

r 那也不是我怕，」李伯剖白署： r 我是替他們憂慮……」 

於是我們又燄些別後情形，我對焰此 ：•! 與李伯的往遛疏速衣：：小歉意，李伯卻說： r 我沒怪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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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想到你一定有特別原因。」李伯母又插口問我結婚否，李伯再次斥貴她：「你竟扯間，人家 
做工作的那能結婚！」我則回答逭沒有規定，全看個人情形…… 

梳蒈兩條長辮子的敏妹，看來比較成熟，小靜則充滿孩子氣，不畤探問些工作情況。問罔同志 
做什麼，女同志又做些什麼……她們聽得又锵奇又恐懼，我知道她們並不能理解那恐懼的寘實意義。 
聽說李嫂帶孩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此攻未得見面。 

我與李伯約定一個月後再來，假若心竹先來時請他給我留下聯絡地址。李伯母#旁忙問： 

「那麼，你住在哪裡？」 

「你真是好問！」李伯替我做了回答。「連心竹都不知道他的地址，你能問出什麼？」 

「他告訴我也沒有關係，我也不去找他。」李伯母很有理由似的。 

「逭不是廢話！」李伯仍不客氣地批判她。「你既然不去找他，那又何必問他？」 
r 我就是問問_，有什麼了不起！」李伯母深感委屈似地。 r 你也不想想，紀剛並不是專來看 

|_ 

當我告辭時，李伯叫李伯母從炕氈 IE •卜掏出：個紙包，他把那個紙包整個塞給我。並說： 

「你一定要今天走，我也不強留。逭裡有五百塊鈍，你統統帶替，也算是我的一點意思 。 J 
r 用不箸，李伯，確 t 用不蒈！我們什麼也不缺，埴些鈍熠是你老留替過年用吧！」說實在的， 
聞道的錢我可以代組織收下，李伯的鈍我無論如何也不 - S 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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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著那個紙包幾 f - x 向回推送，終於恝得李伯光火。 

「這鈍是我送給國家的，並不是給你的。」李伯釧示箸：「你一定要帶去！至於過年，我 M 另 
有辦法。你把這鈸帶走，我過年才能心安•，不然，逭個年，我過得絕不會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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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回到長舂雨週後，我才得機再訪宜民同志 C 

宜民原是在闩本留學時期參加工作的。為人自視_商， U ^ J 業性格，很有社會活動能力，只是 
太神經質。當我與她接頭一次後，我對她的印染和鈐讶人所做的人物介紹，可調完全吻合。 

搣說東京翳専時代，她是一位穡極分子，回東北後即逢一二三 o 事件，她雖未被捕卻與組織失 
掉了聯 繫 ，最近才接上了關係。侬我看來， - M 民逭些年以；個獨鉍女子，聯合二；：知己，能#長# 
創辦一所護校，也算很有成就。 

護校校址位於長舂郊區，從東大橋過上走半小時的路程即到。過了_校再走半小時，經過幾處 
稀落的民舍，便與去吉林的公路銜揸，也可以說就離開偽都「新京」了。#:畏#所有市區中，只這 
一方面沒荇敵偽的軍政機關和: 1 :黹重址，所以敵偽！*:溆的觸镏也很少向： 31 方面伸展。學校又是眾純 
的女校， II :民同志逋操堳上都砌了圍牆，除了由臨街的校門進入校舍外，其他方面間亂雜人想進也 
無處通行。逭裡很有歐洲修道院的外觀，在校裡做任何审，外稈都不易知曠，無怪負貴人特別選定 
要在此處建立一個工作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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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坐在：：_校 M 辦公室裡跗 •]!: 民同志燄 X 作，是件十分愜崽的事。逭裡自然比不上「錦 
州省長」王公館那般奈華森龊，但逭裡溫暖明朗安遍寬敞，較 Mrfrl-i 一般同志家庭中那種侷促狹窄 
寒冷的感覺舒展得多。我到時正逄下課，11 , 民同志怕我們的燄話受干播，便先出去料理校務。我站 
在窗前向校阑中瞭苹，钌許多女學氺 1 I - 在操塌上活潑夭离址做擲珅遊戯，也钌一..五成群±1!:倚在牆邊 
或樹下相互論談威晒太暍，即使在冬天， M 補情擀也會令人興起一種和平無爭、世外桃源的感懷。 
r 對不起，_你久等了。」盒民匆匆回來說，然後又急急問道： r 負貴人有何指示？」 

「負貴人說， H 作是多 -?; 面的，任何方面任何一頊工作，在總的成績上都是狩價值的。這一段 
時期，你#社會上的成就並不算少，所以負貴人特別表示鑽許。」我先轉逯慰勉，然後問她：「上 
攻我留下的省方公報和其他資料，都看過了？」 

r 看過了，」斑民覩： r 每一稀我都#過了闲煸。現在煊些小冊子可比以前進步得多；裝訂規 
整，印刷美觀。 M 同志，不怕你見笑，就小冊子來肴，我覺得我_點褡伍了 ！」 

r 人多了人才就多，」我說： r 而且熟能生巧，因此很多同志都有你煊種感覺。不過各有各的 
賛獻，不能為此_貶。現在先燄你的問題：你說你希望派到逭兒與你取聯絡的同志，要社會身分明 
確，不耍_受嫌成被通緝的人眞。负贵人很牌重 M 一點。負資人說，目前只由我前來聯絡， M 個±1!: 
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除非我將來離開長舂，他不預備派別的同志來，假如要换新人，一定會按箸 
你的意見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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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好！」食民同志說： r 我們希望以後永久由蘇同志前來指導，希望你別離開長舂。」 

宣民既然很奭袂地接受了我，而且也沒_問我有否受嫌，曾否被通緝•，我原想解說的， r 受嫌同 
志均有妥善掩_，並不比身分明確的同志不安全」等語，也就+必說了。因為宜民既是神經質，總 
以不多說為妙。 

「其次，」我繼續轉連。「_貴人說煊個學校瑙垴玆佳，適於做個 H 作基地，遛料特殊闬途可以 
隱密。所以希望你把在學生中_艋的工作，保持一個阳度。讶在好的成熟的可以徵求為同志，一般 
的就不要吸收 C 你自己也#社會上少露鋅芒，不引人注意；使逭個學校的内外瑣堉越單純越好……」 
r 我和組織已有幾年間隔，對工作也失去經驗，琨在對學生工作，應該如何是好呢？」 

「她們遛都是女孩子，年輜人多半熱情衝動，距離思想成熟、意志堅定遛要一段時間，所以不 
必急於吸收為同志。只要平常多增進師生威情，使她們對你崇拜敬服，也很重要。能鉤做到煊樣， 
任何時候你都能領導她們，甚 M 她們雖非冏志，你仍可以使她們做呰祕密的唞，她們也不會浊露什 
麼。目前最主要的，遛是要注意她們家庭社會背 M ， 要弄消楚她們之中有沒有被敵人利用的分子。 
锷如在瀋陶一個學校裡便有個相仿的例子。敵人命令一個學生偽彼愛_分子，在學校裡組織讁宵會， 
也以反祸抗日的思想祕密微求會 ； a ，我們：位同志在那個學校裡就幾乎落入了他們的圈套。」 
r 敵人也用逭個方法？」宜民無_雠訝地。 

r 是的。」我銳： r 敵人管 M 悃叫做培蒋法，比以前常用的釣魚法 M 為惡敵人闸逭個辦法 




267 滾滾速河 


有兩項作用：第一、他們在任何機_學校裡，用此補方法先把釘反滿抗 EH 思想的愛國份子，都網羅 
#他們手裡，必要時他們就可收網报魚了。進：步，他們遛可以用煊個方法發現真正抗 R 組織，然 
後乘機潛入從事反間破垴。所以對學生工作，必須提 a 弊覺。」 

r 糟' -! 糟了！」 ， M 民忽 il 緊漲的銳，：面用手掌拍打她的滕 M 。 「我們煊裡正有一個 M 様的同 
學，而且我已經把一本《南北公綸》給她荷過，假如她是一位反間份子豈不糟糕！」 

「事情不會那麼湊巧，你先別緊漲。」我安慰她說 •• 「那補份子常常衍特殊的背摄，你若仔細 
調辫，可以辨別出來。那稀人以前也許是愛國份子，但因衆被拙情節个1而做有條件的釋放，受敵 
人的威脅而為敵工作；不然就是家庭背 m 複雜；或因男女關係不檢，交友不儐而受制於人•，再不然 
—— 」 

正說至此，忽聞防空磐報急鳴，可能是我空中堡壘又偵察淼炸來了。宜民必須出去帶領全校®: 
生做防_措施，因而談話中斷。一週後我再來掊頭時，食民正焦切址期待蒈我，似乎她已遇到嚴重 
的問題。 

r 蘇同志，」她+分不安地說：「上攻我跟你燄的那位同學，簡宣是個問題人物，她太穑極熱 
情，一心想耍參加工作。我威覺她確 WM 個愛國份子，現在又怕她是給敵人利用。我照你上次所說 
的原則想_導她•个嬰急於參加，可是她銳她尋找 M 個榷# Li 經年，她不能再放靡 M 個機會；假如 
我不信任她，她可以切斷：個小抱以明心跡。你蓿，蘇同志，我也弄不洁她到歧是真 - M 假！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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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你接見她一次，你們經驗炒窗，辨別力強，我是沒 fj 辦法了……」 

「這個，嗯，」我銳。心想竟有逭様澈進的 it 孩子，也_受威動。「你把逭位同學的詳細情形說 
說，待我多了解些再作決定 。 j 

r 是的，我應該先說清楚，你#我，簡直弄亂了主意。」宜民表_>|'歉意地： r 煊個學生的年齡 
比較大，為人做事也比較成熟，所以入學以後便被 N 學1為級 M 啦、伙委啦等等。煊様一來她跟我 
的接觸就比較多，我也很嵙歡她，闲為她的學品兼優，很钌辦小能力，也替學校做了不少事。我們 
接觸多自然談得多、談得廣、談得深。我發現她思想很好，她對我也什麼都不隱諱。撺她說好像她 
很受她表哥的影嚮，她峩哥就是有 H 作背攒的人，我猜測可能和我們有_係，所以我對她也颥露一 
些我的 * 埸，她因此也就表示願意跗随我參加 X 作。」 
r 你什麼時候對她表露立埸？」 

宜民遺槭地說：「時間倒不久，可是我已經說出去了，我沒有方法再把話收回來。她原來的計 
劃是想畢業後到後方去，我說#現 ill : 也可以找到為國家服務的路子，她説若那様她就可以不走，所 
以我就約略地告訢她一點 I 」 

r 她既然 M 様精極，為什麼不由她表哥那邊參加工作？」 
r 她說她表哥已經走了，走了好幾年了。」 

「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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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她說可能是去重廋。」 

r 那麼說，她表哥不會是我們的同志了。」我試做分析： r 因為我們不主張同志到内地去，負 
有任務去的人，不久也會回來，而且若是我們的同志，他會把準同志程度的 H 作對象向組纖介紹， 
組織不會不加理會。因此，逭位同學倒是應該考慮了！」 

r 撺她說，」宜民更審憤地思索替： r 好像她表哥詔為她年紀輕，思想不成熟，只勸她多饋書 
多學技能，像我們想說的……並来重視她現在的單命意志。」 

「她表哥是做什麼的？」我只有詳細詾問，以便研究。 

r 捕說是學醫的。」宜民稍加回想。又說：「有一次她猜測說她表哥也可能被捕，因為不久她 
表哥的家就發生了案子 —— 」 

我的頭忽然被什麼東西揸了一下，於是忙問： 
r 她是什麼地方的人？」 

宣民從沙發上起立，走向她的校長辦公桌，一面說：「煊個，我要看看學生名冊再說……我記 
得她的家，好像是泰城……」 

聽到此話，我的心忽又像被人揪了一把。我未曾想到，也不敢相信逭様巧合.，難道是她嗎？不 
是她是誰呢？我心裡想：不用看了，一定是泰城，連她的名宇我都知道。我真不知我為什麼要問， 
而且為什麼竟問出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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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民卻很有所獲地走回來說 •• r 對了，就是泰域！」然後遞給我：本裝訂厚厚的冊子。「你看這 
裡，三年鈒的第一個學生，她的名卞，她的簡歷，她的家庭概況。你仔細研究研究！」 

我本來不必看，不必研究了。但我必須看 tii 必須研究；一方逭是我向宜民同志所迫索的答案資 
料，我必須為她看為她研究對策，以解決她所焦虛的問題：一片我也必須為我_己看，以免漲冠李 
餓，胡思亂猜。 

我掊過學生名册一 #，我的心妲加劇跳動，無法安靜下來。 r 黎詩彥」：：倘•/•蹓然紙上，閃閃發 
光。而且不只是三個果板的文字， M 好傕一條活的人影如嫦娥奔冃似地飛撲到我的眼底，我必須杷 
眼睛緊緊閉起，以避開她的捕咿•，似她又像善於爭雄的游泳選手，已經一蹓便衝入我的腦海裡掀浪 
翻膦。不對，也許，也許湊巧同名同姓！我幾乎出上五百碕的壓力來銪制我的心，睜開我的眼，再 
鮮細畨閲其他各項記谶。不鉋。常然不會鈉！她父親的名屮職務，她家的住址，以 M 她家所經營的 
帽棧寶號，完完全全一様，無法將她與我所詔識的詩彥分開…… 

我一定是 r 密間」了很久，在一段冗長而靜凝的時間裡，我 R 感到我面紅耳熟，口乾舌燥，頭 
昏腦脹。至於我想些什豳，我；點也不知道，可能什麼也来曾想，只是混亂、湎亂、混亂……當我 
不自覺地伸手到茶几上去撗茶杯時，宜民卻捷足先登地拿過去了。 
r 哦，對不起，茶都冷了，我給你換杯熱的！」 

逭時我才意識到「對不起！」的應該是我。當我肴學生名冊時， * a * 民一直站#旁邊。我想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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锊態她可能沒有-察覺，因為我 M 在低面密閲，她所能矜到的 R 是我那 3 M 了遛来剪理的黑髮。想到 
M 裡，我自威稍安。銳窗作的，這時我所黹驭的並不是一杯熱袼，而是想大大址呑飲；口冰水！ 
r 有問題嗎？」贷民放下新斟的茶杯，仍 Irf 焦 ri it }: 問。 

我真想回答一句 r 沒問題，也有問題」。沒問題的 M 她逭位學生，有問題的是我自己。可是我一 
時說不出來，我只能向她客氣地表示： 

「_坐！ _坐！ _我們坐下燄……」 

「觫同志，我們是自家人，你何必客氣！再說，」宵民十分誠摯地： r 我逭個校長，就是掊見 
學生時也不一定坐胬，而且煊個學生的問題#不消楚，我無論坐立都妞不安！」說 lt 真的在沙發 
後面踉起步來，同時又釘問一句： r 你看她，有沒有問题？」 
r 我看沒有問題。」逭是我所能做的回答。 

「根撺什麼？」 

r 根撺，」我說： r 看她煊些岛世紀錄，家趦瑠堉，都不像是有問題的。」 

「逭些紀錄都是表面的，」宜民倒 M 輔細起來。「她說她有 一 個表哥，煊裡並沒_記馘。而且她 
_沒有表哥？關於她表哥的那一套，是不是出於她的程造？我們都無法知逍。我們煊裡的「身元」 
調査表，都是由學生自己填寫，她們寫什豳就是什-麼。转是在長舂就好，我們 M 可以親自調查，可 
是她家逭#泰城，那個城裡來的學屮 W 她；人，也無法從側面探問。按蒈你上次所舉的那個例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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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逭個同學 ， w 在釘令人揄心的地方。僻如我越勸她不必急迫她就越急迫，好像是耍從我煊個線索 
迫査什麼似的。」 

逭時我才_解，我所舉例說明的瀋陶-: c 中劉屯的那件事， □ 給神經質的宵民帶來過多的繁播； 
常然我處於她的立埸，我也要像她那樣發問的，假若我也多向危險方面思考的話。只有一個辦法可 
以解開宜民的焦 It I 那便是將我認識訪彥的真相說明 ，並 現身與她相見。伹， M 是不可以的！第 
一，宜民最不願意一位受嫌被通緝的同志前來聯絡，假若我把真相挑明，固可將她對詩彥的顧慮解 
開，但我的身分她知_後同樣址會給她增加心理的 ft 揄，等於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今後在工作聯 
絡上將更增加不便。第二，就宜民所陳述的，詩彥對她所譜的話也钌許多保留。真被宜民猜對了， 
r 表哿」就记編迆，而「關於她丧哥的那：趑」，很明顯地是我與心竹的綜合。那麼現在她對她的 
r 表铒」，在心理上保持什豳關係？她 M 權急迫地想#參加工作，到底是受民族大義的號 H ，迴是個 
人私情上的迫蹤？第一.，我承詔我對詩彥打過：點特別的喊惝，而 RM 些尔遛不時將她想起，侣那 
已是過去的_了。我曾親手將那一點點的威情之火扼熄，同時也將她正式寄託於心竹……我很恐懼， 
我那幾乎是以九牛二虎之力所扼熄的那點情威，是否會因與她相見而死女復燃？第四，她所調的 r 表 
哥」如若專指心竹，但我現在雖有消息卻不能告知她心竹的確宵'卜 m ， 那該使她多麼尖望！所以我 
不能見她，至少規在不能……如果決定見她，也必 須從 長考虚。 

r 蘇同志，你看有問題嗎？」倉民必是看我畸廬很久，所以又惝惝焉地坐回沙發上問。因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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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作答，她又建議說： r 再不然今天你留在逭兒中飯，我們再詳細談談。飯後午休時間，我把黎 
詩彥找來，你對她來個個別談話，由你做 一 fT 正面考察。好在她並不認識你，她也無處找你去，我 
是無論如何也得認了……」 

這真是+分尷尬的埸面，尷尬得有如《：：：堂會密》的巡按王金龍。可是那齣戲，在塌的人物都 
猜到内情而又都裝糊塗，所以尷尬中尚有喜劇的成分。今天，宜民一方面代表蘇_:陳述身世與經歷， 
B 1 方面又身兼蒲臬二位大人要審要問•，只是她不知暁内情，故而充滿惶恐與疑懼。我則明知內情， 
卻因不能打開天窗銳亮話，無法解除 { M 民同志的疑懼而深威慚愧，同時也確因 M 突如其來的刺激， 
在情緒上造成極大的紛亂。我想，我逭時的臉色一定很雛看，所幸我的座位背靠箸窗，面部全陷在 
陰影裡，宜民若是注意也會-察覺到，但她不知我内心另有文章，她所想的是全是 M 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一再邀請我正面出馬，替她分憂。 

r 午飯不必了！多商討一會倒是黹要。」我銳。 r 不過和逭位同學見面，遐是下一次好，因為泰 
城方面我們也有組織，我想先透過當地組織對逭位同學做個調查，；星期後就會有確官報告，這様 
比較合乎工作原則。我估計一個星期内絕不會發生問題，_你放心好了！」 

我這様說，當然只是緩兵之計。我無黹調齊，一切結果早在我的心腹中，我只是要等到見過負 
貴人得到指示後再說。因為寧態複雜，必須報告。 

宜民似乎也覺得沒有逼我立畤會見詩彥的理由，但卻堅持留我午飯。她說： r 午飯一定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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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見面後，我遛来盡地主之館。第一 ff 是初見，你又太忙，我来便留你•，第二 T-X 又趕上爷襲； M 
次無論如何也得赏光！」 

r 那我就不客氣了！」宵民同志既如此說，我只旮奭袂址應諾，以減輕其精神的負掎。實際上 
我這種應諾是很勉強的。現在我已知詩彦就在這裡，我心裡願意見她窗際又怕見她，所以#此停留， 
反覺如坐針毹。 

我增是勉力銷定地與宵民同志研究些其他丄作上的問_，尤其是關於安危的問題，我有意為我 
未來表明身分時留下蛀腳，特別銳明就一個 h 作聯絡 人窗 ，有時被通紺的 r 黑人」反倒比較安 全。 
同時也為她舉個例證說： 

r 你看過省方公報上徵求同志參加省方工作的通告了吧！省方經常徵調人_檐任特別工作，要 
他們擺脫家庭，辭離偽職，自動 il !: 做個黑人，就是基於逭個道理 。 j 

「_!」宜民忽有領悟地銳：「逭個我完全未筲想到，斑如俗齬所說••站一站二里半！看來在 
工作上，我真是落忸多了！」 

r 大家都是一様，我們都是總理所說行而後能知的人，工作上的智慧是全鳢經驗的累稍，不 
遇到實際問題，誰也不易想通。」我因要多丫解，所以又把話題轉回詩彦身上。 r 方才我們研究過的 
那位黎同學，你說她的思想很受她表哥的影嚮，假若她的背景沒有問題，那麼她的工作動機是否基 
於私人感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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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 一 點我遛朵做深入地 - d 察。按照一般情形，一個女孩子對於她所崇拜的人，威情的成分不 
會沒有一點的。」 

r 若是逭樣，今後你仍要特別注崽。你知遒，我們不希望吸收一位思想不成熟、動機不純潔的 
人，參加 H 作。」 

rM 個同學倒不傕那些鬧戀愛的一般迕年。她煊個人，很釘理智，個性極強，她耍參加工作也 
是由於她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愛_思想。她曾經表示她 H 是耍 H 作，並不是要透過組織尋找她的表哥； 
而且她更表示過，她希望能在再見她表哥以前甸 一 番工作表現。她似乎是要證明，證明她表哥對她 
的觀察是錯誤的。假若她的心裡有臧情的成分，她也是要瘟取而不是乞求。所以只要你能査明她的 
背景，證明她不是作反間工作的，我就敢保證在逭方面我的觀核正確。你還沒有見過她，下次你接 
見她，一定會同崽我的話。這様的女孩子，奄無疑問地可成為一個優秀的同志。」在工作上，宜民 
似乎因稍感_閱而處處_虛，燄到一般問題，她便立時顯出她的見地與自信。 

r 但願如此，」我說： r 我回去後，即速給你査明。」 

我塯能說什麼？宜民對詩彥所做的分祈，4:我_來，，：元全是代她控訴！饩民以為我沒有見過詩 
彥， M 時我良想我從朵見過她，不然，我現在也少受些穿心的暗箭，真是啞子吃啬蓮，有苦說不出。 

我不知_小飯_是在樓下一端，出門左拐通過一小段走廊便是橾塌。宜民像款待佳寶似的邀請 
主持教務和釧導的兩位同志陪我一同進籽。學屮們在運動埸上遊戯，_鬧聲音不時傳進飯廳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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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提心吊 _it 在吃逭餐飯。剛剛用到一半 • 釘二位女生慌慌張漲地跑進來，我一看便趕緊將頭 
轉向内面，放•卜筷子取出手帕，掩舛露在外面的半遴臉，像毁打哨哺的様子……真是冤家路窄，那 
為首的同學正是詩彥。她馏是那個様子，紅紅的腧，興邁而堅定的神情……雖劇驚鴻一瞥，印象卻 
+分鮮明。她是否也看見我，我不敢猜測•，我想她来曾想到，所以不會注意，因此雖看見一位客人 
也就詔不出是我。我只聽 yt ' 民說： r 你們快回去，我就來！」好像詩彦向她報告什麼同學打架威意 
外跌悔一類事情。她們走後，宜民向我客氣一句，便偕同訓禅同志一起出去。我的心仍怦然跳個不 
停，頭腦暇瞧地……也向教務同志遒惘歉，諉稱_口不垴，不再吃了。教務同志遐誠懇而讚_地說： 
「你們太累了，先舗樓上休息吧！」 

回到樓上，我立時走到窗口向橾埸探望，果然 lH 民和_導同志被一群學生圍繞在中間，不知在 
講些什麼。詩彦卻退到一丈開外的一株大樹下，對替校長室 M 邊的樓窗瞻_。當我第一眼看到她逭 
様時，就像觸了電而自動縮回的手锴似的，趕緊 M 離窗门躲到壁彫裡去……稍停，我才擦覺我遣種 
恐懼是多餘的。當時曰正當頂，闼光 llili 在校 M 室的玻璃偷上，由對面 it 下向 M 邊遙望，必見玻璃； 
H 反光，並不能看到室内什麼。於是我再大_地佇立窗 Mi - 肴她，看她……小時候聽祖父說過，人 
死七夭後，間王爺開恩，准許剋魂回家探親，侣進不了房門，只能站在煙囪頂上觀看，又說那煙囪 
就叫望鄉臺。那時我常常對蒈我家的煙囪發记，我想我死了112不回到煊望鄉臺來，我若想念我的親 
人，我就耍走進_中和他們化；起歡樂成悲储，我不願 H 站也煙囪顶 h 龄 fi ^ : 他們而不能"通款曲。 




因此對天齊廟裡那位藍腧怒目的間王逍增惡威，我覺得閻王的那點 (-: 慈是 1! 殘酷的表現…… 

現在，上蒼竟開我逭様的玩笑！_我站在校 M 室的窗 n ，像 一 個望鄉軎上的鬼魂似地遙望箸詩 
彥。我站在陰影中，她立在_光下，同一個址珅，同一個校阅……咫尺 X - 涯、幽明兩界…… 

我何以堪！ 

詩-彥一會兒抬頭兒俯首，忽又左顧打盼地在窥測什麼 U _逍她已#飯中詔出了我？或卉 
她看出我有點像她表哥？她能不能迫問 - K 民： r 校 M ，你的客人是誰？」 

詩彦，你#想些什麼？你耍表現什麼？你要證明什麼？你又要.硫取什麼？你呀，你，假如宜民 
校長對你的分析正確，那你就錨了！我所以榴脫你，只是我的懦弱，懦弱得怕傷害你；我這私衷如 
何能向你訴說明白而獾得你的諒解？ 

我木然址站在窗口，傕那從所多瑪城逃出，但不豳天使弊告，因眷戀回願而化成的鹽柱•，又像 
. nK 辦公桌上所陳列的那 eiii} 學始祖 —— 希波 vd 拉第的石脔喈儉：様，斑梃梃地在那裡僵立。 





方儀貿菜去了。 

仲直在趕製五月份的《省方公報》。 

我躺在仲直的舖位上想求一段小憩而不可得。數週來，我一直被詩彥的出現而困播箸。雖然在 
處理她的問題上我仍能堅守原則，但在下意識裡 一 個被捣毀的夢垴常常自動地迪綴。我又兩次前往 
贷民_校，我必須饉愤而迅速地通過击廊，以免再被詩彥掩 M 。我曾轉呰宜民根撺 r 調查結果」不 
必再懷疑詩彥的背墩，並准許她經過：段訓練後可以參加丄作，」 H 民如釋1钙，丧：不不必：冉加訓練 
立即將她纳入組織。 

我忽然懊梅，詩彥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我們逭一條路，我又何必再矯情地拒絕見她？我何不與 
詩彥也建立一個辦公埸所，像仲直與诃儀：様。我太疲勞丫，我需#:點休息；我太緊張了，我需 
要一點鬆驰。我何必強作聖者？我何必徒事苦脩？假若我與詩彥#一起，至少可比仲直減少一份困 
難。我以前的想法正確嗎？我把自己掛在超人的地位，我要為我所喜愛的肩負生前與死後的賣任， 
我祝福我所喜愛的人能，¥永恆的幸福，我煊様做能達到我的心願嗎？什麼才是詩彥永恆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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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什麼什麼呢？我臧到 fi « 阳的逨惘與褚徨！ 
r 紀剛，你不舒服？」仲迕忽然詾問，打斷 a 的紛亂思想。 
r 沒有，」我說： r 沒有什麼！」 

r 我已經注意到，紀剛，你在床上不斷址翻來褪去，若不是岛髓</病，便是遇到難題，可否告 
訴我？」 

r 我遇到詩彥！」我說。直掊了當地，因我不能再自禁。 

「什麼人？」 

r 就是心竹 1-1:1 事那夭，到翳院裡找他的那個女孩子：宛如曾經告訢你說她回長# 了，那位就是 
詩彥。」 

r 那雨個字？是思前想後的思，遛是藕斷絲連的絲？」 

「《千家詩》的詩，文彥博的彦。」我不禁苦笑。 

r 從那以後你未曾燄過逭個人，到底是什麼使你_神受此 q 摱？」仲直帶替逨感的關切說：「你 
塯是詳細說說，有些事說出來比悶在肚子裡好些！」 

於是我把我、詩彥，和心竹一一：個人的前後關係述說一番。談詩彦就要提反宛如。我對仲直述說 
得很詳絀，但我仍有保留，保留我對詩彥在心镞深處那；點似是而非似有遛無的感情，保留我與詩 
-彦之間雖豳清白而又不便公開的一、二次接觸。並非我對朋女不忠，我 B 向詩彥和心竹作過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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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我又何必將那已經掩埋了的再行掘露！ 

我所敘述的在仲直看來是+分簡單的事。所以他說： 

「那麼，你是由於詩彦的出現又聯想到宛如/ 。 雛道上次方儀說到有人迫求宛如的消息，仍在 
使你不安？揀我所知，#學校時你與宛如相處那些年，雖然有許多同學說你們的間話，可是我暁得 
你並不是放不開她，唞 t 上你已經放閧了，像你在《火舌集》中所表明的一樣。所以我想，宛如在 
今天不應該對你有多大的影寶……」 

我 H 有再示以苦笑，因我不能再多解釋。無怪他剛才銳山「思前想後，铀斷絲迪」的話……伹 
他最後的結論也極正確。 

r 當然，」仲直又說：「威情的事，我沒有體驗，我也不能對你今天的感受妄加論斷。不過既 
已發現詩彥，就該儘速再去鐡絹一次，如粜能找到心竹，可以_他們建立一個掩護堳所，或者把明 
德里的任務轉移紿他們，我跟方儀 M 嬝戯也好¥□收埸。」 

r 對的！」我對仲直說：「你的意 M 是對的。伹你們明德里的任務倒不必等待向心竹移交，因 
為負貴人已經表示，由於戰 R 的演變，公開階段的峙機可能提前，所以他考慮在本年 r 七七」抗戰 
紀念曰要做幾件大的行動工作，以便醞_情騁，迆成風潮。他叫我最近再出去走一大圈，分別研究 
幾個問題，更耍 S 旗駐外地的锊導人 M 回肖，山他親自做此；特別抱一>|<。所以，你們煊個苦雛的日子， 
也許不會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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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但願如此！不過，無論如何，你遛 M 趕袂 -!;• 找心竹，舆不知逭：兩年的逃亡生活他是如何啶過 

的！」 

仲直煊番威哦和建議，給我 I 個新的啟示，使我豁然開朗。我很慚愧，我竟有適才那一度非分 
的聯想。我_該繼缋山我自己應击的路，對於詩彥，我應該 _ w 踐我最初為她所做的安排。 

算來鐵歯關來已將雨冃，心竹可能已到李伯家把他的地址留下。說找就找，我想立即前往曰新 
里報告行程。 

方儀回來畤正巧我就耍击，使她深威奇柽，她职意以為我能在此午荇，所以特別給我帶來一份 
我所喜吃的將桀；我說為/「 X 作」必須爭 m 時間，甸逵她的雅意，她也只好諒解。侣她無法了解 
我所以要急急離去的 OR 一理由，遛是為了羞於見她的面。一意識到方才我對詩彦所做的聯想，我就 
_到不配再在明德里多果一會兒。 

「真不巧，」李伯說： r 昨晩心竹才由 M 兒離閲，你荇昨天來，你們就碰頭了。我真不明白， 
你們的祕密未免太過火，迪自 d 人都找不到自己人！」 
r 心竹昨天來的？」我問。 

r 他已經來了；個楢拜，每天都盼望你來，昨天我遛動他再多住兩宿，可是他說他自己那邊的 
工作不能離開太久，誰知他一走你就來了。唉！」李伯很替我們遣慽的樣子。 

「他留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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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他沒有明說，他只告訴我向你說一句話，你就明白了。我要他寫下來，他說口頭轉告就可 

以。」 

「什麼話？」 

r 心竹說他住在一個僻靜平安的地方。 H 要你到那僻靜平安的地方去找，就會找到他。」李伯 
小心謹憤±1!:學說，恐怕說錯了。 M 後笑替評論道 •• r 心竹這孩子倒很幽默，他不住在僻靜平安的地 
方，雛道要住在公開危險的地方？」亩下_似不以心竹如此為然，大有怪他故弄玄虛之感。 

我對心竹的話加以尋思。 

r 你猜到沒有？」李伯很關心地問 •• r 心竹說，我對你一說你就知道的。」 

「我，我知，我知道！」說完此話，我才比較確定。 

「無怪你們是同志，昨夜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他到底住#什麼地方。我遛以為他住在深山古 
廟裡呢！」李伯感 111 而安心地說。 

李伯母說心竹#此住了：個禮拜，我至少也耍住…：人，她老好給我做點吃的喝的。她說：「你 
們做工作，一定很熬苦！」我計箅火車的時間，當晩也 H 好住在李 伯家。 

原來心竹所瞄示的地址，我想一定是心超的未婚迤鼹姐處，腿姐的芳名就是靜安二字。我和心 
竹由學校分手時，他曾告訴我，說騮 €□ 經由饱賜轉瞄到瀋賜亩啞學校。因她原來任職的地方，總 
有些人關心她，要她另作打箅，•个耍死等心超•，她為避免心煩，所以轉到逭看不見的人多、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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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少的地方。心竹 til 事時，我也曾飪 一 位同志以社拎刚係鉍分前往探詾，也許那時心竹遛沒钶與 
殿姐取得聯絡，也許鎩姐對那位同志的立堳不敢相倌，所以峩： >!'■ 不知道。 M 不能怪她，那些曰子一 
定有特務常去調査。 

瀋賜亩啞學校是建铕在小河沿南一座密林裡，：般社钤人士很少到那個址方去，算得上是安靜 
幽僻，但心竹不會住在那裡，可是餾姐見到我，會告知我他的真 W 下落。只不過那個址方和我們的 
大學醫院同在一區，我要去也必待第二天夜晚，比較方便。 

M 一晩，李伯母再搬到兩個小妹那 Mi 安息，我則與李伯同住。臨睡之前，李伯懇 t)J 地對我說： 
r 紀剛，我現在年紀大了，可是我報效國家的心並不減當年，我自然不能抛下逭個家和你們一 
樣去各處奔波……李_死得太早，不然他也可參加 H 作，替我出出逭门被宛子壓迫多年的怨氣。唉！ 
李庸逭個冤家，他真不中用，同様是個死，死得太莴谢……」 

老人說到 M 裡，似乎重汎：次當年的悲痛，屏息以久。我想加以勸慰，卻無逾當言語， R 有陪 
同沉默。 

r 現在，我想，」李伯辨靜 一 會又說：「我總該遛_點用處！你替我想想，我#鐵嫩守家在地 
的，能替你們做點什蝤？」 

「你老有逭份意思也就夠了，其饩不必再做什-歴。上次我把你老的鈸帶回去時，就跟我們負貴 
任的人談過，我們都因你老的虛堉而深為威動，攸在不願掊受你老再多的貴獻。假若你老贊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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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倒希望把你老逭裡當做一個掩護埸所，必要時送些東西 # M 裡保#，或者有什麼人到煊裡隱居幾 
天。做這種貢獻，並不褥要你老到社會上去活動，一切和從前一様，越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就更安 
全隱密。」 

r 逭沒問題！」李伯奄無雛色地應諾： rM 様的 X 作對 a 是太容易了。回頭我們要訂好暗號， 
不然，怕弄錯對象。」 

r 那是當然的！」我說。 

「另外，我遛有一點私人心願，想和你先談燄。心竹住在逭裡時，本想直掊跟他說，但我總不 
好意思開口。昨晩他走後，你伯母遛在抱怨我。今天你來正好！記得李庸死後，你們大家都表示•要 
和李庸一様的對待我，當然，我不敢當也不敢侈求。我 H 想在你們中間 —— 」李伯語聲微頓，似乎 
在想一個合逾的詞句。「我的意思是，」他說： r 把小敏或小靜給你們那；個，那樣我也可以有個託 
銲。 M 些天我觀察心竹，他是個平窗穏妥的人，我很嵙敝他，我很願把兩個小妹給他 一 個。你見蒈 
他時替我把話說明，他喜歡小敏就小敏，喜敝小靜就小靜，逭兩個孩子對心竹的印象都不錯。假若 
他現在工作上有需嬰，他就可先帶出去，那様我也算真正出一個人參加工作了。你看怎樣？」 

「等我見蒈心竹，我一定替你老說 。 j 

我能說什 [iIlM ! 我釘一肚子内辩，现在沒保：件可以説出來。只是我更因此避驗到，心竹有一 
種令人可以信賴、可以侬銲的铖茵，闕於 it 孩子的終身大事，都想向他身上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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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晩，我由嚴姐處得知心竹是在北安附近；個大牧埸裡牧羊，並告訴我去找他時的聯絡 
信號，不然那牧埸的鈸當家的不會承認有心竹逭個人。嚴姐說心竹在牧塌裡已學會丫很好的騎術， 
不備馬鞍就可奔馳二+里，想來心竹真不知變成個什麼様子。我因不能即時前往北安，即_鼹妞轉 
知心竹，冃内不可外山，以免我去時再搂個空。 

在浦辦小三夭才回長春，然後再去哈爾- m 。在眙又盤桓了兩 M 期，五冃中甸到逹北安。北安現 
為濱北_北反北黑線條鐡路中心，也是偽滿新劇北安枵咨會所在址，又涵臨半圆垴址帶，址理形 
勢 H 分重嬰，政治氣候11形森镪。我很揄心心竹怎能在逭個址區隠練小有半？我等下鄉見到心竹 
後，才了解其中道理。 

摅心竹說，他逃到煊裡來避雛的函半年是相當困苦，他是經人介紹偽稱園病擗耍單純瑁境和清 
新空氣來療#的。所以銶當家的就把一個羊群交給他，說： r 和牛羊在一起，最少惹人間的間氣！」 
後來他才知錢當家的當年也是馬將軍崦下的一名迪長，與尚剪相識，義興軍解散後，他就率領弟兄 
們捅槍務鵾，牧南墾荒。逭一帶的居民很多如此，平時大家都不提那一段，遇事可都有個關照，在 
北安市内開大同客梭的趟掌櫃的就是他們的聯絡站。大家原是馬上馬下的，到時候一拉就起來！ 

心竹跟銶當家的打通關係後，錢當家的如獲至将，興甯妈常。錢詔為心竹是外鄉人，不便在當 
地活動，仍_他繼續牧羊以免暴露舁分。當地一切均由他自己出面，只要心竹負貴與省方接頭，並 
鼓勵他練習騎術，因為將來拉起隊伍來，'定耍有馬上 H 夫。心竹覺得煊部分人馬很重要，所以才 





積極找我，尋求聯絡。 

鈸當家的對於我們當晩就起#南返而不能痛痛袂快地促膝夜談，很威遺慽，但他也急需具體的 
工作指示，未加強留。為避免敵人的眼線或意想不到的檢査，我與心竹 J 5 裝做互不相識分別登車， 
所以 一 路上總共十六個小時，並未得機再談什麼。 

五月十八曰上午抵達長荇，心竹先到小旅館去休息，我則逕赴曰新里報告，怡巧公謀同志正在 
_示工作。公謀同志現於偽陸軍軍官學校任教官，他的學生遍佈偽軍中，均已搶任中級幹部，其中 
多人且亦加入組織。負貴人認為心竹在北安牧堳所間展的民間潛伏武裝同志，正是將來發動游擊戰 
的工作基礎，因而極為譜賞亦至表重視，随即指定由公餽同志將心竹帶至合適場所詳細研究後，囑 
其即返北安，並介紹其與北安地區之偽軍同志接頭，以便互相聯繫，穑極部署。 

當我回到旅館，轉達了負資人的決定，在等候公謀來接心竹的時間，我覺得必須趁機把某些話 
說明： 

「心竹，有兩句私話，我想跟你燄談。煊次我到鐡蝴畤，李伯向我表示，他有心把小妹給你一 
個，叫我問問你的意見……」 

「這個時候，你有心說笑話？」心竹笑蒈反問。 

r 不是笑話，是真的。這是李伯誠意相託！我答應過，所以見蒈你，一定要問問，李家的事不 
談，談談詩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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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逭個時候，燄她做啥？」 
r 假如钉辦法，你願意不願愈和她取個_絡？」 

「煊個畤候，你怎麼竟談煊個！」 

短短的幾句話，心竹；迪說了二：次 r 逭個時候」。我知道逭個時候是不宜於燄論 M 類事，可是 
「這個時候」我若不談，等他再回北安後，我們又不易見面燄了。當然，我 M 知道逭個時候心竹馬 
不停蹄的心情，我只是不知他對詩彥的態廹，其窗他對詩彥的態度，我是不該再過問的。可是煊個 
時候，我必須知道一點心竹對詩彥的態度，不然，我與詩彥見面時，如何向她交代？ 

一般說來，這個畤候凡有心竹相同遒遇的同志，不是稍極就是消極。一個消極的工作#，常常 
t 向感情方面逃避，假如他是如此，我也是十分同情的。但心竹卻走向穑極方面，一點不往威情方 
面想，使我對詩-彥的寧，^法和他再燄。心竹並沒旮聽到我那有園第四第五銬啬人的言論，可是他 
已經做了第四第五負貴人的工作…… 

逭時候，歐洲戰 W 已經結朿。五月一曰聯眾攻入柏林，德方宣佈希特勒已死，七円繼任元酋鄧 
fg 玆派代表簽降，八□為歐洲勝利日。太平洋戰埸，日軍亦節節敗退，：一冃美軍光復馬尼拉，三冃 
攻佔硫磺島，進而更大 規模淼 炸曰本本土各大城市，柬京建箱物，半化女墙。曰本自殺飛機所謂神 
風特攻隊，雖曾一度掲威，但至五冃狂燄漸熄，制空制海權 B 完全辨入美軍手中。同時蘇俄又宣佈 
喩蒗曰蘇中立條約，英軍亦參加太平洋 _堳。大 )n3 變化在即，我們就更加緊籌備軍事動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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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心竹回北安的第四天，也就是五冃二+二曰清 M ， 我自祕密通訊處取來一封伊正寄來的快 
信。塗上顯像削一看，上面有一則重要惰報，立即前去送給負賫人。 

負貴人看過伊正的信後，沉思半晌，說： 

「煊部分的 H 作以前是你熟悉的，你先把煊些人的關係說說。」 

r 信裡所說的捷夫是現在覺覺團的迪絡人，」我小心地報告蒈： r 方儀來省後就由他和伊正接 
頭。木莎是捷夫的未婚妻，他們訂婚剛剛半年，現在因捷夫的關係也已是準同志。煊位木莎我也詔 
識，她跟鍾鳴原是好朋女，不過那時她不知我們有工作背摄。鍾嗚與焦特務結婚，木莎是很反對的， 
所以她們中間已經很久沒有來往。」 

「嗯！」負賫人彈彈他的煙灰。 

「信上說，十幾天前，焦特務回家對鍤鳴講 n 本窻兵隊首腦份子最近常來畏舂開會，並得知要 
有一次大檢舉，範圍比二 li::o 事件遛要大，只是得不到詳細情報，不然也可暗中幫幫朋友等等。 
鍾鳴以前對我說過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會愛謹組織，必要時也會有些貴獻•，所以她得到這個情報便特 
別拜訪一攻木莎。她或想木莎仍#學校圈裡，總可找到關係通知我們。木莎轉告捷夫，捷夫再報告 
伊正，總算起來，這消息遛是來遲了些。」 

「你對這個情報有什麼意見？」 

r 關於情報本岛，我不能判斷.，但 M 個消息傅逵過程，我想是沒_問題。我對鍾鳴有信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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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的關係也很可銲 。 J 

負貴人沒有再追問，只靜坐在那裡腿肅地沉思，猛猛址吸煙，1址彌灰。足足過了一刻鍤才 

說： 

r 逭是一個重大消息，需要比省方遷 M 那 f - x 的應變情#，•迫要重視。我們知道，現在美軍戰略 
是宣取曰本本土，曰本在敗亡前夕為 [§1 最後掙扎，来始不再考虛遛曰皇於涡洲或朝鮮。至少關嵬軍 
题在涡洲做鞏岡治安的準備。《爾廢派國民撇、抗 n 闻磡對滿之攻勢》 iif 中寫得明白，他們要愈擗 
聯合設1專衆機構，改變方法，全力對付我們，我想就是與此一準備有關。他們此次檢舉，自然規 
模要大，可憎我們不知敵人已掌握什麼線索，好使我們想個 M - 體對策應付。」 

「現在我們:|;作正在緊急關頒，斑#•不能稍钉停顿。」負街人又說：「也許正因為同志們對工 
作太穑極而忽略了掩護，現#:我們組織人 li 大，同志人數人多，欲求保衛阓全，•个是容易的事。加 
上最近我們幾次燒倉庫、炸煤碱、破垴丄廠等行動工作，不免留下些線索。看此次敵勢來頭很大， 
也許他們發現的線索不只一方一處。不過正因為我們組織 li 大人數眾多，我有信心，我們總有辦法 
繼纊窗鬥下去。我決定：第一、你即去找長舂偽職較高的弊 W 同志，打探消息。其次，通知社長、 
仲直和在此址的锊導 H ,大家仔細想想那一同志那：機關那一地方有被敵人注意的情況，明天開個 
會共同研究研究。第三、後天或明晩你趕去瀋陶找鐳鸣探豳具髗；點的消息。你一個人跑不過來， 
找仲直威惟亮一同去跑 C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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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舂的辦公埸所太不方便，想開個會，沒有；處可容五六個人以上參加。我原想省方再遷回 
瀋陽，可是一時来能辦到。逭麼大的事情，有畲記長在這兒更好一點！」 

人常在危險中，對危險的寘窗性容易尖卻威覺，正和1身在戰場上的士兵聽不到砲臀一様。年 
來反耿到省方的情報，大大小小不斷，負貴人都沒有像逭次如此注意•，逭次良貴人雖然重視，我卻 
沒有在瀋_那夜離間至轉里時的那稀沉重臧礙。自從丟行李审件以後，我常常鞭策自己： r 不要怕！ 
不饔怕！」我自然沒有怕的意思，但我必須不表琨甚至不威熨任何與怕有關的甫行。我#學梅記長 
那樣 一 副阕者漠視 一 切的氣麼，給人以驻定，給人以信心。提到 t 記 M , DR 一稀慚愧油然而生，在 
跑醒學舌方面，我似乎學到了，4 : W 廬思考判斷作為負貴人的副手，協助岛貴人運籌帷幄、擘劃大 
計方面，我一點也未學到。無怪負資人說，逭麼大的寧，有畲記長在，就更好一點！ 

書記長不在逭兒，遐有社長，想到逭，我心稍安 C 

到诰然里見過社長後，再趕到明徳里時，他們¥餐 □ 過，我也感到飢餓，正好借詞餉仲直陪我 
到街上去吃。有些事，最好暫畤不使方儀知遒，_她揄心真是不忍！ 

r 逭兒熠剩下很多稀飯，」打儀不明真象地說： r 我給你熱熱算了！」 
r 不闬麻熠，」我婉卻：「今天我想吃豆锻。」 

U 漿店的掌栅和伙針們正在用飯，我們可能是最晚來用早點的人。焼餅已經寶完了，油條 R 剩 
幾根，鍋底遛甸幾碗： y . 漿。熱的！醉翁之意不從洒， Mit !: 方逭個時候正好清靜。我們選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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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店夥們吃飯的桌子遠逭地。 

喝完第一碗 a 漿，心裡有點底兒，我說： 
r 最近可能有大檢舉，負貴人叫我通知你整理女件。」 

「管它呢！」仲直反倒輕鬆地 •• 「檢舉是敵人的氺，他們愛什麼時候檢就檢吧！」 
r 當然，」我說： r 不過，逭次的情報是鐳嗚供應的。」 

「鍾鳴又恢復了工作？」 

r 沒有。荇是那様，逭次情報#•逛快更鮮密一點。」 a 稍絨遣慽 it !:: 「捕鍾嗚的消息說，半年 
來她由焦特務的口氣得知曰本人對「滿系」的幣愈越來越不倌任，尤其對政治案件已由 r 曰系」幣 
憲另設專案機構，幾個大都市都有祕密辦公鹵。 r 滿系」人沒有蟣會參與，只在行動時臨時分派任 
務，事前不能得悉内情。逭次鍾咱找木莎說的時候是很惝急的，她遷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譲我們得 
知。」 

「鍾鳴畢竟是鍾嗚，在她逭種情況下遛能傳出逭樣的消息！斑在令人佩服！」仲直終於感動地 
r 不過，」我也觸發威慨址說： r 若是木莎不認識捷夫，鋪呜的逭番心血，也只有天知道了！」 



禍不單行。當晩回到致剪里，充任偽弊的永純同志正焦急地等我，見我進門即遞過一個紙條 

說： 

「今夜我們奉命加班，準備出動捕人。我 R 偷偷抄下逭一惘名宇，不知與組織_沒有關係。 
得馬上回去，溜出時間太久，他們會起疑心。」 

我看過紙條，也立即去曰新里做緊急報告 C 
r 這個人是我們的同志？」負賣人注裼转紙條。 

「是的，他化名仁仇，_於歐飢的小組。」 
r 什豳機_做事？」 
r 都在「滿洲國通訊社 j 做11員。」 
r 和這曰新里的乃溫同志，有沒有社會闕係？」 
r 沒有，完全是雨個系統。」 

「太晩了！太晩了！」負贵人自簡普。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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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看手錶，正是十一時一刻。我不知遒色贵人 -1 說今夜時間太晩，遛 M 指逭個消息來得太晩。 

r 那位擗-格同志有沒宵報告其他情形？」 

r 沒有，」我說： r 我回致輿里時已太晩，他 R 說一句話就忙蒈走了。他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不會不說。」 

r 頭幾天有 一 宗文化人的案件，也許仁仇受那惝案件牵紧……不管怎樣，我們救人要緊。敵人 
行動的習惯，不是午夜便是拂晞。我們要袂！你認識仁仇的住址？」 

r 我去過一次，離逭兒有 -. 條街。」 

r 我們就走！」負貴人連忙站起身。 r 現#沒有時間去找人幫忙，我陪你去。假若仁仇那裡無 
事，歐凱和那位益年同志也不會釘审，你就自己去辨救他們。他們自 Lil - r 躲藏 ± lh 方由他們自己暫時 
躲藏；他們無處去，今夜都送到崇仁里， nljrn 再想辦法 。 J 

夜是出奇的靜，我們很順利地走近仁仇的住處，由我■進宿舍通知他煊個消息。仁仇表示自己 
有地方躲避，我即退回負貴人隱身之處，直待仁仇室内的燈光熄滅，也見他平安走出門去。負貴人 
說： 

「逭裡沒有問題，你自 B -±- 那兩個址方吧！事後趕袂回來，我要知道各處的情況。」 

我很遺慽於如此深夜前往歐凱同志的家，歐 飢太太 #那次凍人心寒的晩間曾說： r 將來，將來 
你們都住大樓去吧！」逭句話，至今又迴襌打際。但使 a 稍威心安的，我總算#危急之夕，冒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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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營救，使她先生免住「大樓 J 。 

r 大嫂，」我說：「歐凱暫時跟我去躲避幾入， M 你不要揄心，等到風聲平靜，他就立刻回 

家！」 

「吳先虫，我什喹也不柏，只嬰他平安，早晩冋家都行！」歐凱太太反倒異常銷定，沒有驚惶， 
沒有怨貴。 

送歐凱和益年先後到崇仁里時，羅爾遛 - t - fK 半柽地說： 

「今夜你來來去去，迪番锵我好夢，明晚可不許逭個！」 

好#?自然—•白天#腌瀋駭浪暴風疾雨中工作，夜晩誰不黹耍；個好夢？可是我卻無福消受， 
這一天我馬不停蹄，煊一宿我沒有閉過刚。在路上，在任何；虚家宅前，我必須以商度擗戒心避免 
M 入敵人陷阱。但說也奇怪，心裡沒有一點恐#!不访與大_臨瓸的威 fluM 和在浦陶為至兽里應變 
以至省方遷 M 的那此；=子迥然■个同。我想， M 也許就 M 進步，進步到向 tHliM 矜齊，只知道 H 作， 
勇往直前地工作，無安危感覺地工作。 

五冃下甸的夜是短的，四點鋪南疔就訂此，算來 M 已是五月二+:{曰的淸褽了。煊次的任 
務可調圆涡達成，負貴人已經入瞄了呢，遛 M : 迕在擗等我？我應該快些 [ nl 去報告喜訊，免得 
他#虛檐心，不要自己先瞰鬆愉怏！ 

我用規定的訊號，敲打曰新1北側的玻珣窗，室内已_燈光，真是都_了？常我轉到房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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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竟無聲息 il !; 輕輕開了，門繈兒也憎憎摘人…… 

柽！我想。 

沒聽見負貴人的眩嗽，沒聽到 J 5 溫同志趿拉皮鞋•，門•怎麼會自己開了？ 

那門縫越漲越大，室内黝瞄不見物，可是門繈處卻有一對兩對，好像共有四五對鬼火似的眼睛 
向外窺視 c 不對！我剛想轉#，那門像突然被 ¥• 風刮開似地以千鈞的絨力猛撞我的一®谱，幾乎將我 
揸倒。我趁勢就跑，但方向鍋了，前面乃是牆鈉，山路卻#左方。再想回頭時，那五條漤子已經一 
字兒排開，將我圍住，其中一人正檔住跆 P ,其餘四人則逐步向我逼近。我俛一隻鬥敗的蟋蛑，拼 
命想跳出圈外，但曰新里是 一 處下窖的房子，刚«不高，院子低窪，我一跳竟又落回原地。那四個 
逼近的傢伙之一 ,乘機以曰本柔道式的快迚動作，：個箭步衝上來捉住我的左腕，另一個掊踵而至 
抓牟我的 G 留，其餘兩個也同時上來抱住我的雙圈。爐四個人杷我拉懸在半爷，急速拉到房門前 • 
想把我拉入室内。在大學時，我也曾是足球校隊的中錄，在敵方暦 M 封鎖的球門前，我總可憑智能 
與技巧將球踢入，現在我自己卻不想進門。門，同時並進二人尚可，四個人扯箸我，再加上我的掙 
扎，無論如何也拖不進去。如此卡在門前繃鬥了十幾分鋪，在敵人悄怒紛亂的情況下，我又得櫟踢 
出：腳，踢在門板上，用力至劇，楞破了一埦斿近門框旁窗上的玻_，也 IIM - 了窗遇故罝的安全訊 
號。敵人並未-察覺，我仍繼總继鬥，我要蛊力抱延時問，我要設法#山哿響，驚動四鄰，傳山消息， 
最好讓住在前面五+米外的成澤同志知道，知道 M 裡已經「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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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已筋疲力盡，我再無力掙扎，只能用最後一门氣大锊喊叫：「來賊了！來賊了！」可 
是頭上忽遭重擊，立時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待我悠悠甦醒時，頭皮尚+分疼痛，想起剛才一幕，但願是#夢中，動動手，手已被鐵銬鈉上， 
伸伸画又被什麼縛韩，原來我是 r 睡」在水泥地上，大半個身被塞在鐵床底下。我偷偷觀察， 
屋外可能大亮了，室内亦可兒物，我看到許多條大腿，钶的吊在鐡床沿，有的靠在椅子旁，有的立 
在地中央。我逭才下了一個最不願下的判決疑，我是被捕了！曰新里出牢了！出事太袂， 
逋安全訊號都無人撤下！但負貴人是否也已被捕了？逭裡的房主乃溫同志哪裡去了？想到這，我一 
_心酸，多年來所預料的命運終於降臨；我倒無所調，怕只怕負脔人！平時我們常不求甚解地說 r 不 
成功便成仁」逭句話，負貴人曾特別加以申論，說. • r 一個單命者没有個人的成功，只有在箪命大 
業中立功，否則成仁。抗戰救亡、收徇束北的大樂許成功不許尖敗的•，我們地下工作冉，就是 
要以個人成仁的決心來換取組織的成功。」現在，我求仁得仁 ， L1M 到我 if 力以赴的目的地.，但負 
責人是組織的化身，是現地工作的生命，他不能被捕，他必須繼鑛領導衡鬥。我相佶，他一定沒有 
被捕，在我們營救仁仇同志分手後，他會¥期弊覺地撤走了。 

有雨個傢伙低锊嘟吶了一陣，掊普一個人悄悄出去，不久，在我叩打過的玻璃窗上響起「嗒 I 
嗒嗒。嗒 I 嗒嗒」的聲-行， H 是不太自然不太熟練。原來他們練沔試用我們的訊號。糟了！再過 
;些畤候，社提與負贵人的約定時刻就到了；社敁的新地址只有我知道，負贵人撒击後也不能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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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到他•，他若仍然依約前來，我必須發 III 婢報，使他得機逃脫。果然稍停；#，那窗上的聲音又 
響丫，我立時#鐵床底下大吼：「山哳了 —— 」，「怏跑」： KT-ii 来出口，露在床邊的小腿即被一陣 
皮鞋狂踢，痛得我 * 時_下吼锊。我不知 M 一次 M 敵人的試探1|是我們同志或社 M 前來，但卻給我 
留下一個__，下次我是否遛要吼叫？ 

那訊號又饗時，我強自忍耐，我靜聽，我等候，沒有人走出也沒有人進來，想来又是敵人在愚 
#我。過丫很久很久，贴在水泥地上的背脊又悃又酸 ， I-IW 聰只能上望鐵床的下面，判定不出現在是 
什麼時光，腕錶必是扣手銬時被敵人摘去了。再過：會，我以耳貼地，利用闹鱧傳音的方便，鶸到 
一個沉重的腳步聲山遠而近，走到窗前停下了，很像社長！掊耮玻璃上又敲出那訊號。這一次我不 

:七二+ 一地再發吼叫，他們也不客铖址把我拖!|:|痛打一顿，澜口「馬路野郎」、「南牲」地咒闕 
誓，又用一條氣味_聞的手巾塞住我的口，然後將我推出房門牽到街上，迫我坐進一_停在馬路轉 
角的褐色轎車，那雨個傢伙仍 yH 擁右護 il!: 陪坐 4: 我的岛旁。煊車，我詔識，是偽「首都螯察廳」 •_ 
長的座車-_! 

車子袂開動的時候，另一個傢伙提來一個皮包^.到司機铋逍，那不 M 負貴人的文件包嗎？看見 
它比看見負貴人更_過！ 

車子以中速度行皸，通過長舂大禹路轉入大同大街。我真是被擊昏了頭，當我被塞在鐵床下的 
時候，我覺得時間 L ! 過很久，我能谢揄心社 K 赴約所做的 S 痛呼喊，現在肴來全是沒打意義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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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剛才小學生們背铸饵包在馬路上行击玩耍，可判斷不過 M 七點多鍮，那麼社 Mii 沒有到曰新 
里去過。畤間越久，社長得到消息的機會越多，而在白天從遺處便可了然日新里的情況，也就不會 
陷入敵人的詭計。想到逭，我真如#震皤中乘專車兜風的要 M ，蚓有悠然自得之感。 

五冃的晨風是溫暖的，今天的天氣又格外_朗。大同豳堳到了，「首都婢-核廳」門前寬闊的草坪 
上，：人一夥五人一堆地聚 mt 許多組便衣人 M ,悔 M - 野总又像 M 遊 M ; 有的愉稅址燄笑，有的靜 
靜地吃東西，有的做各式燃操，甸的躺在草坪上休悤•，那箪坪#朝暍中耿射出 1 H - 谜人的新線，似 
乎也散發出醉人的清香。長#的風光原是這般美好，逭一刻更使人烕到喜愛留戀。當我們的轎車皸 
近時，那許多人都側過頭來注目致敬，好像 r 酋幣」今天舉辦；埸嵙慶盛會，我正是一位應邀而來 
觀禮的資宵。 

r 酋擗」辦公大镳後面，有兩處臨時拘押人犯的 r 留留場」。一個是收容一般人犯的_襖，一個 
是専收政治犯號稱 r 思想室」的打樓。在 r 登 Hd 虛」，敵特點交搜#時，看#我的身分證便把我送到 
圈樓裡來。圈櫧# 一一 :暦，每暦沿署圓罔的外牆隔成許多鴿鏞式的房間。房間裡的牆上向外開箸砲臺 
眼似的窗洞以通空氣，人是爬不出去的；向蒈内面則豎莕組壯的鐡柵橺。樓的當中為空心建築，在 
空心正中央立蒈一個由地通天的大 fil 柱，蟠莕圆柱有螺旋梯盤旋而上，每 M 都殷 M 1個刁斗式的瞭 
望臺，以為 r 看守」值勤之用。站在刁斗中，上下左右 I 目了然，滿室風光盡收眼底•，一個人不枸 
以什麼身分進來觀赏時，邰會覺徇 M 様的建雒可調 h 分 e 術又切货用。我進來畤，整個圈補沒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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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客人，爷氣也算得上清新流暢。巿後得知，那 Jl - Ji 敵人所_ r 掃榻以待」的唆棑，而門前那稱眾 
多人群所構成廟 t 式的熱鬧堳面，也都是 M 1 夜參加行動的各路擗特。 

我可能是真 IH 疲倦了，所以一锔竟睡丫十多個鏑 uri ， 麵來後四周漆黑，索性再睡一塌。忽然鏹 
門開了，一個人被推進來，幾乎仆跌在我身上。 

S?J 

「哪 I 個？」 

我們彼此悄聲詢問，也幾乎同時地 r 啊——」了一_。 

r 完蛋啦！吳同志，」歐凱俯在我的身邊，用疑虛的||_說： r 有人說 M 貴人也進來了！」 
r 不要信它！」我說：「你在什麼地方被捕？.」 
r 就在崇仁里喃，你走沒多久，特務就來一大群……」 
r 羅雷呢？」我急問。 

「就是沒有看見他，也許慌亂屮他跑丫。除他以外，崇仁1迪痈端啦！」歐飢有典懊喪地： r 我 
們都揄心你，可是，負貴人呢？他到底如何？」 

r 我沒有看見他被捕，」我説： r 我們是；同出來營救仁仇同志的，我想他會先發现情況而轉 
移地方。無論如何，我們要振作！」 

「那是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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摅歐凱說，他一進來就被拉去過堂，宄用木楝打，然後即上大掛，因他在長舂任職，就特別拷 
問他長舂的關係。當他認清煊裡逼供的手段窗在太厲害，不說幾個人是不能羅休時，就杷他平常調 
査來的那些漢奸，以 M 給曰本人跑腿的，都假稱同志供說出來。特務問過一段就把他放在一旁•，然 
後就去抓人•，抓來後立時拘打，發現是他胡說，就再來打他•，他再 HR 說別人，特務再去另抓。 

這一下子可真熱鬧啦！後進來的講，逭天一整夭，長舂市沒有一處不捉人，沒有一個機關不捉 
人，由偽國務院各部局到各區公所，各會社學校 M 各人民剛鱧，聽説有一個私人醫院就捕了十多 
個，連去看病的都照捉不誤。真的假的，打魚撗蝦捎帶鱉址，个知有多少人逭天都進來了，整個「新 
京」都亂了。這樣也好，既然亂就譃它大亂，社會上越亂，發山的螯報作用越大，長舂市的消息， 
不用組織通知，就會很怏傅佈到浦陶哈爾消以反其他各縣市，那豳，我們的同志們，也就有時間掩 
護應變了。 

r 特務問你什麼？」歐飢問我。 

r 我遛沒有過堂，我因昨夜一宿未睡，_倦棰了，直到你剛才進來時才醒。」 

「那奇怪呀！」 

「煊兩天我帶的是瀋賜市的身分證，他們登記時诫以為我是外地來人，對本地不能供應線索， 
所以先把我放在一邊，憎慢清理。你覺得怎様？受了一 •大的刑，有沒有鼹重的内傷？」 

歐凱在暗中動動手腳並做了幾次深呼吸，說：「沒有，：點也沒有。奇怪，和你談過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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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痛苦都沒了。人家都說頭 -•■ 關難間，今天各「取調室」都用大刑，那些曰本特務像瘋狗；般， 
這兩夭雒被過堂雒就要多受冤枉刑，再過幾 -X- 他們打《了，可能理智一點，希望他們把你忘在一邊， 
過堂越晚越好……吳同志， II 個地方不大好跑，白天我曾經研究過，若是有機會遛是跑吧！」 

能跑當然好，最好是別進來。砟夜逭個時候，我 ii 以為我做了一件使歐凱太太安心的事，雒知 
今夜我們竟真的住進「大樓 J ， 別人進來尚可，何必多一歐飢？只煊一點心願亦不得償，寧非憾事！ 
再醒來時天光大亮，歐凱不知什麼時候又被提畨去了。樓裡鬧鬨関的，可不是全都裝滿了人！ 
男的女的，遛有小孩子。我不願向別的柵欄裡詳細探望，我怕看見有我認識的人。看來這案子範圍 
真不小，到底是以我們為主，遛是我們被株迪，一時不能判定。 

下午，一個兇狠而年輕的日本特務親身將我由圈樓提到方樓， ifrj 且直接帶到二樓上一間作為審 
訊用的 r 取調室」中。隔替一張辦公桌，我們面對面坐蒈。煊小子用充滿血絲的眼注視我良久，口 
中噴吐隔宿的洒臭，面露猙獰驕狂的笑容，故作禮貌地問道： 
r 紀剛君 。久 違了 ！」 

煊小子一開口就說出我的本姓本名，看來真是 r 完蛋」了。但我沒有回答。 
r 我叫新保勇。新京特別市的新，保衛大東亞的保，勇敢的勇。新保是姓……」 

這小子囉 P 1 囉嗦自我介紹一番。我遛是沒有說話。 
r 你不權日本話嗎？」新保已撕去偽裝的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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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示硭然。 

新保大為不耐，用手中準備做筆錄用的鐵帘桿敲打桌面。迪喊闹聲：「馬后諾！」：個小白俄 
立時進來。新保命令他做翻譯 ，繼總密 問。 

「你叫什麼名字？」 

r 吳濟時。」被捕時的身分證上是逭個名字。 
r 吳濟時？混蛋！紀剛是離？」 
r 不知道。」 

「你不詔識紀剛嗎？」 
r 不認識！」 

「完全是嫌 -; c : i ! J 新保怪機冷笑替。「紀剛 n ,你把自己是雒都忘了嗎？笑話！你是泰城人，小 
河沿醫大畢業，我們 B 1 緝你！ i :年，煊裡_你學:|:裝的相你仔細看#，回想回想，認不詔識？」 
新保把一份通緝狀譃小甶俄遞給我，那上面嵙我一漲畢黹褙服的照 H -, 不知他們是由學校裡 M 
是由我家裡弄來的。重睹逭漲照±:真使我威慨越千。我曾將送出的一張_宛如手裡討回來，也曾將 
對此照片所題的<像譜>一詩在信中杪寄詩彥。說詔識當然詔識，說像已經不像了。對我自己來講， 
逭位紀剛只能算是似曾相識， _ R :,: -*r- 卻恍如_世。照 M- I -. M 一位氣卞軒 B 、奥姿勃發的 TV 年，曾 
以荒原野_自況：而今滿面 M 爾一岛風_，-党成狡猾獵人的狩1物。我不願承受煊樣的現 . W ,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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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否認到底。_-實上我早 B 將我的人生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我也不願再把它們連接起來， 
那様會給我帶來更雖堪的回憶。 

「逭個，」我把那張通緝狀放回桌上，然後告訴他：「我從來沒有見過。」 
r 沒見過！不認識！不知道！」新保憒根地咒駡署，一回手取過木刀就對我兜頭劈下，我本能 
地將頭閃向一邊，那木刀就砍在 一 邊的銷骨肩上。那是人體肌肉_肪最少的地方，皮下即骨，連續 
欣打，痛澈肺腑。我的手被銬住，只有用頭偏向 M 邊來謹衛，那木刀又砍落在另一邊，如此交替， 
t 在疼痛雛忍，我的頭也不能自主地加速連编槻動……新保逭小子組中有細，似有顧忌，只掄箸他 
的木刀在我頭上左右飛舞，卻得不到機會「投籃」 I 砍將下來。於是他用木刀指箸小白俄怒吼箸： 
「把他吊起來！吊起來！」 

馬尼諾把我帶到隔壁大刑室，新保又找來兩名助手，剝掉我的外衣，把我四馬倒攢蹄地上了 r 大 
掛」。 

剛吊起來時，新保遛个斷用皮鞭子抽擊拷問，直到我昏逨過去才把我解下，然後用一桶冷水將 
我澆醒，再把我拖到樓下，送進一間囚房裡。 

我真不知第一個禮拜是如何挨過去的。新保寊在是不髙明的「取調官」， H 知道毒打毒打，無人 
性地施用非刑.，我可能是個最廳笨的犯人， R 會一般勁兒地否認否認。七天的工夫，在敵人最要爭 
取時機的初期南訊階段，新保#我的 r 取調齿」上沒有記 h ;行字，無怪他逞兇箸惱；而我也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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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般氏器様樣锆通地受丫所冇的酷刑，辮捋遍燃躺佝，元氣耗盡。綜計上大掛：次，灌涼水兩番， 
過電五回，至於壓千斤、跑楞木、走釘板、燒肚 W 、 穿指甲、紋夾棍、抛繡球……等+様雜耍，一 
件不免，而拳打腳踢，更是不計其數。有一次我竟想到：假若我能活替出-±-，我一定要寫一部《曰 
本特務毒刑記》，向全人類控訢，或齿以我本行立塌，提出一篇關於《人在非常暴力下所有的生理 
與心理反應》的論女，送到曰本東京，一定會得個殺學傅士的滎銜！ 

敵人的密訊不分寶夜地進行普，他們尤鉍稗歡在夜問掏問。當你睡愈 iH 濃的當兒，鐵門忽然_啦 
一響將你鯓醒，特務們像厲 ，! M 似的將你提訊。猙渖的面孔，兇狠的目光，陰森的夜，殘酷的刑。用刑 
的目的自然在逼出口供獲取偵察啻料，但新保 M 小子似乎在此以外，遛要求取發浊求取滿足，發浊他 
私人的憤根，代償他審訊的失敗。我的手被銬蒈，腳被錡箸，我的人被鬮#煉獄中，只逭一點新保佔 
了上風，所以他能為所欲為。谷奋雖說 r 虎仍是虎」，诅 r 虎入牢檻」就躲不開鞭刺者的肆虐。 

有好幾個夜晩，新伲喝足了「馬尿」，胳我拖到大刑室，-概狂地痛打一陣後，再帶到取調室中對 
坐转。他打蒈湎唱，咱耮洒氣，死釘釘地瞪莕我。夜風從窗 U 吹進，酒_使他熱得冒汗，而我淋過 
涼水濕漉漉的全身卻冷得發抖。他一言不發，就逭様彼此僵坐蒈，半小畤，一小時，甚至兩小時； 
他不睡覺，我不睡覺，迪帶箸為我們做翻譯的小白俄也不能_覺。一攻，新保氣得走出去，沒有叫 
小白俄把我送回囚房，我們只有等。等得無奈，小白俄發話了： 

r 先生！你是紀剛也好，吳濟時也好，我_幾句話想對你說。我不 M 特務，我不是真正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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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犯人。」馬 E 諾先表明他的#分。 r 我住在 M 裡 □ 經兩年，我# M 的太多，願意提出；點經驗 
供你參考。#這裡你不供訴不承詔是沒有用的，你若不說，他們就要使你皮肉受苦，換一個取調官 
也是一樣。去年 M 個時候有個老頭子進來，他是真正從重麼派來的，遛不是什麼都說出來。我倒不 
是辩助新保勸你詔供，我只是同情你，不忍看你無崽義地受苦。我是相佶價值論講行為價值的。你 
是箪命者是抗日英雄，你不供詔的目的當然是為保衞你們的組織和同志。假若你自己一個人被捕， 
我倒赞成你逭様；可 M 你們的組鄉 12 被破垴，逭個 -): 權和那 ii lsl 槌，： n 關起二百多人，你們的領 
導卉也同様被捉進來，你不供詔已奄無保衛你們組鄉和同志的懼值與作用，結果只是紿別人淨麻烦 
給自己找痛苦。在我看來，你今天道樣做是一點價值也沒有，何必做逭稲奄無意義的奮鬥？」 

馬 Ig 諾逭番話說得很是誡懇，他原是白俄，全名應是馬 M 諾夫，新保為了喊叫方便硬給他切掉 
尾巴。據說他是因給觫聯做情報嫌疑而被捕的。他很有語言天才，白天被放出來在方樓内做雜役， 
有時也兼做翻譯，夜晚再關回監房裡。 M 個曾被祖國放逐的流浪子孫，卻不忘懷為其祖國工作，因 
此在骨子裡對我們逭群抗曰分子也寄予無限同情。 M 時，我雖不能完全相信他說此話是出於真心， 
伹也不能榍為奸細之言。 

r 謝謝你，」我也很誠懇地說：「我相信你說逭話是：番好意，我十分感澈。不過，我們的信 
仰耩礎可能>|<同，你是就價值觀點_求饮際，我是堅持原則注1輔神。我們當初曾發皙言：被捕時 
不説出組織，不供出同志。現在我被拙了，我雖然沒 W 能力再保衞組繈和同志，我尚有能力否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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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認它：逭是我完成個人的：個心願：點赤誠的惟一辦法。不宵價值如何，我不願違背誓古，我 
只有這様做！」 

r 你逭様說也有道理。」馬目諾夫威_地：「不過新保有他的困_，你不說他就無法做筆錄， 
沒有筆錄他不能交差，無法將你移送法院。那你們的 W 煩也就完不了！」 

「若是那樣，我的抗供遛是锊點作用和價值 C 不然，我們的組織 □ 被破垴，我們的人已被捉來， 
他們任意處泱好了，何必要一個個做取調鱭錄 ？ J 

r 也羅！若是你泱定逭様抗拒下去，我勸你遛是多吃點南两保持鱧力要緊。煊裡的伙食都吃光 
也不夠營養，可是我每次取回你的飯盒，你都剩了大牢。你進來不過十幾天，已經瘦了很多，你要 
注意，你的髗力支持不了，你的精神也不容易支持……」 

回到監房後，我反種思慑普_后諾夫的話。 

我忽有所悟，煊些天的頎強梃刑和無理拒供，龠 # ii 奄無價值奄無意義的氺，我應該早有作為 
早有行動才對。我已不能再伲衛組織和同志，#如此龐大的案件中，我自己拖延 一 點時間也是無大 
作用，我只是給敵人造麻煩紿自己找痛苦，我應該¥ 1點走我自己當行的路。 

我為何如此掙扎了許多天？原來只是我被捕當畤的一稀心理執拗。我不願發生的事我就否定 
它！我否定逭次案件的發生，我否定我們業已被捕，我甚至否定我是紀剛。 

否定儘管否定，事實終是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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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來了！負貴人進來了！許多同志都進來了！ 

當我在大刑室被吊起來遛沒有昏厥的時候，我曾聽到負貴人在另一間取調室中談話。他平靜地、 
騣肅地、深思熟慮地，像指導我們工作似地和小西科長辯論，_時音調高昂，有時出聲緩慢。負青 
人現在作何感想？他對工作前途有何計_?他、他……锊幾次我也聽到歐凱對新保的痛駡，他受刑 
時的呼號雖然淒慘，他駡起新保的聲音也確窗痛快！ 

我為什麼不能像負貴人那樣冷靜地應對？ 

我為什麼不能像歐凱同志那様痛快地咒駡？ 

我為什麼還要愚頑無意義地 S 受苦刑？ 

負貴人是負寳人！我是我！負貴人負工作全貴，他必須為整個工作組織和全鱧同志籌謀對策， 
他在獄中仍必須堅忍奮鬥.，我，我必須死，立時就死！ 

回想省方遷锓舂雖然不是我的主張，可是當畤曾是我的心想。現在，負貴人竟在我的工作地區 
蒙麈，省方精英也多數#此鎩羽，我尚有何顏再事生存？ 

記得為至善里搬家那次丟行李事件，似乎負貴人曾認為我的措置是怕死的表現，之後，羅雷也 
曾不止一次地以「你就是怕死！」向我嘲諷。現在，我只有用「死」來證明，證明我對死無所懼怕！ 
算計起來，逭件案子總要清理三五個月，我一定是被判處極刑的，執刑的曰子也不會拖延到明 
舂。早晚都是一死，何不早死早安心！ 



泱心就死，我突辣 一 種經虛涉晡的堉界，又恢復身鯓斗室氣吞字宙的胸襟。我有如：名身歷创 
世紀的巨人，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撊我的手去叩那安息之門。 

我的父親有11:個兒子，我替他向_家奉獻一個，並不為過。我的母親喃，她曾經希望用她那血 
汗的手餾將我再帶回她的身旁，古今中外，所有的母親對那呰眄鄉漂流的浪子都付予錐心鈾锝的牽 
瞩掛肚，死亡當不會再增多她的痛苦。我的叔叔筲經盼望我和他一 N 為乘梓 II 務，侣當我出迮前夕， 
他對我的選擇十分赞同，因為 M 也是他嗇年時期具耔的私尜。 

自古艱_惟7死，而我的困雛倒是死亡的技術。 

煊座方樓的建造和那邊圈樓完全不同。監房是兩棑並列，中間是甬道，門是向甬道開的，左 ； p 
隔壁都是鄰室，另一面也是岡鐡柱構成的柵橺。柵外是五尺寬四周迴通的走廊，再外便是這座方樓 
用鋼筋水泥築的外牆。牆上的窗子是大的，所以坐在監房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近處的樹木草地 ， ii 
處的街路屋頂，1可以欣赏消褽的朝雷和貧昏的落曰。每間監房_四坪大小，門與壁齊，平坦光滑， 
水泥天棚無樑無楝，只有為固定鐡柱的水泥牆麋距地板有二尺多高。煊様的監房樓上下共二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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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號是馬 Jg 諾夫，二號是盥洗室，我住七號。樓上除大刑室小刑室外，有一半是為辦公審訊用 
的 r 取調室」。無疑地逭次案件使這裡的房間大有客滿之崽。圈樓那邊多人集居一室，可謂統艙；逭 
邊方樓可稱特等，有時一房也增容至二人三人。監房裡沒有床舖，但用二漲軍毯一鋪一蓋，睡在光 
亮清潔的址板上，也很舒泰愜意。不耍以為敵偽的設施如此進步，逭只是偽都新京 r 首善」之區， 
也算 r 天子」腳下，全滿洲國惟一的 r 首螫」 r 留 I 埸」而已。捕以前蒙雛同志或同案扣押在他處的 
雖友描述，有的監牢，進去如不穿衣，那些等待吸血的跳蛋炱蟲一下子會撲滿全身，其他情景可想 
而知。 

住在這裡，我大有身為寓公之絨，若不是親受刑痛或_到別人的呻吟裒號，這裡真可說是最好 
的隱居遁世之所。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再顧慮敵人的偵緝與逮捕。好雖是好，對於求死卻不方便；無 
槍無刀不能自戕，跳樓、臥軌、投河，必須出去方能辦到；而上吊一項，因房内無楝無樑也是難行。 
伹經仔細研究，我最後選是決定第一可行的——遛是上吊。 

在大學上法醫課時，我曾研讀過許多變死權死的實例，想到有一個人竟靠#:椅背上利用頸部折 
屈的角度自縊而死，煊給我很大的啟示。我先試行背尙鐡柱下的水泥牆臺而坐，使身軀滑下仰臥在 
地板上，頸部前屈的角度足以使氣管折閉，如再加上一條繩索懸勒在鐵柱，那鐡柱又比椅背木條穩 
定牟固，我的計劃定會成功。進來搜身時他們已將褲帶沒收去，我乃將内衣襟扯下，撕成許多布條， 
再將布條捻做小般，搓成布繩。弄好以後，我又學習我母親自己繃線方式，一端拿在手中， 一 端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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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腳 K ，用力拉虫，深知其足常大任，心中 M 為欣悅。煊此；啦囟然都得偷偷撗横進行，在準備過程 
中，我要傾聽看守們來柱巡行的腳少押，偶爾也隔神鐵柵透過^一逋望那蔚1天際的白番，我想， 
今晩我的生命將重返太虛，我的镞魂將隨>| :: .|雲翱翔，無苦無憂無牵無掛地向我的同志，我的親女， 
我心所愛的人揮手告別了！ 

夜深人靜，我獨自清醒。看守們很久沒有#迴廊中巡行，褪上各取調室也都沒有聲息，真是天 
假 - W 機。於是我開始行動。我 模索耮 將頭頸伸入繩套之内，用力將岛娜仰臥滑下，只覺啾部布繩驟 
緊，頭面充血爝熱，兩耳嗡嗡蛑嗚，眼前一片金星……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必是逨失了路，不然為何报不到一朵白雲，也看不見一敝 M 光，混沌中兩手被什麼巨魔摧普， 
反覆地在我的胸膛上壓縮伸張。我想用力睜眼觀费，好像兒畤逞勝賭看中午的太11，剛一漲眼就不 
能自主址把睸瞼立即_閉，因為有一個強光 JE 懸在我的頭上。 蒭非我 已回到我們大學翳院的急診室， 
同學們拿我做臨床貪習，給我行人工呷吸？ 

「鲔蛋！要死，就安安靜靜地死！半夜三 M 裡，你 IT 大動 it !: 的，那怎能死得了—.」 

原來當我喪尖意識後，四啦基於生理反射，兩手莆力橈抓，雙腳拼命踢蹬，全舁掙扎翻騰，為 
的是要噴出那一口氣，結果牆壁地板發出捋響，腌動了所有的人……必是新铞對值勤看守有所斥貴， 
所以在眾人走後，曹大麻子遷怒於我。 

以前聽人說過，上吊的人腳一登爷便間始後悔，可是悔之晩矣，雖極力掙扎仍不免一死，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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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伸舌突_，狀擷猙獰。現在我知道那全1無經驗的人妄作推測，：切掙扎杻動都是本能的反射， 
當寧人早已奄無知覺，悔從何來？离•毁比較時，以我自己的經驗，_縊比溺水舒服得多。因為慘遒 
滅頂±時，人陷#絕望的深淵裡，肺闺邰服滿了水，固腦遛甸一段較 M 時期的清麵，那滋味窗不好 
受！ 

我不願給第二個輕生的人授予枝術上的暗：不，所以對自縊經驗不願多說。但我煊次行為使特務 
們提高婢覺，第二天，新保率領看守又來一次搜岛，把剩餘半件可撕做布條的襯衫強行取去，又把 
衣褲上的金屬鈕扣全部摘除，連褲_對襟處那對鐡皮掛鉤也一倂拿走。我很後悔，我應該早想到利 
用它，把它磨成解剖刀，那麼我第二個計劃便可優先採用而早告成功。 

第二個計劃是削動脈故血。煊個辦法在變死紀錄上岳 llnl 不鮮的。槠說哈爾溃被捕的高雲龍同 
志便是把磁碗拌砵，利用鋒銳的碗片割斷頸動脈而迤解脫的。畏#監房裡的飯具可憎全用木盒，我 
R 能乘馬 Jg 諾不注意時留下一支竹筷，在水泥牆腳虛將它鞞成竹刀，然後以右手切割左肘脈管。竹 
刀切皮尚稱適用，切到皮下駙，組織鬆敝，刀刃又被滲 III 的血液浸湞而鈍化，即時失去作用，必待 
乾涸後再磨再切，但不久即被新伲發現，所以又告失敗了。 

在押犯_殺，「取調官」是宵貴任的。新保因此曾受特高科長的斥貴，所以他也遷怒於我，又將 
我修理一番。一個人為了求生而受刑痛尚有可說，為了求死而受鞭笞，蒈實悲裒。這時我對新保可 
真怕了，我不怕他把我弄死，我是怕他不_我死，所以我的求死計劃必須瞄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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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採取絕食政策。逭個辦法必須避開馬后諾的注意，他每夭為犯人送飯送水，然後再將 
空盒空杯收袷回去。最初幾夭我是敝米不沾唇， R 喝一點水，餓得窗在雛過，胃一陣陣址痙孿，空 
腸迴腸跟蒈抽搐，食道也像被报住的老鼠一様，畤時發出唧唧的叫聲。我以畫餅充飢的方法用力呑 
晦-口水，伹吞喵結果是增加飢餓。為丫_蔽馬尼諾，我必須用手指將飯盒裡的飯壓成一個凹坑，表 
示曾吃過。但當我端起飯盒逭樣做的時候，我恨不得一口將飯盒整個呑下。這時我的神智清明，對 
於想吃的慾念能夠自我控制，可是不聽話的手指冇時竟裡起一團飯來向口裡遞送……我真鄙夷，雛 
道我-覚變成了貪吃的豬？ 

一個星期過去，胃部痙孿靜止，大小腸蠕動安息，食道也不再唧唧亂叫，飢餓的感覺全失。我 
知道我已戰勝了 r 飢餓」，閲過了絕食的第一關。 

第二間是「渴」。逭個階段我必須滴水不入。馬尼婼一曰送水兩次，飯盒收去，水杯仍留在飯洞 
裡，襬在那裡實#誘惑人，乾脆把它傾入小便盆，杜絕逭份渴望。渴比餓钽難忍受，我的瞒唇乾燥 
皸裂，舌禁腱脹硬化，像一塊燻朽的木味塞在口裡，吐不出也吞不下，一陣陣麻剌剌地刺痛箸。周 
身皮虛像塗了油漆似的悶滯凝重，四面八方都是蠕動的螞蝤由毛孔反竄歸心，弄得心煩氣躁，坐臥 
不寧，於是勉強爬起來在監房裡虫圈子，又威頭重腳輕，腿麻眼杧，捕搖欲墜，無奈何再躺回原處。 
我是睡在左内角的地板上，斜對角即故暨便器，當我走圈子走到它的近旁時，便像被強力磁石吸箸 
似地停住了腿，有時竟蹲下去，用 ii 動的手掲開那小便盆的篕子，想喝一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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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又間過了第二關。 

在整個絕含的過程中，我能克制住 - W 際生理的嬰求，卻無法扼止住半意識狀態下心理的漫想。 
恍惚中我把以前曾經吃過和来曾吃過的食物都重新叩嚼一次，把以前曾經喝過和未曾喝過的飲料也 
都再品嘗一番，對於以前那些苒歡吃的喝的，钽是反 M 不已地加以回味：稀飯、乾飯、小米飯、大 
米飯、臘八粥、_子飯、包子 、 _條、餃子、餅 ，茶水 、汽水、熱咖啡……羅爾在尚智里時曾對我 
們加以嘲笑，逭時真應丫他那句話，我本是：名堂堂正 IE 的思想犯，而逭些曰子所思想的，只是一 
個 r 飯」字！ 

現在我可好了！我已不飢不渴，再沒有什麼能對我加以誘惑。我已超脫，我已將自己完 全失落 
……忽然，我正走在長舂大馬路上，€：貴人_曲的背彫飄浮4:我的前方；忽然，我佇立在營口河涫， 
遼河 之水滾 滾；忽然我奔行在塞北草原，什麼人在那裡牧放牛羊；忽然，我仍在長舂街頭漫步…… 
我必是走了很逭很 M 的跆，突覺胞中又飢又渴，怡巧仲直自身邊走過，我們便同進路旁一家燒餅店。 
那地方真令人興甯極了！店中办 g 一 面大鍋，鍋底下熵蒈熊熊的烈火，鍋裡面正煮蒈浮漣浮漣一大 
鍋滾滾翻花的豆漿……我來不 M 等待晾涼，端起碗來就喝，一 L 1 一口地不趕口，莫如仰起脖頸向裡 
傾倒，只是喉_不爭氣，竟迪迪喃哽哨逆，有許多豆漿便溢山喃向，流進領口，潤湿了肩膀…… 

肚子稍感滿足，才覺得脖頸、肩膀、前胸等處都痛瘠的的，我不得不去抓播。奇怪！有 
什麼東西在我鼻孔中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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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了，辅 了！慢慢！ 等等 ！」 

怎麼？仲直不見了，好像新保說話…… 

我不知何時失掉知覺，也不知一共昏速幾天，當我意識清醒的時候，新保，馬尼諾，和一名翳 
師正圍在我的身邊，我仍睡在我的監房裡，只是被他們移#地板的中央，醫師手裡拿箸一支膠皮細 
管，馬尼諾捧著一瓶牛奶或是米湯一類的白色汁液…… 

我的絕食計劃也告失敗。我沒有喪失意志的時候，我有毅力拒絕歛食•，大腦停止活動後，我又 
重返嬰兒期，不能控制本能的吮吸。他們什麼時候發現我的昏逨？他們怎知我昏逨的原因？是馬尼 
諾的猜想 II 是翳師的診斷？於是他們用胃管給我灌輸流體。 

真該死！我又後活了。 

更難堪的是：一切痛苦憂傾恐懼不安，都隨徇活而復活。在這求死不可得的時候，我真正體驗 
到文天祥《正氣歌》中，「裒哉沮洳塌」那句話的悲慘含義了。 

既然死不了，就得活下去。但我將如何活下去？那即將來臨的明天如何暄過？我如何去應付新 
保？我怎能再忍受酷刑？昨天我有求死的決心，今天，我已失掉生活下去的勇氣。現在，我已變成 
1個真正的弱者，紀剛啊，紀剛！逭是你的名字嗎？ 

又過三天，我的體力稍稍恢復，新保特別客氣地來 r _ J 我上樓。特高科長小西國雄已先坐在 
新保的座位上，他的手中拿替兩張+行紙，上面寫滿了小宁，待我坐定後，就繃蒈他的仁丹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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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紀君！新保锊的名饗#你手裡，你的屯命在新保锊的手裡。從今入起，希望你不再拒絕 m 調，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他意何指，我也無力作答。 

r 不明白嗎？我跟你媾！」小西像是勸誠罪人恂改似地。「逭攻你們的工作尖敗了，你們的同志 
被我們报來，你們都是滿洲帝國政府的叛徒，你且是矜要從犯。新保君是你的取調官，你馏年輕， 
假如你對新保君誠窗招認，新保 n 會同情你，泔助你，#你 mfit 上簽註好的意見，可以免你一死， 
或者代求1!輕的處罰。可是你過去煊些天不友善不合作不知悔改的態度，使新保衬很沒有面子。一 
個冃來，他對你的取調 h 作奄無進展，他對你的印朵能好嗎？當然你是不怕死的，逭些天聽說你已 
兩次三次自殺，可是你能內殺得成嗎？我告訴你，紀君，在煊裡，你想求活我們可以幫忙，你要想 
死可辦不到；只有我們處你死，你才死得了，可是你有求活的道路，為什麼不求活呃？」 

小西逭番話說得相常坦白，也遛講出些他自以為是的遒理，不愧為新保的上司。他的面色雖然 
也嚴肅冷酷無惝，但遛沒冇巒描綠 r# 動輒打人的様子，逭就使我恢徇_理的勇氣。我說： 

r 科長先生，你對我的勸告，我很感澈，伹在立埸上我希望科長有一個了解，不然，我很雛接 
受科長的好意。#原則上說，東北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中國以 M 世界沒有 
承詔滿洲_,我們更不承詔。今天，中曰闹國]1 : .處於交戰狀態，現在我看你們是曰本機闕和曰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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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在沒有被捕的時候，我是你們的敵人而不是叛徒，現在我是貴國的俘虜而不是奴隸。新保君以 
對待奴隸的方式待我，逭様的取調我不能掊受。第一、你們^能力破獲我們，你們就應該_辦法調 
査審判，一味施刑，酋在有辱文明國家和大國民的風度。第二、新保君喜歡打鬥，他可以選擇任何 
方式和我比武。現在我是喪失自由的人，新保君卻利用職_，倡替留暨埸逞威風，也算不得是個武 
士 —— 」 

r 住口！」小西阻止我。他似乎因我的言語澈惱而想發作，伹他舉竟涵養功夫大些，所以又保 
持平靜地銳： r 紀君，我同情你的燄話，但也要求你同情新保君的立塌。逭次發動檢舉時有一個決 
定，要是报不到你們的負貴人，我們就不發動，所以我們擬定五冃二+三曰零時去捕你們的負貴人， 
清晨四時以後再檢舉其他 It!: 方。可是新保和他的哥哥新保毅君 M 一組到達的時候，你們的負貴人卻 
被一個人先請走了。我們以為煊一次又尖敗了……你知道我們口本人最重視武士道精神，必須完成 
天皇陛下交付的任務，新保毅君以為你們負责人逃掉了，所以當塌剖腹以謝天皇……」小西流露出 
無限裒悼的情結，新保也在舍邊流了眼浪，我也酋次聽到：點案情的真相。那時候，正是我和負貴 
人去營救仁仇同志的時光。「託夭皇陛下的福，我們正想撤退，你們負貴人也正好回來。現在已經調 
查出來，那位先把負貴人_走的就是你紀君！逭位新保君，」小西以目： >!'• 意指箸身旁的新保勇說： 
「是我們最年輕最優秃的刑弊。他的哥哥在逭次行動中首先殉了職.，他，為了大和民族的光榮，為 
了手足的澈忿，對紀君有過分的地方，_你諒解。今後希望你不再固執，我們詔為你是一位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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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新铞锊不會再仇根、再侮辱。希望你對他的榮#和瞄貴加以協力！」 

r 科 M 先市，」我很威哦的說：「我很抱歉我使新保村的榮舞職寶受报，而新保君哥哥的慷概 
殉職，也使我至為讚佩。我自己的士命，我是奄不玲惜的。我是最敬1武士道喊神的，啬國尙年近 
来均以充做神風特攻隊22為榮，並 M 喊山了「人生二+五」的！3號。我今年正好是二十五歳，做為 
:個中華民族的鬥士，如果活過：1+五歳，不僅餘也對我奄_意義，而旦不配做貴國的敵人，將被 
大和胄年所恥笑；那麼，我和新保君一様，統統沒有面子了 ！」 

說到逭裡，我竞幽默±1!:笑將起來。雖然 R 是坐在那裡談話，伹時間久了仍感中氣不足，所以停 
下來稍事喘息。小西接替就說： 

r 紀君，曰支事變的發生可調是出於誤#，今天中门瓛於交戰狀態，窗是歷史的不幸，我想將 
來一定有和平的一曰。現#，你們 rl 贵人聽到你自殺，非常關 WJ 、 非常焦急，我_他給你一信，勸 
導你。假使你齿對新保友#，順利完成取調，我就把煊俏給你看。」小西把已經故置桌上那兩漲寫 
滿字的+行紙，拿起來對我 Mi 崧。「我們知道對你銳什豳也没有用，你們台賨人的話你會信服的， 
你考 It 考虛！」小两繼綃把那信在他胸前擺動，好像垂釣的人有愈擺動他的魚餌；又好像成年人拿 
紿兒童的螗果，露山一腧撺撥的神色。 

我本半信半疑，但内心已開始澈動，同時也锧光一閃地突有所牾。我被「_」上樓時心裡遛充 
滿恐懼，以為像往常|様，一言不合便遒迤打。對於新保的#打，我寊在怕了，我不知我遛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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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支撐，可是就現狀判斷，似乎新保也在怕我，怕我仍不招倂。我雖迪纊自殺来死，然荇我真死 
了，可能對他的前途有重大膨鞞，所以對我也深懷戒心。逭真是 rli 稭打狼，雨頭害怕」的局面， 
因此小西出面想替他杻轉冏勢。我遛以為特商科 M 職位高，有學養，對我談話也總帶箸點教授的口 
_，那知他不過是採取懷柔手段，改變 m 調方式.，而他似乎是對我也沒釕把握，竟用盜令過關的辦 
法，拿出筠貴人的 t 信作王牌。煊， M 增加我敔於爭辯的_神，原以為必陷於敵進我退的困堉，反 
而生山敵退我進的契機。 

「科長先生，」我頓以極悠然而縑虛的神態與他論理。 r 勞你出面勸導我，你又費心誚我們的負 
貴人給我寫信，無非是希望我不自殺和對新保女善完成取調。在我想，#信是看信，友善是友善。 
你不能先叫我女#,然後才給我看俏，假若信中的意思不讁我與你們女#，你會永久不給我看•，假 
若信中是勸我女善的意思，你們就不必怕^給我看；而且我# 了以後，就更容易接受女善的要求。 
科長，你說對嗎？」 

r 嗯，也有道理！」小西有些不甘願地： r 你肴吧！」 

接遒那兩張信一 #,正 Ml :1 資人的手笨，不禁熱浪 M 眶•遛沒有看淸楚一個字，就威到兩眼墨 
黑，頭向後墜，我又昏厥於椅背上…… 

r 紀耔，」小西於我知覺恢後後，就催促說： r 你趕袂看吧！看完了我要拿走。」 

「科畏，」我說： 「 M 封馅我要詳細##，我也許耍看十遍 nii 。 無論如何， MM 以前我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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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 M 貴人寫給我的東西，看見它我感概 M 千。現在，我很威動，從心裡想哭，我滿眼含淚，看不 
清信上的字句……誚不要刺澈我，給我機會讓我平靜地看，平靜址想！想……」 

小西很受威動，允許我把那信帶回監房絀#。 

我：面看信，：面流浪。對小瑚所說的話並不是假的，我饮4:抑制不住我的澈動，真想伏地痛 
哭。四十多天來，我只是用最愚笨的方法做個人的甯鬥。我商羞愧，我沒有盡到做幹部的貴任，我 
忘掉了「平時如變時，變時如平時 J 那句話的汽讨涵義。我沒_#獄中為組織和工作繼纊圖謀策劃， 
我只一味地否定，否定敵人的審訊尚可，否定組織的11勢就不切寅際丫。我雖無視於死亡，那也無 
非是消極的抗爭，結果不過是求取個人心淨，淨除自己心理上的喃影，那表示對此攻工作的破綻我 
已引咎自裁，對負資人證明我不怕死，對我深深闕心的人表白我對她們「無情」的初衷•，此外，： 
點穑極意義也沒有。因為#負贵人的信上肴，我們离正的任務，並不是在此地表現 r 死亡」。 

負貴人的信很長，也寫得委婉、愼重、沉痛而堅強 C 其中有一一:點主要意旨。第一點： 

負貪人說：逭封信雖然是受小西科 M 的訥託，也是他個人的一份意願。他表示信裡所說的話， 
都是在他個人自由意志下所寫，希望我能採信。第二點： 

負賣人說：煊次組織被破壊，尙方幹部都將威到自己有貴任， t 際應該負貴的是他，他心情「十 
分」沉重。他說當我們工作的時候， a 們已經用了全部心血，蛊了全部能力，用盡心力而仍未能防 
止組織和同志的被危害，亦可問心稍安，死而眼目。他說自一:;二0事件後，穑窠三年有半，被通 




滾琅速河 


緝卉不下五十人。撺他所知此 ffic 方獾得五六個線尜， rfliM 動 H 八:1:滿幣憲從事偵察逵四個目之久。 
我們又限於財力物力，無能做到迺妥#的掩護與保衛，故欲求此次檢舉之完全避免，已非我們力之 
所能反。他要我不可苛貴自己太甚。繼_說，撺他入獄後的觀餘，每個同志都有壯烈的表現，我們 
工作雖失敗，而精神並来尖敗，此巧最堪告慰舍。他說：他自己抱定「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 
犧牲」的信念，他將以對組織對同志的待罪之身，要活到執行絞刑的一刻。他說：同志均在胄壯之 
年，來曰方長，豈可自尋短見，做無調犧牲？要大家往逋逾去肴，注意岛艚，保持健康。摅他看我 
所犯的罪刑，沒有絕對構成死刑的條件，應與取調宫維持女#關係，以免冤枉致死。最後他又說， 
假若我一定求死，希望我能死在他以後，否則，他將烕到「+分」雖堪！第三點： 

負貴人說：取調官所要求的友善合作，是指對取調做合理的供述。依今天的情況，這對我並非 
萬難之事。我自己證據確稱，堅不承詔 Litesi 無益，如取調 { P 迫問同志，诚他所知與我有組織關係的， 
均因文件被弊方獲得而遭波反。掊蒈他具醴列山羅爾等+餘人，煊些同志他說威已被捕或#逃脫， 
對我而言已無貴任。佶末他銳他知我_此信時的痛苦絕不減於他寫此信之時，他一定能堅強 . S 受更 
+百倍的痛苦， a 到他生命終了之曰，願與我找勉！ 

我反覆閲讀煊封信，用各稀角度研究佶中的裒意。很明11址，有些話是隱_之詞或暗示之語， 
上下文一連串就都成了雙_，落得仁者見仁，智 t 見智。在小西看， M 是封很切合其需要的勸告書， 
由我來看其中另有文牵。就第：點分祈，负貴人先說 M 受小西餉託而又說是出於其心願，等於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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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就計」，不然他没 ifr 檢钤傅速他的意_。就第二點分祈，他說「來曰方長」、「注意身鐘 J 等語，是 
要我們設法生祚銜鬥；一定要死也不要死在他面前，不然他將有 r 後繼無人」之臧。第一一:點等於指 
示我一個供訴的範圍。他把可承詔的人都一 一寫出，而且說那是我所知的全部： W 際上那不足我所 
知道的幾十分之一。逭様一來，逭此：：刚係我固然不能_个承認，其他關係，敵人也就無理由再問了。 

看來，負貴人進來以後，仍在斑夜籌思對策，研判裤件的發展，對被捕的同志指揮如何應變， 
對来受株迪的地區組織，設法掩護保衛。逭裡面遛有_阳的工作資任，豈是我「一死」所能「了 
之」？當我再留心負貴人兩次使用「+分」，而那個「十」字均寫得規整闹力，很像箅術課本上的 
r 加號」。我應闬我們組織用的嵌字格的密碼術去查尋，果然從 M 處起每隔+個字連綴起來，豁然是 
一條祕密指示： 

「生#甯鬥，不可自窠，問_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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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得負賫 人祕密指 示後，我的精神大振，體力亦覺恢復迅速，比新保每曰送來的特別營養更有功 
效。五二一 ：：事件，對於敵人自然是一大勝利，偽轉務總同撥付偽幣：千萬圓作為犒賞 M 專案 開支。 
特髙科像鄉下人辦喜事般的在思想室的方樓後面搭 M ? : . 進糖棚，作為臨時廚房反雜役人員休宿之用。 
據說自 r 首螯」建造煊兩座所_ r 留暨埸」的拘留所以來，煊是第一次大客滿，而旦有些監房還有 
超載之勢。除酋替宣驕特務人員外，熠分別由各省市抽調協辦人員前來參加工作，而這件案子所涉 
反的東北各地區各縣市的特務人員，亦頻频往來長舂，交換資料，査對案情。臨時廚房裡燈火通明， 
蒸炸燴煮，畫夜不停，在虫活必黹品極度缺乏時， M 裡卻油洒米麵、雞鴨魚肉，一應俱全。新保這 
些天對我特別幸敬，早晨給我送紅 H 圆子粥，中 屮 送雞湯肉絲麵，晩餐送什錦蛋炒飯，有時遛放上 
幾塊咖哩牛肉片。這食物差不多都是由他親身來送，很少誠馬 Jg 諾代勞。逭類飲食也都是 r 取調官」 
們的 r 特配品」， r 犯人」自然是吃不到，是否他怕別人私自偷吃，遛是對我表示真心友兽，我就不 
知道了。儘管逭一段期間，他對我總_繈普笑眼， r 低姿勢」政策做到了家，但他穿著木屐，走在樓 
梯或迴廊的 it!: 板上，仍發山锵人的 tr 響。卞後很多同志跟我講： r 當時一聽到那+達卡達的腳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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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知道那是新保給紀剛送 ^/ i 餐來，离令人羨轉枸/!」說饮在的，我一牛：很少注意飲食，任何某肴 
吃飽拉倒，若問我說什麼東两最好吃，在我經驗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迴是長舂 r 首繁」時期逭幾天 
的囚飯。我對新保說 •• r 下星期一，我跟你正式談話！」新保高興栩丫！隔蒈鐵柵和我緊緊地握了 
一次手。 

在和新伲 r 談話」之前，我必須了解 M 多的窠情，這才開始和獄中同志採取聯絡。等看守走過 
去，我用手指叩打右惻牆壁，然後將 IM 锊近鐡柵的 G 妯： 
r 歐凱！歐凱！」我 H1 哺 trllf 叫，好像他就住在隔壁。 

同様用噛聲回答的：「我不是歐 m ，歐凱是九號，我是仲直啊！」 

「仲直？你怎麼也進來啪？」 

r 逭叫做命中蛀定，在數難逃。我再告訢你，方儀也進來啦！」 
r 那不應該，絕對不應該呀！明德里只有我知道，可是我什麼地方也沒說呀！」 
r 我們是過了卜幾天才在四平被捕的，因為我們用的是長舂的身分證，他們又把我們解來， 
在不到一星期。」 

r 那你怎不找我說話_?」我搶蒈說，幾乎又要哭拉。 
r 我也是整天整夜過堂，不說就打，遛沒_機# I 」 

「你是那一個取調官？」我又忙蒈問。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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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也是新保_。逭小子太可惡了，有機钤非把他幹掉不可！」 

「其實你不必勉強拒供，你是作言 一 傅的，沒有什麼必要保密，他要問你，就向他講三民主義好 

了。」 

「他是天生的梼子手，那聽你那份鼓兒飼？我：來到煊裡，他什麼話沒問就先打個夠。其窗挨 
打倒無所謂，幹得了就受得了。可是承認之後，他那份_不起人的樣子比抟打更雛堪。像什麼，像 
一個良家婦女被惡人用強，反遭惡人惡言侮辱的滋味。本來中曰兩國在交戰，在東北我們也是敵我 
雙方組織的鬥爭，勝敗都不是個人的榮辱。可是，新保那様驕權野巒姻武掲威的，齒在令人不能！：：心 
受。所以我很後悔，倒不如採取你的方式和他窗鬥幾：大，至少也讁他麻煩麻煩！」 

r 我們先不管他，西_曾說：會笑的最後才笑！現在負貴人對我們有指：不，要我們保育潛力， 
繼綃工作 C 你先把你所知逍的内外惝況說說，然後我們再计想對策 。 J 

我們的談話是不得暢斂的：我們不敢用大锊- ff , 因之常常驄_个清楚，必須重說再說•，而當看守 
巡視走過時，我們必須迅遽離閧柵口各歸原位•，有畤彼此專心談話沒有注意到走廊裡的動靜，被看 
守發現則遭叱止。雖然如此，經過 一 遵夜的乘隙努力，斷斷總嬙地仍山仲直和歐凱兩方蒐馆了許多 
情報。煊些都是我幾天以前遛故意不願_間而現在急想知道的寧鱧。 

原來「五二 1— 」那天¥震，社長到曰新里赴約以前，有审綁過大同骑埸，從遺虛看見首弊門前 
的 r 非常埸面」即知_妈，乃特別捐商 it 覺。到闩新里附近，先行注意觀察，發现安全訊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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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轉赴曰新里斜前方一楝宿舍成澤同志的家杳 ff ， 成澤同志正在門前刷牙尚無興狀，他便连近與他 
接頭，兩人又在其宿舍的後脔 If 望，正好有曰本人自口新里進出，當即斷定 t 生事件，巧 « 成澤同 
志整理文件準備應變後，就到致輿里找我，致 rjM 此時已出了事，再到崇仁里聯絡，崇仁里也發生 
變故，最後轉到明徳里告知此補情況。第二天由社 M 和仲直分別利用公 - rt 電話找他們所知道的市内 
同志打探消息，大多數的回答說：「棋君出差去了！」 rMfrM 来上班。」 r 聽說生病了！」有的櫟 
闕掊電話的1緊緊反問： r 你是雒？你是雏？」1!£^45:的地方敕隨冋答： r 不知遒！」方儀自街上 
回来報告，說她到幾個第堳和幾求#| 1小店去察 ft 風捋，也 M 處處甸人交頭接耳地77:相驚告箸：「煊 
裡出事了！」 r 那裡报人了！」有個太太多嗬好問，迴被老闆搶白道： r 貿完東西趕快回家，別管閒 
f •」 

第三天，社長親自到幾個祕密通信 lil - 收取信件，以求了解外地惰況，正巧碰到羅爾在一處徘 
徊。所謂祕密通信處也是因地制宜的，其主#條件在於因信件檢_發生問題時，除了收信人是假名 
無從査考外，敵人也不能從通訊地址獲得線索。我們#情況正常下則收取此信，喊有異狀即予放寨。 
在瀋賜，盛京施醫院是個最適 - H 的地方。那裡员工病人的信件每•入#千封以上，傷崽的流動性很大， 
無處投遞，放在陳列箱中待人詔領的信很多，普通信並不登記，多；封少：件無人知_，我們尚有 
一位同志#總務處做收發，近水樓嶺總會把脑於我們的信件送入組織。逭個通信地點由 r 一二三0」 
到 r 五二三」，歷次案件均未遭破垴，收信範圍，除了 r 滿洲園」内，也有逭自南洋、曰本、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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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中國内地寄發的。在長舂，我們利闬幾個大雜院的大門洞。有些大雜院前門開在三道街，後門 
直通四道街，一個院子等於一條#子，一一■、四+戶人家的信件只用一個門脾總號，都由郵差放在大 
門洞裡的公#信箱中，任由各收信人乘出入之便自— J 檢取。正好，我們也一曰兩次派人由逭些門洞 
通過，羅凿也就利用逭個機會與社長取上聯絡。 

那幾天，可調最黑瞄、最恐怖的曰子。偌大長舂市，處處風臀鶴唳，家家雞犬不_，整個社會 
都陷入大地震大風_中，人人都冇腌悸不安，無端自危的威覺。對我們留在獄外的同志來說，更是 
緊張萬分，苦不堪言。面對如此突如其來的重大鉅變，一時間 -.ttnr-ff 然若喪家之犬，惶惶然似澜網之 
魚。羅裙碰到社長固 M 幸會，而伊正內浦陨寄來的祕函，卻報告了一件 M 大的不幸！ 

瀋_的案件是五月二十四曰發生的。就時間和其他因素推箅，並不是長舂案件的影響，可能是 
敵人另有線索一併待命發動的。敵人於二十四曰 M 檢舉一批，傍晩軎記長進入尚智里綜合案情指揮 
應變，處理文件後天色['經大黑，来等捭記 Mdi 出，敵人已揋到尚智里。幸虧那天龠店已早早關門， 
根本不再做那份假生意。外面叩門甚急，濟記畏 111 檣上窗口看到有+餘特務圍門，就伸出手去對外 
連放兩槍，嚇退叩門的特務，即命伊正等同志開铟上後窗，籍替黑夜爬上隔壁的屋脊，穿宅越戶脫 
走。伊正要求書記長把那支百朗审給他，由他拒敵斷後， t 記長仍嬰他先逃。伊正再堅持， I 1 !記長 
即鐡哿普臉，説： 

「不要浪費時間！你不聽令，我先槍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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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長等他們都-切全撤走後，想一個人憑_手榆的掩護乘櫟堳迮，剛轉入尚智里後面小#時， 
突熟有幾條大漤前後衝山將他_住。他又打了幾榆，打似丫兩名特務，怛仍来得脫岛，如此個持十 
幾分鐘，不得已乃迪锊商呼： r 打倒曰本！中華民國 M 歲！」隨即用最後一顆子弾_戕。 

記得最初在瀋陽，我住大勇里的時候，有一天夜裡，會記長在我的小屋中給那支手槍洗銹上油。 
我坐在舍逋覼察學習，掩過槍來 一 #, r 砰！」的一锊，榆击丫火，我的褲腿上留下兩個洞洞。衡記 
W 忽然幽默起來，說： r 對不起，紀剛，你的；敝已經闸過丫！」誰知說逭句笑話時，他早已下定 
泱心，他果 M 自己也用了一敝！ 

書記長是否當塌殉雛，抑或重傷後被捕，一時尚不能判定，不過第二夭瀋暍市民都知道有一個 
重慶來的重要人物犧牲了，聞者奠不駭 M 而澈悄！ 

伊正的信上說，瀋陶當時亦 S 大亂 JH3 面，要我威羅凿回浦時不可再去尚智里。他自己在瀋賜再 
支撐一、二星期後，將赴饱西間遒處待命，_負貴人從速指示一切。 

他不知那時候，負貴人已經一切不能指示了！ 

當時，社畏與羅：®、公謀、 M 樵、贵一、尹生、岳- W 、 志仁、立_等齊第於明德里，拈同研商 
大計。仲直說：那真是苹前絕後的如會，也是；次最悲慘的堳面。方儀白白做了一大鍋飯菜，可惜 
沒人想吃。一年前，瀋暍敦和 M 撤返那次，大家多數經歷過。可是那時候， ... 位钤貴人俱安全無恙， 
i 切情況的發展，完全#負貴人掌摧之中，大家雖也 M 到緊張，但心有所恃，方寸不亂。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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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畏一面誚大家交換情報， 一 面_大喙傳閲伊正的信件，然後銷個別發表當前阔勢的意見。 

人人都無話講，空氣特別沉靜。 

羅雷以其幾度幸運的餘 M ， 勉強幽大家一默。他學蒈敵人慣用的口吻，自嘲道： r 我看煊是敗 
戰會議一個樣的，我的無話可說。」 

原來我離開崇仁里時，羅裙因睡岷被打攪而威铖悶，決定立畤搭早車 N 瀋陶，穿好衣服行到院 
中，正值特務前來，他就乘隙溜出。因此一變，他耍了解舆貪情況，復又決定不走。上午九時左右， 
他到二道河子一家婦科翳院去，那是他進省時的備用聯絡處。那間1院開在一座菜塌附近，本來已 
是診病時間，可是隔耮玻轴，看到候診室裡 R 坐了兩位形跡可疑的中年男人，診療椅上坐的也不是 
他所熟悉的那位大夫。正猶疑間，候診室裡的一位刃人起來走到門前，一面想要開門，一面大聲問 
他：「你做什麼？」 

羅雷回答他：「訥1生！」一面用手將門往裡推。 

那人急急喊告他：「門朝外開！」 

_雷裝糊塗，更故意向裡推。等那人用大力向外推的時候，他突然將門向外一拉，那人陡然撲 
空，跌個狗吃屎。羅楙轉身跑入 - M 堳，另一個人卻從翳院跑出來迫趕。 

羅爾在窠堳裡大喊： r 抓勞工的來了！抓勞工的來了！」 

菜塌裡登時大亂。1桀的跑，脔菜的也跑，卜豆白窠滾翻；地……在人慌馬亂之際，羅雷又溜 



329 滾滾速河 


脫了。 

兩次遇險，羅衔發丫牛脾铖，个弄清長#情況無法冋熵陶報告，可是他亦再_掊頭之處，把惟 
一希望寄託在收佶地點。頭兩天他自然沒有機會，我與社畏都沒有去取信，他自己襯 4 - 那裡的一封 
信，也在痴痴地等。検到第； ■' 天，終於碰上了第：：.負貴人。說幸運就是幸運，不然，他無辦法而回 
瀋陽時，說不定會落入尚智里的陷阱。 

羅雷的幽默並未能使！一面稍國輕鬆，仲宣的老赏話，卻真正加重了逭次「敗戰會議」的黯然情 
緒。 

仲直說： r 說老 . W 的，在外面煊稀應變的滋味，倒不如明天到酋弊去報到，乾脆跟負貴人一起 

去—.」 

當然煊様的老窗建議，也沒有人願意接受。 

社長叫方儀把#在明德里的現款統統拿山來，迪同他自浩然里帶來的，一共一千九百六+五元。 
然後平靜地說： 

r 各位同志：常初負谢人向中央 ¥. 報，推 M 我權充第； i : M 貴人時，我啓栩力推辭：；因我身鳢 
柰弱不克檐任繁鉅；二因齊深的老同志甚多，而年富力強、膂年有為的同志亦復不少，人人都會比 
我勝任榆快 ； 更主要的是我不願意個第 I 一： ft 贵人接替負贵的局面出現。可是負貴人當時對我 
說：「你是怕死刑嗎？」我就不能再説下去。煊此；年莆各位抬愛，社長社長地叫替，我也只好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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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愧。不幸，今天居然發生了遣種局面，負資人已經進去丫，喾紀挠又生死不明，我，我 …… J 
社長忍箸眼淚，很久很久才接箸說下去： 

「我，我到 M 個時候，不能不有幾句話要銳。我沒貴人那稀鼹正堅執的作風，我也沒有書 
記畏那種質 W 的幹勁，我 H 把我心裡的話對大家說明。逭個，你們能遵從也好，你們辦不到也好， 
我絕不要求，也絕不貴_!」 

r 第一點，」社長沉靜地宣佈：「這次長舂市已有不少同志被捕，省方在長的機_亦多遭破壊， 
案件的發 M 規在仍不能估計，剩下浩然里和明德里等虛也不繼编固守，而瀋_的情況更驕不明…… 
所以我決定從現4:起將省方化整為零撇離 urf ; 鲔位各回各自的捋導區，依照现地 T . 作大綱的原則， 
就地_導，獨立活動。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向各地同志分頭告變，_.個冃内除了應變，其他工作一律 
暫停。」 

r 第二點，省方現在 R 有逭一點點銶，大家分用，今後一切困_郤要自行設法。回頭我們彼此 
相互間都要訂好接_關係，至少每月見而；次，如不能與我迮掊碰頭，也嬰彼此問接聯絡，不#斷 
了迪繫。」 

r 第三點，我個人絕對堅守崗位，锊不退卻。希望你們也不離間現地！」 

仲直說，大家在明德1都很靜肅地聽^社長這段話，沒_人在中間插瞒，沒有人#會後犸議。 
社 M 的性格大家是久知的，他很少向幹部耍求什嚒，常負資人 Inj 我們強力貴成使我們覺得承揄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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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常常說：洳句話替我們緩頰。逭一段話，社3也像牲常一様沒有嬰求什麼、貴成什麼，可是 
大家聽了，覺得 ItM 資人的要求廻強烈萬鈞，比沓記 M 的質设妲剛毅固執.，沒_商量，不容討論， 
•个折不扣，必須貫澈。因此，大家的心邰像掛上千斤石，重重地向下_普。大家都明白， M 不僅是 
第：「負賣人主持工作的闾面，同時也等於是第四第五負貴人負貴的曰子到了！因為這次鉅變，不單 
是負貴人蒙雛，离記長生死不明，而是整個齒方被繫砷。 

比較起來，省方由瀋遡 M 時那次敦和里的塌面，確比逭次明德里的「敗戰會議」輕鬆多了，可 
M 聽過社幾點 it 佈後，對於□鉀殘破而不得不化整為寒的省方，無形地復又結成一個堅強的領 
導中心，受指：>1''可以各自為政獨_作戰的齒方劫餘幹部，又1得丫；個穏定的依锃。大家記取了當 
初的皙言，體認了目前的艱困，懷蒈沉痛而不敢尖望的心，梃岛走向煊最後一段，本可快速完成， 
而今突然拖長，看似更為遙 M 的路。 

羅爾最先返瀋，設法與伊正謀取迪繫。大家也都陸銷離開 M 舂。社 M 諌仲直和方儀在四平附近 
尋5|掩_塌所，以便重新建立齿方基地，他_:11則擬重妪浦陶，肴#能否收拾瀋陶的殘局。他們曾 
一同到鐵_ r 拜訪」李伯：次，然 後才南 北分手，他們詔為 李伯家 是一個最好的迪絡 站。 

仲宣方儀到四平未反半月，不幸亦遒速捕，?4應驗了他那「#數雛逃」的話，好在 r 敗戰會議」 
時他就表示願自投首螫，向負貴人煊裡來歸隊。 

新保請我做 IE 式而友誼的「燄話」那入，肴 r 取調室 j 牆上的曰勝正好是七冃七號，原來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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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將近一個月半，苦難的四十多個畫夜總箅滾過去了，未來的曰子有多長，遛不知道。幸虧得到負 
貴人的指示，不然我已忘揷獄中是另一個戰埸，和獄外同志的繼饋甯鬥相比，我幾乎竟成了逃兵。 
新保的辦公桌播箸四盤大菜，又命馬尼諾自廚房提來半打啤酒。我們舉杯互祝，把酒言歡，這一次 
的共進午餐，算是友誼合作的第一步。真是以前種補轉如砟曰死，以後種種有如今日生。我們可能 
都醉了，也可能都是裝醉。新保要我為了中曰兩大民族未來和平替想，不要介意他過去煊些天對我 
的無禮，我特別表示請他不要以他的無禮為慽，因為他不那樣就不像曰本刑轡，我對他也就不佩服 
了。我告訴他鼹子陵不事瀵光武的故寧，說我們中國大文奈為他寫祠堂記時有二句話，所謂「微先 
生不足以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隨先生之高哉 J ，正好做我們今曰的寫照。比喻雖不恰當且含義諷 
刺，但新保卻感大樂，舉杯而盡，大有 r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橾耳」之概！ 

提到文章，新保指牆上貼著的一酋七言絕句說，那是一年前某一被捕的主任委員題的，大意是 
對他被星戴冃、宵旰精勤的頌詞。新铞詔為那是他的戰綃而深以為榮，希望我也詠讃一首以便左右 
輝映。我說中國文化偉大淵傅，可憎我讅 t 時成立了「滿洲國」，無機會深入學習古詩，伹盛情難 
卻，只好打油幾句以：不謝忱。詩曰： r 年年南北击風腠，敢將大業寄此身，頸上頭顔任君取，沖霄 
壯志萬古存。」新保也十分滿意。 

馬 E 諾夫坐在一旁，我們也不時向他敬洒，感謝他的翻譯能夠使我們的真情暢通。馬启諾常常 
用驚異而速感的眼光瞥向我，對我應訊態度所做的一百八+度的大轉變，表；不無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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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足飯飽，新保要訊問我參加工作的經過，以作筆錄。他拿出一漲他自己繪製的 r 曰滿支」紀 
元對照表，我的回答概用中箏民國正朔，新保只熟悉曰本的昭和紀年，而筆錄上又必須用偽滿洲國 
康德年月曰，有此一表，彼此方便。至於他將民國紀元排在最後一行，我也就不便爭議了。 

新保說他對我的「取調」已經「誤點」，為了趕上「車班」，_我在他做 r 取調書」即 t 訊筆錄 
的同時就在監房裡開始寫自白霄式的 r 思想推移之過程」，我自然也接受了。 

這時 r 首都」長舂地區的_訊工作，大致初步完成，敵特們侬其所審訊結果與其他被捕同志的 
關聯性，分別到瀋陽、咍爾涫等其他各齒市縣的特務機關開始 r 打合 j —— 核對去了。關在首薔的 
同志們都被命令寫這篇文字。所謂「思想推移之過程」是「取調書」應有的附件。是敵偽統治機構 
楝以研究 r 滿洲人」抗日思想的來源 M 其原因，以 r 改進」他們的統治政策。另外司法機關將視思 
想犯有無反悔，來決定量刑輕重。可是我們同志不理會逭些，利用煊個機會大談三民主義的大同理 
想，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而大加批判敵人所調 r 大東亞共榮圈」、 r 協和萬邦」、 r 王道 
樂土」等美麗名詞下的猙獰面孔。 

我與歐凱、仲宣根捕負貴人的指示，研究開闢_中工作的辦法。4人決議利用手中都有紙筆之 
便，於七冃份先行編發一獄中刊物，就命名為《公開階段>。因大家都被敵人打開權的鬮係並公間 
了彼此的本名身分•，更主要的是負貴人曾計劃於本年抗戰紀念曰，將工作推進至公開階段•，現在情 
勢變了，但大家仍嚮往於對敵作公開鬥爭。 





在《公開階段》上發表的第 一 篇作品，便是 a 們：「人_體執筆的《五一 ；--: 紀念歌》。詞曰： 

五月二三黨人紫雖紫雖苦如飴 

嘗盡了辛酸受遍了瑕則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雖相助生見與俱大家親愛槠誠雖中倍加淬碾 

生存一日 f 門一 IT 抗敵莫休止 

激勛我同志铬編我組織補充我我門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關大家再接再腐爭取政後勝利 

黑水白山久遭塗炭收復事業矩 
武裝的流血铋密的門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纊拿起武器大^5勇殺敵重見青天匀日 

歌詞三段，主旨不同。酋段峩現蒙_，次段激勵重建，末段預祝光復。原詞三叶山韻，所以最 
後一句是 r 重見白日 * 天」。中間一段是照負赍人紿我信中的祕密指：>!<綴成，_意尚無問題。前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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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包含些失敗主義的色彩，如首段原有「萦雛苦悲慘」，未段有 r 收徇事業難」之句，負貴人認為不 
妥，指示將 r 苦悲慘」更改為「苦如飴」，將 r 事業雖」脩正為 r 事業鉅」。一字之差，輸神意義迥 
然不同。而結韻之「白曰胄夭」也就得以匡正為「胄天白曰」了。 

在獄中，喜愛音樂的惟亮同志尚不能作曲，我們的歌詞乃是按黎錦暉所作《總理紀念歌》舊調 
填成，大家輕車熟路，一唱百和，臀勢自然壯觀。 

傳遞文件或轉逵消息，有時是用抛紙團的方法。我們將手伸出鐵柵把紙圃拋到鄰房鐡柵外的 it 
板上，第二監房的同志趕快拾取進去。拋得近了威過界了，就會落入敵人手裡。所以 M 種方式口 C 適 
用沒有祕密性的文字。另外則主要侬銲仲直式的通訊術了。 

仲直不愧為宣傅専家，他適時地應闬國韶注咅符號的行位制，侬明碼電報術打出咅位，再合音 
成字，雖慢卻極準確。鄰房用叩壁法，隔室或向全體府播則敲打通迪各室的暖氣鐡管。每每金石齊 
鳴，驚動看守。曹大麻子為此常來恫嚇制止，但他畢竟是 r 中國人」，不能對我們過分發威，又怕曰 
本人刮他鬍子，只好央求我們小捋一點，並與我們約定，當日本人下樓時，他發晻號我們不再弄出 
聲響，彼此就可兩便，狀極可憐！ 

曹大麻子去後，仲直忽然喊我： r 紀剛！我考考你，你塯記得驻罔化蝴蝶的故事嗎？」 
r 當然記得！」我說。 

「我方才想，像曹大麻子逭班人，每天和我們一様地 # M 裡上班，我們出不去，他們也不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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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離開，我們同在留覽塌裡，中間只隔 一 道鐡柵。所以我要問你，到底是他們看守我們還是我們看 
守他們？威者說是他們住獄呢遛是我們住獄呢？另：方面，自從進來以後，睡覺時常常做夢，什麼 
夢都做，全是獄外的事情，從來沒有做過入獄的夢。所以我又要問你，到底是我們真正住獄而在夢 
中出去呢？遛是並未住獄只是夢中進來的呢？」 

r 你所講的夢中出或是夢中入的問題，倒和莊阔化蝴蝶的堉界是一樣的。」我對仲直回答： r 不 
過若與看守比較，以前歐凱曾經說過：在外面可以說是住大監獄，在裡面可以說是住小監獄。因為 
在滿洲國内任何中國人的生活和生死，都掌握在曰本人的手裡，所以也就沒有誰住獄誰不住獄和誰 
看守誰的問題了！」 

r 提到生死問題，」仲宣說： r 我前天也有個感想。我們幾個人將來都是要受絞刑的。聽他們 
說，絞刑室裡有個地窖，窖口 M 署翻板，板上宵個木椅。到時候，我們光坐#木椅上，行刑官把索 
套套在我們的頭頸上，按 動機闕 ，翻板一轉，我們就掉入地窖裡。地窖很深，落不到底便吊在半空 
中，過幾分鐘再把我們拉上來 。法翳 垴寫死亡檢定蛊時特別明白準確，不僅年冃日，遲要鮮細到幾 
時幾分。然後他們把副本寄到我們家中算是通知，也便註銷 PP 。記得我們出生的年代，老一輩人 
都是看日影算時辰，什麼子午卯酉的，一個時辰就是兩點鐘，可謂生得糊裡糊塗•，現在若能死得明 
明白白，也算說得過去了。 」 
r 你怎麼知道這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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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的舅父就是逭様的死法。他原#偽交通部做审，撺說他是利用锴複向重慶祕密通報的關係。 
我看過他的死亡檢定書。可 M 絞刑的滋味如何，我迴想像不到！」 

r 那我可有經驗。他們真用絞刑處泱我們，倒是煊個「王道樂土」裡一個最王遒的辦法。一點 
也不難受，你不闬揄心！」於是我杷上吊的威覺告訴他。「奇怪，你怎麼.党有逭些怪念頭？」 

r 我只是隨便想的。 1-X- 到晩無事，自然就想束想西。剛進來時，我並沒有想到必死，現#雖 
然負貴人勉勵我們要生#窗鬥，我也沒^想一定會活。戰局確是越來越對敵人不利，但我們被握在 
敵人手裡，到最後關頭他們怎様對付我們？竹在無法猜想。所以想到若是按部就班接受絞刑，也算 
是啬終正寤了！你呢，你都想些什麼？.」 

r 以前我絕食的時候，幾乎完全想到吃的，离11 : .應了羅黹那句疙瘩話。方才聽你談到住獄的威 
覺和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我倒想起羅曼羅蘭 一 句話。他說 r 監獄是箪命者的休息所 J , 看來他對箪 
命的鱧驗遛不夠深刻。因為他遛不知道有獄中工作……」 
r 不要講話了，二位大人！」曹大麻子又巡_過來。 




r 紀剛，你的真正的朋友沒有！大大的撒誧的有——」新铞自外域回來，立即把我提到樓上「取 
調」，蹬圆如眼，繃緊驢臉，完全和第一 T -- X 洧訊我的神情：様。逭一次他沒有找馬 E 能做翻譯。起先 
用曰齬式的中國話發問，辭不 M 意的時候，也就_雜闩韶。他説：「我的二週間的，瀋隔、眙爾涫 
……統統的去了。朱子 t 的，哪一個？許文中的，哪一個？_光漤的，哪一個？你的四+八個名字 
的有！你的最惡最惡的，最大最大的叛徒的奋！」 

他的面前放普一漲紙，最上一行的字是大的，寫普我們被_同志的名字。每個同志的名下註蒈 
許多較小的宇，坐在對面的我是看不淸楚的，惟獨#我名下那一行字最多也最長。很顯然，那是一 
漲姓名和化名的對照表。看到煊張表，我知遒情形不妙。 
r 我的說話的有！」我遛想理由搪-摇。 
r 你的說話的沒有！」 

新保不容我再事狡辯，掄起木楝又是一頓薄打。從此，我與新保又從「朋友」化為仇敵，我的 
那份高餐也即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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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敵特們由中央到 ill: 方經過一汝巡迴大 r 打合」後，發現我們所有同志的供詞都 驢 ㈣ 不對馬 
瞒，内容真假雖辨。新铞對我未再正面拷問，卻一迪過了仲直一 一:堂。撺仲直推測說：「敵人似乎採 
取就我們組織系統，分成與絮，爾新整理我們的供飼。他們杷方儀也撥_新保南訊了，看來我們覺 
覺闻，也就是有關 a 們小河沿的 M 一部分，可能為：槔衆。逍悃#萊就 rij 新保承辦，那麼，他們就 
容易核對鳢飼了。」 

說起專案，我忽然想到在茼擗枸留的女同志都住在圈樓那邊，聽說方儀解來後，她們已結成十 
三姐妹。+三姐妹中有方儀，有眾蘭，有負貴人的太太碧丹，我是知道的，其餘都是那些位我就不 
知道了。長舂女同志被捕有+多個人，大概 { u 民也在内吧！那麼詩彥呢？如果詩彥也進來了，說不 
定也分到新保這部分來。將來科種個中關係斑在不好供說，而心竹的命運如何，也時時#:我念中。 

七月下甸，負資人通知大家要鍛鍊岛鱧，我們就在獄中不停地做復興鱧操。不會復興體操的就 
做偽滿的 r 建闕體橾」。敵人不明白，我們_己也不明白，但 t 會到是負貴人要大家振作應變的意 
思。因為琉珅已於六月来被美軍佔领，美中增天天大 編降淼 炸曰本本土，並有即將攻取日本本土的 
趨勢。曰本特務們的膙上常現嚴肅之色，「滿系」特務尤其是看守們已暗中傾向我們，只有曹大麻子 
遛混 漿漿 itl 我們「死不知愁」！ 

月末，我又哭了一場，雖然只是幾滴酸酸的浪，甚至遛沒有湧山眼眶，其深度與滷烈都不亞於 
接到負貴人的書信。那天傍晚，晩替迴沒有開上，歐飢餹馬 gli 轉送我一個蛋，說是他太太自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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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進來的•，第一攻只送一個，聽說我們倆住在隔壁•逭 f - x 加增一個指名給我。歐飢夫人——應該稱 
她一聲夫人，煊位當初對工作提心吊醣的女子，沒有_過幾天書，模不清社會上的門路，案發後卻 
能剛強勇敢，暗中託人給歐凱送進食品和衣物，而 Mii 關心到我。想到 r 五二三」 前夕我對她所做 
的保證，看箸眼前比任何珠寳都玲資的逭個蛋，久久不忍沾_! 

七月過去了。 

1進八月，情形更顯特殊，再沒有看見曰本特務的笑容，本案之初那種勝利驕狂的様子一點也 
沒有了，只剩下陰沉和無端的發怒。煊情形以新保為尤甚！人人都有一種無名的恐怖感。 r 滿系 j 的 
特務們也似乎被什麼#力所懾伏，饉慎戒懼不敢跟我們多接觸，好像我們都感染了黑死病。相形之 
下，馬 Jg 諾倒成為 一 位_神最舒暢的人。新保的洒越喝越兇了，常常一個人醉倒在 r 取調室」中。 
我們推測煊可能又是與戰：一冇關，但戰冏到底有什麼變化，我們仍不知道。 M 貴人又傅知大家要時 
時繁覺時時準備，使我們更加惶惑，莫非敵人耍來一次瘋狂的大 m 殺？不然臀覺什麼？而我們都是 
赤手$拳住在獄裡，又能準備什麼？大家各自猜疑，更增恐怖不安！ 

八冃七曰早羼，敵偽特務們都交頭接耳低聲鱔論替，說是曰本廣島於六日落下一顆奇柽的炸彈， 
威力特強。八月九曰又 S 同樣的炸彈於前一天又在長崎 M 下一顆。這幾天的長春也曰夜都有空襲 
螯報，特務們都向防空洞裡進進出出地奔跑，只有我們坐在獄房裡靜等。 

十日晩間，磐報解除了，新保酒醒了，半夜；：：更地又要過堂。第二天就傅出女同志被污辱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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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且可能就是方儀。當我們正蕤愤填廊地傅遞煊消息時，新保又把仲直提上櫬去，不久就聽到 
樓上有不正當的撞擊聲，再過片刻，馬尼諾把仲直背回監房。我叩壁，仲直沒有回應。詢問馬尼諾， 
馬 lg 諾說他被打昏了，同時不停址搖頭。我再懇切地_問，馬后諾才說今天新保又喝醉了，把仲直 
掲上樓去，要仲直脫去楠子，新保說要看看他是不是男人，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仲直隨手拿起一隻 
酒瓶擊向新保，但新你是會柔道的，回手一拳反將仲直打倒，棺又用木棒在仲直的頭上身上亂打一 
陣。新保的胸部受侮不輕，仲直卻被打昏了！就 M 1 様、逭樣…… 

十::日一牯人，我設法與仲 y'Lli 絡，可是他：迮朽迷未_。我在猜疑，我在恐懼，我#痛恨。 
為了方儀和仲直的關係，新保曾兩次問我。在明德里的戶口上，記載他倆是夫婦，我們只承詔是同 
志和同學。新保說他調査明德 M 的四郯，他們都說他倆是夫婦而我是方儀的哥哥。當然我這個哥哥 
新保相信是假的，但對方儀和仲直的大婦關係也是假的，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他遛說即使夫婦 
的名義是假的，但青年罔女同「居」；室而竟沒有太婦之貪，他是絕不相信。我告訴他，這種關係 
只是我們在 H 作黹要上的 一 稀掩護性的安排。我們同志就是同志，同學就是同學，絕不會發生不應 
有的關係。我們是民族志士，我們是培命衔，我們钉 M 種非常的橾守非常的脩持，我們有自我舁華 
的力量，因為我們旮堅鹵的意志，有崇高的理想。新保只是訕笑、捕颁，捕固、訕笑！擠眉弄眼， 
狀極单鄙！其 - W 他出生於曰本的銜鄉僻塯，只是憑雜曰本軍閥的谢權，到 r 滿洲」來作咸作福！像 
他逭樣一個衣食不足、女化低 M 的岛國之民，怎能了解聖人的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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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夜晩仲直遛未醒轉。我用耳貼#牆壁上傾鼬， R 能聽到他呼吸短促，鼾聲凝重。以我的 
臨床經驗推斷，他必 M 第…度腦癘盥，現在 E 引發鹽稍性胂炎。我的心中充滿焦廬，思前想後，終 
夜未岷。天亮時候，離我們監房三百公尺虛 I 大同胳埸的_南方落下一顆炸弾，在人心惶惶之際， 
我設法報告負貴人，由負賨人向小西科長交涉，允將仲直送到五馬路長舂施翳院療養。因為那裡是 
我們學校所阔：系列的鞔蝓機構，辎師都 M 我們先後同學，必毁時可以通知仲直的家，其他事也都 
會有人照顧。 

捕小西說，新保也因傕重住進 r 新京特別市立病院」。 

隨後我們才_說棘俄已於八□對曰本開戰，「北澜國垴」已钶數虛被棘俄軍突破，早晨的炸彌和 
這幾天的空襲都是由北方來的。 r 滿洲帝國政府」也將隨關東軍司令部遷往通化，因為那裡是山岳地 
帶，又斿近朝鮮，準懶據險抵抗。至於如何處理我們，酋紫尚未決定…… 

逭一天完全#謠言不安中滤過。 

+四曰清 M ， 命令來了，說是要把我們解柱吉林，伹火_汽単都没有我們的份，命令我們先徒 
步走到吉林，然後再搭火小轉牲通化。「酋擗」派…十名武裝#->押解我們，内中钌一::個曰本人。起 
身、整理、吃早飯、站隊、點名，都極迫促。每個人又被銬上手銬，手銬和手銬間又串上鐵鍊，結 
成兩行隊伍的 I 字長龍。出發前， ft 資人得橄和我打個照面，叫我通知大家傰置少拿東西，伹我無 
法_己將此命令轉速，只釕傳珅似±1!:;個個回颐祕告。我們迫邊的隊忸击#前^，阍墙那邊的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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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女同志們拉在最後。隊伍曳得很 M ， 我回頭 ft 了幾次，都不見方儀何#:，也沒有看見詩彥。 
我想，方儀當然在隊伍裡，詩彥也許並未被捕。 

催促、命令，說快也快不起來。人數多，而每個人 -. 個冃都沒走過一百步，忽然走起路來，兩 
腳已不適用，平平的馬路，卻都一跛一拐地。通過 rti 區時已曰上一一_竿，市民奔走相告，一時萬人空 
#，都跑到馬路兩舍来爭肴 r 單命祺」。人叢中有位婦人在喊叫，原來是歐凱太太要送他一個衣服 
包，隨隊的看守卻不許她掊近 C B 外，我又發琨羅雷在人群後面龈躲閃閃地向前奔走，我，也未敔 
對他呼喚。 

我們的隊伍走舉大同大街，穿經長#大馬路，越過柬大橋，沿替二道河子的省道向吉林方面行 
進。行過宵民學校門前，我不自主地向裡面漲望，門前立苕稀疏幾個人，沒有一張熟面孔，煊段路 
已屬郊區，看 r 熱鬧」的人已經不多了…… 

又向前行幾+分鏟，路旁全是高粱地，風吹禾窠，呼呼有 ㈣ 。有人走不動丫，耍求休息休息； 
有人告訴大家趕快走，越快越好。我們正莫知所從，忽然由後面迫上來一列馬隊，幾匹馬飛快地奔 
向排頭，其中一人竟是心竹。 

另外幾匹馬勒住繩福，圍住我們兩旁。突然榆聲迪響，有人高呼： r 臥倒！臥倒！」正邇疑間， 
中國看守杷我們每個人的手銬打開，幾乎是同時，原站在我#旁的那位曰本看守已被中國看守抱住， 
繳去他的手槍，雙手反扣，加上手銬。锵愕中，另一位看守遞給我一支手槍，告訴我：「逭個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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壊透了，必須處決。由你們自己辦吧！」說羅掉頭走了。曹大麻子卻站在那裡痴痴地發楞！ 

烈曰正懸當空，酺野一片沉寂…… 

原來負賫人在監中傳諭大家要鍛鍊身體時時準備時，他已與獄外同志羅雷、心竹取得祕密聯絡， 
並正陷於困難的決策中。因為羅雷、心竹、公謀等人，該時已與吉林軍方同志會合，吉林軍區有 - 
團偽軍擬立時起義，偽長舂陸軍軍官學校學®:總隊，有二中隊軍官候補生可以拉出來武裝劫獄。他 
們要求負賣人出獄領導偽軍反偽軍校學生，即行展開游擊戰。羅爾就在長舂潛伏，等候負貴人的決 
定。軍方的意見，只劫救負貴人一人可保證成功，如全體劫救，因人數眾多，同志中且有老弱婦孺 
病崽，在時間上行動上都有問題，恐不能順利，也雛免傷亡。負貴人又願慮劫救他一人出獄後，其 
餘一百二十位獄中同志必將遭受報復性的暦殺。最後決定軍方同志暫緩舉事，俟較佳時櫧再行劫獄。 
逭時各地未被波反的同志，已重新整懶組織，紛紛活動，都穑極部署軍事行動。長舂同志亦有一部 
分恢復工作。敵偽雖仍有維持治安能力，伹窻幣特務均在獄中全力密訊，已無暇顧反獄外。與羅雷 
祕密聯絡之李東復，是首昝資深之 r 滿系」特務，他是關東州人，自幼即在曰本學校謫書，頰得小 
西科長信任。由他攩任審訊負賣人的翻譯，經兩月以上與負貴人接觸，深受感 a ,自告奮勇為負貴 
人通風報信，負貴人對之亦深信不疑，才得與獄外聯繫。 

後來，羅雷聞將起解，經再與負貴人約好，決定在去吉林途中由軍方同志將我們劫救即行轉赴 
山區。這時那批隊忸遛在二十里外的- M 粱地裡埋伏，但在 M 荇市内暗中保護我們的同志，於我們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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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酋轔不久，又驄到円本國内有宣佈投降的消息，而酋弊的 E 系特務們忽又_人主漲將我們迫回即 
時處泱，所以心竹會同公謀率領爾校同志騎馬迫來，提前解救。 

ti 野的大馬路上停了我們逭一堆人，有的仍在臥倒，有的硭然佇立。跑在前瓸的武裝同志回過 
馬來圍替負貴人說話，留在隊後的武裝同志則進入惝戰狀態，以監視後方有否敵人迫來。隊前隊後 
兩名曰本看守已被當時解決了，多數的中國看守也早由李東復關照，但他們沒有勇氣繼續保護我們， 
只杷我們的手銬去掉，又把他們的武器扔給我們，便各願各地自行散去了。 
r 紀剛！你遛不解決埴個？」有人 llit - 。 

我才想起身邊 M 個曰本看守。我舉 ii 手榆對準他的前胸，他那驚慌哭喪的腧孔，使我不忍卒睹。 
我命令他轉過斟去，用榆瞒顶替他的脊背，手指卻扣不動板機.，長逭麼大，我 ii 沒殺過人呢…… 
我請歐凱幫忙將他牵向右面的髙粱地。我想，到离粱地裡我可以閉箸眼睛開槍，打不準他也不 
會傷了別人。走時，那個曰本人苦苦向歐凱裒求。 

r 紀剛兄，」歐飢對我說：「逭個傢伙說他是朝鮮人！」 

「是嗎？你再問清楚！」 

歐凱又和他談了一陣：「他說的情形很像，_他的口奋倒真是朝鮮日語。」 
r 那麼，」我說： r 把他推倒在髙粱地裡，用東西塞上他的口，再把他的兩腿綁住！」 

我用手槍#旁監視，怕他對歐飢 k 抗。歐 il 照蒈我的話做了，然後兩手搓替妃，問：「遛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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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r 我們走吧！」我說，同時把手槍垂下。「我們不齙他，生死看他的造化！」 

我在想，壊人總沾好人光。在錦州那個朝鮮繁察放過我，今天我112放過他。歐凱不明原因，我 
也沒有向他解釋。 

回到馬路上，負貴人正坐上一__車，心竹和我招一下手，便同另幾個武裝同志又跨上馬向吉 
林方面馳去，竟沒钶時間同我說句話。馬路上的同志們 Li l::::i :ri 五地向四面八方散去。負貴人招呷 
我_我趕快上車，羅 Tit 忽然跑上來問：「仲直呢？」我告訢他：「長#施醫院。袂去找方儀，帶方 
儀一超去！」匆迫得我也沒有向他講明仲直住院的绦由。 

回到市内由心竹反犁方同志預先安排的 ;■: 遒街一所住宅的大院子，負賣人即隨公餽同志到，軍校 
去了，留下我#此守候，並以此虛為暫時聯絡屮心。釘很多 N 志也陸綃 g 中於此：釘的守住短波收 
奋機收豳國内新聞，編印《新聞快報》•，有的趕製圃旅•，有的忙碌莕寫標語、卬傳犁；_的同志到 
街上一 H 險去贴。不久又來了幾位武裝同志換上便衣#:門 M 弊衛 ， fj 的我曾見過，伹一時也叫不清他 
們的名字，有的迪我也不詬識。 

這個下午在謠 P 與不安中，過得很慢。我曾到街上察肴，街上一隊隊垂頭喪氣無_打采的關東 
軍，由北方西方撤下來，再向南方東方開出去。市内處處有散亂的槍響，南歯方面時時有隆隆的砲 
臀。有人說偽滿軍已與過路的關柬爾開了火。尚交中偶然也有長頸烏鴉式的赫俄飛機盤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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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甸人來說酋轚的曰本特務搭乘：：輔汽难前來迫殺 a 們，我們立即準備應戦，又有人來報說那些 
特務們轉過二馬路，向伊通方面逃跑了。 

夜裡，負貴人曾回來：次，顯得特別疲倦，小睡 K 刻又被人_出去了。每次來回，就多了幾名 
武裝同志隨來護衛。他沒有時間和我多說話，我 H 知道他指導爾方同志推舉曾任偽滿窻兵中將司令 
的劉尚華為柬北光徇帘锓荇地區司令，與關柬軍術駐恡荇部隊交涉，嬰求曰本軍民_中南辎，投降 
繳械，並耍求曰本人退 111 咎機刚，組織治安維持會掊收，以維持地方治安，且對俄軍即將抵長齊， 
形成有利態勢，以便準備交涉。门軍方面只答應向南編 m 中，拒絕投降缴械，亦拒絕接收各機關。 
雙方乃列陣對峙，並有局部衝突。逭時，收咅機裡卻播放裤下面的通告 •• r 各位聽眾注意！各位聽 
眾注意！明曰中牛+二時 11-, 曰本天 M 將有重嬰消息發农 • ti 到時注意收聽！」 

逭條通街反1地播放辫。聽呼號 ， M r 新京放送阔」發山的，其餘的時問就是音樂咅樂，討厭 
的咅樂，不合時宜的咅樂。想聽畤局和戰 W 的消息，一點也沒有，但卻時時轉播關南軍司令部自通 
化發出的呼縮，耍求大家本 r 曰滿」一德一心的精神，衡起作戰，抵抗蘇俄自北方來的侵略。國内 
電#的短波新間，對俄取的進兵東北和關朿軍仍在呼錶作戰，卻沒有一字報導。 

__跆消息倒比撖礙又袂又多，街上盛傅门本投降託 M 俄轉逹美 I 央，悒 M 俄卻乘櫟對□宣戰， 
進兵東北 S 朝鮮，以圖坐收漁利。有人說俄軍分：一：路進兵東北，闕朿軍戰意全失消不成軍。有人說 
天 m 胺播是正式宣佈投降，勸枵谷戰埸曰軍故下武器，但 R 本軍人可能發動政變，繼續作戰。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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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最令人檐心的遛是關朿軍的動態，成立滿洲國就是鬮朿軍禅演的把戲，^關東軍要繼鑛作戰， 
天皇的大命也莫可奈何。於是整個 M # 市民，都陷入極端矛盾的情結中，他們不願憂愁，卻不敢為 
即將窗規的希望提早袂樂。 

十五曰中午，重要消息準時播山，正是曰本天 M 的投降文告。他在投降詔書裡要求他的全國臣 
民和前線將士，放下武器，掩受 一 切即將來臨的命運。最後兩句 •• r 以•个能 y ; J 心齿，忍之！以不能堪 
者，堪之」聲調瘡啞，語窻樯涼。我和幾位坐在收扦機旁的同志們，都不約而同地跟蒈落淚！敵人 
投降，東北同胞重獲自由，我們逭些死囚得廢虫遛，我們血澦交織的地下工作從此結束，逭該是我 
們最快樂的時刻，不知為什麼，我們反而流淚，流浪…… 

接替又播山了「滿洲國皇帝」溥儀的韶撙，由偽國務總理張景 ® 代嬸，老 S . 腐匠的聲咅有氣無 
力地。内容極為簡短，怠思 M : 「朕與 n 本 - X - M 糨神如：髗」，•小 . yM 「爾眾庶」再受_亂之苦，所 
以自即曰起宣佈 r 退位」！ 

這個可憐的 r 皇帝」，真是傀儡做到底，到今夭不幹了，仍不能有自由意志，遛要說與曰本夭皇 
精神如 一 體。 

我淚，不流了，卻突臧中虛，贷名的中 lf ， ? >: 虛得迪#都不如。東北同胞+四年的受奴隸受 M 
迫，+四年的血泯生活，就逭様址結朿了，無锊無息地結朿了 •，：瞬間，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地結朿 
了，結朿得不像事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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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院外鞭炮聲、歡呼锊，響徹雲爾。滿街懸掛國旗， IIN!;I-:N-X- 白曰滿地紅的國旗，出現在千 
萬人的面前，飄掲在東北天空，偏偏也有許多同胞對箸國旗流浪，我知道他們的淚與我的不同，他 
們是真正地喜極而拉啊！ 

r 紀剛！走！」羅雷匆匆走進來，神色凝重地叫我。 
r 什麼事？」我不知那方面又生意外。 

「出門再說，帶蒈傢伙！」完全是命令。 

我起身隨他出門，模撗11間，那傢伙根本並朵離岛。我再追問： r 什麼寧_?」 

「跟我走！」 

「我在等貧貴人！」 

r 負貴人！負貴人！」羅爾澈恚地：「這是什麼時候；人都死了！你遛等貧貴人！」 
r 你說誰？」 

r 仲直_，除了仲直，遛有_?」 

真是，除了仲直遢有誰，不怪羅爾發怨氣。我不再說話，晈緊下_跟箸他走。可是越走路線越 
不對。 

r 羅雷，你向哪裡去？」我 - s 不住沉默：「煊樣走去，根本到不了長舂施醫脘 。 j 
r 我們先找新保算帳•，公仇公報，私恨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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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就你我兩個人？不妥吧！」 

「你若怕死，別跟我走。」 

r 新京特別市*病院」的招牌仍#那裡掛蒈，門診部裡只有一排排的候診椅在那裡空權箸，好 
像今天沒有人再生病的様子。我們直到住院處齊找新保的床位。羅雷亮出傢伙，那個日本小姐嚇得 
宣打哆嗦，急急翻閲住院傷崽登記表，越蒈急害怕越是赍不到。我們帶個事務員穿越走廊向外科病 
楝奔去。走廊上遇到許多 r 日系」人士，都遺逭址肅立在路旁向我們行九+五度的最敬禮。看到曾 
經站在你頭上對你濫施殘録的人，自動向你低頭的可憐相，比你自己做階下囚時的滋味，更覺難以 
忍受。 

甯梯停電，我們爬上「五_」，事務 I 3 S 對看_長說明我們的目的。羅雷把守在病房門口，看饉長 
命令傷患各歸各床，就是新保那漲床爷耮，看_長銳方才遛在_，可是人呢？羅雷叫我按床依次檢 
査，|個個病患恐懼的面孔，沒有一張是新保。這時忽然有人在天幷中喊叫：「有人跳樓，有人跳 
樓了！」我們連忙走到暍臺上向下觀望，那躺在地下的病衣號碼正是新保的床位。我們又急急衝下 
五樓，奔到天幷裡，圍在那裡看「熱鬧」的病患們都趕緊閃開 C 
「是他嗎？」羅雷問。 

我仔細_瞧，正是新伲。口角流替鮮血，腧上仍澜佈箸猙獰的訕笑。是笑我們來遲一步呢？遺 
是笑他自己家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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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是不是？」 
r 是的！」我說。 
r 我們回去！」 

方儀正在我們上闲班同學梅大姐的宿舍裡哭垃。樾人姐舉紫後即來 M 舂施翳脘工作，這兩天仲 
直的 r 病」就是她翳治的。許多唞她 M 不知遒。她正働方儇說：「死的死了，沒有辦法•，好#束北 
光復了，你們的目的已綁達到，人家應該袂樂！」迫時別的同學聽説我到，都聞訊趕來，我遛來不 
反悲死樂生，以 M 對那牲刚心的 N 學們-球附致怠，；位冏志_包贵人命令來，找我立畤问去，我 n 
不知何去何從，_論如何我毁到太平問厶希仲迕镦後一眼。褐大姐又随後趕來告訴我： r 方儀的_ 
神不好，你們要留心！」 

我急忙跑到太平間。仲直的面孔是那様安詳平和，痛苦與歡樂均已離他遠去。我真的只看了仲 
直一眼，又急急回去見方儀。她正泣不成_，沒有抬頭，我拍普她的肩，只說一句話：「方儀，你 
要剛強！」就匆匆走出。 

在門前，我對羅雷說： 

r 我先去見負貴人，這邊的事，死的活的都交給你啦！」 
r 你只知道負貴人，」羅雷像個仇人似的對我吼道： r 你就不是人！」 

我不是人？羅雷這様駡了我！我到底是人不是人，我自己也很懷疑。煊兩天變化太大，我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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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應。敵人宣佈投降，我陪蒈收音機落淚.，我的同志死了，我們覺覺團的兄弟死了，我們同讀軎、 
同工作、同受難的好友死了，我竟沒有哭，而且沒有想到哭。我木然，我鋩然，我不知所以然。我 
跟羅雷去找新保，我卻沒有想到報仇。我來到 M 朋女死難的地方，我卻不知道如何悲傷。一聽到負 
貴人的呼唤，竟匆促離開現埸。我，我也許欲哭無浪；我也許真是鐡石心腸•，我，我也許是高速冷 
凍下的冰人，雖然生機尚#，可是喪失了一切心智……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那是一個惝人而悲慘的時代！那是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畤 

弋！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作？那是一補偉大而悲慘的工作！那是一種以生命和血所堆砌的工作！那 
是一稀事窗上確已存在而令人懷疑它是否曾經#在過的工作！ 

那補工作中有愛情嗎？那稀工作有愛惝也得毁抛撤！那稀丄作有愛惝也不敔希冀奋幸福！但卻 
誕生了其他時代所来能誕虫的人間 M 1 潔的愛惝！ 

那個時代，我們都自然而然地，拋齋一切地，做了那稀 X 作。根本就未曾考慮過他人是否理解， 
是否懷疑。待痛定思痛時，也只是我們自己無言的悲痛，姮從未希望任何人來分享。 

負貴人叫我回去，我就回太。離問了未雖的仲宣，離開了悲痛欲絕的方儀，也不宵羅雷對 
我的 il 咒是出於澈忿遛是惡意。 ® 資人找，就是組織的呼唤，就是工作的黹要，在逭個混亂的 CI 勢 
下，#這個青啬不掊的時間中，我只有應臀報到。當我袂步走回我們臨時辦公塌所時，遛沒有看到 
負貴人，便有十多個人■上前來，_锊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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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紀剛，你出獄了，你好吧一我們等你老半天，現在冏勢怎樣了？我們未見過負貴人，也不認 
識其他同志，快領我們去見負貴人，我們要報告和_示工作。」 

煊些同志都是由各縣市來的，他們冒險奔來，他們興甯起勁，使我忽然領悟到我遛沒有想做逃 
兵，就是想逃，我的伙伴也必將我捉回•，我迴沒有想去休息，就是真想休悤，我的同志也不會讁我 
休息。疲勞衰弱的負資人，我想，他更應該休息一段時間，可是，就#+五日的下午，他 H 集同志 
說： r 我深知大家為緊張的址下:|:作，太-¥勞丫，尤其逛剛出獄的同志們，更應該有一段時 
間的休善。我也與大家一樣。伹情勢迫人，欲鼦不能，在政府接收尚未到來前的逭段空檔時間，我 
們無法故下手，惟有揸受更為忙碌的工作。我們地下工作的目的是打倒曰本，收復東北。現在曰本 
投降了，但東北光復還只是 I 句話，這一句話是否成為审 W ， 是否為新的内憂外患所阻撓，尚来可 
知，也可以說我們的目的遛沒有真正達成。所以煊最後的一段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不把它走 
完。過去做地下工作都是大家白動自願，今天公開 ;!■: 怍我 M 不能勉強耍求，怛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心 
願有個了結，對工作有個苒後，對死雖的同志有個交代！」 

+六□清锓，我們遷入：楝大 ^， 公閲掛出我們捸關的招牌，四 _ 機顶懸上 SIIH 人白曰澜地紅國 
旗 Mff 天白 nn 欺旗。八月沏褂的天申； □ 逐漸奭朗，逭兩面美願鮮 IIIJ 的如幟立時燃引 I !同胞穑1多年 
的熱情與迫求新生的方向。人人以我們的機刚為重睹祖國的条擻。他們來探聽他們所急欲知曉的各 
稀消息，他們來領取他們多年未得閲謅的主義 A 刊。他們也 !: b 衷地帶來他們熱誠的禮物，慰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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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些為國家民族曾綁受過的同志。我們也就以維持治驻，收撫： K 心，擴大主義宣傅，把握民眾 
武力，保謹國家資源，協助政府搂收等六項為_—作重點，稍極工作。 

我們指導偽澜時期有資望的中國官吏，和址方各界紳商，即時成立治安維持委員會，以臨時接 
替政府職貴，維持地方治安。逭時等待受降的 RW 雖仍不願掊受我們繳械，诅已不再衝突，各機關 
的曰本人亦均退出威不再管枣。維持會紺鄉極為順利，且亦達成保持社會秩序與安寧。 

我們成立宣撫香眞會，以. W 撫偽軍並領導民眾武力。逭些武裝力量必須把握反領導，以穑極使 
其為協助政府之武力，消極防範它為禍亂， N 源。 

我們設 M 復 W 設計委 ilf ^ ,網羅原任職偽滿各部會的找鈒中國官 WK 輿門技術人才，從事編製 
全東北的經濟、金融、產業、工確、交通、郵甯、文化、教育、科學研究等各種接收資料，並督促 
原在 fl - 機關任職的中國職 fl 負保符之贵，以為政府接收±助。逭些 H 作，在短短的雨三週内都已完 
成。 

至於領導民眾阐體，以 M 組織、宣傅、釧練等工作，都是我們的本務，不待記述。 

我們曾出動幾十位同志在街頭教唱_敝，埴此：同志們最喊到輕鬆偷快，年輕的一學即會，年長 
的根本未曾忘記， 一 唱百和，馬路上，庭院裡，魄處嚮起嘹-好的瞅_! 

傅單槱語，三民主 II 小冊子，一批批地趕印出，一批批地被搶光。同胞們爭蒈閲_，看過後爭 
筲收鏟和傅閲。沒有：面國旗，沒有一漲標語被撕裂或被2:-_#街頭上，像敵偽時期被強迫參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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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 r 慶祝」遊行時所常見的那様。 

同胞們已完全自噩夢中走出，開始用真亩的感覺想到歡樂，想到痛苦，想到未來的希望，想到 
過去的恥辱，也有人想到冤仇與報權…… 

爆竹和煙火自國 )1 飄掲那一刻起便不停地被人燃故，一片新年的氣象，偶爾仍問雜昝時畤可聞 
的槍聲…… 

在興安大街寶山百貨), 1 !轉45：虛，旮一名中國小孩，小手舉筲國旗對附近的曰本居民搖動，口中 
咿呀地喊：「中華民國！中華民_!」他捕辑叫普，竞澈怒了由羞變惱的曰本浪人，兇狠地用拳打 
了他。有人說： r 打死人 r -! J 消息頻傅引起眾怒，於是有人開始在街頭 B 打日本人，用磚 il 石埦 
打，用曰用鐡器打，用敵偽畤期奴役民眾組織的 rllrj 奉公隊」的木楝打，打死了，打傷了，打得 
中國人區的街頭上已 M 不到闩本人行逛，也甸少數忿怒的民眾：.一五成群 ill ; 打到那些孤居散處的曰本 
人的住宅…… 

三遒街 n 派出所裡，甸個喊神尖常的臼本擗尉，忽然跑到派山所的樓顶上用機榆向馬路街心掃 
射，有人中彈傷亡，行人被迫在齐街 P 躲避，不敢 II 險前進。•一位軍方同志路過，不得已自後面商 
店的房脊爬過去，用手榴彈將那個植漤消滅，才恢復了那裡的交通…… 

電車站有個迷路的曰本小孩在哭垃，他的父母不敢出來尋找，一位好心的同志杷他_送回家， 
他的父母就跑在榻搨米上不住地叩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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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舂原是偽滿的首都，大同大街、興亞大路……國務院、偽皇宮、滿炭人樓、關柬軍部……幾 
天前遛是敵偽飛掲跛腫、兇殘肆虎的神經中樞，現在已成為最無作用的軀殻。高級的統治人員飛走 
了，剩：卜的中下級公務； E ，曰本人都躲避到南娲 M 的「居留民會」，中_人則紛紛各自遛鄉，每個機 
闕都像是散了戯的劇院，爷•卜來的大樓都悚运失掉屮命 ffli 仍在那裡悃立的 ]■' 厭，顯得空菽荒涼…… 

北大街、二馬跆、朿大橋等處中國人的 MiliM ，對照之下則特別顯山繁華。大商店都沒有 
開門做貿寶，审 t 上開了門也_人去購贸；「光復 r ，贸那些東西做啥？」可是寶罈肉白飯血腸的 
小飯館、餃子餡餅包子舗，卻忽然如從天而降似的比肩林立起來，不枸什麼時候，都流動署大吃大 
嚼的人群。煊些東西以前都是統制品•，許多年来曾入口的美味，現#可以自由吃吃喝喝了。未住過 
小監獄的同胞，#大監獄裡同樣患蒈辨孫不和飲食飢渴症；又像在 M 個時候， R 有吃吃喝喝才能 
充實，才能籣治失神混亂空虛的心徽…… 

忽有一群學生、公務 E 、掄了便衣的擗餘、商人、苦力、大_的婦女、跟辨亂跑的野孩子們， 
風起雪湧般地奔向火車站去，說1敝迎軍，結猓什麼也沒有。火窜仍在鐵軌上停荇，車中滿裝 
了逃雖塯鄉的旅客，沒有票也沒有座位。已經擠上审戚的人群聽 M 有人叫喊中央軍，也跑蒈擠下車 
來觀看，可是再也擠•个回車_去，勉強擠上了，也再找不回已經搶佔過的座位。好在光復了，沒有 
人再對這樣的小事計較。 

忽然又有人群奔往飛機埸，說是迎掊空降的政府大 M , 同樣也是白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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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說逭次可是真來了！大家又往火車站湧，又往飛機堳跑，一夭裡幾次幾 T-X 地…… 

1隊向某處集中的曰軍由郊外經過，有人猜說不聽曰皇命令的關東軍又來反撲長#了，於是馬 
路上的人群又都跑回家裡去，關門閉戶，街頭突然又 E 真空…… 

謠言像風、像瘟疫、像海潮，退去一個又來一個，都是不 M 而走，撲朔逨離。什麼原子彈、蘇 
俄軍、中央接收大員，交流#人與人的口耳之間…… 

流彈越來越多了。街頭上常常發現無名的 M 1! ,人詔领，沒有人掩埋，不久也就自然地沒 
有了 . 

在逭六神無主的時間裡，在逭百萬市民突發寒熟的情況下，我們無形中成為一種安定的中心。 
更有趣的是幾天以前我們遛在計劃發動民眾對敵作戰，現在又本蒈中央以德報怨的意_，勸導我們 
的同胞，保護曰本僑民。但11畤群眾的心理有如頻起風¥的海洋，我們彷彿是一禁在狂瀾中航行的 
小舟，想把我們的同胞澝到平安的彼岸，可是波瀋沟沏，濁浪排卒，我們_己也幾乎掌握不住我們 
自己的舵盤。 

負資人指示工作時雖然侬菌是那般詳細幣定，但#考處決策時，我開始注意到他圖宇間颥露出 
猶像與蹯躇。第 一 使他憂虛的，也是我們大家所共同#虛的是蘇軍進駐問題。蘇聯對曰宵 一 戰只六七 
天，曰本即投降了，現在戰事已停，但撺報蘇軍於我南北境内仍繼銷推進。其將長駐抑或短駐？東 
北是否再將淪亡於 M?Mti 與中批向為一體，_軍來了，中共自然也要來了，那東北来來又將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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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另一方面，中俄同是對曰作戰的盟軍，俄坩為盟軍，對此盟軍到來，我們將以何稀態度交涉 
應付？這都是特別重大的。其次他顧虛_内的小而非當時同志所能理解的，就是國内黨政軍的體制。 
在中央固然能做到所調「：；•位一體 > 在地方則常是各行其是，能夠 Z7: 不皞榕，互不衝突就是最好的 
了，但也各有各的任務和業務，豈可越俎代庖？筘在承平時期，我們可以不管軍政的事，但目前東 
北是非常地區非常畤期，我們不能不言撫偽軍把握民眾武力，可是未來軍方能否容納？我們不能不 
保管國家物資，協助復 a ， 而政方能否掊受？在在均使人嵙進退兩_之烕。負貴人曾威嚙的說，二 
+七年他去後方曾對中由建«1南北地下工作為非常時期非常性質的工作，必須是一個規政軍統一的 
機櫧，有執行撤政軍：一方面的瞄權。中贞雖亦 fj 人 Y 解，但詔為玆事體大，東北尚来至發動軍事畤 
期，遂抱延下來。現在，煊個時期突然來臨，我們均詔為我們雖来兼宵軍政職權，但逭是國家的事， 
在軍政機構朵到達前我們不能不管，我們不宵，地方同胞也耍我們管。而各址來長舂報告工作的同 
志，也帶來更多不幸的消息，所以為了我們過去 H 作的貴任，為了東北的前途，為了整個國家民族， 
我們 J5 以背 - H 子架的心情繼鏑 H 作下去，待政府接收人員來到時再行善後。 

照理說住獄同志們，時間長卉多速:五年，時間短冉亦均一 r : 五目，更有少數在+年左右者。長 
時住獄街健廉均不良好，短期者刑傷尚未痊癒，山獄後惟一驭務都是營 t 與休息，營養與休息。但 
逭個時候，縱然沒有負貴人那段燄話，又誰敔孪受逭稀福氣？又誰街享受這種福氣？雖然敵偽組織 
r 曰满；體」地倒下，我們自己的政府馏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我們同胞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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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確切的保蹿。我們 M :群，儘符都 □ 遍體_佝，疲憊不堪，但為丫逭歷史空擋的一段時空的貴 
任與義務，仍本替 it 下畤期的_神，曰以繼夜地丄作，緊張騮肅 ili : 工作，怕的是如此勝利的果 . W 遒 
受劫掠，怕的是如此可愛的家鄉再度淪亡。 

在局勢的混亂，工作的壓迫和情威的煎熬中，我們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已不能完全記憶，但 
有一件事我必須#此特潸，那便是在三口内我們派出五百多位诲年同志到東北各縣市。 M 時各縣市 
的當地同志，有的已設立機_而尚不知 H 作重點，有的因在等待的指 ：>!'• 遛未設立機關。所以派 
他們回去，一方慰勞各地同志，一方加強各縣市的丄作，以求 H 作一貫，步伐齊一。負貴人對大家 
說：「箪命 H 作就是民眾工作，箪命要建立於社會上，要植根於民眾中。我們要使各縣市75至各鄉 
鎮的同胞，人人都能掊觸到國民箪命的洗禮，人人都能聽到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福音。」 

幹部之中奉命起身的，耔原^:锊導谢任的，仍回各向 ff 導區分 U 0 筲導，我自己則擬趕赴龍'/ I , 
主持黑省 H 作。_爾於+七曰中午才來報到，負銜人要他 * 即妪冋浦陶。他又轉到我的房問，跟我 
說： 

「大哥，你叫我辦的审，我都辦了。我自 「 J 的_也_你替我揄常，將來負貴人迫問的時候，希 
望你不要幫同駡我！」 
r 什麼事？」我問。 

r 仲宣的率.曜！昨天我們已將他的撇柩送到紫竹林去浮暦。他家个信摇督教，而且我想活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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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家，死時也要回家。將來 W 勢平定我們再設法移嫩，無論如何，我們要把仲直運 N 浦闼，鞟在 
他的家堉 I 」 

「這個，我知道，」我說： r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和仲直在獄中時有次間談，他說他希望 
死時能死得明明白白，_知他仍然死得胡胡塗塗。自新保把他打昏時，他就是糴重的刚撙盥，一直 
到死也未再清醒。甚至他死的那天就 M 曰本投降 H ,就迆逭點令人安慰的消息，他都来能聽到，所 
以我們不能再見他韩身異址作他鄉孤组。我方才問你是指你自「」的事，你有什麼事會遭負貴人的責 
f .」 

r 很簡單，」羅黹銳：「負資人的命令，我洱聰從逭一次，到浦陶後，我把逭次任務交代完畢 
就想不幹了。跟從負貴人出生入死煊些年，好歹我仍願意落個兽羅甘休，我不願意到最後 iiM 他的 
貴駡。」 

「不幹了？為什麼？你鮮細說銳！」 

「第一、當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是為的打倒曰本，現在曰本倒了，我的抗戰義務 5 i : 成。第二、 
我大學遛沒有畢業，我要趕緊回校讅苫。第一：：……不銳也鼷！」 

r 是為了姚越？」 

r 誰像你，總把女孩子和公事扯在一起！」 

「不然，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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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要談到我在後方受釧時的威想。在西安時我遇到了我的姑父，他給我講了許多黨政内幕， 
根本就不同意我再回來。那時，我們的理念是現地抗戰，我當然要回來，你們都在幹，我不能不幹 


「以前仲直和我說過，我了解 —— 」 

r 嗯，那晡，現在是勝利了，今後的工作是劂於 t 政活動，對於煊個我沒有興趣。當然我現在 
退山，會有人說我不箪命了，但我早就下定決心，早退晩退早晩必遐，晩退就不如早退，以免自誤 
誤人。假如我做對了，我就無愧於覺覺网:::個字；假如我做鋁了，就等於我跟仲直一道去了，對組 
織也無何損失。地下時期工作的人少，個個都騮黹要，現在敢幹齿幹的人多，再多我一個也不顯大 
作用。何況總理說過 r 箪命必先箪心」，不能單心，做黛務也不是箪命，能箪心做那行都能救國建 
_。據我在後方的觀威，嬰救中國須從社會根本上鞞手，若不能與社會民眾相結合，什麼黨啦、政 
啦、軍啦，最後都是枉然！對不起大哥，別笑我班門弄斧。」 
r 我們不燄埴些，」我銳。 r 方儀呢？」 

r 她也同意跟我回去。她雖然學科畢業，但遛須袖 一 年臨床實習。而且侬我想，谷音也在瀋陽， 
對她精神的恢復會宵些幫助。只是現在交通不方便，路上怕要冒些危險。」 

r 冒險也一起去吧！跟別人走我更不放心。對於她，越早離開長舂越好，她若能振作精神回到 
學校去是最好。我希望她能把逭一段工作和這一段生活完全忘掉。唉！她的遭遇和仲直的死，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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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覺覺團的永虫遺槭！」 

「廢話少說，大哥，你對我有什麼話講？」 

r 你的決定，我當然同意，貧貴人也不會資怪你。記得地下時期貧貴人就曾對我說過，一旦東 
北光復，他將使失學的同志都能有機會復學、入學，逭是他對大家惟一的精神慰勞。他也說過，勝 
利後是建設時期，沒有學問技能怎能談建設。不過，我倆是揄任督導—作的，你督導過的各縣市組 
織，必須由你整理交代，於公於私，你不能扔下就走。」 
r 我能那樣做嗎？.」 

r 那就好！別的話也不用我說。不過見蒈你母親和姚越，_代我致意。二年了，真不知老人家 
想你想成個什麼樣子。」 

「那我替母親先謝謝了。回到翳院，我想我能見到宛如，宛如那裡你要不要帶個特別消息？或 
者你給她寫幾個字，也許更好一些 —— 」 

「不必了！」我說：「如果見面，可以給我先做個普通問候。」 
r 普通問候？」 

r 是的，別的不必多說，有些事你遛不太知道。」 

下午，羅雷他們就整裝就道了。逭時車次不準，何時有車来，何時有車開，都不能事先預定。 
對於那種等與擠的車站現象，令人無法想像。旅客們也都 M 有車時固然乘車，無車的地方還要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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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除了羅爾與方儎外，塯 o 幾位派赴炮南」 Ty 面的同志同行，自然都以照應，無須我再分心。羅爾 
走後，卻把我的問題勾起，那 S 鼷於喊情方面的。 

我的感情原是我自己的祕密。址下畤期，仲直多少與問•一點，仲直死了， M 些問題又歸於我自 
己。煊兩天來，我似乎時常想起逭個問題，我不記得是我自己到宜民學校去打聽，遛是宜民同志來 
聯絡 X 作時順便提起的，得知學校 iM l'E 放假，詩彥並朵被捕，且已提前返回泰城了。人生的遇合真 
是不可思_，本可輕易聚會的人，結诹又不得立時相晤。至於宛如，假荇我回瀋陶，我定會先去看 
她，對於她的近況有正面了解後，我才能峩；不我的心意。目下，我 R 能諏羅凿給我做個昝通問候， 
不然，_我帶給她一個什麼消息好呢！怡巧當晩心竹也從吉林回來，吉長地區的軍事工作他已交代 
公謀等軍方同志處理，他和他哥哥一起要回遼南。心超的目的是去鞍山保宵鞍山製鋼所，心竹則擬 
參加遼陶的地方工作。心竹煊時正燃超工作的熱情，對负貴人的任何決定均無姆譲。 

逭一跑，我們就睡#一間宿舍裡。我們那能睡得筲，心竹很商興地燄論他五：一一一：以後逭段畤間 
的軍寧活動，我卻無心告訴他我們4:獄中的補補經過。 

「心竹，」我說：「我們先放下公审，燄談私审，燄燄我們個人威情上的事。址下時期我們常 
考慮到死，所以對煊稀事不願多談論，現在既 M 勝利光復， M 稀事也不容我們再潢視馬虎 。 J 
r 你又想談女孩子的事，好吧！談吧！」 
r 第一，關於李伯所提的市，你現 # M 什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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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已經跟你說過，小敏也好，小靜也好，我 W 杷她們當做姊妹，婚姻是談不到的。」 
r 那麼就剩下宛如和詩彥了。以前因為工作關係，人家都詔為宛如的個性很不垴盒，現在情況 
E 變，大家也不妨都 i : 新奇虛。自然聽說宛如年來钶許多人在迫，不過不管什麼人迫她，我想，只 
要我們出堳，我們總還旮機會。¥:於詩彥，她本來是在 M 荇，現在鵾說已回泰城。不論她們的情況 
若何，我俩總要先做我們的泱定.，」於是我下結論地問：「在詩-彥和宛如中間，現在，你想要迫哪 
一個？」 

r 我要詩彥！」心竹奄不猶豫的說。 

「你不喜歡宛如嗎？」 
r 你喜歡她，由你喜歡去吧！」 

r 既然如此，」我就說： r 明天你不必和心超兄同回遼南，乾脆跟我去龍江。逭補审不能再躍 
再因循誤事就是我們 SB 的過錯了。到齙江後，我們儘¥回泰城，只要詩彥與你雙方當事人同 
意，詩彥的父親，由我成仍躺我叔叔去銳，以前他就 n 應過的，： t-JJ 應當無問你看好不好？ j 
心竹也完全同意。 

我不知道心竹決定要詩彥要得那麼奭怏是枨撺何種心理。是他真正愛詩彥呢？還是他以為我愛 
宛如而不肯奪愛呢？自然我也很愛宛如，我跟宛如有長時期的來往，逭種關係是人人皆知的。許多 
人都以為我愛宛如，圈外人不說，圈裡人羅雷如此，仲直如此，心竹 ii 曾當笑話似地公開說過「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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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紀剛的」！總之，成真 It 假，人們常把我與宛如迪在一起。過去因有「工作」把我們深深隔開， 
宛如當時並不了解，但時過境遷，我相信宛如會把我原諒。至於詩彥，我們見面只有三五次，相處 
的時間甚短，但我們在感情上卻有一點深刻的記憶。這一點深刻的記憶是我與詩彥間純潔的祕密， 
因此別人不曾注意到我倆之間的關係，而最深刻最純潆的祕密，又是蕺不易令人忘懷的。 

我曾再三地想，想把我跟詩彥逭點純潔的祕密向心竹坦白，但他若真正熱愛詩，彥呢？雛道我要 
把我們問心無愧的行為，幻成他們愛情中的暗影？人生中有許多個人的記檍是無法攤間的，為了自 
己更為了別人，只能埋韩在肚子裡。當我決心就死而把詩彥向心竹誠心推愛的時候，我並沒有把這 
1點記檍說清，今天，遛是繼總埋韩的好！ 

心竹當然會真正熱愛詩彥的。當他們初次會面，在翳師休息室為她小妹出院開歡送茶會時，心 
竹就說過他喜歡詩彥的性格，其後我又正式將她介紹將她交託，他們又冇：段比我較長時間的接觸， 
他愛詩彥也是自然必然的。那，我怎能遛有話說？心竹比較樸質奭朗，不像我煊般多慮，我請他挑 
選他就挑選，沒有客氣客氣_我先擇定。假若他先_我來選擇，我會選擇離呢？我或許也先選擇詩 
彥，但當心竹已把詩彦挑定後，我又覺得我真正愛的，可能確是宛如 C 

我真慚愧，在方儀受辱，仲直殒命，在我的弟兄姊姊同學志友遒此人生鉅變之際，我竟有心談 
此問題，很有些不仁不義。事寶上，也就是因此鉅變，使我更痛悟到生死莫測聚散無常，趁我與心 
竹相會之曰，把這些關係從速理清，別再弄得四角爷懸。 



十四年八冃 + 八日上屮，觫俄紅軍進駐畏辔，我們的龍 Kr . 之行，因±迴延。 

俄軍是分五路來的。一路自西伯利亞經滿洲里、海拉爾、哈爾消而南下：一路由蒙古通索倫、 
王爺廟、白域子而東來•，另：路從沿海洲過紱芬河，攻略虎林、勃利、牡丹江而西進。之外，遛有 
一部分直接越黑河取孫吳而南進反少數空降部隊。赫俄東方軍區馬林諾夫斯基的總部暫駐哈埠，加 
爾羅夫少將擔任畏舂衛戍司令。當塗蒈紅星的巨型坦克#大馬跆上爬過，市民們正以歡迎盟軍的熱 
情去歡呼吶喊時，兩旁行進的步兵即開始摘取歡迎者的手錶、鋼箪和.一切飾物了。大家不明就裡， 
以為逭些士兵們行為天舆，有的市民遛鬥動址把逭此：東西贈送給他們，做為女好的表：：小。第一批進 
域的隊伍，武器、服裝、行列，迴都整齊可觀，其汝 一 批說是由歐洲戰塌調過來的，就完全不成個 
軍隊樣子，個個都像餓鉍，個個都沒人性…… 

負貴人偕同翻譯人 M 親自到俄軍司令部會晤加爾羅夫少將，以我機關立埸，致歡迎與慰勞之意， 
藉以採詢其任務與意圖。加也表示友好，他說他們是第一線部隊，他們的任務是繳 M 武裝，接受日 
軍投降，暫行軍管，維持址方治安，其他釘關屮國内政、-滅派，和民間的审，他們都不過問。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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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特別敬重我們敵後鬥爭 H 作，為了聯歡，馏訥負贵人喝伏特加湎，共同為雨國的偉大領袖乾杯。 
負貴人詢問他繳械武裝部隊的範園，他表示除曰軍外，偽涡部隊也要繳械。負貴人說我們抗曰組織 
也有民眾武力，他表；>1'"他們無法分別偽軍與抗曰武裝。負貴人與之爭辯，他最後表示讁步，但要抗 
曰武裝撤離俄軍所進駐的城市，以免因誤會而生衝突。負貴人歸來後，不得已通知軍方同志率隊撤 
離俄軍所到 M 市。逭時所有偽軍均已為我改編為民眾武裝，未為俄軍繳械。維持會出面慰勞，俄軍 
也表示對維持會的承詔。 

八月裡奭朗的苹氣突轉沉滯，沒有風也沒有雨，卻虛處威到呼吸窒息。重慶對嵬北同胞的廣播 
只是說： r 各安生業，靜待掊收。」中枯的 r 解放軍總部」卻從延驻發出前進東北的行動命令。剛 
展眉歡笑的東北同皰，心中又升起無邊的陰：施。 

俄軍的政工單位到了畏#，格別_人隱和 OM 理報》記 ft 帶來了中赫友好條約。我們看到條約 
内容，群情大譁！那是什豳女好條約喃？那簡&是新的不平等條約！那等於是戰敗國割地喪權的條 
約！根撺此約所載，_俄已恢復一九 o 四年以前帝俄對南北侵略所得的：切特權。什麼合 r 中東 
路」、「南滿路」之幹線而成的「中圆校汽鐡路」由中俄找锊；什麼間_人迪為自 rll 港；什豳以旅顺 
港為兩國共同使用之海軍根撺地等等，完全是對友邦侵略的 r 友好」。許多同志們拿署條約，全身發 
抖，滿面流淚。大家都不願信其為辟，又不能認苒為假。束北已受十四尔淪亡之苦，我們埴些年的 
犧牲奮鬥，就是怕東北不能 ..'.. 7C 整收徇；現在逭數紺條約的協定，把我們想雒護東北主權 yu 整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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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撕毀了。 

同龅們和我們有同樣的感覺，而且更加 t 疑逨硭。因為車站前，馬路口，高大建築物的空壁上， 
忽然都立出列寧、史達林、奠洛扦夫等等的巨幅半身肖像。戰勝紀念碑也迅即建造起來，碑的尖端 
頂著坦克車、飛機等等奇奇怪怪的東西。後來改稱為中山路、中山廣場的 r 大同 大街」 和 r 大同廣 
埸」，這時也樹上了 r 史達林大街」、 r 史 M 林腐埸」的標誌。所有懸掛國旗的樓頂，也都飄起印有貲 
色鐮刀和斧頭的紅布，處處都是紅、紅、紅，人們不在镛上紮蒈一個紅布條，就不能在街上走路。 
俄軍的甚淫、捕掠、破瓌、燒殺也立即開始了，處處有榆聲有死亡，處處有流血有哭泣。同胞們開 
始感覺，感覺到好似第二個 r 九一八」再度降臨，只是眘藥型太賜旗，換上了更兇殘的東西。 

敵偽倒閉，會社工廠解鱧。間散、無工作、貪小便宜，多年受剝削壓迫的報復心理，加上俄軍 
有計劃的誘引，亂民行列燦發了。一群群的人流，由市街來，由郊區來，由附近鄉村來.，年輕力壯 
的，老弱不堪的，瘋癲的婦女，不知死活的兒童•，衝向工廠，衝向倉庫，衝向敵偽各機關會社的辦 
公廳舍.，撿拾俄軍劫運剩下的大米、白麵、被服、布匹、魴織物、工業品、機械零件、五金、電線、 
門窗、桌椅……撿他們能拿得動的，撿他們所爾要的，撿他們看箸新奇好玩的，撿他們詔為以後有 
用的。他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來去去跟在俄軍後靣，像是一堆堆的蒼蠅，在膿嗆滿身的乞丐 
阇圍飛繞…… 

每當俄軍柝運一座工廠，洗劫；楝倉庫，我們的保宵人員，沒有力量去制止，只有呆望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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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同志便一:莕俄軍随意榆殺的危險厶偷偷拍榀照片。侶常俄诹整批劫椋後，他們就招徕那此；亂 
民去撿剩，《真理報》記冉再公然在那裡拍活動钳影，到了；個階段即向亂民開榆射繫，又使那此二 
亂民攤慌四散……於是在《真理報》向世界宣傅的報導中， M 些紅軍倒真成了保護中國物資的盟友 
英雄！ 

另一個地方，叼一個工廠，再重新排演逭補相同的鬧劇、醜刺…… 

俄軍對我東北工廠倉庫之搶劫拆運 M 部隊的_鱧行動，而對我同龅家屋的攪播是個別的，三五 
成群的。同胞們基於自衞，都在自家的門窗上釕上鐡皮木板，#子口堆上沙包威其他障礙物，完全 
是一稀市街替戰的景色；埴蒱方法也能防止一點毛子兵的獸行。太賜遛沒下山，街上就斷了行人， 
中午遐在榷扇揮汗，入夜則噍若寒蟬。同胞們再度陷入更深的恐怖與不安。 

■ 慶的 - M 播仍在說 r 各安生 m ,保_物齊，靜待接收」：同胞們連自 L1 的生命財產都保_不成 
了，而掊收的人 k 卻不見蹤影！ 

我們再到俄軍司令部交涉，要求他們根捕中蘇女好條約峭神，制止逭些不當行為。加爾_夫司 
令很客氣，誚我們會 M 參謙 M ; 參謀長特別褙貌，帶我們去看政治委政治委 H 编蒈腧_我們到 
1間空屋子裡坐，然後他走了。一坐就是八小時，門前站莕衛兵，政治委員卻未再露面。天黑後， 
衛兵端蒈輪盤槍関我們走，我們只好悶耮一肚子氣回來。歐飢同志一面走一面威_地說： 
r 父抗曰，子抗俄，百年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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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我們煊一代的無能，將給下一代留下更多的血_! 

這種情勢，使我們了解對俄軍不能期窣與信賴，為了國家民族，為了铞衛鄉土，我們必須自己 
僦鬥。於是我與心竹巧不再等待，即時啟程。逭時，鏹路迎輸已完全被俄軍掊管，火車#鐡軌上曰 
夜不停地行駛，但不_旅客 H 做軍運。南來的琳幽裝的 M 繼綃進駐的俄雨，北往的則滿載箸椋奪的 
工業機械、碱產、軍需品和民用物資。熠鄉 lilil - i ' J 門的老百姓只能用蟯洒肉蹰，用各種引起興趣的東 
西向押車的毛子兵行贿，則可暫時爬到車頂上去，什麼時候又被問下來，要看個人的運氣。開車停 
車的時間不定，停車的地點柱往又在_野，無疑的，那個附近必有一座正被拆解的工廠。 

我們是乘火車頭後面那節煤車抵達咍爾消的。往曰六小時的_程，煊次足足走了一天一宿，風 
吹煙嗆，煤灰抹臉，下車後我興心竹都成了黑羝，衣服 if 得和炭坑裡揹煤工人一様，守站的俄軍以 
為我們 M 勞動同志，任由我們在車站内走動。我們見到站裡站外所有的客貨月巔以反附近路軌間的 
空隙，都堆滿了待運物寶，準備再從新裝审轉迎到西伯利亞去。由咍爾消經滿洲里到西伯利亞逭段 
鐡路，原鰂帝俄經螢的中束鐡跆系統，與曰本經普的南滿跆的軌距不同，蘇俄把它「_」給偽满後， 
敵偽曾把它縮窄與南滿路軌距一致，刚南軍在 ib 進計劃中曾在 r 咍爾消機屯廠」製造寬軸的機車和 
車身，以便「征露」時進軍西伯利亞之用，琨在正派上用塌。俄軍一夜間又將此路改為寬軌，櫧車 
輪軸都同時放寬，滿載椋奪品的列車由此直通蘇俄腹地，蘇俄_己的貨車亦可直接駛抵咍埠。那些 
早年建造的不能放寬輪軸的車_，都被推翻在沿線的鐡跆兩旁，一個個像用過了的火柴盒或便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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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樣…… 

哈爾濱的市情比車站的景象更是混亂複雜。 
r 中蘇友好協會」出現了！ 

「紅軍之友社」出現了！ 
r 民主大同盟」山現了！ 

更奇怪的，詆諏政府、污繭領袖的傅职檷語也山現了！ 

建仁、彭飛等同志已在道外展開工作。咍市分道裡道外南崗等幾大部分。道裡多是曰本人和白 
俄，道外則等於是中國人的商業區與住宅區。同志們見面都急於射論當前面臨的問題，沒有人談反 
r 一二三 OJ 威 r 五二三」事件所身受的痛苦。我們原擬慰問萦雛悔殘同志成殉難同志的遺屬，當 
地同志認為這一件审已屬次嬰，最迫切的是政府的捋饗谢響民心的向背。於是我們又到眙市俄軍司 
令部找瞎茶科夫中將去交涉，怡巧碰到馬尼諾夫自 M 眘出獄後即到逭裡作聯絡官。交摊結果和長舂 
的加爾羅夫少將所說一樣，而對我朿北工廠物資的柝運則聲明是對口戰爭的戰利品。馬后諾夫算是 
獄女，對我很親熟，熠特別給我訥發一紙邋昍，通令沿途紅軍保護故行。审寊上 M 份 ill 照逭不如一 
瓶伏特加宵效，因為許多蘇軍士斤根本•个認識俄_字，而且棘眾±氐的個別行動也一向不理上級命 
令。不過，有些事俄軍倒也很有阳 - M , 除了 r 中赫女好協會」、「紅取之女社」，有格別鳥人 M 參加 X 
作外，對於我們的活動也未正面干涉。孰知逭不-|-涉的理由，1] ; .是俄爾蛀謅中共方便行事的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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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停 s 1 星期，我與心竹又繼鏞前行❶我們原可搭浪洲線火車直去龍江，因想到交通如此不 
便，各縣市同志不易進省城聯絡，許多絜雛同志諕病成殘，我總#親斟見見才能安心，乃沿涫北線 
先上北安，再經齊北線折返齊市。沿途依 T-X 下車，經呼蘭、綏化、海倫、通北、克東、克山等八個 
縣市，抵達龍江省城 I 齊齊吣爾市時，已是九冃過半到了陰曆中秋了。 

時間 M 東朋善於間人玩笑！它可調是一個妙術無銜的‘魄法大師，它能使美好的變為醜惡，使鐡 
血的果窗化為煙雲，_明 M 一種尖敗，情勢：變卻成丫意外的光榮。在我們的■驗屮，多少年來使 
人裒樂唏喃的工作際遇， M 秣4轉後，從歷史的觀點瞄望，往往又使人啼笑裨非了。 

五二一•:事件、:肖擻部事件、 :: ll :: o 事件，以反若千次被檢舉案件，都是地下工作失敗的記 
錄。我們許多同志被捕了；釕的同志在獄中用他們鬥己的手否定了他們可以活下去的生命•，有的同 
志#酷刑苛杖下成為永世痼疾。假如畤間拖 M ， 我們也將一起被敵人絞殺。意外地，勝利突然降臨， 
我們煊一段苦雛的獄中之旅，卻成了別有意義的經歷。時間是如此巧合，幾乎使人相信「失敗 j 真 
是「成功」之母。有一段期間，「地下工作者」成了最漂亮的名飼。錐是地下 H 作舎？住獄的！各縣 
市監獄門前，都曾有敝迎愛國志士出獄的盛大埸面，那些来被捕的同志無法自己證明曾做過址下 H 
作，惟有「住獄的」才是正牌的民族贳雄！一路上，許多萦雛的同志對我說： r 转不是我們由監獄 
中出來，不會獾得逭様商的信望，甚至_人相信我們的立堳！」 

按普柬北菌制，黑龍江枵會設在齊齊哈爾 ili ，_ tfi 的 ±1!: 理位 1 又在龍汀縣境内。 r 滿洲國」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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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麄江饩會仍在齊市，北安設北安拷，黑河設黑河齿，佳木斯設：：一江咨，玉爺. ㈱ 設興安總各 
以其址為错政中心。 M 些都是大1龍 yl 省原軸範圆，所以人們在習惯上對齊市仍以龍江稱之。當我 
們到達龍江的時候，齊屮的同志們，各縣的同志們，地方父老各 W 領袖，都熱烈地來歡迎我們。我 
寊在慚愧，我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我更辛酸， it !: 下時期我幾次祕密前來時所接觸過的老同志們， 
有許多位都死雛了。而其他位同志在此時期， 1 N 險往來倚縣之間，穑極推行宣傅軍事等工作也更感 
人。最不幸的是佳木斯住獄同志+五名，在勝利前夕被敵特仝鱧川機榆射殺#監房裡。幸運的是德 
淳同志，他在曰本被捕，與 B 十八位同志同押於康城監獄，只有他一人得曈生遛。他是一個學術型 
的人物，他把整個精力用於徇 H 設計委的丄作，希望饵能以劫後餘生重建家鄉。慶華同志已杷 
我們的機關建立就結，迴開辦了五處三民主義_練班。宗華同志也擴大出版了《先鋒月刊》，發掲 
了中華女化的光輝。除了俄軍司令部外，全是齊天白臼旗的天下， r 中蘇女好協#」、 r 紅軍之友社」、 
r 民主大同盟」，在逭裡一點也_不山聲色。 

同志們曾在患_中別離，又在患_中相聚，雖然大家均無暇 ， M 至有意迴避談論過去，伹心中 
都有無限酸楚。不_得雏無意中提到死雖同志的壯烈與不幸，竟 S 不住哭了，大家都隨聲飲泣。我 
自己也覺得自從仲直死後， iiJi 是第一次發浊自己的威情。本來 a 們都應該為勝利光復過一段慶祝 
狂歡的曰子，但掊收遲遲不前，俄-诚兇殘肆虐，社會真空，治驻堪處，我們本該放下的掄子為勢所 
迫仍托在手中扛在歸上……可是我們對同龅所給與的保證和希牮，越來越變成爷言，我們自己也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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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又墜入渺硭的命運之中……為此焉能不流淚。 

現實是不能用眼淚解決的。我們必須再創造希望，振作精神。在長舂時雖然也晝夜忙碌，但有 
時也能忙裡偷閒，這時我獨立負起賫任，才真正威到 H 作的重壓。事繁心更不閒，因此與心竹的泰 
城之行，只得延緩。 

幾天後，關樞同志自泰城來，提出泰城組織的人事。他#保餺六名委員候選人，並將每人的學 
歷、性格和工作能力詳加介紹，_我決定四人以便發丧。其中多數我原有所知，所以迅即圈定三人 
剔掉一人，餘下二位 M - 雛抉擇，但我仍然決定了。 

r 這位女同志做個幹事吧！」我說。 

關樞同志笑了，笑得有些奇怪。 

「你笑什麼？.」我問。 

r 我來的時候，」關樞同志解釋：「關於保餺委眞的事，我曾和黎詩彥同志談過，黎同志表示 
最好別保薦她，因為她已猜想到紀先生不會通過。果然被她猜中了！」 

r 她以為我不重視女同志的地位？」我必是很不自然。 

r 黎同志沒有那麼_，她的意思只是說紀先生對她個人的工作能力，一向沒有信任。」關樞續 
加解釋。 

r 她那様説嗎？那可能是誤會！」我覺得我應該正面談燄煊個問題，所以又問他： r 黎同志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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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談些什麼？」 

r 她 H 把她參加工作的綁過，向我做過簡取介紹。她說她立志箪命很久，只是沒有機會，碰到 
紀先生後曾明確要求工作，但紀先生沒有立即掩受，只把她介紹給另外一個人。後來與那個人也失 
掉聯繫。最後在長舂請脔時，她又找到線索，好像在那裡也碰到過你，可是你當時並沒有肯詔她， 
以後又發生了案件。所以她覺得……」 

「嗯，那真是誤會了！」我說。我無意做詳細解釋，當然也不能做真相的剖白。我只說明第一 
次是因我被徵調入齒，第二次是已被通緝的關係。逭些也都 M 货話，想像中詩彥也不會燄到別的。 
關樞同志聽我如此解說，也詔為是寧窗所迫，值得諒解，並表>|<回去後先代我解釋誤會。於是我再 
問他： r 對於黎同志掄任委員的寧，你有什麼意見？」 

關樞說： r 五二；：：寧件後，黎 N 志潛回泰城並朵灰心，反又艘閧:|:作。勝利後她立即#縣城裡 
公開活動，因她手中铞钶許多小冊子，使她獾得信任與擁議。在我到速之前，泰城已建立了工作機 
關。要照我的窻思，我的畲記長都應該1:1:1她來作才相常。」 

r 別說笑話了！」在我們同志之間，容氣話就等於是笑話。 

r 不然，」關樞建議： r 我們不談工作貴獻與能力，按男女平等原則，也應該給黎同志一名保 
障名額。依黎同志自己的意見，她迪幹审都不願做，只要能跟大家在一起工作，她就心滿意足了。」 
r 那麼就照你的建讁，派她為一名香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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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志又跟我談些其他 H 作上的細節，地 7J 社會塯墙，以 M 適受俄 W 破垴的情形。我也問到我 
叔父的健廉和醫院的業務，他對我叔父也+分推崇。我就順便告訢他當初給黎詩彥介紹的 DR 外那個 
人，就是葛心竹同志，本來我們想一同回泰城，但現在我不得脫身，所以想銷葛心竹隨他先去看看。 
M 與我叔叔很熟悉，我叔叔會招待他等等。 

我所說的是我所能說的話。我不能把我與詩彥的關係告訢關樞，也不能杷心竹此來的真意向他 
說明。當地方同志都#銜力為公的時候，我以主持全_丄作的身分，自然不能先提起私情。關同志 
也就各處掊頭業務去了。 

心竹回來時，我把詩彥的消息轉告他，並提出_他先與關樞一同去泰城的意見。 

「我不去！」心竹斷然地說：「转去我們就一同，我絕不先去！」 

我不得不播摧我那来得剪理的闭髮說：「煊裡的情形你是看到的，目前我不能考慮回家的問題。 
你與我不同，你的目的，在畏舂時，我們已經泱定了的。」 

r 我也不能說専為煊個而來，即使為煊個，我也不願跗獨前往•，何況 sill 練班裡我只上雨夭課， 
剛起個頭還沒告一段落，我怎能故下就走？」 

「心竹，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並不是不重視工作的人，只是我們兩個人燄問題，不必用工作籍 
口，因為你在那裡工作都可，你現在的 H 作別人也可掊替。由畏舂來的時候，我確想_事就結後跟 
你同去泰城，辩你辦好 一 檣大寧。可是 Mi 路上的經驗，使我對此闾面特別敏感。情勢多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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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變，你與詩彥過上也 M 會少離多，詩彥如果在拉荇，你就不必來龍汀，所以你應該以與詩彥相 
會的事為優先。感情的事，你一定要主動、要穑極。」 

r 上帝 rr 給我機會，¥晩我們總會見面，上帝转不成全，見面也是枉然。」心竹說的像個虔誠 
教徒。 r 而且你再替我想想，到泰城後我參加不參加縣裡的工作？參加工作而與詩彥作過多的接觸， 
別的同志有什麼觀威？若不參加 X 作，只住在你叔叔家， m 單與詩彥約見，煊個時候豈不被你叔叔 
笑話！」 

「你不必在泰城停留，你乾脆把詩彥帶出，先回瀋陶。」 

r 路上逭様不太平，虛處都是毛子兵，就算我能說出1:1,詩彥的父母又那能故心……」 

「那麼，你給她寫封信吧！把許多_都告訴她，越群細越好，託關同志帶去，暫時不得見面， 
紙上燄談也好。」 

「你忙什麼！既然快見面了，又何必寫信！」 

心竹的脾氣有時是反常地執拗，越是關照他迆緊的审，他越表；>1'"滿不在乎。經我再四申說，他 
表；不回宿舍時試試。煊畤我們並不住在一起，我要利 IH 晩間餘暇，登門拜訪同志家庭，慰問殉雖同 
志遺呦。照理我也可以寫恺， R 是我 □ 與心竹 ij 消立 MJ , 就決定不再與詩-彥發生 聯繫 ，更不願 4: 她 
未與心竹相見前先行動帘 C 當我第二天送 xii 關樞時，他告訴我心竹並未寫信，只託他帶個口信。我 
也臨時改變主意說： r 闕同志，你向黎同志也給我加帶一句話，你說我一點不輕視她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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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她願意，我想立時調她到辑城來，下次跟你一同成舖她先來都可 。 J 

-稱外荇遲爾降¥-，中秋過後，：人氣妞趨难冷。我們的機141沒有經麴，所有同志都是無待遇地工 
作與，一切生活用品都 Mfj 同志們的自力供應和愛國的地方人士捐獻。可是社會口趨混亂，俄軍繼 
鑛搜刮， 一 切生產停顿，因勝利而突然_敵偽侖庫所流出的物資，也日漸消耗減少。同志們特別給 
我弄一套禦寒衣物，穿超來仍不能保暖，其他同志生活的苦況可想而知。但若與工作環境相比較， 
逭些個人的飢寒勞瘁就微不足道了。在煊一段期問，我一直未抽 III 機會回泰城，我不提走，心竹就 
更不說去，詩彥也沒有應命來省城，不枸她個人是以什麼理山不來，只沿途俄軍随窻槍殺甚淫逭一 
項，我也不願她險前來。 

九目末，仍沒钶「接收」的消息。聽，贴播說，中由正在重廋 t 新劃分東北省區。其 t 為了迅速， 
可按 r 九一八」前舊制••為了窗際，可依敵偽時期的行政區分以 H 有關政經產業交通文化教育等規 
狀接收，以後再行調整。不知為什麼，中央卻來個急琳緩辦•，而且又變中加變，徒增紛亂。省區確 
定人事尚来公佈時，延安卻發尜了九位省 r 主席」的名頭：遼#張學思，遼北栗裕，嫩江于毅大…… 
而且他們竟立即到任。嫩汀省按中尖新制，就是齟江逭瑰地區。十月一曰，舄爾斯 M 到我們機關來 
訪，他的名 K 上印的是《真理報》記者，但我們早知他也是格別烏人 M 。馬 Ig 骼夫的介紹對他有些 
功效，他對我很女兽，我們曾 M 過幾次面，喝過幾次伏特加，他的酒量好，中國話說得更流利驚人， 
我們喝酒時他遛說了許多胬色的笑話 C M 1 次他告訴我嫩汀省「主席」于 X X 已經到了，正和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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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交涉要建立 r _ 合政府」。他說我是1廋 7' J 面的人物，希望我也選帶幾個人去參加。我立即告訢 
他，我不能參加 M 種形態的 r 聯合政府」，同時勸告他轉告俄軍司令根撺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不可 
協助非國民政府委派的任何人員建立任何形態的地方政府.，現有的地方維持會對地方秩序之維持， 
對俄軍態度之友好，對俄軍爾用之供應均 M 理想，希望俄眾_址方維持會繼鏞維持，以待我政府正 
式接收。鶴爾斯 It 露蒈神祕的巧笑說：「逭是資國的内政問題，只要是中國人，不是曰本人，願意 
組織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而不鸱嚮俄軍¥符下的治安畤，俄軍均不擬過問。 itl : 方維持會裡原有你們許 
多同志參加，俄軍亦從未加以干涉……」 

第二天，于 X x 果然就任「省主席」，俄軍裡的華系軍官後來改任扛軍地區司令 M 的王明嗇齿接 
掌弊務處。我們的 X 作立時遭受威脅，訓練班裡#•个明岛分的人持械騒撥，參加維持會而身分暴•激 
的同志受了轡告，有的同志夜晩行路時逾受犯擊。我們乃緊急商討對策。結論是： 

(一) 目前情勢顯 r 小：俄軍之目的不在長姻佔领東北，而在第一劫運工業設備反各種物資：第 
二以繳收曰軍之武器裝懶供給中拮，並抶植其建立地方政權。此種作為_是逋反中觫友好條約，應 
_政府妞速對俄交涉。 

(二) 中 - n 現在北部地區之活動，只仰賴俄軍 ， N 羽興，尚無 t 際力爾。各地民眾均與我同志相 
結合而竭誠擁護政府。偽軍反民眾武力均編入車北光復軍，由勝利出獄即被推舉為龍 ait 區司令之 
尚勇同志所領導。目前扛方尚不敢對我採取武力鬥爭，于 X X 本人亦 H 用魚目混珠方式欺騙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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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中央劃分東北為九省，我就是嫩 a 省主席……」 

(；：：) 中卄貪力因俄雨之資助培植，反大 MIII 關内前來，勢將逐漸加強。敵偽時期並無枯方人 
W 活動， fl 利當時， iliih 全垴亦均未見共雨蹤跡。： X 以趁俄爾進駐 H 我政府未來掩收之夺檔，由山 
南乘帆船搶渡渤海湧向遼南，朽的内熱梅綏地區流入涖西，並用俄¥供給之武器，大罱收編各 ill : 的 
徒手遊民，擴碱極為迅迚。捕報遼碘安東地區人部分村拃方武力盤踞，旦^'逐漸北竄之勢，對我將 
有鼹重威脅。 

因此我們決定：各地機關暫留少數同志看守，呙設祕密埸所辦公，同志亦化整為零，轉入地下 
活動，並加強組訓鄉銷民眾反軍事工作。怡巧煊時尚阕 N 志邀我到 r 軍部」，研究軍中政_工作反人 
寧協調問題。尚同志設光復軍司令部於克山拜泉望奎之問，琨 E 編有：：；師十二_共-.萬餘眾。機動 
部隊全是騎兵，步兵隊忸則祕密編入各縣地方維持會的保安 Hit 中。地下時期掩護心竹牧羊那位錢 
當家的所帶領的弟兄，也經心竹介紹編為； 刚。 

尚同志為我在初冬的辯原上安排一攻「_兵」，北地健兒的馬上 H 夫真是矯若游龍，氣象萬千。 
心竹這時成了我臨時的 r 隨： S 」 ，我的騎術遠不如心竹，可是逭些武裝同志對我的尊敬並不在乎逭 
個，我相信這支人馬將是協助政府接收的最好力屢。 

尚同志對我 r 不腦你說，紀同志，我出生入死地抗曰逭些年，就是為鄉為土，為國為民。 
但是一般弟兄認識不夠，必須加強政釧 X 作，把主義思想深植於軍中，才有堅強的戰鬥力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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謫你多派同志來逭裡 H 作，而旦_你曱；點 NM # ,向行營聯絡派 K 收編。我個人只希望政府早曰 
掊收，天下太平，有個解甲歸田的曰子就夠了。唉！兵75兇器，鋪局容易收撇_，#得不好，將來 
的麻煩可多啦！」 

經我仔細觀察，煊一支民眾武力大髓上是純潔的，都是中華罔兒，有機會為國服務保衛址方， 
皆能甯釣當先。埴時的形勢，除了城市捕點與交通線#:俄軍控制下，@大的鄉衬面均為我們掌握。 
當我巡行各 it 檢視駐紮部隊時，有許多可敝可拉烕人至深的故呶，堪稱歷史的縮影，在我個人的生 
活經歷中，也是最富傅奇性的 I 頁。 

軍中去來，一晃二+餘日，再回齊 rf/ 時，林擻之勢力大增，鏹路沿線各城亦復如此。聽說行營 
已經到達，打入杜擻機構内之同志又得出俄軍與「中拮中央東北局」間的最重要情報，心竹 75 決定 
與我再急返長#。泰城之行，終成泡影。 



國民政府軍事委 M 會委員 M 東北行營的先遣人 ： n ，於 + 冃九曰飛抵長舂， + 二曰負封疆重任的 
熊式輝主任駕到，以「滿洲炭碱重工紫株式會社」舊址「满歧大樓」為辦公虛。逭對長舂市民，可 
謂已見曙光，對如臨大旱而望雲霓的整個南儿同胞，亦有望梅止渴的作闬。但行營對俄軍之交涉， 

1間始即形不利，最初是不協助、不予方便、製造小麻嫋，繼则給予威_、困播與阻撓。 

我與心竹返回長舂畤已是十 E ： 將了，而行營仍與俄軍辦理「初步」交涉中。接收工作尚未開始， 
許多徂喪的消息卻頻頻流傅。更切身的不幸是從鞍山帶來的，說是心超與雷炎同志為保護製鋼所已 
遭當地俄軍扣押。心竹聞訊，迪夜趕赴瀋闼，臨行匆匆，我們均無話說。 

不知是心竹離去使我荇釘所失，遛是畏荇的沉悶瑁垴使我在塞外奔馳的丧氣全消，我幾乎想去 
仲 M 的寄骨所痛哭一堳。但我勉勵我_己..「明口再哭，今曰遛不是哭泣的時候！」我須迅速整理 
各項資料，和其他地區回長舂的同志們，一同向行營提出報告。 

行營當時的接收政策，賢重點於中蘇女好條約，期望俄軍真心協助我國軍接防反我接收人員建 
立政權。在我國軍未接防前，■#求俄軍保降掊收人 M 安全。但俄軍對我軍接防與行政接收均不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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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協助，而我行政人員在國軍未接防地區又不齿展間接收。 

在行營作地方情況報告時，我特別強調兩點。第一 :俄軍穑極劫運我機械物資，破壞我工碱生 
產設備，均顯其無久遠佔撺之企圖。如我政府交涉軟弱，則必增其覬覦之念。煊是我在龍扛時檢討 
的結論，也是各地 M 返長同志們的#同意見。第二：俄軍之另一意圖為蛀護與扶植中共，惟其庇護 
亦視情勢而為，並非一定要庇_到铽稀程度。根捕 r 中找中央柬北同」對下级的祕密指示透露， r 俄 
軍依條約規定，決定於+二 n ;- : . H 以前， .•■,.7 C 伞撤離南北」，之後彼等將尖 ±-! tt 譜，是故命令其所有份 
子「以各種身分，潛伏於各界各 M ， 準備最低再做+年以上的地下鬥爭」。由此可知共方對其現有力 
量之認識與未來的策謀。逭是我們得來的重要情報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建議，於俄軍進駐之點線址區，固應循外交途徑協調谢事接防反行政接收，而對觭大 
的面——繭衬和距鐵路稍遺的鄉銷縣城，則货用窗力接收。. W 力有兩方面，即國軍與民眾武力。國 
軍須自 iiM 的後方蝓 M ， 民眾武力即#現地。在國軍未到速前，我行政人闫可随我同志到各地區先 
與民眾結合，建立基 M 政府，以防止卄黹之摘喊。如依行營原定少驟逐次推進，即使順利，亦必抱 
延時曰。 

主持會報的官國，毘我們都太年輕，銳話太澈動，75滿面#嵐地安慰我們說： r 各位同志逭些 
年工作太辛苦了，轜神也太沉甭丫，今後應該輕鬆輕鬆。接收隶北，中央有妥善的對策，行營也有 
更多的情報，緒位所想到的，我們都想到了。共_的力 M 算不得什麼，主要的問題熠是蘇俄，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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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俄尊重條約，接收東北 M 沒有問_的。政府宫！ T 小能像找匪那様穿個二尺半忽東忽西地在鄉下遊 
溆，那成什麽體統？我們要堂堂正正地接收，漯漂崧袼址接收，辑縣鄉銷政府侬汝建立下去，建立 
了就不能再丟失，那才是個様子。也許在畤間上稍稍緩憎 一 點，希望各位同志回去向地方父老轉達 
這個意思，請他們要安心等待，不要焦急！」 

等待？好！同龅們都想安心等待；「拮匪」卻不等待。 

輕鬆？是的，我們早就應該輕鬆瞇鬆了！ 

我們不想輕鬆也不行，因為不出甸日，中办耍我們輔鬆的命令到了。命令很簡短，是熊主任以 
戍東代電轉達，来述明任何原由，只說•.東北所有單位人 M ， r 一律歸該主任負貴指揮監督」，而我 
們各地機關亦 r 應一律暫停活動」。 

在長同志們得知 M 項命令時全鱧愕然，繼又為一稲贷名的袍維情結所沒滲。我們的組織不是一 
部關閉電鈕即可停止轉動的機器，我們的工作是暨美於！個歷史驟變的畤代和行政解體動盪不安的 
社會中。我們已與民眾結合一體並與反動勢力展開鬥爭，我們停止活動，對方卻不停止。所以這個 
畤候，我們每個人的心理是無比的沉重，一點也輔鬆不了。 

聽說行營對俄眾交涉頻屮齟納的時候，行營生任普敝度飛渝訥>1<。不知 M 是行營主觀認為撖的 
活動有阳礙中蘇外交之處，熠是適應俄坩的客覼要求。如果舆是後卉，當然也是中共利用俄軍借刀 
殺人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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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時期敵偽動 M 全部！ tt 力 m ，緝捕濫殺我們，為的是防制我們的活動。光復後，中共想爭 
謀東北，所以懼怕我們的活動。現在，我們的中央也命令我們停止活動了！ 

r 紀剛兄，」歐凱私下對我說：「逭個命令等於是自己打擊自己喃，如此下去，我看……」 
r 中與一定有£的道理，你不耍悲覼太早！」我說。 

我雖又勉自振作地為歐飢打氣，可是自己内心也與他同様 it 威到彷徨。苦悶無告的時候，我只 
有跑到寄骨寺去看看仲直。我無言，仲直更無言。我們中間已經隔 M 木板，我忽然想起在獄中他考 
我莊_化蝴螝的那段話。我 K 自問：到底我倆誰在瞄微？誰在做#? 

我們的活動雖奉令停止，行锊對俄眾的交涉並来改善。一夜，忽有少數扛軍向 r 滿炭大樓」開 
槍射擊，長舂市面也進來不少共方武力，東北行營被迫於+ 1冃十六曰撤回 ih 平，另留部分人員組 
成軍事代表團在長與俄軍保持聯絡，繼鑛交涉。 

行營撤退前夕，中共已在 iti 區内公然贴出 I 
r 驅逐東 ib 行營！」 
r 人民解放軍萬歳！」 

「打倒……」等等標語。 

甫現黎明的長舂，忽又轉入黑暗…… 

行營一走，俄軍忽然轉變態度，似乎恐懼我政府採取強硬政策，或_虛遭受圆際■■|-涉，故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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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行營重回長 rf •，對中杜分子的捫獗行動亦加阳制 ， .1i 面又 M 平靜。惟行普恐落俄軍陷阱，来 
再返長，國軍亦沿遼西击廊，梃進錦州。其他省 rfj 人貝則得俄軍協助次第前來，再由俄軍聯絡官陪 
同下，先接收瀋陽、長舂、咍爾消:-:小的行政權，治安仍_俄軍維持。其次松江省政人 W 亦前進哈 
市，而逋北進抵四平，嫩江梃進齊爾，開始接收。 

對於我來說，只要有行政接收使我能早辦#後，亦是一大解脫。 

嫩江省彭濟群主席閲誡佈公，他只有少數文職人員，並無 一 兵一卒，黹要我們協助，所以邀_ 
我和我們同志同去龍江。我們是沿 m 洲線前往。 M 一 T - X 的旅程倒是十分輕鬆的，比陪負貴人地下時 
期來此視導時完全不同。省府人員的安全有俄軍保護，我們也同萦庇衛。各廳處長也特別聽取我們 
的意見，尤以德淖同志的嫩江徇員計劃 ， M 為彭主席所欣赏。 

車抵齊齊咍爾，在夾道民眾的歡迎 if 中，我又分享一次掊收人員的光榮。煊一段的工作+分順 
利，于毅夫率其徽徒北退訥河，我們把榴的武力次第1入巾區，：：個 M 期內即接收了省會附近八個 
縣份。有的縣份肖府只能派 III 縣長一人，我們同志必須盡保嫲之貴，有的縣份則全由同志們出任艱 
鉅。尚勇同志，說句扛湖上的黑話，總箅「落了點」，就任了省保安副司令職。司令是由省主席兼 
任。對他自己也許無所調，但對他所领導的逭邴分民眾武力能正式為政府效力，我們均感心安。省 
府遛有意邀我揄任一項職務，我則婉言謝卻了。 

仲直之死，常時我竟無何威觸，之後越來越使我意識到謔行無常，人生飄忽。而羅雷毅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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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身的決定，也曰益影嚮我對未來 H 作的態廹。所以對任何新的職務都缺乏興趣。我想過， - M 政工 
作不是我的路，我耍再讅害、深造、研究•，我本來是學翳的人， R 要等到掩收完畢，等到所有同志 
都能各得其所，各安其業，我就可以返撲歸饵，再回我的本行。 

掩收伊始，又值三十五年舊曆新正，每曰酬酢頻仍。我已成此一時間内 r 官民之間」的橋樑， 
地方父老的_宴，政府官 H 的食慰， M 至與俄祺司令部間的國際聯歡，我都是一位必須到塌的 r 寳 
客」。烏爾斯基和我又有幾 T - X 碰杯的機會，伹並沒有再事多談。 

關樞同志來省，帶來叔叔希望我回家過燈節的消息，我忙替介紹他去省府找新任縣長燄泰城接 
收細節，關於詩彥近況，我没有問，他也未得槻會詾。關 N 志去後，我拿山他帶來的工作報告齊翻 
閲箸，翻到最後的一部分，赫然是詩彥的筆跡。對於這幾 H 報告，我似乎 -?f 了 一 遍又一遍，但那裡 
竟寫些什麼，我卻 一 點不知道。時間好像為我倒流，似乎我正#學校裡讀蒈她寄給我的信，接替我 
看到了我們瀋_的會晤……最後又希到了泰城屮站上那次冷_的榴別。冷酷？是的！那兩句椎心刺 
骨的話，正寫在我眼前的紙上： 

我未成覺到你的冷酷， 

可恨叩機車太無情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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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是否即回泰城，仍不能立時泱定。闲為我仍钉釉稀顧虑。於是我泱定利用鐵跆的電訊設 
備，和我叔叔通話一次。當我把我的未來計劃和目前暫不回家的理山向叔叔申明後，我叔叔也忙蒈 
說： 

「遛有，遛有詩^……」 
r 詩彥什麼？」我急急追問。 
r ……」叔叔沒有回答。 
r 詩彥什麼？」我再大聲問。 
r ……」聽筒裡依然是一片寂靜。 

M 時另有一個聲咅自聽筒裡傅來，說電跆故陴，_我等：等再通話。我不知叔叔提詩彥作什麼。 
是叔叔要跟我燄詩彥的事呢？遛是詩彥就#:電話.好遴耍跟我直掊_話？等了半個小時，甯話遛沒有 
掊通，電務段的人表； ■>!' 江橋那適冇報告來，說江橋到五廟子中間的電線和鏹路又被共軍破壊/，什 
麼時候脩復，不能逆料。我 W 好_然而返，嗔卜 M 口未兑成的通話，和 r 詩彥什麼」的滿_猜疑。 

幾天後，泰城方面的一切-父通均朵恢徇，我在嫩江擀逭邊的任務已街一段落，聽說黑龍江省和 
合江省的郎分接收人 H 也已前抵咍市，那都是老黑龍江省的範圍，有些事情也急需我去辦理，所以 
我又重新化裝，潛返咍爾 - m 。 

到咍後，才知合黑二省人員因不能前進，又折 N 瀋暍去了。而俄軍原應於三+四年+二月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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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撤離，後改為：一一十五年二月一曰，現在又展延至四目三十曰了。俄軍晩走一天，他們就可多拉 
走一夭的物資•，俄軍留駐一天，中 -«- 就利用時機壯大一天。我們國軍最初是運第量少，無力梃進， 
現在已有大部隊到逹瀋_，又一 lli 與俄軍發生誤钤衝突，•个敢貿然北上。我們處處想對俄軍親善女 
好，俄軍卻一反初期的表面中立政策，公然與中拮設陷阱佈圈奁。每：城市俄軍撤離，必先祕密交 
忖中共，國軍聞訊前進時，即遭批軍抗拒，如欲掊防必須硬打。軍牢代表圃恐怕已接收而尚無國軍 
掊防之地區遒受 #• 軍麴幣，特別向俄 witl ' l )] 國爾尚来掊防處並_任何政府武力，誚求俄軍對該址區 
内之 r 非法武力」予以收繳，保陣接收人員安全，以明 r 貴任」。俄軍對此特別合作，代表團所稱 
「非法武力」原係指共軍而言，俄軍卻會同扛軍把各處堅守待援的愛國民眾武裝全部「掃瀉」了。 
甚至捕遠在齊市的嫩扛省主席報告，逋尚函同志所部經改編成已接收各縣之保安0轔的武裝也被缴 
械了！ 

眼睜睜看署逭些力置消散，#鉀煊氺態演變，预威我們的努力化為雲煙，東北局勢 •©■ 趨混亂時， 
我真是問天無語，欲哭無浪。正值此時，忽得伊正來函： 

紀剛見： 

不得音訊者數月餘！近間4>{-在哈，確^?弟已由綿來^，前閱吾尤致負貪人之報告，略 

知吾 t 心境。負'責人現己由綿赴平轉淪，約一 ST 後始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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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能否離哈？以弟愚見，合見應即南來，籍以觀察各地的 ㈣ 志，各地的民取，以及各地 
的接收人貨•，対柃「工作」的認識，必大有砰 ii 。 如4株守演北，势將孤陋寒間。蓋弟已了然 
所謂 r 回京述職」的大員們之—飛去，不無道理也。切切！ 

弟伊正三十五年三月六9 

三月+五曰我啟程離咍，路經 M 齊並未停留，車過四平畤，已有共軍圍城跡象。 

三月+七日，四平防衛戰掲轉。 M 是中枯於勝利後搶先竊踞南 ib 来掊收地區，經八個目的滋長， 
現已坐大成軍，第 一 攻向政府已掊收地區發動攻城椋址之_，故窀其再潛伏+年做址下鬥爭的陰餽， 
開始其公然割撺武力奪國的行動。四平是遼北齒會，國軍尚未到逯，省府掊收亦 H 少數文職人員， 
與嫩江相同，僅賴我同志領導之一部分民眾武力收編為保安團維持城防。+九曰，四平不守，省府 
劉主席以下掊收人_，經代表_交涉由俄軍保饉脫險赴長，建教兩齙長被枯軍所枸，我同志 S 愛國 
商民犧牲 M 眾。 

四平尖陷後，軍枣代丧 lil 奉行锊熊主任?1轉香 M 畏手啟爾令略開 ： rI'l 已到任掩收省政市政之 
官吏，應堅守任所，不得撤退，如至萬不得已時，可在區内游荦成隨俄¥撤至俄境亦可 C 」 

r 委員長命令接收官吏在區内打游荦，也正同於我們當初的建議。」伊正跟我討論 •• r 依你看， 
他們能不能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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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肯打敢打有勇氣犧牲打的話，當然能行。」我說： r 不過，假若#行營初抵長舂時，能 
夠採行煊類的辦法，那局面會更好得多了！」 

四冃一日，#軍掲開進攻長舂的序幕。 

四冃九曰，俄軍統帥部撤離長舂，我軍事代表圃随馬林諸夫斯基前赴咍市。 
r 四一四」，長春亦與 n ! 二九」之四平同一命運。 

鑑於四平長舂•兩地的遒遇，代表圃認為咍市與齊市亦無力堅守，乃泱定通知咍市，松江嫩江兩 
省，以反中畏鐵路局各單位掊收人員，於四月二十五曰集中哈市隨俄軍總部撤往兢俄國境。但限於 
重慶飛來之人員，至當地任用者，則必自謀逃生之路。 

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苦衷。第一、接收伊始，接收人 M 即被共方俘虜，有失政府尊嚴，影響國際 
裉聽。第二、政府自以為在國軍勢力不反之處，必須善盡維護所騮官員的貴任。第 - ……但，這樣 
的撤離，在同胞的心裡卻留下 一 個很大的暗影。「九一八」時已經有過一次，現在又有一次，將來是 
否還有一次？ 

嫩江省政府是四冃二十一一:曰窜城向咍市集中的，德淳同志破例蒙彭主席准帶同行。個人的命運 
在戰亂時期常常有不可思議的機緣。曰本投降時，他是康城監獄中+九名政治犯中悻#的一人。這 
攻接收人員撤往俄境者計軍事代表阐葡團長以次+五人，松江错政府關主席以次+四人，嫩江省政 
府彭主席以次二+ 一人，咍市政府褐市長以次+二人，中長鐡路劉理事以次八人。在逭七十人中， 



德淳同志又幸與其他六 + 九名 r 重慶客」同到西伯利亞做一次政治難民。而尚勇同志奉命率部向南 
轉進，突圍渡江時，有許多同志均中彈犓牲。他們生於龍江、長於龍江、抗曰於龍江、住獄於龍江， 
最後死於龍江之畔•，征馬不前人不語，扛水悠悠，很也悠悠，而 r 四二三」也成了龍 a 地區同志又 
一個最悲慘的曰子！ 

五月末，蘇俄大使突然向我外交部覆照謂•.俄軍已於五冃三曰自我東北九省全部撤退完畢。到 
底俄軍何曰撤退完畢？真否撤退完畢？因北部地區國軍一直未能到達，一切無從査證。但我人均知， 
美、英為換取蘇俄對曰出兵而簽訂雅爾逹祕密協定山賣中圆權益，中國政府被迫侬撺雅爾達祕密協 
定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以希望換取兩國間三+年的友好和平，東北行營擬依揀中蘇友好精神，委屈求 
全址對俄軍交涉倡重外力以接收東北的 一 切針劃與目標，到此時都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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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r 大哥，」羅雷跑來對我說 •• 「星期天_你去吃酒。」 
r 什麼事？」 
r 結婚嘁！」 

r 結娟？煊麼大事，應該早早告訴我。都準備好了？」 

r 好了，好了！因為是大审，所以我親自來誚你。可是，我最不願再到大帥府來，等你好久， 
也沒見你到醫院……」 

r 你知道的，現在我也不願到那邊去。」 

「其實，你不能怪怨人家！」 

「我沒有怪怨誰。」 

「若怪，就要怪你自己，你與我不同，我與姚慈是有婚約在先的。當然煊並不是問題的焦點， 
主要的，你當初應該把話說明白。不然，誰能望風捕影地等你一輩子？」 
r 道理是那様。」我說：「好吧，不談煊些！什麼 it 方？什豳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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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星期天中午+二點，中街明湖舂。逭裡有帖子，別忘了！」 

我拿起印冇雙容字的紅帖，#了看說： r 煊回可真是明湖舂了，記得你 與姚 M 私 會那次，我說 
過嬰 _你的……好吧，能鉤參加你的婚禮，該是我們熨覺刚弟兄們惟一的|件暢袂事，我一定去痛 
痛袂快地喝你一塌！」 

一回浦陶，我便住入大帥府。逭常年柬北王的深宮禁院，敵偽時期曾被沒收充做「奉天圆宵館」 
的地方，現在是我們浦_機關的辦公逾。逭時的我，幾乎成了姜人公，不論齊 rfi 始埠威長舂，走到 
任何一處，他們都留我掊手辦公。當我接伊正信由咍來澝時，目的固# r 公」務，附帶普也有「私」 
情。瀋賜是我浪跡脔舂之所，也是我情威生活的故鄉，煊裡甸那麼多事、那麼多人、那麼多令我喚 
起舊夢的地方。我原意回瀋陽觀察一下 Mii 的同志同胞和掊收官員，當然也想瞭解一下宛如的現狀。 
到瀋後，行營和遼寧省府雖均已抵此開府辦公，瀋北各地卻又全部陷落，所以各址工作同志也都紛 
纷來瀋接頭，各地流亡同志也都紛紛來澝1食，結果我並未得偷間。自從址下時期 r 省方」祕密遭 
長，琨在寧窗上又無形中遛瀋，：一;年中一切都起了重人變化，惟一沒有變化的，是我個人這播脫不 
開工作繃身的命運！ 

回到瀋陨後，立時有：：：件审使我精神不得開朗，一路上心底的期窣均行落空。第一是莊公謀的 
消息。公謀同志#長荇劫獄營救我們，政府掊收後任屮 M 鐡路弊護總隊大隊長，為保_經濟部東北 
區 ;]: 碱接收特派興漲莘夫先生前往撫順接收畤，一同遒打方殺害。第二是心岛俱受傷畨的方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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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底病故於我們母校的盛-¥施|^院。她塯留給我一封迆杏，雜裙一直沒有通知我，見面時才同 
時告知並轉交。第：：一是純呦私情的。捕心竹告訢我，， W 如 □ 經與別人訂婚了，我與心竹可謂 Z 1 惠平 
等，我沒有帶給他較好的消崽，他的消息正好戳破我想重溫的夢！ 

逭時瀋賜城的別人，卻都活#真正掊收的敝樂中。_¥到了，俄爾遐了， It 黨的恐怖也被逐出 
城外。東北全面接收，似乎 H 是時間問題。行營商鈒官員有此信心，省市接收人員有此信心。滿懷 
熱愛祖國的市民同胞有此信心，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放在國軍身上，只要有國軍，他們的一切都有铞 
障。對於中共在北部開始的 ittj 暴行，他們已不太關心，他們只用心力趁此幟會搶先發展他們個人 
的地位與名利。當俄軍壓境，不敢出門和剪短髮偽裝岿性的少女少婦們，逭時也舒露了啦體，在禺 
路上顯1她們曲線美1的時裝。總之，煊時的浦陶，雖然祺方面 ii 是兵馬倥傯的景象，一般社會上 
卻 M 现替太平盛世的風光。 

我自己也是多少懷胬一點逭類綺想南來的，我筲把逭攻回瀋的旅程常做是 S 陶 J 之路。地下 
時期我曾以夜行人、沙漠裡的苦行僧自況，過的 M 幽撖般的生活，走的是贽泉路。五二三未死，揸 
替又聽到勝利之歌，表面上似乎已改觀 r ，但奔走在消北那一段：—作上的茁揄和瑁墙的緊張，#我 
來說仍等於是地下工作和生活的延總；回浦暍，等於是重到_世之間走一堳，我才會有真正復活的 
威覺。錐知當我 r 還陽」之後，那麼多不幸的消息，反將我繫落在 r 冠 M 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 
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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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竹也不是個歡樂的人。他曾上皦山一次，侣来曾杏山他哿哥和齦姐的下落，現在更沒有消息。 
據說心超回瀋時會到嚴 tlR 刚聚了闹天，便啟行前往鞍山，鼹姐說無論如何不願再和他分離，冒箸 
任何 J 12 險也要和他在 一 超。她和心超同畤被俄軍枸禁，後來磡説又轉交給當地的抻軍。按署漲莘夫 
的遭遇推測，他們也將凶多吉少。心竹悲痛之餘捣念俱消，巧回到醫院裡，又穿上手術衣下了開刀 
房。 

藥理學上說：雨藥併用時，其效果飪時是相乘相加，有時是千涉消滅。病理心理學上也有相同 
的理論。我們舁心雙 IV ,有時為了兩個以上的小不幸，#使我們威到煩惱很大；有時一件痛苦會將 

件痛苦淹沒，我們到 M 1 件+分痛辩， B 1件便無 ili 輕重了。論到脔人，宛如的琵琶別抱 
該是那件大的痛苦，但我煊時仍然伲持蒈以 H 作為重的習惯，對覺覺刚等群髗的關惝，依然是勝於 
個人情愫的階段。心竹的情況比我更慘，我若因宛如的消息而表示出受了重大的打擊，那我遛算是 
什麼覺覺關的弟兄，何況宛如訂婚的對象 ii 是我的同班同學徐凡。 

聽說徐 K 已到錦州做事去了，宛如尚留在翳院。我本想去看看她，但向她說些什麼？說贊成的 
話我不甘！說反對的話我不誠！闶為我總班她的大班：埸，且曾私自祝福她應早有_宿。雖然如此， 
我仍烕到一種不自然。所以我住的大帥府與小河沿雖相距不遠，我就是不願意去盛京施醫院。 

萬般苦悶無處發浊畤，我寧肯找伊正去喝酒閒燄，因之與心竹和羅爾見面的機會倒少了。 

羅雷曾囑咐我不要把方儀的遺逬拿給外人看，羅爾說我們所做所想的完全不顧於這個世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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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彌琴，牛會恥笑。但我塯是 .y 不住拿給伊正看， i ， ifrj a.M 嚒重大的事，我也必須找個人商量。伊 
正閲鑛時也 S 不住涔涔辮浪。伊正銳我應該為文紀念，我常時答允下來，因為那也是我擁謫逋害時 
所曾澈發的意願。可是我幾 f - x 執築都寫不出一個字，我總覺得我自己不夠完美，我的文筆也不能完 
美地將方儀崇高的情操表現出來•，表現不好，對她和她所代表我們所#有的純情_神是一種褻瀆。 
於是我泱定待我情緒穏定後再說。後來我忽然想到的東西就是最完美的，誰還能寫出比方儀遺 
畲更真實完美的文字？當然我 M 本軎並非礴寫方儀和仲直的故事。我所寫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時 
代」， r 那是一補什麼丄作」，「什麼様的；群谇年在那時代做那稀 :]: 作」，「在那一時代那種工作下壶 
生 了什麼 樣的愛情」。可 是我個 人卻詔為惟 _ 仲直才配代表箪命胄年，惟有方儀才配象徵聖潔之愛！ 
所以我就杷遺禽公開在逭裡。 


紀剛志 > c : 

長4分別吋，我們的心情因忡直的不幸吻雖郇十分低沉，念時我有幾句話想 Q 你說明又 
不便出 D ，迄今仍悶在胸屮不得閬脫。其贲我的話我也想永久不說，即使我不說你也會完全 
了解，也 H 有你^^了解，但我遐是很 t 瑜的想 «<-] 你說個明匀。我之如此，旅不是為我自己， 
之 i- 要的是岛了忡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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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逆能夠追隨砧兄參加現地抗戰工作，為中華兒女盡一份應盡的責任。我也很鵰傲 
能夠跑微入省擔當核心機關的掩護任務，不辱沒覺覺圓的弟兄們1有的光榮。可是我太年輕、 
太幼雅，對某些方而也太不僅，所以我像在學忟裡答應出4-演釗似地承擔下這個内色。決定 
由仲直扮演對方時，我且更成輕 M ，我一點也不知道這項任務對忡直是多麼沉重。 

對拎忡直和對柃你與羅你一怵，我 H .4 為你們 f <好同學好^:志，大家在一起像义弟姐 
妹一樣，從未想到別的關係。在長春故立偽家庭半年多的時間屮，我與仲直地工作， 
也曾輕 M 地生活。我們雖獨處一宅，但忡直從無半句戲言，其他£無從說起。我們一心一意 
地為現地抗找而努力，為多雖的诅國而 f -門。仲直關心我，照顧我，因岛我在觉覺團的弟尤 
中可以說是故小的一個。 

在五二三後叩一段漏網之魚的逃雖生活中，我們在精忡上足是患雖相扶生死與共了，但 
我們仍然是 H 志 M 學或兄妹，沒有一絲一毫不純潔的情愫。被捕後，我們 H 被解回長春，但 
我對忡直的關心並未超逊對柃其他的货雖 H 志，至少未超過對於你。 

回想在長4住圈樓那一段獄中生活，可以說是我參加工作後政愉快的日子。在學校裡初 
起活衂時雖不孤獨即有恐懷，明德里時又恐懷又孤躅，一星期内偶爾見你兩，乂而，大部分的 
時間郇賴仲直支持。荨到住進首警的阍樓後，精忡上的來缚和重壓才得釋故。整個圈樓中七 
八十人全是我們的冏志，以 ^ lH ' l 從未謀而的坏足一見如故，沒有人抱悲觀，沒有人發怨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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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冬9因洗衣燒飯而咮较的手指，住炔後也才完全癒合。尤其是和同槛裡的女同志們談天， 
史是海間天空無憂無處。當大束合唱你們博遞過來的耶首 t 雖紀念肷時，之是 f 礼相通無限 
振 f -， 我自己選巧了一首〈乍出校門入牢門〉的持句，即時的心境， f 在比我現在住在病房 
•^一^暢得多！ 

當斩保對我非褙後，我並未成纠待別 •! 堪，我只常做 => c 我們所共 M 身受的非則之一，與 
上大掛，灌冷水，跪愣屯，挨鞭签，沒有什麼區別。但聽說仲直為此向新保拼命時，我的觀 
念為之一變，這時我-^識纠我是 r 受辱」了； 一個者生命可故紊，志節不可帝，一悃 
女孩子肢體可摧 ^,.- l . fH 不可破；而我在迻方而已經受了傷上 V 永生不能痊#的傷七：。且從 

仲直死亡的耶一糾起，我心 f 上的則傷也 Hii 加割 . 

我們是乎縣的，我們郯了科：個人在不可抗的此4力下所受的迻方而的損傷，原不該當做 
什麼。我在臨床贲習時，也，饮勋過有類姒遭過的女病人 C 可是這一次我自己即無淪如何也想 
不開。我的斗做是 ， *Ir 在有病的，但我心 t 上的 4 愤愾恨是使我的病不易減牦轉趨沉重的主因。 

我的理智越要我把此麥希得閘，我的成情越因此私而苦惱 . 

羅雷 d 看我，他要我把一切郎忘掉，就像我們沒有離間過學忮一樣。我們由長回瀋的 
途上，他就和我約定，我們如 M 假朗(元 -fg 到學忟上-4,對以前的事，一件也不提一句也不 
說。他已元全厭惓了 r 工作」，馬了在人情他不伢不办幫忙一段，但他即從不把大帥府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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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4+^談淪。我也試著邓 ii 做，怛不成功。地下工作可忘圮，^屮生活可忘圮， K 是心靈上 
内在的則慯無法忘圮，何況許多相識的人夜接的間接的，關心的或無所謂關心的又犄那 
些事提起。 

谷音吏 f 着我。你知道：仏音是我參加工作的介紹人，我們可稱得上是青悔竹馬的朋友， 
在這饨基礎上我們本可以發展另一技成情，後來因馬工作，大家郎有所不屑，而他比我們部 
*•« 雖得乎，兒時的成情也因以停頓。現在，彼此見生重聚，他心情依舊，我即不釉接<人了。 
他4勉勋我不要看 t 邓 t 外，我即%把那竞外 # f ? ft ! 不知怎的，我4來越不能適應迻社會。 
我已經變得像;/[敉徒那般地 ㈨ 执， VI 者像你所說的苦： U 僧一般地 A 虐了。?>音說迻也許是 r 環 
境」的關係，離開迠個環境就 t 好。他說其阀已經來信，俜我病好後我們可以一 N 出國， 
遠迫地走！走纠即裡還不是這同一的世界？而我知逍，這個世界已不屬於我，因我已不適生 
4柃這個世界。我賴纠另一個于 \ b * 去追尋那吏真史善更 .•£ 其的生命。假若可能，我想我應該 
早一點從這個世界離開，以兔絆住各音的腳使他不得早速遠行！ 

我原不想給你穷這封怙，但聽說你仍在北部地區像地下時期一樣地支撐著工作•，所謂勝 
刊後的 r 工作」，像你那樣的能？度繼續务門下去也好，像羅宙那认得機 4 U 就撒手不柃也好，我 
邹沒有意見。只是不知你何9南返，我深怕沒有機會和你見而把我内心裡矛盾的話談談，所 
以才決定提-?。可是這讨信，艿寫停停，停停驾穷，經過了很久。屯其是我故後的一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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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別躊躇！怕你把我的意思誤會，那麼我馬忡直 ;/ f < E 純淨人恪做證的一片赤誠全黑，甚至 
使仲直的 t ^ t 魂遭受懷疑，我§莫大焉。但在覺 f 團的弟尤屮，你一向位婼「大哥」，什 
麼詁我們郎要向你說，你知 ii 我說的黑就是义，白就是臼，我桕信你不會把這付信前後兩段 
的意思認識混亂，所以我還是把我想要求的事驾在下而。 

在病榻上，我日夜地思想，越想4边識到仲直的偉大，偉大得這個'.巧恢的世界不能容納 
他。他已先纠那更虼淨的地方去了。我不紀，但我想追隨。我對他從來沒有過的感情，當各 
音向我有所表示的時候，我忽然有了。因為只有忡直深知我的 - t /»1>: D ， H 有沖直保障我的消白， 
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能心地坦然了無愧赧。新保那15?惡的畜牲，他懂得什麼，他怎會了解 
我中華兒女人恪的純貞！ 

紀剛志 > L : 假若可能，唪义我叱後能#我和仲處 it 葬在一起，怵你為我們定立明德里郎 
#安排一 tic 我常想，者不會也不應寂箕的。仲直生前有成千成抵的伙伴共 H 奁門；住 
獄時，大家 a 又：：唱縈雒之歌.，他 rK 後，我猢永遠陪伴他，使他永不孤單 . 

區區之 情， >(L 其助我 ！ 

方儀絶學 

處於亂世，人與人之分合常是不可思議的。谷奋已於荇初即去南京辦理出國手鑛，我們竟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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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仲直彌留之際我不在埸，方儀魂歸天國時，我尚未 N 瀋陶。煊兩個人我都應該 r 親視含殮」 
而竟緣同陌路。對方儀最後的願望，我不能不負貴辦到，不然對他們我更是永#虧欠。閱遺書的第 
天，我就去拜謁仲直的父親；不為方儀，我也應該去看望他老人家，雖然仲宣的一切已由羅雷詳 
細轉告。記得地下時期半公開階段，我趁回浓之便，代替仲直與他老接函一次。我遒照仲宣的意見， 
先向他老的權上通電話。 

我說： r 仲老先生嗎？」 
r 是的！」正是仲伯的聲音， r 您哪位？」 

「我是仲直的朋友，現在來消闼辦貨。仲直叫我問候您老人家！」 

「什麼？啊 I 你等一等！現在電話聽不猜，你不要放下！回過頭來我再跟你燄。」多歷世故 
的老人，比我們做工作的遛機弊。想必是電話旁邊有外人，作生意的免不了有顧客。 

我把持耳機靜聽蒈，不久又傅來仲老伯的聲音。 

「你在哪裡？.」 

「我在公拃電話亭。」 

「你是紀剛嗎？」 
r 是的，老伯。」 
r 他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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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很好！我們經常在；起 c _說您老人家受丫很大的折‘歴，我們都很難過！」 
r 別談那一些！」老人急普說： r 你方便不方便？我們見一面！」 

r 好的！」我們約定見面的畤間和地點。我怕給他老增加新的麻熘，所以特別表： >!' 一句：「如 
果您老不方便就不必來，我 W 想報告您老，知道我們平安就夠了！」 

r 我沒有關係，我的意思是給你們帶幾個鈕去，他走的時候太匆忙 —— 」我當即表示我們的生 
活遛可以，可是仲伯忽然提高聲奋說： r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做生意喃，本銶越大越好！」然後 
即掛斷了電話，想必是又有間人打攪。 

我侬約到會面地點與仲伯見面時，仲伯先順手，雖給我一個報紙包。我想跟他老談燄，仲伯卻阻 
止我說： r 趕快走吧，我見箸你就像 M 耮仲直一樣！」紡後逕自去了。 

逭一次，我懷莕方儀的遗卉，到仲直家去見仲伯。我們再不怕敵偽擗愈的監視，我們可以隨意 
_話了，但都久久不能說出一古。對仲直說，他的生意是全¥1没，本利桁無！而仲伯大人逭畤候 
見到我，是不是遛像見替仲直一櫟？ 

遛是仲伯比我有更高更深的涵斂。他說：「方儀的信，我不用看了。你們小弟兄們的事，就由 
你們決定。我完全依你們。」最後又似苦笑又似自己解嘲地說 •• 「也好，我家山去一個，回來兩個， 
也算夠本的了！」 

寧情雖如此說妥，真正辦理 ii 得等待柬北的阔面平定。而 M 平定的闾面何時出現，一時尚難逆 



405 滾滾速河 


料。 

伊正是於錦州時被 M 到行營做事的。捕他自己說煊也是一稀 r 逃」，逃避原來的工作崗位，嘗試 
1下新的生活。煊話我相當了解。±1!:下時期，省方同忐都被自己的 H 作咬得很緊，精神太桎梏，心 
情太沉重，數年間等於沒有 一 次呼吸，4:潛意識中多少有些抗拒的作用，遇有機會都想作暫時的逃 
避。但那時候大家過的是幽靈般的生活，根本沒訂1稀機會，_有機會也會被自己的啬任心报回， 
光檀後便都以不同的方式發浊了。羅畨想回學校謫與，伊正嬰擓脫老圈子混入新瑁墙，我也決定想 
重拾那 G 被抛棄的替円情威，都是同一心理。所以常饼正随行營來浦後，他們曾耍他坐回大帥府， 
他再也不敢筲邊，真可謂 r 逃之夭夭 j 了。現#行普派他管理中蘇聯誚社，因為逭裡留闬的日_技 
術 as 工玆多；同時也兼辦一些曰僑俘符理凼的丄作，都是基於他曰文太好的綠故。他自己說，逭也 
是「奴化教育」的用處。所調聯誼社等於是行營的招待所，以前的賫宵是 r 偉大的蘇聯紅軍」，現在 
則是美國強制推行 r 國#合作」政策下 r 軍事調處」的三人小組了。最初我與伊正間談就在聯誼社 
的頂樓 I 「七重天」，後來看不慣有些趾高 M 掏、陰闼柽铖的所謂軍調人員，也就常到對面的「文 
化新邨」坐坐。 

r 文化新邨」所做的並不是文化生意，銳它是茶室也好、咖啡店也好，說它是酒館替廳也無人 
反對。總之那就是流行於戰後各大都會裡：稀新興的燈紅 fill 線，半醉半醒的地方。坐在逭裡放下清 
茶端起洒杯，：個人可以睜箸 HK 睛說#話，也可以閉上雙 y 吐真情，正是我們逭群關心大冏而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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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力卉逃避心镟苦悶的埸所。很想不到的在逭祂碰到任俠，那個心超的同學曾受我們協助入關的 
任俠，更想不到他就是文化新邨的經理。 

「你怎麼搞起這個？」我很驚訝於他逭份行業 C 

r 一言難迸，先喝酒再說，」大齙裡鬧哄哄的，他特別為我們设排一個最幽靜的雅座，然後說： 
「我_客！」 

一位溫順而伶俐的日本侍女 I 煊是她們現在最易謀得的職業 I 一下子提上來一打啤湎。我 
忙蒈給伊正介紹，他們在聯舘社見過，伹不知彼此的關係，經我再加介紹，自然更有話說。碰過杯 
後，任俠開了腌： 

r 我 M 是流浪人迴鄉，找不到爹娘，沒寧可做，不得不混混生活！」 

「上次你奉派回來招生，煊一次最低也應做個委！1:。」 

r 別提了，」任俠呷了 一口洒： r 論 hw 獻我應該做個大眞，論關係我 R 能做個小員，既然是小 
H ,我就不如不賀，也好落個冷服夯觀。如粜叫我混在接收人员裡，得不蒈真正好處而又同様検藺， 
我就犯不上。我告訴你，」他把餘洒喝敏，又滿上 r 朴。「做寶命工作的都 M 傻+!不怕你見笑，我 
說這話似乎有點-腐化，那真正腐化的人迪逭補話都不齿說的。當初在現地工作的時候，我和你們一 
樣純潔……去到後方久了，看得聽得多了，心理自然要有改變……負貴人可好？」 

「他去重廋了，我此 T - X 回來遛沒有見普。」 



407 滾滾遶河 


「去重廋最好，他早就應該去！」任怏回憶筲：「址下時期我就跟你提過，建議他去。他去和 
我們不同，我們走到哪裡都是馬前-¥，給別人做腳墊，_貴人荇去，能和中央高面掩觸，若是他能 
出席大會，那對東北的掩收- H 案和對琨地 H 作同志的鞞後安排，都會釘很大斛助。若是那様，我就 
可能借光至少弄個專 ft 了。」 

任俠向我們_述了許多當初有志胄年，投奔後方後的 l tJJ 遒遇與見間，以反勝利歸來後的垴況。 
最後他說他可以唱兩隻歌代表戰時流浪嗇年的全部心第一首第一句是 r 紅燭將殘」，那是西安戰 
幹團畢業時的惜別歌，可以說是爾釣離鄉迫隨抗戰的晳師詞，其中還有 r 如蛾愛火，如螢愛夜，吾 
輩愛難愛難。」 r 風瀋何懼，昂首梃身走向前！」 r 撺戟腮邊涙，脫卻_花衫，溫室不是我們的家， 
願那滿夭的風沙！」等句，蒼涼中不乏奩放之氣。第二酋是《流浪人歸來》，唱出了歸來的流浪人 
忽見家園嶽物全非•頓威唯虛椅徨的悲裒與失望，比 r 近鄉情©怯」杳的抑鬱瀋苦，更令人威傷流 
淚……煊時我瞭解了一點那每個樯面上都燃起一枝紅燭也是別有用意了，原來任俠依然懷念當年的 
壯志。 

兩個堊期過去，大局依鸽沉悶，軍調小組的活動使我們暫寄希望的爾审接收也受到掣肘。我個 
人的胸襟更缺乏開朗的因素，似乎是任俠那種流浪人歸來的淒楚心情也加重地感染了我。在涫北時 
我必須裝腔作勢；在長舂我也必須保持驊龌；4:瀋_，逭時的瀋賜，人們的眼光再也不集中於我們 
身上，我也正好绲在那些自威失意的人群裡去借洒澆愁。逭一晩，我又會同伊正到文化新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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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爾話把心竹邀訥過來。面對蒈紅燭，我佐訢他們；個歷史插曲，煽個文化新邨原是 it 絮茶室舊 
址，是我與鍾鳴握別的地方，只是情調完全不同了 clh 鍾嗚提到《火舌集》，由《火舌集》中的人 
物扯到聞道的太太，而伊 1 T . 在錦州時曾從間道太太口中聽說過我與，%如的關係。他問心竹内幕如何， 
心竹便把現況告訴他。煊時我只有_言地飲洒。也許我的酒喝多一點，伊 fll 看不過眼，便說： 

「紀剛，地下時期我最欽佩你處理感情的工夫，想不到你今天逭様軟弱。早知如此，我就不寫 
信勸你離開浪北了。像你逭稀■人最好永久留在敵後成淪陷區，在那裡你遛甸甯鬥的目標，比洒更容 
易壓制個人的煩惱 ！ J 

「你不要誤會，」我向他解釋： r 當蒈你們的面，我不否認宛如給我的影響，但只煊一件事不 
會壓倒我……」 

r 再不然，」心竹看我 M 個様子，随 U 接遒： r 我仍杷詩給你 I 」 
r 什麼話！」我等於是斥貴他。倒不是他逭句話刺傷了我另一心頭上的隱痛，我怕的是他把他 
與詩彥的威情任意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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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結婚那夭 ， afM -_ 了：个少酒。不知是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把我送回大帥府的。一覺醒來， 
QM 子夜，而且起了風雨。洒醒後的苦惱不 Msiri 痛腦服，•个 MU 乾舌爝，不是胸塞阇悶，而是你想 
用酒力驅散的記檍又一一冋聚，並旦對你威情的斲傷 M 新鮮有力。 

我本應¥到明湖荇厶 M 忙的， W 嗔耿欄，到堳時婚橄 IJ-: 在進行，同志同學，老親少女，街坊鄰 
居，幾乎有五百多位宵客，真是盛況空前。我沒有擠1禮堂覼禮，我想趁此機會找些不易見面的熟 
人燄敘談敘。第一個碰見的是捷夫，他權充總招待之_，我們在大帥府中時有 H 作迪絡，此處不再 
多話。我_他由禮堂中_出木莎，木莎的奭朗風格總是_人一頭，沒有客氣話，開□即貴問。 

她說： r 大帥府有何事忙，為什麼不早來看我？」 

我說： r 我沒有忘記你當年對我的_咐，所以特別檢點自己的腳步。」 

「你別挖苦人啦！當初我不曠得你們有工作内樽，你自己知道就箅了，何必跟我翻老帳！」木 
莎改變了口吻。 

「不然！」我說：「 - 定是我那時的言行有欠收斂，所以才引出你對我的誡言•，即使你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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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仍會認鍋；好在畴過境遷，對與不對都舖你原諒。有：件寧我#特別謝謝你，也要謝謝鍾鸣。 
鍾鳴來未？」 

r 什麼意思？」 
r 我想見見她。」 
r 別刺澈她了 ！」 

r 完全是威謝的意思。五二 - 案件前，我們得到她經由你們傅給組織的消息，為了逭個消息， 
不知她受了多少委屈，我怎會再刺澈她……」 

r 委屈？」木莎甸所不平地， r 她跟焦先生結婚 -1 不是最大的委屈！你逍 I-H 問？」 
r 她曾向你逭様說？」 
r 你應該心裡明白！」 

r 木莎，」我懇求地： r 不要和我辯論 I1G ! 鍤鳴若在禮堂裡，麻傾你把她_出來，我們三個人 
在一起談談好不好，一切由你鑑證。」 

我在禮堂外的走廊上靠窗邊等。鍤嗚出琨了，木莎似乎是多心地沒有同來。鐳鳴跟我握握手， 
但握得很輕很不自然。不知為何，我們竟如此陌生，；點也沒有老同志老明女們那種生死重逢時的 
澈情，因此我們默對良久。 

「焦先生好？」我竟世俗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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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 it 平去了。」 

「伯母呢？」 

rii 在瀋陶。 J 又是一句漤 M 的回答。 

鋪鳴如此矜持，使我幾乎無話可說，悒我必须說話，說出我内心的穑悃。 

「鍾鳴，我實在對你不起，假若我們分手時給你留個通訊聯絡處，你最後的情報會早達到組織， 
那麼五二三案件會完全改觀。」 

r 事情已經過去丫，對組鄉衬否作用也不必討論了。記得我對紀先生說過，什麼時候我都會愛 
護組織的， R 要證刚我0盡了力，也就夠了。」 

「你也曾說過，我們永遠是同志和朋女，现在•小燄工作了，在朋女的立埸上我對你的虧欠也很 
多。以前你似乎有許多話沒有對我說，現在我願意以朋友立塌做幾分補償。焦先生什麼時候回來？ 
我也願跟他做個朋友，如果他有困雖，希望你不拒絕我的好意。」 

r 不用了！」鈍嗚威慨地說，衣情恢復些我們原有的關係。 r 他不準備再回來，他在那邊能釘安 
身之所時，我跟母親就一同搬去。離間浦陨，我們就沒_困雖，你的好意，我由衷威澈！」 

r 那麼，在你来走以前，我們詳細燄燄。鋪嗚，對於你的境遇，我心寊在雖安，給我一個畤間 
地點，我們再見一見。」 

鍾鳴沉吟替，不知她是考處應允遐是泱定扭絕。未等她的衿言，；下子從禮堂中衝出許多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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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婚禮完成了，也把我們的燄話沖斷。 

接蒈就是間席。來寅們都紛紛結伴找座。明湖荇/1:浦陶城裡是數一數二的大館子，除禮堂大廳 
外，遛有許多_間的客扃，檣上懷；卜全被羅拊的親女佔用了。我們幾個覺赀刚的弟兄們，湊到廂廊 
末端的一間雅座，說是吃羅爾的苒洒，等於是小剛體的聚矜，五二三時他們在學校裡的幾位悻免於 
雖，今天正好趁機會彼此廋贺，惟一的「外人」，遛是伊正。剛上第一道椠，捷夫來說仲直的父親也 
來了，要我去陪。我一聲未響地隨他轉了谟。最初老人家倒颇能矜持地跟同桌的客人做禮貌上的舉 
杯，但未終席即籍故先退了。我想去找新郎新娘前來送客，仲伯示意免了，我尊重老人家的意思， 
便自己陪他下樓偏出，看他獨自回去。 

吃結婚洒的很少有人安坐到最後，；人離座大家跟出，我！一頭上榷時，羅凿夫婦 B 經佇立樓梯 
口鞠躬送客。我再跑到覺覺网那間席位時，正好送上最後：碗湯，甸的同志也起岛欲動了。 
r 不要走！」我說：「我遛沒喝一杆酒。大家納姬，我們1新喝！」 

打幾位同志同學確窗 M?j 有事情，故他們走去，剩下伊 II-. 、心竹、和我遛嵙六七位。我 M 心竹把 
捷夫找來，我對捷夫銳： 

「給我們逭桌重新檷上一席！」 
r 時間來不 H 了。」捷夫以為我開玩笑。 

「把你們招待人員留下的那桌分一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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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個 I 」 

「逭個什麼？你是總招待，你有權±-辦，你也可坐到逭邊來！」 

「可以 I •可以！」 

捷夫口頭應承，人並沒有動身。伊正等穩坐桌旁，含笑不龉，似乎都4-靜觀我的鬧劇如何收埸。 
不知誰去通風報訊，羅雷親自跑過來，他的母親也蹣跚址跟在後面。逭使我更理宣氣壯。我沒理羅 
雷那份鬍子，端起空洒杯對他母親說： 

r 大娘，今天是你老最快樂的曰子。當初我把羅爾從你老跟前帶走，你老當時很擔心，現在我 
總算把他平平安安給你老帶回.，而且今年娶媳婦，明年抱孫子；就憑煊點功勞，可不可以跟你老多 
討一些吃喝？」 

「你說的實情寶理，真是多虧你。捷夫呀，你照蒈紀先生的話去辦，叫館子把那最好吃的最好 
喝的都端上來，一定要紀先生他們喝個歡喜！」 

捷夫聽羅爾母親的吩咐，立時叫跑堂的撺過一個新的拼盤，我們重新斟滿酒，也一同先向老太 
太敬一杯。 

羅雷說： r 大哥，你們先慢喝，我把母親送去休息，回頭再來奉陪。」 
r 好吧，」我說：「袂去袂回！假若你離不開姚 M ，乾脆帶她一同來陪。」 
r 紀剛，」心竹接道： r 你遛沒有喝酒，怎麼說話忘了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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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可是，」我終於 . y 耐不住，情結也真開始飄忽。 r 為什麼看不見宛如 ？J 
r 她今天正巧值班。」心竹答 M 。 

「其窗，她來不來都無所調，今 - X - 最少應該遛有谷咅。來吧，我們為他戟 一 杯，祝他早曰萬里 
鵬程。」 

大家喝過了。我又說： 
r 真正缺席的遛是仲直。逭一杯為他 —— 」 

大家又戟過，沒等我說，有人也舉杯為方儀。 

「煊杯洒你們要快喝，」伊正提示辑。 r 羅 It !: 來了，逭類話訥不要再銳！」 

羅雷是一個人回來的，我們喝洒亂談更是奄無忌憚。 

杯起杯落，大家的話也都有欠斟酌。 

r 大哥，你少灌幾枰行不？」羅谢竟然制止我，並 M 對我建謅：「留替逭份_神，去找宛如算 
帳吧！」 

r 你煊話說得糊塗，_道大蚶的心裡 W 有宛如？削你喝洒！」 
r 我不能再喝了，大哥。」 
r 你不喝我喝！」 

於是我又迪灌兩杯，羅裙急得發丫譏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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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煊叫喝洒嗎？你小子足雞飛蛋打，；_所有，看人家結婚，自 Li 吃醋！」 


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洒醒後*時就想起_?!!的話，他 t _ 諷我是 r _ mM 打， ito 所有！ J 
r 我真是一無所_嗎？」 

我獨自對天花板怒吼兩怦。 r 我舆是一無所有嗎？」 

我斥資羅裙糊塗，因為我的心裡不 r 只钶宛如」，我也曾向伊正表示我不否詔宛如對我的影響。 
我由地下工作的祭垴上燒剩下來，現在熠不到完全 r 為我」的程度。我不是一無所有，我現在遛有 
一肚子的痛苦，我為我們逭一群無所飯依的工作#憂心，我為我們煊一代的胄年憤怒。我們的理想 
何在？我們的希望何存？我們的歡樂向何處去迫尋？ 

社長已經交代過，自五二 :-• 事件後幣整停刊：年的《東北公論》，擬定下冃份公問復刊，要我 
最少交上 一 篇東西以為紀念。现在已到五月中甸，我尚来<1帘。今宵，洒後無岷風阑夜 ， IH 好趕稿。 
常我拿出稿紙舖在桌上，忽然間死雛同志們含怨的幽撖和所釘顏沛流離同志們的生活慘条，都同時 
湧現#我的眼前，於是〈五冃的 Jli 迎 >煊個题 H 傕鮮血似的滴落在紙上。 

我 f 
五27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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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春天。 

那紫燕穿越柳煙， 
那黃鸪鳴慠雪敁， 
丁香的複郎， 

红桃的鮮鈸； 

這生命的歡收 fl ! 
我們—— 

沒有一點點。 

我寫： 

五 ET ， 

是開抡的李節； 
我們的許多伙伴們， 
在這個月份裡， 

生命開了抡， 

開了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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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迪寫丫：.一 n ..: 夜。第..個夜晩，我已筋疲力盡，心血嘔乾，我想.卜權去取水解渴，恍惚間 
竟由樓梯滾 tm , 跌斷了門士。上班畤，雖然可以鉞上门罩逋住缺陷，但說話時「飛肥匪吠」，兜不住 
風，發奋不清。我到附近的牙翳看過，他們說必須拔掉換新，而牙根正常牢固，若拔掉需動大手術， 
我只好跑到小河沿盛京施翳院去想辦法。 

一切手鑛都由心竹辦好，我是自己人回娘家，_的手緒枨本免掉，並且提前把我排入手術峩。 
上午+點鋪，他們_我到間 7 J 房，先#預備室做： S 部準備。宵些在羅 fit 婚禮上未得見面的同學，_ 
見消息都抽空趕來慰問，不是為了义齒，乃是為我們曾經受過的那份苦難。_論如何，同學們遛都 
把我們看作是 r 夠様的」人物。 

同學們都走後，我一個人躺在手推床上，閉上服聰，靜靜址等，靜靜地想。遛不知想些什麼， 
就聽到預備室的門輕«址被推開，一個柔聲的腳步走進來，我以為是手術室裡的護士小姐來取材料， 
所以也沒有去觀看 C 
「大哥！」 

竟是宛如的聲啬發自我的床頭，我的心立即 i ' fj 捕，沒有阕氣睜開雙目，我說 r 是你嗎？宛如！」 
然後把手伸出，像手術時痛苦求援的患冉想要抓住一點 ， w 物……宛如也把手遞給我，一隻溫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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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的手，迪掊普円尘活情威的手，_我捤胬。我暫時陶醉了忘卻發， ：ii ， 舆要叫我說話，我也很難 
決定在這個時候說些什麼才好，只好諏時間無鞞勝旮臀地向前流過…… 

宛如親切地告訴我：「人哥，早_說你已回浦陶，總想 M 你也没有見到你，我也不是你們那一 
黨的人，我也不愛到大帥府去看你。你什麼時候回到翳院裡呀？羅嵆羅大哥，心竹葛大哥，他們都 
早早回來了。你們鬧事那年，你們家裡可真受了大禍了，當然逭也不能柽你們。去年舂假，我回泰 
城家，在曾濟醫院碰到紀伯父，伯父和叔父都說只耍你能平安回家，什麽都不希望了……你就趕快 
回來吧！奥雄□經做過丫，做個大夫就行。不然，你再在外面胡鬧，老人家會侮心的。大哥！你聽 
見我講話沒有？」 

當然我都聽 in' 了。我雖閉蒈刚_卻開啟心門，_宛如的話一個字一個字淌辮在我的肺腑。我靜 
靜分析她說話的心理，細細 flflli 她言語的滋味。勝利出獄死而復生已八個多月，現在才是第一次聽 
到人間的話語。宛如的胸脯必是緊緊址貼銲手推床頭，經過手推床的弾锫，可威到她那撲咚撲咚的 
心房跳動。在紗布藥棉酒_消#水外，我遛_到女孩子們特有的芳香。什麼夜行人苦行僧，我都不 
要做了。賜光、花草、淸泉該多好！我本是凡間的活人，我塯是喜歡充滿煙火氣的+里紅塵。宛如 
的話雖然有些啬怪勸誡，聽起來卻是那豳悅耳受用。若是我的親姝妹，我的母親，我的父親說我的 
H 作是「胡鬧 J 的話，我 一 定耍出 rr 駁辯，伹宛如的話就是對，一百個對，甚至我的_中已隱含了 
威激的淚水，我是不應該再「胡鬧」丫！於是輕輕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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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遛有什麼話說？」 

r 我耍聽你的啦！」回答得依酱那麼天真。 

r 我的話可能太多，但我只先問你一句：你勸我冋翳院，我遛有什 It 希望？.」 
r 做醫生_!」 
r 做翳生有什麼意思？」 
r 救人喃！」 

「雏來救我呢？」 

r 大哥……你……」宛如的聲音有些慄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r 你該明白！宛如，我#聽你心裡的話！」 

由手推床 ® 傅來她心跳的_律間始紊亂， N 時驄到她的呼吸轉為急促，而她也陡然地逬出一句： 
r 你活箸回來，不如你死去！」 

這是阛於我希望聽到的那類言語，但宛如如此說，倒是超山我意想的濃烈！我立即睜開眼睛想 
看看她的峩情，可是預備宰的門間了，護理長商聲叫筲： 
r 孟小姐，鵠你斛忙把紀大夫推過來！」 

俗話說： r 壞牙易掉，好汗難梭」，也許是「醫不翳己」的關係，他們弄了半天，最後迴是用全 
身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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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心竹送我回他宿舍休#，借裨麻醉削的餘力，我整整睡 f 1下牛的覺，把許多天來的 
疲憊都恢復了 C 醒來時已近菌昏，我沖了一杯牛乳當做晩替，然後#房前的庭園中散步。煊座花園 
洋房本是 M 爾教授住的，位於我們大學宿舍區的1€>光徇後分配獨#1師住用了。 M 爾教授是園 
際病理界知名學#，最與 •!• 齿讀術的學生，谷咅被拙前曾留在他的教室裡研究，現在他又在美為谷 
咅辦了一份紐約大學的獎學金。當然 M 遛要威念他住獄時在美俘營中治病的一點機緣，若不是杜克 
少將回美後熱心幫忙，他與 M 爾教授也不能逭麼快取上聯絡。夕陽西下，倦鳥歸林，舊地重遊，倍 
增威思 

心竹—院査房回來很晩，我想和他燄燄，他認為我於牙部大手術後必須絕對 r 住 n 」 ！不然 
不易 消隨。 埴 ，； 方是朋友的忠告，同時也等於是 「機師命令」 ，我 R 好幾次 ?: J 心住要說的話 ，躺# 床 
上跟自己商量。 

夜是靜的，夜裡的獨身宿舍。席#思床十分溫軟，使我煊風 li 客不易逾應，何況白天睡多 
了， M 個時候更容舄消醒。手術部位也開始加痛。比 MM 雛 y . J { J 耐的， jiM 宛如那句話重創了我的心。 
自從聽她那句話，我心一直在額抖。初回熵陶得悉她與徐凡訂婚，我雖内心迫悔澈動，一想只好「算 
了」！因我一向主漲：愛一個人，就耍使所愛的人幸福。宛如既已投向徐凡，就該使她心安意靜， 
不對她做任何形式的攪播，像#龍汀時我不給詩彥寫 K 組佐卞：梂。因此我住大_府，出小南門到 
小河沿沒村幾少路程，卻從来回過施鞔脫，就是 M 於此補心理，並不是如羅爾所說怪雒怨誰。 





天 il!: 不仁，奴使神荖，我竟因回來拔牙而聽到 -M 如那句話。她本應噻幸我的生還，卻反詔為我 
不如死去。 

我一定要弄明白逭話裡的真正涵義。 

「心竹！心竹！」 

心竹以為我發生緊急情況，迅由外間走進，杻亮榷燈，見我平靜躺臥，不免惶感。 
r 你喊叫什麼？」 
r 我想說話！」 

他皺皺圈頭，咬睃瞒，，沉思了：會，便斜侬在床前的沙發上銳： r 你說吧！我寊#也睡不 

? j 

一個1深夜，兩位尖眠人，燄話是最好的辦法。 

我倆都燃超一枝紙煙，我1:不便吸的，但 W # 普那拽煙#繚绒，也能減卻不少煩惱。 

我告訴心竹，今天在手術預備室裡宛如向我說的那幾句話。我問他： r 你看，逭是什麽意思 
呢？」 

r 她真 M 様說嗎？」 

r 我的牙疼就夠受的，.雛道還 fj 興趣編•!•_?」 

「煊是什麼話_!」他猛然將大半桉煙摔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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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從床上坐起。 r 是呀！我就是要問你，逭是什麼話嗎？」 
r 既然如此，我就把一切情形告訴你。」 

於是心竹說他跟我去龍 fl ; 趟，沒有見到詩-彥就怪令他浊鉍的，滿希望回瀋賜能把宛如的好消 
息帶給我，誰知她已訂了婚，所以也就沒釘寫信告訴我。可是宛如每次遇到心竹都要打聽我的消息， 
要他把我這幾年的情形詳細告訴她。#如工作内幕啦，獄中受刑啦，有沒有感情密切的女同志啦， 
遛有一次問到有沒有#龍 VI 會見詩-彥啦等等。有幾次心竹很想把我們#長舂的心意告訴她，可是總 
未講出口。因為那樣怕使她心緒不寧。同理，他也来把逭些話告訢我，雖然我回來以後，宛如因未 
見我回醫院，又向他追問幾次。最後，心竹結論說： 

「事實很明顯，逭種女孩子一點沒有主見。你走了，她就愛上別人•，你回來，她又想念你•，朝 
秦暮楚，反覆無常。你遛值得為這種人去傷腦筋？」 

「心竹，你不能道様批判她！她的個性雖然柔弱，但對愛情不會奄無主意。假若責怪， R 能寳 
怪這個時代，或者貴怪我自己。她是個善曳而單純的女孩子，我們不能期望她有堅強的行動。當初 
她曾經向我表示過她的感情，只是我裝做不知，故意漠視。琨在 ， H 能說是我們在變，我們的命運 
在變，不能說她朝秦幕楚 IX 覆無常。假若今天我們不是活替回來，我們熠有何話說？.」 

「那麼，你打算怎様？」 

「你聽我慢慢講喃！」我有此：：•个耐傾心竹的順口打岔，他也可能討厭我的囉嗦。這不能怪我， 



423 滾滾速河 


我的牙齦_醒，痛說話，自_流暢。 

「我現在有一個辦法，」我街定地丧示：「以前為了 h 作我曾經撊1、曾經迴避、曾經放棄的 
感情，現在我想堂堂正正圯收回，不符它#此_間經過什麼_化。除非……除非她……」 

r 除非她結婚？」 

r 不，除非她本身現在不愛我！」 

r 你以為她遛愛你嗎？你知道他們決定下個月就結婚了嗎？」 

「逭就是我要和你射論的目的。我尖岷^你也陪我尖眠，就 M 迆再消逭一點。上午，我遛以為 
宛如說的那句話是 一 時撒動，超乎想像。方才聽你銳她：再地打聽我，使我深：贈意議到那是她 
從心底發出的悔怨。為什麼梅？為什麽怨？那是由於愛！那是一稀愛的悔和愛的怨，我不能再漠裉， 
再裝做不知，再任她對於她的愛猶疑徬徨。假若她與徐凡的婚約是錯誤的話，我不能譃它錯誤下 
去！」 

「煊稀愛徬徨的女孩子的 t ，耍不得！唉！我動你塯是放棄吧！」 

「不！我不能再故棄。我要急救！迫不是像你所說她個性柔弱愛徬徨，窗在是愛的锗徨。若是 
她過去對我沒有過愛，成矜說現在對我已沒軻了愛，那她今天就不會有愛的格徨，甚至於悔怨我活 
箸遷不如我死去。我們都了解她的性格，她不像詩，彥，荇是詩彥遇替 M 種情況，她不會猶疑，她想 
回來，一下子自己就會回來。可是宛如，我們得 M 力想辦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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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什麼辦法？你想把她搶回來？」 

「不是搶，是為她開門，敞開門，敝迎她回來！」 

「你想辦法開門吧，我替你跑路。不過，我不敢保證能跑出什麼結果。」 
r 不管結果如何，我們现在要面對一次現 t ，不再迴避。明 -X-， 我決定遛住在你這裡休餐， 
把宛如邀_過來，我要親自和她燄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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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 宛如，大哥_你原諒，今晩 M 你來想和你談燄。」我開門見山的表示： r 以前，大哥總杷你 
當做自己的妹妹看待，有時候雖然也想到姊妹以外的關係，但因為怕迪累你，就一直自持箸做個大 
哥的立埸，所以每逢遇到你有些特殊情緒時，我就申斥你……故意說你是小孩子，故意說你不懂事 
……我想那時候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現在在 M 裡，向你做一次總抱歉！ J 

「不要這樣講喃！大哥，」宛如也很感動地：「其 t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幼稚無知！當日本人 
到醫院來报人的時候，我才知道大哥們真做替偉大的工作，也明白了大哥常常鼓勵我們的話不是空 
談。所以鬧事那夭晩上，我雖不知大哥在哪裡，伹我一面替大哥掄心，一面替自己後悔•，我覺得對 
大哥這種人以前竟有些不該有的威想， ， w 在不應當……」 

r 我給你矯正，」我說：「你方才所說的「感想」，應該說是「感情」！」 

宛如看看我，沒有辯駁。繼鏑說： r 所以那幾夭，我每天都為你禱告，求上帝保護你……我遛 
想過，幸虧大哥常常申斥我，不然，我若成了大哥的絆腳石，該多罪過！大哥，你不知道，我是多 
麼後悔我那小孩子般的感情，現在反聽你來抱歉，我是多麼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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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好了， M 就夠了，」我緊接舊說： r 現在的問題，不是嬰討論誰該向雄道歉的過去事，我是 
想和你研究研究過力在我們中間到歧發屯過什麼樣的威情。過去的事 R 有我來负责，因為有些話當 
時不能明_。現在，我們從 0 Q 想想，我們從認識到分開以至今天再相見，我們是否只有兄妹威情？ 
煊中間有什麼變化？變化的結果是否合適？有沒有遺慽和錯誤？假若真有錯誤和遺撼的話，趁替這 
錯誤遛可以杻轉，遣慽尚能補救的時候，我們要杻轉它！袖救它！」 

「大哥……」宛如有些裒怨悽悵地說： r 今天，遛提逭些做什麼！」 

r 不！宛如。今天我們一定要弄明白，你已經 M 大 M 憷事，我也沒有工作祕密再要隱避，我們 
耍公開地燄，要坦白地說，我們都要銳心裡的話。」 

r 唉！一切所發生的事，不都是公開而坦白了嗎？」 

「不是逭個意思。過去的不說，昨天我們勝利後第一次 M 面，你就梅怨我不該活替回來，我即 
感到你心裡定有隱痛•，再加上蔚大哥告訴我你對我特別關心的消悤；遛钌我去錦州時，老牧師的太 
太也向我説翳院鬧事的時候，你遛燒了一本曰記； l tJJ 一切，都證明你我之間有些問題……宛如！ 
我已説過，過去的鉛誤，都由我_己负贵，今後不能再料錨詡。」 
r 大哥……錯就錯了吧！現在遛有什麼辦法？」 

r 宛如，」我開始澈動地說： r 我很誠懇很鄭重地向你說，煊是關係我們彼此一生幸福的事， 
我們先不要願皰既成的氺 - W ， 我們迆從最原始的地方檢討，從心撤的深處研究••个能一錨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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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大哥……別說啦……」宛如低>'丽-±-，怦荇也低啞而瀋述，她似111被我趕到解剖軎上，但她 
不願被開膛剖心。她想做最後的掙扎，或冉說是無言址求餚了。 
r 宛如 I 」 

我也忽然說不出話，；般酸楚衝上柯峽，幾湳熱浪自眼珣谲山……但我強自噛住……稍靜一靜 
後對她說： 

r 宛如，現在坐在你面前的，馏是你從前的大褂，我仍然以大哥的立塌向你説幾句話：我明白 
地告訴你，大哥曾經做過；番像你方才所說的偉大的唞，那是人生的 B 一面•，你不知道大哥也 S 受 
丫很久很畏、很重很大的痫苦，那 M 在氺業中所得不到的威悄。假如 H 是大哿自： u ,大班可以忍受； 
假若你也有那補痛苦而旦與大哥饤關，那就是我們黹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今天如能明確址談，坦率 
地談，也許問題很簡玴，也許問題根本不存在。伹你若不談，避免談，就表明問題深刻而嚴重。難 
道你遛讁大哥像當初那様裝鳒作啞？」 

宛如迅用雙手掩面伏#案頭上。 

「煊様，」我說： r 我 H 說兩句話：第；，大哥當初就愛你，那時未說，現在說出來。第二， 
現在我仍然愛你。我再說一遍……你都聽到了吧？至於你，我也問你幾句話。若是對了，你就點點 
• r §; 笤是不對，你就榷捕 UTic 記住！驭從心裡冋答，不要為雖•，我不怕你說不， W 怕你說假話。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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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不愛我，我會永久站在兄妹關係上，大哥一向姮剛強人，當我瞭解事窗真象後，我會更剛強， 
而你又得重見你所岽敬而歡樂重生的大哥了 C 所以，現在，我先問你•常初有一階段#兄妹鬮係上， 
你曾對我 M 藏過別的感情。對不對？」 

宛如沒有表示。 
r 你回衿喃！」 

她點一點頭。 

「但是大哥沒有表 ：> T '*， 你以為對你沒有意思，於是不得不 5 i 做打箅…… J 
「然而大哥是你最初發生感情的人，給你的印条最深！」 
r 假如大哥真死了，你會忘掉那過去……」 
r 不料大哥又偵悻生遛，於是你發生了心理矛盾。」 

宛如又點頭又搖頭，又播_又點固，我幾乎#不淸她的意思，因我_顧自說_話。但當 a 把逭 
些問題像小魚吐泡似址吐完以後，宛如也抬起頭來移開雙手，露山一副安詳而舒暢的面龐，那雙射 
人咨歡而充滿淚痕的大__也流散山I稀隣痈被人 tf 解時的欣悅。 

「事情簡單了。」我也比較輕鬆地說： r 現在只有 一 個問題，那就是你現在遛愛不愛我。你可 
以用較長的時間考慮，然後再回答。」 

她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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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開霧散，透出陽光，一切都象徵顺利。於是我_她： r 來，我們先吃點東西！」那是心竹給 
我們準備的，就擺在我們中間的軎桌上。 

宛如遞給我一瑰高級點心，自己取去一顆紙包 W ,沒有立即剝吃，先在手中玩弄。 
r 大哥，遛有一件事你沒釘棍到，」她问憶拷說：「促使我 B 作泱定的，遲有另外一個原因， 
不單是你對我沒有表示 C 」 

「遛有什麼原 IAI ?」 我疑感。 r 我来向你表示，只因;1:作太乜險，怕你受亲迪，就是如此簡 

單！」 

r 我覺得那時，你似乎在愛詩彥。你好幾次對我誇獎她，說她比我勇敢剛強……」 

「哪有的話！」我不等她說完即加以駁辯： ra 們相虛;- : .年，和詩彥只能算聚首一一:面，那能談 
到逭些！」 

「我有 M 種直感，我覺得， .¥. 少詩彥的心裡會很愛你。記得我們#同相聚的那個夜晩，你們燄 
人生理想談得那麼投機，一見如故。當時我就想，她與大哥也許比我合適……而且你又那樣支持她 
解除婚約……不然，我不會那麼早就答應徐凡。」 

「唉！你意會錯了，那都是為了工作。」 

「大哥，」宛如忽然建議： r 我看你最好是等一等詩彥，這三年，她並未結交新朋友，她也許 
是正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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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錯了，你更錯了。」我向她解釋。「我走的時候曾將詩-彥向菌大哥介紹。她是等貸大哥，並不 
是等我。」 

r 你怎能知道？」宛如不以為然。 

r 我們不必辯論，編葛大哥自己作證。」我起立，走到圖書室的門前，喊道： r 心竹！心竹！」 
這個時候，我最怕有人將我與詩彦再扯到一起。 

心竹開門走過來，嘟嘟晴噴地，滿腧不高興： r 你們燄你們的話，叫我做什麼？明天我遺有一 
個大手術，我要溫習溫習解剖圖……」 

r 對不起，心竹，」我說： r 我和宛如燄得順利，將來免不了重謝你。方才宛如給我建議，要 
我等詩彥 I 」 

「那你就等詩彥好了 —— j 他竟板起臉孔拉出怪臀。 

r 不要說笑話，心竹！現在你必須把我們在 M 舂那晩的決定，詳絀講給宛如聽。這是宛如決定 
她下一步的關鍵。因為她誤會我愛詩彥，所以才轉向他人。現在，如果她了解了你與詩彥的關係， 
她就好考慮回頭了。」 

心竹見我說得鄭重，便不再报狹，然後介乎我們中問，坐在桌子一端，誠懇地向宛如述說我們 
在長舂時的心意並一同去龍江的經過，同時也向她進古保證： r 紀大哥確 t 愛的是你，不要誤會別 
的，回到他的身邊吧！你現 #3 iw 訂婚，很好解泱。紀大哥已下了決心，即使你已經結了媚，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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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1愛紀大哥，紀大哥仍會把你掩回來。」隨後，他又對徐凡稍做微飼，煊是在我的立塌上不能說 
的。 

「現#,你總該明白了，」我向宛如提示：「你遛有什 li 疑慮，統統提出來，然後好下正確的 
決定。」 

r 那麼，葛大哥，你一定要等詩彥喲！」 

r 那是一定的！」心竹肯定的表示，又向她繼縮解釋。 r 紀大哥就怕你又愛他又不敢回來而增加 
你的痛苦，所以回瀋陽煊麼久也不歃跟你見面。現在你就乾脆回來，別再猶豫！」他倒比我性急， 
單刀直入 it 向她叫_，也許他急於回到隔壁蛊室，研究手術圖 

r 大哥，」宛如起立，稍加思索地說： r 你們二位都在座，耥聽聽我的意見。方才紀大哥用了 
許多假定的話來問我，現在，我也用假定的話問問你們吧！」 
r 一句話就算了！假定什麼！」心竹故示不耐煩。 
r 讁她先假定吧！忙中出錯，事緩則圓。」我替她緩頰。 
r 假如我說……」宛如對箸我，「我從來就沒有過呃？」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不好出口，我卻能坦然地回答她：「那就說明，大哥以前所做的處理都完 
全正確，只是把你昨天所說的話誤解了。由於現在把話說明，消除誤解，我們中間的威情仍歸原位， 
再無糾葛。等到你做新娘的曰子，家鄉仍未收復，親族不克到塌，我還可代表你父親給你做個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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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我 M 様銳時，似乎 B 達到一穂超然忘我的堉 W ， 對宛如做到丫慈情的關懷，盡到了愛護的貴仔。 
r 你太好了，大哥。」宛如深受威動，繼綃又銳了幾個假如，自然都不成問題。最後也說到假 
如現在她仍愛我，我怎麼辦！ 

我當即表示，只要她說她熠愛我，以下的寧都由我與心竹處理。心竹也接口說，結婚□期、地 
點、方式，由我們自己決定，解除婚約的事山他出頭，明天手術^畢，他就去錦州找徐凡，不消 r;: 
天便給我們辦個乾淨俐落。 

r 那麼 I 」宛如闬笑瞇 li 而略威羞澀的眼色 II 蒈心竹。 

心竹會意地：「好！你_个好意思當我面說你愛他，我走開，我就击開！」於是他離去了逭暫時 
不適合第三者#在的空間。 

「你過來吧！」我說。 

宛如稍顚遛疑似很袂地從桌子那面轉過來。我本想再說 一 次，_她再考慮最後五分鐘，伹是我 
自己卻先不能自禁了…… 

心竹老早說過 •• 「宛如是紀剛的！」我不能再將她遺失。 

很久很久，她從休克狀態中甦醒，漫睜 1 H ,仰望错我，發膂愕怔。 
r 我是怎麼的了？我是怎麼的了？」她喃喃 it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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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常，一切美好。」 

r 不對……不對……我都與人訂婚了……為什麽竟在逭裡……大哥，我是不是違背了社會的禮 
法？我是不是觸犯了上帝的誠命…… j 宛如又開始泫泫地流淚了。 

r 都沒有……你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訂婚：別人跟你訂婚，那是他們的錯。純真的感情是超自然 
的，超社會的，不受法律和習俗的制裁。沒有人敢說我們不對，我們是愛，愛是上帝的恩賜。上帝 
要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只要侬從祂的_意，#求真純的愛，對它忠 W ……」 
r 是的……尋求真純……對它忠實……」 

終於，宛如的浪消丫，我們又並坐燄起家鄉。燄到那我們所熟悉的小城 M 光；談到冬日雪後在 
城外荒原上如何迫索野兔的艿蹤：燄到 M 闩贷昏在嫩江河畔如何赤足涉水捕捉小魚的樂趣……燄到 
她父親迴剩下多少根稀疏的 1-1 铤，也燄到我叔叔 M 否仍如往昔地為敬仰他的患^鞔病……同時 ii 聯 
想到幾位聞名地方的好人，是否0遭受拈撤的迫害…… 

我們似乎重溫了多年前我們#翳院裡的生活， R 是比那個時候更親近， M 無忌諫。我為她榆理 
那被拂亂了的雨條髮辮，她拿起我襟前的領帶默默址摺弄。我們曾燄到徐凡的處境，詔為他是一位 
善無辜的不幸者•，我們泱定給予他真誠的同情，不_他受半點刺澈。我們也談到心竹與詩彥，為 
他俩未來的曰子祝福。當然，我們增設計一下我們即將來臨的生活。 

宛如告訢我，詩彥的父親曾對詩查貴問，可是詩彥沒有說明，所以她的父親一直對我誤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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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真是誤會了！」宛如也問我由她手中耍回來的信都弄哪兒去了，我告訴她地下時期我出版 
一冊《火舌集》，給她的信都蒐旗在那裡，不但沒宵燬靡，而且晓為流傅。可是我問她在她所燒掉 
的曰記裡克竟記些什麼？她說她偏不告訴我！ 

我們娓娓而談，不知更夜已深。 

心竹從隔壁書室出來，耍送宛如冋去。他說今晩他转再沒旮機會瞄覺，明夭恐怕沒有精神開刀。 

於是我送她走到門前，對她說 •• r 站住，面向我，_我知道你袂樂。」 

她就像一名小學生似地，按铸老師的口令 ， N 轉身來對我微笑。 

第二天，我的輸神大振，立即回大帥府辦公。對各址流亡來浦的同志比平時更有耐心地加以安 
慰，加以接待。昨夜，宛如對我所作的表：不，使我重迤美澜的人生.，今天我變成；惝真正的慈善家， 
一點也不吝惜對別人付出關心；我心搬不洱空虛，我要譜美上帝；對於侬賴國增力量可以掊收東北， 
我也和別人一様地充滿希望。宛如是我第一個留有美好印朵的女孩，只要她塯能以最初的感情接待 
我，我就不能不愛她。然而愛耍忠不能奋半點虛偽，姮不可以一個人作另一個人的替身。現在 
我定靜澄思，我才知我確窗是最初就愛宛如，只 M 她的性格不適於風險，又闪愛她而深恐傷害她， 
所以 R 有將 W 舂之火，坩舂的生命，宵春的熱锖，宪全投注於 H 作。其後，我曾以不忍灼傷宛如的 
烈火失手燒向詩彥，幾乎以詩彥為鵠的射山愛神的金箭，從那段叙-货森冷夜行生活的#中，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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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起思念詩彥的煙。 M 舂夜談時，心竹先要詩彥，我不得不回取宛如，我遛有一點以為宛如是詩彥 
的代替，而今明白了，原來地下時期詩彥對我是宛如的化身，現在才正是物歸原主，各得其所。我 
真臧謝上帝，幸虧我對詩彥所表現過的瞬間澈情，適度而止，使我們互相間的關係 H 是一種朋友間 
最出示高、最美好、最善良、最聖潆的記檍。 

下午六時，我早早到文化新邨去準備。我不理#那鬧哄哄滿堂的顧客，在人叢中找到任俠，對 
他說： 

r 老任，給我一個最幽靜最舒暢的房間，拿出兩瓶上好的美酒，再準備幾份特級西餐……」 

「你好運，正巧遛有一間。有髙資的客人？」他略1|1奇，以前我們來都是隨便找座的。 

「有超乎你想像以外的客人！」 

r 遒命！遒命！」他即吩咐侍女照辦，並將桌上的紅燭換新。 

我就是煊様的人，我的袂樂必讁我的朋女分享。我與宛如約定今晩在此舉行一次晩餐會，將我 
們昨夜的決定先向知己人宣佈，用俗話說也可算是訂婚，但我們不願用逭無聊的字眼。我們也想徵 
求徵求大家的意見，用什贐方式擇什麼曰期進行下一個節目。紅燭洋溢箸溫暖的光輝，幸福在我心 
頭 M 漾。伊正先到；羅爾還沒有來，也許姚 M 又怕我把羅爾帶走，不齿放他離開，好在他不來也無 
關宏旨。可是時間已過，仍不見心竹和宛如的蹤影，任俠走過來問： 
r 老葛來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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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他就是負貴為我的人！」 
r 別又紿急症患者耿撊了。」 

r 不會的。可能是被_的客人耍打扮打扮，贽些時間。」 
r 怎麼？是女客？」他興甯址舉起杯子，「為你祝福！」 
r 謝謝你。時間尚早。」 

我說逭話 R 是表示我對成功的憤重，正像外交家對於沒有公佈的消息，不願事前透露。伹任俠 
卻餚有興趣址迫問，並願以啤洒一打先换取内樽新間。 

大半多數人平常無事時，都懶於給朋女寫信，.麥 - w 數帘就乏轉可陳了。但遇有重大袂樂成極 S 
悲傷的事則迥然不同，後街是 S 不了，前冉是裝不住，因之便要逢人傾吐。別說任怏迫問，不然也 
要向他宣告一番。同時我也正式_他為宵荇。有此一事伊正早已知曠，但我不怕他聽得腻煩。話剛說 
畢，心竹來了，只是單單一個。我繼總 [ nj 樓梯口漲望，後面也上來幾位女客，個個都不是宛如。 
r 別看了！」心竹迮到我的面前說： r 她若來，我不會走在前面。」 
r 什麼線故？」我有些敏威。 

r 我早就說她是個膿包……」心竹一坐下就開始咒 M 。「我到班上去會她，別人說她舗了 一天 
假，我找到她的宿舍……她遛在絜頭大哭……總之，她不幹啦！她後悔啦！」 

r 她後什麼悔？」我怒問遒： r 昨夜我們說得消淸楚楚，每：虛闕鏈都由她主動抉擇，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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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點強迫她的意志，她又後什 t 悔！」 

r 你不要對我兇 喃！」 心竹不耐煩址對我傅述 ： 「她說她後悔她那：个幸的命運；她後梅在沒有 
接觸徐 K 以前暗中愛過你•，她又後悔#你尘後公然愛了徐凡。逭些天，她就很痛 i 古了，但她遛能支 
持。昨晩你向她撇牌的時候，她雖毅然回向你，可 M 離間你以後，她又夬上了那份 rj 氣。她說她與 
徐凡訂婚也袂一年，不是沒有一點情感。 」 

r 那麼說她愛的遛是徐凡，昨夜對我是 1H 餽 f'i!J 

「事情那様簡單，她就不必哭了 C 她說她不是不愛你， W 是太怕人間的問話和上帝的懲罰 C 她 
對我說，誚你不嬰再想她，希望你能像岱初那様將她捨棄，將她忘去，成卉就當她死掉！」 
r 真是胡說！我們誰也沒钶死掉，我怎能忘記她？她又怂能忘記我？」 
r 所以我說她是個膿乜……就是_你恨恨她……討臟她……」心竹歉意 it !: 解釋：「這様，你的 
_祌會好些，不然你有什麼辦法 ？ j 

r 我什麼辦法也沒_,」我颓然址把兩條德痪無力的圈襬開，將身體仰靠在卡座上 ，斷斷 續嬙 
地說： r 宛如本是經不起風波的孩子……搮搓威情的唞，她伸不出手……現#看起來，她連堅持一 
個選擇的力量也沒有……怪可憐的……都是我不好，傷害了她。我想 R 等明天再去找她，把她拖出 
來，帶她上火車上飛機，去北平-±-南京……遺逭址击，遠遠址離間……離開逭一切令人矛盾痛苦的 
地方……來吧！乾杯吧！為煊多變的時代，為煊多變的情_，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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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間内，聽到一件事兩個極端的消息，使任俠尚義的任怏君動了澈忿，說： r 這種女人根 
本要不得！天涯何處無芳草？ a 看你就算丫。不然，你想出铖的話，我可以給幾個朋女打電話，把 
姓徐的抓起來幾天，看她如何……」 
r 好啊！」我未加思索地應和。 

r 逭事萬萬做不得！」伊正即時出言糾正，同時持重地向我說：「紀剛，現#你要理智地處理 
煊事。很明顯的，此時事難兩全，進退都釘暗影。為宛如計，你應該放開她，別使她再多受刺澈。 
你自己就曾說過，愛；個人就應該以她的幸福為1。常然，理論和樹踐是兩回事，不過目前，你最 
好是 ， n 踐你的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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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怪有人說：上帝是快樂時候的瘛， !Ai ，- ll , !MM 發怒時候的上帝。原來上帝與魔剋竟是一位「神」 
的兩面，對人類的禍福任興予#。 HIT 天中便_給我 I 次臧情上的瘧疾，忽熟忽冷，一苒一憂，真 
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 

我一點也不剛強丫！對宛如熠抱有一絲沒宵希望的希望。我不理心竹那稀郦夷不屑的目光，仍 
誚他給我安棑一次約會，好歹我都耍和宛如再燄一談。 

心竹下班回來了，對我撩报地說： 

「好消 息！ 好消息！她•要 見你！ 」 
r 什麼時候？.」我自然急普問。 
r 就是今晩。」 
r 她說來嗎？」 
r 她要你去！」 
r 我去？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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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到他公館。」 

r 她，哪有公館！你是說到她宿舍？.」 
r 你說誰？」 
r 宛如喃！」 

r 我說的是負寶人！」心竹忽然拉下腧子。 r 你別老提宛如宛如好不好？今天我在班上，伊正打 
電話來說，負資人昨晩已由钷廢 mtol 來。國軍今曰中也收復了四平，新： ¥ [r. 繼纊前進，指向長 
舂。所以負貴人急急找你！」 

負貴人說： r 我知道你對黛政工作奄無興趣，我不反對你回你本行，但你不必今天就急急地退 
出:1:作。我堳離不開瀋_，希望你能隨軍到長舂去，主持北部的工作。老吉黑雨省，你過去的關係 
最多，長舂 一 掊收，他們又會先聚雄在那裡。你想，那 li ^ IMJ 志流亡無侬，那麼多同志生活困頓， 
那麼多同志家敗人亡，那麼多同志苦悶徬徨，你就為了耍做一名什麼時候都可以做的1生，而掉頭 
不画，而安心離去？今天，我對任何同志都不能再下命令，悒我對任何同志不能說沒_貴任。所以 
我找你來，以同様沉重的心情_待你再揄 s :段作。」 

我隨新一軍，再度進入長轡 Mi 天，正巧又逯五二一 i :。 不過我們並沒有為逭個口子興起更多的 
因為像國軍剛進瀋闼時 •！ 様，一 t)J 人們又都燃起新的希望。自「四一四」長#靡守到「五二 
•-」再-度收復，期間甚短，而拮 t 此時的城^^^，除了作^稀反政府的^傳並搜刮物資金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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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同志尚少殺害。歐凱同志們也都平安潛伏住了。 M 舂一接收，鄰近各縣市潛逃來長的同志們也 
都有了遛鄉的希望。逭一期間我們與軍方配合得很好，我們許多同志都參加了軍隊，主要的是擔任 
戰地情報任務。我們的同志慣於冒險犯雛，又熟悉地理社會人情，而且很多人尚在未收復區潛伏， 
線索密佈，消息靈通，對國軍的擴展推進助益頗多。 

中間，我曾回瀋陶一次，因來去匆匆沒時間到小河沿 -!;• 看心竹，那晩就住在中蘇聯誼社，和伊 
正幾乎燄了個徹夜。所談#都是時局與工作問題，甚少涉反感情，因為宛如已於我回長舂那天被徐 
凡接到錦州去了，對我等於不了了之。最後伊正告訴我，他已決定下個冃辭掉行營職務，想再回東 
北公論社重幹一番 。 M 一次不是被捉，是他自願，因為他 r 逃」了一個階段後，覺得#任何處「工 
作」，都不能發揮理想。 

國軍於收復長舂、吉林，反附近幾個衛 M 縣份後，軍事進展便逐漸地停頓下來。先是政府擬定 
拿到東北的新一軍、新六軍、七+ 一軍、五+二軍、十三軍等五個軍，不能同時運到；而國軍於線 
的突進外仍須做面的擄展，接收一城後又須留兵駐守，開始背起包袱；因之沒有更多餘力繼續挺進 
了。其次是中共的武力已經形成了野戰軍，和國軍指向的矛頭正面對壘。再其次是三人小組發揮了 
利共的功能，軍事調處的結果，處處對國軍不利。於是收復區不足東北整個疆土九分之一。沿山海 
關、錦州、彰武、通遼、遼源、_安、徳患、五常、永吉、海龍、輯安、安東，折返遼南的金、復、 
海、篕等縣境，形成一個很小的内珅。充氣的管道，從陸上只有遼西走廊；從海上因旅大仍在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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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中，只能利用設備不灾的葫1岛和營1:1，無力使 M 個小珅槭敁。時曰抱延，煊個小珅的珅皮也 
逐漸硬化起來！ 

1 M 就是三個冃，復刊的《東北公論》也出了；： 六冃份刊出〈五冃的 JU 運〉，逭篇女章在同 
志群中掀起很大的反應。歐飢曾說：「煊寓是為我們苦_的、苦痛的、苦悶的同志們，吐出一口溜 
重的怨氣。」七冃份刊出〈北荒道上〉，那是我一年前在 r 北滿」草原上和尚勇同志宣撫民眾武力的 
;段虫活經歷。我強調那-财人的未收徇區的民眾，對政-时企望擁鉞的埶誠——如果我們能把握時間， 
在他們尚未完全冷卻以前 I 仍是政府的助力 。八冃 份刊出一篇 <東 絜風雲 >， 那是自王爺廟方面潛 
來長舂的同志們所提供的地方情報，由我輯寫而成。所謂 r 嵬鏟」即指偽滿畤期興安總省所轄範圍， 
以王爺廟為政經中心，界於遼北、 m 南、熱朿等^旗地區。 u 本佔撺柬北初階段，曾誘使内絜 I 1 !-脫 
離中央成立内蒙自治政府，陰謀来逞卻硏■卜分化的禍根•，勝利後，外蒙耦於中蘇條約在蘇俄勢力下 
宣佈獨立，又對萦胞增加了新的刺澈；而共撖在此時期也採分化破壊計策；因此「東蒙」地區的野 
心家們， B 在王爺廟組織 ijr 朿萦人民自治政府」，使朿北的掩收工作迺洞亂、更複雜。 

〈北荒道上〉和〈南禁風雲〉逭雨篇-乂窜特別引起新一軍政治部的興趣，派個科長來_我去研 
究。他們說四平七十一軍方面也很注意這頂資料。當然他們所注意的 ii 是戰 It 情報而非接收政策。 
關於大局大針我們力參與，我們的意見，我們的宵料，能獲得地方軍政人 M 的重視，亦屬不枉 
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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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活動沒有停息，戰線卻很少變 M 。政府軍隊来做撺 M 性梃進，共方的武力則時常到接收區 
内來突襲竄摱。大體說來，自三十五年冬初¥.:+六年舂未，那是一段軍事僵持的局面，或者說是 
兩個角力者未分勝負前那稀形態的平靜時期。可是流亡同志們卻陸續增多，分別集中到四平、長舂 
這兩個地區來。按著新省制亩，松江、合江、黑龍江、吉林，都順苕中長鐡路自咍爾濱而南下或自 
永吉而西來•，嫩江、興安、遼北，則沿平齊線集中於四平。最初由於以為國軍可能隨時前進，部分 
同志來後，尚可潛回活動，以便策應.，最後則有來無柱了。 

當我再回長舂時，負貴人曾和我燄幾點現_段 H 作内容，什麼社會建設工作啦，共區同志聯絡 
工作啦，流亡同志安撫丄作等等。負貴人說：「我們都是藕村出身的人，我們該僧得種驻稼的道理。 
我們在現地不針安危冒險犯難地啟發抗敵救國思想，等於在人心裡撒種子，使它們發生成長蔚為箪 
命運動，造成我們在東北所做的逭 一 段糨榀烈烈的箪命工作。煊一份驻稼人的收成，當然是我們一 
大群熱心幹部們一番艱苦血汗的結晶。我們不能，我們不忍心，我們也不齿讓這些善良的禾苗受摧 
殘而枯篓。我們在逭種生長環境裡所補所收的同志，是捨私為公的一群，是見義勇為的一群，是有 
理想有抱負有希望的一群；我們不能使他們尖望悲觀而消極；我們一定要照料他們，培植他們，為 
中華民族傳遞下箪命複興的命脈 ！ J 

我自己卻把這些都當做是 . M 義的轉後丄作來做，以了結我地下 H 作未了的貴任。但做起來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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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觀雖困苦。因扑撤為戰後復 a 建鬧的總陴礙，對非鬥爭為政府對内的總鱧戰，我們只將同志就其 
志能推 M 參加軍政黨關鱧系内，做總鱧戰鬥的一份子即可，但接收地區狹小，僧多粥少，無處用武； 
而流亡同志曰眾，只維持其食宿一項，即成了鼴重問題。所以對我來說，那真是一段痛苦的生活。 
不是悲傷，不是失望，只是痛苦。白天痛苦，晩間也晡苦！ 

回想 r 五二一一:艰件」對我們的打擊雖大，但那次痛苦的補子使我們勝利後有一段豐盛的收穫。 
儘管俄軍明火執仗，儘管中#趁火打劫，我們的同志仍能憑1信心，衝破觀危，在那一段歷史的空 
檔裡，給址方維持了安定與和平。可是掊收遲遲不前，中共曰曰膨腦，我們那一段興甯努力的耕耘， 
給我們種下更多更痛苦的根苗。因為我們大部分同志都已暴徽了身分•，我們的家屬親戚朋女，也因 
愛國的熱情，響應我們、協助我們而表明了他們的 * 埸。所以在计撳比曰本遛兇惡、比俄軍馏殘_ 
的狠毒政策下，大家都成了代罪的羔羊.，有些忠貞的同志們，起初遛持纗替 r 現地抗戰」的理念， 
不願離開自己多年堅守的:|:作晌位，等到無法再潛伏的畤候，便被枯黛像破冰报魚似地，一條條被 
捉去宰割了！ 

白天在辦_處裡所看到的盡是愁國苦腧，所聽到的湛是悲慘不幸，同志被暦殺的一天天的增多， 
同志的家觸親朋被殘害的一天天的擴 M ，僥悻逃脫虎口而來畏舂找到我們，我們竟無法安慰他們的 
悔痛，甚至不能為他們解決最低的物質生活。什豳人能身常此稀瀋苦的現窗而不心痛？瞻望前途， 
我_以為可以早曰結朿的辨後工作，也變成了遙逋無期。尚勇同志說對了， r 鋪闾容易收攤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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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到了無法收攤的局面，因之情緒之低劣，心情之沉悶，可想而知。我曾寫信向伊正發浊，伊正 
居然又向我說教起來。他說 •• 「支持一個人活下去的理由，有時候不是對他自己有何意義，而是他 
對人有何意義。」他又說：「目前逭 —— 」不用他說我都備得， R 是他比我幸運，他所靣對的是鉛 
字和稿紙，我所面對的是全身創傷，滿腔悲痛的一群活人。 

當然，在理論上講，逭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M 是圆家内亂的結果，我們並沒有對不起別人的地 
方，只是在道義上感情上，卻是我們摧脫不掉的負揄。唯一使我們稍臧輕鬆的，便是負貴人去重慶 
時，曾_求教育部核准惟亮等數百餘位蒙雛尙年同志進入各大専院校復學饋脔，使他們得到深造的 
機會，以便在未來的曰子對國家民族做更多的貴獻 C 

伊正重編《公論》廣，曾親到各地旅遊一番，一以了解各地窗情以為立論之本，一為分門別類 
邀誚撰稿人。他來長時對我講，《公論》已做到為民喉舌的地步•，但因係綜合性月刊，比例之下， 
論箸 s 報導較多，文藝較少•，而輿論之建立與威情之疏導，對當前社會風氣與青年心理同様重要。 
所以他計劃每月增出《公論副刊》一冊，以藝文與胄年問題為主。他要我多寫一點情感方面的稿件， 
像〈五月的厄運〉那様的東西最受歡迎，而且指 Hi 我與宛如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題材。他說：「當然 
你不願再揭她，也不願自掲傷疤，但放在肚子裡並不會好受。你要知道，煊不是你個人的不幸 ， M 
是時代的不幸。我知道多數同志有此類似的遒遇，你如能將你自己的故事寫出來，也算是替這一代 
的冑年提山控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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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人的威情故事寫一篇東西，黹宛如最後反悔時，我自 B 也曾想過。為丫了卻逭；段情潮， 
為了整頓一下逭 被攪翻 了的心緒，然後好重新做人。侣總以為在煊群眾的大苦_畤代，窗在不宜記 
述個人的事.，經伊正如此提示後，我就有勇氣動筆了。 

女章定名為「韩故人」。 

伊正詔為不妥。回信銳：「何必咒人！」 

我不知道伊正由逭個題 nn 聯想到什麼。我未將内容大綱先告訴他，他也許以為我只是寫宛如的 
故事，因為到目前為止，他所鮮知的只是宛如逭一面，而宛如 M 那様 - W # 的一個人，正在錦州新婚 
無爾、臘凰于飛地好生生活替，我怎可活活地將她埋韩？辦货上，我是想用逭一篇文章結束我遒去 
所有的威情，煊威情中 ¥. 少包括對宛如和詩彥兩個女孩子的。至於到底://相牽涉到什麼關係，深刻 
到什麼稃度，其間有怎樣的錯綜榷雜，伊正不知遒，心竹不知遒，宛如、詩彥不知道，可能迪我自 
己也不完全知道。 

伊正知道我與宛如最後的糾 H ; 他雖鹏說訪彥，卻搞不淸我與詩彥的關係。心竹知道我與宛如 
和詩彥的闕係，卻不知我真愛的是_。詩彥是由宛如的介紹^與我相識，她曾以為我與宛如交柱日 
久，必定情深。而當我出击前夕與詩彥旮一段過從，宛如又直感址詔定我的心另有所 屬 ……我自己 
呢？坦白地講，我對她倆都钌好威； H 因由於丄作，使我；直站在 r 威情的邊绦」，當初既沒有作遛 
擇，現 4: 就很幢說我到 JKM 愛她們哪一位。佾唞推移，死生 驟變 ，為/跸重女誼，我曾甘願摘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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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給我剩下的一個，雒知徐 H 這小子竟在馬路遴上拾到玲 W ， 現在的我，正如羅雷所譏斥，真是「一 
無所有」了。 

在《韓故人》裡，我能寫我的真威情，卻不能寫出 _ t 人物。宛如已琵琶別抱•，詩彥尚陷身共 
區，我的好友心竹仍在等待著她•，我必須小心我的_觸，以免傷害他們，因為我寶貨在#關心箸他 
們的幸福。於是像所有小說作冉一様， ， w 舎虛之，虛#窗之，女主崗則由宛如與詩彥合塑而成。我 
將男女主角都寫成為純情者，雙方都願奉獻給對方以最純美、最旮 t 、最-:元整的愛情•，但時代給他 
們以撊阻，像我們地下工作的窗況 I 樣。他們#不同的戰埸上，一面_敢址奮鬥，一面殷切地期待 
那一天的來臨。 

勝利 —— 終於來臨了◊可是他們都在抗敵 H 作中受了傷害。男方因非刑而成重殘，女方則受辱 
於曰特。他們本可早曰相會，但他們都為了某種理由，不約而同地以不願放下工作而南_北轍。事 
實上，工作確也沒有一刻將他們故鬆。等到他由側面得知她已病重瀋賜，由咍趕來探視的時候，她 
已死去甸曰。他所能看望所能觸撗的，只是一坯新塚。 

這些情節，有的得靈威於重傷成殘的同志們的遭遇，有的受敔示於- H 儀的不幸，最後的結局是 
借用鍾鳴送給我那張油畫 r 飢旋者」的埸景。西風落_，斜陽孤塚，征戈棄地，戰馬嘶鳴；那位凱 
旋的戰士佇立於孤塚前，淒然俯酋；一稀蒼硭、落赏、孤獨、虛空的氣氖，逨漫於…… 

逭張油畫在我煊一段多變的生活中，常常若隠若現地與我發生關聯。我不知為什麼在秋林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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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1 M 動心±1!:离愛了它。鍾鳴經過黹憤考虛後，在停止 H 作時把它常做純女館的紀念品贈送了我。 
我矜把说而的八||苏，|2喻址？|解給宛如樾.'洮，5仲| / |._|..|' , , 1: ::匕迚汴 / |,1_仲-1'-¥的敁奴：胩論如何， 
逭張畫和他扯不上關係！但他卻先我而遒受生命的不幸。也許羅雷做得對，他否定它，撕掉它，所 
以他今天的結同最為固滿。 

我不相信煊漲盡竟成了符籙，因為我們任何人的命運都不能與它相昀合，但转綜括概觀，我們 
共同的命運也就等於如此了，所以我就用我由煊張棗所獲得的深刻的感傷印象，給我的故事落幕。 

伊正也許只注意 r 死亡」逭一點，以為我殘忍，所以勸我「何必咒人」！其實我所要埋韓的， 
不是宛如、不是詩彥、不是任何一位與我相諏的故友；我所要埋韩的： w , w 在#是我自己 —— 是我 
自己的那|份威情•，如此而已！我嬰解脫，我要迫求新生，我必須將我那份酱曰的威情埋韩掉！ 
《東北公論》煊畤候已成為東北 ± t 區發行面最‘ M 的刊物，《 '# 故人》因之也贏得腐大的社會讀 
者■，不僅我們自己的同志，迆那一代的 : I -: M 年人也都響起了 U 咱。不過在該文忖印時也有一段插曲。 
我原意#故事的結闻時，讁我的男主鸽在極啶悲痛時戳破他的中指 I 其 - w 是我用我自己的血淚和 
情感 I 在那個基碑上寫山我為她所揹擬的七字碑銘，闩「域命誤我我誤卿」！且擬加繪基碑捅圖 
於刊頭，以增加悲悼氣氛。大凡人對自己的悲悔不能承受時，往往找些銷口以減輕心理的負掎。我 
「誤」故人自然是我自己的貴任，伹我何曾想誤願誤， R 是因箪命把我 r 拖」住了。七学碑銘中上 
下兩個 r 誤」字是各_不同語義的。我 r 誤」故人，是我對故人表示我的遺慽、我的虧欠，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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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並沒有反悔诫譴责我們所作所為的箪命;|:作的成分。但伊正卻在揮涙斬馬謖的心境下把它砍 
掉了。他來佶說明： r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文窜千古事，《公論》與《副刊》皆為公器，我不願# 
目前情況下有易滋思想混淆的- H 論與情紿女黯的文句在本刊出現，更不願別有用心者，斷章取義、 
造謠附會地來否定我們闲生命所寫的歷史功業！」他所用的帽子太大，使我不敢與辯。逭故事又繼 
縮刊出兩期，尚来完結，就在煊前後迪鉞的期間内，朿北的冏勢，针會的情況，我個人的生活，統 
統起了重大的變化。 

二：十六年舂末，國軍與计軍假持對峙的勢力開始消長：先是_軍有力進攻而未進攻，因之敵軍 
雖無力抵抗卻亦不必後退；煊時倒是共軍發動反樸行動了。經過德惠、1安兩處重大戰役後，敵我 
元氣皆損失慘鉅，我再無力進攻，敵亦無能反撲，形成雙方就地喘息之局。五目未，共軍又對四平 
發動 r 第五攻攻勢 J ， 經我爾民四十扱夜的浴血保衛，七 H 一臼方始解圍，其他失落的衛星揀點地區 
則從未收復。從此政府軍困->點線.，已掊收之面徇被撕裂，吉林畏荇，長荇瀋賜問之鐡路交通，亦 
時時遭受削斷.，安束、通化之國軍為縮短戰線，主動撤守•，遼南遼西之軍屮優勢，亦曰漸逆轉。 

在國軍軍勢逭様有氣無力所控守的掩收區中，社會人士的目光卻完全被選舉熱潮所吸引。 

選舉是民主政治第一歩，是社會建設的基石，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里程。尤其「以民主 
對獨裁」、「以自由對奴役 j 為反共鬥爭的重嬰武器。政府為應全國的要求，已決定定期舉行大選， 
期能以行憲來解決圆内的重大政治問題： W 為明智的決策。大選之前要先辦地方選舉，選舉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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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競爭易導致紛亂，尤其在烽煙虛處的半收復地區，内有社會民生艱困，外有共軍圍城的種種 
不良條件下，更是問題重重。惟在地方選舉時，各接收區之省市縣民意代表，多半由地下工作同志 
當選；這不僅使他們多數人獲得了服務機#，以繼鏑發揮其箪命抱負.，對我自己的「善後工作」的 
包袱也減輕了許多。因為在反共鬥爭工作方面，今後可黨政軍民互相配合；在對#區同志聯絡以反 
流亡同志安撫方面，他們也都有些憑緒，可以分掄貴任。我自己雖未能立即 r 功成身退」，但亦可開 
始做初歩抽身的準備了。宜民同志已將其創辦之護校槭 M 為_輿，要我掄任幾個鐘點的病理課程， 
我的老班同學主持長舂施翳院，也歡迎我去做一名耗任醫師。十年秀才如白丁，許多掛箸博士碩士 
頭銜的人，從政曰久，#學術上已失去地位，而建設國家卻侬賴科學的發展和學術的研究。我對臨 
床還沒有荒蕪那麼久，在教學相長、溫故知新的情況下，對目前拾取起來這份翳療工作，倒也勝任 
榆快；待我整個回歸本行時，也會輕鬆自如、 M 機進取了吧！ 

歐凱同志當時當1為地方參議會議員，且被推選為議長。遛舉時期我曾協助策劃，當選後他仍 
拉箸我不放，我也只好陪他參與一段工作。 

議會成*之初，新聞記者來訪，由我權充發吉人。我撺 t 情說出我的威想。我說他們這一群青 
年所以當選，自然是由於地方父老同胞對他們的抬愛，地方父老同胞所以看重他們期許他們，是因 
受地下抗敵時期許多同志流血的感動，所以他們今後的 H 作態-®與操守，一定要不窜負地方父老同 
胞的期待，更不要有污染殉難同志所流鮮血的行為。第二天，某報編者在議會專訪的報導中，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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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煊樣的標題： 

r 鮮血漂上來的一砰！」 

逭様富有色彩與刺澈性的飼句，立時引起政府宫_的注意。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了解「當 
選」是容易的事，當遛後毁寓想做一番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建設地方，以 H 箪新政治是很雖的。 

:因軍事時期，一切都1便利戡亂，旮許多事我們不能不容忍。 一 因軍政人員大都是國民黨_，同 
為 一一 :民主義的信徒，又不能扯破他們的顏面。所以除了聽聽施政報告外，便只有代表人民去前線勞 
軍的份兒了。 

民意機關畢竞也是槠關，代表人物•个能不衣 ; M 整冬夭，我和歜凱都做一苕海軍呢的中山裝， 
以便開會應酬之用。逭在當址軍政人0的眼目中仍阔囚首垢面的寒傖相，伹在飢寒交迫、家破人亡 
的流亡同志心理上，已經認為#此：：生活腐化而反域命了。我瞭解他們，因為他們剛從拈區逃雛來長， 
遛沒 -fi 辦法# 一件棉襖棉褲，而我們每灭熠 fi 時有酒有肉 ！ li 種生活現货的對比，窗在是痛苦的對 
比，我自然無話可說，因此，對《韩故人》的绱稿，也無惝緒交卷了。 



M 天午後，我到货民 _ 與去上課，課畢，外通 M-M 酋次的荇阑。 {' J'l 民同志乘機說： 
r 平常你太忙，今日可是下雨天留_，晩飯後再走吧！」 

實在說，地下時期我與宜民接頭，因為有所顧忌，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現在每次到 M 裡 
來上課，心理上不免有些侬侬，尤其常我來得¥些，獨自坐在校長室的時候。校長室中的一切，似 
乎均無改變，那猙西翳辟祖希波克拉第的塑像，仍在窗-哲佇*，倚窗下肇，橾埸躺那邊，恍惚間…… 
我嘗想，假若當初我齿打開組繈關係，也 M 裡與詩彥先行會面，那今夭的一切可能都冇些改變。最 
低阳度，她如不回泰城仍在,她與心竹¥已聚酋，她會随心竹到瀋陶去，因此對我與宛如的關 
係，定能增加結合的助力。她是宛如的好朋女，她有歃作敢為的性格。她能從宛如的心裡給宛如打 
氣，她可以勸服宛如有興氣回向我。假如宛如有什麼人亩可畏的疑懼，我們四個人，心竹、詩彥、 
宛如和我，可以 一 同遠走。击到天涯 海鸽 ，我們都有旅伴，不矜孤獨 ，个 會寂窗 。可憎 一歩錯過， 
步步鍋過，她與心竹尚来1逄，我和宛如 U 確定分離。矜來宛如的話是對的，我活筲不如我死去： 
假如我和仲直一様址死去了，今天的我該如何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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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飯過後，闲仍未停，我們繼编在校畏室内閒燄。逭次晩替倒 III 得+分平靜，不必怕被什麼人 
揸見，只是心情並不+分奭朗。好 # MM 我個人的情结， { n 民並未覺核。我們的談話仍是輕鬆愉快 
的。 

話題由箪命事業燄到她的學校前途，又轉到個人的生活上。宵民忽然問我： 

「這個月的《公論》沒看到你的稿件，《_故人》為何脫期了 ？ j 
r 雜事太多，寫不出來。」 

「趕快寫完吧！我們都急普要看結局。」 

「結局 ii 用肴，榴題不是已經表明了喃！」 
r 那不同，我們遛嬰看細節。」 

r 細節……」我端起茶，呷了一口，卻想不出合適的話。 

r 紀同志，」宜民稍顯斟酌地：「以前你來 M 代表負貴人，我們也把你當做領導人看，有些話 
自然不便問——」 

r 不能那樣說，以前我來聯絡，也只是個同志。」 

r 現在我們不僅是同志、同事，而且可以稱做是朋女了。」贷民接蒈說 •• 「我_一件事，想不 
客氣地問一問，《韩故人》中的女主角，是不是就是詩彥？」 
r 不，不 是！ 當然不是！」我連忙否詔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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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那麼，她是維 n)e ?」 -l'r 民疑信參半址辱思替： r 我仔細綃過你 <咫尺夭涯 > 的那 i, 那個 
背景不正是我們逭個學校？現在想 il 來，那次留你 / |--飯正好詩彥進來找我，那；天你的神色多特別！ 
而且對她加入組織和為她言锤，你似乎都故意迴避，那不明明表示都是詩彥嗎？」 

「雛怪你有逭様聯想，」我對她解釋 •_ 「我寫那一琀，的確是借用那次背景。但寫小說那能都 
是真事，褙如我寫罔主角因刑成殘，而我健廉如故。电於當初對詩彥料所迥避， R 是怕暴露我被通 
緝的身分，影響你們的精神而已。」 

「但你又是翳生，又是她的同鄉，也曾因窠離家 I 」 

「可不是她的表哥！」 

r 紀同志，」宜民因我的回答而威到好笑。隨後又說： r 我問 M 些間話，也有一個目的，如果 
你對我見外，不說挝情，我想說的話也就•个便 I-1J 口了 ！」 

「你是什麼意思？」 

r 我願先知道詩彦是不是你的對象？.」 

r 你一定要問背景真相，我只好摅 - W 告訴你，詩彥不是我的對象•，我的對条是詩彥的朋友，現 
在已經與別人結婚。至於詩彥，她的對象是我的朋友葛大夫， M 心竹。他們的結識倒是由我介紹的， 
他現#正在等候她。」 

r 葛大夫，葛心竹……」 ft 民一面叨念，：面瞬目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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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不認識，但你也算見過。」 
r 什麼時候？什豳地方？」 

r 我們出獄那天，帶領爾方同志前來跆上铐救我們，騎馬跑在前面的那位就是。」 
r 啊 I 他 們謅那位是离同志 呀！」 

「葛高易混，你可能聽錯了。就是他， M 大夫。」 
r 若是那樣，我的話就好講了。」 

「誚鳞吧！」 

r 我原以為你的對条是訪-彥。詩彥那孩子太好了，钉__，右學品，遛有；點說不出來的逗人 
喜愛的味道。我不暁得你為什麼把她介紹給你的朋女。假荇你的對条是詩彥的話，我知道她的個性， 
在任何時候她都不會變心•，而且假如你們中間互有威情的話，在任何情況下，我也不願有第；二者介 
入……」 

r 你到底要銳什麼？.」我#此：：糊塗了 ：「詩彥向你塯說過別的話嗎？」 

「沒有，她以前向我所說的，我都向你報告過。我的意思是說，假若詩彥不是你的對象，你的 
對象又已結婚另嫁，你現#嘁熠沒有對条的話，我想給你介紹；個！」 
r 好啊！」我鶸她把話說明，如釋1揄址說： r 我在逭裡先謝謝！」 
r 紀同志，我可不是說笑燄，我很認真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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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同志嗎？•」 

「你希望女同志嗎 ？ J 

r 不，跟女同志是道義關係，談別的不好意思。」 

r 那太好了！」宜民同志興莆地說： r 我心目中煊位小姐就不是女同志。論人品、論儀表、論 
性格、論才學，樣様都好•，我一定給你們介紹，管保你好！」 

「管保你好！」倉民逭一句話就決定了我的終身。 

真是不可思議。逭位教育家，逭位社會事業家，這位中帽奥雄，為什麼地下時期有些神經過敏。 
不然，她若像現在逭般沉蒈有魄力，我也許不一定顧 II 與詩彥見面。那麼宜民雖然詔識甄嗇，並不 
一定關聯到我。 

若說我與甄青 r 一見鍾情」，可能是偷懶的筆法，饋杳不會見讁。當時就有許多朋友，對於我們 
傳奇性閃電式的結合不太了解，都認為我甸此：，«狂。直到他們與甄汽親自接觸後，才改正了他們的 
觀感。 

甄青是一個沒有泥土氣，沒有酯粉氣，沒有社會氣，沒有什麼氣的那種類型的女孩子。用正面 
的調句說，她為人很純很醇•，清新而又天真。她也像宜民對詩彥所做的評語那樣 I 有一點叫人說 
不出來的逗人喜歡的特點！ 

對了，用詩彥和宛如來做比擬就更為具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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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I 1 !钌與詩彥相同的内在美點，也雜赋宛如：様的吸引人的風儀。我焰時也正苦悶徬徨，極需 
尋求放心之所；我 Mr 顆曾經自奋將要「分敬給大眾」的心，歷經浩劫，内外洞穿，必須送進加護 
病室，以求醫治。一見甄青，便傾心投寄了。 

事後我得承認，我當時正處於百憂威心、萬审勞形的困垴中，我的心理是十分不協調、不平衡、 
不正常的。我不掩飾我的過去，我不故意 H 1 心射好，我坦白地_我想完全忘記過去，我想過；補完 
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不願#我的學校阍和現在的—作圈結交女女。我迴像是荒原野馬似的，自顧滔 
滔不絕地自說自話。幸甄俦年寧雖小，閲世未深，卻和 { U 民同志同樣具有知人識性的慧眼，透過我 
複雜、煩亂、澈動、不安的情愫捉住了我的不變本質。 

當然，在我決定逭様的人生大事時，也不是一愈孤行的。我是最重視友舘的人，我將來仍將活 
在朋友的關心中，如果他們對甄海沒有好威，我自 B 的決定也就算 r 免！」我曾打電報給覺覺團的 
弟兄們，心竹，羅雷應邀同來長舂。他倆都和甄诲舉行一次個別燄話。他們「會診」的結果均同意 
我的 r 錄取」。誰知甄哿也借機做了 r 反考察」，很久以後她曾對我說： r 因為你 M 兩位朋友都是很 
EE 常，很誠想，很可信任，所以我才對你下了最後決心！」 

我們首次相見於宜民的校 M 辦公室，那寘是一處令人永恆懷念威觸叢生的 ± t 方。甄青當時#瀋 
陶柬北大學讀書，正逢舂假回長舂，再過：年就耍畢業了。那晩我們談得很多，很少燄過去，多談 
术來。過去的寧 VL 1 民向她銳些，我也苤不多都坦白交代，•生於微細深刻的心靈上的威觸，她銳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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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_故人》那篇文章，因此能鉤鱧矜/解。我們的闕係與詩彥宛如不同，我們沒有枯同的過去； 
我們有如兩條發源不同的小河，現在正好碰 ii ; 假若我們能匯合成一條水流，我們將嵙共同的来來。 
我們將永逭#一起，流過峽谷，沙洲，草原，奔向 大海。 

我們為我們 t 的生活，做箸比較保守的設計。我曾經滄海，已厭倦流浪。我願意拖起犁頭耕 
稀生活的田地。甄^的人生經驗雖 ri 桟入离，/無幽埃，但感情的意塏卻深遽成熟，並沒有一般少 
女那稀天馬行空不普邊際的幻想。我們估計不到未來的曰子將有什麼娵難困苦，但我們互信，我們 
能在一隻遭受風雨的小船上，有共患雛同生死的誠心。 

我們在神前 - ft - 晳後，我不放她走。甄齊說： 

r 我也同樣不願離開你，伹我的學業只華；年就嬰完成，我怎能放寨？何況你答應我大遍完畢 
就回本行，撺你估計今年年底大選就會党成，你又不一定#長舂作本行 :[; 作，所以……」 

所以甄青堅持回瀋_誚會去了。 

自從歡迎接收人員的熱潮消遐後，接收人 W 與現地同胞間，在心理情結上，在思想觀念上，都 
_些潛在的反威，即所調「二化」的衝突。此時， M 因 M 齒主席的言論而表面化。 M 主席曾公開斥 
資東北陷區同胞： r 颉統治為法治，以奴化為進化。」於是吉林、長#、四平、瀋陽各補報刊上， 
都有關於 r 奴化乎？腐化乎？」的議論。 

伊正不知何來熟情，也地總在《南北公論> 上祈評，並列舉事證說明東北同胞並朵被奴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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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們的國家觀念迺瀨；而有些地方首 M 之生活， H 行確 t 是腐化。最後他遛螯告的說：「我們知 
道有些人在抗戰後方，_轉遷徙，流浪逃亡，击火線、跑轔報、穿草_、吃帳米，一朝得意時，能 
不設法滿 M 「 五子登科」之慾？但你們不耍忘了，逭是你們自己的國土！逭是你們自己的同胞！」 
因為伊正的文字太鈽利了，例證太 n 艚了，撕館了 M 主席的隣痞，使他惱羞成怒。但他雖位高 
權重，卻不能公然下令將東北公論社封閉。不過， M - 天突_武裝人 M 前來公論社，將庫存白報紙裝 
車劫走，將機房設備捣毀，《公論》不得不因而自動停刊了 C 

我們了解孟子說 r 威武不能屈，貧賎不能移，富資不能淫，此 ， N 調大丈夫」。最纖能可賫的是富 
嶎不能淫； 一 個有權有勢旮金錢的人，能鉤不濫闲職權，能夠不放縱情慾，那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聖經》有云：「_富人進天圃，比駱駝穿過針的眼遛難。」一般人不是大丈夫，那能做到逭種境 
界。當然接收官 M 中仍多忠勤臃能之士，侶：滴舉染 H :缸水，在人慾榀流之下，顯不出他們潔# 
_好的光輝。煊真坫一個不幸的琨宵。陷在拮區的同胞們，因久等不到接收官 M 而尖望；收復地區 
的同胞們，因見转揸收官：一:的 r 劫收」而失望。等到被人大喊 r 你們是奴化的一群」之後，就不僅 
是失望而是對立了。 

伊正將《公論》停刊的消息函告我時，我正好讅完《凱旋門》煊部書。對小說中的主角 I 二 
次大戰前夕一位尋求自由的德國翳生，從心深處發出同情的 •« 鳴。這位翳生為了反纳粹的迫害，從 
柏林逃亡到巴黎。德軍進攻法國時，他又被法國以敵僑的身分加以俘捕。登上囚車的時候，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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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敵人(指法國)以為我劂於祖國，而祖國卻以我為敵人！」 

面對煊樣的命運： W # 叫我們啼笑皆非。 

但《東北公論》停刊，對我個人卻鬆了綁。不然，伊正驥@催稿，而我與甄青結識後，精神已 
有寄託，何來苦悶再寫文章？於是《韩故人》逭篇小說，土埋半截，便沒有下文了！ 

甄齊離畏時，我們曾經約定利 m 週假期，每月至少會面兩次。誰知她回浦返校後，瀋 M 交通 
即時時被共軍切斷。為了安全的理由，她勸我不要 i ;- 浦，我也勤她不必來長，兩±1!:相思，只能魚雁 
柱遛，好在有羅爾夫婦和心竹能就近照料她，我亦甚為心安。是年舂末，行營改制為國民政府主席 
東 it 行轅，秋初行轅易畏，總綰兵符的陳誠將軍山關少銷，召_各#?市傲政軍及民眾代表座談，我 
也得搭機來瀋山席。許多出席舍似乎都 MM 楣術，社會上；般商民亦奔走相告，咸信東北危局將有 
轉櫟。無論如何，此舉於我乃一大快慰串，我可以趁開會的餘暇去會晤甄肖。 

由於心竹的安排， M 學期甄诲已遷入「潘卿 ib 樓」前側的女生宿舍，煊楝宿舍是用紅磚砌築， 
因此男同學均以「紅櫬」稱之。二0--室#住七位女生，其他六人皆是復學的女同志，有的我曾經 
見過，有的也互有知聞。雖然是假期，但她們都飪家歸不得，多數人仍留住校内，聽說我到，許多 
男同志也都紛紛跑來。淑筠同志當眾對我說：「紀剛兄，我們琨在最討 M 做官的人到逭裡來；可是 
為了甄青的關係，我們破例歡迎你！ J 看來甄 TVB 獾得我音曰同志們普遍的友龅。東大校區位於瀋 
陶郊外，地近北陵，他們都不願進城，常晩就在學校的福利社誠他們打打牙祭，箅是我補_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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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惟亮告訢我，下學期他將轉學北平國立藝與1;-_.竹樂。他表： >1 <M 些年的地下工作畴鍊，已使他 
有耐力堅持奮鬥的冃標，更使他有信心能勝過未來人生的任何阻雛。他說得如此堅定與輕鬆，但總 
隱含個 r 別」字，所以都不勝依依。最後大家談到，學校裡也有#黨的 r 職業學生」做各種反政府 
的活動，他們並未在校内與對方做正面鬥爭，但他們專心讀蛊的態度，在學生群中造成一種穩定的 
潛力，共黨雖然搶撺了廣大的来收復區，#逭個校園內卻沒有辦法鼓動較大的風潮。 

週末，心竹等人堅持在文化新邨為我們設 -¥ 廄祝，邀誚所 o 覺覺團的同志同學參加，惟一的 r 外 
人」伊正自然有份。逭個宛如曾經悔約的聚會，現在已由甄靑成全，我雖口中無言，心頭仍多感觸。 
任俠特別為我們多空出一個雅靜房間，#做休息室。李哥的姝妹小敏也來了，她家已遷來瀋賜，她 
也考進小河沿的_校讀宵，熠曾在宛如的病房上過班。文化新邨外廳裡的客人雖多，但一點也不攪 
擾我們，我們這裡可說是別有天地。 

席間，心竹舉杯對甄青說： 

「這都是為你而準備的。我們歡迎你參加我們煊一個生活行列，我們認為你能愛紀剛是我們共 
同的光榮。」 

甄胄起立答道：「實在不歃當！你們大家都是多年的生死弟兄姐妹，在你們親密無間的友誼中， 
也容我這微末的人來分領一份，我真不知應如何來表示我的威澈。我只有，謝謝大家 —— 」隨即掲 
杯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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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同時龁杯。 

M 也是甄啬令人欣赏的品德之一。她和我私人相處，處處流搌蒈溫柔髗贴，在大眾面前則全無 
忸怩之態，丧現得十分嵚奭。但她說我們都是生死弟兄，卻提起了我的 M 侮，我已喝了不少的酒， 
不禁潸然淚下。是的，除了她以外，都是覺覺剛狩關的同志同學；除了我以外，他們也都恢復了本 
位的工作與學業。 W 有兩位殉雖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到堳了。只以我#此群中年位居長，今天的情 
勢又使我不能不強做歡顏和大家以各稲理由迪编碰杯。 

不知什麼人首先唱出： 
r 用這一杯來觴祝我們的復活！」 

於是此起彼應： 
r 復活！」 
r 復活！」 
r 復活！」 

復活的臨時定義便是載杯。 

任怏也頻頻走進來招呼，總讁我們杯杯有洒，杯酒不乾。 

洒後的言龉，也都畤畤脫軌。 

一個因酒精浸濱而致喉嘣沙啞的聲音喊蒈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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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來，為紀剛兄埋韩的故人乾一杯！」 

煊時，覺覺團的關係人中，都多少知道些我與宛如的糾菌，一提 r 故人」，大家均以為専有所 
指。小敏+分精細，生怕煊句話刺澈她的 r 甄 :- t --. N 嫂」，便機弊址會同姚 M 杷甄青帶到隔壁休息去了。 

甄青本無湎量，三杯她就頭昏，帶走正好。 

甄脔去後，大家 M 形放肆。我也有心無意地對坐在近旁的木莎說： r 木莎姐，你還有什麼訓 

_?」 

「我當然有！」木莎特意收斂起笑容，十分凝重地： r 我再告訴你，甄衝確是個好孩子，你要 
用心善待她，仔細照應她，不耍再像以前那様禹馬虎虎，自誤誤人！」 

伊正這時忽然起 *, 等大家都安胖下來注意他的時候，憎憎址說：「權起《韩故人》，我先向 
大家抱歉•，由於我個人的執筆不當，使大家所愛護的《東北公論》停刊•，由於《公論》停刊又連累 
紀剛兄的《_故人》成了未完成的傑作，我深深地感到遣慽。在我把我個人的計劃報告前，我想先 
說一說我對大家的觀烕，並結機 - 71 : 成一件来丫的工作。我很甸幸，逭些年能經常與各位相接觸。我 
敢說，你們覺覺阐毡現址抗戰組織中最健全最成功的一個單位，你們覺覺_的弟兄們，是我們現址 
單命膂年中最純潔最典型的一群。你們打二大特 K : 你們優妈而卓越的工作表現，人所拃知，我不 
多餓.，你們在威情上所表琨的純潔惝橾和岽商的堉界，使我特別誠動。 M 柿打潔的情威，若不是在 
琨地的第命 X 作烈火中是不能條煉得到的。我認為逭足：釉純惝之愛，你們也可稱為 Mi 群純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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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咨。不過紀剛兄在《棘故人》中另冇發揮，他！：力釘：#愛情 rf 學，可憎沒^機會印出來，如果大 
家願意聽，好不好誚紀剛兄#此口述5，也算是我逭編 -# 交了差……」 
r 可以！可以！」 

「贊成！贊成！」 

「慢！慢！」羅雷表示反對：「他所主張的，全是空燄，我看箅了吧！」 

「我跟木莎都看過他的《火舌锒 >，」捷夫捅 U 接吉：「我們 H 知道他曾用火舌靜燒過野火， 
卻未聽見過他的愛情哲學。遛是誚他譜講吧，我們也好開開耳界。」 

於是我借酒墟臉，大言不慚地信口開河。 

我說，我們可以把人對愛惝所抱的觀念成態 It ， 分成本能、功利、遒德、1神四稀堉 W 。 

本能墙 W 的愛惝就是動物 W 固_的原始的愛惝形態。_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下意識成無意饊 
的。假若分析，逭種堉界的愛情是慾多於情，成有時是有慾無情的。 

功利境 W 的愛情是有慾有惝而又慾 li 於情，成以慾敝情，所以容易因慾移情。同時也充滿得失 
心理，一朝失戀，既梅且根，因之也就無悄了。社會上許多自殺他殺毀容等事，多由於此。 

道德境界的愛情也是有情有慾，但卻情勝於慾，威以情制慾。發生問題時，一方能將自己的_ 
情昇華，不自暴自棄；：方能#1對方威惝，並妥予成全。； p 人說： r 當你看到你所愛的人，愛替 
她所愛的時候，不也威到怏樂嗎？ j 就是逭稀垴界的人所_的襟懷，也可說是：補符子風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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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境界的愛惝又超越遒德垴界，_畤可以 Mo 惝無慾的。常能以高級的情掲棄低级的愛，甚 
至達到一種太上忘情的地步。此所調情之至者為聖，聖而化街調神是也。 

人人都希望愛人、被愛，也希望給所愛的人以人生幸福。但古今中外，能給所愛的人以人生幸 
福舎又有幾人？除了主觀的_忿痴頑困播對方外，又有_觀的生老病死等苦痛。當你真正愛普一個 
人的時候，你願她為你柴米油_、生兒育女，當受生活的煎熬嗎？此所以莊子提倡相忘於江湖，釋 
迦出家脩道，發大慈悲，立浦眾生之宏願故也。 

當然我也說，愛情境 W 不能截然劃分，不是永恆不變，也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無關。大人先生 
所作所為有者不出本能境界，愚夫愚婦一念之誠可以成聖成神。為免有些名詞被人誤解，_如 r 功 
利」、 r 道德」二詞，有人用於人生境桦，有人用於婚姻堉界，和我在此用 4- 愛情境界上的含義是不 
盡相同的，所以我也用愛情的利己主義_代替 r 功利」，愛情的利他主義#代替 r 道德」而 r 聖神」 
就同於 r 超人」加以說明。我迈锊稱，就. W 際人小而論，最理想的愛情與最理想的婚姻是相同的， 
那就是要求靈肉合一。惟因許多個人的社會的條件彫嚮，以致愛情與婚姻不能達到理想時，退而求 
其 f - x ， 希望人能以較高的境界自處。我並不主漲人故意要如何 r 道德」如何 r 聖神」，因為較高的境 
科並非理想的愛情等等。 

r 我倒想起一段話，」伊正掊署說： r 我們在尚智里時你曾與_爾辯論一攻。那時羅雷主漲要 
愛就要正大光明址愛，自由自主地愛，要因愛而愛，要离愛！他所調的「寓愛」和我所說的 r 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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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是顧於你的哪一稀境科？」 

「我不參加討論。愛就是愛，有什麼真假之分！」羅雷遛是故意攪塌。 
r 那我就單就純情主義來解釋。」我說：「在我看，純情主義卉的愛情，是介乎道徳垴界與聖 
神境界之間的。成者說是兩稀境界的合稱，進可直上聖神，退亦不下於遒德堉界。但一個人雖可有 
聖神境界的胸襟，並不一定锊機會 li 辦，所以大多數純情主義齿，多表現在道德境界中 。 J 
r 你們談的都近乎玄虛，我不太理解。_各講個窗例讁我們驄驄！」捷夫又提出意見。 
r 我 R 舉個聖神境界的例子也就鉤了！」於是我把《雙城記》的愛情故事介紹一下。我說：「當 
卡爾登先生替他私心所愛的人的丈夫走上斷面寮的一剎那，其人生 t 義是十分偉大的。正如卡爾登 
自己當時所想的，他一生沒_做什麼好琳，但只逭 一 件，也就再好沒有的了。他知道在那一對生# 
的夫婦之間，不枸是有生之曰或同埋基穴之時，他在他們心中的位賢，是比他們彼此所佔的位置都 
大。我們當有同威！逭稀無條件的為愛所做的犠牲，用犓牲所施的扬救，即可謂是 「 W 愛」。其行為 
和蜻神與耶穌走上+字架相比，也奄無遜色。逭補愛情就是聖神墙界的愛情。」 

r 多謝！多謝！」捷夫客氣替。木莎卻小_問我銳： r 你與鍾鳴算是那一補境界？」 
r 你怎能煊樣問！」我也低聲回答她，矯正她： r 你知道我與她和我與你一様，我們都是明友， 
只是我與她多上一段工作的同志關係，煊些，都扯不上什麼塏 W ……」 

木莎笑了，而且不自主地笑出聲來。說： r 那是你的說法，在我看來，她對於你也可能是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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堉 W !」 

「逭 I 」我不知如何說好，羅凿正巧耍起洒 . M : 

r 正式討論，不准私自燄笑！理論講完，應該做個解剖窗驗。就_你現在說說，你與甄胄是什 
麼堉界？你與宛如又是什麼境界？」镝勢洶洶，好像毁報復我那夭在他的婚禮袁上的行為一様。 
r 我們的堉界都不高，但最低也低不過本能堉界。」我只好如此幽他 一 默。 
r 現身說法是很_的 ，」 伊正出來打岡煳： r 我們 M 是先向他乾杯，謝謝他的高論。若要解剖， 
以後再來。」大家乾過洒後，他又繼總說：「現#我把我不是計劃的計劃，向大家報告報告。由明 
天起，我可能隨時離開瀋陶。在逭裡沒钶我可做的氺，我也不願做了。我想到關内去看看，到各個 
地方都去看一看；到底是朿北如此呢？遛是全國都如此！到底我們應該做什麼？我沒有固定的地 
方，因此也許不能經常報告行止了。好在我 R 1個人，做什麼都能活，我會活下去，現在，我就借 
你們的酒，向你們正式告別！ 」 

於是逭埸餐敍，由麼祝#經過射論會，現在又變成憎別矜丫。 

正當大家情緒轉趨低 m 時，老牧師聞道，忽然萬分興衡地進來，咿呀咿呀地喊道： 
r 威謝上帝！威謝上帝！我找你們找得好苦，好！你們都在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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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客入座，空氣一變，大家又恢復了乾杆的好情緒。 

老牧師目中無人地說： r 老早我就想到瀋闼來，就是沒有時間，也找不出名堂。前夭醫院派我 
採購醫藥器材，正好看到紀剛來瀋開會的消息，公私兩便，我就提前來了。我不知紀剛住在什麼地 
方，但想心竹定會知道，可是跑到醫院找心竹不在，找羅雷也不在，幸虧李敏的同學告訴我，我才 
找到這裡■，哎呀！寘是感謝上帝！」 

r 別說閒話了 ！」心竹問他 •• r 吃飯沒有？」 

r 經上記蒈說：人活蒈不是單靠食物.，找到你們，吃不吃都沒有關係！」 

心竹出去一下，回頭對聞道銳： r 我已經給你補叫一客，隨後就來，現在先喝酒吧！」 

「好的！」老牧師怎說怎好，舉杯而盡。 

「牧師喝洒？.」羅雷俏皮他。 

r 我也是人！你們能喝我就能喝；你們能做的我也緊跟，絕不落後！」 

說的一點不假，聞道在覺覺刚中，可算是一枝額外的彩筆，#座的同志同學中，有許多人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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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參加工作的祕密，當我杷我如何拜訪他，他們夫婦如何储慨接待支援；尤其伊正把他於五二 
三後，以廚伕的身分在聞道家中掩護，他們是如何鎮定堅強的經過約略報告後，大家奠不熟烈讚掲。 
伊正結論道： r 不客氣地說，假如大家在五二三時都完了，剩下聞道一個人也會幹起來！」有人為 
此又向他敬酒。 

說話間，姚 M 自隔壁走回，在羅爾耳遴細詔。捷太俯過_來告訴我，説她已有身孕，不宜過分 
勞累。於是我對大家宣佈：「謝謝各位的好意，我真希窣常釘逭樣的聚會，但今天時間很晚了，誚 
人家自由行動吧！羅橄，你陪姚越早點回去，代我問候伯母……捸夫，你也就送送木莎姐，我們再 
跟老牧師談燄……可是，你們結婚耍¥些告訴我，我好趕來參加。」 

「算了吧！」木莎說：「你們結婚時都沒有告訢我，神山宛没地就辦了，好像怕人杷你甄胄搶 
走似的。」 

r 我的情況不同，你#原諒。你們的嵙洒， a ;定嬰來吆。你#到了，我有甄 :- l,:N 以後情緒特別 
穏定。我敔铞證，再不會像參 JJI1 羅褙婚 - M 那次那様耍酒偷！」 

剛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注意想，以為今晩的敝聚除了方儀和仲直外，覺覺_的弟兄姐妹差不多 
都到齊了。後來由《_故人》提到宛如，由宛如聯想到詩彥，而木莎又說起鍤嗚，現在聞道忽然光 
臨，才使我記起遛缺少一位谷奋。肴起來耍想都 rlwl 聚」確是不容易的，真所調「此事古雖全」，何 
況在此多災多雛的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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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女把餐桌上的杯盤收拾過去，我們留下的幾個人退到沙發座上休息，繼續 w 冷飲和水果。任 
俠沒有忘記上次的能吉，又吩咐送上一打呻洒助興。逭時大蝤郴的容人亦走掉很多，他自己也得卒 
閒參加我們的座談。 

r 寘是不容易！」聞道還4-澈動来已地說：「我們真是差一點就被五二11:隔住了。所以老徐結 
婚的時候，我真想你能來錦州，誰知我們今天才得見面—•」 

提起徐凡結婚，我自然要問一句： 

「他們婚後可好？」 

r 逭話，真叫我難於回答……說他們好，就是我牧師撒謊；說他們不好，又怕刺激你的情結。 
最好你別問我！」 

「你逭樣說，就逼替我更要問了。我已_到一些間亩，說徐凡娟後對她無理，我想知道真象， 
我想證宵。」 

「事 - W 是有的，」聞道仍感為難址：「你真耍問我，我也只好說。他們現在都#鐡路醫院做事， 
我也在那兒兼了個恙，住的也很近，我們常常見面。前天晩間我到他家上坐，正趕上他們剛剛口角， 
就是因為報上有你們開會的消息。老徐不知和她說句什麼話，宛如看報沒有回答，老徐就發了火， 
說了許多雛聽的話。宛如說她並沒到那段新聞，但老徐並不諒解，遛說氣話。我只好兩頭勸說。 
宛如真是好脾氣，只在一旁流淚，一句話也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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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呢？.」 

「今夭 ¥- 起，我動身以前，她_中告斬我内人，#她_咐我見到你時，不毀講什麼，你要問， 
只說她很好 。 J 

「老徐真混蛋！」聽到煊様鐡真的消息，我不能不氣悄。我似乎看到前晩的宛如是如何地忍氣 
呑聲、以淚洗面，而今晨，她又如何故作寧靜。 

r 你到底和宛如有什麼唯，恝得老徐如此生氣？」 

r 我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我說：「我和宛如常初的關係，你是知道的。 ]■§ 利後，像你所鶸 
到的一様，我不能不莆鬥爭取一番。宛如決定不離間他，就證明是愛他•，他應該歡嵙快樂，心涡意 
足。說良心話，宛如今天是否真的想我，根本遛是問題。他不該如此嫉妒、偏狭！」 

「伹是在他想，宛如仍然暗中想你，所以他就受不住，不願她看到或聽到你的任何消息。」聞 
道如此推測蒈。 

r 唉！」我仰首長哦。 r #- w 反得惡果，可憐宛如^舉。徐凡也太不配承受宛如的愛了！」 
r 你們逭群純情主義杏，我寶在不敢領教。」任怏從旁掊口說：「若是依我看，你們完全錨 

了！」 

於是他也發表一套高見。第 j 、他說有些人的不幸，是妄想於婚姻中摻入愛情。他說他研究過 
《六法全害》，在民法中，娟姻的成立只規定男女雙 JJ 同意，經二人以上_明，舉行公開儀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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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没有規定愛情是婚姻要件。第二、他說 -X- 下本無情， ftii 人_權之。他說像我們煊樣推重感情的人， 
結果都會得到精神病！ 

任俠這 f-x 言論比他上次的主漲平和多了。宛如悔約那晩，他曾建議把徐凡捉起來。他認為對女 
人不必多談情字：要，就不必考慮手段.，不要，就箅！撺他講，敵偽時期他由家鄉帶赴後方的那個 
女孩子，本來與他海替山盟的，雏知到西安不久，就被人誘到延安去了。他為她迫到延安，險些遭 
受暗算，僥悻逃山來後，就對女人改變丫態度。他有一段很放蕩的生活，曾接觸過不少女人。他說， 
若不迫求 r 情」，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様，而他熠沒有遇到一個有 r 情」的女人。 

任怏的言論自然是基於他個人的不幸遒遇，我雖不贊同，但也似乎說明一些事實。這些年來我 
心靈所受的煎熬，未嘗不是為情所累。我們原本_情，而竟矯情地自認無情，或#說是冷酷的熱情。 
今後，我與甄青相許扛渡安定而平凡的生活，我應該忖出溫情，別再冷酷了！ 

心竹較重實際，他已好久沒有發言，逭時對聞道說： 

「別聽他們談理論丫。為了大家心理乾淨，你回去建議老徐離開錦州到内地去，大家不見面也 
不聽消息，自然就減少刺激。不然， j 他又轉向我： r 關於你未來的工作，校長說漢口福州都可以 
介紹，我也正向南昌進行轉職.，你回去趕袂榴脫長荇的貴任，帶转甄青逭走高飛，等我們都離開東 
北，老徐自然安心，宛如也少受間氣。」 

事實確是如此。大局混沌，家鄉無事可為。淪陷期，我們堅持現址抗戰，落個 r 土頭土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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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腔熟血，反遭「奴化」之孅。丄作結朿，勢應如伊正所說，入關：遊，以_見聞。了解丫解，研 
究研究•，到底為什嚒辛亥成功反遭琳閥割捕，北伐党成引起強鄰入侵，抗戰 ft 利又衬國家内亂？劫 
後餘生，煸跡 K 湖，亦應求個明白。侣想到假 n 心竹越走越逭，■ MiM 少與詩彥相會之櫟，頓起一種 
錯綜的情緒，使我故意向徐 K 發作。 

r 聞道，」我說： r 回去告訴徐凡，不管我們誰走，假若我再_到煊一類消息，我會前去揍 

他！」 

r 你要楱雄？」甄青自背後發問，原來她與李敏剛從隔樂過來，正好聽到。 

於是我把甄啬向同道介紹。她同鬩道__後又迫問我： r 方才你要打_?」 
r 他要打我，」聞道說：「我們開玩笑！」 

「不必隱諱，」我說： r 我與甄齊相處萬事公開。假若她問我為什麼打你，我是否再跟箸扯 
謊？」於是我將聞逍帶來的消息向甄 ;-!-:! J 轉告，間道枸泥不安•，心竹面現个悅；小敏也從舍瞪我；只 
有伊正保特他那特有的微笑。 

我的朋女邰不赞同我向甄齊道反往串，他們不知，柱事的坦白正是我對甄齊愛的忠誠。 
r 那你就應該打你自己，不過，•个必打得太重！」 

「你看，夫人怪罪下來了 •，但是又不忍得 —— 」間道也學蒈詼諧，以緩減他自以為尷尬的處堉。 
窗在說，他們都不太明白，他們仍以為我袒護宛如而歸罪徐凡，因之遒受甄甯的貴怪。豈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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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要揍徐凡正是我心理的白贵，因為宛如的不幸都是起緣於我，我对何理|1'1去揍徐 H ? R 有甄 
青心中了解，她不忍我自貴太深，所以暗示我： r 不必打得太重！」 

回到長舂，對於逭一 T - X 的聚#， M 覆迴想，久久不能忘懷。記得結帳的時候，任俠向我正式聲 
明，他說： r 見過你的甄齋後，我把我方才和上攻所發表的讓論党全修 JT. 。 假若我也能遇到與甄青 
相類似的女孩子的話，我願回到當年的情感，重新開始。」 

小敏卻替甄巧抱不平。 r 大哥，」她銳：「你對嫂太不公，我提出抗議。婚後生活是雨個人 
的，可是今晩你的言行卻 R 有你自己，你一點沒有考慮到海嫂的威覺與立塌。」 

我倒是一點沒想到，小敏能說出如此成熟的話語。那晩，小敏是隨心竹一同回醫院的。離瀋前 
我曾到過小敏的家，李伯和李伯母像重見愛子似的敝迎我。我們遛是光徇後酋次會面。談到地下時 
期我到鐵_去拜訪那段审，李伯母說，她到現在才离有點害怕。心竹曾帶甄肖去過李伯家，因之又 
談到心竹本身的婚事。李伯說： 

r 上次我跟你提的話，你和心竹燄過沒有？」 
r 談過了！」我答。 

李伯緊接箸說：「不過情形有點變化。那時我的意思是小敏、小靜，心竹容歡那一個都行。現 
在，我有個老朋友自後方回來，他有個男孩子很离歡小靜，今 X - 他們出去玩去了。所以而今只剩小 
敏了，不知心竹是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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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把心竹和詩彥的事向李伯說明。李伯忽旮所悟地：「怪不得小敏回家講，葛大哥對她很 
好，可是同時也對拭他幾個女_士好•，好可是好，就是不向前進，原來他心中另有詩-彥。詩奈…… 
詩彥…… M 名字似乎宛如也向小敏提姆，不過小敏沒_淸楚，我也沒注意迫問……這様很好，一個 
人不可以隨時變心。我就轉歡這様的脔年人。好在李敏遛小，我可以等，等到心竹有一定歸局再 
說。 J 隨後李伯也說明了他叫小敏去學謹士的用意，除了學份技術能夠_立外，也譃她能與心竹有 
個自然揸觸的機會，彼此多所了解，不然 H 憑別人的意見，也許並不正確。我 R 好說： r 多接觸自 
然多宵好處，也自然多有機科！」我遛能說啥？ 

最後又燄到宛如。李伯表；不： 

r 不是我事後說間話，_說你去年冋瀋陶時和宛如鬧過一埸唞，我很不贊成。我想李庸當初蝴 
塗，你怎麼也糊塗起來！現在我都看見了，宛如怎能跟甄海相比？當然，宛如看起來漂亮，尤其是 
那一對__。」 

r 人家都銳那叫什麼？」李伯母從夯插亩： r 叫，對啦，那叫勾魂眼。」 

「什麼勾五勾六的！」李伯搶 d 她，然後繼綸他自己沒銳完的話 r 那一對眼_，相畲上有講， 
我也閲歷過，你們年_人爯歡它，以為它逨人，其酋那正是_虛！我們年紀大了就憎得，有那補眼 
_的人，不但自己命薄，而且剋禍別人。李庸沒福，你幸虧逃了出來，今後不要再想她！」 

不必李伯勸誡，我自然也不願再想宛如，我的朋女似乎也故意幫我將她忘掉。聽說伊正將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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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遒特別_他順道再到錦州住上幾夭。聞遒來信銳，伊.1;去丫，也击了。又銳伊正逭次到他家，他 
雖然待以上宵之禮，總沒釘地下時期他做廚伕那段軻意思。他敘述伊正#錦的情形很多，遛提到當 
選錦州議長的伯方同志為他舉行一次盛大歡送窗，就是對宛如隻字未提。 

現在，我自我檢討，對於宛如已不是思念與遄槭；窗在是虧欠，實在是犯了大錨。若闬我自己 
的理論來衡最，對於詩彥，我可調表現到最商垴洱•，為了她的幸福，我盡量給她安排；條平坦道路， 
願她的生命安全，願她的心 M 平靜。對於宛如，我就大掉逭份 flql 的情襁。自然我_理由解說，卻 
不能不承認，我沒有像辟 i 詩彦那様址去拌1宛如的臧情，我来能始終成全她。我很後悔，對於宛 
如來說，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去了！ 

偶然，我也想起木莎那句話。鍾鳴去北平前，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對於她的心情，我一直不 
太了解。我對別人的虧欠已夠多，我不願鋪咱也記上一筆。 

很快又到冬天，大週亦將完畢。選舉 M 在非常 y 勢下舉行的•，因為是「非常」，所以有許多變通 
之處；對未收復地區以流亡同鄉 t 為基礎而施行的遛舉辦法，便是如此。_ 一段期間，我與每個流 
亡同鄉會都有掊觸。一天，在泰城旅 M 同鄉#中，居然碰見詩彦的父親黎經理，他是剛從拃區輾轉 
逃出來。黎經理在家鄉素有人望，旅長同鄉公意推舉他為泰城國大代表候遛人，且決定派人分赴吉 
林、四平、瀋陽地區拉取選票。黎經理以家人安全為理 rl-1 婉言謝絕。他私下對我說： 

「紀賢姪，我看煊情勢不對。我剛從批區那邊來，那遴的辦法窗#殘酷，令人痛恨！煊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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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我不太了解，聽別的同鄉們 M ，在政府區雖然 n 行自由，伹是生活+分觀雖…… M 久下去，不堪 
設想！我是生意人，仍得經商謀生，我看你對國家的爵獻也差不多了，你自己的前途，也要早怍打 
算。」 

「家鄉遛有別的消息嗎？」我問。 

「你叔叔和我是同時被扑擻捉超來的。關了半年後，你叔叔先被放出來，派到縣 3 V 醫院「為人 
民服務」去了。我被鬥爭消算後， m 個掃地出門，後來_說遛耍抓我，我就跑山來了。」 

「別人呢？」我来便明問。 

r 詩彥和你家大妹，兩個人搭伴向南逃，逃了兩次都未成功。一欤是被共軍的卡哨留難.，一次 
是趕上四平的五次攻勢，又被炮火逼回去了。逭次我來的時候，她倆又計劃結夥走。我是繞涫洲線 
先上龍江再轉咍鲥洧，由這邊來的。 M 様走雖縝埴，可是卄產欺不注意。她們是直接沿平齊線南下， 
由泰城奔四平，不知她們造化如何。」 

r 嗯，」我說 •• r 到四平，她們_投奔嗎？」 

r 以前我有幾家商界的朋友，詩彥她知道，只要她走到，他們就會斛忙。我明後天就想前去， 
看看她們的消息，同時也想湊一些生意資本。你遛好嗎？聽關樞說，你#此地獄中很受了些苦頭。」 

「琨在都不值得提了。關權有消息嗎？」 

「_說他被送到佳木斯 r 改造」去了，現在死活不知。唉！计淹撳雖然闕國民黛不好，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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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好様的，我是知道的。可惟你們趕的年月不對 …… J 
「詩彥受些什麼牵累？」我終於把話逼近。 

r 她遛好！」黎經理說： r 我看拃黨是用雨種不同的辦法。對原有社會是用欣頭政策：在農村 
對所調地主，在城市對所調 寅本家 ，像你父親和我，早晩都是一個命運，經過幾次鬥爭清算，最後 
遛是殺戮 ctt - t 說我們是社會的頭，而且是垴函，把我們殺掉就沒甸人領人民走垴路了 c 被迫鬥爭 
我們的，一定是平常對我們有好印条的， M 様他們就可製造「階級仇恨」，製造 r 社會分裂」，使人 
民跟箸他們走，不敢再想回頭。對國民黛則用砍腳政策：國民黛的基層幹部，共黨就一個一個砍光 
……至於對一般啬年，#撖現在熠是採取利用手段，像詩彥和你大妹她們，只要表面上表示坦白悔 
過，現階段並不深究，統統蝌中受釧，然後分派 H 作。詩彥她們就是利闭煊補機會向南行動。行得 
通就算跑出來，行不通再回去敷衍。」 

「我父親呢？」 

「不知道了！我只知他被捉超，又驄說他已跑掉，究竟■卜落如何，也無虛去打聽……」 

聽到父親安危不明的消息，我自熟闕心威觸，一時陷於沉默。我本想多問些闕於詩彥的話，伹 
因宛如說黎經理對詩彥與我的關係_些颉會，詩彥自己未辯駁，也不知我叔叔有否說明。我已經：1: 
次提到她，黎經理並不主動問我，我也就不便再多打聽。同時我遛想，也許詩-彥已經逃到四平，將 
來 itJJ 郤能澄清，我何必此時多黄一 I 舌。於是我只能順便問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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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妹長多大了？我離家時她才十 二、：.•嵗 ，現 4- 應該十七、八了，不知我見蒈時還能不能 
詔識！」 

「_!長得好高了，和詩彥差不多一般高了，不過横様兒沒大改變，你會認識！」黎經理比劃 
箸說。 

「那麼，你老先去四平，有什麼消息即時告訴我，需要我辦的事我都會辦。明天，我給你老送 
些錢來帶去，假若大妹她們逃出來，總要換些衣服什麼的。」 

r 不用了！你有那麼多流亡同志，你會剩什麼錢？我到四平總有辦法， R 要她們逃得出，有詩 
彥花的就有你大妹花的！你不知道，她倆現在相依為命，好得像一個人似的……唉！年輕的女孩子 
逃難，不是一件容易事。」黎經理深深威 II 地說。多少風霜，多少辛酸，多少苦雛，盡在一聲長喵 

雨個星期後，黎經理自澝賜給我來信說，他到四平時並沒有得到大姊和詩彥的消息。他為了早 
謀生計，不能在四平久等，不然，家人孩子逃雛出來遛得餓死！他又寫箸，他的朋友都是商界人物， 
跟當地的黨政軍方都少交誼。聽說軍方的諜報營中和其他的政工單位都扣留了很多人，有的是匪諜 
嫌疑，有的是一般雛民或商旅，大約穿過國共兩軍封鎖線的行人，暫時都是同一命運，必待調査清 
楚後，才能找保放行。他不知大妹她們是否已經逃出而正#國軍 M 些單位扣留中•，不然，將來逃到 
時亦將遭受扣留。他希望我與我四平的朋女聯絡，代為調査調査，必要時貧嗇檐保一下。不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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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係可斿而且說得對飼，因為大姊她們起路條迆證件，可能都用假名，刚什麼 h ， 他亦無從知道 C 
關係不可靠的人去找她們，她們也不會承認，怕被反間諜的騙露了身分，再被遺回共區時，她們就 
無法活了。 

既然有逭種袍雜情形，我誰也不便託，託雄也不太中用，我只有自 B 去。 

我決定自己去四平。 

我是多麼希望見見我大妹，那是我的同胞親#肉。 

我是多麼想見見詩彥，我好杷話說明白。 



1 到四平，共軍又圍了城。 

經過十幾天的拜訪、聯絡、査詾，很幸運地賴機保釋丫七位由嫩 a 逃來的流亡同志，就是沒有 
我大姊和詩彥的蹤影。我遺慽，我焦急。 

來前，我曾寫信給甄胄和心竹，告知我的行程和目的。甄青回信一反往曰的鎮定，特別流露出 
搶憂與不安。心竹則表示無論找到詩彦與否，均誚我立時回瀋 一 次，因為他已搭伴包了飛機，隨時 
超飛南行，行前希望和我會會面。最主要的是他不能再替我照_甄齊，而我對甄青的諾言已經到了 
時限，不能再事因循等語。 

心竹想到内地去工作是夏天就決定的。等他接到江西南昌醫院的聘書，開始購賈機票時，飛機 
票已登記到兩個月以後才有機位。逭時由東北赴關内的交通已很不便了。北寧路火車時通時斷，遠 
行必搭飛機。飛機大都是仰賴爷運東北軍用物資的回程腳，機會不多，想舉家逃離東北的旅客甚眾； 
大 選完畢，立監委、國大代，也都爭先攜#赴京報到；總之，瀋踢此時，人人 均有北 雁南飛之志； 
水漲船高，飛機票價亦一曰一調整。由湳陶南飛的航線有二，一是逕去 dh 平，一是宣達青島。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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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購貿赴胄的機票，他說兩處的票惘苹•小多，但由 t 南行可節省一段船資，而由胄搭船又比由平轉 
津容易。我所以決定到四平來，主要與心竹南行旮刚，心竹越走越逭，即使此心不變，但與詩-彥總 
不謀面，畢竟不是下塌。我，已有甄青，宛如好歹有了歸宿，我的 r 善後工作」也可說告一結束， 
只是對詩彥的私願来了……心竹催我回浦，而我得不到大妹們一點的奋訊，叫我如何不心焦？ 

我是_曆年前到達的，城防司令為了避免混淆，禁止商民於舂節期中燃放鞭炮，可是由除夕到 
上元則完全在炮火 t 中流過。我相信我遛奋腧 M 和機智化裝而击，四平地區的同志們則堅決反對， 
認為我的身分已較暴露，在行人稀少的旅途中不易混過，勸我再等一等，後來再群細打聽，國共兩 
軍陣地均加強封鎖，根本斷絕行人，迪個野兔也跑不過，我 R 好放棄逭一項胃險計劃。主持四平市 
議會的廣文同志對我打趣説： r 你逭才真正成了守土無费，陪死有份的人物了！」 

原來#軍「五 T - X 攻勢」時，前任城防宫事先未暇妥轉疏遭，致市民損傷_重，故街坊間流行了 
逭様一句間話。逭一次，七十一軍軍 M 葙綏區司令，已由_懦將風度的劉將軍接替，然一月前已奉 
命隨帶一師之眾閧往新民協防瀋_，此地只餘八+八師撺守，兵力軍薄。拉軍除了慣闬「圍點打援」 
戰術外，又雜採美軍於太平洋戰爭反攻曰本畤所用的「越岛」進攻法。如共軍幾次重要攻勢均放棄 
吉林，越過長#，逕打四平。四平陷落後，吉長孤城遣懸，自行枯凋•，而最後逭西會戰，錦州失守， 
瀋暍乃成：^衰中物矣…… 

四平防衛戰先從外圍 ilh 區開始，不久八西城、大榆樹、虻牛哨相繼淪陷，守軍的指腕全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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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退守城邊耳鞟式的幾倘捕點和稱做 it 山的一豳商地。 

甄胄#瀋必是焦 liM 分，差不多每天一封航空信，催我設法歸去，就在薗正將殘賜曆的三月六 
曰逭天，航空信也收不到了。因為前一夭晩上，北山离地失守，共爾陣±1!:又運來重炮，機堳完全在 
其射程控制之内。從此一迪；一;天，帘機都未得降落，北山高地又出現了找爾髙射炮火，空投亦不能 
施行。同時電報電話亦被切斷，我與甄青亦不能再通消息。 

三月九日，共軍正式開始攻城，我柬關外最後：個城郊槠點德源燒鍋的守軍，亦撤回城内。敵 
方先用重炮二+四小時不間歇地向城内密诹發射，硝煙瀰沏，耳聾眼花。我空軍戰鬥蟲炸機也曾兩 
次前來助戰，所投之彈並未能阻減共軍攻城之威力。如此迪绱闲畫夜之強攻，+二曰拂_，東南城 
角被敵軍楔形突破，替戰間始，我所寄身同志之住宅迅被敵軍佔撺。下午，半個城被共軍奪取，戰 
鬥仍在進行，炮火相對減弱，我便混入大隊難民群中出城逃雛了。 

逃到瀋暍，市面風情大變。 

M 時的瀋賜城，整個琨山大搬家的氣锿。沒有人_心四平丟尖與否，似乎也遺忘了吉林和長舂。 
從人們的耳語中， R 聽到下面逭幾句話： 
r 你走不走 ？ j 
「你向哪裡走？」 
r 你什麼時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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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想，遛是先到馬路湾去做個報告。負貴人正巧外出， M 貴人的太太一 M 面就搶先喝咐： 
「你可到了！紀剛，趕袂去看甄啬吧！」 

r 甄胄？.」我聽後一怔： r 忙替看她做咍？我嬰等等負賫人，燄燄公事再說……」 
r 私事要緊！私事耍緊！砟天煊個畤候，她塯跟一個女同學來打聽你的消息，袂點去看看她 

!」 

r 她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想你想瘋啦！」 

逭是什麼話？我叫帽馬車，在奔向北陵的跆上，不停地想。負資人太太不是對我說笑話的人， 
但她方才的話卻有些像開玩笑。甄齊懸慮我、揄心我、怕我陷身四平，那是當然的事。也許她遛年 
輕，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到馬路湾打聽我的消息時顯得急切些，因而引起負貴人太太對我幽默一 
句也是有的。記得我與甄饩的婚_傳到她們家裡時，她就曾貴問過我： r 紀剛！你痼啦？煊麼大的 
事也不跟我們商置商讀！」也許她旮好說「瘋了」的门瓸禪，个過她如此認真址嘣咐我怏去看甄芮， 
倒是打破我一向先見 M 费人的惯例。 

走進東大校門，：點也沒釘學校下課後那稀活躍氣铽，令人突生交寂荒涼±威！我想，這也許 
是 r 舂假」使然，至於現在是否是#假時期，我也無從迫問。 

女生宿舍的紅樓也是閲靜無捋，房間裡面很少開燈，： e 路上幽暗空洞。；： o :::室的房門正開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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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零亂卻沒有人。其他室有者半間不開，奋齿逕自大開.，室中都亂權 M 椾：豎四沒有被拥的空床 
和不見與籍的桌椅…… M 哪裡是大學宿舍？簡宵是清明以前的轉址嘁！幸而峁榴梯门處的房間裡， 
II 有一位同學憑依窗檻，對蒈轉 M 默立。 

r 借光！同學…… j 我站在門前，用較商的锞 t 。 
r 什麼事？」她慢慢轉過驗來，默然地回問。 
rM 問二 o 三室的甄同學，甄衡同學在哪裡？」 

r 甄甯？她剛剛跑出去……有個同學去迫她，你也去迫吧！她每次都向 dh 陵那邊跑去……唉 
……」說羅，並沒有向我迫問什麼，又遝_轉！1頭±-。 

我不必再問她。我急急跑下樓梯……跑出校門……跑上通往北陵的大馬路……我只是加急地跑， 
沒有時間再想！好在逭時間煊條路上，沒車沒馬，任憑我獨自狂奔…… 

跑進北陵的石牌樓門•，跑過叢遴的松榭林……遣造的，我看見雨條磺糊的人影在小湖邊的草地 
上撕鬥替。 

r 甄青！甄胄！」我髙聲地喊。 

r 甄胄！甄胄！」不管她們是_，我仍一面跑一面高喊。 

一條人影不動了，另 一 個人影仍在 掙扎。 

跑到近旁，果然是她們。那位站柯不動的，是家住營口的佾袢同志.，那位掙礼亂動的就是甄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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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紀剛同志，你可來了！拉住她吧！拉住她吧…… . 个，不嬰客氣，抱住她吧！抱住她吧……我 
一點力氣也沒有啦……你抱住她吧……」憎芬同志氣喘吁吁地說。 

我像機械人似的用我的大手扣住甄青的锴勝。甄脔卻不理會我，一面掙扎，一面喃喃。 

「_我走，_我走，我要去找紀剛！白雲……紅糖……兩悠悠……」 

我把蒈她的頭，_她面對我，我用力銳： 
r 甄胄！看看我，看看我！我回來了，我就是紀剛！」 

甄胄卻有目無睹 ill : 榷蒈頭，然後又怪叫怪笑地： 

r 你們都說笑話！讓我走……你們別騙我……_我走吧……你是哪一位同志呀？你不是紀剛， 
紀剛遺在四平……紀剛被共產黹报去啦……讓我走……」 

r 紀同志，」惟芬同志建議 •• r 把甄 t 拖回去吧！回到宿舍再說話，逭裡天黑很冷，不要讓她 
再蒈涼！」 

我在前面拕蒈走，惟芬同志在甄沓的身後斛助推，拉過松榭林，推出石胂樓門，甄胄仍不停地 
喃喃著： 

r 謫我走，謅我走……白雲紅糖……兩悠悠……」 

不用_教髙明， M 個瑣 t 我可以確定診斷：甄脔患了 r 急性躁狂症」。 

回到宿舍後，甄^忽又山奇地安靜，呆怔果怔地望箸我，一句話也不說。營口的憎芬同志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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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哭拉了…… 

r 紀剛同志，」她拭蒈眼浪銳：「你若不來，我真不知道今宵怎麼過……昨夜她鬧了；宿沒睡 
覺，我把門窗都關鼹，她就在地上走……今天，像剛才那様地跑出去，已緇二十多次了……本來昨 
天上午 M 算好，下午從馬路湾回來就支持不住了……你知道的，自從她得到你往四平的消息就很擔 
心，後來奋訊斷絕，她更焦 It ……+四號報谶四平情況不明，她就每天去馬路灣打聽消息，有時一 
天雨 f - x 。 十五號就有同志自四平跑到瀋賜，+六、+七號跑出來的人更多，就是沒有你的消息。有 
人說看見你被拮軍报住了，但是又•个敢叫真，當然 M 不敞對甄 I 1 /說。砟天，我們又去馬跆灣，他們 
說已經沒_新來的……甄脔就認定你跑不出來了，又說你畔胖的，一定被捉去了……」 

箅起來確是煊様，我自城破那天出走，_該+六號就到，伹我走路太憎，晩了一天，中途又和 
許多難民被共軍的檢査哨卡住一宿，所以遲遲来到。而槠憎芬同志說，東大也正醞酿遷校，人心浮 
動。有的師長和同學已先去北平， DR 線他途•，有的同學回家觀望，學校等於無形停課。無處去或有 
家歸不得的一些同學，被遣留在校 [ il 内，飢难寂亩，喪魂失魄……所以每個人的心理都失掉了平衡 
和依餚，情威也極脆弱…… 

r 她說什麼白雲、紅禁的？」我接蒈迫問。 

r 那是她幾天前寫的一首詩，她給我看過，最後兩句是 r 心結欲平平不得，白雲紅链雨悠悠！」 
當然是怕見不到你啦……我也怕她跳褸、投湖什麼的，我离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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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心竹已經走了嗎？」 

「他差不多兩個星期前就該飛走了，後來一再延期；從那時起，他就把甄青完全交給我了。可 
是今夭上 ; fM 大夫來銳他明天 一 定走，行李已經過秤，今晩就住#同澤街一家旅館裡，說是明早到 
航空公司上飛機場方便……他#甄南逭個様子也沒辦法……」 
r 羅爾沒來嗎？」 

r 聽說他太太_康了，產後又得了什麼敗血病，現在塯住在翳院裡。53大夫說很危險的，就是 
M 半個冃内的事，所以他也来得分斟來……」 

r 嗯！」我默思一钤。逭時甄俜 ii 是很安跡，雖•个時仍叨念那幾句話，但聲奋已經很低……她 
闸一隻手报住我的手腕，用另一隻手開合我的手指……拉開又合 ffi 來，合起來又拉開……雨眼呆直 
地觀察我的手掌，像個「相面先生」似地要從我的掌抱紋中窥測我的命運。此情此景，我對我自己 
的命運也迅即下了泱定！我對憎芬同志說： r 你再說 一 煸 M 人夫住的旅館，我現在就去看他，假如 
我沒有時間回來，就誚你再照顧她一晩……」 

r 不，不！紀同志，你帶蒈她吧！你已經回來，我再不管了……」 

r 時間已經太晩，」我望望昏黑的窗外： r 我怕找不到車，帶她走進城十分不方便…… M 樣吧， 
無論如何晩，我今夜一定回來，_你再照顧她一二個小時！」 
r 不！一分鐘，一秒鐘我都不看了，你想辦法帶蒈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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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那麼，我們：超進城，留下你自己住#逭，我們也不放心。我想，有你幫忙陪蒈甄啬，可能 
更好些。」 

r 謝謝你，紀同志，你不用宵我。那逍遛釘幾位女同學，我可以和她們；起住，你故心好了…… 
聽 M 大夫說 他明早九點以前就到航 帘 公司，你們矜去送他吧？我明早就到航空公司去看你們，希望 
那時候甄齊#對我有說有笑……」 

心竹正坐在旅館的房間裡發傻，和我會面的锵喜也来驅走他面上的憂容。原來他們的包機被某 
方面要了去，明夭走不成要改後天，而票價又提高了二分之一，因此有六個人鈸不夠了決定退出。 
航空公司要他們補交包機钧，不然後天的飛機就要包給別人。他們補交票懼_，一時湊不足人還要 
分攤那些空票，鈸就 M 多了。心竹手中的戟貨，全變脔可以交上機票，但下機後沒有了船錢。他已 
自翳院中辭蹣，每日都在消耗稂赫，如果行期再延，迪飛機票也要吃光了。 

r 別愁，別愁！」我說： r 趕緊山找辦唞人，給我留三個位 M 。 我也走！煊回是真走了，不然 
甄_要帽！」 
r 鈸呢？」 
r 我想辦法！」 

「你和甄青，那個票給誰？」 

r 我想給那位惜芬同志，煊些天都是她陪伴甄窗，我們能逃雛，不能丟下她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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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心竹考虛一會，又說：「甄脔也褥要一惝伴，短期内，恶怕她也不易復原……」 
我出去找到長舂市銀行瀋陶辦事處的貧主任，時間雖晚並未恝他顧烦，我說要用幾個鈍，他慨 
允於第二天一上班便撥借我五百萬 柬北流 通券。正好夠貿三個機票。 

九點鐘到航空公司交費時，憎芬同志堅持說： 

r 不要給我貿票了，我不想击，我想媽！假转媽能逃出來，我再想辦法和媽 一 谀兒击，不然， 
只有等待有櫟會以後，我再回家找媽……」 

於是我把省下的機票銶送給她，她堅拒不收。甄_忽然從我的手中接過去，然後也是送給她。 
她對甄青說： r 你走遺路……你要用銶……你留箸吧！」 

甄青沒有說話，依舊向她的手袋裡放。 

我從旁用較小的锊杏對憎芬同志說： r 看在甄齊的面上，你收下吧！你說今天要看到她對你有 
說有笑，你雖然沒有看到，但你看到她 M 是詔饊你，而且知 iili 澈你，為了逭個，你留下做個紀念 
吧……」 

憎芬含蒈眼捩收下，向外走了幾步，示意•要我過去。然後又把那鈍塞給我，說：「這算我給甄 
青資紀念品的，你也不能拒絕……明天……我再來送她。」 

我想說••不闬了。但她卻■小敢回頭地怏步離問。 

我與心竹約定，他先去看脅羅爾，我熠要到禺路灣去報告報告我的行止，然後再辦辦各人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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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赏我決定出走是無 II 的址的，我 RM 想把甄>'|帶到沒有炮火的 ill : 方，她業已_消的神經，不 
能再受繁嗡。 

又沒有看到負貴人，可 M 銬谗人人太卻枵訢我 GR 外一個消息。她說半個月前，我父親曾到他們 
家打聽我，匆促間她竟沒有將我結婚和甄 )«/ 在東 大讀術 的审，告訴 老人家 ，而心竹也很久沒有與馬 
路灣取聯絡 ，因 此我們 一家人 還不知道有煊 一家人。 

我按可能寄居的地址去找父親。由北關找到鐡西，由鐵西找到皇姑屯，傍晩時候才在一位鄉親 
虛找到。逭 i-x- 我把甄齊帶到煸裡帶到那裡，像個迪鳢人似的，手拕蒈手：刻也沒鬆開。她已較少 
講胡話，我對於她似乎仍 M 夢幻中的#在。我們回到旅館邀心竹陪我父親一 一:吃晩飯。心竹說羅雷 
來過，姚越的病情好轉 IJ 出院回家，告訴我沒有時問不必去看她；羅爾沒有工夫再等我，也說是明 
天早晨到航空公司相送。 

晚替是在二西軒吃的，父親喜歡清真味；那是一間中級飯館，伹在瀋_也算有名的了。四椠一 
湯，經濟 t 惠。甄胄 M 是楞楞怔怔，不知飢渴。心竹煊些天生活不正常，闺腸奇熵。我……逭是我 
受父親培育成人後第一次用我的鈍_他老吃飯，逭 ff 飯是我與父親分別多年而又各自經過許多苦雛 
的相聚飯，同時也是又將分別不知何時再能相聚的_別飯……吃起來，真是雛以下嚇。父親倒是很 
能振作的，似乎是吃了不少…… 

席間，父親告訢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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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一到泰城鄉下，就把_民會設在我們家裡，第一個就鬥爭我。他們說我是址主，是剝 
削階級.，我告訴他們，我們是剝削過，但我們 H 剝削我們自己。我們的錢財和我們的房地產，都是 
我們自己一代一代起早蹚黑、省吃儉闬精 M 下來的，並未剝削別人。但他們不聽，他們逼使本衬的 
人出頭來鬥爭我們。農民會長就是我們以前的打頭的夥計，我們大夥心裡都明白，過去誰都對得起 
雒……他們把我押在我們的縠倉裡，我的倉房竞成了我的監房……你母親她們早被趕出家門做苦工 
去了。我們家成了他們區政府，我們的院子就做鬥爭會塌……他們想起來就把我提出鬥一鬥……有 
夭夜裡，那個農民會長就是我們那個打頭的，偷偷來把我放了！他說他們泱定在明天鬥爭會後把我 
吊死。當時我又有傷又有病，他把我送到我們家東的高粱地裡，又偷偷給我送水送飯，將養 H 夭， 
我才自己能走……唉！想起來，又臧澈他又替他掄心……」 
鶸父親說顒，我也杷在長舂遇到黎經理的事說說。 

r 是的，我聽說他逃出來了，也聽說他到了瀋陽，但我到他有貿寶來往的櫃上去打聽，他們說 
他已經去天津，所以沒有碰面。」父親忽然轉换話題，對蒈心竹 •• r 可是，我聽他叔叔說，黎家小 
姐黎詩彥遺在等你，你不能走啊！」 

r 那有什麼辦法，」心竹像似無所調地： r 我也等她一 一:年了，她一直沒有跑出來，遛要我等她 
到哪年？.」 

「逭話不能那麼講！」父親駁斥他， r 她沒有跑山來，不是她不出來，由共黨區向外跑不是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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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尤其是女孩子家，我就知道她跟他大姊 —— 我的大女兒，一同逃出兩次都沒成功。煊様吧 ， J 
父親轉趨和藹而又認真地說：「你明天先別走，再在瀋賜等兩：：：個冃；我明天回遼陽去辦點事，回 
頭我再跑趟泰城；我不回鄉 K ，城裡沒人詔識我•，我把詩彥給你接出來！不然，她出來你又走，你 
們什麼時候碰頭？」 

r 击還是要走的，」心竹很受感動： r 因為南方翳院的聘約快到_限，現在不去人家不能等， 
將來詩彥跑出來，再想到南方找個飯碗都雛了……而且你老冋去一趟，危險不談，逭一路風霜我也 
不敢擔當！不過，我敔當伯父面前發誓，我一定等她，最低再等她三年。我把通信地址留下，如果 
詩彥出來，告訴她迫我去好了。」 

最後，父親表示他明天要起早回遼_，不能送我們，說我們長大了，要自己照顚自己。 

飯後，送走父親，我們便在同澤街上無曰的地逛逛，說是不 S 驟去，侬戀留連也好！煊條街敵 
偽時期叫「舂曰町」，是有名的夜市街。現在依然沿路邊擺了許多撇子，寶的卻是舊衣物舊家具，大 
半是要走的人想變賣一點路費，只是沒有人貿。光徇時也有一次逭種景条，那時出賣物品的，都是 
將被遣送的曰僑，貿的是中國人，不過當時貿的人也很少，因為大家把光復夢做得太完美了，貿舊 
貨做啥？規在賈的賣的皆是中國人，雙方都有些神傷…… M 是大逃雛的前夕，大家都像是 r 爹死媽 
出門，個人顧個人」的樣子，而個人的前途又如何？誰也不知道！ 

一抬頭，已經走到文化新邨，我們就順便進去 liHi 。 大廳裡帘空如也，寥 m 坐普幾個人等於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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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意。任俠獨自在那裡喝悶湎。 

任俠說： r 走吧！走吧！能击就走吧！我是不想再走了……抗戰時，我已#後方流浪那些年， 
我吃夠了流亡之苦……我已走得太罾倦了……我想安息，一天雨天也好！」 

「任俠兄，你是不是加入了拃 ii 搽？」自從那次他說他到過延安，我就想問問他。 

「咍眙！你問得好！我不能騙你，我也不怕你告密，我告訴你，我不是！我只是流浪人歸來， 
疲倦地不想再走。我對時阔雖然失望……但我知遒拮.顏黨也是沒有希望的……尤其對我們逭稀有自 
我思想的人……」 

「那你單身一個人，又何必胃險？」心竹勸慰他。 

r 冒險也無所調了！」任俠回答他： r ;個人對生存沒有興趣時，對死亡也無所恐懼了。不過， 
那邊我也認識幾個人， r / 時也許沒有問題，我想在煊段期間等等，等會.個人，就是上 T - X 你幫忙送 
我們出關的那位小姐。我聽說她也回來了，現在$爾消……當初把她帶到延安的那個人已經抛開她 
……這些年她的威情 1!- 活也很不如意，‘個又一個地……我知遒她不是顧 於共產 黨型的那種女人， 
可能當初我們有點誤會，那也怪我……我要等機钤見見她……假如她能回頭 ，原 諒我，我想重新開 
始……重新開始……紀剛兄，記得我跟你說過，就是逭個意思……那時候，我再做新的人生計劃…… 
不然，一切都算了！」 

逭真是一個 r 雖然憎別終須別」的時候，卻無人能唱出 r 向那滿夭的風沙」那種歌…… 













航空公司通知我們提前去機埸，無法跗預定相送的朋女們做正式的握別。趕到機堳，起落的飛 
機雖多，卻都不是我們那一架。 

候機時，看到那些空運物資中，竟旮人僧機秧帶私貨。有人說： r 這個時傾遛要做賈寶？」有 
人說：「煊個時候才好做貿脔！」大概越是亂世越_機會為利私人，自古皆然，於今不 H 為怪了。 
好4:問話的，等機的，也都是臨陣脫逃沒有資格批鲆別人的人！ 

中午，我們起飛了。 

飛經營口，我俯望那無語的遼河，蜿蜒在早春的大 it 上，仍_渾渾地滾滾地流。為了甄青，我 
曾痛下決定•，現在，#到那迪河無謂，我 t 不敢再對它正視。_道我就真的如此击離？走出我們多 
年堅守的現地？ 

遼河仍在渾渾地、滾滾地、無語地流……我不禁也傖然垃下！ 
r 我們……在什麼地方……」甄冉忽然發問。 
r 我們坐在飛機上，我們正在天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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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飛機？哦！我們哪兒去？」 

「我們到齊島去！那兒沒匄戰爭，沒_恐懼，我不再離間你！」 
r 嗯，」甄胄也銳 •• 「沒有戰爭……沒有分離……」 

飛過海，飛過山，飛抵齊島 C 

I 週後，心竹搭船去滬，我被一位 老 學長收留在他私人的翳院裡幫忙。實際上，完全是他幫我 
的忙！我不隱諱逭些年的 H 作生活，我表示我對臨床幾乎忘了，我需耍從頭學習 。老 學長卻說： 
r 不能說那話！你自己客氣不耍緊，說那話丟我們小河沿的。雏不知道，我們同學一舉業 
就有+年以上的臨床經驗，扔下三五年有什豳關係？」 

逭話也有遒理，不全是故意吹噛為我打镝。我們學校 M 史最久，學科、臨床向極紮竹。煊位學 
長便是一舉業即來 iv 岛海校，創設軍鞔班，成為海 W 軍麒的前驅。抗戰時戰線移向内陸，海軍縮編， 
他巧退役，滕利後重返奇島開設天恩翳院，而海軍的尚级軍官仍經常是他的座上客。 

甄齊的病進步很慢，東北大阔卻急轉迮下，四平無力收復，吉林主動撤守，長#孤懸，遼西亦 
醞酿大戰。 

夜晩睡夢中，甄 i 4 / 常驚叫而起，口中馏喃喃蒈：「讁我走……讁我走……」白曰清醒時，她也 
耍看看報紙，看看中國地圖。她說：「尙岛也不是個安全地方，_……」我告訴她：「只要美國的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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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不撤走，這裡是沒有問題的！」埴是民剛：.•—七年 M 秋之際，每個寄居於啬島的人所常說的話。 

我也想早曰離開脔岛，為了甄 VJIW 的病，為了不便長久託庇於老同學。我曾將此意函知心竹反其 
他各地的親友。我雖前途無定，但也不願_父親留#瀋_，他老不能再被批黨报去，我懇切_他老 
也暫先來胄。我也再給羅雷一封信，_他早做計劃。因為站在_島看柬北，更了然其希望渺茫。心 
竹的回信表示，既然走出，只_繼编向前走。父親的來信卻說： 

我自己決定不走了。你母和你弟妹們不出來，我自己走也沒有^^。我這一生經過多少 
次衂亂，由前消到氏网，由 H 攸打仗到滿洲國的興亡，我郎沒有離開家鄉•，現在已是風燭之 
年，遨走個什麼哫？選怕個什麼呢？你關心我，我更閩 V 你郎^^年的弟妹和生活無依靠的 
母晛。我赶迫4,對他們無異和沒了：樣，我若留在這裡，對他們可能選有機會照顧。你大 
了不再用我照. fc ' i ; 你能走，迫遠走吧！好好照顧你的妻 - r ， 将來也要好好照顧你的子女。我 
們束一代一代博下來，你們也要鳓續博下去。當我心中想纠我們家在外邊退有一收人時，在 
家鄉再有多大苦雖，我郎能約承受了！ 

父親的手書使我心酸，羅雷的覆信使我生愧，倒是歐凱的來函令我稍覺貪舒。歐凱寫給我，說 
我 E ? i 辭職事，曰前已轉奉内政部核准，結算我應得而未領的薪金，除代歸 ii 市銀行借支部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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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餘東北洧通券九百餘禺元。誠如歐凱所說： r 此款對兄#興 it 生活當大有用，惟遒已將其 
分贈與在長流亡同志矣。此為吾兄對過 - i -共同啬鬥之同志最後：次的盡力•，今後各人命運如何，皆 
不可知矣。」 

+ 一月十二曰，翳院放假。老學長_我過去，對我銳： 
r 東北又淪陷了，你無法再回家鄉，此地對你是客居，我雖撖要人幫忙，也不便勉強留你，你 
自己有什麼打算，我不知道。不過，最近洵總部軍翳處 M 幾次給我來信，希望我能再出山；丄作。你 
知道，復員後陸軍縮編，海軍擴大，特別觖乏軍翳人 K 。一來我年紀大丫，二來這個醫院也不便收 
拾。你遛年輕，你遛耍為_家做市，所以我想把你推 M 上去。以你的經歷和能力，到南京後，不論 
臨床威行政，都會綽綽有餘。依我看，抗戰旖山，_亂錤洵，你塯應間削：番事業。我們同學在海 
軍裡都有曳好表現，若你願意，他們一定歡迎！」 

我還不知如何回答，老學長又說： r 當然，你也不必考虛旅曾問題，命令一到，你可搭海軍便 
船隨時起身， 一 個鈍也不用柁。……」 

老學長對世局的觀.错，和歐凱所說「父抗曰、子抗俄、百年大計」同様有深锓意義。只是逭個 
時候，我已不配再銳是為了對國家民族服務，免費坐船窗是一大誘感，而旦也合乎心竹所說 r 走一 
步算一步」的原則。「好吧！」我說。同時也謝謝老學長對我阇到的顧慮。 

我填好 M 歷酋，貼上照 H -， lil 老學 M 備函寄去。候等乂期中，也常到街上幾家和東北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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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的商號探望，舂看有否新 CI '/ I 賜逃來的熱人，擻蠟家鄉最近的消息。很巧，一個 M 期天的上午， 
又遇到詩彦的父親。 

黎經理剛剛前一天自上海來，說是要回北平去，我就_他老到家裡來坐坐。 
r 你成家了？」黎經理很詫異地問。 
r 是的！」我答。 

「什麼畤候？」 

「去年舂天。」 

「在長舂見面時，你沒有跟我說……」 

r 那時候她#瀋陶謫喪，沒有立家，所以也就沒耔機 t 提。逭一次，你老抽空來一趟吧！」我 
又繼續懇_蒈。 

r 去是應該去的，」黎經理忖度半晌說： r 可惜時間來不 M 了，+二點以前我就要趕到碼頭去 

的。」 

r 規#遛回让平做什豳呢？浦陶丟後，平津也漸呛緊，大家都向南击，海陸交通曰加困雛，再 
出來很不方便的！」 

「是煊様的，」黎經理加以解釋： r 我在上海時候，聽到一點家裡消息•，小稃姐姊俩，和她媽， 
已經由泰城逃到瀋陶，現在正 III 瀋陶逃奔北平。我必須趕回北平去等。我把 M 裡生意上的鈸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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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手，如果詩彥她們¥到，我就帶她們出來再去上洵， M 些鈸剛好做旅灼。抱家帶眷逃雛是不 
簡單的……假如她們到連晩了， a 也只好梃在那兒，等箸和她們會面，我不能再自己先走。 # 家鄉 
逃難，她們可以找到親女幫忙，進關後，：無親二無故，再走就更困雛/。好在北平址大人多 ， r 4 
有那麼一天，共黨；時也找不到我。等我們全家團聚了，看看情勢再說。也許再逃，也許認了……」 
r 那麼 I 」我想搶個機钤，伹一時如鯛在喉 。終於 ，我強自鎮定地說：「有一件事，就是詩 
彦的事，我想跟老伯燄燄。詩彥解除婚約那件举，常時我曾 M 她出過主意，現你想起來，我覺得很 
是罪過—.」 

r 嗯！」黎經理沒有表；不態瞍。 

「你老賣備我也好，原諒我也好，」我繼鑛懺悔转：「我自己一直不安！不過，當畤我就把詩 
彥介紹給我的朋女葛心竹葛大夫，他們已經相處很好，後來因為心竹山审，所以耽撊下來。光復後， 
心竹同我到龍江，就是嬰去泰城燄逭琪，結果沒付去成。今轡我們雌開浦陽時，他表；>1'還在等她 


r 嗯！」黎經理又哼一锊，表示願 t 詳聽。 

「心竹的心情我全知道，詩彥那邊我想也不會變化。心竹現在南昌翳院工作，回頭我就給他寫 
信報告詩彥的消息和你們上海與北平的地址，_他盘接給北平去信，或到上海去掊頭。時局變化太 
快，無論如何，_他們聚到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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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心竹的事，我也聽你叔叔銳過，那時候……不過……」黎經理思考好 一 會：「好吧！我回去 
告訴她母親和她商量商量。你不必過意不去，你對雙方總算盡到心力了。當初那件婚事是我的錯， 
煊次我不願再錯下去，假若心竹詩彥都互相願崽，我自然了結：份心事。不過，我不能稍加勉強…… 
詩彥那孩 - T - 就是有那般杻勁，她不願意的事就是•个願意。«-宵第一次訂婚的對象並不是不好，只因 
不是出於詩彥的_願，她就彆杻，她寧齿一袱子不鈷婚也不願遭就。說超來遛得威謝你，你解她解 
決了第一個問題，又給她介紹逭個機矜……逭次……唉！不知他們有否線分，也不知詩彥能不能改 
改杻脾氣……」 

說話期問權夥過來銳，要趕船的老客都準備走了，_黎經理一同動岛。黎經理隨即從手提箱中 
m 山一件料子，是織錦的，塞給我說：「煊本是预懶給詩彥貿的，怕她們逃出來沒有衣服。我沒有 
時間在此地現貿，就把 M 件送給蛭媳婦，算我袖個褙吧！合垴不合適，喜歡不喜歡，我不知道……」 
我誠懇址推謝。黎經理卻說： 

r 若在家鄉泰城，逭一點東西是拿不出手的！現在流亡#外，一切不能講究了……而且……若 
是不能再見面畤，也當做個紀念……今後，我們彼此玲重吧！」 

黎經理去後，我立即致函心竹，町_他按 t 黎經理留下的址址主動聯絡，不可再誤良緣。信寄 
出後，我心中甚覺輕快，甄齊的病也似乎穩定得多。我已經把話對黎經理說得清楚，等於是對詩彥 
當面交代。自從畏荇護校 _窗 進望； 节 龍江莆話中斷，幾次 未能 銳出的心内隱衷，至此稍得舒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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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算把話說明了，他們雖然尚未會面，我卻先獲得了 r 公私#後均告圓涡」的預臧諧和。 

於是，我有勇氣再把羅裙的信取出展謫。 

紀剛大哥： 

我給你寫這讨信我|11雖過。幾次來信，你部肋我們離開，我們也幾欠受成鉍想聽從你的 
故議，現在 UC 有途背你的好意了。 

在我岛此信之前，我們幾個尚能見而的覺 !• 團的弟 > L 們设在一起聚談。我們有幾點共同 
的意見，現在報告給你： 

一、 我們郎足劫後餘生，對於生圯存亡已不再十分 i.L 意。如果 n 岛逃命而無目的無限期 
的流浪異地，實在沒有存裏。而且，人離鄉哎，^職求生亦是一大_雖。在屮國歷史中任何 
大變動期，也不能人人井逃亡。這：次，大多教 H 胞仍像「九一八」時期一樣，必須被 
迫留在現地，而對斩的命遝，我們又何必走離？ 

二、 我們想，我們自從立志 f 至覺 t 團成立以至參加現地抗戦組織，其目的無非在救 
國救民。我們雖非虔誠的— if 徒，但我們教分學忟讀 - lt - w 所受的宗教 f 陶，加上我們间 
有文化殺分成仁捨生耿我的博愛思想，使我們在任何時代任何垠境坏敢柃背起十字架。抗我 
時期我們已經背過一次，我們自己的弟 >< L 姐妹也和許多 ㈣ 志一起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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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的希望即落空，我們的一切夼門火果，也郎馬迻不幸的歷史所泠沒。這一歷史的不 
幸，因由於以赤化世界為目懔的蘇俄與屮共所迻成，但我們自己以及英美盟邦郎不能推卸責 
任 o • 
時至今日，談論責任已成廢話。松緒當前 A 势，共黨势必要來了 C 我們知道，現在「解 
故」區已普遍展間門爭，將來也許不容我們再生存；但只要我們生存一天，我們就會有 
生存一天的音 1。 

三、 f 際上，我們不糊被殺，我們也不願殺人。按照我們覺覺固弟尤們一贯的思想覲念， 
我們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活、 fi 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和群眾的生命。我們在人生的目愫 
和信仰上，絶不會變節。圮得你在〈遼河頌〉裡设以透河為我們的自喻，我也套用原詞在此 
明確地重述一次：「我們從不坼說我們遍體的別傷，我們永不改變我們飛躍务騰的方向」。只 
是，我們自己不訴說可以，我們對歷史對死雖的弟元姐妹，必須有所交代。不管以後的變化 
如何，以前那一段應該有所記錄。我們错想共 H 執華，各擬题目先在《東北公淪》上分別發 
表，然後棄編成冊，可惜我不會窝，學校的課業又忙，你可以窝，你即忙著岛別人抬橋，之 
後《公淪》停刊，這項計剡自成泡影。若是仲直仍在，他可以分擔此項責任，今後的希望則 
^全寄託柃兄了。我們留在家鄉的，不知如何適應析的環境，你生活在坆府區，你總可 f £ 
一個角 f 做這件麥，而且青嫂康伋後也大可助你。如果有機會完成，無淪何時何地，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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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僧值的。 

海天遙望，不勝依依。希望我們#見！但_我們#見！ 4見！ 

再見！ 

羅#敬^於瀋陽三十七年叱27十八日 

重讀羅雷煊封信，我覺得我應該立時負起這個貴任，雖然診餘的時間我大部分須要陪伴甄青， 
但不影響我在腦沲中設思構想。我想，就以 r 洎滾遼河」為窖名，記錄這一代胄年奮鬥的歷史。這 
r 覺覺闻」的故事，只是其中千萬分之一。東北，苦雛而偉大的東北，自從俄大鼻子和曰本小鬼先 
後侵略，中東鐡路與南涡鐡路交叉成一個不祥的+宇後，_北同胞便開始了十字架上的苦雖命逓。 
但，我不記錄他們的悲傷，我不訢說他們的痛苦，我要報告他們永恆不息的甯鬥。我耍譃全世界知 
道，煊是一瑰不容侵略的土地，在埴土地上生長蒈不可奴役的人民！ 

我不必編造，也無辦隱諒，我嬰忠 . will : 寫下我們的衡鬥生活和我們心镞深處的 M 受。我要寫我 
們的理想，寫我們的抱良，寫我們團結服務衔鬥犓牲最初也是最終的目的。逭些 ，)§ 利後由於 M 種 
心理，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閉口不談，但地下工作的血淚史不應永久被冰封。何況我們雖不惜犧牲小 
我，卻又不是否定人生的人。我們勉勵自己，一定要有所作為，不然，我們的人生便是空白！我們 
已經有所作為，如粜不予記錄，那一段的僦鬥也就等於空白！我們的宵舂和汗水可以使其空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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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許多同志的生命和鮮血豈可任其白流！ 

在構思寫作大綱時，我仍一陣陣自感慚愧。我們都緇過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時代，我 
們也曾經用自己的生命寫過歷史、用自己的血寫過詩，而現在的我，卻只能用拙劣的女字寫故事， 
寶在是無情的諷刺！ 

老學長一言九_，海總部很袂來了命令。我隨即收拾起簡單的行李，扶護替甄胄，登上中海號 
運輸艦，去南京報到。 

海總邰暫時核定我的官階怡與艦 M 同級，執行官特別把一個官鎗臨時譃給我，看様子這攻旅程 
是相當神氣的，一點沒_山瀋賜飛出時那稲脫逃的愈味。 

出海後，我到艦畏室上做次禮貌性的拜訪。艦 U 随後交給我；封倌，說是上船前他到天恩醫院 
辭行時順便帶來的，因為此信剛剛寄到。 

我以為是心竹寄來的。 I #發信地址和箪跡，啊 —— 我立即衝到甲板上……我急急把信看過…… 
a 幾乎昏厥辆沟！海，我無所懂.，假辁沒有甄枵，我必定跳海回去……我是多麼喜歡看到詩彥一封 
信，我卻不希望看到煽樣的一封。為丫甄 IIJ 不地再受打_的心嫩，我不能_她看到，我自「」也不想 
再看它，甚至企願我根本就沒有看到它！ 

我晈緊牙根將 M 封信撕砷，然後將那些砷阖埴逭址抛入大海…… 

海#翻動，船也在翻動…… # N 頭，甄 >lirJn : . 踉踉蹌蹌址击向我，我立即伸手拉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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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出來做什麼？」 
r 找你……你……把什麼丟掉？」 

我說不出我這時的臧覺，只有更拉她向我錤牟， M 後回答她： 
r 沒什麼！」 

甄青沒有再說話，懵憎懶備地與我並立船舷。 

船在加速行進，奔騰的海浪迎面來雜。 

我凝視膂、凝視转，凝視替那波瀋洶湧 無邊無 際的大海，洵、忽然變成 一 張大紙，一個泊變成 
個字： 


「從泰城逃山後，我時時在想：想我們 一 朝見面時，你會說些什麼？我耍說些什麼？我自然耍 
問：我那一點不夠格，為什麼當初你不誠我參加;|:作？ aii 有許多話要問，最主耍的 I 你心裡明 
白，我愛的是你，你為什麼將我向別人鉍上亂安排？」 

r 記得你到龍江時，锫大夫說耍和你一同回泰城苻我•，我 M 以為你自己不便傅話。後來雖說也 
想把我調去，但回泰城你都有些迥避，我去龍 a ，對你更不方便了。我也以為那個階段工作最緊張， 
環境最惡劣，確是不該考慮兒 it 私情的時候。你不燄，我更不談。唉！我又何必倔強？我為什麼不 
在那個時候向你傾訴？而你那時候，為什豳遛耍繼绱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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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其- W , 你也許未錨，因為你¥就看消了我的命運。你說過，我要想襯脫 一 個世俗的束縛，就 
要接受那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今天奄無怨艾……」 

r 很可笑！勝利後，我很為我相信你定能屮办的佶念而驕傲！我熠曾為慰撫你長年工作的辛勞， 
暗中給你描繪一幅幸福生活的圖影，只是我不暁得，在你幸福的生活中沒有我的份！大嫂一定是位 
更可愛的人，你們現在也一定在幸福中生活蒈，一想到你生活在幸福中，我也就沒有痛苦了！」 
「我給二老添過不少憂煩，現#我該向他們懺悔贈罪了。他們若南行，我會跟蒈；只是不會去 
南昌。他們若留下，我也留下……我就抱蒈一份崇高而美麗的記檍，永久陪伴署爸和媽，去迎接那 
未來的不可知的人生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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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血淚一部書(代後記) 


《滾洎逋河》 M 於報端時，我曾深深地啮山一|:!氣.，煊冰封了二十餘年的往事，舉竟公諸於世 
了，我不能不有些輕鬆之感。但當書中的 r 負貴人」，對筲幾位音曰同志面前幽我一默時，我卻油然 
升起無限的愧赧！ 

r 負貴人」說：「我看我們煸些老朋女，當年出生入死冒險犯_所做的地下工作，完全是為你 
寫小說的材料做的！」 

事實確是：沒有那些人、那些年、以那種火的情感、鐵的生活，做那種種血的工作，自然不會 
有《滾滾遼河》煊本軎。而且矜^能以那十年多血浪生活做材料寫拽的話，應該是一部更廣袤更森 
羅钽雄偉钽嵚邁的作品，絕不止是現在煊様的一冊《滾洎逋河》。 

伹我限於畤間才力，只寫出逭樣一部東西。 

回想來軎時，不出半年，大睦整個沉淪，我懷普滿舵悲憤，立志記下逭段經過。寫出二+萬字 
後，先拿給一個朋女 r 脅看」。誰知他来阕：顧地說： r 第：，古往今來被埋沒了的歷史多得很，何 



滾琅速河 


惜乎我們那：點點？」所以他勸我不必寫。 r 第二，」他說： r 我們那一段 it !: 下丄作，是一種 「4 S : 力 
式」的鬥爭，觀眾喜歡#珅齊或武打，沒甸人愛#雙打懼持形態的角力。」所以他推測我寫出來也 
不會有人看。 

我倒不是因他的好言相勸而停第，但他第二項觀點卻給我提示了寫作上應有的擗惕。那二+萬 
字便成了一份原始的資料。民國五+五年秋，我下決心要完成煊項宿願。終於在診療的暇隙，用二 
年不分畫夜的時光，病歷與槁紙_飛地寫出了現在 M 部《滾滾迎河》的初稿，共四十一 _，計四+ 
五萬字。之後即侬序送#!一正、憎冰、#陨、尹生、大愚、栄紀等人輪流斧正。又一年期間，除了 
當面研辯外，相互射論的信件儲银成冊 Dii 過十五萬言。最後又經我肅中刪竜，章中刪節，節中刪 
句，句中刪字地刪存三+六赍，三十五萬字。五十八年荇，清稿付郵，直寄《中副》。 

《滾滾遼河》是以威情故事為興趣線，穿織敵後抗戰奮鬥史。因地下工作是「_力式」的，為 
了忠 - W , 不能在工作故寧中妄加「動作」.，而那 H 作又是極餾肅的， M 不能闬威情故_「粉」飾「劇 
惝」•，且時至今 n ，敵我 ti 締交為女，我 R 能南我們如何甯鬥，•个便再說敵人如何兇殘•，關於 II 利 
後不幸 CS 面的促成，亦本乎屮 fii 傅統的恕 M ，只對自「」稍加檢討，而未多抱摘當世的盟邦。所以構 
成小說應甸的衝突情節，我 R 能用小我感情如何被_縮、割裂、與杻曲來製造高潮，進而用煊些個 
人悲苦悽慘的命運，來反映那個時代瑠塏的殘酷與不仁。誡所調 r 功不_捐」，假若沒有+五年前所 
nli ■卜的那此一：原始資料，我就紀不淸那麼多卜：作史竹，也就喚不起那麼幺;-|5| J 年畤期的情愫。#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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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似有天數。 

漲一正兄是當年《東北公論》的總編，<_故人》曾經他親手幸割，逭次仍誚他優先核閲。套 
1句武俠小說的術語說，他不愧為武林髙手，雖然二十年息影江湖，一出招侬然是威力驚人。原來 
我擬的軎名是 r 滾滾的逭河 J ， ：正兄在整部原稿中只故掉 Iff 名中那個「的」〖子。一字之差，_係至 
大，不僅讀起來生動有力，而旦別具削意。不過如此一改也有缺點，因為許多組心的朋友常把書名 
看做是「遼河滾洎」，如果仍用原名的話，也許沒有人會誤為「遼河的滾洎」了。一正兄畲龍點睛後 
曾不忘鼓勵地說： ( 一 ) 這本喪一定嬰山版，因它代表那一代^年的思想，甚至是到今天我們的思 
想。(二 ) 這本書可能是當代文壇的偉大作品之一,因它具有文藝創作的新風格 —— 革命文學作品的 
風格。 

憎冰小姐對文藝欣赏力極高，對小河沿的風風闲闲記檍尤詳。所以她不僅指點了那個 it 方的堳 
景細節，也糾正了 li 情故事中的一項重大迪誤。 

《蒼天悠悠》作齿李 rf ll 先生，與我早不相識，我想_他以當年工作的「_外人 JM 當前文垴 
的 r 圈内人」立埸，看看煊篇束两像不像 r 小說」。他躺#外科病床上仔絀看過，而且下了評語： 
r 小平凡的故事，在沉穩地陳述下，顯得特別雄渾健邁。逭是我們鐵打的遼暍所特有的執力，再睃 
發射光芒。兄以燃燒普的血肉生命，執長鞭掏問那個時代，成為一部血淚凝結的史詩！」 

尹生就是當初反對我以地工故率寫畲的那位朋女。時過境遛，逭次 t r 舉雙手赞成」。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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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 ： r 舉世皆卵人，有雒 > I < 犯筇：一誡？既已咽山心血十升，獻上心香：瓣，何妨印它一冊也算對 
得起神明。吾 511 舞文弄墨半生，豈可不留雪泥鴻爪？因之印它一冊也算對得起自己。友俏中惟吾兄 
得天獨厚，多愁轉有一壯皮物可寫，更有本領寫之成物，所以卬它一冊也算對得起朋女。」煊 
話我雖不便駁正，伹下面的析評我卻不能不酋齿。他說： r 日本投降前逭 一 段寫得最成功，可謂完 
全沒有用二+年後的心境，論二+年前柱事的毛病。光復後至南北再淪陷，寫得也沒失敗•，雖大浊 
氣，但非虛假，且裒而不慯，資人不失忠睜，112箅派司了。」 

關於人物刻劃，他認為：「最巧妙處是將「錢貴人、窖記長、社長」，與「一堆人」分開處理。 
前者偏重描寫其單命人格，抽条代表組織粘神。後舎則 n 髗刻劃其聲咅笑貌；虛處鼦露其短處，其 
短處又怡為其可愛之虛。擗如羅爾，這位仁 ! rd 滿腦袋反抗權威，而表現上處處踭重權威•，紀剛一味 
唯負賫人是_，被他譏為大逆不逍，他自己#負貴人面前則一切問題煙消，只有唯唯諾諾的份••他 
口口聲臀稱你小子長，你小子短，但沒有紀剛逭小子一言之餹，卻急死也不敔去偷會姚慈。」 

羅大愚先生以當年丄作「負貴人」的立塌，特別提：>|'本褂必須向謫舍 M 貴所述歷史的真實，雖 
小說家言，_之亦不街謫史。人愚佐生與内子朱紀對本 t 原槁修改出力最大，前者置重點於地下工 
作的探討，後舍多建議於感情故事的推敲。我們交換意 M 的範刚最- M ， 對同一审做觀點不同的爭論 
亦最劇。可以說沒有他們的高見指正，這本谗不會有現#逭麼 r 好 j ，威者也可說，若沒有他們最後 
的同意， M 本 t 根本就無幟會魄兩。其中為丫一個情節的取捨，我一麼甸把它撊1三十年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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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中辛酸，由尹生信中摘錄幾段，可窥一斑： 

4> L 虛己，八方 * t ? i 4， 風度之 a , <>人欽他。付往來函件成集後，結果必十人而百意見， 
有者參差，有者 f > I 戈，城不知吾 > L 將如何4理。 - fr > lL 対此倘有 「< x 器 j 打算，當然越鍛淬鋼 
贸4純，略述問世無妨，搁1三十年就大驳重了！ 

t 起來，寫工作報告易——吹而已；笃歷史紀事亦不雖——忠實而已•，寫小說就不簡單 
了。尤以吾 > L 非為寫小說而寫小說，是為有所交代而窝小說。有此細綁，雖可，借小說人物的 

巧安棑將 r 工作故事」寫活，付絶不可寫假•，於 r 成情故事」、亦冏 . 

至於故事内容何者為真？何者岛假？弟所知不過略俊柃一般讀者，大愚先生則不然。覲 
尊槁斩体對忡直 c 出攸言段，大愚先生所岛之 f 蚍，其心情之沈重可想而知。在道義上，負 
責人 t 擔終斗雖忏，此情 4 HS 政能 •« 察。蓋於 r 工作故本」，大愚先生岛待殊讀者，正如4- 
「成情敁事」，來紀姊為待咮冰者。作者 f 下對待咮 :* 者留情至何挿权度，關係小說成收。此 
一重擔， H 有由 > L 自承了。 

捕仲父先生函告：「《洎滾遼河》於《中副》迪載期中佳評如潮，讀#不僅對作者的女筆表示 
讃賞，對覺覺囲弟兄們的愛國血誠，亦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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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開見喆報刊卉，有孫沖爾先生的謫忾投捭，以 r 止不住心頭的澈動」為題，道出其對《滾 
滾逭河》的感受，並_謙其於 M 南山區從琪游繫戰的衔鬥，亦不若東北地區地下工作的艱苦。作家 
幼柏女士詔為煊部作品「充塞活躍的屯命力」，「其文-•/-•帶饵瀨重的民族氣質與感情」，「它的故事， 
在整個中華民族^年愛闕運動史上，自有其繼往開來的11人 t 莽」。語和委 H 因公赴美，見到我留美 
學界人士搶奪《中副》爭閲此文的情況，曾以 r 《滾洎遼河》在美圓」為文介紹。三屆亞洲作家會 
議馬來西亞代表胬美之女士海外來佶中有調：「希{中央曰報》上的《洎洎遼河》，才知道臺灣尚 
有筆是觸 M 那有血有淚的題材」，發表在《純文學》上。方家陳克瑣女士亦曾於《華副》「筆陣」 
中，以「紀剛先生以翳師出身，寫下了《滾滾迪河》」逭句話，來為她 r 作家是寫出來的，不是教 
山來的」立論作證。我自己的一些新明菌女，平時未 M 過我的文章，更不知我此次的寫作過程，讀 
到《滾滾遼河》 M 各方反應後，都認為我似乎是一夜之間踉入了 r 名作家」之林，好像我竟成了「天 
才」。但當我今天把以上惝形公開後，成有人詔為我幾乎經過十年；1+年的時間，才寫出煊様一本東 
西，又不免要說我是 r 笨匠」了。 

其- W ，世上容有天才，而我不是<間成有笨匠，我亦不是。我是；個極平凡的人，只因曾親 
歷一個偉大的畤代，迫隨一夥偉大的人群，參與一次偉大的鬥爭，仰賴神所賜給的劫後嵗月，再 
次以地下工作精神，不針成敗址為那個時代作記錄。我作了。我一點沒有創作什麼，我只是一個誠 
拙的記錄者。任何成就與榮審，都要_詁於燃那種火的情威，哨那補鐡的生活，幹那種血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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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群人 —— 或存或亡，而不是我。 

我曾用 r 季剛」逭個箪名登過」乂奇，伹常《滾滾迫河> 刊出前夕，因謫仲父先生燄筆名的一篇 
方瑰而改用本矜發表，以>|<負费。誰知如此給我帶來許多闲播，因我的職業 G 給我的姓名定了型， 
此人怎可 r 寫報」？而本軎又用第；人稱锒法，歷史的真过又被小說的寘寊所強化，許多讀齊偏要 
在書中捕捉作卉的什 ri 。 於是印單行本時，為丫襬脫作咨與我的關係，為了滿足謫者的某種心理， 
便借用脔中人物的姓名當作_掛胂。逭一招確也打效，一:報紙迪載 □ 成過 i ;-， 到書店貿書的朋友再 
沒有人聯想到我。煊些陳述 S 以銳明：個_讶，即本 it'lrf 的女學惘值尚冇待-乂垴先進的評論，其歷史 
價值似乎是已被讀矜承詔。評論家應未迴即曾以「歷史的證人 J 為題，在《两子潸》上引述說：「文 
藝應為歷史作證，作家即是歷史的證人。《滾滾遼河》 H 其作#，可當之而無愧。」國史館柳長勛 
纂修更詔為本書是一部活的歷史，#我將诲中人物故_，無論 H 作方面威威情方面的，都要詳加註 
釋，迪同本書原稿送國史飴一併 r 典#」。他說逭是他脩史的新椭想新形態。若然，千百年後將可免 
去什麼學家考逾《滾滾遼河》， 一 转今曰±考證《紅榴#》冉。 

《純文學》主編林海奋女士為本遨山版時，侬山帘僧例，希望我寫個頭 HQt 尾語，之後也將有 
此種要求的_卉佔件轉給我過： HI ，也有朋友們做同樣的建議。本來_人主漲作品是一切，作者不應 
在作品外再瞥 M 詞，但也釘人詔為序跋之類钉如岡盥的題詞或署印，也構成作品的一部分。因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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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權以此文代#後記，迪同一部分反應文宁反《中副》評密意妈，共錄與後，以便_者對本書有 
一綜合的了解。 

六十年一： C ： 二十八9 






心靈的契合 


心靈的契合 王藍 


紀剛先生： 

恕我冒昧紿尚無一面之緣的您，寫逭封信。 

r 讀了一本威人的書，忍不住抓超筆紿原作错寫信」煽穂事，小畤候我幹過。逭些年 —— 已經 
很多年了，未曾再有。 

您的大作《滾滾遼河》在《中央曰報》迪赪時，曾斷鑛地拜謫•，昨天讀了《純女學》出版的單 
行本，一口氣開夜車讀下去，快天亮了，才鳙完，中途貪在放不下手，非謫到全書最後一頁不可， 
逭就是好書的逨人魅力。讀後，遛竞忍不住要給您寫信 —— 一個近五十歳的人了，仍有這份 r 衝 
動」，或許正是保有童心的可喜現条。 

我不想堆砌任何形容詞，讃美您逭本軎•，我只要告訴您：我太喜歡逭本書。 

為何太喜歡？為了這本書讀來太親切。 

抗日初期，我曾於平津從事地下抗敵工作(在重慶出版的拙替《一顆永恆的星》、《美子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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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鬼域記》等，寫的均是親舁經歷；#畓灣出版的《藍與黑》與《長夜》中亦有若干描述)， 
所以對於您筆下的愛國青年們在東北的抗曰情墩威到特殊的親切。「親切」二字窗不足表達這一種強 
烈的臧受。那應是一種「熱」——一種令人熱血沸鵾的 r 熱」；應是一種 r 愛 j —— r 同志愛」，一 
種最虔誡最深厚最堅實的愛(可憎，逭種愛，而今越來越淡簿，越缺乏，也越發玲貴越發難得了)； 
更應是一種「滿足」 —— 一種由於「心皲的契合」而換得的無阳的無上的_神上的滿 E 。 

近年來，以 r 地下工作」為題材的小說，亦1見不鮮.，但令人哦息浊氣的，竟多是寫成了 r 間 
諜香艷打鬥」。雛怪，那是 r 閉門造」出來的。說嚴1點，那真是侮辱了當年我們那些冒險犯難、犧 
牲奮鬥、忠勇義烈的罔女同志。您的《滾洎遼河》，清清楚楚地，活生生地，告訴了世人，甚麼才 
是「地下工作 」 a 

或許有人指說：大作太像報導文學，太不_究結構，太不要技巧。伹，逭絲毫不能掩篕自作品 
靈魂深處放射的光芒。我從不重視只耍技巧而内容(情感與思想，紿人的啟發與影響)貧乏的小說。 
您的書 —— 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的真窗生活體驗，是用鮮血寫成的。現在(尤其是未親舁經歷浴血 
抗戰的胄少年)和將來的中國人，都該好好地繽讅煊本窖。 

又前幾天，碰到孫如陵先生，驄他燄起您原稿尚有+分之一，描寫勝利後東北掊收，有些政府 
官員昏庸誤國之形形色色，應為全抟極輪采之部分，措来發尜。我敢相信，您的描繪絕對出於極端 
愛國的熟誠與情橾，如能發表，對國家只會冇好處。由拙莕《籃與黑》中，您也可以看出我對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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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些大員 M 貪官污吏奄無顧忌址痛 rF 。 您必同意：一個忠愛國家民族的作家，應該獎敢 lit 把這些寫 
出來，加以檢討的。 

寄上我的兩本小書，如您_機會到麇北來，論我有機會當面_教 —— 痛痛快袂地談上一夜！ 
祝福 

王 t 五十九年十一月 






歷史的證人 


歷史的證人 應未遲 


本文原發表於高雒斩間報《1»&子灣》，五十九年十二月一 W 

在臺南執業翳師二+餘年，開設「兒凿専科醫院」的紀剛先生，窮三年之力，將他在淪陷於曰 
本十四年的東北從事地下抗戰活動經歷，寫成三十萬言的巨蒈《滾滾遼河》，自在《中央副刊》連 
載，並由 r 純文學」出版社印行躍行本後，立即引起沲内外文垴的一致重裉，擁有雛以數計的廣大 
讀卉，這從在不到一年的畤間内，取行本 ffl 即發行 M 五版可獲證明。陸鏑見於報刊的書鲆和讀後威 
之類，更可看山這一代的脔年人，對於《滾洎炮河》給予了最高的評價。逭並不完全是由於《滾滾 
逾河》的文筆僵美，情節動人，故氺以赏；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從《浪浪饱河》了解到同 一 時代 
的先驅卉，曾經為民族獻岛，為 ml : 豕流血，為信仰犠牲生命.，受過烈火的鍛鍊，受過監獄的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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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人所難堪的芮雛。《滾滾逋河》是一部血淚交繈的歴史紀錄，雖 M 它所紀錄的 W 是一個片斷， 
R 是東北一角，但所予青年人的衝繫力通，仍是無可比擬的。 

無庸諱言：當前文垴充 )>• 锴色和灰色作品，虚锚的故唞雖然極盡詭 W 離奇之能审；但如論其内 
容，則千篇 一 律，不外畸戀、亂愛，以 M 其他不正常的男女關係，除去色情， jiM 色情。#逭類作 
品的感染之下，齊年人要想免於消沈、陷溺、1落，幾乎是不可能的。- W # 很難得有一部像《滾洎 
遼河》煊様的健康寫寶之作，指引一般尙年人詔識畤代，正視現窗，激勵志節，從而以全心全力， 
奉獻於苦雛的國家。 

紀剛先生自大陸來軎後，即寄寓崔南，懸壺濟世，不求聞逹，與文藝界尤素無交往。此次竟能 
以其處女作《洎滾遼河》，繳得本(五十九)年垴中 III 學術文化域金會的文藝創作獎，亦足證明作 
品之深具份量，評甫之公正無私。 

曰前紀剛先生_裔南來北，特邀同與以 《 M 與黑> 一忾飲轉文垴，亦為中山-乂藝刟作獎評_委 
議的王籃先屯小敘。王藍拖生在席間盛譜《滾滾遼河》 . W 作成功，認為-乂藝應為勝史作證，作家即 
是歷史的證人。《滾滾迪河》 M 其作冉，可當之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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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實例 仲父 

——賀《滾滾遼河》得獎 


木文原發表柃《屮釗》，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四 H 

紀剛先生的《洎滾迪河》，榮獲中山文鹳劍作咙。消息傅來，我們不僅「與有榮焉」，而且「感 
同身受」，原因 MM 個畏篇，從±-尔八冃+二闩起，是#<中副》迪載的。《中副》發表的作品，得 
中山獎的已有三部，似乎《中副》的作品具有中山獎候遛的資格，那也許是我們在評審方面比較認 
真吧？ 

我# 資料室服務的年阳很長， 有一種重視資料的習惯。# 資料室主任的三年間， 每天寫 H 作曰 
誌，同审們的 H 作情形，： ：- w 錄，我自己「曠職 J ，也乘筆直脔。曰誌天天放在辦公桌上，人人得 



滾滾速河 


而指出其不當。到年底考綃，撺以下評語，總離_竹•个埴，所以沒有人説間話。到了《中副》的崗 
位上，開會有紀錄，茶會有計剷，剪貼展覽的設計， M 篇小說的處理，剪貼簿的研究發展，都有第 
一手的資料。今天發表的「《洎滾饱河》的创作過程與評密怠 W 」 ，便是保愛资料的結果。我相信那 
些資料很存價俏，所以利 ftjM 個飧矜，：齊發丧，揭閧評密之稱的1_,讁大家得知 r 文-章好看， 
評審雛為」。 

從公開的資料可以看出，《滾洎遼河》曾經初密、複畨和一;;密，不過；：：南換了一個方式，是編 
舎和作#往來的函件，成面對面的討論，商得了原則，然後_作舍將原稿_回，自己刪節，自己整 
合。國内的文藝獎，評審挎以齦格捋稱，但評密沒宵「;-:級跳」的，故《中副》獨以嚴密自矢，勉 
為其雛，所以在煊裡發丧過的作品，再參加，乂鏟獎，縱‘个能穏操勝算，至少也_1::分自信。 

上星期一，我在「世新」講 r 副刊的謫卉、作卉興編矜」，曾提到向《中副》投稿，和參加聯考 
1樣_，有時猶有過 - N ,因為聯考的 S 1 U 是人家出，投稿的題 mM 自己出•，聯考不淮帶#，投稿可 
以翻書•，聯考一 i : m 二，投稿十取一。現在馏要加一項：聯考只經過一次評閲，投稿卻要經過三次。 
然而，播埸上的稍怠 *![• 越騣格，戰埸上的克敵致果越輝煌。像《浪滾遼河》 M 稀以血以浪寫出來 
的作品，自然經得起-^驗，那是最尚的榮#，最大的设慰！投稿的朋女：11別以評密的龊密為嫌，_ 
位從 r 《中副》小簡」 cf 得出來，我們遛冇第四鈒的評南，那就是我們的_矜，他們的評畨比我們 
嚴密得多，要求也商，我們不能个在他們面前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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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剛的寫實小說《葬故人》 劉介民 


《箨故人》岛《滚涑遼河》的大14;版，一也九五年二 ： c :, 延邊人民出版钍出版 

「非其人不知其_搿不能寫，知其事而岛為其人#又不便寫成不阔寫，因而形成一段文化真 

空。」 

煊是紀剛在小說《_故人》(《滾洎逋河》一至二+八章大陸版)附錄中寫的一段話。此言確 
是為了解、研究、分析抗戰文學、淪陷區文學，以反所諝 r 涡洲圃」文學所提出的；個大問題。何 
為抗戰文學？敵我何辨？何判忠奸？一些研究弗和謫错往往用先入為主的印象和觀念強加在逭個至 
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敏威的問題。紀剛的煊部長篇小說，情思綿邈、雄渾賜剛、氣壯山河； 
既窗錄、又虛構，烘衧出一幅南北人現±1!:抗曰，以屯命謳歌、以熱血繪製的歷史畫圖。對上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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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做了客觀、冷靜、公正的分析。使我們對那些不分胄紅皂白、籠統地以「漢奸」、「曰宼」、 
r 滿洲_」文學_如此類的 r 帽子」扣在抗戰時期在±1!:下從事抗曰活動的人身上的做法，不能不認 
為是不公道、不寬容的，乃至形而上學的。紀剛在 OR :篇文帟繼續寫道：「……且時至今曰，敵我 
已締交為女，我只能寫我們如何啬鬥，不便再說敵人如何凶殘。」小說如此，學術文章更應該如此。 
基於此種認識和態度，對用鮮血寫史窗、用生命寫詩的世界華人文學名箸《_故人》做些評析和研 
究，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葬故人》的時代背景 

《_故人》寫束北愛國胄年有組織的地下抗日活動寧踉，所涉 H 的重大歷史事件如 r 二一三 o 
事件」、「三省黨部事件」、 r 五二三事件」等都 M 作者親身經歷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劉心皇的《抗 
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以反《羅大愚回檍錄》、《東北抗日五二三蒙 
雛四十阔年紀念文集》得到指 i > l '。 小說以史 - W 為經，以威情為緯，穿梭組織，以個人經歷的時代背 
景舖敘而成。 

書中的主角是當年的紀剛，原是 r 盛京醫科大學」的學生，參加 r 覺覺團」秘密組織，與雨位 
佳麗孟宛如、黎詩彥發展蒈工作關係和威情關係，然而紀剛卻耍 r 撊脫家庭，切斷社會關係」去 r 秘 
密機關 j h 作，小說就如此 it 展開了故事的序幕。煊様的開函，沒有流於艷情小說的思路，雨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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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作冉馬上烘扦環墙，掲示時代背锻。「一 二 .：‘0 事件禁_的黑龍 flii 貴同志，最近殉睡了…… 
需要調幾個人參加總機關，與任锊導 H 作」，使得以後情節的推演，與那個動亂的時代，與「覺覺 
團」的地下工作密不可分。直到抗戰勝利逭個動人的故事才算暫時落轉。 

這一部長篇小說，誠然是以 r 九一八」瀋陽审變，到一九四五年曰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時代背景， 
寫出偽滿統治下的形形色色。自九一八事變起，東北淪入與族之手，曰人的武力侵略，東北人民 S 
受屈辱淪為 H 能從事下暦勞動的亡_奴。七七事變以迄太平洋戰爭爆發，曰本更以東北作為戰爭後 
勤棋址，1榨搜刮更殘酷到雖以承受的地步。朿北人領悟到不_救不能 nl 存，便_了現地抗戰的具 
髗行動。正如小說中說：「東北人不圖 d 救， ii 等待誰來救我們？」切瞄之痛引發的慷慨泱死之 
心，使東北诲年發禪了 A 埴 H 險犧牲輔神。位於瀋陶小河沿的 {( Itw 翳科大學也成立了「覺覺网」的 
秘密組繈，取內覺擬人之義。往組織舸阑領撙下， K 道德威 .v'5 昂、戰鬥志氣旺盛的脔年，皆默默梃 
身投入此一反滿抗曰運動。他們以「覺懋刚」為核心，以「中國±命運」為，面對曰滿弊 f 
施的大弾_，捨生忘死艱苦鬥爭。他們表現了民族_神，饮踐莕中國傳統文化，逭部小說反映的時 
代把各補形態的人物迪掊起來，表現出國家與個人關係非常密切。 

《韩故人》是作卉經過對社會的某 rh 面的親 a 鱧驗和主覼介入所創作的牢 t 與虛構相結合的 
小說作品。它的主要特徵是 ：5 iw 性、親歷性、主覼性。現窗性成說現時性，它阳定了小說題材的 
時間範圍，即寫現在時態所發生的事物成問題。逭就是作饩親#經 IM 的東北人抗戰的史寊。親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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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主要動作線索，作者紀剛和被敘述者一起成為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親歷線索、動作線索是 
小說的主要線索。 

優秀的文學作品，除了_示時代精神，更要表現真饮。《韩故人》的作者在出書之前就已經詔 
識了逭 I 項特別性質，他說：「我以當年的東北從事抗曰地下工作的親身經驗，寫下了逭本《遼 
河》，其中自然包括了小我與大我兩方面的情威和兩方面的心願。」又有 r 生命寫史血寫詩」和 r 箪 
命誤我我誤卿」的告白。 r 生命寫史」是工作故事的歷史見證，「單命誤我」是感惰故事的自我暴露。 
應該說逭是寫作的要求和原則，是作者親歷而 r 寫- W 」 的。 

《葬故人》的創作模式 

比較來説，《韩故人》故事性並不很瀨，不是爾純寫人，也不是單一的寫事，而是人與事的綜 
合。它把握了九一八事變到曰本侵略者投降煊一段的東北史窗，以址下工作者的言行和思想加以鋪 
敘，寘實地反颐了那個時代，^成了社會寫 f 的任務。紀剛採纳了部分舊小說的格局，選用自出機 
杼的模式，其内容技巧，有它受人喜愛的理由。 

在曰偽統治時期的東北都市，是地下工作者最活蹓的地方。然而，人們卻稱那是 r 大地的瘡， 
原野的濱瘍」， r 因為消_裡有戰鬥的犧牲，有垴死有新生，有入侵的絀胞，也有抗敵的白血球；正 
如城市裡有善良有罪惡，有黑暗有光明，_敵人和它的爪牙，也有愛國民眾和單命分子一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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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滿洲國的東北社會，雖然各稀類型的人物都旮，對於_事也有替各種主漲的看法，但是，要求抗 
戰，表現高度愛國熱忱的占絕大多數。成千上萬的東北青年就憑蒈「東北淪亡了，做亡國奴的是東 
北人，東北人不先圖自救，還等待雏來救我們？ J 逭幾句話而熱血沸騰，奔走拚命。他們不顧一切 
的犧牲奉獻精神，都充分顯示了對國家的貴任與民族的大義。如書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我們受訓.：元畢，像是在慶.從節9夜晚所發技的煙火，：4：夜空屮爆烈後，火先一閃，流星四散。 

那真是極美 t 的圆索！敵人從長春——(偽邹新京)——發猇施令、控制全滿；我們從瀋陽 

——(昔日東北的军政中心 ) ——指评我門，做收復東北，再建東北的艱鉅工作。 

這是真正的抗戰主張，不計利害得失，於國家民族蒈想，就是銲蒈煊種決心和信念，澈起了全 
民抗戰的巨大浪潮，中國沒有亡，東北光復，獲得了勝利的果窗。 

小說寫瀋_萬泉河北岸的小河沿，盛-^-醫科大學的秘密組織 r 覺覺團」。覺覺團的弟兄，受徵召 
而放窠學業，脫離偽職，撊脫家庭，開展鬥爭。以紀剛的行動為主線，相關人物出塌後，往柱插入 
憶述來交代人物背景。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便於心理描寫和抒發議論。烕情線以孟宛如、黎詩彥 
為雨大支系，也敘述工作同志的威情形態。 

小說由紀剛見宛如，道出他奉命要去哈爾消工作之事，由宛如提反詩彥，交代情節•，再由紀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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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竹的友館情威，道山負銜人提醒的「啬年同志應加戒憤的，是在工作中鬧情感問題。」預示理 
智與惰感、理論與窗踐的矛盾衝突是小說糾 M 的動力。也使小說在威情、丄作故事中並行鋪展。除 
了嚴肅的現地工作，也有輕快的情威交流，如宛如交付詩彥信箋•，以心竹為紐帶，上掩紀剛之思緒， 
下迆會晤任俠，並袖敘心超與_姐堅鹵的愛情，布 M -1 啪 t 心思的。掩蒈詩彥登塌，以紀剛與詩彥 
探討 r 解除不合理的婚約」，發展了他們的感情關係，寫得靈活、生動。在逭段威情故事中，作者沒 
有忘記將情威滲入那特殊的畤代，他們燄論的話題仍然是 r 澜洲女垧」、 r 愛圆抗敵的宣傅」，以反紀 
剛的劇本和《出埃反外記 > 等。 M 就杷情威和工作融合在一起，並達到了烘襯工作主線的作用。 

此#對民族意識的_述，除正面以 :-l-:z 年抗曰 M . 现，也苒刚老铱的從諒和支特來炽扦。紀剛要去 
咍 -- li 從事 it 下 H 作，行睜的叔父就 if . 諒，迴為他準備旅费•，李庸的父親是個義不帝秦而無職業收入 
的人，雖遭喪子之痛，熠®省下生活的鈍「送給國家」，並提供掩謹珣所：仲直的父親做生意，議憤 
而機弊，見面塞了紙包就击……常__臨頭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會無條件的奉獻，都會表現出愛 
國的熱情。 

小說中為適應時代瑣堉，適當應 l -1- j 了一些曰語和曰語語法造飼。#■特殊的情境和人物適度使闬， 
如 r 奉天驛」(瀋陽車站)， r 留置所」(枸留所)，敵偽覺得 r 殘念」(迆慽)等。 

從《鞟故人》的整體布局和創作權式來銳，表現抗戰和地下工作的蹯肅而沉悶的氣氖與情感寄 
飪的浪漫故事的_機結合，使作品鼦徇輕袂、活潑，迥跼 M 氣，喊情受 X 作的亲制，以致延宕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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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成威1抑而穡深。小說以藝術形式 r 切窗描寫在偽滿統治下的中國人深刻的苦惱，和非在那兒 
呼吸不可的青年罔女的裒愁」，為歷史留下了逼真的谢圖。作咨處理的雙線情節，跨越轉移，不箸斧 
痕，具有相當完美的現代小說結構。成功地以綿邈的柔情，烘扦了氣壯山河的雄渾歷史篇章。 

由此可見，小說創作模式基本以它的政治性、社會性、歷史性、藝術性發展起來。反映南北人 
地下抗戰的題材，自然冇它#在的價值•，反映柬北社會的各個暦面，具有鼓舞人心、瞥惕人心的教 
化作用；巨細不捐地記錄歷史真相，具有可銲的原始史料.，文學 i 術的素質，使作品渲染性強、煽 
情性髙、說服力大，具有寫窗主義的特點。 

當然，小說也不乏缺欠與不足：平鋪直敘介紹性、解釋性文字有之，情結化亦威亦泣亦恨的語 
言有之•，報告自己的行蹤經歷，似傳記、報告文學；偶有窗錄性質的「通告」、「綱要」，雖可理解， 
但覺冗贅，此乃美中不足之處。 

滾滾遼河，萬古不減 

讀羅《韩故人》，心潮起伏。想當年洛血衡戰的將士若不留下苦戰的第一手紀錄，生死之際的 
獨特經驗•，飽受曰宼蹂躏，嘗盡顛沛流離之苦的民眾，转不留下刻骨銘心的慘痛回憶，則在歷史的 
長河中仍然是過眼雲煙。一代人的甯鬥犧牲，都將成為時間和空問的附屬物。時過堉遷，後世子孫 
在模糊的史影中所能見到的，只是一堆竄改歷史街的饈言。煊樣的創痛，遛要沉默？只怕一代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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菽寳無聲，一代人的努力未留踵跡而令人浩喵。 
洎滾遼河，萬古不滅，它將是 r 歷史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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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威應 紀剛 
——摘錄自《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本文 f 刊於民國六十二年八27八、九：£1《中華：^報》副刊，該集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出版 

四月二十九曰，我與朱紀啟程赴歜，出席於瑞士召開之扶輪社國際年會，辖作環球之遊。行前， 
曾與一正兄同柱榮總探望大兄，當時大兄看到我們_得+分澈動，似乎要轉動身軀，憎已無力言語。 
我們走上前去，握握他那瘦削的手。就醫師經驗言，在瞬間我了解 I 逭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握別， 
伹多年來戰鬥與生活上的友情願望，驅散我那瞬間的 r 了解」，我心想我回來時，我會再見他，或# 
其家或醫院。 

由香港而曼谷，由曼谷而雅典，由雅典而羅馬，在那段 W 夕變化而又緊迫的旅程中，曾把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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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健康的懷念與憂虛，深深地壓在心底，可是在義大利的那波里斯那晩，我突然從夢中驚醒，夢境 
清晰而餘心悸。 

瑁球旅行，對我們這歷經變亂的人而言，自知機會不多而極玲憎，何況足跡所踏之處，都是在 
初中地理課本上曾背誦過的那些古老而又神往的地方。所以每曰除旅行社排定的節目外，早晩自由 
時間，或在旅舍樓頭貪戀夜色，或在湖消漫步欣赏朝暍，都儘量縮減睡眠，故而+分困倦。但，這 
夜夢醒後，無法再行入睡。 

照理遠行時應該向大兄報告平安，至少要向郁中嫂作畲問候，但得此夢後，就無法提筆了。之 
後，經過水都威尼斯，乘國際列車前往奧京維也納，沿途青山白雲，線水深林，多彩_舍，大野牛 
群，風光更臻佳堉•，可是我的思結視野中，總是硭硭然，默默 M ，梂上一歴濃漕的沉悶。一直忍到 
瑞士，我不得不寫個明信 H - 紿尹生兄，從側面一吐我對大兄的疑問： 

啟程前，在4北. VWH ^- 留二 H ,因匆匆歧辦出國手绩，未得與 > L 晤而一談，歉甚！五月九 
H 晚，弟在叩波里所做一惡麥，是關於大愚 >iL 者，不知彼近況苦何？念念！弟在瑞士洛桑開 
會一週，夜宿於•山谷勝地湖間城，仰望湛 / lii 天與枝雪皚皚的阿爾卑士山峰，心中所想者， 
仍馬故國故土故 /V 故事耳！ >L 家遷祐圣北，一切均已安適岛祝。 

六十二年五01：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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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由曰内瓦飛馬德里，再飛里斯本，二卜三曰飛抵倫敦。次曰旅奥同學朱國慶打電話告訴 
我，他已在報上看到羅先生的逝世消息，並訂於五月二十三曰舉行公祭等等。至此，心中的懸石落 
底，疑慮變成肯定，不願梭聽的消息也廳到了。但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寫出下面幾個宇： 

郎十嫂！祝你好！ 

在偷敦聽纠大 > L 離我們而去的消 . i , 心十十分雖過，想立時寫信問候你，只是想不出合 
適的話訪。其後經過巴辂、阿姆斯待外，直纠斯德岢咐摩，胸颃總足抑锻。尤其是停斗巴黎 

即晚，站在纰旋門 VH'J ， 想起追随大兄為國奉条走的耶些日子，史是成慨舐千 . 

「心 t 成應」迻事可能是有的。弟在我大^:的郎波里断做了一夢，夢到大尤的叩一糾， 
驚醒時正是十 y ;/ f 4 二點 M ， 加上時差，不知是 ■4*-^ 的什縻時間。 

我們枓柃七37初回*:4-,不知大1有什麼交代的事柃弟，念念。 

軸你保重。 

辰先、朱紀五217三十一日拎瑞典 

大愚兄是否對家人興明女有個別的交代，我不知。但就涉眾方面，或就他個人的願望而言，我 
知道的有兩點。第一是寫在他懷念酋年-^-女的〈沁阓#>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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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何願？惟老兵不死，重整成裝。 

在大愚兄形同長期隱居生活中，從来熄滅的希望是重整戎裝。而我們逭些往音曾共同洛血奮鬥， 
來臺後已經 r 工作無聯繫，生活少過從」的朋友，只若有他重整戎裝的曰子，大家均將應 S 而起， 
應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便是他的工作回憶錄了。 

大愚兄決心要完成他的回憶錄，是在五二一 i :萦雖二+週年紀念會後，我立志重新寫《滾滾遼河》 
也是那個時候。無疑的，大愚兄的回樯錄，我是他所期望的眾多助手之一，遣憾的是我並未如他所 
願地那様箸手。回想我在青島流亡時，辭去各項公職，重新走回診療室，便想利用診餘時間寫個小 
說來記錄那段非凡的生活，他知道我逭個心願，便從南京寄個長函予以 r 嘉勉」，同時也給予許多 
r 指示」，供我參考。來臺初期我因生活所迫並来按寫作計劃進行，大愚兄也未迫問。但這次我們同 
時動手寫作，大愚兄卻說： 

r 寫小說忙什麼，先杷回檣錄弄好再說吧！」 

就寫歷史性的記錄與文藝性的小說言，由於贵任觀點與個人志趣，他是重視回憶錄而輕裉小說 
的。當我杷《滾滾遼河》的完成稿拿給他看畤，他卻把回憶錄放下，用整個心力時間來精批細閱。 
他特別棍示 r 本畲必須向繽啬負賫所述歷史的真斑，雖小說家吉，讀之亦不啻謫史」。在此原則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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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殺伐啪重，許多重要情節均打爭論。4:小說與歷史矛圈的地方，最後必須在他看來雖是小說箪 
法，但不違歷史真窗.，而在我看來，雖用歷史事窗伹亦合乎小說要件下方能定案。在這段爭論過程 
中，最 fj 矜格發亩的應是社；3:|:崙1...|几，憎常時他 II -:遊學沲外，触機密閲原稿•，其次是：正兄，但他 
正奉獻於殺淖傅道，不願分神幸有尹生兄安居柁 M ,虫活美滿， H 作輕閑，能心_餘结地仗 
義執言。記得有一晩，為丫幾個在畲信上久久不能解決的問题，我到邊中去當面討論，行前曾向尹 
生兄作魯求援，尹生 M 夜發 一 快佶為我助拳。大愚 M 几很■肅地拿蒈尹生的信銳，「逭事尹生他不知 
道！」是的，有此：一事尹生不知道，_些事我亦不知遒，但當時我亦有許多雛言之曝，大愚兄也不知 
遒。夜深了，大愚兄先去睡覺，我卻思前想後的泛起 一 切委曲，整整哭到天明。 

我記逭段事，是要說明在批閲《滾滾遼河》時，大愚兄是+分重視 M 小說的，也可以說他是以 
寫冋憶錄的精神處之的，態度認真而鼹肅。在今天言，假若《滾滾海河》算是一部小有 r 成就」作 
品的話，假若 r 成就」的嬰尜是因它活現了當年歷史的苡傲的話，那麼道小說也應該算是大愚兄回 
憶錄的另一章了。尹生兄#致大兄函中曾有「見榭未見林」之語，以自謙其對當年工作所知舎少。 
宵則，假若大愚兄回憶錄中對各個人事物地，都有詳盡的描寫，使謫#_機會#到各個的 r 榭」，而 
《滾滾遼河》對當年工作的品贸，氣勢與風貌，該使謫齿旮見 r 林」的臧受吧！ 

六月六曰，我們從柏林直去紐約，建仁兄到機埸來接我去住。盤稻兩曰，燄了許多事，竟未談 
起大 W 。 我 M 故意不燄，屮先與朱紀約-:止，假如他們不知道就不枵訴他，以免他糠神受澈。第 三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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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了，乘±1!:下鏹時試普向他說： r 我出來的時候，大愚兄的病很重，現在……」他聽山我說 
話的用意，立時接著說： r 已經不在了，我怕你旅途情緒不好，所以不想告訴你！」原來他早已接 
到消息。他說他得到消息後，幾個禮拜都沒心做生意，夭夭算鍋帳…… 

回圆途中，路過朿京，會晤曰本文化人山口於新宿能門閣。山 n 說： 
r 我譯《洎洎遼河》時，很受威動，尤其對拽中的負資人特別欽佩。很想到#灣旅行時去拜見 
拜見他，可惜沒有機#/!」 

原來山口任職於 NHK 的華齬部，早從《中尖曰報》上看到報導。「幸好，」她說.•「我也是 
五冃+號那天，把《滾滾遼河》全部清槁送到出版社，逭也算完成了我對煊位偉人的一份崇敬！ J 
山 n 和子女士是位誠箾的佛教徒，精研哲理，隨線說法，在她看來，逭已經不是一般平凡人所 
説的巧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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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神輿一堆人 纪剛 

——《滾滾遼河》的書中人物 


本文原刊《東北文獻》七卷四期，六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轉刊及人》0四五猇 

《滾滾遼河》書中人物，侬其命名式的不同，可大致區分為四等類。無姓無名者為第一種人， 
有名無姓者為第二補人，有姓有名齿為第三補人，有姓無名 It 為第四種人。 

第一稀人等同「三碑神」，即 t 中所調 M 貴人、衡記長、社長。其他：；一補可統稱之為 r 一堆人 J 。 
所以用這種區分加以命名卉，；是要照麵歷史的宵 - W ， 一是基於小說的黹要。二者不可兼得時， 
也有自亂規章的地方，在逭稀節骨眼兒上，不得不選些可 r 名」可 r 姓」的宇，加以權變運用。如 
讀冉所深知卉，《滾滾遼河》是以東北圯下抗曰的工作故事與紀剛、詩彥、宛如等胄年男女的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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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雙線併行編織莕。文鵪評諭家王出逭先生曾發掘出《滾洎遼河》： g 禽《繂故人》，是此 
大小說中的小小說。在寫《韩故人》時，筆杏純是以 r 小說」的構想來處理這份題材的，所以把感 
情故事與工作故寧寫到 r :起」去丫。把方儀與詩，彥寫成一個角色，當 r 她」埋身荒塚後，那身當 
抗戰勝利而心處於箪命低潮期的 r 他」，才有 r 單命颉我我誤卿」的悲愤與_喟。寫《滾锒逭河》 
時，筆#1-為^重歷史的离窗，所以鼹守「工作故审」與「感情故事」的分野。但#:些人物畢竟介身 
於兩種故事之中，所以其命名也就倍受斟酌。 

以謫齿的觀點吉，_人重視《迪河》中的工作故事，有人卻偏愛那些威情故_。以筆者立埸亩， 
二荇是不分軒輕的。 H 因依：般價偵標準：大我優於小我，公義先於私惝的原則，將丄作故_中的 
主體人物列為第一補人與第二稀人，將威情故事中人物與歷史背撗人物列為第三補人，其他則列為 
第四種人。 

釘姓無名的第四種人：如 * 常偽 r 酋都擗钐_」#守的密大.陋子，如掩謹心竹避雛隱岛_浒的 
義軍迪 M 鈸常家的，他們作為小說的配^:，故_不多戯•个重，此虛亦不多燄。 

有名有姓的第三釉人：如國民政府軍事委 HE 會委 M 畏朿北行營主任熊式榔， M 聯紅軍長舂衞戍 
司令加爾羅夫少將，為了標示歷史 ㈣ 貪，他們都用本岛分本姓名山現，其活動時 ill : 也未加更改。烕 
情故事中人物，都給予全名全姓，宛如讁她姓孟，喆.彥叫她姓黎。宛如：直是感情故事中人，_她 
列舁第::•並不委阔，詩-彥最後雖112參加了 X 作， m ^ l -: 小銳中她 MM 惝故琪的重要鸬色，所以仍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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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人。笤單就烕情故事燄，除紀、詩、宛、心竹的不成形四角關係外，方儀與仲直、心超與鼹 
姐、木莎與捷夫，亦均各成一局。而李哥為宛如而死乃另一型式，鍾鳴下嫁特務又涉反另一暦次， 
非本文所宜討論，暫亦從略。 

有名無姓的第二種人：都是工作故事中的主鱧人物，也是《滾滾遼河》中排出最多者。戲多的 
如紀剛、羅雷、仲直、方儀、心竹等+餘名覺覺圃弟兄姐妹們，戲少威只列陣助威的在第+章裡一 
口氣出埸有一一:、五十名之多。逭些人都是省方幹部。 r 辑方」是地下總機關的化名，因各地同志對總 
機關的稱謂不同，有人稱之為核心機構，有人稱之為琨址中央，組織為避免韻會與物議，通令以 r 省 
方」稱之。省方幹部通常都使用雨個字的化名而不冠姓，大家多半是被通緝的黑人，彼此原不互知 
姓名，每個人又因不同的任務持用不同的身分證，遇有锵愈臨檢，不待主人介紹，概由客人自示身 
分以應忖。逭點妙用曾被一位聰明的敵特由統計而發現，在「五二?•」案件審問的時候曾說：「你 
們都是雨個字的英雄！」他所調「英雄」意即「要犯 J ， 都是要判處十五年以上徙刑者。 

在《滾滾遼河》中對逭些二個字人的處理，為了做個歷史紀念，其本人來軎而事蹟在書中並未 
小說化者，一概翻出底牌採用其本名：如(汪)漁洋、(姚)彭齡、(吳)尹生、(史 ) 惟亮等。殉雖 
舎亦然，如莊公謀、商雲龍等。不便採用本名或仍身陷大陸尚須隱諱者，則使用其原化名，如時鑑、 
穎川、仙石、澄波等。至覺覺_幾位弟兄，由於其故事有些小說化，且為小說情節的需要，不能利 
用原化名，故不得不擬些横稜雨可的字陬兒。如紀剛可視為：個雙名，亦可視為姓紀名剛。方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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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直亦然，心竹遛得另加一個 ra 」 姓。煊様才能使他們在小說裡適 W 於：丄作故事中，亦可適用於 
感情故事中。 

無名無姓的第 I 種人： H 有一一 :位，前已列舉。「負贵人」是地下工作的總®:貴人，又稱第一負貴 
人。「饬記畏」主持經濟建設委^钤，又稱第二負貴人。 r 社長」即柬北公論社兼東北通訊社的社長。 
逭一 r 位都是以職稱揸頭辦事，所以就變成無名無姓商麼神祕的人物了。 

關於逭四稀人物的刻劃，在討論脩稿階段，尹生致大愚先生函中有謂：「作卉最巧妙處，是將 
負貴人、書記長、社長道「一;:猙神 j 與 r 一堆人」分開處理。前者偏重描寫其箪命人格，抽象代表 
組織精神，後者則具邏刻 _ M 臀奋笑貌……」作為害中「負貴人」的大愚先生用硃筆把 「三 尊神」 
: : .-/-劃去並加批註。意調「•个要 M 様狂妄吧！就文稿看 H 有作街 M 神，他能呼風喚阑，對負貴人書 
記長等，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大愚先生謙沖，也不願節者狂妄，所以在《遼河》後記中引 
闹此函時，也来敢將「:-:踩神」字様留用。但筆街寫作《炮河> 時，對 Mi:: 位人物的描 M ，確實是 
以 r 祌格化」方式處理的。 一 因地下時期，全鳢同志對趙；二位人物的心態，只转一提稱呼便都肅然 
起敬，其尊威有若神明。一因地下工作本質是有神祕性的，任何 r 人格化」的領導人命名，都會滅 
_其神祕感。何況《滾滾遼河》是以覺覺團的弟兄為演唱主尚，其超級人物自不便出塌，若真山塌 
可能成為舊劇中的 M 些帝王，倒成為配角兒了。 

當然，負青人、祷記長、社長，是地下組織中-.;位領埤人窗際的稱謂，筆者在工作故事中廂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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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正保留了所謂 r 歷史的真 tJ 。至抽象的解釋，不僅代表地下工作者的箪命人格和組織精神， 
遛可以代表中央的領導，政府的指揮和統帥的命令。而煊種寫法#小說上卻是虛筆，不付予姓名以 
免落賞，使之成為空靈人物以便未來處理。不然，即將發生「_神容易送神雛」的問題了。 

《滾滾遼河》，就威情故事言，是一部完整的軎。就工作故事言，以抗戰勝利為分水嶺， itt : 下 
抗曰與政府接受的歷史背景不同，工作性質變易，成了一盤質量不等的雙拼。就小說言，人物出場 
不能突然，下場也應有交待。 r 負貴人」等是工作故事中的人物，按替工作故事的開展與需要，他們 
一尊尊被請出來領導坤 >' 抗敵大業，這時他們也窗際地代表中央、代表政府、代表統帥。勝利後， 
東北有關櫟闕正式建制成立，他們所代表的權貴便立時轉移消失。荇點明了他們 r 實際人」的去處， 
對歷史真實了，對小說可能是大敗筆。伹他們應如何下塌？他們不能突然沒了！這曾使筆者大費心 
機。 

三尊神中最先退塌的是 r 書記長」，筆者於初稿中原寫他在 r 五二三」事件中 r 壯烈成仁」。由 
於此一安排，在勝利後的篇竜中曾演繹了許多悲憤情節。 r 書記長」如此結同遒大愚先生強烈否泱， 
他詔為如此知名中央與址方的重要人物不可寫假，他特別提>|<本書必須向讀杏負貴所述歷史的真實， 
如此寫法則一假百假，本書的歷史價值全消。雖然書記長的真實結局並不比死難強些，但 r 五二三」 
事件時他確来死，所以只好寫到他持械拒捕，中敵彈而生死不明，從此未再提他，等於在地下時期 
就把他以不交待的方式交待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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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 社長」，滕利後也来再正式山埸，#同志們的間掊 UM 中曾若隱打現了幾次，等到柬北公 
論社被携毀，《公論》停刊，也就等於_他鞠躬下盛。 

至於「良貴人 J ， 在曰本投降政府尚来接收那段政治寘空期間，他自然遛要負資一段時曰，待他 
從重赓冋來，政府已正式掊收浦陶 M # ，他就_贵活動了。逭時的紀剛遛繼_ 一段「收撇 J 工作， 
也是奉命 r 辦理善後」的，是要把地下抗敵工作的人與事轉移到復員建國的工作上。他所奉的 r 命」 
是來自地下工作時期 r 良貴人」的，也可說是來自接收時期饤_常局的。後來紀剛到瀋陨要找 r 負 
貴人」報告工作，才正式宣佈 r 齒對人不在」了。那畤 M 民國一 ：一+七年初#，富奈新貴正紛紛南飛， 
方面大員已五曰京兆，煊時提出負貴人不在，不僅淡去了畲中的負貴人，也预示了東北大局的命運。 

《洎滾遼河》刊出後，除經兩家胶播公司製作 r 小説 M 播」外，影劇單位也曾擬議將其推上銀 
樽或螢光榑。小說與戯刺不同，如何改編如何上演是彫劇與家的_，小說作者不便。然若真能 
掊受建議的話，_願裡出：對那 r 一堆人」如何劇化，悉_其便；對煊「三猙神」型亦-實亦虛的 
人物，似應留#轉後。僅僅 M 1 點，對浪出的風格與效果，可能有很大的影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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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 尹生 

——摘錄自《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該集柃民_五十六年五月出版，本為為編後記之一 

東北愛國青年有組織的址下抗 m 活動，在當時是一件霞撼敵人的大事。逭寧關係署曰本軍閥所 
調 r 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成威敗，以反偽滿洲帝闕統治椾的#或亡。敵人自不憎任何代價， 
不擇一切手段，以求探知此审，打职此审，消滅此事。雙方絞盡腦汁，澈烈搏鬥，將近十年之久。 
卻因雙方都不肯對外張掲，各自保持祕密，以致極熱鬧的場面沒有觀眾.，極動人的故事沒有讅者。 
r 二：三 o 事件」、 n 一：省黨部事件」以 M r 五二：：： 事件」都是這事的暴露部份，也由於上述原因， 
都来能構成新聞，傅誦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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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投降後，東北雖立即陷入 w;ii 混亂，但在：，卜七年十 nr 翁守之前，各主要 it!: 方尚維持過 
一段相當安定的小_局面。姑不論世俗所調的「教忠教幸」目的，就算搭餘酒後用作談助，煊事也 
該廣被流傳。假如有好事卉，嵬採此一題材，以生花之筆為文描述，當其時也，也必膾炙人口，紙 
啬瀋陶。但窗際上並沒有•，且一直沒我們從未見到像本文集所載作品，在該時東北的任何刊物 
上出現過。我們明友們那時在南北各地也曾辦過幾份報紙和雜誌，就從来刊載過此類作品。逭裡面 
i 定隱藏替一個問題：是誰？封鎖了逭個故事。是什麼绦故？使逭個故事凍結了二十年，宣到今天 
才解凍。造成逭個問題的理由，當然不止一個。「_暇」是個理由：像本文第中孫窗珊兄所說： r 悄 
悄址展開了新的工作……曰以繼夜地工作，緊張龌肅址工作，怕的 Mfi 利的 mt 遒受劫掠，怕的是 
可愛的家鄉再麼淪亡 。 j r 特重」也是一個理由：像 m , w 兄，：一：十四年冬在錦州所說：「不寫！寫出 
來讀杏不會相信這事是真的。」伹煊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理由，該推辰光兄所說的： r 恥於訴 
說」。三十五年《隶北公論》某期，曾刊有辰光兄的大作，題目已尖記，他開口便喊 •• r 我恥於訴說 
……>那是；篇：®於阑世的文赍，但闕得相常含 M 。， 乂中並未指明應受齿備的人是雒？也沒清楚告 
訴_卉••他恥於魴說的是什嚙？但，自家朋友卻人人#惱，心蒯不宣。 

大家總該記得：勝利不久，「地下工作者」一時如阑後舂笱。有些人物，搖島一變，大有真假雛 
辨之勢。我們永遺不阛指明：他們都是何許人也。只說：他們品類太雜。我們當時雖然都年輕，修 
蒋不到家可能是真的•，但尚不至缺乏容人之雅。只怪逭類人物揣摩鈉了權貴的偷好。他們逭番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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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發生功勞簿成_卵券的预期作用；反而糟蹋了 「 it 下工作*」逭一圯純無私的頭銜。他們使熗 
個頭銜應有的光彩全失，轉變成：個恥辱的符號；逭才觸犯了我們朋友的大忌 。 it 如漲鴻學兄在本 
文第内所說： r 他們生前不為利祿，死後也不求掲名。」試問：生命都可抛齋的人•，抛棄一個頭銜 
又有何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時散在隶北各地的朋女們，巧不約而同，閉口不談往事。牛脾 
氣發作，不燄就不燄。對外不燄，對内也不燄：對家人父子照様不燄。朋女相見，彼此什麼都燄， 
就是不燄煊個.，更遑論箫之於拽？ 

二十年了！世事物桢®移，原始惝況早都不徇#4。口(剩下純真的女舘，還禁得住考驗，来受 
外力所動榣，若隱若現，荇编荇斷， fll 繫如網結.，在人情澆薄的今曰社會裡，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今天，大家軍純 it !; 為丫「紀念」的動蝴 I 紀念死難冉，紀念尖去自由的女人 I 刊行逭本_子； 
將之呈獻於每一在崧女人之前。 il 然記述的都是些 -1 時的、平凡的、 K 斷的往审；伹料將仍不失其 
二十年前冰藏當時保有的新間價值。就因 r 五二三」前後，每個人都做了何事？遭遇些什麼？大家 
彼此原即互不知情也。 




551 抗戰時期朿北地區的文學活動 


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活動 紀剛 


木文為抗戰勝州五十週年 S 際研討會文學組^文報告。：九九五年八月於紐約哥偷比亞大學發表 

r 要燄到中國現代文學史，闕於敵偽時期淪陷區文學的一章，則幾乎是要交白卷。」煊是徐訐 
先生為《夢回_河》寫序時，曾說過的 一 句話。 . W 則_煙的地方就有火，有人生的地方，就有文藝。 
文藝是人類生活的反映和思想觀念的表現，侣4:帝國主義侵略址區，不能自由表現時，有關文藝威 
文學活動，勢將分途發胰。所以耍研究抗戰塒期東北地區 —— 或說偽滿時代敵偽地區的文學活動， 
必須從公開的和祕密的——或說 it 上的和址下的兩方面來_眼，方能得覼全貌。前卉包括敵我雙方 
的作家及作品，後者則涉 H 一切愛國份子和團鱧所從事的文化抗敵工作。逭兩方面，本來都「很」 
有成就，可憎勝利後給人以 r 無知」與「偏見」，用一個 r 偽」字和 r 漢奸」 一 詞就全部抹殺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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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箪搿曾以親#鱧驗與當時所掌握的資料，寫丫：篇簡#的《文地滄桑外一宗》，刊登4:臺 
灣的《文壇》雜誌上，做為對徐文的回應與糾正。 

今曰中國之東北，原為遼、金同胞發祥，： SSIHS 生息之地，故古#遼柬之稱，有清崛起，又號滿 
洲。而一般人所銳 r 抗戰八年」乃自一九一一:七年 r 七七」算起，東北地區則應_ 一九三一年 r 九一 
八」审變 I 闩捕朿北，成立偽「_洲國」開始，歷畴十四載。「七七」以前的東北，已是完全受敵 
偽控制的社會，一切抗戰活動都是祕密地下的，城鄉同質的。 r 七七」以後的華北等地淪陷區，則是 
敵我相間的社會，無論是公開或祕密的抗戰活動，邰類似游擊形態；上海孤島亦然，故可採敵進我 
退，敵退我進方式，常 Hft : 遭受破埔情況緊急時，丄作人 M 可以得機撤離，遛入鄉村域遠走大後方。 
r 柬北抗_機構」 fM 以 r 現地抗戰」為號 a ，縱格嬰求同志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情況逃離朿北現址為 
紀律，用以堅凝從敵人内部打咿敵人的鋼鐵降忸。小 - W 上，「涡洲國」也畢-党是個「_家」形態，_ 
龌密的國垴邊阳，想逃離也 M 十分困雖的。所以說抗戰時 till 的朿北， M 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地方，抗 
戰文學活動亦呈特殊現象。 

東北地區的中_傳統文學，甸清一代已極豐盛，民國鼎革以反五四後的新文學，因受軍閥割 M - 
彫嚮，並未妞迪開展，但_柬北易幟，響應¥命，河山：統，人心振作，新文學活動亦即有一番递 
勃谢發之朝氣，不幸「九 一 八」後，我軍政黹務機禍，扪繼内遷，因曰 - M 侵略澈盥而興起的各形各 
色的抗曰武裝力壻，亦次第 H 解成撤離入關，刚發國家思想、民族意識，敵憔倩緒的文化活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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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消_斂跡。當時在文增上□嵌恥角，稍有名望的-乂化人，奋者遠击他鄉，有的封筆轉業，人們 
在大雛臨圃的時候，也就不惶為文了。所以 M 個時_的東北女學現朵，就悔東北的地理瑠墙一樣， 
由初春跳入深秋，繼而冰封雪掩， 1 H 荒涼，進入中國文藝的冬眠期。 

在此時期的作家們，因敵偽統治次第加龌而出走内地卉打；一鏞、端木、舒群、孫陵等人，因係 
來自東北淪陷區，故而名掏滬上•，所 4- 現址卉如劍嚙等人，•个久即遭敵偽#手•，其他的新生代窗作 
群仍在爬行階段，尚無荇何成就。若舉一例代表那個友色年代的，當酋推《盛京時報》的穆懦丐， 
他寫了一部章回小說《昭福創業記》以嘔歌偽朝，其次是吉林師大教授陶明浚所編擬的《紅樓夢別 
傅》，迆離政治，一般的則都是典燄洒經茶道，剋狐神仙， fl 倩武怏等類文字。總之，若不歌頌敵 
偽，便 R 有逃避現赏了。 

曰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曾說： r 文藝是苦悶的条徵。」作亡國奴該是東北人最大的苦悶了， 
所以九一八後方始入學的一代胄年，浒多人很自然的走上文鹺±路。他們讀，他們寫，他們抑苦悶 
於胸中而焦灼横尜，因之就奋人揋尜到成関拓丫抗敵愛國之路。 

抗戰軍興，舉國同仇，朿北同胞，更形歡廢，大有敵偽政府指曰傾 M ，祖國王師即將天降之臧。 
當代有為青年，基於國家民族意識，紛紛於各大専院校裡，自動自發組成各型阐體，從事祕密抗曰 
活動。重廋中央政府與延安遴區政府，亦均1派人到前來束北，從寧聯絡、吸收，發展各稀地下抗 
敵力量。其中組織 ii 大，钻礎雄厚的 r 束北抗眺機構」，酋倡以推脑文化活動，為唤起民眾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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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入文教剛體，為間展組織邁向起義的階梯。；時許多哿年志士，投身教育 W ，滲入文化界穑栩 
開展活動；爭取吸收已成名的文化人，加入抗戰行列。此類機構，除公開設立書局、出版社、雜誌 
社做為工作憑藉外，更祕密組建 r 柬北公論社」、 r 南北通訊社」、《東 ib 人民報》等等，刊行祕密書 
報，開 M 地下文藝活動。 

當時經過多年的寫作 li 練，#: r 滿洲文墙」上已成名的作家針奋. •,'. 丁 (徐長吉)，山丁 ( m # 
庚)，疑遛(劉玉撺)，萌 i ] j (劉佩 V 小松(趟孟原)，戈禾(漲我權)，袁庫(李克 M) ，掲野(褐 
維興)，田賁(花喜露)，田兵(金純彬)，金奋(馬驄弟)，柯炬(李正中 V 王秋螢，關沫南，陳 
暍，王光逖以反梅娘、白琅、也_、石軍、吳瑛、吳郎、 - M - 杏、勵行健、杜白雨等一百餘人，都有 
豐富的創作與單行本、専祺問世。 

逭此；作家們，有的尚棲身於条牙之塔裡，孤芳_筲•，有的内心反抗卻行動踟蹦。參加地下工作 
而躋身文垴宣揞作戰冉，釘姚彭齡設「傅 irtEI 」 於湳陶，以掩護卬製祕密刊物。陳蕪、駝子等人 
打入《營商曰報》，擴大摻透宣傅。王覺於長舂創立「新畤代出版社」，出版忠義叢書反畫刊。楊 
野、田兵等人於瀋11創辦「作風刊行龠」，發行以詩、木刻、翻譯為主的《作風》雜誌。張輔三、王 
夭稂等滲入锓舂偽「協和會中央本部 J ， 參與《朽少年栴婵街》的編務。季風以鋒利的雜文與精湛的 
理論，繼前一階段金劍噛所開拓的《夜哨》停刊後，爭得長#《大同報》副刊的筆政。在逭些刊物 
上不知發表了多少篇訂關戰鬥性的作品，鼓動了多少人的抗敵意識，一時風雲際會，蔚為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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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大阪每口新聞》半月刊，當時受曰本眾部支持，行銷中國整個淪陷區，反之後之東南亞 
曰軍佔領地，也以一半篇幅刊登「满洲」 Mr 新中圃」作家的文藝作品，其中有因微文入選而知名 
的畏篇迪載《大地的波動》，作杳田瑯，本名于明仁(00。另一位為中篇小說《安狄和馬華》的作 
者但娣，本名田琳(女)，就文論文，都紅較高的可讀性。閲_逭類作品，耍有採碱學的眼光或宏觀 
與微觀併用，才能洶濾：何者已說出，何#来說出.，何卉為假話，何者為真言•，伹在社會形貌的描 
寫上，逭些作品都能給那個時代刻_山明顯的線條，供後人研究參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曰本稱之為 r 大東亞聖戰」的太平洋戰爭開淘：敵偽為安定後方，加控 
内部，自該月三十曰起，在東北各地發動脫範圍的檢舉，造成長 rf il!: 區的 r 一二三0」讅齊會事件， 
咍爾濱的 r 一二三一」左翼文學事件，以反其他地區的「貞星」事件等等。 

在此等事件中，我文藝工作者亦多遒不幸，有關刊社，均告封閉，范紫等人脫走入關，楊野、 
季風、光逛、關沫南、陳暍等，扪繼被捕，王覺、王天穆、張軸三等刑死獄中，一般文化人也都如 
驚：1?之烏，_若寒蝴，此時，地上的文學活動如遭大風雪，又淪入一個冬天。 

先於太平洋戰爭前夕，敵偽為 t]J 斷 朿北文學與中國文學之歷史血線 M 民族文化的關係，曾公佈 
r 藝文指導綱要」，要求「滿洲藝文」必須以 r 建國鵃神為基調，從事八紘一宇偉大精神之 ii 現，耍 
以移植於 M 一國土的曰本藝文為經，以原住 M 民族固右藝文為緯，吸取世界藝文之轎華，組成渾然 
獨自的藝文。」此時為強化控制，_中管理，乾脆將敵偽原有各地的中文報紙，統一改組為《_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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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造成一國一報的奇聞，並徹底將易滋是非的副刊 r 取消」了。所以逭個時期的東北女學， 
表面上 E 現了死滅狀態，不過，曰文報紙並不在此阳。 

然敵偽為配合其 r 大東亞#榮圈」的政略戰略要求，又不能不役用文化人為其做文字宣傅， X5 
於東京^:開 r 大東亞文學街大#」，指遛古丁、酹边、小松、吳瑛等人為「滿洲」代表。逭個有政治 
性的 0 fl 銜，反倒貶低了他們在文藝 W 的形条，其後古丁辭去偽職，與小松等人在畏舂間設 r 藝文宵 
房」，出版《藝文志》，刊印藝文叢術，袂謫文庫等等，均具水平，倒不失為一個女化人不便為文時 
的正當下埸，有些不堪停筆之苦的其他作家，有人也自辦刊物，做為發表文章的園址。 

在 r 一二三0」等類事件中，東北抗戰機構遺受鼹重破垴，尤以胄年部門為甚。長舂一地區的 
偽滿大學中，即有二百餘名學生遭受株迪，有者逃亡，有卉被捕。判決時，當時偽窃等法院次長柴 
田健太郎任密判提。(華人院長為傀儡，而次畏楯 - W 郴)公殷辯譏律師简#太郎，是長舂法大前身的 
法學院長。筒井的辯_飼銳 •• rMl 群九一八時的兒赍，並来受過中國教育，在接受了党整的曰滿 
協和教育，卻都起來反滿抗曰！為什麼？」他自己解答 •!••( 一 ) 民族意識是天生的，自然的。 

(二)滿洲建國原是由於曰本的軍事行動；建國後，在滿工作的曰本人，又以征服者的姿態造成反 
威與敵視。(三 ) M 些青年的邪行，大部份應 1:1-1# 滿工作的曰人分檐。所以他以曰本人的立塌，對不 
起天皇•，以教育错的立塌，對不起學屮。因此 HI 1 求庭上，量刑從輕。言畤聲淚俱下，間街動容。話 
雖如此說，陳限、楊野等人，仍分別被判處十年、十五年成無期徙刑。但筒#的辯護，亦有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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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荇地區的抗闩齊年犯，没個被處死，而密判艮柴田，也自動辭去岛院職，轉任法政大學校畏。 

東北抗戰機構受了歷次案件教釧，一切活動採取更龌格钷祕密的方式。文化部門以《東 ih 通訊》 
為主，由高士嘉、漲一正、史惟崧、李季風等人參與 H 作，祕密出版綜合性《東北公論》月刊，《時 
寧週報》、《抗建文庫》 ， M 文藝性的《黑由镞刊》。其诹行本有《火舌集》，《夜行人》，《虹 
霓》， 《 ii : 女性》，《如是我想》等等。此外各地方的刊物，如浦賜的《拓光》，《公理》，《大 
地》，營口的《渤海潮杳》，長舂的《新血輪》，哈爾消的《江流》，康平的《柳邊》，通遼的《駝 
鈴》，齊齊咍爾的《先鋒》等，不勝枚舉。總之，此一時期的東北文學，地上的重歸枯萎，地下的 
卻茁壯篷生起來。 

-乂藝雖貴乎象徵，伹在敵偽官方或民間刊物上，能公開發表 r 保衛祖國文化，爭取民族自由」 
等有思想性的作品，當時稱為滲透言傅性的文窜，闲行文_所願忌，膨射又加隱喻， _ t ! 來總嫌冇 
些#呑吐吐，而地下刊物流傅在地下工作人 M 反其外刚 W 體中，其作品明示其抗戰性格，閲饋時則 
威痛快淋滷。例如季風新作「風吹拷，我們走；風不吹钙，我們也走！」是：篇小說中女主角的兩 
句話。這雨句話正代表了這炎文化隊伍，孤軍渐鬥時的皙亩。掲野#《夢與裝飾》裡，曾有詩句 r 不 
願沉默地生，也不願沉默地死！」逭時又從獄中傅出一首詩，詩題是《我是王》。他自喻為一頭猛 
虎，最後雨句：「虎入牢檻，虎仍是虎！」最足以吼出他被囚時的心锊，也振甯了檻外同志的勇氣。 
假若有所調戰鬥文學的話，逭此：作品，可說是真正的戰鬥文 M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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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五月二+三曰，敵偽發動最後一次大檢舉。各地文藝工作#亦大部入獄，迪同其他 
部門以反受株逋的社會人士總計有三千人之眾，此即震锵整個東北的，也為敵偽敲起喪鐘的「五一一 
三事件」， r 東北公論社」同仁在長舂監獄中，集體創作一首 t 難紀念歌。歌詞凡三_•，大家晨夕吟 
唱，最能表現蒙難人士的堅貞信仰與箪命氣概。最後一閲為： 

黑山白水，久遭塗炭，收愎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秘密的門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 I ：綃，拿起武器， 

大眾务勇殺敵，重見青天白 H O 

逭歌聲曾獲得偽 r 首都弊察齙」敵特們衷心的譜佩。作戰如赛珅，雙方都是勁旅，打來才有興 
趣 o 

當然，抗戰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那句 r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築成 
我們新的長城！」也在東北各地區，祕密的，腐泛的流行傅唱。也就是說，地下抗戰的東让文藝工 
作者，是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一群。 

關於抗戰時期的南北文學活動，除筆者做以上的區分陳述外，尚可另舉三端用為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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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作家 M 玄(王秋螢)在其《南北淪陷湖文學概況》中，亦劏為三期。第一期 (1932- 
34) ，標題為「淪陷初期的文學活動」，内分為兩小題：⑴以哈爾消為中心的北滿文學。⑵遼南文藝 
和初期的文藝社團。第二_ (1935138) ，標題為「迂迴發展到逐漸繫榮」，此期来分小題。第三期 
(1939-43) ，此朗無標題，但以三小题作内容，嫂富而複雑的評述。三小題為：⑴文藝界的分化和後 
期社團組織活動。⑵圍繞《藝文志》派的胺泛論爭和枇評。⑶曰偽末期報刊和雜誌的文學活動。綜 
觀 M 玄先生的《文學概況》，是以今闩大塍的觀點，以 /•■ -婢作家的活動為主；「文學」資料豐富，而 
r 概況」不清，有「1樹不見林」之弊。正如鐡峰先生對編寫《南北現代文學史的幾點看法》所說， 
似乎有點將文學史落入 r 作家反作品與評論的匯編」性質。至於為何將此時期漏掉四四、四五雨年？ 
若就其全文内容而言，此二年正可劃為第四期，其第 13) 小1正可移為本期標題。如其文末所說： r 從 
I 九四四年間始，報刊雜誌都縮了篇幅，不僅紙漲組幡，油艰火色，刊物内容幾乎全是大東亞聖戰 
必 II ，成為敵人滅亡前的窃嗚！」正是本期的結綸。 

:一、美國華文學杏 M 浩文教授，於 -!• 北抗戰文學研討會上，_於《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學》報告 
中，也是劃分三期：一、二雨期時間與貧玄同，第三期將镫遺漏的二年纳入，延至一九四五年戰爭 
結朿，他是第三國人，拋開交戰雙方的敵我立塌，純從歷史觀點，蒈眼於當時文學人物集散的地區， 
以反作品刊物興 M 的質量，也就是以文墻自岛的變化為立論铽礎，所以他提到「滿洲國」，絕不使用 
;個「偽 J . L . 子，詔為那是個歷史的#在， i ^ t 的##:就連那個括號也是勉強加上去的，因此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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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現埸，對大多數民族 t 識強烈的與會*，曾澈起不大不小的波動。 

:一■、口本作家大内隆雄氏，九一八前即來澜洲工作，任職於曰帝侵略東北的前錄機關 I 滿洲 
鐵道株式會社，他於一九四四年山版的《滿洲文學二+年 T 是以九一八為 W ，將 r 滿洲文學」分為 
建國前後兩期，且分 n 文、滿文兩部，前期評述東北受辛亥、五四膨響，也舊文學傅統風氣中，滋 
生出一些新文藝作家 M 其来成熟的作品，後期則包括本文所記各期人地事物，其曰文部是指在滿的 
曰本文學卉，滿文部則指中_的作家 M 作品。以大内隆雄的资歷、背摄，想必曾參與 r 藝-乂指導綱 
嬰」的第擬與制訂，其後揄任「滿洲文藝家協會」密汽部 M ，亦即良齿綱要的執行任務，綱要的目 
的在建立_獨特色彩的涡洲國文學，期能割斷與中函文化的淵源，不過，還沒有逹到其預期效果， 
已引起一系列的文學論爭與中國作家的心理反威，無論如何，大内氐的評述雖|4「敵眼」，其内容史 
料卻 E 可取。 

M 诰文教授的論文中， II 提山 r 如何辨敵我？」與 r 何判忠與奸？」兩個問題，關於前者，我 
們並無困繼，曰本侵略中國，中國做 iiM 戰，「敵」 r 我」 M 明 lifel 辨的。倒是判 r 忠」「奸」比較榷 
雜麻傾，且有許多可爭議的空間，逭是因大家對「抗戰文學」的定義不同與唞實离相不明的原故。 
_如徐訐對淪陷區的女學活動「無知」，因而認定它是一頁空白。當葛浩文前柱東北研究 r 滿洲國」 
文學時，一位大陸來美的詁問學衔，竞以 r 啊，漢奸文學！」五個字表 >!'• 不阖，則是 r 偏見」。 

劉心皇於巔灣出版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中，對「辮水作家——即投降敵人依附漢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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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作家」，有如此的鼇定：⑴曾經揄任敵人反漤奸政權的職務冉；(2)曾經掄任敵人反漢奸政權的報 
章、雜誌、書店經理、編輯職務者； (3) 曾經在敵偽的報窜、雜誌、蛊店等處發表文章反出版書籍者； 
(41 曾經在敵偽保障之下出版報紙、雜誌、齿籍者；(5)曾經參與敵偽文藝活動者。以逭様廣泛的、機 
械的、平面的為「漤奸文學家 J 定義，若在其他淪陷區、游擊戰區，人們都有相當大的生活選擇空 
間，或有幾個、幾十個百分點的意義。若在無處可逃，非在那裡呼吸不可的東北同胞，則均應效法 
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上：不然，#敵偽髙壓統制下尚可笱延殘喘生活箸的人，當祖國抗戰勝利， 
東北光復之際，則宜全體自殺以謝忠貞國人了。 

蘇光文在大陸發表的〈抗戰文學概觀〉，曾經對 r 什麼是抗戰文學？」有下列答覆。⑴或曰， 
抗日戰爭的文學——宣掊描寫我國軍民的奥勇抗戰故事和萸勇壯烈鬥爭的場面(如簫軍《八月的鄉 
村》 ) ，⑵或曰，抗戰畤期的文學 —— 描寫抗戰時期多方面的社會生活，反映接近抗戰時期的現實， 
(如蕭紅《看風箏》 ) (31 或曰，抗日民主鬥爭的文學 —— 直接或間接反映和推動抗曰民主鬥爭生活， 
(如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 ) ⑷或曰，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I 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女學，就是 
抗戰女學，(如端木蕻应《爺爺為什麼不吃髙粱米飯？》 ) 。 

以上回答下的括號内，是菌浩文所加上的四例引證，其中俱是東北籍作家的作品，除蕭紅的《看 
風箏》於出走前發表於哈爾涫外，餘則均發表於上海等地，就此回答而言，前兩答尚屬民族對外抗 
敵的抗戰文學，後兩答則國於_内撖派的政治文學或臼 r 解放戰爭」的戰鬥文學了。誠如葛浩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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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國的抗戰文學，應 ffl 作家的意志與作品的内容而定，不該由年代或地域而定。因此他也說： 
r 淪陷地區和政府區的文學，就很雛相提並論，而關外的東北與其他淪陷區 —— 如華北、上海孤島、 
香港、臺灣等處，更大不相同 ， f _「國」與「區」的區別。」 

葛浩文所說的 r 國」，即是他歷史覼中的 r 滿洲國」，也就是我所說的 r 特殊時代的特殊地方」， 
因此若談到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學活動，就該另立觀點，別定準繩。一般來說，被曰帝侵略或佔領地 
區的民眾，約分下列三種選揮： ( 一 ) 反抗；(二)逾應.，(三 ) 走離。反抗者有公開、祕密雨類， 
適應者亦分誠心適應，表面適應兩類，誡心適應舎或因求取個人利益而助桀為虐，進而走上漢奸之 
途•，表面適應而内心不服街 ， St 將走上反抗之路。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而又不能適應，不願適應者， 
則相繼走離。走離者中，有人以正大光明的理由奔向祖國，且可搏得「忠義」的美名，有者純以私 
人原因，或失戀或逃婚，但仍以正大光明理由而白媚。 

基於以上分析，偽滿時期的東北作家，亦可約分 I;:. 類： 

(一)少數 r 漢奸」分子： 

r 漢奸」應是政治性的狹義的特定名詞，漤奸的作品是否是 r 漢奸文學」亦應另作別論。例如 
《盛京時報》的名作家穆儒丐氐，原是_族後裔。他以滿清開_太祖太宗的豐功偉鑛，寫成一部《昭 
福創業記》，以期末代皇帝溥偌_所興發，因而榮獲該報文學獎，也是 r 理」有應得，偽 r 國務總 
理」大臣鄭幸胥氏，本為閩省漢人，由於身為 r 帝師」，故而想襄輔「故主回故土」以重振祖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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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大消朝的末代忠臣，他所揋擬的〈滿洲國建國宣言> s r 新澜洲」國敝，固可稱之為灌奸文學 
作品，但他別具 I 格的軎法藝術，則與奸、偽無關，不過，他以痴忠妄想向曰本掌權舎說，曰滿本 
為兄弟之邦，現#弟弟 M 大，哥哥應該放手讁弟弟自 「 J 走路，因而遭受掌摑抑鬱而死，則顯示其愚 
味無識了。 

是否因鄭之言，促使曰人幣覺，詔為「兄弟」有鬩牆之虞，故而迅即安排偽帝做第二攻_曰， 
迫使其拜曰皇如父母，稱日本為 r 親邦」，迎日本 r 天照大神」為澜洲閧國之神，並建廟祀之，不得 
而知。但從此改偽「國歌」為〈神光開宇宙〉，正式定「曰語」為 r 國語」，稱中文為「滿文」，完全 
與中國割斷關係了。 

(二)地下抗敵文藝 H 作杳： 

韓汝 M 先生#《洎滾逋河》大階版 —— 《韩故人》的序介_中說： r 當年敵偽統治者很清楚， 
所調的滿洲國窗際是座待咱的活火山，腳下淌動替兩般 m 流：一般是延安系，一般是重廋系。」更 
詳確址說，遛有無數涓流宣通址心熔岩的自動自發的愛國抗敵人士，至於何般熔流波濶壯闊，不在 
此論。地心熔岩即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人生概可分為：個體、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 
宇宙，等等層界，因之做人亦有不同位格與暦界意識，所有中國人抗戰行為的動力，都是源於高暦 
界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黛派主義與政治信仰次之。所以本文在文學現_分期中，採取綜合論述， 
不做 - i : 派列舉，惟應黹加特棍冉，則有以下：：一人：；、萎學潛，二、金劍喃，三、羅大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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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學潛，本名姜興，原於湳陶主編《新衍年》月刊，後轉任较荇偽「協和會中央本部文化部 
長」，主持該部《青少年指導卉》，後改名《胄年文化》的編務。煊個刊物原是敵偽的宣導工具，但 
姜興所主編出的東西，卻時時使讀舍興起故國情，民族愛，對當畤脔年影響頗巨。煊當然與張輔三、 
王天穆等參與編務有_。曰本窻兵隊曾因此等文字，數疸將其傳詾，他均以闩滿協和輔神與大東亞 
共榮理念相辯脫，故仍能安於其位。姜雖来參加地下組織，但是一位有力的協助 H 作#。有人疑問 
姜以學潛為名，是否亦為某方面的潜伏人興？迄今尚無資料可査證。 

金劍喃，原名承載，號培之，又名健碩，筆名巴來、劍喃等等。遼寧瀋陽人，早年加入#產黨， 
r 九一八」後，受南北抗曰聯軍褐靖宇，亦即中-1|-滿洲辑委之命，在咍爾涫從率文藝抗曰活動，當 
時集聚於北滿地帶的 1 M 、舒群、白朗，以反其後的陳®、光逖等人，亦均與其有活動關係成受其 
影響。二蕭等人走赴上海後，他仍留在東北，繼鏑以長舂《大同報》之文藝副刊《夜哨》，以反在 
咍爾涫《國際曰報》開関《文鏟阓刊》，作為活動基地。他不僅寫小說、散文，旦是一位詩人、畫 
家、戲劇編導等等，堪稱是全方位的文秘<丄作咅。他寫的畏詩〈興安_的風雪>，傅頌抗口聯爾的 
堅苦、慘烈、英阕的戰鬥生活，是 一 篇剷時代的史詩。不幸一九三六年「六7:1:」事件被捕，八月 
+五日在齊齊咍爾市以二+七歳的英年，慷概就義。 

羅大愚，本名羅 iiff ，字澤南，遼碘遼_人。大學時代，即立志以 r 現地抗戰」為理念，從事 
救國救鄉的抗敵丄作 U 最初，假沼學出 M - 之便，奔击於曰本各地聯絡同志，返回東北建立捕點後， 




抗戰時期束北地區的文學活動 


即潛赴重慶_命與國民政府掊通關係，再歸瀋陶組織 r 東北抗戰大聯合」，後強化為 r 東北抗戰機 
構」。他所用的工作化名甚多，以 r 魏中誠」 一 名最知名於同志。鼹格說，他不是一位女藝工作者， 
但煊個機構在青年，文化部門的工作成績最為出色，所以偽「首都臀察廳」以歷年偵捕抗曰分子的 
研究經驗所出版的《重慶派國民黨、抗曰_艚對澜之攻勢》中，對他有逭樣的評斷： 

rill 系統的工作者，具有中國傅統文化的秉赋與氣質，不畏艱險，無視生死，以民族複興為 
己任」。 r 他們既無個人政治慾望，也無崇拜英雄心理，純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貴為抱負」。「他們猶如 
基督教初期傳教士一樣，個個具有殉道者的精神。誠為可敬的敵人！」 

(三)大多數以純文藝相標榜的寫作群： 

M 些作家的作品，在當畤能鉤被容許 r 寫」與「印」，是他們都以純文學相標栲。他們得獎受表 
掲由於此，他們被讀街購閲敬仰也由於此。但純文學逭東西並不是絕對存在的。女學離不開人生， 
人生離不開現實，而政治是現窗生活中最現 t 的部分。他們的作品，儘管在逭一點上力求逃避，但 
豈能脫離這現實生活的核心？況文藝又是人類心镟的活動，從事心靈活動的人，也必時時觸反其良 
知。他們寫個人脩養，寫愛情婚姻，寫經濟生活，稍一深究亦必觸反社會現狀和政治背景，也就是 
立即碰到國家民族的大問題。最後，他們若不走上抗敵的戰鬥行列，便將自動地開始沉默。 

例如當時執文壇牛耳的古丁先生，本名徐長吉，吉林人，北大畢業，任職於偽國務院。曾以 r 平 
沙」一書獲偽 r 民生部大距賞」，檐任 r 滿洲文藝家協會」甫查部副部長，又被選派為 r 大東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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沓大會」的滿洲代表。從表面上看，仙應颸 r 漤奸」分子，但在敵人的心目中他仍是個敵人 —— 是 
個面從腹背的敵人。 r 面從腹背」是曰文中的潢字成韶，有 r 闼奉陰速」、 r 口是心非」、 r 同床異#」 
等等的意思。 

在曰本人尾崎秀榭近年出版的 <殖民地文學研究》中，透•嵌出他們對古丁觀感的幾段故事。捕 
ih 村謙次郎《回想記》中憶述，某日他邀當時任《藝文志》編者的古丁，在新京 —— 長舂的某酒店 
喝洒，同席遛有其他的曰本作家。不知什麼動機，一位曰本作家說： r 新京有那麼多的高樓大曈， 
真是壯觀偉哉！」表示曰本在當地的建設，， W 際是加惠於中國人，不然東 ib 不會如此進步。那時似 
已喝醉，又像假寐的古丁，忽然冷笑地對大家說： r 那些大樓我們都要，你們不用掛心！」同時痛 
袂地將侍者送來的冰水，一 口喝乾。北村記載說：「我聽到逭句話，當時很威吆驚 ，.!. 丁是算命# 
遛是預言家？為什麼說所有大榷他都要呢？日本在東北創立滿洲國： W 4- 用了很多腦筋.，如何才能 
安撫民眾實現協和政治•，如何才能一心；德與漤民族枯存共榮；但滿洲人對煊點誠意 一 點也不理 
會，他們都相信，中華一定會復興。」 

尾崎的《殖民地文學研究>，對滿洲部分也是分兩方面。一方是在澜曰本人的文學活動，一方 
是中國作家群的文學寫作。敵偽曾想用政治力量，把兩方面裡合起來，共同創造 r 滿洲文學」，最後 
終於發現 r 滿洲作家」的胸底，轅有 r 抵抗性的異和威」，逭和他們心目中所要求的 r 協和精神」完 
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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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志》同仁王則，#:〈滿曰文學交流論〉中，曾明確指出： rn 本有文學，是滿洲人都不 
否詔的。但滿洲也有文學，好像曰本人最近才知道……」同時迺進 I 步表明：「曰本文學與滿洲文 
學是一對一的存在，涡系文學家是繼承東北地區先驅文學街的重任，而不是曰本文學的 一 個支流。」 
M 崎研究中遛記載曰本女學家 M 見淵，旅行满洲時曾與古丁會面，古丁也是惜普酒意以強烈的口吻 
對他說過： r 淺見先生，你是大和族的後裔，我是菌帝的子孫，為了祖先的光榮，大家好好幹吧！」 
曰本戰敗後不久，人民政-时成立，古丁来遭受曰本人的#手，卻死在中國人民的監獄中。不像 
當年曰本文化人，無視 r 涡洲國」内中國作家的#在與心镞威受，闻崎今天終於承認 r 滿洲國」的 
r 滿系作家，大部份是中國 r 五四 j 文化箪命，和受 r 五一：：」慘案寧件影響下所蘊育山的世代…… 
他們以文學創作為基礎，培養了民族意識 M 事傚。」三+年前，我在〈文垴滄桑外一章〉中，對大 
多數以純文藝相標榜的作家們所作的總結，由此也得到了印證。我寫道： 

r 平心而論，其 未宣接 參加地下作戰的文藝工作者，姑不論其在偽瞄上的言行如何，但在敵偽 
統治下，透過稀種瑣境上的阳制，仍能寫出許多被人爭_的作品來，有意無意地，在敵偽摧殘消滅 
中國文化政策下，作了中華民族本位文化的守衛者，作了中國新文學的播種耕耘者，使東北胄年， 
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掊受純正國語文的 M 陶，逭不能不說是他們最低的貴獻，尤其是在他們的 
作品中，雖不時使用些曰語的名詷和句法，但由於是吸收再創造的關係，並未造成不倫不類的協和 
語，反倒豐富了中國文學寫作上的詞满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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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玄論反柬北淪陷期-乂藝 W 的分化與組鄉活動時，曾列舉《藝文志》和《文選》兩個重大派別 
的-廣泛論爭與批評。《藝文志》派以占丁為代表，《-乂1》派以梁山丁為代表，他們間的爭論除了 
文學風格與理論不同外，自 M 也有政治觀念的差 M ，像當代東北作家潘 M 先生的研究，他認為 r 古 
丁偽滿時，雖與城島舟禮，大内隆雄等曰本文人私人關係密切，但他所有的文學作品，尚沒有媚敵 
之作。」而韓汝誠 t ]2 認為，古丁作品裡 r 透露山漕睜的文化氣息和文字功力，語言簡練而筆鋒 m 利， 
有種學者氣派，其藝術成就，現#謫來也令人佩服。.一 

以上兩人的觀威，也與筆#前面的總結相昀合，近聞遼 _ ffM 出版社，即將出版《東北淪陷時 
期怍品選 I 古丁選_》，幾已包括其全部作品，歷史曾將存#過的沙石泥土洶汰淨盡，歷史112會 
將有價值的碱產留存下來，做為世代的標誌。 

關於抗戰滕利的果實，海峽兩岸各有說辭，一方面說： r 我們有抗曰民族統一戰線和偉大蛇 
手。」另一方面說：「我們有抗戰建_綱领和奥明领袖。」但從 B 本的反省檢討文件中，可以明_ 
#出，他們沒有敗於國民撳，也沒有敗於批產擻，他們 !• 败於全髗屮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 
是文化的本留，文學是文化的表現，所以要研究一個特殊時代特殊地方的文學活動，可以從地上的 
文學現象，辨識一個時代的嵐貌，從地下的文學活動，可以窺測一個民族的生機，因此談抗戰時期 
隶北地區的文學活動，其 r 活動」的 t 義與價值，也就不止是「文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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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從頭 紀剛 

——《滾滾遼河》手稿哈佛珍藏記 


花甲安滤，正值隨心所欲之年，我已好久不哭了。不料，當我準偈出席南紐奥倫科技交流會的 
前夕，當我飛往波斯頓 M 程航行的途中，^迪鑛哭了兩次，舆是從何說起!? 

春初，漲鳳女士過洛來訪，曾燄 M 《迪河》手稿的铞#事。她現於哈佛大學無京圖 t 館任職， 
得知館方選藏圖盡反作家手稿 I 如前代的餚纽與當代的趟淑怏等人的條件極鼹.，而一個中國人的 
文化智慧結晶，是否應保存在外國，也是要-^谢奇虛。話說過也就箅了，闪為咍佛尚未選藏《逾 
河》，何須我來考慮？數月後，漲鳳忽通知說，館方經數 T - X 檢 M ,已經泱定收藏《遼》稿了，希望 
我就開會之便隨#帶去，倒使我開始彷徨猶豫。照常理說，中國人的手稿，應該是保#在中國，可 
是《滾浪逋河 > 的内容，讫今仍不能通過大陸中坫的框框，出#尚有困雛，手稿收藏钽無館來檐當。 
又想此書寫作出版#軎灣，得獎成名在瘙灣，理應由巔北的中央圖梅館來收藏，可是一朝獨立起來， 
枸端偏澈的镥_主漲卉，可能將此「外來文化」的作品，傾入垃圾埸成加以火韩。再回想到軍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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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土匪士卒，曾將故宫的玲藏椋劫，女箪時期的紅衛兵小將，曾將無價的_窗砸爛，所以就文物 
的歷史性與世界性的價倌而言， H 若能保存，保存在什麼地方，也就無可厚非了。何況《滾洎遼河》 
不只是我個人的文宇作品，迴是我們那些年、那些人、那稀補鏹的生活、火的情威、血的工作的生 
命記錄。 

話說至此，使我想起一件菌事。那一年，中興大學舉辦 一 堳 r 巨浪淘金 —— 《滾洎遼河》研討 
會」，邀我出席備詾，不要我「講演」，只要我回答問題以供解剖。最後有位同學很騣肅地問：「紀 
剛，煊些年你都在哪裡？」我回答說我是個自開診所的 雔生， II 師是面對面的工作者，無人能夠代 
替，所以我很少離開診療室到外面來活動，因此報紙上也看不到我的消息。他雖然輕緩地坐下卻抛 
下了一句話： r 我以為你早已移民美國去了呢！」面色仍然凝重。 

那些年，#湾常常舉行國建會，許多「_國學人」在國事建言外，也常常對社會現象發些批評。 
幾個大報的副刊，也都爭刊 r 海外作家」的作品。可是函内的學人與作家則有不同的感受；他們掩 
1了他們的光彩，他們揄佔了他們的地盤。逭位同學對身居海外而又回來說三道四的人，表現了強 
烈的反威。我也就機稍加舒解說： r 我們在東北從事地下抗闩工作，曾主張「現地抗戰」，因為曰本 
侵略東北，我們首先做了亡顾奴，我們矜不酋先銜超反抗、熠 t ?: 待離呢？同時塯耍求每位同志，# 
任何情況下都不逃離 lii-ih 現 it !:。 闲為；個人在後 rj 參加抗戰 W # ;兵一牟的力量，在敵後工作，： 
個人可發揮十百千人的乃撤」。如此說，：個人似乎是不應該離間他的本鄉本國，但抗戰時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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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 r 屯穑物資、發_難財」的人；今曰身在镥灣冉，是否都為保衛嗇灣建 
設蟇灣而貢獻力量？那些貪污枉法作奸犯科卉，是否因他們仍身在瘙灣而給予肯定？所以評論一個 
人，我們不能只問他在哪裡？更重要的是要問他在那裡做什麼!? 

哈佛大學的無京 il 書館，可以銳是一座畲的帝國，畓的王宮。《遼河》原手稿，平常也只是故 
在我魯房一崗，三年五年也不瞄她一眼，可是一朝遛入帝宮、從此宫門深似海，耍想再看她一面也 
是很難的了。所以當我把她從銜架取下，拂去灰_，裝入行裔準備次曰帶往波城時，便不禁哭了， 
是絃然拉下尚未敢唏嚙山聲。 

波 M 鄰近康崗，是美國獨立戰爭放響第 一 檜的地方。那地方也是美國早期文學名人胬萃- N 區， 
像郎费羅、梭羅、凿桑、 fife 考特、愛默生等等，都曾生活、安悤#那裡。自己也箅是個文學愛好者， 
對逭些曾經仰耩過的 II 國前腎，也想僧機遊訪迫蹤一番。正好行前兩天，《世稈副刊》刊出一篇沈 
鵬年的〈康崗之戀〉，當時無暇閲隨手放入資料夾中以便飛航途中得間欣賞。沈為大陸學人， 
半世紀前的中學時代，曾與同學三妈一女拮組：個「_崗_梅會」。大家都是文學胄年，也都是箪命 
愛國齊，對美國文風择窣 R 單命1地的波康，都有一番嚮往，因此約定舉業後皆來此地留學深造。 
誰料抗曰戰爭■發，大家都被時代擊敬。一位下落不明，一位喪命於文革，那位女生又是作者青梅 
竹馬的初戀的人，也犧牲於抗曰前線。唯一悻存者只有他自己。他找不到那女孩的埋骨之處，只有 
將她泐過脔#之血的戰地之土，誠敬地裝來一小瓶輔訪美之便，傾瀰#康崗 C 一圓他們少年時的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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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胄舂期的夢—_ 

r 康崗謫禽會」的故事，自然不同於《滾滾炮河》，怄那個時代背景和他們處理個人生命和小 
我感情的方式，似乎與覺覺_的弟兄們同出一轍。《_崗之戀》引熠我少年時期的回想，行裔中的 
《遼河》原稿，也是我們當年 r 生命寫史血寫詩」的生活記錄，正由我親身帶往咍佛去埋_。思前 
想後，我不禁又哭了。為避免鄰座洋客的锵疑，我緊對身側的機窗向外瞭望，那應該是籃天白雲， 
晴空萬里吧!?可是我 —— 什麼也沒有看見！ 

激動過後，我不免曜笑自己，反問自己：真的老了？感情脆弱了？為什麽這麼大的人，竟忽然 
小孩子起來!?經過幾+年歳月的修煉，自以為 E 達到「太上忘情」堉界，卻又如老子逭小子所說， 
r 道者，反之動」而「復歸於嬰兒」？ 

提到嬰兒就想起我身為小兒科翳師的綁驗。現代醫院制啶，變兒一離問母體，便劃歸為小兒科 
的貴任。我們經常要到產科手術房去掊瘸。 HM 婦齑科翳師護士們，刀光鉗影屏氣凝神，齑房外的 
親女也都坐立不安或焦廬地跑步。忽然，哇地一聲小兒哭，大家卻心情輕鬆地呼出一口氣，原來一 
個有生命的活人降臨了。哭是生命的第一部進行曲，因此我給我的哭找出理論根捕。不過，我已活 
過了古稀之年，不必再用哭來證明我的存在。那，為什麼 II 要哭呢？原來我熠有積累數十年未曾宣 
洩的感情。 

中外學術界都說，文、史、锊'个分家，；部偉大作品，都包有文學藝術 M 面，歷史社會暦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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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想 Mii 。《遼河》當然不夠傯大，但它也包钶逭三補暦面的内涵。今年南紐英倫科技交流會 
的人文藝術與社會科組，同康州其他闻體合辦，在波城、咍埯•兩地擴大舉行三天八埸的研紂會。主 
講人除杜維明、傅偉勳、梁緘城等大師外，其他也都是各方名教授，每人的學術地位至少是一個博 
士。我個人在人文科學方面 M 個不學_術的人，能钌機绦前來報告《遼河》思想 M 面的 r 群我文化 
觀」，真是難得的求教機拎。其文學與歷史 M 面的唞，則由張 M 女士以一魚兩吃方式，#眙佛誠京圖 
書館的聚會•腿，為南紐英倫華文作家協會的文友們，叼作一埸礤題報告。而且就以一個有威情的活 
人做開塌白。 

《滾滾遼河》是一部有高度歷史性與地理性的 M 篇文藝小說，由抗戰時期東北胄年的址下抗曰 
「工作故事」，與 M 些南年羿女間的「威情故哳 J 1 線編織而成。從 H 作故事言，威情故寧是它的興 
趣線，從威惰故事0，;1:作故审是它的時代背镦；只有在那個時代背镦卜，才有那種典型的感情故 
事。 

假若抗戰隨利後， r 國民政府」能順利地接收徇 M ,人民能安居樂業，我仍#家鄉東北，是不會 
動筆寫作《遼河》的。我們的 I :作__為皰大的社#所迴知，烈士遣族的善後撫恤，也有有關機鬮 
貧貴照顧。可是時局變了， r 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們這一群愛國家愛民族為國家民族犧牲奮鬥的 
人，被 r 敵偽政府」視為敵人，#將我們逮捕殺戮•，被「人民政府」視為反箪命的罪人，耍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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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緝鐫 IM 。我們那一段曾_以為是光榮的歷史，反倒成為被 IM 殺的罪狀。像書中的「街記長」張輿 
慈先生以反其他来得走出的同志們，均被 tu ■鏔1而就址掩埋在瀋_南湖湖畔。南湖原名長沼公圓， 
地下抗曰時期，我們曾在湖通柁 M 樹 li 下開祕密矜議。大陸改箪開放後，我曾返鄉探親重遊那地方， 
見湖畔的花#開得特別烯爛特別紅，想必釘那些殉_同志們鮮血的成份。 

我是在抗戰烈火中身心俱受嬈傷而生命尚存的来亡人。假若當年死了，死在敵偽黑獄中，死在 
抗戰火線上，我們是求仁得仁，死也頤目。不幸勝利後，國家又演内亂，人民纊遒塗炭，我雖然悻 
存卻活得很不甘心，我一定嬰為此一不幸歷史作見證。其實 M 些史實，我們曾以 H 作報告方式呈報 
當局，且蒙批覆「同志等…… W 堪嘉勉.，件#」。從此件歸檔案也即脒被歷史遺忘。我們那些年那些 
人那種補鐵的生活、火的誠情、血的 H 作，也就等於是：段「中 .7. IH 」 了。我們奇舂的汗水可以使其 
空耗，我們許多同志生命的鮮血豈可任其 r -- l 流!?於 M 當囟脔人羅大愚先生要我們拃同揋寫 H 作回憶 
錄時，我個人卻暗自用逭段 M 史寫小說，因為_《：：國演莽》的人，總比鳙《一._:國志》的人多多。 
我原想用「最長的 一 曰」與 r 六壯士」的方式，只以地下工作故事推展小說，沒有一點男女感情故 
事做潤飾，越寫越沒有興趣，當然也就沒有人有興趣來_，所以寫了二十萬字便停滯不前了。 

王藍先生在《藍與黑》開頭便說： r 一個人一生中 R 戀愛一次是幸福的，我很不幸，剛剛比一 
次多了 一攻」。其實，我比王 M 所說的更不幸，不是比一次多了一次又一次，而是迪一次也沒有。以 
I 個沒有一次戀愛經驗的人，耍寫一部以喊情故事為興趣線的長篇小說，而 a 要載負記錄歷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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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當然是個甸高_啶的|作。威謝上帝的啟：_小和成全，使我將幾位當年站4:威情遴綠的同志、朋 
友，推之入沟，同時加枝滩辕深雕濃描址塑造了幾枝威情的花朵。一是仲直與方儀 —— 「此情只應 
天上有」的聖潔型。二是鼹姐與心超 —— r 人間那得幾一 I 聞」的堅貞型。三是鍾鳴 r 為愛捨斟」的 
取義型。四是李哥 r 單戀致死」的情痴型等等。最後以訪彥、宛如、紀剛、心竹「四角申懸」的兩 
誤型，做為貫穿全甫 M 情故事的主幹。地下 H 作舉竟 M 鼹肅的，或由於煊些多少有些彩繪的感情描 
述，獲得腌大社舍人群的愛_，使《迪河> 常畤成丫一部暢銷而又 M 銷的 t ,也因此為我帶來面對 
讀者所提出的尷尬問題。為了避免尷尬，我曾自訂 I 燄話三原則： 

1、燄軎不燄人，燄作品<遼河》，不燄作#我。 

二、 燄窖中工作故琳，不燄烕情故事。 

三、 必須談反臧情故事畤，只從文學暦面燄，不從歷史^面燄。 

表面上看，逭；•一不燄似乎在廻避我個人的尷尬問題，挝質上是我在保護那仍留在大陸上當年工 
作過的同志。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頓成幽明兩料，隔絕經年，咅訊渺硭，時間越長，越是思親 
憶鄉。《遼河》在《中副》逋載時，是用我本名發表的。因想《中央曰報》必為北京當局列為内參 
資料，假若有什麼親女看到我的名字，幌轉傅到我父母的耳中，譲他們知道逭個抗戰時期為家庭葸 
麻煩，解放後為他們留禍患的不肖之子，尚#海外 r 活#」，也許#他們迪遭各補迫害的痛苦生活 
中，威到：絲溫暖。侣《垃河 > 龠意外地在洵内外帽銷，假若按圖索駢泊査起來，豈不為留#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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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僥悻#活的當年同志們增加新的黑資料？何況那些年正值文化大單命！說起來真是矛盾，我原來 
用意是要記錄歷史，發表後又不得不盡力淡化說那是虛構的小說。 

《遼河》出版後，我算完成了 一件心事，但又心想逭一截子恐怕回不去大陸家鄉了，而臺灣太 
小，幾+年也呼不出一 口大氣，於是我便開始到世界各處去旅行。我曾在香港新界的落馬洲國境展 
望臺眺望中國大陸，我曾#西柏林圍牆遴觀察過朿德鐡榑。一次到板門店的特別訪問時，聯軍的引 
導兵准許我們在南 ih 交界的會議-腿中， 4: 劃替 n :+ 八 It 線談判桌的 ib 韓那邊站立一分鐘。我正好排 
在隊伍後面，距離開向 ib 輔的門只有一步。我忽然血壓突升心肌痙孿起來。只#我衝出那個門，便 
可奔入社會主義天堂，搭火 4 i 過鴨線江，回到我的家鄉浦陽。可憎我實在太懦弱，沒有勇氣遒開那 
一小步，構成當時一條國際大新聞，而 R 是我個人秃突土兔地心悸板門店而已！ 

而今大陸改箪閧放，我也可公開直說，《遼河》的歷史真實度在九+九個百分點之上。而真正 
感動讀者的，也並不是那些感情故事而是那個 H 作故事。齊邦嫒教授在女學評論時，即宣接指出《滾 
滾遼河》的主角是那個「時代」。國史館柳長勛編第，在《中副》迪載時便認定《遼河》是一部活的 
歷史，經由孫如陵主編找到我，邀訥舊曰的工作同志各寫：篇回镱，編成一部《東北現地抗曰史 
狀》，做為他修抗曰戰爭史的一個獨立單元。《遙遠的祖國》 —— 《滾滾遼河》曰譯本出版後，曰 
本文評者岡部昭彥先生用 r 不可讁人不知的箪命史窗」做標題，教育新聞社的社評則直接標為： r 中 
國青年們的抗日運動史」。 



話說從頭 


_要將 r 歷史」寫成 r 小說」，卻不是一部 rMsli 小說」，是要它從歷史_面看是歷史，從文學 ■ 
面看是小說，酋先就遇到 r 覼點」的1採問題。當時在朿北從_敵後工作的，也有其他組織，有的 
是自動自發，有的是政府逍派。我們原是自動_發的一群，後來也與政府發生聯繫取得名義。我們 
自稱為 r 南 ib 抗戰機構」，包有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與畏#、咍爾消，駐曰本等地區六個犁位。 
黑省負赍人王鴻恩同志酋光犧牲了，因而由我來掊#。我們的 •1 作發展迅速，組織龐大，幹部眾多。 
我們以辛亥箪命蜻神為號個個以七十二烈士為榜様，我們也以 r 西南是國民箪命發源地，東北 
是國民單命復興地」相_許。 

為了閲_效果，使人容易產生親切真偬威，我採用了第 一 身觀點 r 我」來作為敘述者。正如文 
學理論家所規誡，用第一身觀點寫作時，「我」不應該是主角 •， 「我」若是主角時，則不應 M - 是 t 央 
雄； r 我」若是 M 雄時，也 _ M 是受難的奥雄。不然，那內詡闩耀 n 己過五關斬 -A 將的作品，讀卉 
會立時掩卷而去的。我不僅在害中將紀剛寫成一個無論在「工作」上或威情上，兩方面都是受挫折 
的幹部，同時也將其他位_導胯人物都超越化了，抽条化了。我曾用 r 三尊神與一堆人」為題，在 
成功大學作一埸關於《遼河》辑中人物如何虛理的報告。 

《遼河》書中人物，侬其命名方式，大致分為四等類，無名無姓者為第一種人，即睿中的三尊 
神。钶衿無姓咨為第二補人，即谗中用二個宁為稱呷的工作幹部。甸名有姓卉為第一一：種人，即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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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畤代的背嶎人物與感情故审中的納色。釘姓無 l ^ ff 為第四稀人，即樹中出埸較少的幾位臨時演 
: E 。所調「三#神」，即以職稱代人稱的曾貴人、冉記長和社畏，乃抽象代表大智大仁大輿的三稀箪 
命輔神。其他三等類，則統歸於「一堆人 J 。所以用此區分命名错，•是要照_歷史的輿窗，一是基 
於小說的需要。二者不可躲得時，就不得不選些可名可姓的字，加以權變應用，方能介身於「工作 
故事」與威情故事之間，如羅爾、仲宣、紀剛、伊正等等。大時代中的小我命運並不相同，書記長 
漲脔慈，勝利後曾被埋為浦闼 ili 誠件鴣较 S 國 K 大會代峩，永死於曰-诚之手，卻被中拮鎮壓於南湖 
之澝；負貴人羅大愚曾1任立法委 ； n ,壯志雛伸，不幸早逝於胂癌，韩身於礙北賜明山之麓；社長 
高士嘉先生得夭獨¥,幾次大衆件均能 r 逍迆」獄外，任教中興大學，遐休後，現正安享天年。 

我雖將紀剛在書中從领導階瞬寫成一般幹部，但有 * 蛛絲馬跡卻未能全部消除，只是對我們的 
信仰立場和單位名稱則從未檷出。前面說過當時同在東北從事地下X作的尚有其他單位，我們曾將 
我們化稱的 r 東北抗戰機構」，簡釉為 r 核心組織」，各址方同志卻不約而同的稱我們為「現地中 
央」，逭稱調多少钌些逾越，不免 M 受其他眾位的物議與不滿，於是我們便^擬 一 個雙稱代名而皲活 
遝用。我們對各地同志公稱 r 省方 j ，在核心内部則祕稱「虛方」。地下組織與公開幟關'小同，在抗 
戰時期的政府區内，甲省的公務 M 轉瞄 Z 尙，或甲_人民遷 53Z 縣，則改歸 Z 省 Z 縣指揮管轄。圯 
下工作只有縱的領導，沒有椹的聯繫，原#遼寧工作的同志轉到吉林時，不能打開權的關係轉入吉 
林圯區，仍黹 ri-l 原领禅關係前牲聯絡。如此則發生—怍11制名義上的泡亂，一個遼寧省的工作 S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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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到吉林肖來工作？但如果 R 說是由「省方」來的，道個「省方」#吉林則指吉省，在遼 -¥ 則指遼 
省，而且「省方」二字也比「現地中贞」合乎身分 c 至於我們有關， 7\ 個單位為工作爾要所組成的聯 
合辦事處，也就是原來的核心組織，則仍祕稱 r 處方」代替。所以讅者在畲中可能常常看到「省方」 
r 省方」，而處方則從朵露面。 li 利後全國各地都有撖政糾紛，為了我的《遼河》不受歷史糾紛的干 
撓，我將其他單位的名稱都公開裡山合：掲，我們_己則仍用「我們」。如此一來， r 我們」二字寊際 
也包括了他們，他們也_入於我們，因此皆人敝喜而 M 锊<1 。•个 僅如此，迪政府的 文 H 人 UE 也用《遼 
河》做過文宣資料。他們說 r 抗戰時期，政府決定長期抗戰，全面抗戰，地無分東 西南北，人 無分 
男女老幼，大家都#參加抗戰。那時候，不僅前方後方一致衡起，就迪淪陷時間最久，距離陪都最 
遠的東北址區，我們遛甸廠大的地下抗敵 H 作。不信？你們看看那《滾洎遼河》？」 

搣京圖齊館收藏《遼河》原手稿，除了基於其文學性外，當然也耗顧到其歷史性。我亦補綴一 
份書中人物索引表隨原稿併存，以備千百年後研究《遼河》者的參考。所謂原手稿，在此稍加解釋。 
平常 我寫初稿時，都是+分匆窜，經過兩次脩刪調整重#後，方成定稿原稿送出發表。《逭河》不 
是為我個人寫小說，乃是為大家寫歷史，於是我把自己 ,18 為定稿的原稿視為初稿，分裝六巨冊，送 
_負貴人大愚先生反尹生、一正二同志，密閲 . L 作故_。感情故_則稱舖一正夫人憎冰女士反吾妻 
朱紀給予卓裁。大愚先生說威情故事是個人的，是真是假是有是無，他都沒有意見。工作故事是大 
家的，不許我隨， M 編造，必須向_衔「笾贵所述 IMsii 的饩- W 」 。伹他卻認為感情故事太薄弱，不夠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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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材料，所以曾建議我將工作故事與感情故寧寫在 一 起，也許小說較易成功。若是那様就違反 
了他當年訓誡我們的原則。他說過抗戰是一小階段的事，戀愛是一生一世的事。為了工作，胄年同 
志最好暫時不做戀愛夢，我們覺覺阐的弟兄們都堅守了這個原則，沒有人在工作中談戀愛，也沒有 
人用戀愛做工作。即使我這自作多情的人，也未#感情遴緣超越一步。所以在《遼河》中，我也將 
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嚴格分開。感情故事的編織，朱紀給我許多合理的建議。多年後我才明白，感 
情故事越合理就越像 W.W， 越像寫寶就越傷害了她，但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我真是虧負了她。 
中國傅統夫妻很少在口頭上說那個 r 愛」字，但我在心裡，從來沒有不愛她。 

這個原手稿，由於審閱者有太多的良好意見，只見有眉頭批示、行間夾議、足底註釋，或乾脆 
就原文塗抹刪削以反另行加頁做長篇評論。大愚先生闬綠色鋼筆水，以端莊的蠅頭小梢，一筆不笱 
地寫上他的指正。尹生同志則用紫色原子筆，龍飛鳳舞地畫出他的卓見。任何一頁都是五彩繽紛， 
Hi 為觀止。說窗在的，若沒有當年那些人那稀種的工作，根本就沒有逭本《遼河》，反之若沒有這 
本《遼河》，也就等於沒有那段工作了。就此意義講，《遼河》應視為一部第體創作，我只是一個 
誡拙的記錄#，所以當任何人對我個人加以譜鞯時，我都補獨自窳寧共同榮光的愧咎。 

《遼河》書中，我沒有寫過一件反面的事，因為一件反面故事，將使九件正面工作失去意義。 
在此我想特別加寫一件使人灰心喪志的事，以補闕如。勝利後，全_人民都要求民主法治，以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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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 r 輿政」為目的的中抟的喊锊，最尚也鐵铧，其社會群眾運動也最烈最狂。因此當時政府也就 
急急趕辦行窻大選。選舉是_要犇民眾力量的。我們在東北與東北同胞共渡過+四年亡國奴的悲慘歳 
月，我們的犧牲窗鬥也為各地方的父老兄弟所阓知讚許，因此成為他們甘心樂遛的人物和左右1舉 
的力量。一夭，東北行營主任_式輝特別邀見負貴人，先是慰勉一番大家地下 H 作的举勞，再詾反 
地方遛舉準備的情況，然後從辦公桌裡取出一 #卷 '.IV 給大愚先生看，原來都是控告他的資料文件。 
其重要冉，一是殘害無窜同胞，二 M 擯發_家幣券。 ilhF 時期，我們曾爭取偽滿國軍，把握地方武 
力，以便展開游擊戰策應政府反攻，勝利後也發禪了協助政府接收東北的功能。但在政府遲遲掊收 
期間，曾與中共搶先到逹東北所組織的 r 人民解放琯」發生衝-哭，雨方皆有悔亡。其實甲方戰死者 
来必是國民黹，乙方慯亡者也未必是#潦溆，都只是大混亂時期的悲慘歳冃、悲慘地區、悲慘人民 
的悲慘命運。可是政府接收後便有人告到官裡，羅大愚就成了為首殺入的重犯。地下時期，為了籌 
措 H 作經費，我們曾發行愛 lil 公儐。煊份公债，我們原想勝利接收後，回到家鄉寶幾畝蹺田也就自 
行償遛了。大多數人詔為他們貿過公倩，也是一稀愛國表現，都嬰留做紀念而不要求儅遛。不知什 
麼人反以此做為攻擊我們的憑證，控告我們破垴國家幣制。良貴人稍加解說後，熊主任便說：「沒 
啥事，我瞭解了。 J 在那人治、法治不分的年代，熊主任說沒事就是沒事，說有事就是有事。但熊 
主任收回那些卷宗後，又隨手拿出 一 份名單交給負貴人，說： r 逭些人都是中央支持的候選人，也 
多是我的朋女，你們4:地方 _ 力靖，希望 選舉時 MM 忙！」台 责人回 來看那名單中，竟有一位粤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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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要競選東北區商業團體的立法委員。於是我們都無言的哭了。如果不照單 M 忙，我們便將立時 
被收押法辦，一牟半載後，也許是無罪開釋，伹我們所凝聚的民主法治的社會力量，將完全_潰。 
若照單辦理，我們將如何向早已安排候選的同志勸退？又如何向地方父老說情？但我們總得照單做 
了一部分，於是我們當時被同志譏為逯迎官僚的 r 反單命」了。 

尹生當時就感 lli 址說： r 現在城外是共產铖，城裡是食官污吏，我們是守城的人？我們是為何 
而戰？為誰而戰？」假若我把逭些事都寫在《遼河》中，_杏將有何種感覺？後世胄年是否遛有人 
肯為國家民族犧牲莆鬥？我們也將成為鄉愿們眼中的一群傻子，我寫《遼河》 M 有何意義？至於 
《遼河》原稿在《中副》連載時曾被勸刪去：一:萬多字，我在一篇〈臨水溯源 I 談《滾滾遼河》的 
去脈來龍> 的講辭中，已有所說明，在此不贅。 

從文學暦面說，小說成敗的關鍵與語言的密度釘關。小說的語言，自然無需像詩的語言那樣精 
密，一個字就有多重意象。但小說中的一句話，除了其本身含義外，至少遛須有或是承先或是啟後 
的作用。若一句話語只有宇面上的意義，則如清水淡而無味了。如果有三重含義以上的文句越多， 
則小說的深度與廣度也越大。逭樣的作品，女字簡練情意瀨郁，話外有話前後呼應，餘音繞樑閱後 
難忘。《遼河》中密度最大的語言，就是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 r 我恥於訴說」中的那個 r 恥」字。 
我曾四次揋寫《遼河》，都是用煊一句話開始。許多讁者朋女問我 r 有何可恥」，我都未得解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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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說逭個恥宁至少有四 f 合義。 ； M 不值得說，即所調好漤不提當年两的意思。二是不屑說，如前 
所言，勝利後許多由監獄裡出來的宵小辎盜、詐欺#犯，也都_稱是地下工作者以掩飾其個人的劣 
行，且更招捕過市。一時假做舆時真亦假，我們就不頋再燄了 C 三是不忍說，地下工作使我們每個 
同志都災情慘重，得不俏失。正如〈弔古戰埸〉文中所述： r 桊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 
里朱殷。漤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个補患」。因此也就不忍再 M ， 1 M 起來就血淚泉湧。 
四是不敢再談，這是一正同志，五十年後於《1經》的啟示中所獾悟的答案。《羅馬書》五章三節 
記載蒈說：「不侣如此，就是在忠雛中也是敝敝苕锊的。因為知道患雛生忍耐， . y 耐生老練，老練 
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J 我們大家#長舂監獄中，;1都意氣昂掲地同唱莆雛之歌，可是勝利後， 
我們喪尖了當年莆鬥的盼望。一群喪尖盼望的人，也就沒釕腧面，沒有勇氣再談當年了 C 

從歷史暦面_，以抗戰勝利為分水鋸，<炮河》的前一部分是中華民族甯起圖強的階段，我們 
的目標明顯單純，理直氣壯。勝利後的一部分，是國共内戰階段，是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鬥爭， 
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迴禪，可是朝野兩黨77爭政權，被此醜化，人民是非奠辨 R 有盲從。直到 
經過數+年的「實踐檢驗真理」後，人民才覺悟到中國到底是該何去何從。《遼河》雖然在海外暢 
銷長銷，在大陸卻遲遲不得出版，忸 m 北齊年的愛國审踉，'个 - j 1 ? 長久被冰封，於是嵙人建議抗日階 
段的二+七章的工作故事全部保留，由我另寫一篇二十八章，將威情故事做一濃縮結朿，改以《韩 
故人》芮名，在大陛出版。也好， M 個街名盥钶，乂藝铖奴，也是我初寫《遼河》時所闬過的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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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用「韩故人」的原意，不是埋鞟別人，乃是 iiw 了我自己過去的臧情以便尋求新生。今天 
再用這個書名，可能擴展了它的涵義。祈盼國抻兩黨都能埋_了過去歷史上錯誤的鬥爭恩怨，重新 
開始，寘誡合作，共同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做出貴獻。 

《逭河》出版暢銷後，我並来乘勝迫幣再寫小說，因為 a 中有幾個問題祈_了我的後半生。那 
就是： r 為什麼辛亥窜命成功，又有琳閥削捕？為什麼儿伐統一全國，又有外敵入侵？為什麼抗戰 
勝利又有國计内亂以致國家分裂？」近百年來，中阈_年為園家民族犓牲奉獻的鮮血與生命，夠多 
夠多夠多的了，國家民族為什麼依舊是殘破、混亂、貧困？原來是 r 現代中國人」出了問題，因為 
r 現代中國文化」出了紕漏。於是我用心歯謫中國 -. J i 箱，瀏覽車西經典，得知中國傳統文化價偵體 
系崩消後，歐美學說湧進而 m 濫成災。中華國土雖未完全陷於殖民±1!:與次殖民址，中國人的頭腦卻 
大部份都喪尖了主權。為了恢徇民族自信，重建中華文化，我曾以我個人的特殊生命_驗與現代人 
所计有的生活常識，建擬了；惝「群我文化觀」，並試以此嵇觀點寫了許多筒 r 燄人論事評古鑑今」 
的小文，均蒙《華副》蔡文南、《聯副》瘂弦、《人間》高信_、《中央》胡有瑞等主編惠予發表。 
尤以胡有瑞女士，她本來耍我再寫：些短篇的抗戰故事，以澈發現代胄年曰趨衰沉的國家民族觀念。 
我表：>1'那此；故事的作用，：部《遼河 > 也就鉤了； TIrjT . 問題记驭他們如何愛_，愛那個國家民族， 
現在我只想寫 M 類理論性的嵬而。她說 r 好！你拿來！」於是從《幾1天地幾重人》超，便〈經〉 
:二篇、〈傳 > 若千篇址，密_的一系列地#她主編的 《 M 鐘》版裡刊登出來，也不知是否有些 M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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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鼓的作用。逭些位主編們不一定赞同我的主漲，但他們玢定了煊些文窜内容也箅 M r 言之有物、 
持之成理」。受了他們的鼓勵，我把逭些篇赍都輯印在《詁神退位》的散文_裡。「詁神」者， J 5 指 
像 r 五1鬧東京 j 式的堝亂中原的各種主義學說。丧：不逭個理論主漲可能有民間信仰所謂的 r 太公 
在此，鲔神退位」的避邪與辟邪的作用。 

《詁神退位》出版後，曾引超為推行「第六倫」而成立「群我倫理促進會」的李_鼎大老所注 
意，特別經由祕書安排接見我，11我寫：飭〈從群我文化觀燄倫理重建〉，在該會開年會時印發各 
會 U ， 並！ I 王銷辩教授在大#中作闌明報 /1-.1 。 M 篇粜西被文建矜忾宵發琨，詔為它是對中國文化一 
個既傅統而又現代的觀點與說法，比 r 子曰子曰」什麼的， y 為现代挎年所接受，要我將其鋪展為 
一冊大眾化的讀本，由文建會列為人文思想凿畨之一出版，書名定為《原來如此》。 

«窗群我文化觀就是發源於《遼河》，多年前陳映寘先生過訪，提出！個問題。他說他是研究 
西洋文學的，他看法國的沙特在二 ff 大戰時，也是從事地下抗德工作的，但他出獄後的作品都是向 
人性的下限發展，最後以赤裸裸的個人面對極權 U 力，因而開拓了#在主義。他問為什麼《滾滾遼 
河》的主角群——覺覺刚的弟兄們，卻是向人性的上阳發 fe ? ， 把他們個人的一切希望都寄託#更大 
的群體上？這兩種人生取向的不同，有什麼文化上的差禺？我想，陴先生的問題既是由《遼河》而 
來，答案也許就在《遼河》湘。常我退山「作#」身分，改以「讀矜」、「研究齿」的立埸，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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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遼河》時，忽然有兩段話對我發射出啟示的光芒。第一段在《逭河》二一 o 頁上： 

r 我感覺我的動力似乎是一個「群 j 字。國家民族是個大群，那個大群太大了，有時也像仲直 
所說的大得空虛與遙遠。但對於覺覺闻，對於我們埴一個小群，永逭感到緊密切近.，我們的理想希 
望是一致的；我們的憂傷煩惱也是一致的，我們在心理上、感情上，都成為彼此的一部分……比逭 
個小群再大一點的群便是現地抗戰組織 I 負貴人所领導的在東北現地從事箪命抗敵工作的全體同 
志。」逭是紀剛與仲直在明徳里所做的一次反省剖心的燄話。第二段是在二四一頁上： 

「這一系統的工作杳，具有中國傅統文化的秉赋與氣贸，不畏_險，無視生死，以民族復興為 
己任……他們猶如基锊教初期傅教:|-:;様，個個具 fj 殉道惭的精神。誠為可畏可敬的敵人。」逭是 
偽螫務總崗特高科，在研究東北_年為何都倕死抗曰的撿討報告。 

a 寫《遼河》，只是誠拙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並未有意地_注些什麼，乂 fL 思想 
和意識形態。我以為我們 R 1 為 r 群」而衡鬥，敵人卻認為我們是中國傅統文化的 t 踐者、殉遒者。 
當我把 r 群」與中圃傅統文化核心思想的 r 仁」学故在一起研究畤，就 r 燁」出群我文化觀的火柁 
來。最初我以許多篇幅發表逭個觀念時，只是銳出我 r 個人」的拙 M 。 獲得李國_先生「群我倫理 
促進會」的重視時，可以說是逯到 r 社 #」 MW 的肯定。女建會為它出版#書時，用大陸上的術語 
說，似乎是被櫂升為 r 國家级」的一種人文思想。我埴次到南紐奥倫科技交流會來報告「_群我文 
化觀陪你走入新世紀」，就是想向多位知名_際的世界級的專家學者懇_教益。 





記得在長舂囚居敵偽監獄畤朗， U 本特務命令我們每位被捕的同志，都寫：篇 r 思想推移之過 
程」，以備他們研究如何侵略中國統治東北的對策。我 Ml 炕〈話說從頭>,也就是向大家報告報告 
我這些年，自我潛研和我各處拜山訪師的經過。 

話銳回頭，常我將《遼河> 手稿帶往滅京脚 i ' r 館那天，恰巧吳文津館長公出軎北，由賴永祥副 
館長代表掊受。賴先生在百忙中塯親_帶領我們參觀館内各處，尤其是特別開放了：：.樓的玲本書庫， 
准我見讖欣赏，當然也讓我看了那座宫中宮 I 深藏各家手稿的铞險箱。感謝賴先生的好意，臧謝 
張女士的關心，盥臧謝上帝的恩典給我一段劫餘生命，在噻世客旅生活中， XI 做了 一些微来的小事。 






滾滾違序，是一部有思想性的長% 
歷史愛情文卷小說，以抗我時期東托青‘ 
年的地下抗日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雙線 


編織而成。内容不僅具有情慼性，亦富 


歷史性，作者從描寫小我慼情如何被壓 
縮、割裂、與杻曲來製造高潮，進而用 
這些悲苦的命運，反映出那個時代環境 
的殘醏與不仁。 




















《滾瀆速河》再版說明 


《滾滾遽河》再版說明 

《滾滾遼河》自民國六+九年第一次出版，近四+年間刷行數十攻，累積無數讀者，記錄 
著一代壯闊澈昂的歷史。 

回首近代中國，是一迪串的烽煙與戰火，民國#箪命中成立，抗円戰爭與國共内戰又起， 
《滾滾遼河》就在逭樣的背景中誕生。在廣袤的東北大陸上，抗臼志士們為民族自由奉獻了 
青舂、生命，紀剛先生箪下，沒有隻身而成英雄者，只有全體成就之家國功業，這種 r 群我 
文化觀」，正是中國傅統思想中「仁」的鱧現。除了國族大愛，書中也有令人喟然而嘍的情感 
紀實，大時代下的小兒女，任由命運报弄，天各一方漂泊，正如書中所說「箪命誤我我誤 
卿」，令人動容。 

本書被譽為四大抗戰小說之一，並獲中山文藝獎。書中以八年抗戰為背景，抗戰歷史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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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皆知，但其背後的辛酸與犓牲，也《浪沧炝河》中返兒深刻。那一段中國人對抗異族入侵 
的悲壯血淚史，讀之便不能忘懷。儒管歳冃荏苒，時光流轉。如今那動亂的年代已不復見， 
然而情威的威受卻是古今皆同，冉中人物的性格與情思依然深刻鮮明；那一段歷史也宛然在 
目，不曾褪色，《滾滾遼河》已成經典。 

本局一本_經典傅世的初衷，也為感念紀剛先生蒈作此魯的辛勞與功鏔，將《滾滾遼河》 
重新編排出版。期能為那段中圆人以 r 生命寫史鮮血寫詩」的偉大歷史，留下印記。經典， 
本該永遠流傅。 

三民癣同編輯部謹誌 



I 出版說明 


出版說明 


紀剛先生以抗曰戰爭時期與其同代矜年，於東北從事地下抗 U 工作的窗際生活經驗，寫成本書； 
發表於報端時，即感動海内外萬千_舍，香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時，禽未上市，即蒙讀#預約至第 
四次印刷•，當年即獲中山-乂藝獎。繼之，被選為胺播小說，製作電視連續劇，籌拍電影，出版日文 
翻譯本，成為三十年來長銷暢銷禽，已超過五+六次印刷等等，可見本書流傅之廣，影響之鉅。 

本書是 一 有髙度歷史真實性的女學作品， 對大時 代的抗敵工作者遭受曰- M 之迫緝、刑獄、暦殺 
之慘烈，以反抗戰贵年小我感情被 M 抑、杻曲 、撕 裂的痛苦，都有巨細無遣的 描繪。 作者以劫後餘 
生的二+餘年歳月，完成此書，將過去完成式的歷史故市，用現在進行式的筆觸，立即引讀者墜入 
時空隧道，使讀者與盡中人物同憤概、同悲楚、同流血、同流淚，豈止是「感同身受 J 而已。書中 
r 生命寫史血寫詩」的歷史見證， r 箪命誤我我誤卿」的情感告白，亦將永久刻烙於讀_心頭。 

據由書外資料得知，作者原是一個被時代洪流沖澈而起的一般抗戰齊年，終因工作澈烈，犧牲 
慘鉅， J -5 次第被櫂拔為幹部，踏箸先行者的血跡，最後接任為參予全面工作領導群的負貴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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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有明先生，曾以其在遼賜從事址下抗口：丄作經驗，寫作：部《太子河畔》，由岙港亞洲出版社出 
版。其工作鬭係與；丄作精神相同， H 作唞踉 R 限於：個地區，雖寫得锊色動人、威人胂腑，但有見 
樹未見林之慽。紀剛先生以其參與柬北全面X作之經歷所寫得的《滾洎遼河》，則兼有見樹亦見林 
的風貌與氣 勢。 全面抗戰，即人無分與女 老幼擻 派，地無分南西南北前後方，即連淪陷時間最久 ， 
距中央政府最埴的東北 il !: 區，也有我們一大： U :的地■卜丄作。不信？_费《洎滾遼河》！ 

國史館主脩抗戰史的柳 M 勛編縝，即詔《逋河》為一活的歷史，並以畨中人物有關的工作回憶 
錄，輯成一部《東北現地抗曰史狀》，列為史乘，以昭永存，並揋序文曰： 

i 北現地抗一祂 V - T 潔而純真的愛阀 u ^。^ 全出柃這一代人對屮國文明桴術的执 I 城扣自 
覺。他們給近代中國史譜下 « L ;/ f ,; c 、故悲壯、故辛澀、也敁成人的一幸。^他們成行傳，令 
人愤惻，令人零淚！ 

獻生命，於斗投入這收扰救氏族 4 亡的時代洪流成.•有公府 fr 史，存 fi 會大眾，有玟 
: t 成 " k 。惜个瀋變突發，逡松 I %沉。舐 .'1 關 ;'- r ， 音卜•：：阻絶。俟长洋校翦，传戍 t 降，而改海 
波糾，京華沒沒。史枓戕快，人物凋本。文索既邱巩岱，叻冊史無撰錄。坐使會天正 k ,隨 
能江之宿露而：！：消；亙古精忠，與 M 漢之流星而俱婿。言念及此，能不愴懺？ 

用特檢可信乎述數绀，科成(之狀)。曝谈戈躍馬的風雲懋绩雖昭：怛亦可為志士苒姿留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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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並對 H ) OL 罪 U 存控泝。 

就小說寫作筆法亩，以第一身觀點寫作的，「我」不應是主角•，「我」是主角時，亦不宜是英 
雄；「我」若是狨雄時，亦不宜自 M . K - 過五關、斬 A 將的贳男唞踏，打然，鮮有不被謫#所摒窠。 
紀剛先生深鰌此理，將自7」在搀中脔成 一 個在 H 作上进锉折，在威惝上受蹂躏的 H 作幹部，或者銳 
是一位受雛的英雄吧！所以才被晓大的饋卉所同惝所掊受。但歷史裒 W 很雖^全掩飾，絀心的讀卉， 
仍可處處窺見其蛛絲馬跡。 

學術界有諝：文、史、哲不分家 ® 1部偉人作姑，常包有文學镑術 W 面、歷史社會 M 面、哲學 
思想 M 面二作。《垃河》的-乂學麫術面與歷史社科面，： - iin ^ IH 可由文本中研赏得知，其锊學思想面 
則溶於宇裡行間故事中，隱而不顯。闕於後杏，作卉曾於允 M 山版社出版的《喆神退位》中，分別 
掲露其端倪，近則完成一邬《群我文化觀 I 做|個 ..'-/ c 整的人》，由文建會列為人文思想叢書出版， 
有：個 i 元整的系統的發掲 ： w 際是中辩文化現代化的價俏濰系。就文本 fi ， 上列雖為，：次，就作 ff 
生活體驗亩，仍是一讥的：部裨作。足以謫卉打能同時參閲《喆神》反《群我》二冉，將對《滾洎 
逭河》有更深更廣的領牾與收_。 

绦於純文學出版社結朿膂業，敝：1幸_將本咨 i : 新排版問世之櫟#,內當 4- 版本、校對、印刷、 
裝訂 M 方面，力求完美，俾使此一抗戰-乂學之經典名鞞恆久流傅。 



臨永溯源 


臨水溯源 

—談《滾滾遼河》的去脈來龍 紀剛 


木文^-美經濟及科技發展 t ^ 會一九八七年，，中國近代文學組講辭。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發表柃舊金山。後並刊我柃《聯合文學》四4六期 


《滾洎饱河》 逭本街 ，很偵悻址被大 家所爯 愛，我因此也常常被_矜成記咨們，問到一■尷尬 
而難於回答的問題，所以我就訂立了談話三原則： 

一、談書不談人。也就是談作品《逋河》，不談作者我。 

17燄書中的工作故事，不燄威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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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必要談反感情故事時，也是從文學暦面燄，不從歷史暦面談。 

如今我奉大會邀 H ，飛越重洋，到舊金山來做報告•，我不僅要打破我自訂的禁條，而且要公開 
承詔：煊本書的内容，無論是工作故事成感情故事，都有百分之九+以上的真 - W 性。唯有一點需要 
說明的，那就是 r 書中的紀剛」，是當年的我，而非現在的我。 

我以當年在柬北從事抗曰地下工作的親身經驗，寫下了逭本《逭河》，其中自然包括了小我與 
大我雨方面的惰感和雨方面的心願。所以動笨以前就想好了兩句話，預備出畲時印在書前的扉頁上。 
那就是： 

謹以此 -6-2 
獻姶那 

使我終身成到逍懺的一位少女； 

紀念那 

將被 M 史無情逍忘的一代青年。 

這兩句話本是一隻很好的故审鉤，可以鉤住小說_杳的閲_興趣。伹是，由於現窗生活中的一 
點顧慮，我沒有敔寫山來，自姑也沒有印在齿本上。闵為小說家吉，到底是真話假説，還是假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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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謫#是很難分辨的。恝来麻烦的話，作杏也是很難分辯的。 

逭兩句話，雖然沒有寫出來、印出來， 4- 德中卻以另兩句話做丫代替。一句是 —— 生命寫史血 
寫詩，一句是 —— 箪命誤我我誤卿。「生命寫史 j 是工作故事的歷史見證， r 箪命誤我」是感情故事 
的時代告白。 


我寫《遼河》，前後分四個階段：最早是 r 韩故人」，其次是 r 洎洎的遼河」，再次是 r 愚狂 
曲」，最後是「覺覺刚的故事」。發表時， lffl 「滾洎炮河」為龠名。 

;九四六、也就是民國 ■• 十五年畚，抗戰 li 利不久，東 ib 雖然尚来完全掊收，但大崗看好，逭 
罱光明。關於 H 作方面的事，都存在於東北同胞的耳目之中，社會證宵它，國家肯定它，一切犧牲 
甯鬥，都有方法來善後。只有威情方面的事，許多胄年同志們，都有 r 斯人獨憔悴」的困境。紀剛 
那似曾愛過而又来嘗愛過的}一個女孩子，：位是宛如，已經琵琶別抱，一位是詩彥，又讅給了朋友。 
所以我寫 r 韩故人」，把她倆裡在一起寫死了，誠她們在紀剛的心中死了，以便他能走出過去，迫求 
新生。那時，我就用 r 單命韻我我誤卿」給女主鸬做碑文、做链誌銘。「韩故人」寫了 一半便因故停 
筆，我在《遼河》畲中說： r 土理半截，便沒有下文了」。其貪逭是 一 隻伏筆，是一句賣關子的話 
——土埋半截便是故人未死，故人来死當然遛 4 T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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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四九年，我與内人雙雙來到棗南，物質 A 活雖然艱苫，小我威情卻十分平靜，可是每：想 
到東北又再遒巨變，我們那段甯鬥史，即將被另一個時代所淹沒，心中 t 有朵甘。於是我立志寫《遼 
河》，寫大我的故事，以便為「那些年、那些人、那補補鐵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做紀錄。 
當時我是用「六壯士」、 r 鐵流」、 r 最長的一曰」等類似的筆法，只以 r 工作故寧」推展小說情節。 
可是由於我文學功力不足，越寫越沒有勁道•，加上個人的職樂變動，生活忙碌，便又告停箪。 

一九五六年，我從蠱南到 -1 北的棗大鞔院1佟小兒科，一時又回到見習翳師的身分。軎大翳院 
的建築格式，又太像我母校的寶皙翳院。逛在中央走廊上，那此：從身塊滑過去的年輕漂亮的小護士 
們，又個個像我的小宛如。正當我1入時光隧道辅神恍惚的時候，又聽到了詩彥的最後消息。煊消 
息給我的刺澈太大，我一個人承受不了，便找來兩位朋女，#:總統府舍的一間小咖啡館裡，向他們 
訴苦。其中一位是 Q 過世的民族咅樂家史惟格炖生，在 t 中我用了他的本名。他對我很威動地說： 
「 X - •卜真情不過一兩，老兄何幸獨得 -. 分！」另一位是對我寫小說一向大澆冷水的吳尹生先生，在 
商中的_色，他是「伊正」的一部分。迫次他又冷笑一 •：捋對我說： r 燄什麼舆情一兩？簡直是愚蟲 
與狂妄！有人愛你的時候，你竞渾然不覺，是何等的愚盎!?一個人只_權力泱定自己的愛，沒冇權 
力泱定別人的愛，你們盘在 M 荇背址裡把人家給平分了，又是何等狂妄!?」我原希望他也能給我一 
點同情，卻不料反遒他一顿痛藺。於是我就決定用他闞我的話，寫 r 愚狂曲」向他申辯，向世界上 
所有的人們申辯。雛道說，逭補大時代裡小我的大不幸，逭稀「第命誤我我誤卿」：§無奈與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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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然只是 I 曲愚狂？ 

r 愚狂曲」是以威情故市為主馓，丄作故审為陪襯。由於祸想的結2太悲慘，可能給我帶來另 
一種不幸，所以寫了+萬字，就不敢往下再寫了。因為軎中 1-1 位女主角，都有一句要命的話。宛如 
說：「大哥，你活替冋來，不如你死去！」詩彥說：「我愛的是你，你為什麼把我向別人身上亂安 
排!?」甄诲銳：「跟你含辛描茜生活了許多年，塯不如你心中的一條影子!?」郵舟銳完逭句話，便 
舊病復發。在現貪生活中，為了 一部小銳，寫」«丫一個人，那可不 M 替通的愚蠢！ 

一九六五、也就是民國五十四年，我們來畜的抗曰地下工作同志，曾舉行一次 r 五二三」蒙難 
二十週年紀念會。當時曾照相留念。當我面對 W 鱧照： t 的時候，心中常有一補奇特的威觸。先是咸 
覺到： r 有的人寅在死得太早，^落得個烈士之名：钫的人 . W # 死得太晩，不然也獲得個烈士之 
名。」後來又威覺到： r 在當前整個大時代裡的中國人，柯太多的人死得窗在太冤枉，有太多的人 
活得實在太窩褒。」#這種無限滄桑和奇特的威觸•卜，我又發狠，寫「覺覺團的故事」。煊一攻是 
「感情」與「工作」同為主題：就工作故事吉，威情故事是它的興趣線.，就感情故事言，工作故事 
是它的時代背景。逭一次總箅寫完寫成了。 

煊一次的原稿比較 M 小說化，工作故事比較誇張一點，威惝故事也更清染一點。可是經過兩位 
特殊讀#的密核和其他朋友的建議，加以大殺大砍後，才推出現#逭本《洎滾遼河》。 



1 般作者寫小說，常常是转於資料太少，在如何虛擬人物、構想故事方面大曾心血••我寫《遼 
河》， IX 倒是苦於齊料太多，在如何遛擇人物、虛化屯樹方面大侮腦筋。闲為 H 作故事寫假了，工 
作負貴人不同意.，臧情故事寫深了、寫 t 了，53有人威到不舒版。我寫《遼河》，本來是想寫成一 
部小說，不是；篇散文、：酋詩成一則報導-乂學：寫小說的 nn 的卻 M 想記錄一段歷史，而且「向_ 
者負貴所述歷史的真窗」。《逭河》發表後，它的歷史性被掊受、被肯定了，它的小說性文藝性，似 
乎尚有待研究。因為許多反應性的文字，都是讅齿對抗戰生活的威性感宫，很少有理論家對它做文 
學性的批判。所幸今年七 e : ,為紀念抗戰五十週年，在枭北舉行的兩堳文學的研討會裡，都討論到 
《迪河》。師大漲尜 U 教授權山一篇〈從浪漫到寫宵—— M 《未尖歌》與《滾飧逋河》的創作模 
式〉。在逭篇論文裡，她對《遼河》做了許多文學性的分析，是我逭個閉門造窜卉，多年來很少豳 
到的 r 知己的锊音」。高闼先生在另一埸_評裡，特別抱山《逾河》第二士■'.、二+四、二+五等三 
章，關於紀剛#獄中=次自殺的心理描寫， M 本海最成功、最釭價值的地方。可是，在我脩稿時， 
有人建議將煊三宗党全刪去，因為逭一 一：窃裡沒有：點點威情故事，怕沒钶興趣饋•卜去。可見作 
品的評價，也常是見仁 M 智，差距很大的。 

《滾滾遼河》推出後，許多女垴先進和熟心諮々，邰鼓勵 a 、 期待我的第二部作品。可是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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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常反省，《逋河》雖由純文學山版社出版，我自己卻不是一個純文學的人。我是個什麼 
様的人呢 ？ 有人說我是 —— 無怨無尤而有所堅持的 人； 有人說我是 —— 大 時代的 大 不幸中，一個小 
小的幸運者•，有人說我是 —— 不自量力，妄想爬大山的人。我自己想，逭些批評，我可能都有一點。 

我出生在遼寧齒遼賜縣鄉下的一個農家，按替我們大家庭的家規 ，罔孩 子小學畢業後，就要下 
地種田或故豬放牛。剛巧我小學快畢業那年，就發生了 r 九一八」市變。九一八後，東北有一段無 
政府時期，鄉下盜賊蛑起，址方混亂不雎，_田地右財產的人，都把小孩子和婦女們送到縣城裡來 
避難。在城裡，我無田可稀無豬可放， W 好就便升學。可以說「九一八」氺變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 
卻給我變出一個升學饋亩的機會.，不然的話，我現在可能遛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莊稼漢。 

在瀋陽讀高中的時候，我對人生發生了問題，很想讀心理學成哲學。可惜「滿洲國」當時不設 
立文史哲科的綜合大學， H 設立_工商等與科學院。我遛讀了逋寧翳學院，一方面是基礎醫學課程， 
可以使我先獲得關於人的生理學的知識•，一方面也符合我家長對子孫的期待。因為學醫比較有職業 
保障。所謂「此處.个稃爺，遛封養爺逾；處處不链爺，回家開藥舖。」「七七」以後，我們就在東北 
參加現地的地下抗戰工作。當畤嗇年同志們的心理，沒宵人想到 M 能鉤活下來，所以在獄中我遛對 
審訊的敵特做了 一首打油歪詩，以明心志： r 年年南北走風塵，歃將大業寄此身，頸上頭_任君取， 
沖霄壯志萬古 存」。 不幸， t 年沒有櫟會做 r 烈士」，卻在海外偷生的曰子裡，做了個浪得虛名的 r 文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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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河》的原稿雖然幾綁脩改，在報紙發衣时，我仍掊受 r 仲父」的建議，把勝利後對政-时掊 
收'—作的批判部分，又刪掉了很多.>山涛的時候，林海啬先步說她的山版社不怕什嚒，希望我把刪 
掉的部分再加進去。工1先生也勸我，嬰我章山逍徳釣铽，把應該說的話都說山來。伹，報紙發表 
後，我心中已沒_寫稿時那様的悲悄，而常時正好#到 一 部美國西部 K , M 中描寫圈部鹿民為反對 
修築鐡路而用武力抵抗。鐵路公司_来聯邦騎兵隊加以 r 銷 M 」 。鼢民們看到騎兵隊那面星條旗，便 
自動撤退了。他們說 •• r 我們當年曾為 M 面旅犧牲流血，今天，我們怎能對它開槍!?」這句話使我 
深受震動。我想，政府由南京撤退到臺北，已經承受了「歷史的裁判」，我不願別有用心的人，在它 
痛定思痛，復興圖強的時候，利闬我的文宇做為他們攻幣的武器。 

其貪我所刪掉的，只是些情緒性的言語，那呰真正檢討批評的意見，都像一支支的鋼針，仍铞 
留在藏針的針插裡面，紺心的讅惰成鈍威的官： e ，威覺•个到它的刺痛而已。 

四 

關於抗戰勝利後中國歷史的大不幸，我們當代的中國人都_貴任檢討思考。《滾滾遼河》裡有 
幾句話問道： r 為什麼辛亥成功反逋： m 閥割槠，北伐{元成引起強鄰入侵，秔戰 fl 利又有國家内亂？」 
M 些話在書中，只是前後文間的一段小過門，卻是我個人二十年來晝夜思考的問題。撺我自己組淺 
的結論，其主要的原因是現代的中_人出了問題，是現代的中國文化山了問題。怎樣拯救現代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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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和中國文化呢？正常煊個時候， f ] 一位雜誌社的代表來訪問我，問我一個極有深度的問題。他 
說：「同樣是從事地下抗戰 L 作的抗 M 文學作品，為什麼《滾洎遼河》裡的哿年，那些覺覺刚弟兄 
們的思想，都是向人性的上阳發展，把一切個人的理想希望，都寄託在國家民族的大群上；而法國 
沙特的作品，卻位向人性的•卜限發賊， jy 縮到以赤裸裸的個_，面對非常的#力？」 M 位代表，以 
前我不詔識，他給我的名片印的是另一個名字。氺後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久已聞名而今天也應邀在 
座的陳瞅真先生。 

陳先生击後，我想他的問題既然是由《垃河》而來，我也就跳出作齿身分，改以讅街或研究者 
的立埸，重新閲讅《迨河》。我一口氣，迪#了… S 。啊咍！在《遼河》的第+六_裡，我不僅為 
他的問題找到了衿衆，也為我自己換夜思考的問題找到了衿衆。我的答窠不 一 定正確，伹陳先生的 
問題，實在問得太好。今天是我第；次公開煊段往唞，所以也結機在道裡公間向他說锊謝謝。因為 
在畜灣，我們等於沒有再見面。 

我寫《遼河》，只是忠 til !: 將那個時代 i ^ 年的 r 思想言行」記錄出來，並沒有故意把什麼 r 意 
識觀念」包裝進去。當我以研究者的立埸分析《遼河》畤，才發現覺覺闻弟兄們的行為動力 —— 一 
方面是歷史瑁境的驅使；一方面是中國文化的窗踐。他們所 W 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精神，中 
國文化的真精神是： r 小我與大我的合一，個雛與群體的共命」。換句話說，是 r 個體生命與群體生 
命的兩相關注」，或_說是「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的交互 W 定」。再換句話說，就是 r 内聖外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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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所調内 ■ 外王， w 5 i 代的韶餘就 -1 「自我充讨」與 rll 務社#」。自我充钕為的是服務社 
會：服務社會為的是自我實現與自我完成。至於「個髗生命」自然是指獨立#活的生物個體，而 r 群 
體生命」則有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宇宙等等暦 W 的劃分。我認為煊是中國文化的龍骨， 
是龍的文化的中樞神經系統。我把逭點用個人生命所鱧驗到的一點心得，寫成一篇<_神退位〉， 
最初發表在《聯合報》副刊上，今年七、八月份，又經《光華雜誌》所轉醎，當然煊期間，我已有 
許多補充和修正的地方。就我個人來說，滾滾炮河是 L 1 經流過±-了，如何高舉 r 龍的文化」勅令「詁 
神退位」，是我琨在面對的課題。迨當然埕！件「不自量力、妄想爬大山」的工作。 

我曾看過一部窗驗锴影的立體動搬，片名為「階梯 J 。描繪一個人在千山萬谷中找方向、找目 
槱、找理想。經過徬徨嘗試後，他終於遛擇：座很高很大的山。那些山，都是階梯式金字塔的造型。 
開始的時候，他是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最後筋疲力盡了，則手腳並用地向上爬，爬到山頂時他已站 
立不起來，便俯臥在山頂上吐 [1-1 最後一 口氣，剎那問，他的#■化成了 k 一阔階梯。這時鏡函忽然 
向遠處拉，原來在四圃在遠處， XI 有遐多更商钽大的山。 

我知道我所爬的山，未必 Ji 最商最人的，甚至說我的努力，遛来必能給任何一座小山增加一臍 
階梯。好在有人說過，人生的意義是在乎「做什麼」，不在乎「能做出什麼」，更不在乎「別人認為 
我們在做什麼」。正如當年我們在柬北從寧抗日地下工作一様，雖然是一群冇腧的人，卻不是一群想 
要露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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